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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片是根据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内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

治书籍出版局于１９５５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

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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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３年

３月至１２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发

表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的时期，正是欧洲各国政治极

端反动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失败

以后全被禁止。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发表文章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机会同群众来往和影响舆

论。马克思从１８５１年８月起为该报撰稿。从那时起，在“论坛报”

上写作政论的工作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以私人关系托

他写文章）的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马克思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之外，还为宪章派

的报纸“人民报”写了一些文章，该报从１８５２年５月起开始出版，

主编是厄·琼斯。此外，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也有个别篇

章同时发表在“人民报”上，还有几篇曾部分转载在德文报纸“改革

报”上，该报在约·魏德迈的积极参加下从１８５３年３月起在美国

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政论文章是同他们的理论工作和他

们的全部党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结合着报刊工

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研究世界历史，其中包括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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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家的历史、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

恩格斯则继续系统地研究军事科学，研究语言学问题、斯拉夫语言

和东方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给报纸写文章。同

时，报刊工作也使他们密切注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为

科学研究工作搜集事实和积累材料。例如，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

文章中所引用的经济方面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后来用在“资本

论”中。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不仅自己特别注意理论研究，而

且鼓励他们的拥护者利用革命战斗中已经到来的一个间歇时期，

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

坚信反革命势力的胜利是暂时性的，并且努力向无产阶级战士的

队伍灌输这种信心。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后已经没有了任何无产阶级的国

际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继续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保持

着联系，努力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在反动的条件下进行

艰苦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先前的共产主义同盟盟员

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去影响美国的工人运动，通过厄·琼斯

和革命的宪章运动的其他领袖去影响英国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

斯竭力利用自己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写政论的机

会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病态和恶迹，揭露欧洲各国的反动

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论证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的国内外政

策的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坛报”上宣传自己观点的严重障碍是

该报编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

文章要特别灵活，要善于在一定的时候不用直接的方式，而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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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始终如一地在文章中贯彻与该

报编辑部的路线截然不同的路线。早在１８５３年的时候，该报编辑

部不仅在观点上就已开始表现出和马克思根本不同，而且还对马

克思采取了资产阶级报界常见的不礼貌态度以及报社主人和编辑

部对撰稿人惯常采取的剥削者的态度。“论坛报”编辑部不经马克

思的同意就把他寄来的文章抹去姓名作为社论发表，许多文章根

本没有发表；有一些文章被编辑部任意分为几部分，遭到编辑的

涂改，被编辑添上了他们自己的、往往和马克思的文章的内容和

风格相矛盾的意见。编辑部的这种行为使马克思很恼怒，他不止

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在工人的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刊物几乎连

一个也没有的情况下，马克思不得不珍视自己为“纽约每日论坛

报”撰稿的机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多

样化。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阐述了工人运动中一切比较重要的现

象，阐述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各国的经济，以

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马克思和恩格

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当前的各种事件作了全面的、深刻

的科学分析，并且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和政治结论。

从本卷所发表的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注意

的主要是以下三类问题：欧洲各国特加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连的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

动的新高潮的前景；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和被压迫民族

的民族解放斗争；国际关系——与欧洲各国在近东的矛盾日益尖

锐化、备战以及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有关的国际

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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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这个时期的科学工作和政论工作有一个

新的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对亚洲的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首

先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正是从这个时候

起，他们开始在刊物上系统地发表文章阐述这些国家的情况，揭

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性的殖民主义政策。

马克思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在收入本卷的“战争问

题。—— 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政治动

态。—— 欧洲缺粮”、“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

兆”、“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

说明了工业生产（首先是英国的工业生产）、农业、国内和国际贸

易、市场价格、外汇行市等等方面的情况。马克思通过许多实例考

察了当前工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并且把他早在四十年代的经济

学著作中就已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的原理具体

化。马克思在文章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驳斥了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的谰言，这些人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建立在和谐

基础上的、能使所有阶级繁荣昌盛并且符合自然规律的制度。马克

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

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

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

规律”（见本卷第２８０页）。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

本缺陷在于，它的代表人物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

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

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同上）。

马克思在文章中尖锐地评述了以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论者用关于“自由”、“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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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等伪善辞句来掩盖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马克思揭穿了

作为资本主义辩护士和工人阶级敌人的自由贸易论者的真面目。

他揭穿了自由贸易论者所散播的贸易自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

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１８５３年底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

地暴露出自由贸易论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发生危机的说

法是毫无根据的了。当时，工商业中的繁荣阶段被停滞阶段所代

替，许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危机现象。１８５７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

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新的经济危机必然到来，资产阶级

想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的一切企图都是白费气力这一观点

的正确性。

同马克思的经济评论有密切联系的，是他的有关财政问题的

文章，如“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内阁的成就”、

“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人民

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以及其他

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些是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的。马克

思在这些文章中向工人读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阶

级性质，揭示了英国政府的财政措施和税收措施的真正本质。马

克思把格莱斯顿的预算看做“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

资产阶级的预算”，指明了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复杂

机构是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些文章和阐述其他经济问题的文

章，都鲜明地描绘出英国劳动者的困苦处境、工人的绝对贫困化

和相对贫困化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表现为大规模阶级冲

突的矛盾的日益尖锐。

马克思在文章中非常注意阐述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在这一

斗争进程中不断发展的职业联合组织——工联的活动。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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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

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

工”和其他文章中，马克思不厌其详地引用了关于英国各工业区

发生的罢工的消息，同时着重指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现象——没

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了这些罢工。他分析了罢工者的要求，揭

露了工厂主和资产阶级当局对罢工工人所采取的蛮横行动，并且

对罢工运动的性质和它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作了评价。

马克思认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战争、即劳动和资

本之间的战争的鲜明表现。马克思证明，罢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

条件下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罢工是制止工厂主的专横、保障工人

的必要生存条件的手段。

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罢工的意义的结论，他认为罢工是

激发劳动者的斗志，团结他们向剥削者作斗争的要素。这些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和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关于工人联盟是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的学校这一原理的直接发展。马克思认为，罢工的主要

意义在于罢工对工人所起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影响，罢工能培养

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促使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

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

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

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

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

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

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

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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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见本卷第１９１页）

马克思在阐述英国工人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哲

学的贫困”中就提出了的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关于

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着重指出，尽管经济斗争对于团结和教育工

人有很大作用，可是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国范围

内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他着重指出了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群众

性的政党并且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

支持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革命领袖，因为这些领袖要把英国无产

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把

争取宪章的斗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奠

基人认为英国工人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人

民宪章规定了在国内实现普选权。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全国

人口的大多数，而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

普选权能够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必要前提——的杠杆。马克思在通讯稿中往往援引琼斯在

工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从这些演说中可以看出科学共产主义对

这位杰出的英国无产阶级活动家所起的良好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注视着欧洲大陆各国开始革命行动的

迹象。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人民群众都

怀着隐蔽的不满情绪。

在“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一文中，马克思

指出了法国的政局怎样在经济困难、物价高涨等等的影响下日益

恶化。马克思着重指出，广大群众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对路易·

波拿巴政府的各项措施深为不满，这证明第二帝国的反革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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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巩固的。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这

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意大利的教皇国、腊万纳和其他地方发生

了一系列的抢粮风潮。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的文章中谈到意大利民族

解放运动的前途时，继续对马志尼及其拥护者进行批评，因为他

们不考虑客观条件，坚持奉行他们从前的密谋性的策略。

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也是为反对革命运动中

的密谋性的策略、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

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和“揭

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两篇文章相衔接。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

继续揭露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和夸夸其谈的作风，揭露小资产阶

级流亡者首领们醉心于在革命中玩弄煽惑性的把戏，醉心于密谋

手段。这篇文章的特定目的是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前的宗派

小集团的首脑之一、利用流亡者的民主主义刊物对无产阶级革命

者进行诽谤和攻击的奥·维利希。马克思在这篇著作（其中还包

括恩格斯的一封论维利希的信）中，以尖锐讽刺的笔法勾画了这

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空谈家、冒险主义策略的卫士的面貌。马克

思用维利希的十分可笑的“革命”计划做例子，严厉谴责了密谋

性策略的拥护者的通病：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不善于冷静地估

计形势，政治上极不坚定。这篇著作除了一些揭发性的材料外，还

有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国

际工人运动史的重要材料。

马克思反对马志尼、维利希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活动家不顾客

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专在“革命的”冒险和密谋上打主意，他

认为，在准备新的革命高潮方面，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

矛盾的增长、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必然发生以及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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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洲各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马克思写道：“煽动家的词藻和权

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

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见本卷第３４９页）

马克思在分析未来欧洲革命的前提和前景的时候，还估计到

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他反复强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政

策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对象的亚洲大陆各国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欧

洲各国的革命化的影响。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宗

法制的封建关系由于这些国家被拖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遭到

破坏。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这种变革的革命后果具有重大的意

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这些国家中日益高涨

的人民群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１８５３年马克思就这个问

题写了一系列专文，这些文章现在都已收入本卷。这些周密研究

了各种材料而写成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反

对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野蛮压迫和剥削而进行

不调和斗争的光辉典范。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中，马克思

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掠夺政策对这个亚

洲的最大国家的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了英国的商

品竞争对中国地方工业的破坏作用。他指出，英国人把鸦片输入

中国，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完全枯竭的灾难；

他指出，中国在第一次掠夺性的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被迫支付英

国赔款而使捐税大大增加。所有这一切与中国国内的社会原因一

起，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本国封建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

民革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军起义。

马克思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１０年之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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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

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

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

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见本卷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马克思指出英国、法国和美国用武装力量直接支持反动的满

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起义，揭露了摧残东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

欧美资产阶级的刽子手行为。

马克思在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

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的事变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

的市场，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马克思在强

调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

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

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

革命”（见本卷第１１４页）。

马克思关于欧洲和东方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结

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殖民地革命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根

据这个结论，弗·伊·列宁制定了关于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解放斗

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后备军的学说。

本卷中还有马克思论印度的一些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

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

来结果”等。这些文章前后呼应，有深刻的科学分析，对英国殖

民主义者作了有力的揭露，是马克思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极为

出色的著作。

在论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通过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和

文明悠久的国家被英国统治的例子，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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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东方国家施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的特征。他探讨了从原始

资本积累时期起英国人对印度进行侵略和殖民主义奴役的各个重

要阶段。马克思揭露了东印度公司的作用，指出它是征服印度的

工具，它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利用当地王公之间的封建内讧，煽

动部落的和种姓的纠纷，以实现其对印度领土的侵占。马克思着

重指出，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和侵略是英国本国土地贵族和

金融巨头的寡头政治财富增加和势力加强的源泉。马克思有力地

揭露了：西蒂的商人、大地主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只这一伙强盗怎

样靠剥削印度的人民群众而大发横财，人民群众怎样被殖民主义

者弄得贫困不堪。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

下院。——印度的管理”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英国寡头政治建

立的官僚管理制度的寄生性，在这种制度下，印度人民群众陷于

完全无权的地位，任凭英国殖民主义当局摆布。马克思严厉抨击

了英国统治阶级根本不要印度人民代表参加而在印度管理方面进

行的所谓改革。马克思揭露了这些改革的阶级目的，指出进行这

些改革的原因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想限制东印度公司

的垄断，直接进入印度市场，从印度的赋税中取得收入，以便在

对印度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中增加自己的份额。

马克思描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进行盗匪式管理的惊人

情景。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从东方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财政部门和

军事部门这样的管理部门并用它们来掠夺和压迫人民以后，就把

第三个部门——甚至东方专制君主都予以注意的公共工程部门撇

开不管了。因此，印度的农田水利极度衰落下去。英国工业品的

竞争使当地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使手纺业和手织业破了产，使千

百万印度居民束手待毙。田赋、盐税以及殖民主义者施行的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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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横征暴敛的财政制度，沉重地压在居民身上。英国人破坏了落

后的宗法制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同时把印度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许

多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封建残余保留下来。英国人在孟加拉管区

实施了柴明达尔制度，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施了莱特瓦

尔制度，这样就使印度土地制度中的各种奴役性租税以及地主、土

地中介人、收税人对农民的各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保存下

来，甚至加强了。马克思指出，在这两种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

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见本卷第２４４

页）。马克思作出结论说：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与印

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

倍”（见本卷第１４４页）。在这方面，马克思表述了一个深刻的思

想：资本主义的剥削、掠夺的本质在殖民地表现得最为露骨。“当

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

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

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

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见本卷第２５１页）

马克思在无情地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时候又指出，他们纯

粹为发横财和进行殖民主义掠夺的利益所驱而不得不促成印度资

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给印度人民群众带

来了特别深重的苦难，因为这些关系是在殖民主义者统治的条件

下出现的，殖民主义者阻碍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他们只

容许对自己有利的工业部门产生。但是，马克思指出，英国侵略

者既然容许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印度萌芽，并且用这种方式破坏了

印度的宗法制的封建结构，就在无意中为这样一些力量的成长造

成了前提，这些力量将来会打垮他们的统治，消灭他们对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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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压迫。

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英国对

印度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性质和结果的问题，通过这个例子鲜明地

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和两重性。马克思指出，资产

阶级统治的时期应当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造成物质基础。造成这

些物质前提的代价，是在资产阶级残酷剥削下的人民群众遭到种

种难以置信的牺牲，全国的人民被资产阶级逼迫走着流血、污秽、

贫困和屈辱的苦难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类的进步

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

美的酒浆”（见本卷第２５２页）。

马克思着重指出：印度的生产力因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而得

到发展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减轻印度人民群众的苦难，并不会改

善他们的处境。要办到这一点，人民必须自己掌握生产力，成为

自己国家的主人，消灭外国殖民统治。马克思写道：“在大不列颠

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

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之前，印度人民是

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

果实的。”（见本卷第２５０页）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印

度人民自己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解放斗争，才能使印度获得解放

——这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状况的文章中所作出的革命结论。

所有这些文章都充满着坚定的信心，相信将来印度总能摆脱殖民

奴役，相信“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复兴的一天总会到来。

收入本卷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也是

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篇著作。马克思把爱尔兰看做是英国的

第一个殖民地，他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英国大地主对爱尔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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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掠夺性的剥削方式。他着重指出，英国对爱尔兰的侵略和民族

奴役使这个国家保留着半封建的关系，这种半封建的关系“使一

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贵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

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见本卷

第１７９页）。

马克思论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文章，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在民

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文章以及马克思和恩

格斯后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信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弗·伊

·列宁创造性地探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联系着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

动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前途问题考察了国际关系的问题。本卷有

相当大一部分都是阐述这些问题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

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熟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及其侵略计划和侵略行为。马克思主义

奠基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看做是能够积极抵制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

的力量。他们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遵循自己的革

命路线，这个路线就是要在欧洲全面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为

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马克思相恩格斯把欧洲革命叫做

“第六强国”，他们就是从这个“第六强国”的立场出发来对待任

何国际问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中严厉抨击了欧洲国

家的反动统治者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

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这个体系阻碍了欧洲的进步发展和被

压迫民族的解放，阻碍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民族统一。他

Ⅹ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们严厉谴责统治阶级在外交上使用挑唆某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

族，恐吓和诈骗以及粗暴干涉小国内政的方法。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的是欧洲列强在近东的尖锐矛盾

和它们之间为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领地、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

达尼尔海峡的统治权、争取在巴尔干和前亚细亚各国占优势的斗

争。这个所谓东方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很多篇文章中

所研究的题目。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东方问题的看法，在恩格斯

所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

前途如何？”这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头几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叙述。

恩格斯分析了近东和巴尔干被土耳其征服后在历史上形成的状

况，揭示了欧洲各大国在土耳其领地的命运问题上互相竞争的经

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军事原因，论证了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民主

派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东方问题像对待其他国际问题一样，是

从革命利益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与西欧的许多外交家

和政论家相反，例如，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主张保存反动

的封建的奥斯曼帝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当时的奥斯曼帝

国是被土耳其征服的各民族取得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马克思主

义奠基人支持让这些民族独立的要求，主张在巴尔干建立一个独

立的斯拉夫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巴尔干半岛的被压迫

民族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欧洲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西欧各国政府有一种虚假的理论，即在巴尔干半岛也保持维

也纳会议所确定的现状，用这种虚伪的说法来掩盖它们反对巴尔

干半岛民族解放的态度。恩格斯揭露了西欧各国政府在东方问题

上的政策，痛斥维护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的人主张“畏首畏尾和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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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的外交”，痛斥他们反对用进步方法解决东方问题。“不，按老

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

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

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

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１７８９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

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

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

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见本卷第３７—３８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

制度的斗争；正如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沙皇专制制

度是革命的死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也进行

了斗争，因为这些反动势力利用沙皇政府做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

竭力把它保存下来，继续作反动势力的堡垒。在收入本卷的一系

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的警察统

治、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的外交阴谋以及西欧的许多

政治活动家对沙皇政府的姑息纵容态度。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穿

了沙皇政府冒充巴尔干各民族的“朋友”和“保护人”的伪装。他

们指出，沙皇政府力图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特别是南方斯拉夫

人对俄国、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来达到侵略的和反革命的目的。俄

国在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助于这些民族反

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但是沙皇的反动政策必然会引起争取

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反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是俄罗斯人民以及俄罗斯帝国其他各民族的压迫者。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沙皇政府势力的加强对欧洲的民主力量是一个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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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列宁在１９０９年写道：“半世纪以前，俄国就牢牢地享有了

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纪作了不少的事情，来

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

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

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四十年代起一

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说，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

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十九世纪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

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

稳定，就愈没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１５卷第４２８页）

本卷中有许多文章是专门分析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的。

这些文章是：“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

“土耳其问题在下院”、“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以及其他许

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无情地批判了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正如马

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指出的，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贵

族的寡头的狭隘私利。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英国内阁的对外

政策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从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战

的时候起在欧洲所起的那种反革命作用，这种作用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就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同沙皇和其他反

动势力结成联盟，极力扼杀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

英国的统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冲突，因为他们耽

心这种冲突会转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样就很容易在大不

列颠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反应。英国的全部外交都反映了这种情

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尖锐地揭发出英国统治阶级外交的传

            第 九 卷 说 明           ⅩⅩⅠⅠⅠ



统特点：两面三刀、借刀杀人、在欧洲的多次危机中恶意挑拨、对

同盟国背信弃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用他们反对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言论

来促进英国进步民主力量为打倒寡头统治和改变大不列颠的对内

外政策而斗争。马克思的一组揭露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就是

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这些文章发表在“人民报”上，“纽约每日论

坛报”也发表了一部分。这一组文章中有几篇还在英国以单行本

形式出版。

“帕麦斯顿勋爵”是马克思仔细研究了许多外交文件、议会辩

论纪录和报刊之后而写成的辉煌的抨击性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

克思用十分准确和幽默机智的笔法，勾画了寡头政治的最著名的

代表、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最突出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帕麦斯顿的

肖像。在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评论中，包含着对英国的整个政府

制度、对英国官方的整个政治路线的评价。马克思揭露了这一套

制度的阶级根源，说明帕麦斯顿式的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关心的是

怎样使“土地和金融巨头的上空”一直晴朗无云。马克思以帕麦

斯顿对爱尔兰问题以及对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族运动的态

度为例，彻底揭露了在笼络性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下，在对专制

制度受害者的假惺惺的态度掩盖下的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帕

麦斯顿在口头上拥护“宪制”，而在英国本国则首先倡议施行警察

措施，反对任何进步改革，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葡萄牙——

则支持反动的君主政府，并且讨好法国波拿巴集团。帕麦斯顿政

策的特点是：奸诈、圆滑、虚伪和无耻，正如马克思所着重指出

的，这种政策是极端反人民的。

马克思在这一抨击性著作以及“帕麦斯顿辞职”一文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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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斯顿和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问题上所

采取的也是这种背信弃义和两面三刀的手法，他们在东方问题上

的政策也有反革命的趋向。不过应该指出，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

是英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典型代表这一评论虽然十分准确，但是却

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位英国大臣的活动的某些方面。马克

思极力强调俄国沙皇政府和英国寡头政治共同的反革命意图，但

是在他的这一抨击性著作中稍许夸大了帕麦斯顿看沙皇专制政府

的眼色行事这一点。帕麦斯顿和英国寡头政治的其他代表人物在

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仅取决于害怕革命，希望利用专制制度

来对付革命，而且也取决于英国统治阶级对近东抱着侵略野心，他

们想夺取高加索，他们计划削弱沙皇俄国来加强自己，这种计划

在引起克里木战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马克思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利用了乌尔卡尔特的材料，当时

的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和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文人曾利用这一点来

胡说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一样。但是，散见于

本卷各篇文章中的马克思批判乌尔卡尔特立场的意见，就已经证

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同意

乌尔卡尔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反动

的。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利用乌尔卡尔特言论中所引的某些事

实以及乌尔卡尔特派所办的反对党的报刊来揭露英国政府。

马克思在“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

策”一文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揭示了波拿巴法国在东方危机时期

所持立场的真正背景。马克思揭露了路易·波拿巴在导致了克里

木战争的东方冲突中所追求的冒险家目的和皇帝瘾，马克思着重

指出，对于路易·波拿巴来说，对外冒险是维持反动波拿巴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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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并且通过对外冒险使当时欧洲的各国统治者承认他这个

法国王位篡夺者是“可敬的”君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为了侵略目的而把人民拖入战争的统

治阶级的政策，提出了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真正的革命战争在欧

洲实现民主改革的思想，提出了解放波兰人、匈牙利人、南方斯

拉夫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

得民族统一的思想。他们着重指出，这样的战争会使法国、英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革命统治崩溃，归根到底会促使现代社会最

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在俄国和土耳其军事行动开始后所写的

一系列军事评论。在这些评论（见“多瑙河战争”、“神圣的战

争”等文）中，恩格斯分析了高加索战场和巴尔干战场上军事行

动的条件、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双方军队的最初几次战役。这

里应该看到：恩格斯的文章是紧跟着事件写的，没有时间和可能

去全面查对来自战场的消息。例如，在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的

进程”一文中，他对西诺普海战的估计就受了片面的、不客观的

消息的影响。由于报道不确切，在恩格斯所写的“俄军在土耳

其”、“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的文章中，关于多瑙河上的俄

军人数就采用了夸大了的数字。恩格斯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并

且在后几篇文章中（见本卷第５３０—５３２、５８５—５８７页）对这些数

字作了重要的订正，改变了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某些估计和预测。

在编入本卷以及第十卷和第十一卷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

一系列文章中，包含着有关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结论；这

些文章很有意义，特别对于军事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很有意义。恩

格斯在论克里木战局的文章中进一步解决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ⅩⅩ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概括当代战争的经验。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有１３篇在全集第一版

中没有收入，并且是用俄文第一次发表的。在全集第一版中，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完

整地刊载，而是把各个片段按问题性质归在一起，有时还漏掉几

段，本版则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发表在报纸上

的形式刊载出来。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一再指出的，“纽约每日论坛

报”编辑部对他们的文章的原文采取了任意处理的态度，特别是

对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的文章。本卷在编译过程中，发

现了某些文章中有编辑部添加的文字。对于编辑部添加的这些文

字，本版都附在有关的注释中。“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纸上

显然印错了的引文、人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现在都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原始材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

馆的材料——核对，并作了更正。各篇文章的篇名完全依照当时

报纸上的标题。原稿中没有篇名的文章，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

究院加上，标题前加一星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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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

——流亡者。——马志尼在

伦敦。——土耳其
１

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２日星期二于伦敦

迪斯累里辞去少数派“大保守党”的领袖职位，在现时的政

党史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２。据悉，迪斯累里还在托利党内阁辞

职八九个星期之前，曾打算抛弃自己的旧同盟者，只是由于得比

勋爵再三要求才放弃了这种打算。可是现在，迪斯累里自己被排

挤了，他的职位已正式由约翰·帕金顿爵士接替。帕金顿是一个

稳健谨慎的人，有一些领导能力，但是，他又是一个阴暗的人物，

是英国土地贵族的腐朽偏见和陈旧思想的真正化身。这次更换领

导，意味着托利党彻底改组，可能还是最后的改组。迪斯累里可

以庆幸自己摆脱开了那些惯于欺诈的土地占有者了。不管我们对

这个据说是鄙视贵族、仇视资产阶级和不喜欢人民的人物的意见

怎样，他毫无疑问是本届议会中最有才干的议员，而他的灵活性

则使他能够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

至于流亡者的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报道过：奥地利报纸

在帕麦斯顿勋爵于下院发表演说后表示，要从被帕麦斯顿的有害

３



影响所腐蚀的内阁得到满足是徒劳无功的。但是，阿伯丁在上院

的声明用电报一拍到维也纳，情况就变了３。这几家报纸现在又强

调说，“奥地利相信英国内阁是高尚的”，而半官方的机关报“奥

地利通讯”４则刊载了该报巴黎通讯员所写的下面一篇报道：

“考莱勋爵在返回巴黎后向法国皇帝宣称，英国驻北方各国宫廷使节都

接到了正式指令，这个指令要他们尽一切努力阻挡北方列强向英国政府提出

联合照会，并提出下面这种理由使它们不去采取这样的步骤，即英国政府在

整个英国的心目中愈能保持它在这个问题上自主自愿的样子，那末它就愈能

满足这些强国的要求……

不列颠大使考莱勋爵极力向法国皇帝说明，他可以完全信赖不列颠内

阁，而且，即使这种信赖被辜负了，皇帝还可以随时采取他认为需要的任何

步骤…… 法国皇帝同意考验一下不列颠内阁的诚意，但同时保留了自己将

来行动的完全自由；他现在正企图说服其他强国也照他这样做。”

诸君可以看到，从《ｃｅｃｈｅｒＡｂｅｒｄｅｅｎ》〔“这个可爱的阿伯丁”〕

（路易－菲力浦通常这样称呼他）那里所期待到的是什么，阿伯丁

所许下的诺言的内容大致是些什么。继这种诺言之后，现在已开始

了实际的行动。上星期，英国警察当局拟出了居住在伦敦的大陆流

亡者的名单。几个暗探挨街区、街道、住宅到处追踪搜索，并且记下

了流亡者的特征；他们大都在附近的小酒馆里转来转去，有时甚至

借口搜捕罪犯闯入某些流亡者的住宅，乱翻他们的文件。

正当大陆上的警察在徒劳无功地追捕马志尼的时候，正当纽

伦堡当局下令关住城门捉拿马志尼的时候（德国有句老话：“抓不

住就绞不死”），最后，正当英国报刊大量报道马志尼可能的行踪的

时候，马志尼却在伦敦安然无恙地住了几天了。

缅施科夫公爵在举行了驻多瑙河各公国俄军阅兵式并检阅了

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军和舰队之后（按照他的命令，塞瓦斯托波尔

４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在他莅临时曾举行军队上船和登陆演习），于２月２８日以非常富

于戏剧性的姿态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随员共１２人，包括俄国黑

海分舰队司令海军上将①、一位师级将军②、几位参谋军官和使团

秘书小涅谢尔罗迭先生。希腊居民和俄罗斯居民对缅施科夫的接

待，就像接待亲临沙皇格勒恢复真教的正教沙皇本人那样。在伦敦

这里和在巴黎，下面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缅施科夫公爵对

傅阿德－埃芬蒂的辞职并不满足，他要求苏丹为了俄国皇帝的利

益不但放弃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而且放弃任命希

腊总主教的权利；苏丹向英法求援；不列颠代办罗斯上校急忙派

“黄蜂号”蒸汽舰往马尔他岛，以便立即调英国舰队去阿希佩拉哥

群岛，而俄国舰船则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基利亚停泊。据巴黎的

报纸“通报”５报道，在土伦的法国公舰队已接到命令开进希腊领

水。不过，邓达斯海军上将仍然在马尔他岛上。从这一切可以看出，

在欧洲，东方问题又提到ｏｒｄｒｅ ｄｕ ｊｏｕｒ〔日程〕上来了，但这样

的事对于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

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６，瓜分了整

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暂

时的平静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

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

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镇压下去７，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

古拉就给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经过若干年，当七月革

５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

①

② 阿·阿·涅波科伊契茨基。——编者注

弗·阿·科尔尼洛夫。——编者注



命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国的起义已经过去，成

了１８３１年那个样子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

问题于１８４０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８。现在，正当目光短

浅的当权的侏儒们自夸似乎已经幸运地使欧洲摆脱了混乱状态和

革命危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无穷尽

的困难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

土耳其是欧洲正统主义的一个痛处。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

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ｓｔａ

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这个共同的协议（顽固地维持自发或偶然形成的

状况）是一个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ｕｍ ｐａｕｐｅｒｔａｔｉｓ〔贫穷证明书〕，是主要的

强国承认自己毫无能力为进步或文明作出什么事情。拿破仑能够

在一刹那间决定整个大陆的命运，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显示

出英明果断。聚集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欧洲正统主义９的代表们，为

了完成同一个任务，以他们全部的“集体智慧”还花了好几年的功

夫；而且他们为此互相争吵，造成极大的混乱，并且都发现做这样

的事是如此索然无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都意兴阑珊，不

再打算重新划分欧洲了。平庸的米尔米东人（贝朗热这样称呼他

们）１０不通历史，不了解历史事实，没有主张和主动精神，他们膜拜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他们自己的集体创作，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他

们的这件艺术作品是怎样的粗糙和平凡。

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恰好在反

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它所认为的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ｔｅ〔一定时间

以前的现状〕的时候发现了，土耳其在这一个时期的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利益、新的关系。可怜的

外交家们又要从８—１０年前因普遍动荡而工作中断的地方开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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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工作。一定要维持土耳其的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这就像要把一匹

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停在一定阶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烂一样。土

耳其正在烂下去，而且，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的

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因此，它将不顾所有的会议、

议定书和最后通牒，经常地每年在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方面作出

自己的贡献，就像任何一种腐烂物体向周围大量放出沼气和其他

“芬芳的”气体那样。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问题到底在哪里。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

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的藩属王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

欧洲土耳其。非洲的领地暂时不谈，因为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

正从属于苏丹的国家。但是埃及要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人，在

今后瓜分土耳其时它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人的属地。亚洲土耳其

则是土耳其帝国现时还拥有的那些力量的真正中心。４００年间，土

耳其人大半都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尔明尼亚，这两个地方是经

常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充裕的来源，从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的军队，

一直到库列夫查战役中被吉比奇的并不高明的战术击溃的土耳其

军队１１都是这样。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少，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非常

团结的属于土耳其族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群，目前就休想去征服

它。所以，实际上一讨论“东方问题”的时候，在亚洲各地区中受到

注意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平原。

真正经常引起纠纷的，是沙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一个大的半

岛，即欧洲土耳其。这个好地方却不幸成了各个不同种族１２和民族

杂居的地方，同时很难说它们当中谁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条

件。１２００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纳岛特人１３处于

１００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一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除了土耳其

７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



人以外，在这些不同种族中哪一个最有能力实行统治，而在居民这

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不能不只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当

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想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企图遭到了怎样可

怜的失败，而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平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

教狂热势力为了重掌政权和消灭任何进步倡议每一次都不惜向奥

地利和俄国乞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即土耳其政府的权

力是怎样由于基督徒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

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完全不成功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

的时候；最后，当我们看到，希腊争取独立，俄国夺取部分阿尔明尼

亚，而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这一强国保护的时

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土耳其人

居留在欧洲严重阻碍了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所拥有的一切潜力

的发挥。

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因为那里各不同社会

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像各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一样复杂。在不同

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土耳其人中有工人、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商

人、处于封建主义最低和最野蛮阶段的封建地主、官吏或军人；但

是，不管一个土耳其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他却属于有特权的宗教和

民族——只有土耳其人才有佩带武器的权利，而地位最高的基督

徒在遇见社会下层的穆斯林时也必须让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斯拉夫族的贵族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人民群众仍然是“莱

雅”，即基督徒。因此，在这一省份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占统治

地位的阶级是吻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们的土耳其族教友的

地位一般来说是同等的。

欧洲的土耳其居民（不算随时可以从亚洲吸引过来的后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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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城市平民。他们主要是土

耳其族，同时，尽管他们的雇主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资本家，但是他

们仍然狂热地维护自己想像的优越性和胡作非为不受惩罚的实有

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因为他们信奉有特权的宗教即伊斯兰教而享

有，用来对付基督徒的。谁都知道，在任何一次重要的ｃｏｕｐ ｄ’

éｔａｔ〔政变〕中，都必须用收买和恭维的手段把这些平民吸引到自

己方面来。就是这一些人形成了（某些殖民区除外）人数相当多同

时又密集的欧洲土耳其居民。不言而喻，完全有必要把欧洲大陆上

这个最好的地方从平民（罗马帝国时代的平民和他们比起来都成

了贤人和英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必要性迟早总会出现的。

至于其他民族，这里首先谈一谈阿尔纳乌特人。阿尔纳乌特人

是勇敢的山民，他们是位于亚得利亚海沿岸山坡上的国家的土著

居民。他们有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大概属于大印欧语系。在阿尔

纳乌特人中，部分人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部分人是穆斯林；

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来判断，他们好像还很少具备走

上文明道路的条件。他们惯于打家劫舍，因此，在周围地区工业的

进步没有保证他们能够像西班牙的加利埃哥人１４和其他地方的山

民那样从事采伐和运水的劳动之前，任何一个邻国政府都不得不

用军事力量严格控制他们。

位于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尔河之间的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瓦

拉几亚人，或称达克－罗马尼亚人，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民族。他

们都属于正教教会，他们的语言源自拉丁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

利语相似。在这个民族中，特兰西瓦尼亚和布柯维纳的居民是奥地

利帝国的臣民，而贝萨拉比亚的居民则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莫尔

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达克－罗马尼亚种族得到政治存在的唯一的

９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



两个公国，这里的居民有自己的公爵，公爵名义上是土耳其政府的

藩臣，而实际上则处于俄国统辖之下。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

的事，我们在匈牙利战争时期已听到很多了１５。奥地利人用小恩小

惠和各种诺言把这些陷于野蛮状态的瓦拉几亚人（他们迄今一直

受着匈牙利大地主的封建压迫，而且这些大地主又适应着奥地利

制度变成了政府进行各种勒索的工具）拉到自己这边来，如同

１８４６年他们在加里西亚对处于农奴地位的卢西人所做的那样１６，

于是瓦拉几亚人便对匈牙利人进行了一场焦土战争，这场战争把

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荒漠地带。土耳其各公国的达克－罗马尼亚

人至少还有自己的贵族和政治机关，在那里，俄国虽然极力防范，

但革命精神仍然渗进去了，１８４８年的起义１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１８４８年起，他们在俄国占领时期所身受的压迫和勒索，无疑地

会使这种革命精神更为增长，尽管他们同俄国的共同宗教和他们

对沙皇的宗教迷信使他们直到现在还把戴皇冠的正教教主当作天

然的保护者。所以，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末瓦拉几亚民族在最后

决定这些地区的问题方面，能够起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大部分是斯拉夫族，虽然他们接受了新

希腊语。实际上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除了几家名门望族以外，在

君士坦丁堡和特拉比曾德，甚至在希腊本土，纯粹的希腊人都已经

很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一起，构成了各沿海口岸和内地许多城市

中的商人的基本部分。在某些地区，他们也从事农业。但是，除了

在特萨利亚（也许还有伊皮罗斯）以外，无论从人数、人口密度来

看，或是从民族意识来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起作为一个民族所

起的政治作用。少数几家希腊的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由于当通事

（翻译官）在君士坦丁堡所享有的威望，在土耳其人到欧洲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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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各大使馆配备了通晓土耳其语的随员之后，也几乎丧失净

尽了。

现在来谈谈构成居民基本部分和在每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其

血统都占主要地位的那个种族。可以断言，这个种族构成了从摩里

亚半岛到多瑙河，从黑海到阿尔纳乌特山脉这一地区内的基督教

居民的主体。这个种族就是斯拉夫族，特别是其中名为伊利里亚

（Ｉｌｉｒｓｋｉ）或南方斯拉夫（Ｊｕｇｏｓｌａｖｅｎｓｋｉ）的一个分支。继西方斯拉夫

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和东方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之后，它构成了

在１２个世纪中定居在欧洲东部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民族系统中

的第三个分支。南方斯拉夫人不仅居住在土耳其大部分土地上，并

且居住在达尔马戚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南匈牙利。他们都

讲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同西欧人听来无疑最富有音乐性的一种

斯拉夫语言——俄语非常相近。克罗地亚人和部分达尔马戚亚人

信奉罗马天主教；其余的南方斯拉夫人都信奉正教。天主教徒使用

拉丁字母，正教徒书写时则使用俄语、古斯拉夫语（或称教会斯拉

夫语）所使用的基利尔文字。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信仰不同，就阻

碍了他们的民族发展，使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所有地区不能汇入

一个民族的轨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不能阅读印成自己的语言但

在阿格拉姆或贝奇①出版的书。他甚至还可能拒绝用手去拿，因为

这本书是用“异教”字体和按“异教”正字法的规则印的。另一方面，

他却毫不困难地阅读和了解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书，因为两种

语言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古斯拉夫语源学正字法方面非常相似；此

外，这本书还是用“正统”（正教）字体印的。大多数信正教的斯拉夫

１１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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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至不愿意他们的圣经、祀神书和祈祷书在本国印，因为他们深

信凡是在神圣的莫斯科或在圣彼得堡帝国印刷局印出来的东西都

特别正确、正统和神圣。尽管阿格拉姆或布拉格的狂热分子１８作了

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

亚的“莱雅”、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都对俄罗斯人抱有

更大的民族同情；他们跟俄罗斯人的共同点，跟俄罗斯人在精神上

的交往手段，要比讲同一种语言的信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更多。

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注视着彼得堡，希望从那里来个救世主把

他们从所有罪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

勒，即沙皇城，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本城

复兴真教；另方面是纪念在土耳其征服全国以前统治君士坦丁堡

的另一个正教沙皇。

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斯拉夫人虽然自己选地方政权，但他们

都处于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某些地方（在波斯尼亚），他们

皈依了征服者的宗教。斯拉夫种族只在土耳其的两个地区里保持

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或争得了政治独立。其中一个地区是位于摩拉

瓦河谷的塞尔维亚，这个地区有着明显的天然边界，这条边界６００

年前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起过突出的作用。１８０６年俄国的战

争１９使长期处于土耳其人压迫下的塞尔维亚人得以独立，虽然只

不过是在土耳其统辖下的独立。从那个时候起，塞尔维亚就经常受

俄国的直接保护。但是，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

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

生根，贸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于是，在受俄国影响最大的中

心堡垒里，即在斯拉夫族和正教的塞尔维亚，就出现了反俄的进步

党派；当然，这个党派在改革要求方面是非常温和的。领导这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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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是前财政大臣加腊沙宁
２０
。

如果希腊－斯拉夫居民一旦成为自己居住的并占总人口四分

之三（７００万人）的那个国家的主人，那末毫无疑问，上述的需要逐

渐会使他们中间出现反俄的进步党派；这样的党派的出现，一直都

是这些居民的每一部分获得对土耳其的半独立地位之后不可避免

的事情。

门的内哥罗不是拥有较大城市的肥沃平原，而是一个贫瘠的、

交通极不便的山国。境内盗匪盘踞，他们到平原去抢劫，抢来东西

就藏在自己的山寨里。这些浪漫然而相当粗暴的先生们早就成了

欧洲的负担，而俄国和奥地利则保护黑山（Ｔｓｅｒｎｏｇｏｒｃｉ）①这个地

方的人焚毁村庄、杀戮居民和抢掠牲畜的权利，因为这种情况和它

们的政策是十分谐调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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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很奇怪，在目前东方问题的争论中，英国报纸没有更坚决地强

调英国的切身利益，而正是这些利益使它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

张领土计划的死敌。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

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

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这

一点，只要看看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清楚了。

在没有开辟通往印度的捷径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贸易的

中心。就是现在，尽管印度的产品由陆路经波斯、图兰①和土耳其

运往欧洲，土耳其的港口仍然居中同欧洲和亚洲内陆地区进行着

十分重要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这一点了。整

个远离海洋的地区，从黑林山脉起，到大诺夫哥罗德的沙丘地带

止，河流纵横，都汇入黑海或里海。多瑙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欧洲

大河，德涅斯特尔河、德涅泊河和顿河，都是从远离海洋的地区把

产品运往黑海的天然运河。我们说运往黑海，因为黑海也是通往里

海的必由之路。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整个

匈牙利、俄国最肥沃的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土耳其，在出口和商品交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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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方面都有天然的纽带同欧克辛海①联结起来，同时，这些国家主

要是农业国，产品分量大，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匈牙利、波兰和南

俄的粮食、羊毛和皮革在我们西方市场上数量与年俱增，这些产品

全部都是在加拉兹、敖德萨、塔干罗格和欧克辛海其他港口装船运

来的。此外，在黑海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贸易。君士坦丁堡，特别是

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比曾德，是同亚洲内地，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

拉底河流域，同波斯和土尔克斯坦进行商队贸易的主要中心。这种

贸易也在迅速增长着。希腊和阿尔明尼亚的商人从上述两个城市

运进大量的英国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价格低廉，因此迅速地排挤着

亚洲妇女的家庭手工业品。特拉比曾德由于地理关系，比其他地方

更适于进行这种贸易。它的后方接连着阿尔明尼亚高地，这里较之

叙利亚的沙漠好走多了，而且距巴格达、设刺子和德黑兰相当近；

德黑兰则是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的商队的贸易地点。这一种贸易和

整个黑海贸易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耳

闻目睹，在那里，皮肤黝黑的希腊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起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在那里，德语、英语和希腊语、南方斯拉夫语的讲话

声交织在一起。

特拉比曾德的贸易也成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俄

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利害冲突之源。在１８４０年以前，俄国人在

这个地区几乎一手垄断了外国工业品的贸易。俄国的商品一直渗

入印度河流域，有时甚至比英国的商品还流行。可以大胆断言，在

阿富汗战争以及信德和旁遮普被征服２１以前，英国同亚洲内地的

贸易几乎等于零。现在情况不同了。迫切需要不断扩大贸易，这个

５１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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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ｔｕｍ〔厄运〕像幽灵一样追逼着现代的英国，如果不马上使这个厄

运追逼得缓和一点，那末它就会从纽约到广州、从圣彼得堡到悉尼

引起可怕的震荡。这种无法缓和的需要，逼着英国的贸易从印度河

和黑海这两个方面同时向亚洲内地进攻。我们虽然对于俄国向这

个地区的出口额知道得很少，但仍然可以从英国向这些地区的输

出增加这一事实中大胆断定，俄国在那里的贸易恐怕是大大缩减

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战场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特拉比曾

德；先前曾经直抵东方英帝国边界的俄国贸易，现在已被压回到防

御线上，这条防御线也正是它本国的国界。这一情况的意义是很明

显的，它关系到东方问题将如何解决，俄国和英国在这当中能起什

么作用。这两个国家在东方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死对头。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来看看黑海的贸易。据伦敦杂志“经济学

家”２２统计，英国向土耳其地区，包括埃及和多瑙河各公国的出口

总值如下：

１８４０年 １４４０５９２英镑………………………………………

１８４２年 ２０６８８４２英镑………………………………………

１８４４年 ３２７１３３３英镑………………………………………

１８４６年 ２７０７５７１英镑………………………………………

１８４８年 ３６２６２４１英镑………………………………………

１８５０年 ３７６２４８０英镑………………………………………

１８５１年 ３５４８９５９英镑…………………………………

  在这些总额中，黑海各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至少要占

三分之二。而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都决定于控制着博斯普鲁

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谁掌握

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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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的道路。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能否指望它会敞开这些

大门，让英国像过去一样，闯入俄国的贸易范围呢？

土耳其，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就是如此。很明

显，商货经过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

的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

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达达尼尔海

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们成为头等的军

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要地同直布罗陀

和松德海峡的赫尔辛格类似。但是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自己的地理

位置，甚至比后面这两个据点更为重要。直布罗陀或赫尔辛格的炮

火不能控制自己海峡的全部地区；要完全封锁海峡，还要借助于舰

队。而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很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

方构筑若干设备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峡，马上就会这样

做），就可以筑成一道攻不破的屏障，就是全世界的联合舰队来犯

也休想通过海峡。如果这样，黑海就会成为俄国的内湖，甚至位于

俄国腹地的拉多加湖也比不上它；高加索人的反抗力量也马上就

会耗完；特拉比曾德就成了俄国的港口，而多瑙河就成了俄国的河

流。此外，土耳其帝国丧失君士坦丁堡之后就会被分成两部分：亚

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这两部分将无法彼此通气或相互支援，而

被迫退到亚洲的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将完全不起作用。征服者就可

以毫不困难地征服马其顿、特萨利亚、阿尔巴尼亚，因为这些地区

已被包围，与主力隔绝，它们除了求饶和请求派兵维持国内秩序之

外，别无他路可走。

然而是否可以设想，这个如此庞大、扩张得这样厉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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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已经走了这样远而会在半路止步

呢？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形势也是不允许的。吞并了土耳其和希腊

以后，它就可以获得优良的海港，而且还可以从希腊人当中获得精

锐的水兵。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它就在地中海的门前立定了脚

跟；控制了都拉索和从安提瓦利到阿尔塔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

以后，它就可以进入亚得利亚海的腹地，窥伺着不列颠的伊奥尼亚

群岛，并且只须３６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马尔他岛。从北、东、南三

面包围了奥地利领地以后，它就完全可以像对待自己的藩属一样

对待哈布斯堡王朝。还有其他一些结局也是可能的，甚至是一定

的。这个帝国的西部边界弯弯曲曲，同自然边界不一致，这样就要

修改边界，于是俄国的自然边界就是从但泽或者施特廷到的里雅

斯特了。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

一次吞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吞并匈牙利、普鲁士、加

里西亚和最终建立一个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

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１００年来就是这样，

直到１７８９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

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

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

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

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像过去一直

就非常怕它一样。不久前的米兰起义２３使反动派惊慌万分就说明

这一点。但是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

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

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的时候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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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土耳其的独立或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

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

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

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

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３日

和２８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７４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１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卡·马克思

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

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
２４

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５日于伦敦

直至今晨尚未得到来自土耳其的任何新的可靠消息。“先驱晨

报”２５ 驻巴黎通讯员在今天的报上报道，他从权威方面获悉，

俄军已经进入布加勒斯特。在本月２０日的“马赛信使报”上我们

读到：

“我们可以向读者诸君报道莱宁根伯爵刚离开以后和缅施科夫公爵在御

前会议上作出无礼举动以前奥捷罗夫先生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的照会的内容。

这项外交照会涉及的主要之点归结如下：涅谢尔罗迭伯爵向土耳其政府提出

了坚决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政府违背自己不侵犯门的内哥罗人的正式诺言，

对他们发动了流血战争，这样就引起彼得堡当局极大的不满。因此，为了保证

门的内哥罗人得到应有的保护并使他们免于新的灾难，俄国想建议土耳其政

府承认门的内哥罗的独立。照会抗议封锁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最后还要求

苏丹黜退那些做事一向引起两国政府误会的大臣。据称，土耳其接到这一照

会后，虽然感到惋惜，但同意让步，不过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让步，即同意黜退

几个大臣，其中包括苏丹的妹夫傅阿德－埃芬蒂，他的职务现已由亲俄的里

法特－帕沙①接替。然而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门的内哥罗的独立。于是缅施

科夫公爵不管通常礼貌，不去拜会外交大臣，就违反一切外交惯例，亲赴御前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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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强硬要求御前会议接受他提出的要求。这种要求就使土耳其政府向

英国和法国请求保护。”

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因为得了钱而不说话，人们就说他

“舌头上有牛”。应当指出，这个牛就是埃及的银币２６。我们也可以

这样说“泰晤士报”２７，自从重新提出东方问题以来，它的舌头上一

直是有牛的，——这样说即使不是根据它保持缄默，至少也是根据

它所作的报道。起初，这家善于发明的报纸借口问题涉及基督教而

为奥地利干涉门的内哥罗事务的行为作辩护。但是后来俄国进行

干涉时，这家报纸就抛弃了这个论据，硬说这只是正教和天主教教

会之争，与英国国教教会“虔诚的教徒”毫不相干。此后，它就大谈

土耳其的贸易对大不列颠的意义，这种意义很大，所以它作出结论

说，如果以土耳其贸易自由去交换俄国的禁制关税和奥地利的保

护关税，这对大不列颠只会有利。然后“泰晤士报”就极力证明，英

国在粮食供应方面是依赖俄国的，因此英国应当默认沙皇的地理

观点。为了减轻英国对俄国的依赖，黑海应当成为俄国的内湖，而

多瑙河应当成为俄国的河流，——这样的说法对于“泰晤士报”所

颂扬的贸易体系来说是多么入耳的话，是多么诱人的一个论据啊！

当“泰晤士报”的这个一攻即破的立场被戳穿之后，它马上又抓住

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即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是不可挽回的了，而这

一点，在“泰晤士报”看来，就是俄国在目前应当成为这个帝国的受

托者和继承人的决定性的论据。接着“泰晤士报”决定，应当使土耳

其的居民受俄国和奥地利的“纯粹的统治”和文明的影响，并且引

用智慧来自东方这句古代的格言，而忘记了它自己不久前说过的

这些话：“奥地利在本国各省和各王国内维持的制度，是恣意横行

的强制的制度，是不受任何法律节制的暴虐的制度。”最后，“泰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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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报”竟然无耻之极地为自己发表了有关东方问题的“出色的”社

论而自我祝贺了一番！

所有伦敦的报刊，晨报和晚报，日报和周报都纷纷起来齐声指

责这家“主导报纸”。“晨邮报”２８讥笑自己“泰晤士报”的同行，指责

他们故意散布荒诞无稽的假消息。“先驱晨报”把“泰晤士报”叫做

“我们这个时代的犹太—奥地利—俄罗斯人”，而“每日新闻”２９则

更简单地把它叫做“布隆诺夫的机关报”。“泰晤士报”的孪生兄弟

“纪事晨报”３０则这样打击它：

“只图十来家希腊公司的生意兴隆而要把土耳其帝国出卖给俄国的报界

人士，真不愧为制造绝妙的俏皮话的大王。”

“晨报”３１写道：

“‘泰晤士报’说它在维护俄国的利益时是单枪匹马，这是说对了……的

确，这家报纸是用英文刊印的，但是它只有这一点是英国的东西。只要问题涉

及俄国，它就是彻头彻尾的俄国报纸了。”

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熊坚信英国和法国之间的《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

－ａｌｅ》〔“诚意协商”〕
３２
是暂时的，他就不会缩回自己的爪子。在这

方面值得耐人寻味的是，下列事件竟然令人惊异地凑合在一起。就

在“泰晤士报”力图要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相信土耳其问题

只不过是法俄之间的小小争吵的当天，《ｒｏｉｄｅｓｄｒｏｌｅｓ》〔“丑角之

王”〕（基佐平常就是这样称呼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先生的）

就在“立宪主义者报”３３上作出了这样一个发现：整个这回事情只

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和沙皇之间的争吵。读了这些报纸，你就能够

真正认识狄摩西尼发表激烈的反菲力浦演说时代那些舌头上有马

其顿“牛”的希腊演说家们的面貌了。

以联合内阁为代表的不列颠贵族的态度是：一有必要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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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牺牲英国的民族利益来满足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让东方年轻

的专制制度加强，以期为自己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统治找到支持

者。路易－拿破仑的态度则摇摆不定。他对那位专制君主十分同

情，这个君主的政体他已经在法国实行了；他对英国十分反感，英

国式的议会制度他已经在法国废除了。除此之外，他如果让沙皇在

东方掠夺，沙皇也许会让他在西方掠夺。另一方面，他又不大相信

神圣同盟对他这个“暴发的可汗”所抱的感情。因此，他采取的是模

棱两可的政策，力图像他当年愚弄法国国民议会的各党派一样来

愚弄欧洲列强。他一面同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

雷德克利夫勋爵表示亲热，做出这个样子给人看，一面又向俄国的

利文公爵夫人大献殷勤，大许其愿，并把狂热拥护奥法同盟而反对

英法同盟的戴拉库尔先生派到苏丹宫廷去。他命令土伦舰队开入

希腊领水，而第二天却在“通报”上宣布这一举动事先并没有同英

国有过任何协议。他一面指使自己的一家机关报“国家报”３４大谈

东方问题对于法国极为重要，一面又允许自己的另一家机关报“立

宪主义者报”说，东方问题决定着俄国、奥国和英国的利益，至于法

国的利益，则只是间接地沾一点边罢了，因此法国采取完全独立的

立场。谁将给他更多好处？是俄国还是英国？这就是他所考虑的

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３月２５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３９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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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土 耳 其 问 题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有可能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

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３５以前，在各方面都是一个ｔｅｒｒａ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ａ〔不为人知的国土〕，因此，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些关于土

耳其的陈腐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

史事实。不错，到过土耳其的官方使节吹嘘自己掌握了比较确切的

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也是很可怜的，因为这些官方人士谁也没有下

功夫研究过土耳其、南方斯拉夫或现代希腊的语言，他们毫无例外

地都是以希腊通事和法兰克商人①的偏颇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

所事事的外交家们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上面。

他们当中只有德国的土耳其历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麦尔是一个

可嘉的例外。这些先生们对该国的人民、机构和社会制度根本不感

兴趣，只同宫廷、特别是同希腊的法纳尔人３６往来，这些法纳尔人

是双方狡猾的中介人，而双方则都同样不了解对方的力量和潜力

的真实情况。西方外交对土耳其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依据，在很长

的时期都是从十分可怜的情报中所得出的传统观念和判断，而且，

尽管使人奇怪，甚至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这样。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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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在黑

暗中徘徊摸索，想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更狡

猾地超过了它们。这就是俄国。俄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半亚洲

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土耳

其的真实的情况和性质。欧洲土耳其的居民十分之九同俄国人信

奉同一宗教；有７００万土耳其臣民的语言差不多同俄语毫无差异；

而大家也知道，俄国人学会说外国语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报酬

优厚的俄国的代理人甚至还没有完全通晓这些语言就能够毫不费

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

东南欧的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计的俄国的代理人周游土耳其，

向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宣传：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

的首领、天然的保护者和救星，负有最终解放它的使命；他们特

别向南方斯拉夫人灌输沙皇全能的思想，说沙皇迟早要把伟大的

斯拉夫种族的所有分支团结在一个王权之下，并且使它成为欧洲

的统治种族。希腊教会的僧侣早就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

俄国的金子和俄国的影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促成了１８０４

年塞尔维亚的起义３７和１８２１年的希腊起义。土耳其的帕沙无论在

哪里举起反对中央政权的反叛的旗帜，从来也少不了俄国人出主

意和俄国人出金钱。因此，当土耳其的国内状况问题最终把那些

对土耳其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并不比对月球上的人了解得更多的西

方外交家们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战争就开始了，俄国军队向巴尔干

挺进，于是一块一块的领土就同正在被瓜分的奥斯曼帝国脱离了

关系。

不错，近３０年来在向广大公众介绍土耳其状况方面做了许多

努力。德国的语文学家和批评家向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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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国的代理人和英国的商人收集了许多有关这个帝国的社会

制度的资料。但是，外交界的才子们看来对这一切采取了不屑一顾

的态度，并且顽固透顶地死抱住传统不放，而这些传统是由于知道

了东方神话才产生的，是经过世界上最容易被收买的一小撮希腊

商人用同样使人惊奇的胡说加过工的。

自然的结果如何呢？结果，由于西欧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举

棋不定和畏首畏尾，俄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一一达到了自己的

目的。从纳瓦林会战３８起，到现在的东方危机止，西方各国的行动

不是由于相互间的争吵（这些争吵大半是出于它们对东方情况都

不了解，出于那种对东方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小猜忌）而瓦解，

就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于是，不仅希腊

人（住在希腊和住在土耳其的），而且斯拉夫人，也都认为俄国是自

己的天然的保护者。而且，甚至君士坦丁堡政府也越来越不再希望

那些以根本不能独立判断土耳其的情况为荣的西方列强的使节们

终究会了解它的迫切需要和它的真实情况，因此这个土耳其政府

每次都不得不向俄国求情，请这个强国保护，虽然这个强国公然宣

称它决心要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把圣安德烈

的十字架竖立在艾亚－索非亚清真寺的尖塔上。

俄国的这些一贯的和顺利的侵略行动，不管外交传统怎样，终

于使西欧各国的内阁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危险的迫近。这种预感就

使它们提出了一项原则，作为一种伟大的外交上的专利药。根据这

项原则，维持土耳其的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不

可少的条件。某些用词藻来掩饰自己无能的当代国家要人，其不学

无术和束手无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这个原理中暴露得这样

明显。这个原理虽然一直是死的条文，但２０年来却成了神圣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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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就像约翰王的Ｍａｇｎａ Ｃｈａｒｔａ
３９
那样不容忽视和不容争辩。维

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呵，当然！只是为了维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俄国才挑起

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使希腊独立，攫取了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的保护权并把阿尔明尼亚的一部分把持在自己手里。当这一切大

功告成时，英国和法国连手指头也没有动一下。它们仅仅有一次作

过自己还活着的表示，这是在１８４９年，但是当时它们不得不保护

的并不是土耳其，而是匈牙利流亡者４０。在欧洲外交界看来，甚至

在欧洲的报刊看来，整个东方问题归根到底只能是：要么俄国人坐

镇君士坦丁堡，要么维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二者必择其一，他们脑子里

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不妨拿伦敦的报刊来说明。我们看到，“泰晤士报”主张瓜

分土耳其，并且宣布土耳其种族已无力继续统治欧洲这一块好地

方了。“泰晤士报”运用它一贯的技巧，大胆抨击维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的旧的外交传统，宣称继续维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是不可能的。这家报

纸使出了它的全部才能，从各方面证明这种不可能，并且为英国同

情征讨萨拉森人的末代后裔的新十字军进军作证。谁也不会否认，

“泰晤士报”对它两个月之前还奉之为神圣的陈词滥调进行这样无

礼的攻击是一项功劳。但是了解这家报纸底细的人也都知道，这种

异乎寻常的大胆行为是直接为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效劳的。“泰晤

士报”提出的关于完全不可能维持土耳其现状的正确假设，只是为

了事前作好酝酿，让英国公众和全世界老老实实迎接彼得大帝遗

嘱４１中最重要的一点——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完全成为事实

的那一天到来。

自由派的机关报“每日新闻”则代表完全相反的观点。“泰晤士

报”至少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新的一面，必然的一面，当然，这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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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后来歪曲它，以达到自私的目的。而自由派的机关报则相反，

立场虽然非常明显，但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庸人精神的表现。事实

上，“每日新闻”的眼光超不出自己家的大门。这家报纸知道得很清

楚，在现在的情况下瓜分土耳其会使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将

是英国莫大的不幸，世界和平将受到威胁，黑海上的贸易将被破

坏，地中海的英国基地和英国舰队势必进一步武装和加强起来。由

于这个原因，“每日新闻”极力挑起英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难道瓜

分土耳其的罪行不是同瓜分波兰一样吗？难道基督徒在土耳其不

是享受到比在奥地利和俄国更多的宗教自由吗？难道土耳其政府

不是温和的、慈父般的政府，允许各民族、各宗教和各地方自治机

构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吗？难道土耳其比起奥地利和俄国来不是

天堂吗？难道生命和财产在那里没有保障吗？英国同土耳其的贸

易不是比英国同俄国和奥地利的贸易加在一起还多吗？难道这个

贸易不是在逐年增长吗？往下就是一片赞美声（因为“每日新闻”向

来就是善于唱赞美诗的），颂扬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一切，

弄得这家报纸的大多数读者都莫名其妙。

对土耳其人为什么要表示这样出奇的热情，可以在戴维·乌

尔卡尔特议员阁下的著作中找到答案。这位绅士是苏格兰人，深受

他家乡广泛流行的中世纪的宗法思想的熏陶，但又受过一个文明

的英国人所受的现代教育，他在希腊同土耳其人打过３年仗以后

到了土耳其，就一变而为最狂热的土耳其人崇拜者。这位浪漫的苏

格兰高地人住到了品都斯山脉和巴尔干的山谷里，感到好像重回

家乡一样。他的有关土耳其的著作（虽然里面也有许多宝贵的资

料）可以归纳成下面三点奇谈怪论，这三点奇谈怪论实际上就是：

（１）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不是不列颠的臣民，他会毅然当个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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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２）如果他不是长老会加尔文教教徒，他除了信伊斯兰教外什

么别的宗教都不愿信；（３）只有英国和土耳其才是世界上享有自

治、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国家。从此以后，这位乌尔卡尔特就被

所有反对帕麦斯顿的英国自由派捧之为东方问题的大权威。“每日

新闻”上的土耳其赞美诗就是他提供的材料。

对问题持这种态度的人的论据，只有一条值得注意一下，这个

论据是：“有人断言，土耳其正在衰落。但衰落表现在哪里呢？难道

在土耳其文明不是得到迅速传播，贸易不是得到迅速扩大吗？在你

们只看到衰落，别的就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统计学家却证

明那里只有进步。”但是，如果把黑海蒸蒸日上的贸易统统记在土

耳其的功劳簿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而在上述情况下人们正是这样

做的。这无异于我们想要判断荷兰这个通向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孔

道的国家的贸易和工业发展的能力，只是以过境运输占十分之九

的巨大进出口额为根据。如果这样看荷兰，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会

马上承认这是一个拙劣的骗局，而所有英国的自由派报刊，包括学

术刊物“经济学家”在内，却企图硬要轻信的公众这样看土耳其。其

次，谁在土耳其进行贸易呢？无论如何不是土耳其人。当他们还处

于原始的游牧状态时，他们进行贸易的方法只是抢劫商队，现在，

他们稍许文明一点的时候，是任意强征各种各样的捐税。居住在大

海港的希腊人、阿尔明尼亚人、斯拉夫人和西欧人掌握了全部贸

易，而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应当感谢土耳其的贝伊①和帕沙让他

们有从事贸易的可能。如果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欧洲，贸易也决不

会碰到什么灾难。至于谈到一般的文明进步，那末谁是欧洲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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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地区的这种文明进步的体现者呢？无论如何不是土耳其人，

因为他们为数不多，并且散居全国各地；除了君士坦丁堡和两三个

不大的农业地区之外，恐怕说不出他们还有哪些定居地点。各城市

和各贸易地点的斯拉夫的和希腊的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渗入这个国

家的任何一种文明的真正支柱。这部分居民越来越富，影响越来越

大，而土耳其人则越来越被挤到后面。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垄断了民

政军政的官职，那末很快就会完全看不到土耳其人了。但是这种垄

断在将来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将由强变弱，只能是进步道路上的

绊脚石。事实总是事实——应当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

是，如果断言只有让俄国人或奥地利人取代土耳其人才能做到这

一点，那仍然等于断言欧洲现在的政治状况将永恒地保持下去。可

是谁敢坚持这种断言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３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７４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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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柏 林 密 谋

１８５３年４月１日星期五于伦敦

第五“大国”普鲁士终于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为奥地利警

察当局对革命者的“蛊惑阴谋”的大揭露４２做出自己的贡献。

官方报纸告诉我们说：“政府在得到民主派领袖经常与革命宣传有关系

的证明后，下令于３月２９日在柏林进行住宅搜查，搜查时逮捕了４０人，其中

有施特雷克富斯和普鲁士国民议会前议员贝伦兹、瓦尔德克等人。搜查是在

８０个有参加密谋嫌疑的人的家里进行的。查获了武器和弹药。”

普鲁士政府不以在自己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这个“令人震惊的

事”为满足，它还认为应该用电报通知英国外交部。

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这个新的可笑的把戏的秘密，必须追溯

一下前些时候的事情。在波拿巴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两个月之后，

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先生和他的下属警务顾问施梯伯先生两人

背后商定：前者做普鲁士的莫帕，后者做普鲁士的比埃特里。看来，

法国警察当局的举世闻名的无上权力使他们艳羡不止。辛凯尔迪

去找内政部长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向这位平庸而又狂热的反动

分子（冯·威斯特华伦先生是我的内弟，我完全有机会充分了解过

他的智力）做了个没有根据的报告，证明必须把普鲁士国家的全部

警察权力集中在这位柏林警察总监的手里。他肯定说，为了使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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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活动更灵活机动，应该使它不受内政部长的管辖而完全交

给他辛凯尔迪负责掌握。内政部长冯·威斯特华伦代表普鲁士贵

族中最保守的集团，而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则代表旧官僚。他

们两人是政敌。尽管辛凯尔迪的建议显然会缩小内政部的活动范

围，但冯·威斯特华伦先生认为这样做可以打击自己的政敌（因为

他的政敌的兄弟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内政部当司长，专门负责

监督整个警察事务），因此就把辛凯尔迪的建议呈交由国王①亲自

主持的国务会议审核。

争论异常激烈。得到普鲁士亲王支持的曼托伊费尔反对成立

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建议。国王则同意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建

议。最后，国王提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决定，说“如果事实向他证明

采取这个步骤是必要的”，他就效法波拿巴成立一个警务部。于是，

为了举出这样的事实，辛凯尔迪和施梯伯就选择了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４３。他们在科伦案件中的英雄功绩，诸君都知道了。科伦案件

结束后，普鲁士政府就决定把这位在科伦的街道上一露面就挨嘘

的公然背誓者施梯伯提升为科伦警察厅长。但是，贝特曼－霍尔威

克先生和莱茵普鲁士的其他好心的保守派议员进行了干涉，他们

警告大臣们说，当波拿巴正在极力要求法国天然边界４４的时候，这

种公然触犯这个省的社会舆论的作法会产生极危险的后果。政府

作了让步，任命施梯伯为柏林警察厅长，以奖励他在科伦的背誓行

为和在伦敦的盗窃勾当。事情到此就暂时搁置下来。科伦案件已

不可能实现辛凯尔迪先生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愿望了。辛

凯尔迪和施梯伯等待好机会到来。正好碰上了米兰起义。施梯伯

２３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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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在柏林逮捕了２０个人。但是，这种把戏是太可笑了，无法开庭

审判。然而接着又发生了李伯尼行刺事件，这样一来，国王就完全

愿意作出决定了。胆战心惊的国王马上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

警务部，于是辛凯尔迪的宿愿实现了。国王一纸令下，使他成了普

鲁士的莫帕，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的兄弟也就提出了辞职。但

是，这场滑稽剧的最可笑的一幕还在后头。辛凯尔迪先生刚升任新

职，立即又揭露出一个“柏林大密谋”。可见，这个密谋是专为证明

辛凯尔迪先生的必要而安排的。这是辛凯尔迪先生用以交换自己

刚刚到手的生杀予夺的警察权力而献给昏庸的国王的谢礼。辛凯

尔迪的助手，善于制造奇案的施梯伯过去在科伦发现，结尾凡是有

“敬礼”和“兄弟友谊”字样的信，毫无疑问都是存在共产主义密谋

的证据，现在又发现，在柏林从某个时候起出现了多得可怕的“卡

拉布里亚帽”，这种帽子一定是革命者的“暗号”。根据这个重要的

发现，施梯伯在３月１８日逮捕了一些人，主要是工人和外国人，罪

名是戴了卡拉布里亚帽。同月２３日又搜查了马格德堡一个商人卡

尔·德利乌斯（第二议院一个议员的兄弟）的住宅；这个人对卡拉

布里亚帽也有一种倒霉的爱好。最后，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时所报道

的，上月２９日在柏林进行了反对卡拉布里亚帽的大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

〔政变〕。凡是多少知道瓦尔德克、贝伦兹等这些无足轻重的反对派

的人，都会为在这些无害于任何人的布鲁土斯之流的家里查出“武

器和弹药”而大笑一场。

但是，不管警察当局的这场滑稽剧（可以说，这场滑稽剧纯粹

是由于辛凯尔迪和施梯伯两位先生的个人动机而排演的）多么无

聊，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普鲁士政府由于处处碰到消极反抗而大

伤脑筋。它在看来淡漠的气氛中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它由于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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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这个怪影而感到失望，因此每当警察当局给它找到这个无所

不在而又看不见的敌人的化身时，它就感到好像摆脱了一场恶梦。

政府正在进攻，它今后还要发动进攻；它的把人民消极反抗变为积

极反抗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成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８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３７４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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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要人们由于顽固的不学无术、传统的因

循守旧和世代相承的思想懒惰，都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

打算回答。阿伯丁和帕麦斯顿，梅特涅和基佐都认为已经没有希望

找到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至于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年时期他们的那

些共和派和立宪派后继者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的名字后代人永

远不会提起。

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慢慢地，但是一步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进

逼，全不把法国和英国的一切外交照会、一切计谋和手腕放在眼

里。

欧洲各国所有党派虽然都承认俄国节节挺进的事实，但是没

有一个官方要人能够解释这个事实。他们看到这个事实的影响，甚

至看到它的后果，但是原因何在，他们仍然不知道，尽管一切因由

都非常简单。

推动俄国去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强大动力，不是别的，正是原来

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

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的理论。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

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们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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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处在土耳其统治的压迫下，他们就要把希腊正教教会的首脑

和６０００万正教徒的君主（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看做自己的天

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土耳其

而发明的外交体系，却迫使欧洲土耳其的１０００万正教徒向俄国求

援。

我们且来看看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早在叶卡特林娜二世

即位以前，俄国就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取得在莫尔达维

亚和瓦拉几亚的特惠。它终于在缔结阿德里安堡条约（１８２９年）４５

的时候取得了极为广泛的特权，以致上述公国目前在更大的程度

上受制于俄国，而不是受制于土耳其。当１８０４年爆发了塞尔维亚

革命的时候，俄国马上出来保护起义的“莱雅”，在两次战争中支

持他们，在两个条约中保障他们取得了本国的内政独立４６。而在希

腊起义期间又是谁决定了斗争的结局呢？不是亚尼纳的帕沙阿利

和他的一切阴谋叛乱，不是纳瓦林会战，不是摩里亚的法国军队，

不是伦敦会议和议定书，而是吉比奇率领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马

里乍河河谷的俄国军队４７。于是，就在俄国无所顾忌地动手割裂土

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家们仍然把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和奥斯曼帝国

的领土的不可侵犯当做某种圣物来保障和维持！

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即无论如何都

要维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维持土耳其目前这种状态的独立，欧洲土耳

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

者，自己的救世主。

现在暂且假定，土耳其在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上的统治结束，

那里的政体比较符合人民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地位如何

呢？大家知道，在土耳其境内每一个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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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都组成了强大的反俄党派。如果说，在俄国的援助是挣脱土耳

其压迫的唯一靠山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末一旦对这种压迫

的恐惧消失，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可是，如果土耳其人的统治被排挤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如

果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民族获得自由并享有信仰自由，如果欧洲

列强的各种计划和阴谋，各种针锋相对的意图和利益都在那里畅

行无阻，难道不会引起大战么？——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

界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然，不能指望帕麦斯顿、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大陆上形形色

色的外交大臣们有能力做出任何这样的行动。他们即使想一下这

件事也不能不发抖。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

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

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

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

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

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

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

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

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

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

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问题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

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问题。

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

难题。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

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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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１７８９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

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

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

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

如果企图为欧洲土耳其领土的可能分割草拟详尽的蓝图，那

就是无聊的幻想。可以想出至少２０种草案，每一种看来都同其他

１９种一样合适。但是我们打算做的，并不是编造空幻的计划，而是

要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

探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决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通常叫做欧洲土耳其的

半岛是南方斯拉夫种族世代相传的当然财产。在１２００万居民当中

有７００万属于这一种族。它占有本土已有１２个世纪了。如果把极

少数本属斯拉夫族而改说希腊语的居民除外，只有野蛮的土耳其

人或阿尔纳乌特人是斯拉夫人的对头。这些土耳其人早就被斥责

为仇视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方斯拉夫人是该国内部地区文明

的唯一代表者。不错，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塞尔维

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较文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维亚人有自己

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们同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的敌人进行了１１

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内政自主。近２０年来，他们在文

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

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都把塞尔维亚看做他们将来为独立和民族生

存而斗争的团结中心。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民

族的结合程度越大，俄国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直接影响就越被

排挤到次要地位。试看，塞尔维亚为了取得一个基督教国家应有的

地位，就曾经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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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因此才出现这样的反常现象：

塞尔维亚尽管受俄国的保护，但本身却是君主立宪，而且从一解放

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无论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血缘如何相近，宗

教如何相同，而一旦后者获得自由，他们的利益立刻就要显示出很

大的不同。从两国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贸易需求来看就易于理解这

一点。俄国是密封的大陆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有朝一日工业

生产也可能发展起来。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的版图不大而海岸线

极长，面临三海，其中有一个海归它自己控制；因此，它在目前主要

是过境贸易国家，虽然它也具有发展自己的工业的雄厚潜力。俄国

要垄断，而南方斯拉夫人则要扩大市场。此外，他们在中亚还是竞

争对手，俄国的现实利益要求除自己的商品外不准任何其他商品

渗入中亚，而南方斯拉夫人目前就已经迫切要求把西欧的商品运

往东方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两个民族怎么能互相一致呢？实际上，

土耳其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甚至现在就同西欧比同俄国有更

多的共同利益。而当现在从奥斯坦德、哈佛尔和汉堡通到佩斯的铁

路线延至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正如现在计划的那样）的时

候，西方文明和西方贸易对东南欧的影响就要经常化了。

另一方面，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深受要由他们供养的穆斯

林军事占领者的压迫。这个军事占领者阶级独揽一切国家职权：军

事的、民政的和司法的。但是，俄国的政治制度在它还没有同封建

机构结合起来的所有地方，不也是按军事方式来组织等级制的民

政和司法并且要人民担负全部费用的军事占领吗？谁要是认为这

类制度会使南方斯拉夫人向往，那就请他看看１８０４年以来的塞尔

维亚历史吧。塞尔维亚独立的缔造者卡拉－格奥尔基被人民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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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新恢复了这个独立的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可耻地被逐出

国，这两个人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企图推行俄国的专制制

度，这种制度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半军事的官僚制和敲诈勒索，像

土耳其的帕沙们现在所做的那样。

总之，这个问题简单而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历史和现代

的事实同样指明，必须在欧洲伊斯兰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

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到来的革命就极有可能使这样的事

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民主之间久已

成熟的冲突恐怕非爆发不可。英国势必参加这个冲突，不管到那时

是什么政府执政。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同意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它

势必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在衰败虚弱的土耳其政府的原地上促

成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４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７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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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局。

——马志尼。——拉德茨基

１８５３年４月８日星期五于伦敦

当我写上一篇关于施梯伯先生所揭发的大密谋的文章①时，

我还不可能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将被柏林的两家保守派报纸

或多或少地证实。贝特曼－霍尔威克先生所领导的保守派机关报

“普鲁士周刊”４９４月２日被没收了，因为它劝告自己的读者“不要

太相信警察当局对最近的逮捕所说的瞎话”。但是，普鲁士政府中

以冯·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集团办的半官方报纸“时代报”５０发

表的一篇文章，意义还要大得多。“时代报”被迫承认：

“凡是眼睛没有失明的人都不会不看到，欧洲整个局势中的无数难以解

决的复杂问题迟早会引起可怕的爆炸。欧洲大国的真诚努力可以暂时延缓这

种爆炸，但它们决不能根本防止这种爆炸，即使是它们作尽人力所及的一切

…… 我们认为我们的职责是不要继续掩盖不满情绪日益扩大的事实；而更

其危险和更加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流露在外面，而是越来

越深地扎根在人们心中，应该直言不讳地说，这种不满是由于要在普鲁士实

现反革命的企图而引起的，这种企图最近竟非常 éｔｏｕｒｄｅｒｉｅ〔轻率地〕表露出

来了。”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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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报”只是在结尾时说错了。普鲁士的反革命决非始于今

日，相反地，它已接近完成了。这不是一种新现象，这种现象早在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０日就开始了，而从那一天起就日益变本加厉地发

展起来。目前普鲁士政府正在酝酿两个极端危险的方案。一个是

限制不动产分配的自由，另一个是把国民教育置于教会的监护之

下。很难再想出两个更能使政府脱离莱茵普鲁士的农民和整个王

国的资产阶级的措施了。还有一个笑话，由于“大密谋的揭露”，柏

林卫生协会（病人互助协会）竟被强迫解散了。这个协会约有１万

名属于工人阶级成分的会员。看来政府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国家的

宪法是同“卫生”不相容的。

至今没有对伦敦警察局的行为发生过怀疑的伦敦报界，看到

维也纳“新闻报”５１和比利时的主要反动报纸“解放”
５２
刊载了一条

消息，说伦敦警察局编制了一份所有住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名

单并附有他们的私人生活和举止行动的详细情况，它们都吃了一

惊。

“晨报”叫道：“既然对外国人可以实行这种办法，那末只要政府或政府的

任何一个成员认为必要，也就会采取这种办法来详细调查我国同胞的私人生

活了…… 伦敦警察将要扮演他们大陆上的同事们所担任的可耻的角色，这

岂不令人痛心？”

除了比利时报纸及其他报纸的上述报道外，伦敦的报纸上今

天还登载了这样一条来自维也纳的电讯，电讯说：

“关于流亡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英国政府答应严密监视流亡者，一旦发现

他们参加某种革命阴谋，必将依法予以严惩。”

“晨报”就此发表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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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卑贱，竟拜倒在奥地利的脚下。再没有比这样

做更卑贱的了。联合内阁弄到这种地步是必然的。”

我听到非常可靠的消息说，只要马志尼住在伦敦的消息一经

证实，皇家法官们就打算对他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我又听说下院

要就大臣们同奥地利的可耻勾结和他们在流亡者问题上的一般意

图提出质询。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写过，拉德茨基很想用米兰起义作口

实“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５３。这种看法不久就得到了最肯定

的证实。拉德茨基在最近的一个告示中宣布，已由国家管制的、自

１８４７年起以伦巴第流亡者的财产为凭的一切债据和典契，均作无

效。这种没收财产的做法，只证明奥地利国库ｈｏｒｒｏｒ ｖａｃｕｉ〔害怕

真空〕。崇尚温情的资产阶级过去到处拿革命当祭品供奉自己的上

帝——私有制。现在反革命背弃了这个上帝。

今天从海底电线得到消息说，缅施科夫公爵同土耳其政府签

订了协议，俄国军队得到命令撤离土耳其边境，东方问题这次又顺

利结束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８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４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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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希 尔 施 的 自 供

  希尔施的“自供”５４在我看来仅仅在有旁证的条件下多少有点

价值，这是因为，这些供状是前后矛盾的。希尔施在完成自己的

使命从科伦回来后，曾在一次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说，维利希是他

的同谋。自然，要求把这个虚假的供状记录下来的建议被轻蔑地

拒绝了。曾有各种人向我暗示（不知道他们是受了希尔施的委托

还是自动这样做的），说是希尔施表示愿意向我彻底坦白。我拒绝

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希尔施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所以我毫

不怀疑，他的“最后的”供状是为了目前津贴他的那个党派的利

益而写的。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认为非藏在一个叫希尔施的人的

背后不可。

现在我只谈几点意见。我们都握有其他一些密探如维多克、谢

努、德拉奥德等人的自供５５。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这些密探

都不是普通的密探，而是高尚的密探，是“库伯密探”５６的嫡系子

孙。他们的自供必然只不过是自我辩护。

例如，希尔施企图暗示说，关于我的党内同志集会的日期，不

是他而是班迪亚上校向格莱夫告密，而后者又通知了弗略里的。希

尔施参加过的那几次我们的会议，都是星期四举行的。但是在希尔

施被赶走以后，我们的会议便改为星期三举行了。在伪造的会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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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５７
上，无论是在希尔施参加之前，还是在他被赶走之后，会议的

日期都标明是星期四。除了希尔施之外，又有谁能搞出这样的“误

会”呢？

从另一点看，希尔施就比较走运了。希尔施一口咬定，班迪亚

曾多次提供了关于我和德国通信的情报。既然科伦案件中一切与

此有关的材料都是伪造的，那末，当然很难确定这些材料究竟是谁

捏造的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班迪亚。

班迪亚是密探也罢，不是密探也罢，他对我或者对我的党内同

志从来都不能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的党内的

事情，而且班迪亚本人也竭力避免谈到这些，正如他在自己的一封

申辩书中向我表白的那样。因此，不管他是不是密探，他都不可能

告发什么，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科伦案件的材料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材料证明，除了在德国制造的那些供词和在那里查获的文件

以外，普鲁士警察当局对于我所属的那个党的事情便一无所知了。

因此，它才不得不制造出最荒唐无稽的东西来。

可是，班迪亚不是把马克思的“关于流亡者”的小册子５８出卖

给警察当局了吗？

当着其他一些人的面，班迪亚曾经从我这儿打听到，恩斯特·

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我打算出一部关于在伦敦的德国

流亡者的书，并分成几册出版。班迪亚满有把握地说，他能够在柏

林找到出版人。我请他马上就去打听。过了８—１０天，他通知说，

柏林有一个名叫艾泽曼的出版人，愿意出第一册，条件是作者不能

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怕书被没收。我同意了这个条件，但同

时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稿费在手稿交出之后立即付清（我是想

避免再发生我在“新莱茵报评论”５９时期发生的事情），手稿送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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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即付印。我到曼彻斯特找恩格斯，在那里我们写了一本小册

子。在此期间，班迪亚交给我的妻子一封柏林来信，在这封信中，艾

泽曼接受了我的条件，但说明是否出第二册，要看第一册的销路如

何。我回来以后，班迪亚收到手稿，而我则拿到稿费。

然而，出书的事情在种种堂皇的借口下一直拖延着，我就有点

怀疑起来。倒不是疑心手稿被转交给了警察当局，由警察当局来

出。即使是俄国皇帝，只要他同意明天就付印，我也情愿今天就把

我的手稿交给他；相反地，我只是担心他们把手稿束之高阁。

在手稿中，我们攻击了时髦的空谈家，我们攻击这些人，当然

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说来是危险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起着反

革命败类的作用。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格奥尔格·维尔特（我曾请他在柏林打听

艾泽曼其人）写信告诉我说，他根本找不到什么艾泽曼。于是我便

同德朗克一起到班迪亚那里去。这时才发现艾泽曼原来是雅科布

·柯尔曼的一个经理。因为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得到班迪亚的一

篇书面声明，所以我坚决要求班迪亚当着我的面写一封信给曼彻

斯特的恩格斯，把他向我说过的一切情况重述一遍，并且把柯尔曼

的地址告诉他。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短信给布鲁诺·鲍威尔，请

他打听一下，在班迪亚对我说的那所柯尔曼的房子里住的是什么

人。但是我没有收到回信。而那位冒牌的出版人对我一再写信询

问的答复是：我没有经过任何合同来约定出版手稿的确切日期，最

好能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出版最为适宜。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就扮

演起受委屈的角色来。最后，班迪亚向我声明，出版人拒绝出书，并

把手稿退了回来。班迪亚本人则在巴黎躲起来了。

有关前后一切交涉的柏林来信和班迪亚的信件（其中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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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迪亚企图替自己申辩的信件），都在我的手中。

但是，为什么德国流亡者关于班迪亚的为人所散布的疑心没

有使我不安呢？这是因为我知道产生这些疑心的“前因”。这种前

因，就让它受到应有的待遇，暂且秘而不宣吧。

因为我知道，在匈牙利战争期间，班迪亚以革命军官的资格执

行过类似的委托。因为他和我所尊敬的瑟美列有过通信关系，他和

佩尔采尔将军的关系很好。因为我亲眼看见科苏特任命班迪亚为

自己ｉｎ ｐａｒｔｉｂｕｓ〔在国外的〕①警察总监的证件，证件上还有科苏

特的亲信、曾跟班迪亚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西尔莫伊伯爵的签字。

班迪亚在科苏特那里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同样也说明班迪亚和警察

有必要的来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班迪亚现在也还是科苏特在

巴黎的代理人。

匈牙利的领袖们知道，他们同谁打了交道。和他们比较起来，

我算冒什么险呢？什么危险也没有，只是手稿的副本可能被弄去藏

起来，但原稿还保存在我的手里。

以后，我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人利齐乌斯和德国的其

他一些出版人探询了一下，问他们是否愿意出版上面提到的那部

手稿。他们回答说，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最近则有希望在德国国

境以外出版。

我的这些说明自然不是讲给希尔施先生听的，而是讲给我在

美国的同胞们听的。经过这番说明之后，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为什

么要把抨击金克尔、维利希等等“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册子封锁

起来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仍是“悬案”？

７４希 尔 施 的 自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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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埃林杜尔，告诉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①

１８５３年４月９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５日“美文学杂志

和纽约刑法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美文学杂志

和纽约刑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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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缪尔纳的悲剧“罪”第二幕第五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
６０

读者诸君根据自身的痛苦经验知道，并且在感到自己钱袋空虚的

时候体会到，由于过去玩弄种种财政把戏，人民已经负上８亿英镑

的国债。这些债款主要是为了防止美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反对上个

世纪的法国革命而发行的。国债的增加对国家支出的增加所起的

影响，可以从下面的统计表中看出：

１．国  债６１

威廉逝世后女王安即位时（１７０１） １６３９４７０２英镑…………………

乔治一世即位时（１７１４） ５４１４５３６３英镑……………………………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１７２７） ５２０９２２３５英镑…………………………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１７６０） １４６６８２８４４英镑………………………

美洲战争之后（１７８４） ２５７２１３０４３英镑……………………………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１８０１） ５７９９３１４４７英镑………………………

１８１０年１月（拿破仑战争时期） ８１１８９８０８２英镑…………………

１８１５年以后 约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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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家支出

包括国债利息在内的一切支出共计：

威廉逝世后女王安即位时（１７０１） ５６１０９８７英镑…………………

乔治一世即位时（１７１４） ６６３３５８１英镑……………………………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１７２７） ５４４１２４８英镑…………………………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１７６０） ２４４５６９４０英镑…………………………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１８０１） ６１２７８０１８英镑…………………………

３．国  税

女王安时期（１７０１） ４２１２３５８英镑…………………………………

乔治一世时期（１７１４） ６７６２６４３英镑………………………………

乔治二世时期（１７２７） ６５２２５４０英镑………………………………

乔治三世时期（１７６０） ８７４４６８２英镑………………………………

美洲战争之后（１７８４） １３３００９２１英镑………………………………

反雅各宾战争之后（１８０１） ３６７２８９７１英镑…………………………

１８０９年 ７０２４０２２６英镑……………………………………………

１８１５年后 约８２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人民根据自己钱袋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因国债而来的税捐

是怎样的一种负担。然而许多人还不知道国债在发行时期所采取

的特殊形式以及国债在继续存在的现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国

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

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它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而付给他们

一纸凭据，并且规定每１００英镑借款必须付给一定数量的利息。国

家用课税的办法向工人阶级榨取金钱来支付这些款子。这样，人民

便给自己的压迫者做了保人，使那些借钱给压迫者的人放心借钱

给他们压迫人民。构成国债的借款名目繁多；有的按三厘付息，有

的按三厘五或四厘付息不等。根据利率的不同以及其他条件，国家

的有价证券就有不同的名称，如三厘证券以及其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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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利息的担负者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工厂主和大地主也不

得不担负一部分，同时他们还力图尽量少担负一些，因此，每一任

财政大臣，只要他不是辉格党人，都企图用某种方法来减轻这种负

担。

４月６日，在本届内阁预算提出之前，格莱斯顿先生就向下院

提出了几个关于国债的决议案。早在他发表这次演说之前，“纪事

晨报”就曾报道，内阁将提出极其重要的决议案，“据传这些决议案

有巨大意义，有特别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谣传，国家有价证券的

行市上涨了。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格莱斯顿打算清偿国债。

总之，“嚷了这一阵是为了什么呢？”６２

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的最终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要把各

种国家证券的利息降低到２．５％。在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１８２４—１８２５

年，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利息曾经依次分别从５％降低

到４．５％，从４．５％降低到４％，从４％降低到３．５％，从３．５％降低

到３％。那末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把利息从３％降低到２．５％呢？

可是我们看一看，格莱斯顿先生建议采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

个目的。

第一，他建议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空头的南

海公司６３有关、总额为９５０万英镑的各种证券统一起来，并把它们

的利息从３％强行降低到２．７５％。这样，每年就能节省将近２５０００

英镑。在每年支出３０００万英镑的情况下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

个新的共同的名称，节省２５０００英镑，这实在不值得怎样特别赞

美。

第二，他建议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国库债券的有价证券，总额不

超过３０００万英镑。这些债券可以不收任何代售佣金来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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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４年９月１日以前按利率２．７５％计息，自此以后到１８９４年９

月１日则按２．５％计息。这样做无非是意味着建立一个对金融和

商业阶级有利的新的财政机构。他说“不收代售佣金”的意思，就是

说，西蒂的商人用不着任何支出。目前所有的是总额为１８００万英

镑按利率１．５％计息的国库期票。按照比国库期票大１％的利率来

偿付国库债券的利息对国家说来不是要亏一笔钱吗？无论如何，这

第二个建议丝毫也无助于减少国债。国库期票只能在大不列颠流

通，而国库债券则可以当作普通期票来转让；因而，这一措施只对

西蒂的商人有利，而人民则要为它付出昂贵的代价。

最后，现在让我们谈谈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统一公债券和

“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总共构成将近５亿英镑的资本。由于议会

有一个决定，禁止不在１２个月以前预先通知就强行降低这些证券

的利息，所以格莱斯顿先生选择了自愿兑换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

折合方法供三厘证券的持有者选择，以便把三厘证券换成其他一

些根据他的方案将要发行的证券。每１００英镑的三厘证券有三种

兑换方法，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一种：

１．三厘证券的一部分换成国库债券：每１００英镑的三厘证券

可以换成同等价值的国库债券，后者的利息在１８６４年以前每年是

２英镑１５先令，１８６４年以后至１８９４年以前每年是２英镑１０先

令。如果年利二厘五的３０００万英镑的国库债券换回来３０００万英

镑的三厘证券，那末在头１０年内就可节省７５０００英镑，而在以后

的时期内则可节省１５万英镑，总共节省２２５０００英镑。但是这样一

来，在４０年期满时政府就得把３０００万英镑的债款全部偿清。因

此，这个方案丝毫也不能取消或使国债减轻多少。当每年的支出达

到３０００万英镑的时候，节省２２５０００英镑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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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１００英镑的三

厘证券换成８２英镑１０先令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的利息在１８９４

年１月５日以前每１００英镑是３英镑１０先令。这样做的结果是，

同意接受三厘五证券的人，从现在的每１００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

不是３英镑，而是２英膀１７先令９辨士，也就是说减少了２先令３

辨士。如果５亿英镑全都用这种办法来兑换的话，那末国家每年偿

付的利息就只有１４４３７５００英镑，而不是现在的１５００万英镑。这就

是说，每年可节省５６２５００英镑。但是为了节省这５６２５００英镑，议

会就要在整整半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任何利率

都极不可靠的不稳定时期保证利息超过２．８％！然而，格莱斯顿也

会赢得一点好处：到４０年期满之前，存在的就不是目前受到１２个

月前预告的规定所保障的三厘证券，而是议会可以按名义价值收

回的三厘五证券。格莱斯顿建议不要规定发行这种三厘五证券的

限额。

３．第三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１００英镑的三

厘证券换成新的１１０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１８９４年。当

格莱斯顿先生在４月６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

他没有限定发行这种将要发行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

里先生指出，把这个办法和其他两个办法比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

都宁愿用１００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１１０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

果５亿英镑的三厘证券都换成这样的证券，那末，国家一方面固然

每年可以节省１２５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债却会增加５０００万

英镑。在迪斯累里先生指出这点之后，格莱斯顿先生第二天就修改

了自己的方案，建议把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３０００万英镑。

由于规定了这个限额，他的建议对这笔庞大的国债几乎失去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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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响；它只能使这笔债款增加３００万英镑而已。

现在诸君知道，所谓“历来提出的最重要的和规模最大的财政

方案之一”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

欺骗性了。玩弄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

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普通的骗术：发行名

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额，提高

利息而减少基本金额，设立奖金、奖励和优惠存款，规定有偿年金

和无偿年金的区别，把转让不同证券的利益人为地分成等级。所有

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

全给弄糊涂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财政把戏都为高利贷者造成加

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贪得无厌的高

利贷者是不会放过的。没有疑问，格莱斯顿先生是玩弄这种财政炼

金术的能手；而把他的建议的特点描绘得最清楚的，恐怕莫过于迪

斯累里先生的话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诡辩家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想出更复杂和

更奥妙的安排来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结果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

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安琪儿跳舞的问题。这是只有人类的

天才才能发出的最稀有的议论之一，我发现，在提出的决议案中就有某种和

这个杰作共同的东西。”

大家都记得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格莱斯顿计划的最终目的是

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的国家有价证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

要发行数量非常有限的这种二厘五证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证

券。为了实现有限制地发行二厘五证券，他把利率降低０．５％，并

用奖励１０％的办法来增加基本金额。为了摆脱三厘证券的立法保

障（１２个月以前预告）所造成的困难，他宁愿用今后半个世纪的法

４５ 卡·马克思



律明文来束缚住自己。简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英国

人民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将丧失任何摆脱财政压迫的机会。

任何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意见：如果说，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

的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宽容的微小尝试，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

的法案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尝试，而关于教育的决议案是回

避国民教育问题的微小尝试，那末，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便是企图

对付名叫大不列颠国债的巨大怪物的最微小尝试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６日“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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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内 间 的 成 就
６４

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星期二于伦敦

如果要为联合内阁说句最好的话，看来可以这样说：联合内阁

表现了过渡时期的政权的软弱无能，在这个时期中，有存在可能的

不是真正的政府，而仅仅是表面的政府；旧的政党正在退出舞台，

而新的政党还没有结合起来。

“群贤政府”在它最初三个月的活动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关

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举行了二读，关于加拿大教会

预备基金的法案举行了三读。后一法案将使加拿大立法机关能够

掌握一部分出卖土地的收入。而这种收入原先是英国国教教会和

长老会教会独占的。这个法案在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向下院提

出的时候，一共有三个条款。第三条要求废除这样一条法律：在出

卖加拿大土地的进款不到９２８５英镑的年代中所产生的赤字，应当

用国家统一基金来弥补。这一法案在二读时已经通过。但是在３月

１８日议会作为全院委员会６５开会讨论这一法案的时候，约翰勋爵

却突然要求撤销他提出的第三条。因而，如果加拿大立法机关收回

教会预备基金的话，那末，英国人民就不得不每年从自己的口袋里

付出将近１００００英镑来维持数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教派。反对给宗

教界任何补助的激进派大臣威·摩耳斯沃思爵士，看来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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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勋爵的这样一种理论的信徒，即“不列颠的殖民地只有靠宗主

国英国人民田钱才能摆脱国教会这种负担”。

在内阁活动的头三个月中，激进派提出了三个决议案。柯立尔

先生建议取消教会法庭，威廉斯先生建议使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

也适用于不动产，而休谟先生则建议废除一切“纯粹保护性”关税。

不言而喻，内阁对这些“激进的”改革表示了反对。不过，联合内阁

反对改革的方式是另一种，与托利党人的做法完全不同。托利党人

是断然宣称他们坚决反对“对民主的侵犯”。联合内阁实际上也是

这样，只不过借口必须为改革作更周密的准备而已。它是靠改革为

生的，就像过去历届内阁靠营私舞弊为生一样。它装出非常热心于

改革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想出一套完整的办法来拖延改革：一会儿

说，“最好等调查出结果以后再说”；一会儿说，“刚刚任命了一个委

员会，在得到它的结论以前什么也不能做”；一会儿说，“政府恰巧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希望自己的紧张的脑力工作不被打断；一

会儿又说，“问题值得议会注意，在适当的时候将提出讨论”，“适当

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要很久，就要采取某种措施”，局部性的措

施应当暂缓执行，以便改组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制度应当保存下

来，以便实行局部性措施。在东方问题上所宣布的“节制政策”，同

样也是内阁的对内政策。

当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宣读了联合内阁的纲领并且这个纲

领引起了普遍慌乱的时候，罗素的拥护者曾大叫大喊道：“我们应

当有一种能够激发热情的东西。国民教育问题就应该是这样的东

西。我们的罗素正在制定一个惊人的组织国民教育的计划。你们

等着看吧。”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计划。４月４日罗素大体上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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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拟定的教育改革计划。这个改革的基本要点是：授权市议会征

收地方税来维持现有的必须讲授英国国教教义的学校。谈到各大

学——国家教会的宠儿，任何改革的主要反对者，约翰勋爵希望，

“各大学自行改革”。把兴办学校的慈善基金用来营私舞弊，这是尽

人智知的。从以下材料可以了解到这些基金的数量：

“每年得到补充的慈善基金，从２０００英镑到３０００英镑的有２４笔，从

３０００英镑到４０００英镑的有１０笔，从４０００英镑到５０００英镑的有４笔，从

５０００英镑到６０００英镑的有２笔，从８０００英镑到９０００英镑的有３笔，１００００

英镑、１５０００英镑、２００００英镑、２５０００英镑、３００００英镑和３５０００英镑的基金

各１笔。”

不需要有特别敏锐的目光就可以猜想到，靠滥用这些基金为

生的寡头们在处理这些基金时为什么极为小心谨慎了。罗素建议：

“关于每年进款不超过３０英镑的慈善基金的案件由郡的法庭审理，如果

超过了这个数目，则由大法官法庭的档案保管官审理。但是，如果没有为此

目的而成立的枢密院委员会的许可，无论在哪一个法庭上，都不得提起诉

讼。”

为了在皇家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赔偿被贪污的本来规定用

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慈善基金，就需要得到委员会的许可。许可！但

是，罗素甚至在提出了这个附带条件之后，还没有完全放心。他补

充说：

“如果发现某一学校的行政上有营私舞弊之罪，除了枢密院委员会而外

任何人都不得干预。”

这是地道的英国老味道的改革，新事物一个不立，旧事物一个

不破。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保存旧的制度，办法是使它具有新的、

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谓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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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寡头立法的“传统智慧”的秘密。干脆点说，这实质上就是使

营私舞弊的行为带有传统的性质，为此——不妨这样说——就不

时给这些现象加一些新鲜血液使它们新鲜一下。

任何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意见：如果说，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

的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宽容的微小尝试，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

的法案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尝试，而关于教育的法案是回避

国民教育问题的微小尝试，那末，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无疑就是企

图对付名叫大不列颠国债的巨大怪物的最微小的尝试了。

４月６日，在预算公布之前，格莱斯顿先生就向下院提出了几

个关于国债的决议案。还在这次演说发表以前，“纪事晨报”，就发

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说内阁将提出极为重要的决议案，“据传这

些决议案有巨大意义，有特别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谣传，国家有

价证券的行市上涨了。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格莱斯顿打算清

偿国债。但是，当４月８日议会举行会议，以全院委员会的资格来

审查这些决议案的时候，格莱斯顿突然作了修改，而且修改得这样

多，以致完全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现在，我们要像迪斯累里

先生一样发明：“嚷了这一阵是为了什么呢？”

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的最终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要把各

种国家证券的利息降低到２．５％。在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１８２４—１８２５

年，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利息曾经依次分别从５％降低

到４．５％，从４．５％降低到４％，从４％降低到３．５％，从３．５％降低

到３％。那末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把利息从３％降低到２．５％呢？格

莱斯顿先生的建议如下：

第一，他建议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空头的南

海公司有关、总额为９５０万英镑的各种证券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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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从３％强行降低到２．７５％。这样，每年就能节省将近２５０００英

镑。在每年支出３０００万英镑的情况下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

新的共同的名称，节省２５０００英镑，这并不能算是值得特别骄傲的

事情。

第二，他建议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国库债券的有价证券，总额不

超过３０００万英镑。这些债券可以不收任何代售佣金来进行分配，

１８６４年９月１日以前按利率２．７５％计息，自此以后到１８９４年９

月１日则按利率２．５％计息。这样做无非是意味着建立一个对金

融和商业阶级有利的新的财政机构。但是，格莱斯顿如何能够在保

持总额达１８００万英镑，利息为１．５％的国库期票的流通的同时又

发行利息为２．５％的国库债券呢？按照比国库期票大１％的利率来

偿付国库债券的利息对国家说来不是要亏一笔钱吗？这第二个建

议不管怎么样，它对减轻国债丝毫也没有帮助。

最后，第三，让我们谈格莱斯顿的决议案的最主要和唯一重要

的一点，即三厘统一公债券和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总共构成将近

５亿英镑的资本。Ｈｉｃ 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 ｓａｌｔａ！①由于议会有一个决

定，禁止不在１２个月以前预先通知就强行降低这些证券的利息，

所以格莱斯顿先生选择了自愿兑换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折合方

法供三厘证券的持有者选择，以便把三厘证券换成其他一些根据

他的方案将要发行的证券。每１００英镑的三厘证券有几种兑换方

法，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其中一种：

１．每１００英镑的三厘证券可以换成同等价值的国库债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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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息在１８６４年以前是２．７５％，自此以后至１８９４年是２．５％。

如果年利二厘五的３０００万英镑的国库债券换回来３０００万英镑的

三厘证券，那末在头１０年内就可节省７５０００英镑，而在以后的时

期内则可节省１５０００英镑，总共节省２２５０００英镑。但是这样一来，

政府就得把３０００万英镑的债款全部偿清。因此，这个方案丝毫也

并不能使国债减轻多少。

２．第二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１００英镑的三

厘证券换成８２英镑１０先令的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在１８９４年１

月５日以前将按３．５％的利息计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意接受三

厘五证券的人，从现在的每１００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不是３英镑，

而是２英镑１７先令９辨士。在这种情况下，每年从每１００英镑中

所得到的收入将会减少２先令３辨士。如果５亿英镑全都用这种

办法来兑换的话，那末国家每年偿付的利息就只有１４４３７５００英

镑，而不是现在的１５００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年可节省５６２５００英

镑。但是，为了节省这５６２５００英镑，议会就要在整整半个世纪中把

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任何利率都极不可靠的不稳定时期保

证利息超过２．８％！然而，另一方面，格莱斯顿先生至少也会赢得

一点好处：到４０年期满之前，他再用不着替目前受到１２个月前预

告的规定所保障的三厘证券操心了。格莱斯顿将只同议会可以按

名义价值收回的三厘五证券打交道。格莱斯顿建议不要规定发行

这种三厘五证券的限额。

３．第三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１００英镑的三

厘证券换成新的１１０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１８９４年。当

格莱斯顿先生在４月６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

他没有限定这种将要发行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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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指出，把这个办法和前两个办法比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愿

用１００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１１０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果５亿

英镑的三厘证券都换成这样的证券，那末，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

以节省１２５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债的基本金额却会增加

５０００万英镑。在迪斯累里先生指出这点之后，格莱斯顿先生第二

天就修改了自己的方案，建议把新的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

３０００万英镑。由于规定了这个限额，他的第三个办法从对国债的

影响来看便失去了意义。这个办法只能使这笔国债的基本金额增

加３００万英镑而已。

现在诸君知道，所谓“历来提出的最重要的和规模最大的财政

方案之一”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

欺骗性了。玩弄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

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最普通不过的骗术：发

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额，

提高利息而减少基本金额，设立奖金、奖励和优惠存款，规定有偿

年金和无偿年金的区别，把转让不同证券的利益人为地分成等级。

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烦琐规定，把公

众完全给弄糊涂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财政把戏都为高利贷者造

成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贫得无厌

的高利贷者是不会放过的。另一方面，一个经济学家从这种乍一看

来使人眼花撩乱的兑换、调配、折合当中所发现的东西，与其说是

属于财政政策方面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属于简单算术或者纯粹词

句方面的东西。

没有疑问，格莱斯顿先生是玩弄这种财政炼金术的能手；而把

他的建议的特点描绘得最清楚的，恐怕莫过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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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诡辩家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想出更复杂和

更奥妙的安排来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结果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

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安琪儿跳舞的问题。这是只有人类的天

才才能发出的最稀有的议论之一，我发现，在提出的决议案中就有某种和这

个杰作共同的东西。”

大家都记得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的计划的最终

目的是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证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发

行数量非常有限的这种二厘五证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证券。为

了实现有限制地发行二厘五证券，他把利率降低了０．５％，另一方

面则规定１０％的奖励，以求实现降低利率０．５％的目的。为了摆脱

那种受到必须在１２个月前预告的规定“保障”的棘手的三厘证券，

他宁愿在今后４０年内用法律明文来束缚住自己。简而言之，如果

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末有两代人将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财政状

况的机会。

联合内阁在下院的处境，可以从关于表决的统计数字中看出

来。在全院委员会会议上表决关于梅努特６６问题时，内阁只获得了

３０票的微弱多数。在表决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时

（这个法案还没有举行三读），出席议会的议员共有４３９人，内阁获

得了甚至还不到３０票的多数。在讨论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的法案

时，在罗素收回他所提出的第三条建议之后，内阁是因托利党人投

票赞成而得救的，而它的支持者则投票反对。获得多数几乎全是靠

保守党人。

我不再谈内阁的内部分歧了，这些分歧表现在关于加拿大法

案的辩论中，表现在各官方报纸关于所得税问题、首先是关于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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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问题的热烈争论中。没有一个问题联合内阁不能像盖札那样

给以回答。盖札是匈牙利的国王，他加入了基督教，但仍然奉行他

先前信仰的多神教的仪式，当人们问他，这两个教他究竟信奉哪一

种时，盖札回答说：“我家东西多，可以有两种信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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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

失败。——预算

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９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为确定诺定昂前任议会议员菲格斯·奥康瑙尔的精神

状况而召开的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认为，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从１８５２年６月１０日以来就患有精

神病，并且没有任何恢复常态的迹象。”

奥康瑙尔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生涯已在１８４８年完结。他的

力量已被摧毁，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无力去领导自己所组织的无

产阶级运动了，简直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如果说，对历史的公正

态度要求我不要掩盖这种情况的话，那末，它也同样责成我对这位

倒下的战士的功绩作出应有的评价，所以我特把厄内斯特·琼斯

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对奥康瑙尔的评论介绍给读者：

“当年的他，是一个放弃官职、财富和社会地位，抛弃有收入、有声望的

事业的人；他耗费巨额资财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甘清苦的癖好，而是为了

政治上的殉道。他使自己处于终身放逐的地位，去国离乡，而在故乡他是拥

有大量土地的，并且是一个最大的郡的代表。当年的他，是一个由于热爱人

类而被亲属痛恨的人。他所作的一切那是为人民服务，他现在几乎沦于赤贫，

正走在他那充满无比光辉劳动的生命道路的尽头…… 这就是他的一生。现

在请看他的劳动成果。在力量极其衰退的时期，在纷乱、疑惑和贫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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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我国的千百万人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奥康奈尔把爱尔兰人联合到自己周

围，但这是在牧师们的协助下做到的。马志尼唤醒了意大利人，但站在他那

方面的有贵族和商人。科苏特团结了匈牙利人，但站在他背后的有参议会和

军队。而且无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胸中都燃烧着仇恨外国掠夺者的火焰。

但是，奥康瑙尔独自——不要贵族、牧师和商人——集合和发动了被压迫的

阶级反对上述所有这些人；为了把这个阶级联合起来，他甚至没有利用像民

族感情这样的手段！跟着拉斐德走的是商人，跟着拉马丁走的是小店主，跟

着奥康瑙尔走的是人民！但在十九世纪立宪制的英国，人民是最没有力量的。

奥康瑙尔教会了他们如何成为最强大的力量。”６７

上一周对联合内阁来说是失败的一周。它第一次碰到了一个

联合反对派。在星期二，即１２号，巴特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要

求把基尔梅赫姆残废疗养院保留下来，作为爱尔兰士兵的收容所。

军务大臣①反对这个建议。但是，尽管政府反对，这个建议仍然以

１９８票对１３１票被通过了，政府的这次失败是由于爱尔兰旅６８和保

守反对派联合而造成的。此后在星期四，政府又由于保守派和曼

彻斯特学派６９信徒们联合而再遭失败。在米尔纳·基卜生先生提

出了年年都提的关于废除“知识税”的建议之后，便废除了广告

税７０。尽管格莱斯顿、罗素和悉尼等人反对，但他们还是成了少数，

只得１６９票，而赞成的有２００票。布莱特、基卜生和麦克格莱哥

尔在投票时同迪斯累里、帕金顿等人站到了一起，而科布顿先生

则正式声明：“他衷心接受迪斯累里和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但是，

使政府遭到大得多的失败的还不是议会里的表决，而是政府本身

的行为。

关于轰动一时的科苏特火箭案②详情，大概“论坛报”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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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知道了。为了证明因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事先在帕麦斯顿和

外国列强之间就已达成协议，只要举出帕麦斯顿自己的官方机关

报“晨邮报”就这件事情发表的意见就够了：

“政府所表现的敏捷和机警，取得了外国列强的信任，而这些国家原来是

怀疑我国的法律是否能够制止那些好闹事的客人的恶意行动的。”

这个案件对联合内阁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它现在就已经（这一

点有很大意义）迫使帕麦斯顿抛掉他那陈旧的爱穿革命时装的假

面具了。甚至他的最盲目的，然而是正直的崇拜者“晨报”也公开和

他断绝关系了。从帕麦斯顿向十二月二日和萨托里广场的英雄献

赠祝愿的时候起，他这颗明星就开始昏暗，而当他公开成为“奥地

利大臣”的时候，这颗明星就完全西沉了７１。至于联合内阁，恰好，

它的使命正在于使现在的群贤和旧时寡头政治的干才一齐垮台。

联合内阁正以惊人的顽强精神执行着这一任务。如果帕麦斯顿所

参加的内阁竟能渡过这场灾难，那它肯定就能把弗朗斯瓦一世的

话稍加改变，用玩笑的方式宣布：“除了名誉以外，什么都没有

丢”７２。

现在再来谈谈当前大家注意的问题，即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

这个预算昨天他已经在长达５小时之久的演说中向下院提出了。

这是一个根据百科全书的要求精心编制的联合内阁的预算，完全

可以当作一大条目收到埃尔希和格鲁伯所编纂的卷帙浩繁的科艺

全书７３中去。大家知道，凡是百科全书编纂者的纪元到来的时候，

总是事实大量积累而思想则相应落后的时候。

每一个预算的基本问题是预算收支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是

编制平衡表，或者为结余，或者为赤字，这是确定国家或者削减、

或者增加税收的基本条件。迪斯累里先生曾估计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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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总额为５２３２５０００英镑，而支出总额为５１１６３０００英镑。现

在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们说，本年度的实际收入为５３０８９０００英

镑，而实际支出只有５０７８２０００英镑。这些数字表明，收入比支出

实际超过２４６万英镑。因此，同迪斯累里相比，看起来好像格莱

斯顿改善了财政状况。迪斯累里只结余１６０万英镑就可以夸耀，而

格莱斯顿却节约了２４６万英镑。不幸的是，和迪斯累里的结余不

同，格莱斯顿先生的结余经过进一步的考察就缩减到７０万英镑的

微薄数字。下院的各种决定以及其他各项特别支出已经从他的钱

袋里拿出去成百万英镑了。此外，格莱斯顿先生颇有先见之明地

又声明一句：

“应当记住，７０万英镑中有２１５０００英镑属于临时进项，而不是固定进

项。”

这样一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活动余地就是这结余的４８５０００英

镑了。因而，任何关于减少旧的税收的建议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就

要施行新的税收来加以平衡。

格莱斯顿是从所得税这个《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ｒｕｌａｎｔｅ》〔“紧急问

题”〕开始自己的演说的。他说，本来现在就可以放弃所得税了，但

是，政府还没有准备就绪，不能建议立即废除它。格莱斯顿要求人

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我们从这个税中得到５５０万英镑的收入”。

其次，他企图从所得税的良好效果的角度来替它进行一次“精彩

的”辩护，为此他花了不少心血来阐述所得税的历史。

他指出：“所得税在我国争生存时期已经克尽职责。它使我们得以增加了

国家的收入，弥补了用于战争和民政管理的支出…… 如果诸位不取消这种

手段的效能，那末，一旦不幸重起战事，它就能使我们立即把陆军扩大到３０

万人，把海军扩大到１０万人，并相应地扩大我们的其他一切机关。”

８６ 卡 · 马 克 思



再其次，格莱斯顿先生指出，所得税不仅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有

用，而且对于实施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有用。在发

表了这样热心辩护的引论之后，他突然使我们大吃一惊地说：“所

得税充满缺陷。”格莱斯顿先生实际上是承认了，要保存这种税，就

必须对它进行改造，以便消除它在目前所包含的不平等因素。但

是，消除这种不平等就必须打破整个制度。于是他就陷入了惊人的

自相矛盾之中，又来极力证明这种不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看

来似乎存在而已。至于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问题，他归结为

“土地和商业”的问题，企图用相当笨拙的算法使公众相信，对土地

征收的税实际上每镑是９辨士，而对商业征收的税每镑仅７辨士。

然后他又补充说：

“对土地和房屋的征税不依它们的所有者每年收入多少而定，而在商业

方面，收入的多少是由占有者自己呈报的，他们往往谎报。”

对于国家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格莱斯顿先生肯定地说：如果对

他们收入中的那部分资本化的价值课税，就是一种粗暴的破坏社

会信任的行为。简言之，格莱斯顿先生是断然拒绝迪斯累里先生的

提议，不同意把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作任何区别。另一方面，他

又要把所得税扩大到爱尔兰，此外还要向每年超过１００英镑的收

入征收所得税，而在此以前，被课税的最低收入是１５０英镑。但是，

他违反自己刚刚宣布过的原则——“不可能在智力、劳力和财产的

相应价值间定出差别，并用数字值来表达这些比例”，而建议把每

年１００英镑至１５０英镑的收入的征税限定为每英镑５辨士。最后，

格莱斯顿先生为了调和一下他对所得税的赞扬态度和他公开承认

必须废除所得税的论调，建议：

“从１８５３年４月起延期两年每英镑征税７辨士，从１８５５年４月起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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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两年每英镑征税６辨士，从１８５７年４月起再延期３年每镑征税５辨士。依

照这个建议，从１８６０年４月５日起，所得税就将完全消失。”

格莱斯顿先生觉得，这样一来，由于他拒绝承认区别固定收入

和非固定收入的原则，他就给了土地贵族和有价证券持有者好处；

另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给曼彻斯特学派一个同样的诱饵，即调整遗

产税，使之适用于一切种类的财产，同时却拒绝考虑遗嘱验认税的

问题。

他宣称：“我毫不怀疑，调整遗产税（如果议会通过这个建议的话），将使

我们的固定资金在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度增加５０万英镑，在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度增

加７０万英镑，在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度增加４０万英镑，在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度增加

４０万英镑，总共将使国家的固定收入增加２００万英镑。”

对于苏格兰，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现在施行的３先令８辨士

的酒精税附加１先令（这将提供３１８０００英镑的附加收入）。此外，

他建议增加茶商、啤酒酿造场主、制麦场主、烟厂厂主，烟草商和肥

皂制造场主的特许税。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度由增加税收而得的进项的总数将是：所得税

２９５０００英镑…………………………………………………………………

遗产税 ５０００００英镑…………………………………………

酒精税 ４３６０００英镑…………………………………………

特许税 １１３０００英镑…………………………………………

          共 计 １３４４０００英镑………………

加上进项超过支出的部分 ８０５０００英镑……………………

使我们可以用来减少税收的总数 ２１４９０００英镑……………

  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削减旧税的建议怎样呢？对于这个迷宫，我

当然不准备朝里面进得太远，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

楚的。因此，我只指出以下一些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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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废除肥皂税，这项税收目前的总收入是１３９７０００英镑。

（２）在大约３年内逐步降低茶税，最后使茶税从２先令２１ ４辨士降低到

１先令。

（３）降低大量小商品的税。

（４）缩减以统一公债的形式逐年偿还的相当于４００万英镑的爱尔兰债

务。

（５）鉴于罗·格娄弗诺尔勋爵建议完全废除律师执照税，把这项税收降

低一半。

（６）根据基卜生先生的建议，把广告税降低到６辨士（但议院已经通过了

关于完全废除这项税收的决定）。

最后：

（７）废除报纸附刊的印花税（这是唯一的一家出附刊的报纸“泰晤士报”

的天大的ｐｉèｃｅ ｄｅ ｒéｊｏｕｌｓｓａｎｃｅ〔喜事〕）。

简单说来，格莱斯顿先生在４个多月中苦心制定的预算的基

本要点就是这样。下院预定在下星期一举行的辩论，将使我有可能

就联合内阁的这一创作继续发表意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５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７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



卡·马克思

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

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

  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我们都看到过两只公鸡在打谷

场上声嘶力竭地比谁叫得更响亮的情形。前任财政大臣①和现任

财政大臣两人在下院中的竞赛就和这种情形有点相似。区别仅仅

在于，我们的辉格党斗鸡模仿了保守党火鸡的某些音调。在上个星

期我们考察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财政计划中有关国债的那一部分，

并指出，这一部分只是一种躲避所讨论的问题的可怜尝试，只是一

种使高利贷者、证券交易人和商人满足，使他们减少开支和易于成

交的简单手段②。今天，我们将看到，提出的这个预算是阶级的预

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首先，让我们简略地评

述一下这一个出色的

１．关于支出和收入的方案。财政大臣确认，本年度的国家支出

将比去年的支出超出１４０万英镑！！这对于作为财政改革的序幕的

预算说来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开端！造成支出的这种增长的原因也

同样令人安心。

这里包括：海军军费增加６１７０００英镑，陆军和军需机关军费

增加９万英镑，炮兵部队军费增加６１６０００英镑，民军军费增加２３

２７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９—５５页。——编者注

迪斯累里。——编者注



万英镑。但同时，给作为教育工具和知识堡垒的学校事业追加的经

费则只有１０万英镑。国家本年度的支出总额规定为５２１８３０００英

镑。收入总额为５２９９万英镑。收支相抵，收入超过８０７０００英镑。

然而，其中有１０万英镑已经消耗在海上邮件运输的费用上了。归

根到底，实际结余总共只有５０万英镑。

现在，再来谈谈

Ⅱ．财政方案。第一，这位财政大臣注意到所得税，然而他不区

别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他建议过两年后，把所得税从每英镑７

辨士降低到６辨士，再过两年再降低一次，从６辨士降到５辨士，

在爱尔兰也征收所得税３年，并把应课所得税的数目降低到年收

入１００英镑。他保证说，这“绝不会牵涉到工人”。年收入１００英镑

以上和１５０英镑以下的人，规定每英镑只缴５辨士的税。这样，由

于把负担转嫁到不富裕阶层身上，富人的捐税负担就将减轻。富商

将会付得少一些，然而，不太富裕的小店主在先前他可以不交直接

税的那些情况下也必须纳税了。这种公平真成问题！诚然，在４年

内收入１００英镑的人所缴纳的税将比收入１５０英镑或者１５万英

镑的人所缴纳的税每英镑要少两辨士。但是，过了这个期限之后，

他们将按同样的税率交税；甚至两年之后富人就占便宜，因为那时

的税额将靠着不富裕阶层的纳税而降低。在税收方面，比较符合我

们的观点的，是施行累进所得税，就是说，税率随着收入总额的增

加而增加。因为，一个年收入１万英镑的人拿出５万辨士，要比年

收入１００英镑的人拿出５００辨士更容易些。但是辉格党人的财政

政策却是这样：他们采取装门面的、毫无价值的治标办法，拐弯抹

角地做事，并且逐渐地然而是不断地减轻富人们的捐税负担，而把

全部重担转嫁到穷人身上。至于那种认为所得税似乎不触及工人

３７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有谁有利



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在我们目前的这种企业主和雇佣工人的

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在碰到加税的时候，总是用降低工资或提高

价格的办法来求得补偿的。

第二，这位财政大臣谈到遗产税问题。他改善了未婚的女婿和

媳妇们的境况，把他们的“亲属”税从１０％减少到７％（真是微不足

道的小恩小惠！），并把各种财产都包括在这种税收的范围以内。被

课税的财产应当纳税多少，由它的所有者生前从财产中所得到的

收入的多少来决定。依靠这个办法，格莱斯顿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增

加了２００万英镑，并且自夸他支持手工业和工业的利益而反对土

地占有制。这一条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这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土

地垄断集团那里夺来的一个重大的让步。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让

步，但这是一种易于规避的让步，财政界中负责立法的土地占有者

事先就把这种让步估算过了。

第三，取消单据印花税。今后不管数额有多大，只要在单据上

贴１辨士的邮票就行了。这对富人们说来是非常有利的措施。采

取这种措施，邮票消费量的增长，正如事先所预计的那样，将抵销

印花税收入减少的损失；但是，这对工人阶级来说仍然不会有任何

好处，因为工人们的交易很少达到需要贴邮票的那个起码的数目

（５英镑）。

第四，广告税从１先令６辨士降低到６辨士。这又是一个可怜

的治标办法的典型。既然已经放弃了１先令，那就找不出任何一个

合理的根据来说明有保存６辨士税的必要了，因为征收这６辨士

税的机构臃肿，花钱很多，它本身就会把从这种税收中所得到的全

部收入消耗干净！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取消所有那些与这种

税收有关的职务和位置。只刊登广告的报纸附刊可以免税。所有

４７ 卡 · 马 克 思



这两条都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但由于保留了报纸的印花税，今后

仍然大大妨碍民主教育的推广。据此，这位财政大臣就说：“现有的

报纸将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新的更便宜的报纸将不会产生。”

第五，人寿保险税从２先令６辨士降低到６辨士。这同样又是

舍本逐末的精神的一个表现；无报酬的学徒合同税从１英镑降低

到２先令６辨士；律师执照税从１２英镑和８英镑降低到９英镑和

６英镑；办事员训练合同税从１２０英镑降低到８０英镑。第一条以

及最后两条，又是对资产阶级的明显的宽待。而对于穷人，它们根

本没有带来什么好处；而６辨士的广告税、报纸的印花税和纸张税

之所以保存下来，是为了能够降低仆役税、犬税和马税，为富人谋

利益。

第六，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将追加酒精税，而酿酒者都得到补偿

“流失”的特惠。

第七，商人的营业执照费将进一步使之均等（这是送给资产阶

级的又一个礼物）。

第八，取消肥皂税和其他许多物品的捐税。茶税至１８５４年从

２先令又２１ ４，辨士降低到１先令１０辨士，至１８５６年降低到１先

令３辨士，再往后降低到１先令。

这就是辉格党人的预算的基本特点。现在我们来问一问我们

的读者，什么时候曾经从大臣席上提出过比这更加可怜的“廉价的

立法”（用大臣自己的话来说）的范本吗？从表面上看来，预算好像

非常堂皇可观，动人的条目很多；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它使

英国工人阶级的赋税负担真正减轻了多少呢？唯一可以指出的是

取消肥皂税和降低茶税。然而这种减轻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有一

条界线到处被准确地遵守着，人们竭力避免超过它，因为超过它就

５７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有谁有利



开始对工人有利，而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受到损害。轻信的人可能会

受这个预算的骗。“广告税降低到６辨士，取消报纸附刊的印花

税！”但是，这实际上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单据上

只须贴１辨士的邮票！”但是，仅仅在领取自己的微薄工资时才“签

署单据”的雇佣奴隶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人

寿保险税从２先令６辨士降低到６辨士”。但是，对于那些被雇佣

的，每周挣６先令、８先令或１０先令工资，在曼彻斯特的惨重奴役

下不能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劳动者来说，这有什么好处呢？甚至对

那些每周收入１英镑或３０先令的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好处呢？一

点好处也没有！律师所交付的执照税将减少３英镑，办事员的训练

合同税将由过去的１２０镑减为８０镑，这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遗

产税有一条将要减轻，而关于征收遗产税的一般规定又非常容易

回避，这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这能否使工人的负担减轻一丝一毫

呢？工人的工资是不可能同店主利用工人的贫困所榨取的利润均

等的，那末店主的营业执照费进一步均等能使工人得到什么好处

呢？“财政改革”，这是本届议会当选和本届内阁上台执政的两大口

号之一。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财政改革了，这就是辉格党人、贵族

和资本家所提出的改革。必须干一点什么事情，作出一些小让步；

任务在于，要使这种让步变得根本微不足道和难于捉摸，而我们的

理财能手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预算确实是——完全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为了工商业阶级的便利”而编制的，同时，也正

是“廉价的立法”的典范。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０日左右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报”

第５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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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

招魂术。——预算７４

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２日星期五于伦敦

据电讯，本月１２日在君士坦丁堡及其近郊发生了很大的乱

子；有１５个基督徒被一群狂热的土耳其人打死或打伤了。

“在武装力量的帮肋下，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另一条来自哥本哈根的消息说，下院否决了关于新的丹麦王

位继承制度的内阁咨文。我们应当把这一举动看做是俄国外交的

严重挫折，因为咨文是根据伦敦议定书的精神维护俄国利益的，该

议定书承认，俄国是丹麦王国的无可争辩的继承人７５。

来自海牙的消息告诉我们，像两年前在英国由于“天主教的进

攻”７６而引起的那种激愤情绪，现在在尼德兰已经开始产生，并导

致了极端新教派内阁的建立。关于德国（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德

国的先前名叫帝国的那一部分），应当说，在表明资产阶级有教养

人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思潮方面，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兰克福

报”７７编者４月２０日的声明更精彩了。为了使贵报读者引以为训，

现在我把这个声明的译文转录如下：

“每一班邮件都给我们送来关于招魂术（Ｔｉｓｃｈ－Ｒüｃｋｅｎ）
７８
的消息，消息

７７



之多，是从尼古劳斯·贝克尔的不朽的‘莱茵河之歌’出现以来，以及从１８４８

年３月革命的最初日子以来所未有的。这些消息比任何政治议论都更好地说

明，我们重新生活在一个多么无风波和无恶念的时代。但是，不管这些消息多

么令入欣慰，遗憾的是，我们今后不能给以应有的注意，因为我们担心，这些

消息完全有可能使读者诸君以及我们自己负担过重，并且最终占满本报所有

各栏的篇幅。”

“一个英国人”①就不久前发生的科苏特案件②写了一封信给

“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帕麦斯顿勋爵，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当联合内阁就要到它的父亲们，或叔伯们，或老祖宗们那里去的时候，

我们要婉转地向勋爵阁下暗示一下最新版的约·密勒。当然，我们完全不是

想再听到‘约’这个名字。‘帕麦斯顿’——这就是将要出现的名字。这个名字

长了一点，这不好。然而，我们相信，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形式改称‘帕姆’

［《Ｐａｍ》］就比较合适了。它在散文和诗中可以同《ｓｈａｍ》〔“耻辱”〕《ｆｌａｍ》〔“谎

言”〕《ｃｒａｍ》〔“欺骗”〕等字押韵。”

我在星期二写的那篇文章③中，向诺君简略地评述了一下格

莱斯顿的预算。现在在我面前已经有了一本共计５０页的ｉｎ ｆｏｌｉｏ

〔对开〕官方出版物，标题是：“财政大臣即将提出的决议案，和“决

议案的说明”。但是，我只打算谈谈预算草案果真成为大不列颠的

法律以后可能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的细目。

最重要的是有关关税的决议案。建议取消１２３种次要商品的

关税，这些关税每年的收入约达５５０００英镑；这里包括各种（有

４种除外）用来制造家具的木料以及梁柱、门窗和砖瓦。拟降低关

税的项目有：第一，茶叶，１８５４年４月５日以前从２先令２１ ４，辨

８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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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降低到１先令１０辨士。第二，１２种食品。现行的杏仁税拟降低

到每公担２先令２辨士；干酪——从每公担５先令降低到２先令

６辨士；可可——从每磅２辨士降低到１辨士；核桃——从每普式

耳２先令降低到１先令；蛋类——从每百枚１０辨士降低到４辨

士；桔子和柠檬——每普式耳降低到８辨士；黄油——从每公担

１０先令降低到５先令；葡萄干——从每公担１５先令９辨士降低

到１０先令；苹果——从每普式耳２先令降低到３辨士。所有这些

商品的税收目前共计２６２０００英镑。第三，预定还要降低１３３种食

品的关税，这些食品的税收共计７万英镑。此外，简化了许多商

品的课税方法，抽税将有一定的数量，而不是ａｄ ｖａｌｏｒｅｍ〔抽从

价税〕。

在消费税方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要取消肥皂税，提高啤

酒场主、茶商、咖啡商、烟草商和肥皂场主的特许税税率。

在印花税方面，除了降低律师执照税和广告税以外，还要降

低人寿保险税、单据印花税、学徒合同税和出租马车税。

在直接税方面，要降低男仆税、私人马车税、马税、波尼马

税和犬税，田赋赎金减付１７．５％。

根据邮政主管机关的意见，拟降低寄往各殖民地的邮件的印

花税，办法是施行６辨士的单一税率。

预算值得注意的一个总的特点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它的大部

分项目都是联合政府在议会的这次会议过程中进行绝望反抗没有

效果而不得不接受的。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把遗产税推广到不动产上；然而：就

在３月１日他还反对威廉斯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不动产也应当“像

动产一样征收同样的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的建议。格莱斯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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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托利党人的报纸目前所做的那样，声称这只是表面上的优惠，这

种优惠已被纯粹由不动产担负的其他税收抵销了。就在３月１日

那天（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威廉斯先生威胁格莱斯顿先生说：

“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让步的话，他将被迪斯累里先生取代。”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取消或降低大约２６８种次要商品的保

护关税。但是，３月３日他还反对过休谟先生所提出的“关于立即

取消大约２８５种商品的纯粹保护关税”的建议。下面这一点也是

无可争辩的，即迪斯累里先生曾在当天声明：

“我们不能死抓住保护关税制度的片断和破烂不放。”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把广告税削减一半，但是，仅仅在他

提出自己的预算的四天之前，他就曾反对过米尔纳·基卜生先生

关于取消这种税的建议。诚然，下院表决的结果，他遭到了失败。

把联合内阁向曼彻斯特学派所作的让步一一列举下去是非常

容易的事情。这些让步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些让步说明：工

业资产阶级，无论它在议院中的力量怎样微弱，仍然是时局的真

正主人。任何政府，辉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或联合政府也

好，只有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为资产阶级做好事先的工作，才

能保持住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排挤在政权之外。只要追溯一下

１８２５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在财政方面以对

资产阶级一贯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寡头

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

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

政治权力。当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帮助之下亲自颁布对手工工场

主有利的法律的时候，他只是准备了１７８９年的革命，而回答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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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éｔａｔ，ｃ’ｅｓｔｍｏｉ》〔“朕即国家”〕这句名言的，是西哀士的话：

《ｌｅ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ｅｓｔｔｏｕｔ》〔“第三等级就是一切”〕
７９
。

预算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精确地抄袭了迪斯累里先

生“这位轻举妄动的冒险家”的政策。迪斯累里在议会里大胆断

言：自由贸易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是财政革命，也就是用直接税

来逐步代替间接税。事实上，格莱斯顿先生所建议的是什么东西

呢？他加强和扩大直接税制度，以便削弱和缩小间接税制度。

一方面，他建议，在７年内保持所得税，不去触动它。他把

这种税扩大到全国，即扩大到爱尔兰人身上。他仿照迪斯累里先

生的做法，把这种税扩大到整个社会集团——收入为１００至１５０

英镑的人身上。他部分地采纳了迪斯累里先生所提议的增加房屋

税的办法，以变相的许可证税的名义来增加房屋税，并且根据住

宅面积的大小按比例地增加这些许可证税的税率。最后，他把直

接税增加了２００万英镑，办法是使遗产税也适用于不动产，这也

是迪斯累里先生曾经允诺过的办法。

另一方面，他又对间接税的两种形式——关税和消费税进攻，

在关税方面，他采纳了迪斯累里的降低茶叶税的建议，并取消、降

低或简化２６８种商品的税收。在消费税方面，他完全取消了肥皂

税。

格莱斯顿的预算和前任大臣的预算之间的唯一差别是，迪斯

累里是作者，而格莱斯顿仅仅是抄袭者；迪斯累里取消消费税和

其他的捐税是为了土地占有者的利益［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而格莱斯

顿取消这些税则是为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 ［ｔｏｗ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迪斯累里虽然宣布了原则，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在实践

上歪曲这一原则。而格莱斯顿虽然反对这项原则，但由于他所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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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那个内阁的联合性质，就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办法，把

这个原则的细节一一付诸实施。

联合内阁的预算可能会有怎样的前途呢？各有关党派会对它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般说来，至少会有３个问题可能引起剧烈的斗争，这就是

所得税问题，遗产税问题和爱尔兰问题。

曼彻斯特学派曾经提出过庄严的诺言，表示要反对延长征税

目前所得税的任何做法，因为这种所得税是“可怕的不平等”的

化身。印刷所广场８０的预言家，“泰晤士报”，１０年来就大声疾呼地

反对过这种“荒谬绝伦的不公正现象”，大不列颠的舆论一般都反

对不分收入的种类而划一抽税的制度，并坚决谴责这种制度。但

是，正是在这唯一的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拒绝作任何妥协。由于

迪斯累里先生在他自己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曾建议修改所得税，把

非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区别开来，前者每英镑征５辨士的税，后

者每英镑征７辨士的税，所以看起来所得税似乎成了一个把保守

党人、曼彻斯特学派和“泰晤士报”所代表的“社会舆论”组成

统一反对派的联系环节。

但是，曼彻斯特派是否履行了自己的庄严诺言呢？这是很有

问题的。他们一向都遵循着把原则放在一边而大捞实际利益的商

业习惯。而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所预示的实际利益也很不小。曼

彻斯特派的机关刊物在所得税问题上的语调已经变得非常温和、

非常折衷了。他们开始用格莱斯顿所表示的“７年之后所得税将完

全消失”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而在紧要关头就忘记了，已故的罗

伯特·皮尔爵士在１８４２年施行这种税的时候就曾经答应在１８４５

年把它取消；他们也忘记了，把某一种税扩大到更广大的阶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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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对于将来取消这种税是一个大成问题的办法。

至于“泰晤士报”，它是从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报纸附刊印

花税的建议中唯一获得好处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在一星期内

每天都出两个附刊，这样每星期就要付４万辨士或大约１６６英镑

３先令的附刊税。由于格莱斯顿先生放弃这种税收，所有４万辨士

将全部装入“泰晤士报”的钱柜。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塞卜洛

士将被驯服成为羔羊，尽管格莱斯顿先生不会变成海格立斯。在

大不列颠的整个议会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格莱斯顿先生这种在

预算中列入一条专门有利于报纸的项目来收买报纸支持的做法更

不光彩的举动了。本来，取消知识税主要是为了粉碎报界的利维

坦的垄断。“献殷勤的”格莱斯顿先生从所建议的措施中抄袭来的

东西，恰好使“素晤士报”的垄断变本加厉。

当格莱斯顿先生否定各种收入来源之间有任何差别时，我们

在原则上承认，这是对的。如果要区分各种收入之间的质的差别，

那就一定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因为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

况下正是收入的量构成收入的质。如果要区分它们之间的量的差

别，那末，就必然要采取累进税，由此更进一步，就要陷入某一

种社会主义，它具有极尖锐的性质，无疑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反对

者所憎恶的。按照曼彻斯特学派对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之间的

差别所作的狭隘的和利己的解释，我们会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英

国最富的阶级，即工商业阶级的收入，只是非固定收入。曼彻斯

特派打着行善的幌子，不过是力图把一部分社会负担从自己的肩

上转移到土地占有者和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肩上罢了。

至于说把遗产税扩大到不动产上，那末，毫无疑问，土地占

有者的党将会坚决反对这一点。土地占有者当然希望像过去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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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缴税而获得遗产。但是，当迪斯累里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

他就已经承认，这种例外是不公平的，曼彻斯特派在这个问题上

也将同政府一致。“晨报”在昨天已经警告土地占有者的党，如果

它仍旧采取这样不明智的态度，在遗产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观点

的话，那它将不得不失掉任何指靠自由派支持的希望。在英国未

必还有什么其他的为不列颠资产阶级所更强烈反对的特权，也未

必还有什么其他的更鲜明的寡头立法的例子。１７９６年皮特曾提出

两个法案，其中的一个法案规定对动产征收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

另一个法案规定把这些税扩大到不动产上。这两个法案是分开来

讨论的，因为皮特担心，对两院议员的领地征收这样一些税，会

遭到他们的有效反抗。第一个法案在议会中几乎没有遇到反对派。

表决总共进行了一次，只有１６个议员投票反对；第二个法案经过

了一切阶段，但是，在进行三读的时候，没有通过，３０票赞成，３０

票反对。皮特知道，他没有任何可能使法案在两院中通过，所以

不得不收回这个法案。如果从１７９６年起就开始对不动产征收遗产

税和遗嘱验认税的话，国债的绝大部分就可能清偿了。土地占有

者的党现在可能提出的唯一有力的反对意见，就是有价证券的持

有者还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但是，它当然不会用这样一些论据来

巩固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会使特别爱好财政特权的有价证券的持

有者重新起来反对它。

这样，只剩下一个可能顺利地反对联合内阁的预算的机会了。

这就是土地占有者的党和爱尔兰旅结成联盟。诚然，格莱斯顿先

生力图使爱尔兰人同意在爱尔兰施行所得税制度，为此，他减少

了他们应当清偿的４５０万统一公债，作为赠给他们的礼物。但是，

照爱尔兰人的说法，这４５０万中有３００万是由于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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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饥荒而产生的，爱尔兰人民从来没有把它看做是国债，而且也

从来没有承认它是国债。

看来，内阁本身是没有获得胜利的充分信心的，因为它威胁

说，如果预算不能全部通过，那就提前解散议院。这对大多数议

员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因为“在最近一次竞选期间，由于合

法的支出，他们的囊中快要空空如也了”。这对那些激进派也是一

个可怕的警告，因为他们是竭力遵守反对派的旧定义的：反对派

在政府机构中执行着安全阀在蒸汽机中所执行的任务。安全阀并

不停止机器的工作，而是保证机器的安全，把不放掉就可能使整

个设备爆炸的那部分能量化为蒸汽放出去。激进派也是把人民的

要求像把蒸汽放出去那样放掉。显然，他们提出建议仅仅是为了

后来又把这些建议收回去，或者是为了给自己过多的言词找出路。

议院的解散仅仅会表明旧政党的解体。从联合内阁成立时起，

爱尔兰旅就分成了两派：政府派和独立派。土地占有者的党也分

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另一个阵营以约

·帕金顿爵士为首。但是现在，在危急的时刻，两个阵营又重新

团结在迪斯累里的周围。激进派本身也划分成两个集团：梅费尔

派８１和曼彻斯特派。旧政党中的内部团结的力量消失了，但同时也

没有出现实际对抗的力量。新的大选不会改善而只会巩固现

状。

由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被揭穿，下院的威信已下降到极

度。但同时，它也日益暴露了自己本身的基础的腐朽，暴露了选民

中间贿赂成风。在这一切都揭露出来之后，内阁是否敢冒险向这些

打上耻辱烙印的选民们呼吁呢？是否敢冒险向全国呼吁呢？内阁

向全国提不出任何东西，因为它一只手拿着拒绝实行议会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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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另一只手则拿着奥地利提升它担任大陆警察局主要情报员

之职的证书８２。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６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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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

得贿赂。
①

——联合内阁的预算

  每一个人都知道，预算只不过是国家本年度预期收入和支出

的一览表，它是以上一年度的财政经验即平衡表为根据的。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件作品就是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度的预

算平衡表。当迪斯累里先生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他曾规定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年度的预期收入为５２３２５０００英镑，同一时期的预期支出为

５１１６３０００英镑；这样，他预计结余１１６２０００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根

据账目确定实际平衡表时发现，上一年度的实际收入等于

５３０８９０００英镑，而实际支出额则只有５０７８２０００英镑。实际结余有

２３０７０００英镑，或格莱斯顿先生计算的２４６万英镑（这个数目是用

我们不能理解的什么方法计算的）。

已经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或者确切些说，议会已经习惯于把财

政大臣看做是一个神秘的魔术师，能利用谁也不知道的神秘的法

术创造出国家的全年收入；所以毫不奇怪，不管这个重要人物是

谁，他总是力求不戳穿这个对他说来是如此体面的假象。因此，如

果国家由于扩大了生产而能够使税收进项超过规定的总额，那末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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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信，那个因为这个缘故而能使结余超过他的前任所答应的

结余一倍多的财政大臣，无疑要被称赞为一位十分杰出的理财能

手。格莱斯顿先生的光辉的思想也就在这里，这种思想在议院的捍

卫联合寡头政治的人当中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应有的评价。

结余二百四十六万英镑！

但是，这二百多万英镑的结余，议院一文钱也不允许给予人

民。那末，这些钱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格莱斯顿先生解释道：

“不管这个决算是多么令人感到满意，议院也不应当忘记，它已经表决把

这笔结余的大部分用作本年度的各种紧急支出。”

议院曾经从迪斯累里先生那里知道，结余无论如何总要超过

１００万英镑。根据这种情况，议院筹款委员会８３就大大方方地批

准了以下预算之外的补充拨款：

海军，以及海军邮政机关 ６１７０００英镑………………………

陆军和军需机关 ９００００英镑…………………………………

  此外，正如格莱斯顿先生宣布的，在这些支出中还应当加上：

同卡弗尔人打仗的战费〈不会和平吗？〉 ２７００００英镑…………

炮兵部队增支 ６１６０００英镑……………………………………

民军增支 ２３００００英镑…………………………………………

公立（应读作私立）学校经费 １０００００英镑……………………

        共 计 １９２３０００英镑…………………

  格莱斯顿先生仍然认为总数是１６５４０００英镑（大概是没有把

同卡弗尔人打仗的拨款计算在内，因为这一次支出还没有确定）。

如果从最初估计的（只是名义上的）２４６万英镑的结余中扣除这个

数目，那末实际结余只有８０６０００英镑，或格莱斯顿先生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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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７０００英镑。尽管如此，议院还被警告说，甚至在这笔微小的款项

中还要扣除２２万英镑，因为这笔进款预计来自临时收入而不是来

自固定收入。这样，起初大肆吹嘘的两百多万结余，最后终于缩减

为５８７０００英镑了，这个数目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以赖以进行哪

怕是最微小的税制改革的真正广泛的基础。但是，既然一再向国家

保证，政府是实行改革的，那末，改革就一定要进行，因而，格莱斯

顿先生也就立即着手草拟改革计划了。

一个像休谟先生那样平庸的自由贸易论者，或许会劝财政大

臣把自己的结余用来做一件好事：取消外国商品的关税（根据海关

统计材料，外国商品所纳的税收恰好也是５８７０００英镑）。但是，对

于像格莱斯顿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和深谋远虑的财政炼金术士来

说，这样的建议是陈腐的，平凡的和庸俗的！难道可以设想，对于一

个打算不多也不少刚好消除全部国债的人来说，仅仅缩减５０万英

镑的税收就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吗？为了这个渺小的目的，当然值不

得把那位桑科·庭伯尔①打发到印度的巴拉塔利亚去，以便把他

的位子让给联合内阁财政上伟大的唐·吉诃德。

格莱斯顿的税制改革就像牛津街上的店铺一样，傲视行人的

招牌在闪闪发光：

“大减价！”

“马上省下五百几十万英镑！”

这倒是可以吸引人民的注意，甚至可以使最顽固的议会老太

婆们着迷。

９８人民得肥皂，“泰晤日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

① 指查理·伍德，他从１８４６年起担任财政大臣，但在１８５２年联合内阁成立时被

任命为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这里的名字是双关语：庭伯尔（ｔｉｍｂｅｒ）在英

文中意为“木材’，“木料”，伍德（ｗｏｏｄ）意为，木头”。——编者注



让我们到这个店铺里去看看吧。“格莱斯顿先生，请把您的价

目表拿出来看一下。先生，您所说的东西实际上究竟是什么？降低

５００万英镑吗？”格莱斯顿先生回答道：“当然，亲爱的先生，您想看

一看数字吗？下面就是这些数字：

１．完全取消肥皂税 １１２６０００英镑……………………………………

２．人寿保险税从２先令６辨士降低到６辨士 ２９０００英镑…………

３．降低单据印花税和确定１辨士的统一税率 １５５０００英镑………

４．学徒合同税从２０先令降低到２先令６辨士……

５．降低律师执照税……………………………………
５００００英镑

６．广告税从１先令６辨士降低到６辨士 １６００００英镑……………

７．出租马车税从每天１先令５辨士降低到每天１先

令 ２６０００英镑………………………………………………………

８．年满１８岁以上的男仆税降低到１英镑１先令，

 不满１８岁者降低到１０先令６辨士 ８７０００英镑…………………

９．降低私人马车税 ９５０００英镑………………………………………

１０．降低马税、波尼马税和犬税 １０８０００英镑…………………………

１１．降低邮政车马税，废除按距离收费，代之以特许证

制度 ５４０００英镑……………………………………………………

１２．降低寄往殖民地的邮件税（每封信降低到６辨士）… ４００００英镑

１３．降低茶税，至１８５４年４月５日以前从２先令２１ ４

辨士降低到１先令１０辨士，１８５５年降低到１先令

６辨士，１８５６年降低到１先令３辨士，此后降低到

１先令 ３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１４．降低苹果、干酪、可可、蛋类、黄油和各种水果税… ２６２０００英镑

１５．降低１３３种次要商品税 ７００００英镑………………………………

１６．取消１２３种次要商品税 ５３０００英镑………………………………

共计……………………５３１５０００英镑”

当然，缩减５３１５０００英镑的税收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

是，这个极端自由主义的预算是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呢？无疑是有

的。否则怎么可以把它叫做改革呢？要知道，宪制改革也像牛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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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店铺一样，不管它们的门面装点得多么好看，缺点必然是很可

观的。

不管这个预算费了多少心机，人们的智慧最终会揭穿它的秘

密。格莱斯顿先生的钱包里只有五十万英镑，但他却要送给公众五

百五十万英镑的礼物。这些钱从哪里弄来呢？很明显，正是从那些

现在被他的慷慨弄糊涂了的被愚弄的公众的口袋里弄来的。他送

给公众一件礼物，同时却向公众提出了付出同等代价的要求。自

然，不是以直接的挑衅形式提出来的，甚至不是向那些现在他想争

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人提出的。他立意要同各式各样的顾客打交道，

于是魔术家罗素就教会了炼金术士格莱斯顿，应当用什么方法在

明天来补偿他今天所作的慷慨牺牲。

格莱斯顿把旧的税收削减了５３１５０００英镑。格莱斯顿增加了

新的税收３１３９０００英镑。这看起来仍然使人觉得，好像格莱斯顿使

我们得到了２１７６０００英镑的好处。但是要知道，格莱斯顿最多不过

是只当一年的大臣，而今年他计划削减的税额只有２５６８０００英镑，

这将使收入减少１６５６０００英镑，而这笔钱将由拟定在今年增加的

１３４４０００英镑的新税收来弥补。３１２０００英镑的差额仍然应当从预

算规定的８０７０００英镑的实际结余中得到补偿。扣出这一切之后，

仍然还有４９５０００英镑的顺差。

联合内阁的预算的基本特点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想向我们的

读者介绍一下内阁预期会特别受到赞扬的条目，以及议会中各个

反对党派最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最后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

的看法。

尽管格莱斯顿力图引起轰动，力图借助大大降低税收的办法

来保证他的财政专家的光荣和在人民中的声望，但他感到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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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利用一个漂亮的、乍看起来是合理的借口，来提出关于增加

３１３９０００英镑税收的建议。他懂得，如果不用议员和资产者的词句

使他的谋划具有某些维护“原则”和“正义”的色彩，那别人就不会

让他修改整个税收制度而不适宜地、绝非正当地专门满足个人的

利益。因此，他很机灵地决定利用他摸得很清楚的立法界的柏克司

尼弗们的弱点，说什么“要公正地扩大某些税收的范围，以便在这

方面达到最终的和持久的平等”，用这样一些悦耳动听的话把他增

加社会负担的计划巧妙地掩饰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他选择了以下

几种税：

（１）遗产税，

（２）酒精消费税，

（３）所得税。

格莱斯顿要求把遗产税同样地加到所有各种财产上。由于地

产至今都没有征收这种税，所以估计这个建议应当使厂主和商人

感到满意。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应当征收酒精消费税，以便使那里

的酿酒业和英格兰的酿酒业处于平等的地位。

最后，征收所得税的范围应当扩大到年收入为１００至１５０英

镑，以及扩大到爱尔兰。自然，格莱斯顿不能期待他的关于所得税

的建议会引起特别的掌声。但是，这一点在我们谈到反对预算的意

见时再谈。

除去关于遗产税和酒精税的建议之外，内阁无疑地认为根据

自由贸易政策的精神降低大量进口商品税是最好的诱饵，而店主、

家庭主妇以及一般小资产者，在还没有认识到消费者从降低关税

中，至少是从降低茶税中只将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因为大部分

利益有被公司老板和垄断生产的资本家的利润吞噬的趋势）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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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纷纷赞成这样做。然而，肥皂税是完全取消了，像格莱斯

顿所希望的，这一措施不仅应当帮助人民摆脱不整洁的、不卫生的

寒伧相，使所有的面孔都变得清洁、潇洒和幸福，而且还应当彻底

废除对黑人的奴役，结束无数“汤姆叔叔”的灾难，因为它将促进

“非洲棕榈油的合法的贸易和生产”。格莱斯顿对于这一点深信不

疑，他决心在吹嘘自己的手段方面赛过最世故的服饰商人和最会

吹的江湖骗子。格莱斯顿还给这些诱人的前景添上数量相当可观

的小贿赂，其中包括送给爱尔兰旅的几百万英镑的贿赂，即豁免由

于饥荒而贷给爱尔兰的国债，还包括送给“泰晤士报”这个“善良的

阿伯丁”及其联合内阁的同僚的可靠支柱的贿赂。这后一种贿赂就

是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附刊的印花税。大家知道，在所有的报纸

中，只有“泰晤士报”发行大量这样的附刊。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反对派可能提出的对预算的反对意见。由

于上星期一下院的辩论只不过是试探性的交锋，因此我们不得不

根据定期刊物尽可能来了解各个党派的意图。然而，在定期刊物中

我们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泰晤士报”、“纪事报”和“邮报”实际上已

成了联合政府的附属品，而“每日新闻”也未必能算作曼彻斯特学

派的机关报。此外，这个报纸的立场非常动摇，看来它已经完全被

自由贸易性质的建议迷住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先驱报”——

托利党保守派的机关报，我们就会发现，该报已经发表了明确的意

见，而且是以真正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发表的。

该报写道：“格莱斯顿先生的整个预算，不过是贿买和倒卖的不体面的混

合物。”

因此，托利党人无疑将会反对格莱斯顿的草案，而迪斯累里

也一定会要求恢复他在扩大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和降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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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方面被窃走了的桂冠的所有权，以及要求承认他的被格莱斯顿

如此无耻地攫为己有的其他功绩。土地贵族即使不得不忍心再一

次丧失自己的特权，那末它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保持自愿放弃这

些特权的功绩。但是，由于它不能把关于遗产税的问题作为自己

的据点，所以迪斯累里将使它团结在要求区分固定收入和非固定

收入这个原则的周围。站在这个立场上，迪斯累里将能争取爱尔

兰旅的很大一部分人成为自己在斗争中的同盟者。很明显，爱尔

兰人永远不可能承认，而且也没有承认英格兰人预先使爱尔兰居

民破产然后再强加于他们的国家的债务。姑且不谈这一点，从纯

粹实际的观点来看，豁免想像中的３００万英镑资本的利息，在他

们看来是对实行所将税和酒精消费税的极其不等价的让步。至于

曾经向自己的选民庄严地保证即使不废除至少也要修改所得税的

曼彻斯特学派，所能期待于它的只是：它将像一个生意人一样，考

虑的不是政治荣誉，而只是有没有好处。而从格莱斯顿的“整个”预

算所得到的好处，曼彻斯特学派的先生们无论如何都不认为是很

小的。

最后，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所最热烈希望的

是内阁失败，因为这个内阁的对内政策反动而诡诈，同它的畏首畏

尾的和阿谀逢迎的对外政策一样，都应该受到鄙视。而且我们认

为，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样的事件无疑将符合人民的利

益。有一点很清楚：在贵族的联合内阁还能按照厂主和商人阶级的

要求办事的时候，厂主和商人本身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努力，

也不会允许工人阶级展开自己的政治运动。但是，如果土地占有者

的党再一次占了上风，资产阶级不改革腐朽的寡头议会就不能摆

脱它的控制了。而到那时，资产阶级就不能只限于宣传局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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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时它就会被迫对人民群众的要求给予充分的活动余地。当

然，人民只要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利益，是决不会附和资产阶级或

者投靠资产阶级的，但是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得不依靠人民的支持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这种情况就会引起目前财政制度极其彻底

的革命。现在就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能不要求

用单一的直接所得税来代替传统的财政ｏｌｌａ ｐｏｄｒｉｄａ〔大杂烩〕。

直接征税的原则早已为曼彻斯特学派所接受；这个原则也得到了

迪斯累里的承认，甚至得到了寡头联合内阁的确认。一旦征收直接

所得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

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

·
工
·
人
·
阶
·
级
·
的
·
预
·
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５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３０日“人民报”

第５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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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８４

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９日星期五于伦敦

前几天，臭名昭著的警察厅长施梯伯在警尉戈德海姆和刑法

参事纽尔纳的陪同下从柏林来到这里。他们到这里来的特殊使命

是确定罗瑟海特“火药密谋”同柏林“卡拉布里亚帽”密谋①之间的

联系。我从私人方面获悉，上面所说的这些人曾在肯辛顿聚会，地

点是弗略里的家里。前商店职员希尔施也在场。第二天，这个希尔

施又秘密会晤了俄国领事克列美尔先生。如果读者诸君还记得我

写的科伦案件一文８５，马上就会发现，这些人就是制造科伦案件的

那些人，他们现在又开始活动了。

星期六（本月２３日）审讯开始：弯街的治安法官亨利先生出

庭审讯黑耳先生，即被政府查封的罗瑟海特火箭工厂的厂主。在

这一天，法庭辩论只围绕着一个问题：被没收的爆炸物是不是火

药。拖到昨天才作出决定的亨利先生不顾著名化学家尤尔先生的

意见，当时宣布：这些东西正是火药。因此，他对黑耳先生处以

罚款，超过法定额的每一磅火药罚２先令，而在他工厂中查出的

超过法定额的火药数量是５７磅。接着，威·黑耳和他的儿子罗·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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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耳以及詹·博伊林又被控从１８５２年９月１３日至１８５３年４月

１３日在不同时间内制造或接受几大宗火箭定货而受到法庭审讯。

检察长博德金先生宣布，威·黑耳先生曾数次建议英国政府购买

他的火箭而没有成功，他的工厂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起雇用了大批工

人，其中一部分是流亡者，全部生产过程严守秘密，海关的货运

报告也驳斥了黑耳先生的火箭经海关运出的说法。博德金先生最

后说：

“在黑耳先生那里查出的火箭估计值一两千英镑。他哪来的这些钱呢？要

知道，黑耳先生就在不久以前还是个破产户，后来用每镑债款只还３先令的

办法才不算破产户。”

侦缉警察约·桑德斯报告，他查获了“１５４３枝装有火药的火

箭、３６２９颗火箭头、２４８２个火箭壳、１９５５枝没装火药的火箭、２２颗

铁弹、２副火箭爆炸工具”。随后被传的证人乌茨奈尔先生报告：他

当过１５年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在匈牙利战争期间是少校参谋；曾

在罗瑟海特的黑耳先生工厂里生产火箭；进厂以前，因迫于贫困而

盗窃在梅德斯顿监狱坐过五六个月的牢。下面就是他的证词的最

重要部分的原话：

“我同黑耳父子认识是由科苏特先生介绍的。我因这件事同科苏特先生

初次见面是在去年夏天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大约在９月中旬，我见到老黑耳

先生在科苏特先生家里作客，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匈牙利人，是科苏特先生

的副官。科苏特先生向黑耳先生介绍我说：‘这个人在匈牙利军队中服务过，

当过普鲁士炮兵军官。我愿介绍他给您做工人，参加制造我们的火箭或你们

的火箭’——我记不清他究竟说‘我们的’还是‘你们的’了。科苏特先生对我

说，我每周工资１８先令，并嘱咐我对这一切严守秘密；他说，黑耳先生会告诉

我担任什么职务。科苏特先生有时说匈牙利语，有时说英语；黑耳先生大概不

懂德语。‘严守秘密’这句话是用德语对我说的。不久以后，罗·黑耳派我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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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同科苏特先生见面，我就在皮克林广场会见了他；威·黑耳和另外一个

匈牙利人也在那里。我们当时是要试验火箭发射器。当我们大家都到齐了，发

射器安装好了，我们就做了火箭试验。我们的谈话一部分是用英语，谈的主要

是有关火箭质量等事。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当全部工作结束时，

科苏特先生和黑耳先生要我们小心地、一个一个地走出去；黑耳先生在街道

的一个角落同我们走到一起。科苏特先生在这次会面时再三嘱咐我们对他同

火箭的关系保守秘密。”

再往后是审问威·格尔拉赫先生，他也是德国人，口供通过翻

译。他在黑耳先生的工厂里工作过，参加过制造火箭。除了他以外，

还有３个匈牙利人在那里工作过。他是由科苏特先生介绍给黑耳

先生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在一起。

亨利先生当时可以有两种判决法：对被告处以５镑的罚款或

者把案件转交陪审法庭。他选择了后一种，但是同意黑耳父子二人

可以交保开释。威·黑耳先生说，他拒绝请任何一个朋友作他本人

或他儿子的保人，因此他两人被押往马贩子街监狱。

很明显，上面所引用的证词显然同老黑耳先生的信（内容我

已经向诸君报道过８６）相矛盾，也同科苏特先生给梅恩·里德上尉

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信相矛盾，科苏特先生在信里证明，他

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黑耳先生以及他的火箭的事情。不过，在

科苏特先生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以前就从这里做出什么结论是不公

正的。至于乌茨奈尔先生这样一个飘流异国的有才干的我国同胞、

这样一个渴望劳动的人（他愿意每周拿１８先令的工资当个普通雇

工就证明了这一点），竟落到迫于极度贫困而偷窃的地步，而一些

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德国流亡者却胡乱挥霍贴补革命者的为数

不多的金钱，作种种假借名义的传教旅行，进行种种可笑的密

谋，举行各种酒馆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ｂｕｌｅｓ〔聚会〕，相形之下，难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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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耻吗？

星期五（本月２２日）在弗里布尔州（瑞士）又发生了暴动，

这是自不久以前同宗得崩德８７作战以来第五次暴动了。暴动本来

要在整个州同时发起，但大多数暴动者在指定时刻都没有出动。三

个答应参加暴动的“纵队”没有到行动地点。真正进了城的暴动

者主要是法尔瓦尼区和奥提尼伊、普雷兹、多尔尼、米德等乡镇

以及其他邻近地区的居民。早晨４点半，一个由４００名农民组成

的队伍（他们每个人都配戴了宗得崩德的标志，旗帜上绣着圣母

像）沿着洛桑的大道向弗里布尔挺进。他们的首领是佩里埃上校

和领导过１８５１年暴动、而后来得到议会特赦的著名农民卡拉德。

５点钟左右，暴动者从Ｐｏｒｔｅ ｄｅｓ Ｅｔｎｇｓ〔埃汤门〕进入城市，占

据了一所中学和一个军火库，在军火库夺取了１５０支枪。市议会

接到警报后召集了会议，立即宣布紧急戒严。格伯克斯少校担任

了召集起来的国民近卫军的指挥。他命令在中学背后的附近街道

上架起大炮，同时指挥步兵队从正面进攻暴动者。步兵队攻克了

通向中学的两层阶梯，迅速地击退了把守在窗口的农民。战斗继

续了一小时左右，进攻者已经有８人阵亡，１８人受伤；在这个时

候，暴动者由于想到建筑物后面的街道上隐蔽起来没有成功，他

们在那里遭到了霰弹的射击，于是就派一个神甫打着白旗出来，表

示愿意投降。

国民近卫军委员会立即组成了军事法庭，判处佩里埃上校３０

年徒刑。审判至今仍在进行。被捕者达２００人，其中有乌伊勒、韦

克和肯雷先生。有人在罗蒙门附近看到了波焦的某个委员会的主

席沙尔先生，但是他没有被擒。除了来自多尔尼－勒－格朗的神甫

以外，在被捕者当中还有两个神甫。至于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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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州在这方面看来并不担心：因为没收贵族韦克先生财产的一

半就足够补偿这些损失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６日和２９日之间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４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３７６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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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８８

１８５３年５月１日于伦敦

从前的皇族通常都养有替挨打的孩子，这些孩子享有一种光

荣的权利：每逢王孙公子违犯了某种规矩，他们就要拿出自己低贱

的脊背来领取一定数量的鞭笞。欧洲现今的政治体系在某种程度

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它建立了一批小小的缓冲国，这些小国在发生

任何细小纠纷，足以破坏和谐的“均势”的时候，都扮演着替罪羊的

角色。为了使它们能够相当体面地担任这种不平常的角色，在“集

聚一堂开会的”欧洲８９的一致同意下，并通过十分隆重的仪式，宣

布了这些小国为“中立”国家。希腊就是这样的替罪羊或替挨打的

孩子；比利时和瑞士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些现代的政治替罪羊

的特殊的地方，仅仅是它们由于生存条件不正常而很少受到完全

不应该的鞭打罢了。

在这一类国家中，现在最典型的要数瑞士，

  Ｑｕｉｄｑｕｉｄ ｄｅｌｉｒａｎｔ ｒｅｇｅｓ，ｐｌｅｃｔｕｎｔｕｒ……

〔不管暴戾的国王们做了什么事，遭殃的都是……〕①

瑞士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同统治者发生冲突，瑞士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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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贺雷西“书信集”第二册第二封信；这一行的终了是 ａｃｈｉｖｉ——亚该亚

人。——编者注



以有把握地等着，他们那里也少不了麻烦，就这样一直弄到瑞士这

个已经招来革命政党鄙视的国家在今年年初又被欧洲大陆的统治

者视为异端而抛弃为止。瑞士在流亡者问题上同波拿巴皇帝发生

冲突，一度几乎卷入战争；在纽沙特尔问题上同普鲁士发生冲突；

在德森人和米兰起义问题上同奥地利发生冲突９０；在什么人都不

发生兴趣的问题上同一些德国小邦发生冲突；冲突简直四面八方

都有。这些冲突，以及威胁性的照会、驱逐令、签发护照时阻挠、宣

布封锁等等，就像冰雹一样落在不幸的瑞士的头上。但是，恐怕是

人的天性吧，瑞士人仍然很幸福，很满意，仍然自有骄傲之处；他们

感到处在这种被人嘲弄侮辱的冰雹之下，要比在政治地平线上万

里无云的时候还要舒服。

对于瑞士的这种光荣的政治地位，欧洲舆论界有一句虽然有

点含糊而粗鲁但是很能说明其特征的话：欧洲的统治者为了使共

和政体丢脸，就制造出了一个瑞士。的确，梅特涅或基佐会一再这

样叫嚷：如果没有瑞士，就应当造出一个来。对他们来说，瑞士这样

的邻邦是一个真正的无意中的收获。

不要以为我们会重复真革命派或假革命派不久以前对瑞士和

它的设施所提出的各种责难。早在１８４８年运动以前，德国革命的

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就已经分析了这个问题，指明了为什么作

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瑞士会一直跟不上欧洲进步的脚步，为什么这

个表面上一片共和主义气象的国家实质上总是反动的９１。由于发

表了这样的看法，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当时甚至遭到各种民主

空谈家和撰写华而不实的秘密作品的作者的猛烈攻击，他们把瑞

士捧作他们的“模范共和国”，这样一直到他们亲自尝到瑞士的模

范制度的滋味时为止。现在，这个道理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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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来争论了，所以我们只要用几句话就可以把真实的情

况说个清楚。

大部分瑞士居民非牧即农，在高山地区都经营畜牧业，在土壤

适合耕种的地方都经营农业。牧民部落——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

们为部落——属于文明程度最低的欧洲人之列。即使他们在举行

审判会时不像土耳其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那样采取砍脑袋和割耳朵

的办法，但行为野蛮的程度也并不逊色。在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的

瑞士雇佣兵就充分证明了，瑞士人能干出怎样残暴凶狠的事情来。

农民像牧民一样守旧，他们同美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毫无共同之处；

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变动，生活才有来源，这些农民每年都开垦出

面积超过瑞士整个领土很多的耕地。瑞士农民耕种的还是从前他

父亲和祖父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他们像祖辈父辈一样耕种得马

马虎虎，收获的东西也差不了多少；他们的生活同祖辈父辈差不

多，因此他们的想法也几乎完全一样。如果不是有封建义务，如果

不是一部分由贵族世家、一部分由贵族的市镇公所向他们抽取捐

税，他们在政治生活方面就会像他们的邻居——牧民那样守旧。瑞

士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工业居民，在文明道路上自然要比上述

两个阶级前进得多；然而这一部分居民，由于他们生存的条件，也

在很大程度上受不到现代工业体系对西欧所起的那种巨大的进步

影响。在瑞士，人们几乎不知道利用蒸汽；大工厂仅仅在少数地方

才有；人力便宜，人口稀少，适合修建磨坊的山地小河比比皆

是，——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就促使瑞士建立与农业错

综结合的小型分散的工业，这是对瑞士最适合的工业生活形式。例

如，某些州的钟表工业和涤带工业以及稻草制品及刺绣品等等的

生产很发达，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造成新的城市，甚至没有使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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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有所发展。日内瓦和巴塞尔这两个最富裕、在工业方面最发

达（还有苏黎世）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扩展。因此，

瑞士的工业如果还是几乎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

采用的那种形式，那末可以想见，在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头脑中，除

了适应这种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思想。如果蒸汽还

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

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

匈牙利宪法和大不列颠宪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某些马扎尔政

客曾经利用这种情况，企图以此为根据硬要我们匆忙做出匈牙利

民族并不怎样落后于英吉利民族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布达的小商

人和郎卡郡的棉纺大王之间的距离，或匈牙利草原上的流浪镀锡

工和英国工业中心的宪章派工人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千百哩，而且

是千百年。同样，瑞士也很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小美国。但是，如

果撇开政治制度上表面的类似之处，恐怕再也找不到像美国和瑞

士这样两个彼此极不相同的国家了。美国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变

化，它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国家，对于这个使命的规模，大西洋

两岸的人们到现在才开始窥见一些头尾；而瑞士却停滞着，如果不

是邻邦的工业成就违反它的本意把它硬朝前推的话，那末，无休止

的细小纷争归根到底会使它永远踏步不前。

对这一点还有怀疑的人，看一看瑞士铁路的历史就会相信了。

如果没有从两侧纵贯瑞士南北的过境铁路，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

不会修起一条铁路来。现有的铁路都是晚了２０年才修建起来的。

１７９８年的法国入侵和１８３０年的法国革命，使瑞士农民得以

摆脱封建义务，使工商业居民得以摆脱贵族和行会的中世纪的控

制。有了这点进步，在州政方面的革命就算完成了。最先进的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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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宪法。州的革命又影响了中央机关——联

邦议会和执行机关。在州里失败的政党在中央仍然很有势力，因而

斗争又起。１８４０—１８４７年普遍的政治运动，在欧洲各地都引起了

演习性的战斗，或者为决战准备了基础。由于大国竞争，这个运动

在所有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里都使从性质上看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

党的反对派得到了好处。当时瑞士的情况也是这样；英国从道义上

支持，基佐迟疑不决，梅特涅的手脚又被意大利的困难局面拖住，

所有这一切都帮助瑞士人顺利地渡过了同宗得崩德的战争。１８３０

年在各个自由派的州里取得胜利的政党，这时就夺得了中央政权。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使瑞士人得以改革他们的封建宪法，使宪法同大多

数州的新的政治组织一致起来；所以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瑞士

已经达到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般所能取得的政治发展的顶点。

瑞士联邦的新宪法是完全符合国家需要的；在币制和交通工具方

面一直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工业生活的立法措施，都

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可惜得很！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

家都要对这种改革感到羞愧，——传统的绊脚石是那样多，社会状

态是那样原始，直到现在，一进行这些改革就暴露出来。

能够说明１８４８年瑞士宪法成就的，顶多不过是最文明的一部

分瑞士人通过宪法的施行表达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由中世纪过渡

到现代社会的愿望。但是他们能不能摆脱有特权的商业公所、行会

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中世纪的宝贝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

一点这个国家的性质，只要一度看到过那些握有“既得权利”的尊

贵人物是怎样死顽固地反对甚至最必要的改革，都会觉得很成问

题。

因此，正当欧洲大陆以往的全部稳定局面都被１８４８年革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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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摧毁的时候，自行其是的瑞士人仍然继续安静地生活在自家的

小圈子里。巴黎、维也纳、柏林、米兰的革命，都成了他们进行州际

摩擦的多种借口。欧洲发生大地震，甚至瑞士的激进派也只是觉得

地震可以把他们的保守的邻居家的锅碗震碎，造成麻烦而已。在争

取意大利独立的时候，撒丁曾经迫切要求同瑞士结盟，如果当时瑞

士能出２万或３万人加入撒丁军队，那末毫无疑问，奥地利人很快

就会被赶出意大利的。在那不勒斯有１５０００名瑞士人站在敌对意

大利自由的一方作战，既然如此，瑞士为了维持它那大受称赞的

“中立”，总该派出同样多的人去援助意大利人，但是关于结盟的建

议被拒绝了，这样，在断送意大利的独立事业方面，瑞士人和奥地

利的刺刀就起了同样的作用。此后，革命派连遭失败，意、法、德的

流亡者全部涌向了中立的瑞士。但是这时中立已经完结，瑞士的激

进派对于既得的成就已经心满意足，于是，那些使瑞士的监护人和

天然统治者——大陆各国的专制政府——的力量受到牵制并使瑞

士人得以顺利进行国内改革的起义者，现在在瑞士就遭到了种种

欺侮，只要追捕者提出要求，就被驱逐出境。而在此以后，瑞士的邻

国政府就一个接着一个向它施加了一系列的欺侮和凌辱；如果瑞

士的民族性有点基础，如果瑞士的独立不仅是存在于传说和颂词

中，那末每个瑞士人看到这种情况血液都会沸腾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民族遭到过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那些二

流的德国小邦对瑞士的那种待遇。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面对着即

使是减半的屈辱性的要求而不作决死抵抗。各邻邦政府竟敢通过

自己的代理人在瑞士领土上行使警察权力，它们不仅对流亡者行

使这种权力，而且对瑞士警察人员也行使这种权力。它们表示不满

意瑞士的下级警务人员，要求把他们撤职；它们甚至暗示瑞士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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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某些州的宪法。而瑞士政府对任何无理要求都低声下气地作

了回答。即使它在措词上有时带点抗议味道，那末也不必怀疑，它

在实际上会用加倍的逢迎来弥补这一点。屈辱一个接着一个忍受，

命令一个接着一个照办，直到欧洲对瑞士的普遍鄙视达到无以复

加的程度，直到瑞士所受的鄙视甚至超过了两个在“中立”方面同

它不相上下的国家——比利时和希腊。而现在，在它的主要敌人奥

地利向它提出的要求已经蛮横到甚至像德律埃先生这样脾气的政

治活动家不稍作抗议都难以忍受的时候，瑞士在它给维也纳的最

后的也是最坚决的照会中只不过是表演了一下它是如何卑屈而

已。

瑞士在照会中痛骂争取意大利独立的战士们，其实这些人不

仅根本没有表现过任何大逆不道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倾向，

而且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希望意大利有甚至像瑞士现行的这种

宪法；这些连马志尼的夸夸其谈都不敢学的人，瑞士在照会中竟然

骂他们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和一切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当然，对马志

尼使用的词句就更其凶狠了；然而大家知道，马志尼不管搞什么密

谋和暴动，仍然和德律埃先生本人一样，是一个现代社会制度的维

护者。因此，交换这些照会结果只弄明了一件事：在原则问题上，瑞

士人已经向奥地利人让步。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瑞士人今后在实

际事务中不向奥地利人让步呢？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一个蛮横和强硬的政府都能从瑞

士人那里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大多数瑞士人生活的孤立性，使他

们根本感不到共同的民族利益。当然，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河谷、同

一个州的居民是同心合力的。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想作为一个统一

的民族起来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共同目的而斗争。每一次外国入侵

７０１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时，情况只要一严重，例如在１７９８年，这个瑞士人就对那个瑞士人

变脸，这个州就出卖那个州。奥地利人毫无理由地从伦巴第赶走了

１８０００名德森人。瑞士人为这件事正在大吵大嚷，并且为自己受难

的同联邦人发起募捐。但是，只要奥地利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让那

些德森人回去，那末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瑞士的社会舆论就要来个

惊人的转变。他们对募捐将表示厌倦，并且会说德森人一向干涉意

大利的政治，这是咎由自取；还会说德森人实际上不是瑞士联邦可

靠的成员（Ｋｅｉｎｅ ｇｕｔｅｎ Ｅｉｄｇｅｎｏｓｓｅｎ）。别外还会说，被驱逐的

德森人要散居到瑞士其他各州，会“夺去当地人的工作”。要知道，

在瑞士的一个人不算是瑞士人，而算是这个州或那个州的当地人。

当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这些威武的同联邦

人会怎样发泄自己的愤恨，会怎样制造各种各样的倾轧来对付这

些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这些德森州的瑞士人将怎样同逃到

瑞士的流亡者一样，成为被仇视、被迫害和被诽谤的对象。这样，奥

地利就将得到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还有很多额外的东西，奥地利

一要就会到手。

到欧洲各民族能够自由而正常生活的时候，它们就要提出这

样一个问题：怎样处置这几个在反革命得胜时期对反革命曲意逢

迎，对任何革命运动都采取中立的甚至敌对的立场，同时还冒充为

自由独立民族的小小的“中立”国家。不过恐怕不到那个时候，病体

上的这些赘瘤就连影子都没有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２６日左右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７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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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

展基本原则的学者①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

说的对立统一［ｃｏｎｔ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

逢”这个习俗用话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

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

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

国革命９２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

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

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

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

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

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

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１０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

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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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

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

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

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

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

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

展了起来。同时，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

印度。

在１８３０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

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可是从１８３３

年起，特别是１８４０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

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

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

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

官吏完全腐化。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

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

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

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

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

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

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像

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

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输入的英国棉织品数量很小，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

微不足道，但自１８３３年起，当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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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项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１８４０年起

这项输入增加得更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

通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

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

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

破坏。

中国在１８４０年战争９３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

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

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

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例如，１８５３年１月５日

皇帝①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南方各省、武昌、汉阳的

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否则，

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②

记得在１８４８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

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

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

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１８４０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

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

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

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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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

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

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我们时常提起读者注意不列颠的工业自１８５０年以来空前发

展的情况。当时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

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９４，尽管

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

话，那末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

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

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

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

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

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

加。在１８３３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

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是６０万英镑，而１８３６年达到了１３２６３８８英镑，

１８４５年增加到２３９４８２７英镑，到１８５２年便超过了３００万英镑。从

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１７９３年还不超过１６１６７３３１磅，然而在

１８４５年便达到了５０７１４６５７磅，１８４６年是５７５８４５６１磅，现在已超

过６０００万磅。

目前这一季茶叶的收集量看来也不少。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

上可以看出，它比去年增加２００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

两种情况：一方面，１８５１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加到

了１８５２年的出口量上；另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不列颠修改茶

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现存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

入市场。可是讲到以后的茶叶收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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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恐慌达到了极点。黄金价格上涨２５％，而且人们还加紧收进，贮藏

起来。白银奇缺，甚至不列颠轮船向中国缴纳关税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

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作担保，说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

他有保证的有价证券，便缴纳这笔关税。从商业急需的角度来看，金银的缺乏

是最不利的条件之一，因为金银恐慌恰恰是发生在急需它们的时候。茶丝收

购商没有金银便不能到中国内地去采购，因为要采购就要预付大量现洋，以

便使生产者能够完成自己的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

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家不讲别的问题，只是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因而一切

事务都陷于停顿…… 要是不采取措施在四五月间把茶叶收集起来，那末，

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毁

掉。”

当然，停泊在中国领水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哪一支都不

能保证收集茶叶所需的资金，但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轻易地引起

乱子，打断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事务联系。由

此看来，要完成目前这一季的茶叶收集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

敦投机生意已经开始了，——而要完成下一季的茶叶收集，可以有

把握地预言，一定会产生巨额赤字。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

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现有的全部货物

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各国的居民在担心发生大变动的时候

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丝和茶贮存起来，非现洋不卖。因

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

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最主要市场之一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

家”这个一向以乐观面目出现，用咒语驱走一切足以使重商社会人

心不定的东西的杂志，也不得不说出以下的话：

“我们不应当自欺，以为我们可以在中国为自己的出口货找到以前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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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市场…… 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

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要量要减少。”

不应当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重要的一

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

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

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

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不好。“经济学家”

杂志说：

“在英国南部，不仅有许多田地的庄稼种不上去，以致最后想种什么都来

不及，而且有许多已经播种的田地看来也将是满地杂草，或者是根本不适于

庄稼生长。麦田的土壤阴湿贫瘠，显然预示着歉收。现在，播种饲用甜菜的时

节可以说已经错过了，种上的很少；翻耕土地种植饲用芜菁的季节也快要过

去，然而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来栽植这个主要的作物……雪和

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的燕麦种的不够，晚播的燕麦又很难有好

收成……许多地方种畜大量死亡。”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２０％、３０％、甚至５０％。

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整整

涨了１００％，小麦和其他谷物作物也跟着涨价。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列颠的工商业又已经经历了通常

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

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

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

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

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

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这些往外输出“秩序”，企图扶持摇

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

４１１ 卡 · 马 克 思



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

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这个国家９５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欧洲

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

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

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

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

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

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

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行商进行交易；政

府特许这些商人有做洋货生意的特权，用这种方法阻止其余的臣

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接触。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西

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并且延长

商业的停滞时期。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的

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不

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

错，中国人不愿戒吸鸦片大概同德国人不愿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

家都知道，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

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

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

打击，但终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

遍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过

了。

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

财政危机。１７８９年的革命是这样，１８４８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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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

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

相互之间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紧张，以致非动武不

可，非诉诸国君的ｕｌｔｉｍａ ｒａｔｉｏ〔最后论据〕不可。在欧洲各国首

都，现在每天传来的消息全是关于大战爆发的传闻，过一天又换一

套，说和平可以保障一星期之久，或大约一星期。尽管如此，我们仍

然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界上空的

乌云怎样浓重，无论某个国家的某个狂热家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

动，一旦空气中散发出经济繁荣的气息，国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

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

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

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现在，英国工厂的数目空前增加，而它的官方的政党都正在完

全腐烂下去，法国的全部国家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进行投机

活动的交易所康采恩，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积聚得到处皆是的

不公平现象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

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

述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将会怎样，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７９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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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

国债条款变更。——印度。

——土耳其和俄国
９６

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４日星期二于伦敦

荷兰由于不久以前国会解散而举行的大选，现在已经结束了。

选举结果，极端新教派和保皇派的内阁以１２票取得了多数。

丹麦现在反政府的小册子到处都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格隆德

威格先生写的“向丹麦人民说明议会解散的原因”，以及一篇匿名

作者写的抨击作品，标题为“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争论，或欧

洲列强应当做些什么”。这两本小册子的目的都是要证明，如果实

行内阁的主张，执行伦敦议定书的规定，废除先前的王位继承法，

国家就会灭亡，先变成霍尔施坦公国的一个省份，然后，沦为俄国

的藩属。

由此可见，丹麦人民大概终于认识到，他们盲目反对什列斯维

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１８４８年提出的独立要求，给他们自己带来

了怎样的后果。丹麦人民曾经坚持要保持丹麦和霍尔施坦的永久

联合，为此还对德国革命宣战；由于赢得了战争，就保住了霍尔施

坦。但是现在，丹麦人民对这个战果却不得不付出祖国沦亡的代价

了。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间，“新莱茵报”曾不断警告丹麦民主派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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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德国革命抱敌对态度会招致什么后果
９７
。“新莱茵报”曾一

再毫不含糊地预言，丹麦帮助别人来解除外国革命的武装，就是把

自己永远同这样一个王朝联在一起，这个王朝当它的王位继承制

度合法化和被丹麦人自己批准的时候，就会把丹麦人的民族独立

交给俄国沙皇 ｂｏｎ ｐｌａｉｓｉｒ〔随意处置〕。丹麦民主派拒不听从这

一劝告，他们的近视和轻率现在正招来波希米亚①的斯拉夫人所

遭到的恶果，后者为了“保持自己对德国人的民族独立性”，曾经一

拥而上地投入对维也纳革命派的杀伐，反对了唯一有可能使他们

摆脱他们所仇视的德国专制制度的人，即维也纳革命派。这个事

实，现在对这两个被反革命唆使而投入自杀性战争来反对革命事

业的民族来说，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吗？

现在，当格莱斯顿提出的缩减国债的计划已在议会通过，正在

受实践检验的时候，他的拥护者（恐怕伦敦的所有报刊都曾经极为

欣赏这个出色的计划）却马上沉默了下来。格莱斯顿提出的５亿英

镑三厘证券的三项自愿转换办法，结果都成了渺茫的愿望，接受其

中任何一个办法的人都少得不值一提。至于南海公司证券的转换，

截至５月１９日晚为止，总数１０００万英镑的证券换成新的有价证

券的一共只有１０万英镑。根据一般的规律，像这样的业务如果不

在头几个星期内就完成，那末以后就越来越没有可能实现。此外，

利率涨得虽然慢，但是却一直上涨。因此，认为总数１０００万英镑的

旧有价证券会在规定时期内兑成新的有价证券，恐怕估计得过高

了一些。但是，即使情况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也得付给不愿意换

新的有价证券的南海公司证券持有者８００万英镑。格莱斯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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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的应付这种情况的唯一的一笔基金，是英格兰银行中的总

数约八九百万英镑的国家预算资金。但是，这笔资金不是收入超过

支出所产生的结余，而仅仅是在支出以前的几个月暂时存入银行

里的一笔国家收入。因此，格莱斯顿先生将来早晚有一天会遭到很

大的财政困难，这种困难同时会在银行金融业务中和整个金融市

场上引起极为严重的混乱。除此以外，由于粮食收成可能很坏，还

会促使相当多的黄金外流。

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到１８５４年就要满了。约翰·罗素

勋爵在下院宣称，将在６月３日由查理·伍德爵士出面，宣布政府

对此后印度管理问题的打算。某些内阁报纸正在暗示公众说，甚至

这一个巨人般的印度问题，也已经被联合内阁几乎缩成了一个侏

儒，——这样就证实了公众中流传的可靠传闻。“观察家报”９８正在

使英国人民对一次新的失望做思想准备。在这家不公开的阿伯丁

的机关报上，我们读到：

“在我们的东方帝国的新的管理机构方面，要做的事远远少于人们通常

的预料。”

罗素阁下和阿伯丁阁下要做的事甚至比预料的还要少得多。

在联合政府打算进行的改革当中，看来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两

项无关重要的事情：第一，董事会将补充几名由国王直接任命的新

董事，加以“革新”，但是，即使这一份鲜血，也将“在最初时期很节

省地”添进去。这就是说，他们治疗旧董事制度的溃疮的办法，就是

使现在“极其谨慎地”注入的那一份鲜血在完全停滞之后再来注入

第二份。第二，将取消法官和税务检查官的职务由一人兼任的做

法，并且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许担任法官。大家听到这类主张的时

候，是否感到回到了中世纪初期呢？在那封建男爵担任的审判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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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刚开始由法官代替的时候，不也是要求这些法官至少要会读会

写吗？

将要以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提出这样一个模范改

革计划的“查理·伍德爵士”不是别人，他就是在上届辉格党政

府时期表现出非凡的智力，以致联合内阁十分为难，不知道怎样

安插他，幸而灵机一动，让他担任印度的领导的那位木头

［ｔｉｍｂｅｒ］①先生。理查三世曾经要王国骑马走，而联合内阁却给王

国找了一头驴子。的确，如果这种寡头政府的官式的愚昧无知说

明了英国现在有什么能力，那就是说，英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曾不止一次看到，无论什么措施，即使是无关紧要的措

施，联合内阁也总是要找各种便宜的借口拖延下去。现在，它的这

种一贯的拖延作风在印度问题上得到了两个国家的社会舆论的支

持。英国和印度的人民同时要求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上延期采取

任何立法步骤，要等印度居民的意见，要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要

等业已开始的调查工作完成。印度的三个管区反对匆忙颁
布新法

律的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唐宁街９９。曼彻斯特学派成立了“印度协

会”１００，协会要立即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反对在本届

议会会议期间颁布任何有关印度问题的法律。此外，议会中现在还

有两个专门委员会正在准备关于印度管理情况的报告。但是联合

内阁这一次却铁面无情，它不愿等到任何委员会发表意见的时候。

它想立即直接地颁布用于１５０００万人的法律，并且这些法律一下

子就管２０年。查理·伍德爵士一心渴望享有现代摩拏的声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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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些“谨慎的”政界老朽究竟为什么突然地这样匆忙起来，突然

表现出这样的立法热情呢？

他们想要把旧特许状的有效期再延长２０年。他们的做法是老

说什么大家希望进行改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英国政治寡头

预感到他们的光荣统治的末日即将来到，他们有一种很可以理解

的愿望，即想同英国的立法机关订一项合同，有了这项合同，即使

不久以后英国摆脱了他们的无力然而贪婪的手掌，他们和他们的

同伙在印度的特权也可以再保持整２０年。

上星期六从布鲁塞尔和巴黎拍来了几份报道君士坦丁堡５月

１３日消息的急电。接到急电后，在外交部立即举行了一个历时三

个半钟头的内阁会议。当天，就向朴次茅斯海军司令部发去电报，

命令派９０－炮式“伦敦号”和７１－炮式“圣帕赖号”两艘蒸汽巡航

舰从斯比特海德开赴地中海。２１－炮式“海弗拉尔号”和１６－１炮

式“奥登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也同时接到了开赴地中海的命令。

这些急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使大臣们这样突然地积极起来，

并且打破了英国一向昏沉沉的安静状态呢？

大家知道，关于圣地问题已经做了有利于俄国的解决１０１；俄国

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都保证俄国并没有别的企图，它只是要求承

认它在这些圣地的主要地位。俄国外交目的的侠义性质并不亚于

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和狮心理查。至少“泰晤士报”是这样说的。

“辩论日报”１０２报道说：“５月５日，俄国蒸汽巡航舰‘贝萨拉比亚号’从敖

德萨开来，乘坐该舰的是一名上校，给缅施科夫公爵送来了急电；到５月７日

星期六那天，公爵就向土耳其大臣们递交了一份协议或专门条约的草案，提

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企图。这一文件被称为最后通牒，因为它还附有一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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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照会，照会指出土耳其御前会议接受或拒绝这一文件的最后期限是５

月１０日即星期二。照会最后几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土耳其政府复照拒绝，

皇帝将不得不认为这一行动是对他本人和对俄国完全缺乏尊敬的表示，并且

将对这一消息深表遗憾’。”

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保证俄皇对土耳其政府治下的

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根据十八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

条约１０３，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正教教堂，而且俄国大使馆有

权干预正教教堂的神甫同土耳其人的争端。阿德里安堡条约又重

申了这项特权。但现在缅施科夫公爵却想把这项不平常的特权变

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的

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此外，缅施科夫还要求君士坦丁堡的、

安提奥克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耶路撒冷的所有总主教和大主教享

有常任权，只要他们没有被发现犯叛国罪（反对俄国人）；而且，即

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免职，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换句话说，缅

施科夫是要苏丹①放弃自己的主权，使俄国得利。

星期六的电讯是这样：一、缅施科夫公爵同意把答复他的最后

通牒的期限延长到５月１４日；二、土耳其内阁成员有变动，俄国的

对头列施德－帕沙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而傅阿德－埃芬蒂复任大

臣之职；三、俄国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

就算是俄国已经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它也不能向土耳

其提出这样一些过分的要求。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俄国是如何

顽固地坚持着它的已经根深蒂固的打算，证明了欧洲每一次反革

命的王位虚悬时期都会给予它向奥斯曼帝国勒索让步的权利。实

际上也正是这样，从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起，欧洲大陆上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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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也总是意味着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但是现在俄国却弄错了，它

把欧洲的目前状况同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以后的欧洲局势，

甚至同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欧洲局势混淆了起来。现在，俄国本身

害怕革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大战都会引起革命）要比苏丹害怕

沙皇的进攻厉害得多。如果其他大国抱坚定的态度，俄国就会后

退，以保持面子。不管怎样，俄国最近所耍的手腕，至少对从内部瓦

解土耳其的那些因素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唯一的问题是：俄

国现在是按照自由的意志行动呢，还是不由自主地只是新天命

——革命——的不自觉的奴隶？我相信后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９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３２１荷兰情况。——丹麦。——印度。——土耳其和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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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

——土耳其问题

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７日星期五于伦敦

马志尼先生正在英国居留这件事，现在终于被一家同他有联

系的伦敦报纸发表的一个准官方消息所证实。

黑耳先生父子的“火药阴谋”案件，本届陪审法庭将不予审理，

而被移到８月去了，这是因为联合政府渴望在它作了“揭发”以后，

到举行法庭辩论判明这种“揭发”的价值之前，要过上一个时候，使

这些“揭发”被人淡忘。

奥地利驻伯尔尼代办卡尔尼茨基伯爵于５月２１日接到本国

政府命令，要他向瑞士联邦主席宣布断绝奥瑞外交关系，然后立即

离职回维也纳。但是５月２３日的“联邦报”却说，奥地利的使节早

就获准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离开瑞士。这家报纸把卡尔

尼茨基伯爵的最后通牒说成是奥地利对联邦委员会５月４日照会

的答复。实际上，最后通牒的内容要比普通的答复更多一些东西，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来，即联邦委员会近日曾要求弗

里布尔州政府就它不久前对溃败的暴动分子采取的“非常”措施作

出解释。英国各报都刊登了５月２３日发自伯尔尼的这样一个消息：

“由于奥地利代办向瑞士联邦主席宣布了断绝奥瑞外交关系，联邦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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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定立即停止瑞士驻维也纳的使节的活动。”

但是，“瑞士报”发表的一篇写于５月２３日的文章则把这个

消息的内容作了更正：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大致和皮蒙特一样１０４。奥瑞两国的谈判中断了

…… 奥地利外交使团仍然留在伯尔尼执行日常事务。‘联邦报’说，召回瑞

士驻维也纳代办的做法是适宜的，因为他以进行国家事务为借口在那里安然

地干自己的私人营生，专门作绸缎生意。施泰格尔先生是一个二等外交官，谁

都知道，他对养蚕倒比他对委托给他的公事知道得要多得多。所以，对于这

样一个没有得到任何特殊权利而一向在维也纳独行其是的外交官，本来就毫

无召回的必要。”

所以，希望谁也不要认为瑞士人记起了１７８９年路斯达洛用来

装饰自己的报纸“巴黎革命”１０５的那句名言：

  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ｓｎｅｓｏｎｔ ｐａｓ ｇｒａｎｄｓ，

Ｑｕｅ ｐａｒｃｅ ｑｕｅ ｎｏｕｓ ｓｏｍｍｅｓ ａ ｇｅｎｏｕｘ，

——Ｌｅｖｏｎｓ ｎｏｕｓ！①

瑞士表现了勇敢精神的秘密，可以从热那亚公爵访问巴黎和

比利时国王②访问维也纳这两件事情上，同时恐怕也可以在不小

程度上从法国报纸“通报”５月２５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充

分的说明。文章说：

“任何国家都不应当干涉法国同瑞士的关系，一切其他的想法在这种主

要情况面前都应当退让。”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王收回纽沙特尔的企图是得不到很大赞

同的。而且，现在还盛传法国正在瑞士国境线上建立监视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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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列奥波特一世。——编者注

有些东西我们所以觉得伟大，

  只不过因为自己跪在地下。

  ——让我们站起来吧！——编者注



易－拿破仑如果有机会报复一下俄皇、奥皇、普鲁士国王和比利

时国王最近几个月内对他的蔑视１０６，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报道的君士坦丁堡已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

和组成反俄内阁的消息①，已经被完全证实。５月１７日君士坦丁堡

发来的最近消息说：

“列施德－帕沙上任后，要求缅施科夫公爵延期６天。缅施科夫声称外交

关系已断，表示拒绝，接着又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将再停留３天，以便做好

一切必要的回国准备；他请土耳其政府好好考虑一下形势并且利用他暂停回

国的这段不长的时间。”

根据５月１９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消息，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５月１７日举行了御前会议，结果断然决定不能接受缅施科夫公爵所建

议的条约。缅施科夫得悉此事后，仍然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相反地，他已

着手和列施德－帕沙重开谈判。俄国使团没有再规定回国的日期。”

与这个消息相反，法国政府机关报——“祖国报”（晚报）
１０７
肯

定地声称，政府已获悉缅施科夫公爵乘船去敖德萨，而且这一事

件在君士坦丁堡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国家报”证实了这段话的

正确性，但“新闻报”１０８却否定了它。不过，日拉丹又补充说，即

使这些消息可靠，那也可以很容易地加以解释。

“如是缅施科夫公爵确实已乘船离比尤克德列１０９去敖德萨，那末问题就
是，他由于没有达到完成自己使命的目的（ｍａｎｑｕé ｓｏｎ ｅｆｆｅｔ），因此别无

他着，只好做出访问一个港口以后再访问另一个港口的样子，溜之大吉。”

某些报纸断言，德拉修斯海军上将的舰队已经驶过达达尼尔

海峡，现在正停泊在金角港。但是，这种说法却被“晨邮报”否

定。“的里雅斯特报”极力要读者相信，土耳其政府在把答复递交

缅施科夫公爵以前，曾询问过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库尔先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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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土耳其政府最后是否可以指望他们的支持。“泰晤士报”则郑

重地否认了这一点。

我现在特寄去巴黎“世纪报”１１０上的一段文章的直接译文，在

这段文章中，有一些关于从５月５日到５月１２日君士坦丁堡谈判

的很有意思的细节。它如实地表明了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是如何

可笑，这位公爵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出那种北方的野

蛮作风和拜占庭的两面手法的极其可恶的结合，从而非常成功地

使俄国成了欧洲的笑柄。这位《ｇｒｅｃ ｄｕ 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东罗

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竟想只通过舞台效果去夺取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俄国除了从列强地位向可笑地位迈进一步

别无他法——这是只有用血才能洗掉的耻辱。但现在是进行交易

所投机活动的金融寡头的时代，已不是骑士竞技的时代了。“世纪

报”上的那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５月５日，星期四，法国邮船开走那天，土耳其政府把苏丹关于圣

地问题的敕令副本分别送交戴拉库尔先生和缅施科夫公爵。这一天不见缅施

科夫公爵有任何声明和举动就过去了；于是所有各国大使都推测问题已经解

决，想趁法国轮船开走之便向本国政府发出关于事情已有转机的报告。可是，

缅施科夫公爵接到关于圣地问题的敕令后，到半夜的时候派了一个普通卡瓦

斯（宪兵）给外交大臣①送去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签订解决圣地问题的条约，

条约还要预先为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和不受侵犯作出保证；换句话说，就是

要求确立俄国对正教教会的最广泛的保护权，这就等于要求在土耳其有两个

皇帝，一个是穆斯林的苏丹，另一个是基督徒的沙皇。公爵给土耳其政府一

共４天的期限来答复这一最后通牒，同时还要求由政府官员立即证明已经收

到了最后通牒。外交大臣通过他的一个阿加（低级宪兵军官）给缅施科夫公

爵送去了一个类似收据的东西。当天夜里，这位公爵把轮船派到了敖德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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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５月６日，星期五，当苏丹知道了用这种奇怪方法递来最后通牒的事情以

后，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并把这件事正式通知给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库尔

先生。两位大使立即约定共同行动，建议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一最后通牒，同

时在措词上要保持最大的慎重。此外，正如人们所肯定的那样，戴拉库尔先

生十分明确地声明，在圣地问题方面，法国将反对任何侵犯它根据１７４０年条

约而得到的权利的协议。这时，缅施科夫公爵已跑回比尤克德列去了〈像阿

基里斯跑回自己的营幕那样〉。５月９日，坎宁先生表示希望同公爵会晤，打

算促使他采取比较温和一些的行动。公爵拒绝了。５月１０日，陆军大臣①和

外交大臣在总理大臣②那里，总理大臣邀请缅施科夫公爵到他那里去，共同

筹划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的办法。公爵又拒绝了。然而，缅施科夫公爵仍向

土耳其政府示意，他愿意再给它延长３天期限。但是苏丹和他的政府回答说，

他们也已作出了决定，时间并不能改变这些决定。土耳其政府的这一否定回

答于５月１０日午夜送到比尤克德列；整个俄国使团人员都集合在那里，并在

最近好几天中都做出准备离开的样子。土耳其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几乎

已准备让步，但是苏丹要它辞职，并且组织了新的政府。”’

现在，我从“立宪主义者报”摘录一段文章来结束我关于土

耳其情况的报道，这段文章描述了希腊正教教会在这些谈判期间

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有那么大关系的希腊正教教会赞成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即赞成土

耳其政府。他们ｅｎ ｍａｓｓｅ〔绝大多数〕都表示反对俄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那种保护权。正教居民一般都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即

他们不受俄国的直接统治。他们甚至一想到源出东正教教会的俄国教会将来

有一天居然会统辖东正教教会就极为不快，但是，彼得堡当局的方案如被接

受，这种局面是必定要出现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９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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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问题。—— “泰晤士报”。

——俄国的扩张

１８５３年５月３１日星期二于伦敦

在比斯开湾，发现科里海军上将的分舰队正开往马尔他，去

那里加强邓达斯海军上将的分舰队。关于这件事，“先驱晨报”公

正地指出：

“如果在几个星期以前能够让邓达斯海军上将到萨拉密斯附近和法国分

舰队会合，那末，现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如果俄国企图以实际的军事行动来支援缅施科夫的可笑的示

威行动（哪怕仅仅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那末，它的第一个行

动很可能就是再一次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侵入阿尔明尼亚的卡尔

斯省，侵入巴土姆港。这些地方，俄国远在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

的时候，就曾千方百计地力图弄到自己手里。由于巴土姆港是黑

海东部的唯一可靠的安全港口，所以，如果俄国占领了它，土耳

其就会丧失自己在欧克辛海的最后一个海军基地，欧克辛海就要

变成纯粹俄国的海。如果俄国占领卡尔斯——阿尔明尼亚的最富

庶、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再占领巴土姆，那末，它就能够切

断英国和波斯之间通过特拉比曾德的贸易，并且还能为自己建立

一个既能对付英国又能对付小亚细亚的作战基地。即使如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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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英国和法国能持强硬态度，尼古拉就很难在这一地区实现自己

的计划，他就要碰到当年叶卡特林娜女皇在同阿加－穆罕默德斗

争时碰到的命运，那时，阿加－穆罕默德曾经命令他的奴隶们用

鞭子把俄国大使沃依诺维奇和他的随从赶出阿斯特拉巴德，迫使

他们坐船逃走。

最近的一些消息在印刷所广场引起的慌乱，比任何地方都要

大。“泰晤士报”在可怕的打击之后，为了恢复常态，首先就来拚

命抨击电报，说它是一个“完全失效了”的机器。“泰晤士报”大

叫：“从这些不真实的电讯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它用这

种办法把自己做了不正确结论的责任都推给电报线以后，就用大

臣们在议会里所用的辞句，企图和它自己先前的那些“正确”前

提划清界限。“泰晤士报”声称：

“不管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命运怎样，更确切点说，不管统治了这个帝国已

有四个世纪的伊斯兰教政权的最终命运怎样，英国和整个欧洲的所有政党有

一点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当地的基督教居民逐步向文明、向独立治理进

展，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民族沦于俄国的铁蹄之

下，使俄国的巨大领土更加扩大。我们深切地希望，不仅土耳其，而且全欧

洲都来抵抗俄国的这种野心；我们希望，只要俄国的这种兼并和扩张的意图

真正表现出来，马上就引起普遍的反感和不可遏止的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族

和斯拉夫族的臣民也是决心积极参加这种反抗的。”

那末，可怜的“泰晤士报”那时怎么就相信了俄国对土耳其抱

着“善良愿望”和它对一切扩张都抱“反感”呢？俄国对土耳其竟然

抱着善良的愿望！彼得一世早就盘算过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

己的宝座。叶卡特林娜也曾一再开导奥地利，劝说法国，一同来瓜

分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①为首的希腊帝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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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胸有成竹地让她的孙子受了相应的教育，甚至给他取了相应

的名字。现在，比较稳健的尼古拉只是要求承认他是土耳其的唯一

的保护人。但是所有的人都记得，俄国做过波兰的保护人、克里木

的保护人、库尔兰的保护人、格鲁吉亚和明格列里亚的保护人、切

尔克斯和高加索各部族的保护人。现在它又要当土耳其的保护人

了！为了说明俄国对扩张所抱的“反感”，让我从俄国自彼得大帝那

时起抢夺领土的许多事实当中举出几件材料罢。

俄国边界向外伸展的情况是：

往柏林、德勒斯顿和维也纳方向伸展 约７００哩……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 约５００哩…………………………

往斯德哥尔摩方向 约６３０哩…………………………

往德黑兰方向 约１０００哩………………………………

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

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

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

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

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

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６０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

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７９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３１土耳其问题。—— “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



卡·马克思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

——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
１１１

１８５３年６月７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伯尔尼消息，联邦委员会撤销了弗里布尔州军事法庭对不

久前暴动参加者的判决，并且建议：如果州委员会不予赦免，就

将该案移交普通法庭。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在“瑞奥关系

决裂”时采取的第一个英勇行动。关于这次决裂的必然后果，我

在前面一篇论述这个欧洲的“模范共和国”的文章中已谈过了①。

我在转述关于普鲁士政府命令在国外休假的一些炮兵军官速

返职守的消息时，误写了他们在俄国军队中任教官，而我的本意

是想说，他们在土耳其炮兵中任教官，指导野战训练１１２。

住在巴黎的所有俄国将军和其他俄国人，都接到了速返俄国

的命令。俄国驻巴黎公使基谢廖夫先生说话很带威胁性，并且耀武

扬威地出示彼得堡的信件，这些信件对土耳其问题的谈法 ａｓｓｅｚ

－ｃａｖａｌｉèｒｅｍｅｎｔ〔非常骄横〕。从这里就产生一种传言：似乎俄国要

求波斯让出里海东南岸顶端的领土和阿斯特拉巴德城。同时，俄国

商人正向他们驻伦敦的代理人发出——或者，像消息所报道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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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出了——指示：“目前谷物不要急于求售，因为战争威胁迫于

眉睫，谷价看涨。”最后，所有报纸都神秘莫测地暗示：俄国军队正

开赴边境；雅西居民筹备欢迎；俄国驻加拉兹领事采购大批圆木，

以备在多瑙河上架设桥梁之用；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由“奥格斯

堡报”１１３和其他亲奥、亲俄的机关报煞费苦心编出来的谣言。

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大堆类似的新闻、报道等等，都不过是俄

国代理人的可笑企图。他们想使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能对俄国有利

的恐惧心理，迫使西方世界继续执行拖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掩护

之下，俄国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实现它在东方的计划了。这一幕骗局

是怎样系统地演出的，从以下可以看到：

上星期，某些公开接受俄国津贴的法国报纸作出了这样一个

发现：

“实质上，与其说是俄土之争，倒不如说是彼得堡和莫斯科即沙皇和旧俄

派之争；对专制君主来说，宣战的危险性，比遭到坚决要求攻城略地的党派的

报复，要小得多，这个党派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它会如何对待它所不乐意的

君主。”

不言而喻，缅施科夫公爵就是“这一党派的首领”。“泰晤士

报”和多数其他英国报纸马上就接着宣扬这一荒谬的论断，它们当

中有一些完全了解这种说法的真意，有一些可能是无意受骗。但是

从这个新发现中公众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或者是，尼古拉在众口嘲

笑之下后退，放弃他对土耳其的好战的做法，那末，他就是战胜了

本国好战的旧俄派；或者是，尼古拉真的开战，那末，他这样做只不

过是由于必须向这个（故事中的）党派让步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

情，“这只是莫斯科战胜彼得堡或彼得堡战胜莫斯科的问题”，因而

不会是欧洲战胜俄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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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著名的旧俄派，我曾偶然地从一些在巴黎与我常相往来

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俄国贵族出身的人那里听到，这个党派早就完

全消失了，只是当沙皇要找一个恐吓西欧的稻草人迫使西欧容忍

他的苛求时，才偶尔把这个党派的阴魂招来用一下。他们都说，现

在所以把缅施科夫挖掘出来，给他穿上故事中的旧俄服装，就是为

了这个。实际上，沙皇所担心的只是俄国贵族中的一个党派，即想

按照英国的样式建立贵族立宪制度的党派。

为了欺骗英国和法国，俄国外交除了招来形形色色的阴魂之

外，最近又采取了另一措施：出版了波蒙－瓦西子爵所写的一部著

作，书名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罗斯帝国”１１４。要介绍这本ｏｐｕｓ

ｃｌｕｍ〔小册子〕，只从里面引这样一段就够了：

“大家知道，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地下室内藏有硬币和金银锭的储备。截

至１８５０年１月１日，这一秘密金库据官方估计为９９７６３３６１银卢布。”

有谁想到过谈论英格兰银行的秘密金库吗？俄国的“秘密金

库”不过是用来担保三倍于此数的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此种纸币

可换取贵金属，至于不能换取贵金属的、国库发行的有价证券构成

的“秘密”准备金的存在，那就不用说了。不过，有可能这种金库确

实可以称为“秘密的”，因为除沙皇政府每年任命几名彼得堡商人

来检查他所存的钱袋之外，至今还没有人看见过。

但是，俄国按照上述精神而耍的主要的花招，是在“辩论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由老奥尔良派贤人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署名的文

章。现在我引证一段：

“我们认为，现在欧洲有两个大危险，一个是威胁它的独立的俄国，一个

是威胁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欧洲只有完全投入一个危险，才能避免另一个

危险…… 如果欧洲认为，它的独立，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独立的关键在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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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丁堡，正是在君士坦丁堡要表现出勇敢大胆精神来解决问题，那末，这就意

味着跟俄国开战。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战争中就是为保障欧洲的独立而战。德

国将如何行动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欧洲形势下，战争

就意味着社会革命。”

不言而喻，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是不惜任何代价要和平因

而反对社会革命的。但是他忘了俄国皇帝对这种革命感到的“恐

慌”，至少也同他本人及其东家贝坦先生一样。

尽管俄国外交给英国报界和英国人民送上了上述种种麻醉

药，但“老顽固”阿伯丁仍然不得不向海军上将邓达斯发出了到土

耳其沿海与法国舰队会合的命令。即使是最近几个月来只会用俄

文写字的“泰晤士报”，看起来也充满了更多的英国感情。它现在也

开始用极端骄横的口气说话了。

丹麦问题（过去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在英国开始引

起极大的注意，因为英国报界终于了解到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

因同东方纠纷的根源一样，都是俄国的扩张意图。土耳其和东方制

度的著名崇拜者，议员乌尔卡尔特先生出版了一个论述丹麦继承

权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我将在今后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１１５。

这一著作的主要论据是指出：俄国的意图是想使松德海峡在北方

所起的作用，正同达达尼尔海峡在南方一样，就是说，力求利用松

德海峡来保障自己在波罗的海的统治，就像它力求占领达达尼尔

海峡来巩固它在欧克辛海①的统治一样。

不久前我曾经说过，英国的利率要上升，这种情况对格莱斯顿

的财政计划将起不良的影响②。果然，英格兰银行上星期就把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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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率从３％提到３．５％。我曾预言格莱斯顿的国债条款变更计划

必遭失败，现在这已是既成事实，这一点从下面的材料就可看出

来：

英 格 兰 银 行

１８５３年６月２日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推销的新有价证券的价值：

英镑 先令 辨士

三厘五证券 １３８０８２………………… ０ ３

二厘五证券 １５３７１００………………… １０ １０

国库债券 ４２００……………………… ０ ０

 共 计 １６７９３８２…… １１ １

南 海 公 司

１８５３年６月２日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经转换为有年收入的债券的价值：

英镑 先令 辨士

三厘五证券 ６７５０４…………………… １２ ８

二厘五证券 ９８６５２８………………… ５ ７

国库债券 ５２７０……………………… １８ ４

 共 计 １０５９３０３…… １６ ７

  由此可见，在要转换的南海公司债券总额中，只换了八分之

一，而在格莱斯顿先生所发行的为数２０００万的新有价证券中，总

共只推销了十二分之一。因此，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在利率已经上

升，看来还将继续上升的时候借债，而且这笔借款的数额不得少于

８１５７８１１英镑。完全失败了！因而，预计通过国债条款变更而节省

的并且已经记入预算收入部分的１０万英镑，也只好付诸东流了。

在国债的主要部分即５亿英镑的三厘证券方面，格莱斯顿先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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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的财政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只是：到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又是

一年，在此期间他要实行任何转换都办不到。但更糟的是，最近就

要付给国库期票持有者现金３１１６０００英镑，因为这些人拒绝根据

格莱斯顿先生所提出的条件更换国库期票。这就是“群贤”政府的

财政成就。

在就爱尔兰教会收入问题进行辩论时（下院，５月３１日），约

翰·罗素爵士声称：

“从天主教僧侣在英国的行为来看，从天主教会在其首脑——他本人是

外国的君主——指使下的行动来看，近几年来已经很明显：天主教僧侣力图

取得政治权力（喊声：“对！对！”），在我看来，这是与对英王的不二忠诚不相容

的（喊声：“对！对！”），也是与对共同自由事业的不二忠诚，对国家的每一个臣

民所肩负的义务的不二忠诚不相容的。我想同在我以前发言的那位受尊敬的

绅士同样地直吐肺腑，所以希望议院不要对我误解。我决不否认，在议院内

外，无论是在我们国家或是在爱尔兰，有不少天主教人士忠于王权，忠于我们

国家的自由；我只是肯定，——而且我深信，——如果天主教僧侣的权利扩

大，如果天主教神甫获得比现在更大的政治影响和控制，那末，他们就会不按

照在我们国家中大放异彩的普遍自由来利用这种权力（雷鸣般的喊声），他们

就会在政治权力问题上以及在其他问题上，作出无益于辩论的普遍自由，无

益于人类智慧的积极而坚毅的活动，即无益于构成我们国家宪法的真正精神

的事来。（掌声如雷）我不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把天主教徒同苏格兰长老会派

（嘘声），同英国的威斯利派１１６，同英国国教教会相提并论（全场热烈赞许）

…… 总之，我必须下结论，——虽然出于无奈，但却非常坚决，——如果支

持爱尔兰的天主教，而不是由国家支持这个国家的新教教会，这是不可能得

到我们国家议会的赞同和批准的。”

由于约翰勋爵在讲话中第一百次极力用狂热崇拜某些伪善的

新教教派的态度来表示自己对“普遍自由”的热爱，所以在他讲话

后两天，萨德勒先生、克奥先生和蒙塞耳先生向联合内阁递交了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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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辞呈是以蒙塞耳先生致阿伯丁阁下的一封信的方式提出的。阿

伯丁阁下在６月３日的答复中向这些绅士保证：

“我和我的许多同僚，对于约翰·罗素勋爵的那些使你们不满的意见和

感情的流露并不以为然…… 约翰·罗素勋爵请求我转告你们，他并不是责

备天主教徒不够忠诚。”

此后，萨德勒、克奥和蒙塞耳等先生收回了他们的辞呈。昨天

晚上“约翰·罗素勋爵非常满意”议会采取了使大家言归于好的步

骤。

１７８３年的印度法案曾经成为福克斯先生和诺思勋爵的联合

内阁的致命伤。１８５３年的关于印度的新法案同样可能成为格莱斯

顿先生和约翰·罗素勋爵的联合内阁的致命伤。前者的垮台是由

于企图取缔董事会和股东会［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ｆ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ｓ］，后者遭到同样命运的威胁却是由于恰好相反的原

因。６月３日，查理·伍德爵士要求准许他宣布印度管理法案。查

理爵士一开头先为他要发表特别长的演词作辩解，说是“问题的面

很广”，“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亿五千万生灵”。查理爵士认为他必须

在每三千万同胞身上至少牺牲他一生中的一小时。但是，为什么在

为这个“巨大问题”立法时表现得如此仓促，而在处理“甚至是细小

事务”采取措施时却经常拖拉呢？原来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有效期到

１８５４年４月３０日就满了。但是，为什么不暂且通过一个暂时延长

特许状的法案，留些时间以备将来讨论较永久的法律呢？据说，因

为不能期望将来会再有“这么方便的机会来从容不迫地讨论这个

广泛而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再没有把这个问题在议会里埋葬

掉的机会了。此外，据说还已经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东印

度公司的董事们也认为必须在本届会议上为这个问题立法，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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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也来了紧急信，要求政府无论如何要立即通

过制定法律的决定。然而，查理爵士主张马上通过他的法律草案的

一个最令人惊异的论据却是：尽管他以为他已经准备好要谈到许

多“他所提出的法案中没有规定的”问题，但是，

“在法律草案所决定的程度上提交审查的措施并不超出相当狭窄的范

围”。

查理爵士在这一番开场白之后，便开始为２０年来的印度管理

作辩护。“我们应该用印度人的眼光来看印度”，这眼光有一种特

性，看英国事事光明，看印度则事事黑暗。

“在印度我们所碰到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它很不乐意变动，它受着宗教偏

见和古老风俗的束缚。那里实际存在着种种阻挠迅速进步的障碍”。〈想必是

在印度存在着辉格联合党。〉

查理·伍德爵士说：

“受到最大重视的各项条目，都是同司法权的行使、公共工程的缺乏和土

地占有制度有关的，这些条目也是提到委员会来的申诉书中的主要内容”。

关于公共工程的问题，政府打算举办“规模最大和意义最大

的”工程。关于土地占有制度，查理爵士十分顺利地证明：印度现有

的三种土地占有制度的形式——柴明达尔制度、莱特瓦尔制度和

农村公社制度——只不过是公司用来经营财政的三种形式，其中

任何一种都无法普遍推广，而且也不值得普遍推广。至于建立其他

性质上截然相反的形式问题，查理爵士根本没有想到。

他继续说：“在司法权的行使方面，申诉所牵涉到的，主要是由于英国诉

讼手续、由于据说英籍法官不称职以及土著官吏和法官贪污等等而产生的困

难。”

于是，为了证明在印度要保证司法权的行使是多么困难，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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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告诉我们，早在１８３３年那里就成立了专门的法律委员会。但

是，根据查理·伍德爵士本人的证词，这个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

它的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工作成果就是：在马考莱先生的

主持下制定了一部刑法典。这部刑法典曾分发给印度各地方当局，

各地方当局又送回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又寄往英国，然后，又从

英国重返印度。在印度，比顿先生代替马考莱先生任法律顾问之

后，把法典作了彻底修改。那时总督①并不认为“拖延就是弱点和

危机的源泉”，他以修改为借口，再一次把它送到英国，再从英国寄

回，并且授权总督用他本人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来批准法典。但是比

顿先生死了，总督认为最好是把法典交给第三个英国法学家——

并且是对印度人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的法学家去裁夺，这样他就

为自己保留了等这位完全不称职的官员拼凑好一部法典后再来否

定的权利。这部至今尚未问世的法典的坎坷历史就是如此。关于

印度诉讼程序荒谬的问题，查理爵士在这里所引证的是英国诉讼

本身的同样荒谬的程序。他肯定英籍法官在印度是廉洁奉公的，但

是他仍然甘愿牺牲他们，改变了任命办法。查理爵士把目前的德里

状况同库利汗入侵时期的德里状况作了比较，用这种办法来证明

印度已普遍进步。用来为盐税作辩护的，是从最有名的经济学家那

里抄袭来的论据，这些经济学家曾经一致主张对任何生活必需品

都要课税。但是，查理爵士没有补充说明这些经济学家在知道两年

来情况以后会说些什么。两年来，从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年，盐的消费量缩减了６万桶，这就使总数为２００万英镑的盐税收

入减少了４１５０００英镑。

０４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达尔豪西。——编者注



查理爵士提出的“不超出相当狭窄的范围的”措施是这样的：

（１）董事会应由２４人减至１８人，其中１２人由股东选出，６人

由国王任命；

（２）董事的薪金由一年３００英镑增至５００英镑，主席领１０００

英镑；

（３）民政机关的所有公职以及必须具备专门知识的所有军职，

在印度都通过公开征求的办法补缺；董事只有任命集团军直属骑

兵的低级军官的权利；

（４）总督一职和孟加拉省督一职分开；授予最高权力机关在印

度河区域成立新的管区的权利；

（５）最后，在议会没有作出新规定之前，上述各措施一律

有效。

查理·伍德爵士的演说和他所提出的措施，遭到布莱特先生

的非常严厉而尖刻的批评；但是，布莱特所描绘的只是印度由于公

司和政府的财政勒索而破产的情景，这里自然不包括曼彻斯特和

自由贸易对印度的破坏情况。至于昨天晚上发言的那一位东印度

老手，公司的董事或前任董事詹·霍格爵士的演说，老实说，我确

实感到我在１７０１、１７３０、１７４３、１７６９、１７７２、１７８１、１７８３、１７８４、１７９３、

１８１３和其他年份的报告书中早就拜读过了。为了回答他对董事会

的颂词，我只从据我记得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出版的关于印度的年

度报告书中引用一些材料：

印度纯收入总额

 

１８４９—５０……………………………２０２７５８３１英镑

１８５０—５１……………………………２０２４９９３２英镑

１８５１—５２……………………………１９９２７０３９英镑

３年来收入减少

３４８７９２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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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出 总 额

１８４９—５０……………………………１６６８７３２８英镑

１８５０—５１……………………………１７１７０７０７英镑

１８５１—５２……………………………１７９０１６６６英镑

３年来支出增加

１２１４２８４英镑

田  赋

过去４年中田赋总额：

孟加拉 摇摆于３５０００００英镑到３５６００００英镑之间…………………

西北区 摇摆于４８７００００英镑到４９０００００英镑之间…………………

马德拉斯 摇摆于３６４００００英镑到３４７００００英镑之间………………

孟买 摇摆于２２４００００英镑到２３０００００英镑之间……………………

１８５１－５２年的

总收入

１８５１－５２年的

公共工程支出

孟加拉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８７８００英镑

马德拉斯 ５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２００００英镑

孟买 ４８０００００英镑……………………………… ５８５００英镑

 共 计… １９８０００００英镑 １６６３００英镑

由上可知，总收入１９８０００００英镑中，用于修建道路、河渠、桥

梁及其他必需的公共工程的支出总共只有１６６３００英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７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０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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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１１７

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０日星期五于伦敦

据维也纳电讯报道，那里对于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

题的和平解决都很有信心。

昨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

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德·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

言有点假乐观主义。内阁和董事会的一世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

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谟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法案收

回去。辩论最后决定改期举行。

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

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

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

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

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

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

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

对的国家。但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

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

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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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传统里早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即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

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

的宗教１１８；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也不

必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而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

士所做的那样①。但是大家可以拿奥朗则布时期做例子；或者拿莫

卧儿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期做例子；或者拿穆

斯林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１１９的时期做例子；或者，如果大家愿意

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那就可以拿婆罗门自己的神话纪年看一看，

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远的

时候。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

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

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

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

比萨尔赛达庙１２０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这种结合并不是英国

殖民制度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制度的模仿，而且模

仿得十分确切，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只要把英

国的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谈到旧时的荷兰东印度公

司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待自己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

度种植场主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钱，而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钱都没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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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

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

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己心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治的。”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

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

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

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

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

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

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

联系。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

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

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

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

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

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

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

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

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

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

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

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

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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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

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

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

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

和军事部门，但是却完全忽赂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

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ｌａｉｓｓｅｚ ｆａｉｒｅ，ｌａｉｓｓｅｚ ａｌｌｅｒ〔听之任

之〕原则１２１——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但是我们在亚洲各国

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

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

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

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末无

论对农业的损害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不列颠侵略者正是

在这一点上使印度社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

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

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的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

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

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贵金属去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

供了原料，而金匠则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

爱好装饰品，甚至最低阶级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们通常都戴

着一副金耳坠，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

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臂镯和脚镯，而金银

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

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

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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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１８１８年到１８３６年，大不列颠向印

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１∶５２００。在１８２４年，输入印度的英

国细棉布不过１００万码，而到１８３７年就超过了６４００万码。但是

在同一时期内，达卡的人口却从１５万人减少到２万人。然而，曾

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

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

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

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

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

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

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

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

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

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

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

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通常设有以下一

些官员和职员：帕特尔或村社首脑一般是总管村社的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

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

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

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

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报，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

务范围似乎比较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

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水库水道管理员负责分配

农业用水量。有专门的婆罗门主管村社的祭神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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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念书和写字，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

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并没

有这么多，上述的各种职务有些由一人兼任；反之，另外也有些地方又超过

上述人数。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

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

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

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

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

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

的。帕特尔仍然是村社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裁判官和税吏。”１２２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

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

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些

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

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

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

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

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

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

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

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

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

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

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

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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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

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

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

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

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

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

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

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

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

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

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

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①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

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践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

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

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

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

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

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Ｓｏｌｌｔｅ ｄｉｅｓｅ Ｑｕａｌ ｕｎｓ ｑｕａｌｅｎ

Ｄａ ｓｉｅ ｕｎｓｒｅ Ｌｕｓｔ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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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努曼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

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译者注



 Ｈａｔ ｎｉｃｈｔ Ｍｙｒｉａｄｅｎ Ｓｅｅｌｅｎ

 Ｔｉｍｕｒ’ｓ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ａｕｆｇｅｚｅｈｒｔ？》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０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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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引自哥德“东西诗集”中“给祖莱卡”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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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繁荣。——罢工。

——土耳其问题。——印度

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７日星期五于伦敦

根据官方材料，英国的出口值如下：

１８５３年４月为 ７５７８９１０英镑…………………………………

而１８５２年４月为 ５２６８９１５英镑……………………………

１８５３年头４个月为 ２７９７０６３３英镑…………………………

而１８５２年头４个月为 ２１８４４６６３英镑……………………

这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增长额为２３０９９９５英镑，即增长

４０％以上，在第二种情况下，增长额为６１２５９７０英镑，即增长２８％

左右。如果今后继续这样增长，那末到１８５３年底，大不列颠的出口

总值将超过１亿英镑。

“泰晤士报”在向自己的读者报道这些惊人数字时，大大唱了

一阵赞歌，最后一句是：“我们举国幸福，和谐！”但是，该报刚

刚大声报告了这个可喜的发现，在英国全国，特别是在它的北方

工业区，几乎到处都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成了“泰晤士报”歌

颂和谐的赞歌的一个很怪的回声。这些罢工，是剩余劳动力在生

活必需品的价格普遍上涨的同时相对减少的必然结果。利物浦罢

工的有５０００人，斯托克波尔特有３５０００人，等等。罢工热甚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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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传染上了，在曼彻斯特就有２５０名巡警提出了辞呈。这种

情况使资产阶级报纸（例如“地球报”１２３）完全失去了自制，抛掉

了平时那种慈善家的腔调。它开始诬蔑、咒骂、威胁，甚至公开

吁请市政当局只要能找到一点点法律借口就进行干涉（在利物浦

实际上已经进行干涉了）。这些市政当局即使本身不是工商业主，

像郎卡郡和约克郡两地通常的情况那样，它们至少也都同实业界

有密切联系，并且奉命唯谨。它们让工厂主规避执行十小时工作

日的法律，规避禁止以实物作劳动报酬的法律１２４，让工厂主不受惩

罚地违反其他一切为制止工厂主的“露骨的”贪欲而专门颁布的

法律；而对结社法１２５它们总是作最偏颇和最不利于工人的解释。

“富有骑士精神的”、以积极反对政府干涉而闻名的、宣扬私人利

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自由处理的资产阶级学说——ｌａｉｓｓｅｚ ｆａｉｒｅ

〔听之任之〕的自由贸易论者，只要工人的私人利益同他们自己的

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总是第一个起来要求政府干涉。一遇到这种

冲突，他们就以公开艳羡的目光注视着大陆国家，这些国家里的

专制政府尽管不让资产阶级执政，但是至少也不容许工人进行反

抗。至于革命政党准备怎样利用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这场大冲突的

问题，你们可以从宪章运动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写给我的下面

这封信里清楚地了解到，这封信是他动身去郎卡郡的前夕发出的，

那里正准备发起一个运动：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去黑石山脊，那里将举行一个约克郡和郎卡郡两地宪章派的

露天群众大会，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北方正以极大的规模

进行。自从在这个具有宪章运动传统的地方举行真正人民的大会１２６以来，已

经７年过去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如下。１８４８年的叛变和分裂，当时的组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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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的５００个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和流放而瓦解，宪章派的队伍由于流亡国外

而渐渐减少，政治热情因受工商业的复苏的影响而低落，——所有这一切使

得国内的宪章运动蜕化成孤立的行动，而宪章运动的组织恰恰在社会知识得

到广泛传播的时候却显得虚弱无力。但是，在社会知识领域内进行的初步尝

试所造成的工人运动，在纯政治运动的废墟上成长了起来。这一工人运动起

先采取的形式是分散地创办合作社，当发现这样做不成功时，就采取了积极

的斗争形式：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争取限制机器开动的时间，反对经常

迟发工资，争取对结社法作新的解释。工人阶级把全副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到

了这些本身就有好处的措施上。争取立法保障来实行这些措施的尝试遭到失

败以后，使不列颠工人产生了比较革命的情绪。这就为把群众团结在真正社

会改革的旗帜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大概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不管从满

足目前的要求来看上述的措施怎样好，但是对未来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并且

绝不体现社会权利的任何根本原则。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同工商业的复苏相

比劳动力相对不足，人民的不满和人民力量的一定程度的增长结合了起来，

这种情况也促成了上面所说的对运动有利的条件，使运动有顺利发展的可

能。现在到处发生罢工，并且很多罢工进行得都很顺利。但遗憾的是：本来

可以用在根本改进上的力量却耗费在暂时性的治标办法上。因此我才同许多

朋友一起来一次改造，利用这种非常有利的时机把零散的宪章运动队伍在社

会革命这个不可运摇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为此我已经改组了无所作为和不堪

战斗的地方小组，并训练他们在全英国范围内进行普遍的和大规模的示

威，——我希望这个示威能够成功。新的运动将从黑石山脊的露天群众大会

开始，接着就在所有工业地区举行群众大会；同时，我们的代表也正在农业

地区进行活动，努力把农业劳动者同其余的劳动大军联合起来——对于这个

任务，我们的运动在此以前一直是忽视的。我们第一步是要求接受这些人民

群众大会所提出的宪章，并且打算迫使我们的卖身投靠的议会接受关于实行

宪章的建议，公开明确地承认宪章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唯一工具。从这个观点

来看，关于宪章的问题还没有在议院提出。如果工人阶级支持这个运动（我

的呼吁所得到的反映使我有根据指望这一点），后果就很可观。因为，如果议

会拒绝，假自由派和托利党慈善家的空话将被揭穿，他们指望人民容易上当

的最后一着也将失败。如果议会竟同意接受和讨论这些建议，奔腾的激流就

将冲向广阔的地区，用临时的让步将阻止不住。您对英国政治生活很熟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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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知道：我们的贵族和金融寡头没有什么雄心和力量来对人民运动进行任何

严重的抵抗。统治集团只是各种蜕化党派的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它们匆匆集

结在一起，就像需要拯救一只漏了水的航船时集结在抽水机旁争吵不休的船

员一样。他们完全是没有力量的，即使他们能从底舱中向民主海洋里发出几

滴水来，但丝毫也不能平息汹涌奔腾的浪潮。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在目前看

到的有利机会，这就是我希望这些机会将得到利用所凭借的力量，这就是这

些力量要追求的首要的最近目的。关于第一次示威的结果，我将专门写信告

诉您。

忠于您的

厄内斯特·琼斯”

没有任何根据指望议会会考虑宪章派的请愿书，这一点恐怕

用不着详细证明。无论过去在这方面有过怎样的幻想，现在面对

以下这样的事实，这些幻想应该破灭了：议会刚刚以６０票的多数

否决了由贝克莱提出并得到菲利莫尔先生、科布顿先生、布莱特

先生、罗伯特·皮尔爵士等支持的关于无记名投票的建议。做这

样的事的，也就是那个用全力反对在本身的选举中出现的恫吓和

贿赂现象的议会，它宁愿在整整好几个月中丢开正经事不问，整

天调查选举舞弊情况来削减自己的人数。到目前为止，圣洁的琼

妮①反对贿赂、恫吓和贪污的唯一手段一直是剥夺选举权，最常用

的办法是缩小选区。毫无疑问，如果他能使这些选区缩到像他自

己那样小，那末英国的政治寡头就可以不用操心费事，不用支出

贿金而大得其选票了。贝克莱先生的决议案所以被托利党和辉格

党联合投票否决，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利益——保持他们在地方上

对不独立的租佃者、小店主和被保护的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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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严重威胁。“交租金者应当把选票同租金一块交来”——这就

是光荣的英国宪法的一条古老的原则。

上星期六，“新闻报”１２７（以迪斯累里先生为后台的一家新周

报）向英国公众揭发了一件很有意思的材料：

“春初，布隆诺夫男爵把俄皇准备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要求的内容通知

了克拉伦登勋爵，同时声明他通知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

度。克拉伦登勋爵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也丝毫没有谴责所提出的方针。俄国

外交官向俄皇报告：他对金角所怀的意图，在英国方面并无反感。”

为了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这个严重的罪名，昨天“泰晤

士报”发表了一篇来自外交部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官方文章，但是

依我看，这篇文章与其说是驳掉了这个罪名，不如说是加重了这

个罪名。“泰晤士报”肯定：春初，在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

之前，布隆诺夫男爵曾向约翰·罗素勋爵抱怨土耳其政府取消了

希腊正教教会根据条约而得的特权，约翰·罗素勋爵由于认为这

个问题仅仅牵涉到圣地，便同意了沙皇的计划。但是“泰晤士

报”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和克拉伦登

勋爵接替约翰·罗素勋爵担任外交大臣以后，布隆诺夫男爵曾向

克拉伦登勋爵提出一个新的通知，“其目的是说明他所得到的一些

指示以及缅施科夫公爵代表俄皇向苏丹递交的国书中所用的某些

说法的含意”。“泰晤士报”同时还承认：“克拉伦登勋爵同意了布

隆诺夫男爵告诉他的要求”。显然这第二次通知的内容，要比对约

翰·罗素勋爵的通知多一些东西。因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

的声明决没有使问题就此了结。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布隆诺夫男

爵是个外交骗子，或者克拉伦登勋爵和阿伯丁勋爵是卖国贼，真

相将来自明，我们就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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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一家报纸不久前发表了下面一项有关东方问题的文

件，读者诸君对此或许感到兴趣。这就是现在住在伦敦的阿尔明

尼亚大公发表的、在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居民中散发的一项文告：

“受命于天的阿尔明尼亚最高大公狮子座告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人：

亲爱的兄弟们和忠实的同胞们！我们谨表示意志和殷切的希望，愿你们

保卫你们的国家和苏丹，反对北方暴君，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要记住，兄

弟们，土耳其没有鞭子，土耳其人不割你们的鼻子，不鞭打你们的妻子，无

论是私下还是当众。苏丹治下，人人安乐，北方暴君治下，只有野兽般的残

暴。因此，你们要听从神的指示，勇敢地为保卫你们国家的自由和你们现在

的国君而战。你们要拆除房屋来修筑街垒；如果没有武器，那就拆掉家具当

做武器来自卫吧。愿主把你们引向光荣的道路。我唯一的幸福，就是在你们

的队伍中为反对你们国家和你们的信仰的压迫者而战斗。神保佑使苏丹赞同

我的号召，因为我们的宗教在他的治下保持着纯洁，而在北方暴君的统治下

我们的宗教将被糟践。最后要记住，兄弟们，在写这个告示的人的血管中流

着２０个国王的血，流着我们的信仰的保卫者鲁西扬氏族众英雄的血。因此我

们号召你们：保卫我们的宗教的纯洁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本月１３日斯坦利勋爵在下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在印度法案

二读时（本月２３日），他将提出下列的决议案：

“议院认为，必需握有进一步的情报，议会才能采取有效的立法措施来建

立对印度的长期管理制度。而在此议会会议结束阶段，不宜采取任何措施，因

为这些措施只能打乱现状，而仍然不能认为是彻底解决问题。”

但是到１８５４年４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就要满了，

因此，总得采取一些措施。政府原是想颁布一项长期性的法律，即

把特许状再延长２０年。曼彻斯特学派是想拖延下去，任何法律措

施都不让采取，而使特许状的有效期最多延长１年。政府声明：为

了印度的“福利”，必须颁布一项长期性的法律。曼彻斯特学派表

示反对，说没有情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印度的“福利”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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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这两者都同样是虚假的借口。当权的寡头想在改革后的议院

召开会议以前就能够使自己今后２０年的“福利”从印度得到保证。

曼彻斯特学派根本不愿意在改革现在的议会以前进行任何立法，

因为他们在这个议会里没有机会贯彻自己的主张。于是，联合内

阁就由查理·伍德爵士来出面，违反自己先前的种种声明（不过

却同它通常回避困难的手法完全一致），提出了一种类似法律草案

的东西。不过，它不敢建议更换特许状，不敢给特许状规定任何

一个明确的期限，而是提出了一个“安排”，让议会去变动一下，

如果议会愿意干这件事的话。政府的建议如被通过，那末，这就

不是更换，而只不过是暂时延长东印度公司存在的时间罢了。在

所有其他方面，政府的草案只是在表面上把管理印度的方式改变

一下；它提出的唯一的重大改变就是增加几个新的省督，虽然多

年来的经验证明：在东印度，干脆由特派专员［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管

理的地区，比起那些对人民开恩，设立了省督及其参事会，豪华

万状的地方，情况要好得多。辉格党人发明的改善破产国家的处

境的办法（在这些国家里增设一些由破落贵族担任的优缺），使人

想起了前届罗素政府时期的一件事，那时，辉格党突然对东方的

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精神贫困状态感到吃惊，于是决定派几

个新的主教到印度去帮助他们，而托利党执政时一直认为派一个

去就够了。这个决定刚通过，当时的督察委员会主席辉格党人约

翰·霍布豪斯爵士马上就发现，他有一个亲戚，由他担任主教简

直是太合适了。于是他的这位亲戚立刻就被任命充当了一个新的

主教。一位英国作家指出：“在鞋子恰好合适的情况下，真是很难

说，是鞋子为脚而设呢，还是脚为鞋子而设。”同样，对查理·伍

德爵士的发明也很难说，是新的省督为印度各省而设呢，还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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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省为了新的省督而设。

不管怎样，联合内阁把提出的法律草案交给社会让议会有权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加以修改以后，就以为已经满足一切要求了。不

幸的是，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一

宣布就得到“激进的”反对派大声赞同。但是，斯坦利勋爵的决

议案却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斯坦利拒绝政府的草案的理由是：

下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情报才能颁布长期性的法律，另一方面，他

的理由又是：这个草案所建议的不是长期性的法律，而只是改变

一下现状，不想彻底解决问题。保守派当然是反对法案的，因为

法案总归是规定要作一些改变。激进派反对它，是因为它实际上

根本没有改变什么。斯坦利勋爵在目前的联合时期找到了一个公

式，想在这个问题上把反对政府立场的两种正好相反的观点合在

一起。联合内阁对这种策略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而它的机

关报—— “纪事报”就大叫：

“所提出的关于延期讨论的决议案，是党派性的意见，是极端分裂性的和

可耻的…… 这个决议案之所以提出，只是因为政府的某些拥护者曾经答应

过，在这个局部性问题上，他们要同那些经常携手的人分手。”

看来大臣们确实非常惊慌了。 今天的“纪事报”又回到这个

问题上：

“关于斯坦利勋爵的决议案问题的投票大概将决定印度法案的命运；因

此，迫切需要那些意识到立即颁布法律的重要性的人竭尽全力来加强政府的

立场。”

另一方面，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

“政府关于印度的法案的命运开始比较明朗起来了…… 政府所面临的

危险在于：斯坦利勋爵的反对意见同社会舆论的结论完全吻合。这个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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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字都是坚决反对内阁的。”

在后面的一篇文章①中，我将说明大不列颠各党派在印度问

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不幸的印度人民从英国的贵族、金融寡头和

工业巨头关于改善他们处境问题的争吵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０９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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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

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

附刊税。——议会的舞弊
１２８

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１日星期二于伦敦

１８２８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结果缔结了

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纳帕南至波提（切

尔克西亚除外）都夺到了自己手里，并且占领了多瑙河河口诸岛

屿，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被交给俄

国统辖，当时大不列颠的外交大臣是阿伯丁勋爵。１８５３年，我们

看到，同一位阿伯丁成了这个国家的“混合内阁”的首脑。只要

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俄国目前在它同土耳其

和欧洲的冲突中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泰晤士报”在

星期四提出的那种强词夺理的、狡猾的和伪造的辩护理由，恐怕

平息不了由于“新闻报”对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布隆诺夫男爵之

间的秘密协议的揭露所引起的风波①。甚至“泰晤士报”后来也不

得不在一篇半官方的文章中承认，克拉伦登勋爵实际上同意了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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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打算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但是，它又补充说，俄国人在伦敦

所通知的要求同在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提出的要求在性质上完全不

同，尽管布隆诺夫男爵介绍给英国大臣的文件就是从缅施科夫公

爵得到的指示中“摘录下来的原文”。但是，“泰晤士报”在星期

六（毫无疑问是由于俄国使团的抗议）又收回了自己的断语，并

且为布隆诺夫男爵作证，说他是极其“诚实和正直的”。“先驱晨

报”昨天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俄国向布隆诺夫男爵本人发了一

个虚假的指示，为的是欺哄英国大臣呢？”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又

知道了卖身为奴的报纸千方百计向公众隐瞒起来的一些新的事

实。这些事实完全排除了上述的解释。这些揭发材料证明，全部

责任都在“混合内阁”身上；而且根据这些材料足以控告阿伯丁

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犯了国事罪，换上其他任何一个议会都会这

样做，只有本届议会除外，它只不过是用行贿和恫吓手段硬拉起

来的选举僵尸生下的瘫痪产儿而已。

已经确定，克拉伦登勋爵曾收到通知，通知告诉他关于圣墓

的问题不是俄国公爵①所关心的唯一问题。这个通知还谈到一个

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土耳其的正教居民和俄皇根据条约对他们

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所有这几点都经过了讨论，俄国准备采取的

方针也被详加说明，这就是５月６日的条约草案１２９详尽阐述的那

个方针。克拉伦登勋爵征得阿伯丁勋爵的同意，对这一方针并没

有表示丝毫的不赞同，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正当伦敦这样办事

的时候，波拿巴派出了舰队前往萨拉密斯，社会舆论对议会施加

了压力，在两院中都向大臣们提出了质询，罗素郑重许诺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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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不可侵犯和独立，而缅施科夫公爵则在君士坦丁堡撕下

了自己的假面具。阿伯丁和克拉伦登两位勋爵这时就不能不向其

他大臣说明事件的全部经过了，于是联合内阁濒于瓦解，因为帕

麦斯顿勋爵（他的过去使他不能不这样做）开始坚持完全相反的

政策。为了防止内阁瓦解，阿伯丁勋爵终于向帕麦斯顿的主张作

了让步，同意英法两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共同行动。但是就在

这个时候，阿伯丁勋爵为了履行自己对俄国所负的义务，用急电

告诉圣彼得堡说，他将不把俄军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看做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而“泰晤士报”也接到了指示，要它促使舆

论接受这一个对国际条约的新解释。这里不能不为这家报纸说句

公道话：它为了把黑的说成白的，确实非常辛苦了一场。这家报

纸过去一直断言，俄国对土耳其的正教居民的保护权根本不会有

任何政治后果，而现在却突然证明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有

两个宗主国，它们实际上已不是土耳其帝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因此“严格地说来”，占领它们并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侵犯，因为，

按照布加勒斯特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沙皇对多瑙河各

省的正教居民有保护权１３０。１８４９年５月１日签订的巴尔塔利曼尼

条约１３１有这样一个十分清楚的规定：

“一、对这些省份的占领如属应当，也只能由俄国和土耳其的武装部队来

联合执行；

二、进行占领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多瑙河各公国发生了严重的混乱。”

但是，这些公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混乱，而且俄国也绝不打

算和土耳其一起去占领这些地方，恰恰相反，正好是为了反对土

耳其才去占领这些地方，于是“泰晤士报”就说，土耳其首先应

当对俄国单独占领这些公国的行为采取容忍态度，然后再同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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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谈判。如果土耳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冷静态度，认为占颔就

是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那末，该报认为，英法两国也决不

应该抱同样的态度。即使它们要抱同样的态度，“泰晤士报”建议，

它们的行动也要有分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作为交战国的一方

来反对俄国，而只是以土耳其盟国的资格来保护土耳其。

我觉得，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懦怯而滑头的行为加以痛斥

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从“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中引证下面一段

话。这篇社论简直是集阿伯丁勋爵政策中的种种矛盾、诡辩、借

口、顾虑和ｌａｃｈｅｔéｓ〔卑鄙行为〕之大成。

“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土耳其政府可以（如果它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

对各公国被占领一事提出抗议，并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继续进行谈判。土耳

其政府应当取得四大国大使的同意而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自己做出决定，特

别是要确定，敌对行为已经超出界限多少，是否可以根据１８４１年公约１３２的规

定把达达尼尔海峡向外国军舰开放。如果这个问题肯定了，并且舰队得到了

开进海峡的命令，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到那里去究竟是作为调解国还

是作为交战国。因为，即使假定土耳其和俄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外国舰队根

据ｃａｓｕｓ ｆｏｅｄｅｒｉｓ①（！）而被允许进入海峡，那还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它

们一定要作为交战国的船只而不是作为调解国的船只进行活动，而这个问题

是它们更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们被派往那里去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

了防止战争。这种措施不应当使我们一定要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

“泰晤士报”的所有的社论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没有一家报

纸跟在“泰晤士报”后面跑，也没有一家报纸上它的圈套，甚至

“纪事晨报”、“晨邮报”、“地球报”、“观察家报”这些政府报纸也

完全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响应拉芒什海峡对面的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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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也只有一家正统主义报纸“国民议会报”
１３３
好像还没有把

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一事看做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

这样一来，由于政府报刊以不同的腔调叫嚷起来，公众就知

道了联合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帕麦斯顿已经说服了内阁把占领

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事看做宣战行为，并且得到辉格党人和

“混合内阁”的假激进派阁员的支持。阿伯丁勋爵（他仅仅由于指

望俄国不在达达尼尔海峡而只在多瑙河各公国采取行动才同意英

法两国舰队采取共同行动）现在就陷入了非常狼狈的境地了。于

是政府的存在又成了问题。这样弄到最后，当帕麦斯顿向阿伯丁

勋爵的顽固主张进行让步，并且准备迫不得已同意俄国强占两公

国的行为的时候，突然从巴黎拍来急电，报告拿破仑打算承认这

种行为就是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混乱就达到极点了。

如果上面这种对事件的阐述是正确的话（根据阿伯丁勋爵的

过去一切，我们有一切理由这样认为），那末几个月来吸引着欧洲

注意的俄土悲喜剧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出来了。现在我们马上明白

了，为什么阿伯丁勋爵不愿把英国舰队调离马尔他岛。我们开始

懂得，为什么罗斯上校会由于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坚决行动而遭

到训斥；我们也弄清楚了，为什么缅施科夫公爵的态度那样咄咄

逼人，为什么沙皇表现得那样大胆强硬。沙皇了解到，英国的军

事示威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所以，他如果能够通过这次毫无阻碍

地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行动，使他不仅可以以主人的资

格退场，而且还可以用苏丹臣民的钱粮进行年年举行的大规模军

事演习，那他是非常乐意的。如果战争还是要爆发，那末我们认

为，这仅仅是因为俄国太过分了，势必丢面子才能下台。而且，俄

国之所以这样强硬，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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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英国的纵容。

在这方面，“一个英国人”最近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谈到联合内

阁的话说得很中肯：

“每当达达尼尔海峡吹来一阵微风的时候，联合内阁都要发生动摇。善良

的阿伯丁胆小怕事，克拉伦登无能得可怜，这就鼓励了俄国，引起了危机。”

最近从土耳其传来的消息是：土耳其驻巴黎大使收到了君士

坦丁堡通过泽姆林发来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土耳其政府已依据

给列强的备忘录拒绝了俄国的最后通牒１３４。据马赛的报纸“信号

报”１３５报道，士麦那有消息说，俄国在黑海截走了两艘土耳其商船，

但是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

辉的胜利，缴获大炮不下２３门。

最近，格莱斯顿先生声明修改他所提出的关于广告税的建议。

他先前为了取得“泰晤士报”的支持，曾建议取消只登广告的报

纸附刊税。现在他被舆论吓住了，又建议免征所有第一次附刊的

税，以后每出一份附刊则征税半辨士。可以想见，“泰晤士报”是

多么愤怒了，因为这么一变，就使它每年不是得到４万英镑的好

处，而只有２万英镑的好处，同时，市场的大门还将为它的竞争

者敞开。这家一贯拚命保护知识税，其中包括广告税的报纸，现

在对任何附刊税都反对。但是它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如果说，内

阁在通过大部分预算后减到没有必要再来讨好“泰晤士报”的话，

那末曼彻斯特派在预算中争得了自己的一份之后也将不再需要内

阁。这一点也正是内阁所担心的；预算辩论为什么占了整个议会

会议的时间，恰好可以从这种担心中找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在

把报纸广告税从１先令６辨士降低到１先令３辨士的同时，又建

议对刊印在很多书刊杂志后面的出版物的广告每份征收６辨士的

５６１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



税，这件事最能说明他善于挖东补西，公公道道了。

今晚下院将要审查两起贿赂案件。在这次开会期间，为选举

问题而召集的委员会有４７个，其中有４个仍在继续开会，４３个委

员会已经结束了审查工作，并作出了大部分被剥夺当选证书的议

员都犯了贿赂罪的结论。为了说明社会舆论现在对本届议会——

一个脱胎于舞弊而孕育出联合内阁的东西——抱着怎样尊敬的态

度，可以从“先驱晨报”上摘引以下一段话：

“如果说，目的和意图都不明确而且常常动摇是低能的迹象，那末应当承

认，这届议会，这个６个月的婴儿，已经成为一个老糊涂了，它现在就已经

力竭才尽，并且正在瓦解为一些没有任何活力和目的的小集团。”

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１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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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

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４日星期五于伦敦

斯坦利勋爵关于暂缓为印度立法的提案，被延期到今天晚上

开始讨论。印度问题成为英国政府的问题，从１７８３年以来还是第

一次。这是什么原因呢？

东印度公司真正的创始不能说早于１７０２年，因为在这一年，

争夺东印度贸易垄断权的各个公司才合并成一个独此一家的公

司。在１７０２年以前，原有的东印度公司的生存曾经一再陷于危殆。

在克伦威尔摄政时期，它的活动曾中断多年；在威廉三世统治时

期，它又因议会干涉而几乎全部解散。但是，正是在这位荷兰亲王

的统治时期，——那时，辉格党人成了不列颠帝国的包税者，英格

兰银行创办了，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确立了，欧洲的均势最后稳定

了，——仅仅是在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才由议会承认。这

个表面上自由的时代，实际上是垄断企业的时代。这些垄断企业并

不是根据国王的特许令建立起来，像伊丽莎白和查理一世时代那

样，而是由议会核准，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被宣布为国家的企业。

英国历史上这个时代，实质上很像法国的路易－菲力浦时代，那

时，旧的土地贵族遭到失败，而资产阶级只是在金融寡头或

《ｈａｕ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大金融家”〕的旗帜下才占据了土地贵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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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院排斥平民，不让他们有代表进入下院的同时，东印度公司也

排斥平民，不让他们和印度通商。这种情况以及其他一些事情，都

具体说明了，资产阶级初次获得对封建贵族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也就是对人民实行最露骨的反动的时候。这个现象，曾迫使不只一

个科贝特那样的平民作家不向未来而向已往去寻找人民的自由。

君主立宪制度与享有垄断权的金融巨头结成了联盟，东印度

公司与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结成了联盟，造成这种联盟的力量，

也正是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促使自由派资本与自由派王朝联系

起来并结成一体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贿赂的力量——君主立宪

制度的主要动力，威廉三世的守护天使，路易－菲力浦的要命鬼。

早在１６９３年，根据议会的调查，东印度公司在给权贵“送礼”项下

的支出每年就达到了９万英镑，而在革命前每年还很少超过１２００

英镑。里子公爵曾被控受贿５０００英镑，德高望重的国王本人也被

揭发受贿１万英镑。除了这些直接的行贿外，东印度公司为了排挤

同它竞争的公司，还给政府大批利率极低的贷款，或者收买这些公

司的董事。

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是靠着向政府行贿而获得权

势的，它也不能不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继续用行贿来保持这种权势。

每当它的垄断权期满时，它只有向政府贡献新的贷款，奉送新的礼

物，才能更换特许状。

七年战争１３６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

和拥有领土的强权。正是那个时候，才奠定了现时的这个东方不列

颠帝国的基础。那时，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曾涨到２６３英镑，红利高

达１２．５％。但这时就出现了东印度公司的新的敌人，不过这一次

已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而是同它竞争的大臣和同它竞争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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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了。人们一再指出，公司的领土是在不列颠海军和不列颠陆军的

协助下占领的，无论哪一个不列颠臣民都不能离开王室而拥有对

某些领土的最高权力。在那时的大臣和国家看来，东印度公司获得

“惊人的宝藏”是新近的侵略的结果，所以就要分享一份。只是由于

１７６７年达成协议，公司答应每年献给国库４０万英镑，它才得了救

而存在下来。

但是，东印度公司遭到了财政困难，它不但无法履行这个协

议，向英吉利国家纳贡，反而要求议会给予金钱上的援助。结果公

司的特许状作了重大修改。公司在新的条件下仍然没有起色；与此

同时，英吉利国家又失掉了北美殖民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英

国必须在别处重新取得一个广大殖民帝国。因此，大名鼎鼎的福克

斯才认为１７８３年是适当的时机，提出了他那轰动一时的印度法

案，建议取消董事会和股东会，把管辖印度的全权交给议会任命的

７位特派专员。由于低能的国王①在上院的个人势力，福克斯先生

的这个法案遭到了否决，福克斯和诺思勋爵的联合政府因此被打

倒，大名鼎鼎的皮特因此被任命为政府的首脑。皮特于１７８４年在

上下两院通过了自己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６位枢密

院委员组成的督察委员会，它的职责是：

“检查、监督一切涉及东印度公司领土和属地的民政、军政或赋税的法

令、业务和事务。”

历史学家穆勒对这个法案的评论是：

“实行这个法律所追求的是双重目的。为了不致被人责难想要实现福克

斯先生法案中那种被称为可恶企图的东西，必须制造一种假象，似乎大部分

９６１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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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仍归董事们掌握。但为了内阁的利益，又必须在实际上剥夺董事们的一

切权力。皮特先生的法案同他的政敌的法案的表面上的区别，主要就是皮特

的法案在形式上好像是原封不动保留了董事们的权力，而福克斯的法案则剥

夺了他们的一切权力。按照福克斯先生的法律，大臣们的权力必须得到公开

的承认；而皮特先生的法律则通过欺骗的手段秘密地实现这些权力。福克斯

先生的法案要把从公司手中夺取的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特派专员；而皮特

先生的法案则把这种权力移交给国王任命的特派专员。”１３７

所以，１７８３年和１７８４年这两个年头，是印度问题第一次而且

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成为政府问题的时期。皮特先生的法案通

过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更换了，印度问题被搁置到了２０年以

后。但是，１８１３年的反雅各宾战争，１８３３年刚刚通过的改革法

案１３８，把其他一切政治问题都推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这就是印度问题在１７８４年以前和以后都未能成为重大政治

问题的主要原因。在１７８４年以前，东印度公司首先是要维护自己

的生存和势力；在１７８４年以后，英国寡头政治把它能够攫取的公

司的权利都攫为己有，同时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到１８１３年和

１８３３年更换公司特许状的时期，英国人民所注意的主要是其他更

迫切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东印度公

司起初只是想为代理人建立海外商馆，为货物建立储运站。为了

保护自己的海外商馆和堆栈，公司建造了若干堡垒。尽管从１６８９

年起东印度公司就想在印度占据领地，使领地上的收入成为公司

的一种财源，但是一直到１７４４年，它只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

各答一带弄到几块不大的地区。随后就爆发了卡尔纳梯克的战争，

经过一系列战斗，公司实际上就成了印度的这一地区的主宰。由

于孟加拉战争和克莱夫的胜利，公司得到的好处就更大了，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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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占有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随后，在十八世纪末和本

世纪初，公司同提普·萨希布进行战争，结果是大大加强了侵略

者的势力，并且广泛推行了军费补助金制度１３９。十九世纪二十年

代，英国终于第一次争到了一条合适的边界，即印度边境的沙漠

地带。只是到这个时候，东方不列颠帝国才占有了作为印度历代

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那些亚洲地区。但对帝国最为险

要的一个地点，每逢新的侵略者要赶走旧的侵略者时总是从那里

入侵印度的那个地点，即屏障着内地的西部边陲，还没有落到不

列颠人的手里。到１８３８—１８４９年时期，在同锡克教徒的战争和同

阿富汗人的战争中，英国用武力并吞了旁遮普和信德１４０，这样，从

人种边界、政治边界和军事边界上看，就在东印度大陆全境最终

建立了不列颠的统治。占有了旁遮普和信德，就可以击退来自中

亚细亚的任何侵犯，对抗正向波斯边境扩张的俄国了。在这１０年

之中，英属印度共并吞了拥有８５７２６３０人口的１６７０００平方哩的领

土。至于印度内部，那末所有的土邦现在都已被英属领地所包围，

都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隶属于不列颠的宗主权，除了古扎拉特和

信德以外，都同沿海地区割断了。至于印度的对外关系，从此以

后已根本谈不到了。所以，只是从１８４９年起，才开始出现一个统

一的庞大的英印帝国。

由此可见，不列颠政府用公司的名义进行战争有两百年之久，

直到最后才达到印度的天然边界。现在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在

这整个时期内英国的所有党派对这件事抱着默然纵容的态度，其

中还有一些人决心要在统一的英属印度帝国ａｒｒ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ｅｎｔ〔边

界完整〕大功告成之后用假仁假义地号叫和平的喊声盖过所有的

人。不言而喻，他们必须先把印度拿到手里，然后才使印度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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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种令人讨厌的慈善事业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

印度问题在今年，１８５３年，比以前历次更换公司特许状的时候都

不同的原因了。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

下大不列颠和印度之间商业往来的各个阶段，我们就能更好地了

解在给印度立法方面发生的危机的特点。

东印度公司起初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得到特许，每年可以运

出总值３万英镑的白银、黄金和外国钱币，同印度进行有利的通

商。这打破了很久以来的成见，所以托马斯·曼在他的“英印贸易

论”１４１一书中，就不得不在阐述“重商主义制度”的原则，承认贵金

属是任何国家唯一的真正的财富的同时又证明，只要国际收支差

额对输出贵金属的国家有利，也可以安心地容许输出贵金属。因此

他才断言，从东印度输入的货物，大部分都再输出到其他国家，从

这些国家得到的金银大大超过在印度购买这些货物所需的金银。

根据这样的精神，约瑟亚·柴尔德爵士就写了“论东印度贸易是最

有利于国家的对外贸易”一书１４２。逐渐地，东印度公司的拥护者就

愈来愈大胆了。在英国首先鼓吹自由贸易原则的人居然是垄断印

度贸易的人，这可以说是奇怪的印度史上一段有趣的插曲。

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要求议会干预东

印度公司的事务的呼声又起，不过发出这种呼声的已不是商人阶

级，而是厂主阶级。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大声疾呼，由东印度输

入棉织品和丝织品会使不幸的不列颠厂主们倾家荡产。约翰·波

累克斯芬在他的著作“英印工业生产不相容”（１６９７年伦敦版）１４３

中表示了这个意见，这本专著的书名过了１５０年以后果然得到了

可惊的应验，不过，这种应验却同原来的涵义正好相反。那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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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进行了干涉。威廉三世在位的第十一年和第十二年颁布的法

令中，第十节就规定禁止用印度、波斯和中国运来的丝织品和印

花布做衣服穿，并且规定谁要是收藏或买卖这些物品，就课以２００

英镑罚金。后来，在乔治一世、二世和三世时期，在如此“开明

的”不列颠厂主们继续要求之下，都曾颁布过类似的法律。这样，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印度的工业品凡是运到英国来的，一

般来说仅仅是为了再运到大陆出售，英国市场本身对这些工业品

始终是关着大门的。

除了贪婪的英国厂主们用纠缠不已的请求使议会对东印度的

事务进行干涉以外，伦敦、利物浦和布利斯托尔等地的商人每逢

解决更换公司特许状的时候也都要用出一切力量，以求打破公司

的贸易垄断，参与这种被看做是一座真正金窖的贸易。在他们强

求之下，１７７３年的法令（这个法令把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延至

１８１４年３月１日）就有了一条规定，允许不列颠臣民私人从英国

办货去印度，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办货去英国，货物种类几乎

没有限制。但是这个让步附上了种种条件，使私商办货去印度的

规定变得毫无意义。到了１８１３年，公司对于广大商业界的压力已

无力再抵抗下去，结果，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虽然保留下来，但

是同印度的贸易却在一定条件下向私人竞争开放。到１８３３年更换

特许状的时候，这最后的限制也被取消，公司什么生意都不许做

了，它的商业性没有了，而且还被剥夺了禁止不列颠臣民在印度

居留的特权。

同时，同东印度的贸易本身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完全改

变了英国各阶级对这种贸易的利害关系。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由

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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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

法弄到手的。１８１３年取消贸易障碍以后，英印之间的贸易额在很

短的时期内增加了两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贸易的整个性质也

改变了。１８１３年前，印度大体上是一个出口国；然而这时它却成

了一个进口国了。而且这种发展又是这样快，以致到１８２３年，原

来的一个卢比换２先令６辨士的汇率就落到了一个卢比只换２先

令。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棉织品工场，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印

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毛织品和英国的棉织品。印度本国的

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

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

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１７８０年，英国货包括成

品在内，总值只有３８６１５２英镑，同一年输出的黄金和白银的价值

为１５０４１英镑，另外，１７８０年英国的全部输出总值相当于

１２６４８６１６英镑，这样，对印度的贸易额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

占１ ３２。到１８５０年，由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向印度的输出总值增至

８０２４０００英镑，其中仅棉织品一项的输出即达５２２万英镑，占大不

列颠出口总值的１ ８强，占棉织品对外输出总值的
１
４强。现在，大

不列颠在棉纺织业中就业的人口已经达到１ ８，国民收入的
１
１２来

自棉纺织业。在每一次商业危机之后，英国棉纺织厂主们都更加

感到同东印度的贸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东印度大陆实际上

就成了英国最好的销货市场。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

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

脉了。

金融寡头把印度变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寡头政治用武力征服

印度，工业巨头使自己的商品充斥于印度，他们的利益在此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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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但是，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

是感到在他们摧残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

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

某些产品，那是不行的。英国厂主们发现，他们的生意不是增加，

而是正在衰退。到１８４６年为止的４年中，印度由大不列颠进口产

品的总值是２６１００万卢比；而到１８５０年为止的４年中，只有

２５３００万卢比。另一方面，印度出口的总值也由前一时期的２７４００

万卢比减至后一时期的２５４００万卢比。厂主们发现，印度对他们

的商品的购买力已降到最低水平；他们看到，在英属西印度群岛，

每人每年对他们商品的消费量还是１４先令左右；在智利是９先令

３辨士；在巴西是６先令５辨士；在古巴是６先令２辨士；在秘鲁

是５先令７辨士；在中美洲是１０辨士，而在印度却只有９辨士左

右。接着就是美国棉花歉收，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在１８５０年损失

了１１００万英镑。他们恼恨自己依赖美国而不从东印度弄到足够数

量的原棉。此外，他们还看到，他们对印度投资的一切企图都遭

到印度当局的阻挠和暗中破坏。于是，印度就成了产业资本对金

融寡头和寡头政治作斗争的场所了。厂主们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的

权势不断加强，现在正要求消灭在印度的这些敌对势力，铲除在

印度的全部旧的管理机构，彻底消灭东印度公司。

最后，让我们再从第四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印度问题。从１７８４

年起，印度的财政状况愈来愈恶化，目前国债已达５０００万英镑，收

入的来源越来越少，而支出则相应地不断增加；鸦片税这一笔不可

靠的收入已很难弥补赤字，因为中国人已经开始自种罂粟，鸦片税

现在已面临完全枯竭的威胁。此外，还要为毫无意义的缅甸战争１４４

而增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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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逊先生说：“情况就是这样：失掉印席帝国会使英国破产，但要维持

它又会使我国的财政紧张，以致引起破产。”１４５

这样，我便说明了，为什么１７８３年以来，印度问题第一次成为

英国的问题和政府的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１６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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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
１４６

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８日于伦敦

就斯坦利勋爵的关于印度的建议而进行的辩论是２３日开始

的，２４日继续进行，后来又移到本月２７日，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

当这些辩论最后结束以后，我打算就印度问题归纳一下自己的看

法。

因为联合内阁依靠爱尔兰派的支持，又因为下院的所有其他

政党彼此力量是这样平衡，爱尔兰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天平倾

向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所以，现在对于爱尔兰租佃者准备作出

某些让步了。上星期五下院通过的“租佃权法案”（在爱尔兰）有

一条规定：租佃者在租佃期满时应当得到补偿金，以偿付他在土

地上和在土地之外所进行的改良；新的租佃者在估价时自己决定

是否接收这些改良；至于改良土壤本身的补偿，则应在地主和租

佃者所立的合同中讲明。

在租佃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资本投入土地，因而改良了土

壤以后（这种改良或者是直接的，如灌溉、排水、施肥，或者是

间接的，如农用建筑），地主就插了进来，要租佃者出更高的租金。

如果租佃者让步，结果就是他用自己的钱，而给地主利息。如果

他坚持不肯，那末他就会被人不客气地赶走，换上新的租佃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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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佃者由于接收了前一个租佃者投入的费用，于是就能够付出

更高的租金了；新的租佃者也改良土地，结果是照老样被另外的人

代替，再不然就是处于更苛刻的条件之下。住在本国以外的地主阶

级依靠这种简便的方法，不仅把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劳动，而且还把

他们的资本攫为己有；爱尔兰的每一代农民都为改善自己和家庭

的状况而作了努力和牺牲，但他们反而直接为了这个缘故而在社

会阶梯上下降一级。如果租佃者勤劳肯干，那末正是由于这种勤劳

肯干而被加上一层苛捐；如果情况相反，租佃者无所作为，马马虎

虎，则被责之为“赛尔特人传统的恶习”。总之，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他们只能沦于赤贫——由于自己勤劳或由于自己不好好干而穷下

去。为了对爱尔兰的这种状况进行斗争，曾宣布了“租佃权”——不

是租佃者对土地的权利，而只是对他自己出钱在这块土地上进行

的改良设施的权利。现在让我们看看“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社论

中是怎样企图驳倒这个爱尔兰“租佃权”的１４７。

“农场租佃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租佃者在一定的年限内租用土地，另

一种是经过预告在任何时候停止他的租佃。在第一种情况下十分清楚：租佃

者有可能好好安排自己的资金，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或者几乎在任何条件下

于租佃期满以前得到利益。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很清楚：租佃者不会在没有正

常的收入保证的情况下冒险投入自己的资本。”

当然，在地主同那些可以随自己的意把资本投入商业、工业或

农业的大资本家阶级打交道的地方，长期租佃也好，没有一定的租

佃期限也好，这种资本家租佃者都知道怎样用本钱取得“正常的”

收入，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对爱尔兰的情况来说，这种假设是完

全骗人的。爱尔兰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人数很少的土地垄断者阶

级，另一方面是人数极多的贫苦租佃者阶级，他们没有可能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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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己那一点点资金的办法，只能把这点资金投入一个生产部

门即投入农业。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做没有租期保障的租佃者

［ｔｅｎａｎｔｓ ａｔ ｗｉｌｌ］。作为这样的租佃者，如果他不把这点可怜的

资本投进去，那末自然有得不到收入的危险。但是，如果他们为了

保证自己的收入而把这些资本投进去，那末他们就要冒连这笔资

本都失掉的危险。

“泰晤士报”继续写道：“也许有人会反对我们说，租佃期满时地块上什么

都没有留下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租佃者的某种形式的

财产，因此，租佃者应当得到补偿。这个意见有点道理，但是，在正常的社会条

件下，关于这种要求的问题是可以由地主和租佃者很容易地加以解决的，因

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要求都可以在最初的合同中考虑到。我们主张，这些关

系应当由社会条件来调节，在我们看来，任何议会法令都不能代替这种因

素。”

的确，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议会

来干涉爱尔兰的租佃关系了，正如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用不

着军队、警察和刽子手来干涉一样。立法、司法和武装力量——这

一切完全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条件阻

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无需乎第三种最高势力的暴力干涉的关

系。但是，这样说来，是不是“泰晤士报”变成了社会革命者呢？是

不是它不要“议会法令”而要社会革命来改组“社会条件”以及由此

而产生的“制度”呢？英国曾经摧毁了爱尔兰的社会生活条件。它

先是没收了土地，然后通过“议会法令”扼杀了工业，最后用武装力

量摧残了爱尔兰人民的积极性和活力。这样一来，英国就建立了这

样一种丑恶的“社会条件”，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贵

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

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人民的力量还弱，不能对这种“社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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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革命，于是他们就诉诸议会，要求至少把这种条件减轻或

调整一下。但是，“泰晤士报”宣称：“不能，如果你们不是生活在正

常的社会条件下，议会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如果爱尔兰人民

要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马上自己起来改变这种社会条件，那末

同一个“泰晤士报”就会第一个求救于刺刀，责骂“带着传统恶习的

赛尔特人”，说他们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爱和平的进步、爱在

法律范围内进行改善，并且向他们发出一连串嗜血的威胁了。

“泰晤士报”写道：“如果地主有意使一个租佃者受到损失，那末他就不容

易再找另外的租佃者；既然他的全部事业就是出租土地，他就会体会到，要把

土地租出去是愈来愈难的。”

但是爱尔兰的情况恰恰相反。地主越是使一个租佃者受到损

失，他就越容易去压迫另一个租佃者。租用土地的租佃者成为损害

前一个被赶走的租佃者的工具，而后者又成为奴役新的租佃者的

工具。至于说地主由于使租佃者受到损失而到一定时期后也使自

己受到损失以致破产，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爱尔兰已经成为事

实，不过，要说这个事实对破产的租佃者是一种安慰也是非常成问

题的。

“泰晤士报”宣称：“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商人之间的关系。”

这句话正是贯穿在“泰晤士报”整个社论中的ｐｅｔｉｔｉｏ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ｉｉ〔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贫穷的爱尔兰租佃者全靠土地生活，

而土地都属于英国的贵族。从上述的论据出发，大可以宣布两个商

人之间的关系是掏出手枪的强盗和掏出自己钱包的过路人之间的

关系。

“泰晤士报”说道：“但是，实际上爱尔兰的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不久

就将被一种比立法更有力的因素所改造。土地所有权正在迅速易手，同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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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口外流照现在这样的规模继续下去，那末，爱尔兰土地的耕种权也将转

到其他人手里。”

在这里，“泰晤士报”最后说出了实话。不列颠的议会在旧的过

时的制度行将使双方——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租佃者——都彻底

破产的时候拒绝进行干涉。富有的地主是受到管理抵押地产的委

员会的铁锤的打击，贫穷的租佃者是由于被迫外流而被赶走。这使

我们想起了摩洛哥苏丹的老故事。这位摩洛哥苏丹不管发生什么

争论，他都用双方杀头来解决争端，此外他就不知道其他更“有力

的因素”了。

“泰晤士报”在结束自己的关于租佃权的文章时这样写道：“再没有比类

似共产主义的财产分配更能造成混乱了。唯一对土地享有某种权利的人就是

地主。”

看来，“泰晤士报”像埃披门尼底斯一样，在本世纪睡了整整上

半个世纪，根本没有听见这一时期内就地主的无理要求而进行的

热烈辩论；这种辩论不是社会改革派和共产党人进行的，而是经济

学家——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进行的。李嘉图这位大

不列颠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并没有批驳地主的“权利”，因为

他深信地主的无理要求所根据的是事实而不是权利，而政治经济

学是根本不研究法权问题的。李嘉图攻击土地垄断的办法更简单、

更科学，因而也更危险。他证明，土地的私有制不同于农业工人及

农场租佃者的相应的要求，它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

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地租——这些关系的经济表现——如能由

国家握有，则有很大利益；最后，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

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如果要把李嘉图学派从反对土

地垄断的这些前提中所得出的所有结论一一列举出来恐怕令人不

１８１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



耐烦。从我的目的上来说，只要引证政治经济学方面英国的三个最

近的权威的话就够了。

伦敦的“经济学家”（它的主编詹·威尔逊先生不仅是自由贸

易派的神灵，而且也是辉格党人的神灵，不仅是辉格党人的代表人

物，而且是历届辉格党内阁或联合内阁的国库的忠实附庸）在不同

的文章中都一直肯定地认为：确切地说，不可能允许任何个人或某

些个人有要求独自占有国家土地的权利。

纽曼先生在“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他公开承

认这本书的主旨是驳斥社会主义）中肯定：

“任何个人，只要不亲自经营土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天然的土地权。他

的权利只涉及使用土地，此外再没有什么权利。任何其他的权利都是人为的

法律〈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就是议会法令〉的产物…… 如果到某个时

候，土地不够用了，那末私人占有者把土地据为己有的权利也就完结

了。”１４８

爱尔兰的情况正是这样，纽曼先生也毫不含糊地证明了爱尔

兰租佃者的要求是有根据的，虽然他的讲演是讲给有地位的不列

颠贵族听的。

最后让我从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著作“社会静力学”一书

（１８５１年伦敦版）中引用几段话，这本书也是妄想完全驳倒共产主

义的，并且被公认为对现代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的最详尽的阐述。

“谁也不能因自己享用土地而阻挠其他人同样享用土地。因此，正义不尤

许占有土地，否则其他人就只有得到占有者的同意才能生活在大地上。没有

土地的人甚至被人家以权利为理由从土地上赶走……妄谈现有的这种财产

权利合法，从来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谁要这样想，那就不妨看一看历史。最

初的文契是用剑写成，而不是用笔写成的。公证人不是律师而是兵士；捶楚

就是付通用货币；印记用血而不是用蜡。以这些为根据而产生的要求是否有

２８１ 卡 · 马 克 思



效力呢？未必。如果没有效力，那末此后的占有人，占着用这种方式取得的

地产的人，还有什么权利可言呢？难道在先前没有所谓权利的地方通过买卖

和世代授受就能生出权利来吗？…… 既然一次授受不能造成权利，那末多

次授受就能做到吗？…… 这种没有效力的无理要求根据什么标准每年都取

得这种效力呢？…… 整个人类对地球表面都有权利，这个权利仍然有效，不

管各种各样的文契、习惯和法律如何。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能使大地成为私

有财产的方法…… 我们的立法每天都在否认大地主所有制。怎样才能开凿

水道，铺设铁路或大道呢？我们并不拘泥，需要多少英亩土地就占多少英亩。

我们并不等任何人同意后才这样做…… 现在需要进行的变革无非是变革

土地的占有者…… 土地不应当是个别人的财产，而应当属于大团体——社

会。务农的人不应当向个人占有者租佃地块，而应当向国家租用。不应当向

约翰爵士或公爵的代理人交地租，而应当把地租交给社会的代理人或下级代

理人。地产管理人应当从私人的职员变成社会的公仆，而租佃制度则应当成

为单纯的使用土地…… 已经发展到极端程度的独占土地的无理要求，造成

了土地占有者的专制。”１４９

由此可见，甚至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

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

决不是英国的地主－篡夺者；而“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

要求，也就同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１６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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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英国的工人运动
１５０

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１８１５年起，欧洲列强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ｓｔａ

ｔｕｓｑｕｏ〔现状〕遭到破坏。但是列强中的任何两国发生任何战争都

有打破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的危险。因此，西方列强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

俄国在东方进行的掠夺，而且从来不向它要求任何代价，只要求

它找出某种借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借口也好，好使它们能够继

续中立，不致于非去阻挡俄国侵略不可。俄国一直受到夸奖，都

说它的“神圣君王”宽宏大量，不仅仁慈地愿意来掩盖西方各国

当局的那种不可掩盖的、可耻的卑屈行为，而且对土耳其很宽大，

没有把它一口吞完，而是一块一块地吞吃。这样一来，俄国外交

就有了西方的国家活动家们的胆怯心理作为依靠，而它的外交术

也逐渐成了一种公式，以致于对照着过去的记录就可以几乎丝毫

不差地察知当前谈判的经过。

俄国的新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点，在苏丹①最近向君士坦

丁堡总主教发出了一项敕令，凡有关宗教的一切都作了比沙皇所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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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还要多的让步以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绥靖希腊”
１５１
是

否就是进行干涉的重大借口呢？当年，德·维莱尔先生为了消除

苏丹①的顾虑并证明列强的善意，曾提议“盟国首先签订一项条

约，以保证奥斯曼帝国维持其现状”，这个提议遭到了俄国驻巴黎

的大使②最坚决的反对。俄国大使声称：

“俄国对土耳其政府是宽宏大量的，对自己的盟国的愿望是无限尊重的，

但是，它不得不保留它独有的解决自己与土耳其御前会议的分歧的权利；向

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伤及圣上的感情，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

这些权利赖以产生的原则，更不用说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１５２

现在，俄国要求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并否认土耳其有

权把这个步骤看做是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

１８２７年，俄国曾要求允许它“以三强的名义占领莫尔达维亚

和瓦拉几亚”。

１８２８年４月２日，俄皇在宣战书中声明：

“我的同盟者会看到我时刻准备和他们同心协力地履行伦敦条约１５３，会

看到我非常想帮助他们完成我们的宗教和全人类的神圣感情使我们关怀的

那项工作；他们会看到我时刻准备纯粹为了使７月６日的条约更快地得到履

行而利用我的地位。”

１８２９年１０月１日俄国的宣言宣称：

“俄国一向就没有任何侵略思想和任何扩张意图。”

同时，俄国驻巴黎大使却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当帝国当局讨论以武力对付土耳其政府的时机是否来到这一问题时，

大概某些人曾对这一步骤的迫切必要性有所怀疑，这些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

５８１俄国对土耳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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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不久前用那种可怕的暴力手段推行的血腥改革的后果是考虑不够的。

皇上研究了土耳其的制度，他发现这一制废显露出一种它过去未曾有过

的体力组织和精神组织的萌芽。如果说苏丹在现在，在他刚刚为实现新的改

革和改良计划打基础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向我们进行更坚决更有组织的反

抗，那末，如果他有了时间来巩固这种基础，对我们就更可怕了。既然形势

已成这样，那我们应当引以为幸的就是还来得及在危险性增大以前转入进

攻。任何迟延都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并给我们造成我们不会遇到的重大

困难。”

现在，俄国是想先采取侵略步骤，然后才谈论它。１８２９年，利

文公爵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我们将只限于一般的提法，因为任何关于这个如此微妙的问题的具体

报道都可能造成实际的危险。如果我们要同我们的同盟国一道商讨同土耳其

政府签订的条约的条文，那也只有在他们自以为使我们作出了无可挽回的牺

牲的时候才能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和约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阵营内签订，只

有在和约缔结后才能让欧洲知道和约的条款。到那时要反对已经晚了，欧洲

也只好忍一口气承认它已经无法阻挡的局面。”

我在，俄国有几个月一直用种种借口迟迟不采取断然行动，以

保持一种俄国可以接受而对土耳其则有致命危险的非战非和的局

面。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时期内，俄国也正是这样做的。波茨措

－迪－博尔哥曾就这一点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四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

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一个多事

的月份。”

虽然沙皇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而且现在还以武力威逼它

做出最屈辱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大肆宣扬他对“苏丹阿卜杜－麦吉

德的友谊”，和他对“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关怀。沙皇把“责任”推到

苏丹身上，说苏丹违抗他的“公正要求”，说苏丹不断“伤害他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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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和他的感情”，拒绝他的“照会”，拒绝他的“保护权”。

１８２８年，查理十世曾问过波茨措－迪－博尔哥是什么原因使

俄军在那年的战役中失利，波茨措－迪－博尔哥回答说，是因为俄

皇不愿意在不到非常必要的时候就进行ａｌ’ｏｕｔｒａｎｃｅ〔决死〕战争，

俄皇希望苏丹能抓住他表示宽大的机会，但是这种试验未能成功。

在俄国同土耳其政府发生目前这场冲突以前不久，俄国曾试

图在政治流亡者问题上组成大陆列强的大联合来反对英国；当这

一试图不成功时，它便极力复活同英国的同盟来反对法国。同样，

在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年期间，俄国曾经用普鲁士的“野心勃勃的计划”

来威吓奥地利，同时又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普鲁士并助长其野心，以

便使普鲁士起到抗衡奥地利的作用。俄国在它现在的周知照会１５４

中把波拿巴说成是贪图圣地而破坏和平的唯一祸首。在１８２６—

１８２８年时期，俄国曾经由波茨措－迪－博尔哥出面证明：

“笼罩欧洲的惊惶不安应该归罪于梅特涅公爵的阴谋”，并且，俄国极力

“向威灵顿公爵本人示意，说他对维也纳当局的关注可能损害他对所有其他

各国当局的影响，并且会造成这样一个转折：谋求法国同大不列颠协议的就

不是俄国，而是早先为了靠拢维也纳当局而拒绝同法国结盟的大不列颠自己

了。”

现在，俄国如果让步，就会大大贬低自己。它在１８２８年第一

次战役失败以后的处境也正是这样。当时俄国的主要目的何在呢？

我们让它自己的外交官来说吧：

“为了取得顺利进行谈判所必需的那种优势，第二次战役是必要的。在进

行这次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做到能够迅速而有力地迫使对方接受我们的条件

…… 陛下在掌握较大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将只限于提出较小的要求。在

我看来，达到这样的优势，应当成为我们的全部努力所追求的目的。这种优

势现在已成为我们应当在全世界面前保存和保持的那种政治存在的条件。”

７８１俄国对土耳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



但是，难道俄国不怕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吗？当然是怕的。

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公布的有关俄国用以瓦解法英同盟的手

段的秘密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

“如果爆发了法国和英国联合参加的战争，俄国就丝毫没有取胜的希望，

除非使这个同盟瓦解，或者，至少使英国同意当大陆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

中立。”

问题是俄国是否相信英国和法国将联合行动？让我们再看一

看波茨措－迪－博尔哥的报告吧：

“自从那种认为土耳其帝国要灭亡的想法不再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

起，英国政府就不怎么敢冒大战的危险来使苏丹不同意作某些让步，特别是

在下一个战役开始之前，一切尚不明确的那个时候。这些情由使我们有根据

设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大不列会公开同我们决裂。它只会建议土耳其

政府求和，并且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尽力之所及帮土耳其政府的忙。如果苏

丹拒绝，或者我们坚持己见，英国也不致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

至于涅谢尔罗迭对那位曾在１８２８年当大臣和１８５３年当大臣

的“善良的”阿伯丁的看法，可以从利文公爵如下一段报告中看出：

“阿伯丁勋爵在和我会晤时再一次向我担保说，英国从未打算同俄国发

生争执。他担心圣彼得堡对英国内阁的立场并不完全了解。他本人的处境很

微妙。舆论总想向俄国大肆进攻。而不列颠政府又不能经常向舆论挑战。而

且在那些与民族偏见密切关联着的问题上挑动舆论是很危险的。但是，另一

方面，俄国可以完全信任同这些偏见作斗争的英国内阁的友好态度。”

如果说涅谢尔罗迭先生的６月１１日的照会有什么值得惊奇

的地方，那末，值得惊奇的并不是“无耻之极地混合了为事实驳倒

的声明和被词藻掩饰的威胁”，而是欧洲对俄国外交照会第一次采

取这种态度：西方世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敬畏和颂扬，而是为过去

感到羞愧，并且轻蔑地嘲笑了这种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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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野蛮无耻之极地堆在一起的东西。但涅谢尔罗迭的周知照会

和６月１６日的“紧急最后通牒”仍然丝毫不亚于波茨措－迪－博

尔哥和利文公爵的备受赞扬的杰作。而那时涅谢尔罗迭伯爵也和

现在一样，是俄国外交的首领。

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位研究熊的波斯自然科学家，其中一位从

未见过这种动物，就问道：这种动物是下崽呢还是产蛋呢？另一位

比较熟悉些的回答说：“这种动物什么事都能做”。俄国熊无疑也是

什么事都能做，特别是当它知道它要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些野兽什

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

我想ｅｎ 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提一提俄国最近在丹麦国王咨文以

１１９票对２８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这件事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请看

下面一段话：

“联合议会根据１８４９年６月５日宪法第四条，同意按照国王１８５３年６

月１３日再次提出的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４日的王位继承咨文，在整个丹麦王国执

行国王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诏令。”

工人的罢工和联合正以飞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生和扩展

着。我现在有以下各地工人罢工的报告书：斯托克波尔特各行各业

工厂工人的罢工；曼彻斯特铁工、纺工、织工等等的罢工；基台尔明

斯特织毯工人的罢工；布利斯托尔附近林格伍德各煤矿矿工的罢

工；布莱克本和达尔温织工的罢工；波士顿红木细工工人的罢工；

波尔顿及其近郊的漂白工、砑光工、染色工和机械织布工的罢工；

班斯里织工的罢工；斯比脱菲尔兹丝织业工人的罢工；诺定昂花边

编织业工人的罢工；北明翰区及许多其他地方各行各业工人的罢

工。每班邮递都会带来罢工的新闻。停工带有传染性。每一次大

罢工，如斯托克波尔特和利物浦等地的罢工，都必然产生一连串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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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罢工，因为大部分工人若不向王国其他各地的工人伙伴请求

支援，就不能胜利地反抗厂主，而其他各地的工人为了援助自己的

同行，就要求提高工资。此外，对于每一个地区来说，不同意恶劣条

件，以免自己的工人伙伴在斗争中孤立，已成为有关荣誉的事情和

共同的利益。所以，一个地方的罢工就会得到最远地区的罢工的响

应。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提高工资只不过是意味着要求处理厂主的

旧有欠债问题而已。在斯托克波尔特大罢工时就是这样。

１８４８年１月，斯托克波尔特的工厂主把各种工人的工资普遍

降低１０％。工人们同意了这种降低，条件是一当情况好转就恢复

这１０％。因此，１８５３年３月初工人们向厂主们提起他们所答应的

１０％的增加额。他们同企业主们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宣布罢工，参

加这次罢工的有３万多人。在大多数场合下，工厂工人都明确地声

明说：国家，特别是他们的厂主在繁荣时获得的收入，他们有权享

有一份。

现在罢工的特点是：罢工先在下层不熟练（非工厂）工人，即现

在直接受人口外流影响的工人中开始，换言之，是在各种普通工匠

中开始，然后才把大不列颠各大工业中心的工厂无产阶级卷进来。

以前的罢工正相反，总是先在工厂工人上层，即在机械工人、纺纱

工人等等之中开始，然后再扩大到这个巨大的工人群的下层，最后

才把工场工人卷进来。这个特点完全是由于人口外流的影响而产

生的。

有这样一种慈善家，甚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对“工人

本身”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种能

保证固定平均工资额的方法。由于具有各种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

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这类平均额——这一点且不去说它。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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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观点，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

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

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

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

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为

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

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

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

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

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

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

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

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

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

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曾

是中世纪市镇的来源，而中世纪的市镇又是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

的摇篮。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目前工人的斗争对英国宪章运

动可能具有的意义①。我的预测业已被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

斯再度掀起的运动于头两个星期获得的成果所证实。大家知道，第

一次露天群众大会原定在黑石山脊举行。在上月１９日，郎卡郡和

约克郡宪章派的地方小组的代表到了那里，并成立了代表会议。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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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斯特·琼斯提出的要求实行宪章的请愿书，以及以这两个郡召

开的会议的名义提出的请愿书，都得到一致的赞同。会议决定委托

那位同意转达宪章派的一切请愿书的南威克的议员阿普斯利·佩

拉特先生呈递郎卡郡和约克郡的这份请愿书。至于群众大会，当时

就连最乐观的人都认为开不成了，因为天气太坏，雷声越来越大，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起初只有少数一些人爬上山丘，但很快就有更

多的人群出现，从高处向周围的溪谷望去，在透过密密层层的雨帘

所能看到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条条蜿蜒如带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沿

着附近村落的大小道路伸展过来。到原定的开会时刻到来的时候，

已经有３０００多人集合在这座离开村镇很远的山丘上，而且在发言

人长时间的讲话过程中，尽管大雨如注，与会者仍然一直在原地坚

持到最后。

爱德华·胡桑先生提出的决议案指出：“压在英国工人阶级身

上的社会重担是阶级立法的产物，接受人民宪章是对付这种阶级

立法的唯一办法”。这个决议案得到宪章派执行委员会１５５委员盖米

季先生和厄内斯特·琼斯先生的支持。现在让我从这两位发言人

的讲话中摘录几段。

盖米季先生说：

“决议案认为人民身荷重担的原因在于阶级立法。我想任何一个注意事

件进程的人都不会反驳这种意见。所谓众议院，对于群众的一切申诉一直充

耳不闻；而当人民大声申述自己的灾难时，从那些冒充国民代表的人们那里

得到的无非是嘲笑和愚弄；即使人民的呼声偶尔例外地在议院得到反应，也

势必被我们那些占多数的强盗般的阶级立法者的起哄声所湮没。（热烈鼓掌）

下院不但拒绝满足人民群众的公正要求，而且甚至还拒绝调查他们的社会状

况。诸位一定还记得，前不久斯雷尼先生曾向议院提议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

调查人民的生活情况并拟定救济办法，但是议院竟坚决回避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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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述提案提出时，仅有２６名议员在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议院会议改期。

（高喊声：“真可耻，真可耻！”）当这一提案再次提出时，斯雷尼先生不但没有

取得任何成就，而且，据发言人（盖米季先生）的记忆，６５６名可尊敬的绅士中

仅有１９名在场的议员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我给你们谈一谈人民的

实际状况，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的理由是再充分

不过的了。经济学家们确定，我国每年的产值估计为８２０００万英镑。假定联合

王国的工人家庭有５００万户，每户的平均收入每周为１５先令，其实这个数目

我觉得比实际收入高得多（呼喊声：“太高了！”），但我们还是把平均数定为

１５先令，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工人们从他们的巨额年产值中仅取得很少的一

部分，即１９５００万英镑（呼喊声：“真可耻！”），而其余的全部装入寄生的大地

主、高利贷者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腰包…… 还用得着证明这些人就是掠夺

者吗？最可恶的盗贼并不是那些囚禁在我们监狱里的人；最大最狡猾的盗贼

是那些借助于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掠夺人民的人，这种大掠夺就是国内所

发生的一切小掠夺的真正原因……”１５６

盖米季先生接着分析了下院的成分，他指出，如果注意到这个

议院的议员们是属于哪些阶级和代表哪些阶级，就决不会想到在

他们和千百万劳动者中间还会有某种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谅解。发

言人最后说，人民应热认清自己的社会权利。

厄内斯特·琼斯先生说道：

“今天我们的要求是使我们的宪章成为法律。（热烈鼓掌）我号召你们回

到伟大运动的行列中来，因为我深信，时机已经成熟，胜利现在就靠你们，所

以我热烈地希望你们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时机。现在，工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

使你们暂时有了力量，但你们将来如何却要看你们怎样利用这种力量。如果

你们利用这种力量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目前的需要，那末，现在的情况一旦改

变，你们就会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你们利用自己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巩固现

在的地位，而且也为了保证将来，那你们就会战胜所有的敌人。工商业复苏和

人口外流固然是你们力量的源泉，但这种力量必然会随着商业复苏和居民外

迁的中止而消失的，所以你们现在如果不为自己作打算的话，那就会陷入比

任何时期都更加糟糕的奴隶地位。（呼喊声：“对，对！”）而且，现在使你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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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那些因素，很快就会变成使你们力量削弱的原因。使劳动力数量减少

的那种人口外流现象很快就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量……

 停滞局面会到来的，请问，你们应付这个局面的准备怎么样？你们参加了工

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的光荣运动，并且实际上在这方面取得了某

些成果。但是请注意：这些成果你们并不是通过议会得到的！请注意企业主们

的这样一种阴谋：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叫他们高兴高兴，但法律却一条也不

能给他们！不能让议会通过工资法，但可以在工厂里实行议会的某些要求。

（呼喊声：“注意！”）于是雇佣奴隶会说：我们用不着靠什么政治组织来争取十

小时工作日法案或调整工资的法律。我们用不着通过议会，而是依靠自己达

到自己的要求。是的，但你们能否不通过议会把争得的东西保持下来呢？是什

么原因使你们得到胜利呢？是工商业复苏。是什么原因会使你们失掉胜利的

果实呢？是工商业停滞。你们的厂主们晓得这一点。所以他们才缩短你们的

工作日，增加你们的工资，或者把他们扣留的那部分工资发还你们，他们所以

这样做，是想叫你们不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来实行这些措施。（鼓掌）他们

缩短工作日，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减少他们工厂的生产；他

们增加你们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根本不给你们当

中成千的人发任何工资。与此同时，他们，特别是中央各郡的工厂主们，还对

你们说：即使那些于他们不利的法律能够通过，也只不过是迫使他们寻找其

他掠夺你们的手段而已，——这就是他们的真意。这么说，第一，你们不可能

获得你们所需要的法律，因为你们没有人民议会；第二，即使这些法律能够通

过，工厂主们也会像他们自己断言的那样，还是要回避实行这些法律。（高喊

声：“对！”）那末我就要问，你们对将来怎么办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呢？你们对

自己现有的巨大力量利用得怎样呢？因为，如果你们不在现在就做好准备，那

就会变得毫无力量，就会失去所争得的一切。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就是要向

你们说明如何才能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成果。有些人认为宪章派的组织会妨碍

工人运动。天晓得！只有宪章派的组织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胜利…… 一个

工人如果不能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那他就不能离开企业主。但工人如果不

掌握土地、信贷和机器等劳动资料，那他就不能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工人如

果不消灭土地、货币、商业等等的垄断，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劳动资料的；而

要做到这一点，不掌握国家政权是不行的。为什么你们要力争十小时工作日

的法律呢？如果不需要用政权来保证工人的自由那又何必进入议会呢？为什

４９１ 卡 · 马 克 思



么不把自己的活动立即转向工厂呢？这是因为，你们知道，感觉到，并以自己

的全部行动默默地证实：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取得社会解放。（热烈鼓掌）所

以，我现在请你们重视政权的基础，即重视普选权，重视宪章。（掌声如雷）

……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等危机到来，千百万人自动同我们联合起来

呢？’——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运动不是危急感和一时的激动所产生的运动，而

是建筑在稳固的信念和精神力量上面的运动。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指靠感情的

冲动，而是遵循理智的呼声。所以我们号召你们把我们的组织恢复起来，以便

使你们不受自发势力的支配，不受这种自发势力的任意摆布。商业停滞会再

一次引起大陆上的革命，所以必须矗起宪章运动的牢靠灯塔，让它在暴风雨

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照亮道路。总之，我们今天宣布恢复我们的运动；

同时，为了获得正式的承认，我们选择向议会请愿的方式——这倒不是我们

指望议会会接受我们的请愿书，而是因为我们要用这种方式作最适当的传声

筒，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死而复活了。那些在不久以前曾宣布我们已死的人们，

现在将不得不接受宣布我们复活的荣幸了，我们的请愿书就是宣告我们再生

的证明书。”（掌声如雷）１５７

胡桑的决议案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在这次集会以及在这个

星期内举行的后几次集会上，都一致而且热烈地通过了。

在黑石山脊的集会上，厄内斯特·琼斯还宣布了７年前在这

个地方召开的宪章派大会１５８的主席——工人本杰明·腊斯顿的逝

世。琼斯提议把腊斯顿的葬仪变成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把这次葬

仪同西莱丁的宪章派大会结合起来，以利于宪章被接受。他说，这

样做是安葬已故的老战士的最好的方法。必须指出，在英国的民主

运动史上还从未有一次游行示威像上个星期日在西莱丁举行的恢

复宪章运动大会和本杰明·腊斯顿的葬仪那样声势浩大；在哈里

法克斯集会的人有２０万以上，——这种情况甚至在运动的最盛期

也是没有过的。我奉劝那些仅仅根据英国社会的那种死气沉沉的

易患中风的外表来判断这个社会的人们，到这样的工人集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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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看一看那种负有摧毁这个社会的使命的力量。

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的初步交锋中取得了胜利：斯坦利勋爵

关于延期采取立法措施的提案被１８４票的多数所否决。紧急事务

使我不得不把我对这次投票的评述先放一放。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１９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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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

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１５９

１８５３年７月５日星期二于伦敦

６月２４日，信使把列施德－帕沙拒绝俄国的紧急最后通牒的

通知送达彼得堡，三天以后，哥尔查科夫公爵接到了特派信使送来

的命令：强渡普鲁特河，并占领多瑙河各公国。

奥地利当局特派居莱伯爵去谒见沙皇；他无疑是要警告

沙皇，要他注意任何全欧洲性的战争都孕育着革命的危险。

至于俄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能作怎样的答复，可以根据它在１８２９

年对同一个国家的类似说法所作的答复作出判断。下面就是这个

答复的内容：

“据此，奥地利当局再一次列举了各种理由来说明骚动十分可虑，根据它

的看法和它所掌握的情报，这种骚动决不是仅仅在一个国家里蔓延着；同时，

它还列举了革命密谋近来取得的成就。这些担心在弗兰茨国王的信中〈给尼

古拉的〉反映得特别明显。我们决不想否认奥地利向我们指出的危险。由于土

耳其政府在外国的影响下所作的抗拒带有执拗的性质，致使目前的危机迟迟

不能结束（这违反我们的意图和愿望），甚至迫使我们作出加倍的努力并且准

备去作新的牺牲，因此，俄国不得不比任何时候都要关心直接关系到它的荣

誉和它的臣民的福利的一切利益。这样一来，俄国本来可以用来对付欧洲其

他部分的革命暴乱的手段，现时迫于必要将受到牵制。因此，奥地利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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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比其他强国更关心缔结和约，但是未来的和约对我皇必须崇敬，对我皇

之帝国必须有利。如果要我们签字的条约不具备这种性质，那末俄国的政治

声望和影响将受到致命打击；俄国将丧失它作为强国的威信，而且，它在不可

预知的情况下应对友好同盟国家所作的道义支持也可能变得没有力量，收不

到效果。”（涅谢尔罗迭伯爵于１８２９年２月１２日从圣彼得堡寄给塔提舍夫先

生的秘密信。）１６０

据上星期六的“新闻报”报道，沙皇对英国，特别是对阿伯丁勋

爵的行为异常恼怒，特指示布隆诺夫先生不要再同这个“善良的”

老头子保持任何关系，只同外交大臣作官方的交往。

奥地利银行巨头的机关报——维也纳的“劳埃德氏报”１６１极力

鼓吹奥地利联合英法来对付俄国的侵略政策。

诸君大概还记得，联合内阁在４月１４日表决废除广告税的建

议时曾遭到失败①。７月１日，联合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又遭到了两

次失败，就在这一天，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广告税由１先令６辨士

降为６辨士，并扩大范围，使广告税适用于所有书刊和其他出版物

上刊登的广告。建议取消现有一切广告税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

提出的修正案以１０９票对９９票被否决。在这以后，当格莱斯顿先

生的拥护者认为已经取得胜利，纷纷离开议院去出席宴会或宫廷

舞会的时候，布莱特先生起来发了言，他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演

说，反对征收知识税，特别是反对征收印花税和广告税。我从他的

发言中引用几段诸君可能感到兴趣的话。

“他〈布莱特先生〉说，他手里现在拿着一份篇幅大小同伦敦的任何一家

没有附刊的日报相同的报纸，他认为，这份报纸一点也不比在伦敦出版的任

何报纸差。这份报纸的铅字比任何伦敦的日报都要讲究。纸张是上好的，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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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报纸的一切要求。就印刷来说，未必有比它更好的了。它的材料比伦敦任

何一家同样开本的日报都充实。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登满了广告。在这一

号上登载的有：一篇关于美国美术协会的研究成果的长篇文章，一篇综合论

述欧洲各种最近事件的社论，一篇关于渔场问题的辩论的社论，另外还有一

篇他完全赞同的社论，这篇社论证明，社交宴会是社会的灾难。（座上喊声：

“对，对！”笑声）他过去也曾看到过一些从风格的角度来看写得较好的文章，

但是语调比这更贴切更有益的文章他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此外，该报还

载有以下一些文章：‘欧游归来三日记’、‘“亚洲号”轮船的到来’以及一篇欧

洲新闻简述。从大不列颠收到的是一篇详细分析高贵的绅士①提出的预算的

文章。这个预算的某些部分得到赞同，其他的部分没有得到赞同，而牵涉到曼

彻斯特学派的论点的部分则完全没有得到赞同１６２。（笑声）此外，还有关于斯

托女士访问爱丁堡的报道，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关于裁缝的困难处境的长

文，几篇来自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大陆国家的通讯，还有一篇文章专谈阿思隆

的选举和女王陛下的法律顾问官被整整１８９票选入议会的事情——这件事

对美国读者来说是非常有趣的！然后还有几栏简讯和一些非常周详的说明贸

易和市场情况的表格。该报不断地反对酗酒和奴隶制度，他［布莱特］敢说：目

前在伦敦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报纸了。这个报纸的名称就是‘纽约论坛报’；

每天早上，它准时地出现在每一个愿意花费１辨士买它的纽约工人的饭桌

上。（座上喊声：“注意，注意！”）发言人要向政府提出下列的问题：为什么，为

了什么有益的目的和为了什么财政的理由要使伦敦的工人付５辨士才能买

一份晨报，而他在纽约的直接竞赛者只要１辨士就能买一份报呢？我们正在

全世界的面前同美国公开进行竞赛；但是，如果我国工人被迫根本不看报，要

看就得花５辨士买一份，再不就是上小酒馆里去看，而美国的每一个工人只

花１辨士就能买一份报，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谈得上两国工人在平等原则上

的竞赛吗？同样也很难说，根本不看价目表的英国商人能够像每天都能利用

这种好处的商人那样顺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座上喊声：“对，对！”）…… 

如果财政大臣要反对的话，那末发言人就要直截了当和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提出反对是因为自己内心里害怕出版自由；高贵的绅士曾说有财政困难，发

９９１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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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说，这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唯恐人民有出版自由和比

较广泛的政治情报来源。（座上喊声：“对！”）而死死抓住６辨士的广告税不放，硬

说这一项税收为补充印花税所必需，只不过是因为害怕出版自由而已。”

接着克罗弗德先生建议用０辨士这个数字代替６辨士的数

字。科布顿先生支持这个建议；并且针对格莱斯顿先生所说的广

告税不会严重地影响报纸以低廉价格发行的话，提醒格莱斯顿先

生注意霍拉斯·格里利对１８５１年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所说的

话。

“格里利先生当时是大展览会的特派员之一，是他的尊敬的朋友布莱特

先生刚才引用的那份报纸的所有人。格里利在回答如果在美国实行广告税将

会产生什么后果的问题时曾说：这项税收将置美国的新报纸于死地。”

于是约翰·罗素勋爵起来发言，他用相当生气的语调说，在

这么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企图取消已经通过的决定，这未必是诚

实的做法。显然，约翰勋爵忘记了：正是在这个关于广告税的问

题上，他的同僚们曾经被总共只有４０票的多数击败，而现在也只

得到１０票的多数。尽管约翰勋爵就“宪制”严格性说了一番训词，

格莱斯顿关于每个广告征税６辨士的建议仍然以６８票对６３票被

否决，克罗弗德先生的修正案则以７０票对６１票被通过。迪斯累

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表决时是同曼彻斯特学派站在一起的。

看来下院好像是特别强调问题重要和内容丰富似的，它所进

行的关于印度的辩论拖得特别长，扯得特别广泛，虽然这些辩论

说不上有什么深刻性和重大意义。表决情况（这次表决使内阁以

３２２票对１４２票得到了多数）同辩论情况形成了一个对照。辩论给

内阁带来的只是满路荆棘，查理·伍德爵士就扮演了被官方放出

来吞食掉这些荆棘的驴子的角色。而表决的结果却是一束玫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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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查理·伍德爵士则被宣布为摩 第二。正是那些根据自己的

理由驳斥过内阁的草案的人，投了赞成票使它通过了。在法案的

支持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从实质上为这个法案辩护；相反，他

们都为自己支持这个法案作辩护：一部分人的理由是，这个法案

毕竟是方向正确的措施中的小小的一部分，另一些人的理由是，这

个法案根本不是措施。前者说，他们将在全院委员会里对法案作

修改，而后者说：他们将去掉它的所有假改革的装饰。

内阁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托利党反对派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散了，而其余的相当一部分托利党人则在赫里斯和英格利斯的

率领下投到了阿伯丁营垒里去；至于反对法案的１４２票，其中有

１００票属于迪斯累里派，４２票属于得到某些抱不满情绪的爱尔兰

人和某些“野人”支持的曼彻斯特学派。反对派内的反对派又一

次挽救了内阁。

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之一哈利戴先生，在回答调查委员会的问

题时说：

“在印度居民看来，特许状赋予东印度公司２０年租借权这个事实，就等

于把他们自己租出去了。”

至少，这一次特许状的效力没有恢复到一定时期，因此可以

根据议会的愿望随时予以废除。这样一来，一直处在世袭租借人

这个稳固地位的东印度公司，势必下降到没有租期保障的租借人

［ｔｅｎａｎｔ ａｔ ｗｉｌｌ］这个不稳定的地位。印度的居民从这里只能得

到好处。关于印度的管理问题，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终于被联

合内阁搁置了起来。而下院则又一次地暴露了自己的可怜相：它

在同一次表决中既表明了自己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项法律，又表示

出自己不愿意把制定法律的事情拖延下去。

１０２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起，世界上就充满了大量有些是出色的，

有些是胡说八道的学术著作，一齐来研究这个题目：谁应当被赋

予政府的权力？但是，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一个统治民族

（它统治着另一个拥有１５６００万人口和１３６８１１３平方英里的民族）

的贤明立法者的议会，在它的庄严和公开的会议上想来解决这样

一个不平常的问题：在这些贤明的立法者中间是谁执掌管理

１５０００万人口的异民族的实际权力？在不列颠的贤人议会中，并没

有出现能解决这一难题的奥狄浦斯。所有的辩论都是围绕着这个

问题进行的，但是，进行了表决之后，关于印度的管理问题仍然

是一笔胡涂账。

印度的财政连年亏空；它的军费负担过重，而公共工程方面

的支出却等于零；在那里实行着可恶的苛捐杂税制度，司法和法

律也同样可恶。以上这五点可以说就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上的五

个主要章节。所有这一切，在１８５３年的辩论中都被肯定了，完全

没有争论，同１８３３年的辩论、１８１３年的辩论、甚至所有过去关于

印度问题的辩论的情况一样。唯一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哪一个

政党应当对这一切负责。

不错，在印度设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总督。但是这个总督也是

由设在英国的管理机关［ｈｏｍ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来管理的。那末，又

是谁代表着这个管理机关呢？是督察委员会主席这个普通头衔掩

盖下的印度事务大臣呢，还是东印度公司的２４位董事？在印度教

的庙宇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而在管理印度的庙

宇的门口，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东西，只不过不

是神罢了。

如果暂且不谈总督，那末我们提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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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管理制度的问题——这是英国人惯用的形式。内阁和议院一

个用法案一个用表决表明了，它们是非常坚持这种二元论的。

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公司征服了印度来搜刮钱财，当这个公司

开始把自己的海外商馆网扩大到整个帝国范围的时候，当它同荷

兰和法国的私商之间的竞争开始具有国家与国家竞争的性质的时

候，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当然就开始干涉起来，于是，管

理印度的双重制度，即使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但实际上已经产

生了。１７８４年的皮特法令规定同东印度公司妥协，使它受督察委

员会监督，同时又使督察委员会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物，这个法

案从手续上和事实上批准、确认并且整顿了这个自发产生的双重

管理制度。

１８３３年的法令加强了督察委员会，把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变成

了纯粹的债权人——东印度进项抵押券的持有者，并且命令东印

度公司卖光自己的商品储备，停止了公司的商业活动，另外，鉴于

公司仍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继续存在，就把它改组为纯粹的王

室代办，总之，这个法令对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东印度公司自己对东

印度王公惯用的手法：取代以后，暂时仍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

自１８３３年到现在，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在被允许的范

围内存在。由此可见，一方面，完全摆脱这个公司看来并不困难，而

另一方面，无论英国是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义统治印度，还是用传

统的挂名公司的招牌统治印度，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看起来，全部

问题似乎只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形式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完全

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必须看到：设在坎楠路的政府机关即督察委员会，像一般

人认为设在莱登霍尔街的东印度公司本身一样，也是一个虚设的

３０２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机构。督察委员会的委员们虚有其名，最高权力属于委员会主席。

主席本身虽然是帝国内阁的独立成员，但仍然不过是二等角色。据

说在印度一般人有这样的看法：派不了用场的人最好是让他当法

官，用这种办法把他打发走。在大不列颠，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以

后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插它的某一个第十等“国家活动家”的话，最

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当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大莫卧儿的继承人

——ｔｅｓｔｅ Ｃａｒｏｌｏ Ｗｏｏｄ〔查理·伍德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

从法律字面上来看，督察委员会，事实上也就是该委员会的主

席，

“有全权来领导、监督和检查东印度公司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印度领地的

管理及领地收入的一切法令、业务和事务”。

公司董事不准

“在没有得到督察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出任何命令、指示、报告、公函

以及任何涉及印度或印度的管理的通讯”。

公司董事必须

“在督察委员会发出指令之日起的两星期内，拟好一切有关问题的指

示和命令，或者是根据委员会的委任，转发委员会的有关印度事务的命令”。

督察委员会有全权检查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一切信件和所有发

往印度和来自印度的报告，并检查它们的公文处理情况。最后，董

事会任命一个机密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副主席和一名最有资格

的董事组成，他们必须宣誓保密，督察委员会主席可以通过他们把

他个人关于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指令发往印度；这个委员会所

起的只是普通联络站的作用。关于同阿富汗和缅甸作战和侵占信

德的命令，就是通过这个机密委员会转发出去的，而董事会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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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所知道的并不比广大公众和议会多。因此，督察委员会的主席

看起来一直就好像是一个真正的大莫卧儿，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为

非作恶的无限权力，例如，策动耗费极大的战争，而且每一次都是

用毫无责任的董事会的招牌做掩护。但是另一方面，董事会也并不

是没有实际权力。由于在行政措施方面通常是由董事会负责，由于

它是一个比督察委员会更固定和稳定的机构，有传统的活动方式，

了解具体情况，因此，一切日常的内部行政事务自然都归它处理。

它经过国王批准任命印度的最高当局——总督及其参事，此外，它

还拥有罢免高级官员，甚至罢免总督的无限权力，例如在罗伯特·

皮尔爵士时期，董事会就曾经这样对付过埃伦伯勒勋爵。然而这还

不是董事们的最主要的特权。他们的年薪一共只有３００英镑，但是

实际上他们是靠卖官鬻爵得到收入，他们可以保荐所有的文职和

军职人员，印度总督和各管区的省督都必须从这些被保荐的人中

间挑选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因为印度居民是禁止担任这些官职的。

在确定一年的出缺数字后，这一数字就被分成２８等份，其中有两

份给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两份给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其余每个

董事各得一份。每份卖缺所得的收入，每年不下１４０００英镑。

坎伯尔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任命似乎都成了个人的私有财

产，因为这些任命都是在董事之间进行分配的，董事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分

得的那一分。”１６３

因此，十分清楚，整个印度的高级行政机关都要按照董事会的

精神行事，它的代表都是阿迪斯康和海利贝里学校的学生，都是靠

着董事的提携而被任命的。同样十分清楚，这个年年把总值达４０

万英镑的职位在大不列颠上等阶级中进行分配的董事会，不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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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阶级所操纵的舆论的严重攻击，甚至根本不会受到攻击。至

于董事会的精神是什么样的，我将在下一篇关于印度现状的文章

中说明。现在只谈一点，即在这次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时，马考莱

先生曾经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为董事会辩护，说什么董事会即使有

心作恶也没有力量去做；例如，所有的改进办法都是自己做事自己

担的省督们不顾它的反对并且同它作斗争之后实施的。通过这样

的途径，禁止了撒提１６４的风俗，废除了可恶的过境税，准许了东印

度的出版自由。

所以，督察委员会主席是以董事会为掩护把印度拖入耗费巨

大的战争，而董事会则以督察委员会为掩护败坏印度的行政机关。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这个畸形管理机关的结构，就会

发现在它的基础中还有一种比督察委员会和董事会再强大的第三

种力量，这种力量更没有责任，更不容易看出，更不容易受到舆论

的监督。可以更换的督察委员会主席靠这个位于坎楠路的机关中

的固定的官员们办事，而在这些官员们看来，印度并不在印度，而

是在莱登霍尔街。那末谁是莱登霍尔街的主宰呢？

２０００位上年纪的女士和有气无力的绅士（他们掌握着印度的

股票，他们关心印度仅仅是因为可以按期从印度的收入中得到红

利）选出２４名董事，这些董事唯一的美德就是他们是１０００英镑股

票的持有者。商人、银行家和各种公司的董事都千方百计想钻进董

事会，以便更好地安排私人的事业。

布莱特先生说：“伦敦西蒂区有一个银行家在东印度公司拥有３００票，在

选举董事时，他的话几乎是绝对的法律。”

因此，董事会不过是英国金融巨头的从属机关。用这种方法选

出来的董事会，除了上面说到的机密委员会外，还建立了三个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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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就是：（１）政治和军事问题委员会；（２）财政和内政委员会；

（３）收入、司法和立法问题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互相

轮换，这样，某个金融家今年如果参加司法委员会，下年就参加军

事委员会，任何人都不可能一直在一个部门里管事。选举董事的办

法本身就已经使担负这些职务的都是根本不懂如何办事的人了，

而轮换制度又彻底毁灭了某个人可能偶然表现出来的最后一点点

办事能力。那末究竟是谁以董事会的名义从事实际的管理呢？这

就是印度大厦１６５里的一大堆不负责任的秘书、视察员和官员，在这

些人当中，正如坎伯尔先生在他的“印度管理方案”１６６中所指出的

那样，也许仅仅只有一个人曾经到过印度，并且还是偶然去的。因

此，如果把卖官鬻爵的交易撇开不谈，也就谈不上董事会活动的政

治方向、原则或任何制度了。真正的董事会，英国管理印度的真正

的机关等等，就是那个位于莱登霍尔街的常设的、不负责任的官僚

机关——“办公桌和裙带风的养儿”。这就是说，管理着一个庞大帝

国的，还不像过去在威尼斯那样，是著名的贵族所组成的自治公

所，而是一群昏庸老朽的办事员和一些同样的夤缘幸进的人。

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印度政府这样写得多而做得少

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当东印度公司还只是一个商业性的团体

时，它当然像所有的贸易公司一样，要求印度商馆的经理人员对每

个问题都做出最详细的报告。但是，当商馆变成了一个大帝国，而

商业报告变成了一大堆信件和公函时，莱登霍尔街的官员们就占

了这样的优势，以致董事们和督察委员会都从属于他们了；他们终

于把印度政府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打字机。布罗顿勋爵在向公职人

员薪俸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曾经透露，有一次发出的报告竟长达

４５０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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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诸君多少能够想像出印度大厦办公室在办事时是如何

消耗时间的，我现在来引证一段狄金逊先生的著作。

“当印度来了一份报告的时候，首先就把它交给有关的视察员办公室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然后主席们①就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一起进行

讨论，商量好回信的内容；他们再把回信草案送交印度事务大臣１６７；所有这一

切用行话来说就叫做初报——初步报告［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在这个

所谓初报的初步阶段中，主席们完全依赖着官员。这种依赖性如此之大，甚至

在主席作了开场白之后股东会进行讨论时，还可以看到这样可怜的情景：主

席经常向秘书请教，秘书坐在他的旁边，帮助他主持会议，不时向他耳语，作

提示，打断他的发言，他完全像是一个傀儡；处在这个制度的相反的一端的印

度事务大臣的处境也同样困难。如果在初报阶段对草案发生了意见分歧，那

就要进行讨论，而问题几乎始终都是通过大臣和主席友好地交换意见而得到

解决。最后，大臣批下回信草案，或者赞成，或者做些修改之后，就连同一切有

关文件送给董事会中负责监督有关办公室的委员会审查和讨论；经过该委员

会通过或修改后，再送交董事会全体会议履行同样的手续。只是在这一过程

之后，它才第一次作为正式公文送给大臣，然后重新经过同样的一道道层次

发回来。”１６８

坎伯尔证明：

“当印度讨论关于某项措施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听说问题已经提交董事

会，大家就认为问题的解决已遥遥无期了。”１６９

这种官僚机关所造成的腐臭恶劣的气氛，受到伯克的下面一

段著名的话的痛斥是应当的：

“这一群卑劣的小政客不折不扣是人类的渣滓。政府工作在他们手中变

成了一种最卑鄙、机械的行业。他们根本不作好事。一切仅仅根据良心和人格

而做的事都会使他们发火。他们把开阔的、自由主义的和有远见的对国家利

益的看法都看做浪漫主义精神，把与这些看法相适应的原则看做精神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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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呓语。做买卖赚钱的算计使他们失去了思维能力。丑角的谄笑使他们把一

切伟大和崇高的事物都当作耻辱。目的和手段的贫乏在他们看来就是思想健

全和头脑清醒。”１７０

莱登霍尔街和坎楠路的办公机关使印度人民付出的东西极为

有限——每年１６万英镑。政治寡头为了使自己的小儿子有事可

做，连年把印度拖入战争；金融寡头像拍卖一样地出卖印度，地位

较低的官僚则瘫痪它的管理制度，使营私舞弊永远存在下去，把这

当作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

查理·伍德爵士的法案一点也没有改变现存的制度。这个法

案扩大了内阁的权力，但丝毫没有加重它的责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５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２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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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

１８５３年７月８日星期五于伦敦

多瑙河各公国实际上的被占领以及早在意料中的危机日益逼

近，迫使英国报界显然放低了好战的调子。因此，“泰晤士报”在两

篇社论中连续发表的意见才没有引起什么重大的异议，它的意见

是：“既然俄国人不能克制自己在野蛮国家里进行文明活动的意

图，那末对英国来说，最好是让他们自由行动，不要由于无益的固

执而破坏和平。”

关于当前议事日程上的土耳其问题，政府一心一意不愿提供

任何情报，因此在上下两院中同时演出了一场可笑的滑稽剧。在

下院中，著名的古尼尼微修复家１７１累亚德先生发表一项声明，说他

要在今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内阁向下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和俄国

的详细情报。这项声明提出以后，在下院就出现了如下的一个场

面。

累亚德先生。——已经宣布我在明天质询。昨天下午我接到一份通知，

要求我把质询延到本月１１日（星期一）提出，当时我不可能作出答复，事实上

在今天早晨以前作答复也办不到。使我惊奇的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我

到下院来过，因为我在同投票结果一块印发的提案简报中看到，说累亚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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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已经把他的发言从本月８日（星期五）延至本月１１日（星期一）！用这种态

度对待独立的议员，我认为未必公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不知道是谁下指示和授权在下院的公报上刊登

延期发言的声明。我只能向敬爱的议员先生保证一点：已经做的一切，都是出

自绝对的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善意〕

累亚德先生。——我想知道是谁把延期发言的声明弄到公报上去的；是

什么原因使你们把我的发言推迟到星期一？

格莱斯顿先生。——是约翰·罗素勋爵的身体不舒服。

于是累亚德先生同意推迟到星期一提出自己的议案。

迪斯累里先生——我认为，这件事需要政府作出解释，尤其是在简报中

也不顾协议把印度法案的讨论弄到明天去了。

休息以后，查·伍德爵士很谦逊地承认，这两个小岔子都是他

的过错。但是他利用格莱斯顿的暗示，马上又说，他对累亚德先生

是完全出自善意。

在上院却揭开了相反的一面。可怜的罗素身体不舒服，无论如

何与克兰里卡德侯爵的提案没有任何关系。侯爵的提案与累亚德

先生的提案类似，也是在大臣们要求之下一再延期后定在星期五

提出。

布鲁姆勋爵提出保证说，他没有同任何一个阁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

认为，把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提案定在明天提出，在当前情况下是非常不恰当

的。他要找外交大臣谈这个问题。

克拉伦登勋爵声明说，显然，他不能下断语，在目前详细讨论问题不会产

生危害，不会造成困难。谈判还在继续。但在多次延期之后，他感到自己已经

没有权利再请求他的高贵的朋友收回自己的提案。但是，他保留他有权在自

己的答复中提出不超出他的社会职责范围的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想问一

问他的高贵的朋友，是否同意把自己的提案最早延至下星期一提出，因为在

上下两院同时辩论这个问题方便些，何况约翰·罗素勋爵现在身体很不好。

埃伦伯勒伯爵。——坐在对面的侯爵阁下如果能够把他原定明天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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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不仅延至星期一以前，而且讨论的日期一般也不指明，那就是十分明

智了。

得比勋爵对于高贵的侯爵提出这个问题表示惊奇，并且说，他完全同意

伯爵阁下（埃伦伯勒）的意见。

格雷伯爵。——在克拉伦登勋爵声明之后，关于必须延期讨论的问题，

想必每个人都清楚了。

在此以后，克兰里卡德侯爵便收回了自己的质询。

菲茨威廉伯爵询问，６月２６日俄国关于对土耳其进行神圣战争的宣言

是否与原文无异。

克拉伦登伯爵回答说，这个文件他是从女王陛下驻圣彼得堡大使那儿收

到的。

马姆兹伯里伯爵。——为了上院议员们的尊严，政府应该向他们保证，

政府不让下院在星期一举行这样的辩论，这是政府能够办到的。

阿伯丁伯爵说，他和他的同僚正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不让举行这些辩

论。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先用欺骗的方法使下院延期辩论；然

后借口下院已延期辩论，使上院也照办，于是“高贵的”上院议员们

就决定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 ａ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ｕｍ〔不定期〕；最后，为了

“世界上最高贵的会议”的尊严，要求下院也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

ａ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ｕｍ。

在回答利德耳先生的质询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的同一次

会议上说了下面一段话：

“多瑙河口的苏利纳支流不久前所以停止通航，是由于河水上涨，溢出河

岸，结果水流量减少，浅水处淤泥增多。我必须指出，虽然多瑙河三角洲的占

有者俄国政府始终都承认，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它有责任保持苏利纳支流

能够顺利通航，但是多少年以来，我国政府却不得不一再向它提出意见，责备

它不负责任。当多瑙河口是土耳其领土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水浅的地方都保

持着１６呎的深度，而现在，由于俄国当局的疏忽，已减至１１呎；而且这１１呎

的深度只保持在一条很狭小的航道内，这条航道所以这样狭小，是由河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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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冲积土、浅滩的形成以及遇险沉没至今尚未捞出的船只造成的。由于

这一切，船舶在此通航，如遇天气不好或缺乏熟练的领港员，就会遇到很大的

困难。上述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了敖德萨的竞争，敖德萨方面是想阻止沿多瑙

河运出商品，而使商品都尽量通过敖德萨本港运出。”

看来，英国内阁是希望等到多瑙河各公国成为俄国领土的时

候重新开放多瑙河口，因为到那个时候，敖德萨就不会竞争了。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有机会指出，在各工厂区，关于十小时工

作日的鼓动取得了成绩１７２。从那时以来，运动就没有停止，最后，终

于得到立法人士的反应。本月５日，代表奥尔丹的议员科贝特先

生，请求允许他提出一项关于限制工厂劳动日的法案，规定每星期

前５天限为１０小时，星期六限为７小时半。他得到允许提出这项

法案。在预先辩论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突然心血来潮，竟然以威

胁的口吻说，如果找不到别的方法保护从事工厂劳动的女工和童

工，他就要提议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他的这句话刚一脱口，就掀

起了一阵反对这位轻率的国家活动家的风暴，反对他的不仅仅是

工业巨头的直接代表，主要的还是他们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朋

友辉格党人，如乔治·格雷爵士、拉布谢尔先生等。约翰·罗素勋

爵把帕麦斯顿拉到一旁，同他作了半小时的私人ｐｏｕｒｐａｒｌｅ〔商谈〕

以后，便来全力平息这场风暴。他向议员先生们极力解释，说“他认

为这完全是没有正确理解他的可敬的朋友的意思，他的朋友主张

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实际上所指的是反对这种限制”。这种愚蠢

的通融，是联合内阁的活命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联合内阁的代

表人物都有权说的是这回事，指的是另一回事。至于说到帕麦斯顿

本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位老牌的爱穿自由主义时装的人物在几年

以前曾经用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对待爱尔兰氏族的成员那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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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１７３
，从自己的“领地”上驱逐了几百家爱尔兰人。

提出上述法案的科贝特先生，是有名的威廉·科贝特的儿子，

是他父亲当年当过代表的那个城市推举出来的议员。他从他父亲

那儿继承了当选证书，也继承了政治信念。因此，尽管这些信念带

有独立的性质，但仍然同现代各党派的立场很不合拍。威廉·科贝

特当年是英国旧激进主义的最有才干的代表，更确切点说，是它的

创始人。他曾经第一个揭露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传统的党派斗

争的秘密，撕下了寄生性的辉格党寡头政治虚有其表的自由主义

的伪装，进行过反对各种形式的大地主统治的斗争，嘲笑过英国国

教教会的伪善贪婪，攻击过两个机构，金融寡头政治的两个最鲜明

的化身——“针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和“马克沃姆先生之

流”（国家债权人）１７４。他曾经建议废除国债，没收教会领地，取消各

种纸币。他探究了政治集权怎样一步步地侵犯地方自治的权利，并

且谴责这种侵犯，认为它破坏了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不懂得

这就是工业集中的必然结果。他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后来都写在

人民宪章里，但是他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工业无产者而是工

业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宪章。他有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感受，但是在

理性认识上却很少超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范围。一直到１８３４年，他

去世以前不久，在颁布了新的济贫法１７５之后，他才开始猜测到，现

在的工业巨头如同大地主、银行家、国家债权人以及英国国教教会

的僧侣一样，都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果说，威廉·科贝特是现代宪

章运动者的先驱，那末在另一方面，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又是

个顽固的约翰牛。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他是古

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预告者。他

认为英国从宗教改革时期起开始衰落，英国人民的意气从１６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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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光荣革命的时候起开始消沉。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革命不是

向新天地过渡，而是回到古老的世界，不是新纪元的开端，而是“美

好的古老时光”的复还。他恰好没有看到，他所想像的英国人民衰

退的时期，正好是资产阶级地位开始提高、现代商业和工业发展的

时期，并且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恶化，地

方自治消亡，让位于政治集权。从十八世纪起随着古老英国社会的

解体而发生的重大变化打破了他的幻想，使他心里充满苦闷。他看

到了事物的后果，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不理解正在开创自己事业

的那些新的社会力量。他没有看到现代资产阶级，只看到一部分贵

族世世代代垄断着国家的官职，通过立法手续来批准资产阶级的

新需要、新野心所要求的一切变化。他看到了机器，但没有看到使

机器开动的那种背后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心目中，１６８８年以来的

一切变化应该完全由辉格党人负责，他们是使英国衰落，使英国人

民退化的祸首。因此他才对辉格党抱着刻骨的仇恨，不断地揭露辉

格党的寡头政治。因此才出现这样一个使人惊奇的事实：威廉·科

贝特是一位本能地保卫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侵犯的卫士，但所

有的人都认为，而且他本人也认为，他是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

反对世袭贵族的战士。作为一位作家来说，他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如今的科贝特先生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继续他父亲的政治生

涯，于是便不由自主地滚到自由派的托利党人队伍里去了。

“泰晤士报”力图用加倍横蛮地对待英国工人的办法来奖赏自

己对俄国沙皇的顺从，因此便针对科贝特先生的提案，发表了一篇

自以为会一鸣惊人，但实际上却成了纯粹胡说的社论。“泰晤士

报”无法否认，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是迫使大工厂主服从现有的关

于工厂工作时间的法律的唯一方法，但是它不能理解，一个头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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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人，要达到某种目的，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唯一适用的办法

来。现有的十小时半工作日的法律１７６，同所有其他工厂法一样，只

不过是统治阶级对工人虚假的让步而已，工人们不满足这种表面

上的让步，敢于要求把这种让步变成现实。“泰晤士报”从来就没有

听到过有比这更可笑或更古怪的事。如果议会禁止老板让工人每

天工作１２、１６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末，“泰晤士报”说，“英国将

不再是一个自由人的国家了”。这就像南卡罗来纳的某绅士一样，

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伦敦法官

判罪，就极为愤怒地大叫：“这里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

是自由的国家吗？”如果一个人到工厂当工人，同厂主签订合同，每

昼夜出卖自己１６或１８小时，没有办法像普通人在较好的条件下

那样睡觉，那末，“泰晤士报”断言，这是由于：

“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供与求两方面不断协调，并且使他

们去选择对他们最愉快最适当的职业。”

自然，法律不应该干涉ｔｒａｖａｉｌ ａｔｔｒａｙａｎｔ〔诱人的劳动〕。如果

你们要把机器转动的时间限定在一昼夜的某个时间内，比方说，限

定从早上６时起至晚上６时止，那末，“泰晤士报”说，你们就会以

同样的理由完全禁止使用机器；如果你们在日出之后把街灯熄掉，

那末你们到夜里也应当熄掉街灯。“泰晤士报”不允法律干涉私人

事业；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它才坚持保留纸张税、广告税和报纸

印花税，好使它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而另一方面它又设

法要议会废除报纸附刊税来减轻本身的事业的负担。“泰晤士报”

对议会干涉厂主老爷们的神圣利益表示深恶痛绝，而不管这种利

益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同时，它又不择手段地设法

使马车夫和小车主的事务受到最无耻的干涉，虽然在这里除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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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那些大腹便便的生意人，可能还有印刷所广场
１７７
的绅士们的舒

适受些影响以外，威胁不到任何东西。迄今为止，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一直在对我们说，机器的主要好处是它能代替和减少体力劳动，

减轻体力劳动的负担。如今“泰晤士报”承认，在现存的阶级制度

下，机器并不会缩短工作日，而是延长工作日；机器先剥夺个体劳

动的质量，然后强迫工人用数量来补偿质量上的损失。这样，工作

日就越来越长，白天工作又加上夜间工作。只有工业危机才使这个

过程中断，那时候就根本不让工人再做工了，工厂向工人紧闭大

门，工人要么充分休息，要么上吊，那只好随他的便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８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２６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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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

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

的照会。——东印度问题

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２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四开演的议会闹剧，在星期五即本月８日的下院会议

上继续演出，最后作了结束。帕麦斯顿勋爵要求累亚德先生不仅把

自己的提案推迟到星期一再提出，而且还想叫人们根本不再提起

这个提案。“星期一应当遭到同星期五一样的命运”。布莱特先生

趁这个机会祝贺阿伯丁勋爵采取了谨慎的政策，同时还表示自己

对他的一切完全信任。

“晨报”指出：“即使内阁是一个和平协会１７８，它也不可能比最善良的阿伯

丁更多地去鼓励俄国，挫折法国的锐气，使土耳其处于危险的境地，破坏英国

的威信。布莱特先生说的话就等于是曼彻斯特派支持胆小怕事的阁员的一个

宣言。”

大臣们极力阻挠累亚德提出预定的质询，因为他们完全有理

由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内部分歧就不可能再向公众隐瞒了。

土耳其应当分崩离析，因为这样才可以防止联合内阁分崩离析。俄

国的阴谋不仅得到阿伯丁勋爵的最大宽容，而且也得到阿盖尔公

爵、克拉伦登勋爵、格兰维耳勋爵、悉尼·赫伯特先生、卡德威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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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等大臣的最大宽容。据说，阿

伯丁勋爵一度曾以提出辞职相威胁。显然，帕麦斯顿的“精力饱

满”派（ｃｉｖｉ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 ｓｕｍ〔我是罗马公民〕
１７９
派）正需要这么一

个借口以便后退。于是就决定，向君士坦丁堡宫廷和圣彼得堡宫廷

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建议“由列强会同订立一项保障条约，把沙

皇为正教徒要求的特权也赋予居住在土耳其属地上的所有其他的

基督徒”。可是同样的建议在缅施科夫公爵动身离开君士坦丁堡的

前夕，已经向缅施科夫公爵提出了，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建议没有

得到任何结果。因此，指望重提这种建议能得到什么结果，真是太

可笑了，何况，正是俄国坚决力求同列强也就是同奥地利和普鲁士

缔结条约（现在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而这件事也不再遇到阻挠。

奥地利首相布奥尔伯爵是俄国公使美延多尔夫男爵的内弟，他的

步调和俄国是完全一致的。就在联合内阁中的两派（昏昏欲睡派和

“精力饱满”派）通过上述决定的同一天里，“祖国报”上刊登了下面

的一段话：

“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任使臣冯·布鲁克先生一上任就要求土耳其

政府支付５００万披亚斯特赔款，并要它答应交出克列克和苏托林两个港口。

这个要求被看做是对俄国的一种支持。”

这并不是奥地利对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的唯一的一次支

持。必须提醒的是，在１８４８年，当国王们需要向本国人民开枪的时

候，他们曾不断制造“误会”。现在这种手法又被用来对付土耳其

了。士麦那的奥地利领事用武力把一个匈牙利人①从一家英国的

咖啡馆绑架到奥地利的军舰上；为了报复这种行动，流亡者打死和

９１２俄土纠纷。——东印度问题

① 科斯塔（他是根据韦克贝克尔领事的命令被捕的）。——编者注



打伤了奥地利军官各一名，事后冯·布鲁克先生要求土耳其政府

在２４小时内雪耻１８０。星期六的“晨邮报”在报道这件事情的同时，

还援引了奥地利人进入波斯尼亚的传闻。不言而喻，当联合内阁的

代表们昨天在两院的会议上被问到这项传闻是否属实的时候，结

果是“还没有接到情报”。只有罗素一人大胆地推测说，隐藏在这种

传闻后面的恐怕不会是什么别的事情，只会是奥地利人在彼得瓦

尔登集结自己的部队这个事实。塔提舍夫先生在１８２８年曾经说，

到将来问题要彻底解决的时候，奥地利一定会贪婪地抓住自己的

一份战利品，这个预言就这样正在应验着。

上月２６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急电说：

“鉴于目前谣传整个俄国舰队已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博斯普鲁斯海

峡，苏丹询问法国大使和英国大使：如果俄国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示威，联合

舰队是否准备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两位大使做了肯定的答复。现在，一艘载有

英法军官的土耳其蒸汽舰刚刚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发到黑海进行侦察。”

俄国人占领了两个公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公布苏丹确

认一切教派的基督徒的特权的敕令，并封闭了一家在布加勒斯特

出版的德文报纸，因为这家报纸竟敢刊登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同

时，俄国人还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他们前次（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占

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规定的年贡的第一批贡款。从１８２８年

以来，俄国的保护制度使这两个公国花费了１５０００万披亚斯特，而

抢劫和破坏造成的巨大损失还不算在内。英国为俄国支付了它对

法作战的费用，法国为它支付了对波斯作战的费用，波斯为它支

付了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土耳其和英国为它支付了对波兰作战

的费用；现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各公国要为它支付它对土耳其作战

的费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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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涅谢尔罗迭伯爵于１８５３年６月

２０日发自圣彼得堡的一个新的周知照会。照会宣称，在苏丹没有

同意沙皇的全部要求、英法舰队没有离开土耳其海面之前，俄国军

队决不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这个照会听起来简直就是对英法两

国的侮辱。照会中说：

“两个海上强国采取的立场是海上占领，因此我们有权利占领一定的军

事阵地，以恢复双方地位上的均势。”

请大家注意一下，贝捷克湾离君士坦丁堡有１５０哩。沙皇坚持

它有占领土耳其领土的权利，同时却否认英国和法国有不经沙皇

特许而占据中立水域的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沙皇允许

土耳其政府在选择放弃主权的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允许土耳其

政府“通过协定或其他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甚至通过签署一个普

通照会的方法”来做这件事。他确信，“公正的欧洲”一定会理解，凯

纳吉条约虽然只给予俄国保护伊斯坦布尔的一座东正教教堂的权

利１８１，但ｅｏ ｉｐｓｏ〔这样一来〕就宣布了俄国是东罗马。他对于西方

不了解俄国在外国的宗教保护制度根本无害于人表示遗憾。他用

历史事实，即用“他在１８２９年利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时所表现的

那种真正的温和”来证明自己关心保持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性。实际

上，他当时没法表现不温和，因为当时他的军队处境很困难，而英

国海军上将又扬言不管有没有本国政府的允许都将轰击黑海沿岸

的每个居民点；他当时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之所以能得到，完全是西

方各国的当局“宽宏大量”，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附近被背信弃义

击溃的结果。

“在１８３３年他是欧洲唯一使土耳其免遭不可避免的瓜分的人。”

１８３３年沙皇通过签订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同土

１２２俄土纠纷。——东印度问题



耳其订立了防御同盟，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舰队禁止驶近君士坦丁

堡１８２。由此可见，土耳其不被瓜分，完全是为了让俄国全部独吞。

“在１８３９年，他同其他列强一起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由于共同努力

实行这些建议，才使苏丹的王位免除了被新的阿拉伯帝国所取代的危险。”

换句话说，在１８３９年，他使列强担任主动消灭了埃及的舰队，

并使那个唯一能够使土耳其变成对俄国的最大威胁、唯一能用真

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①丧失了一切力量。

“圣上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向来就是力图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东方的ｓｔａ－

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

说得对。沙皇一贯处心积虑地想使土耳其的腐烂过程完全在

俄国的保护下进行。

应当承认，东方还从来没有敢于直接向西方提出过更有侮辱

性的照会。照会的作者真不愧是涅谢尔罗迭，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

兼有荨麻和鞭笞②的意思。的确，这个照会证明欧洲如何在反革命

的鞭笞下退化了。革命者只能向沙皇祝贺他有这样的杰作。如果

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末这还不单是在一般的失败之后的退却，而

是通过卡夫丁峡谷１８３。

正当英国女王隆重接待俄国的公爵夫人，有教养的英国贵族

和资产阶级向野蛮的专制君主伏地求恩的时候，只有英国的无产

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退化。７月７日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

在哈里法克斯的共济会堂举行了一个赞成和平的群众大会。哈里

法克斯的议员克罗斯利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所有其他“大人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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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俏皮话：《Ｎｅｓｓｅｌ；》（涅谢尔）意为“荨麻”（德文）；《ｒｏｄ》（罗迭）意为“鞭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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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①专程前来参加大会。大厅里坐无虚席，好几千人还呆在门

外。厄内斯特·琼斯（他在各工厂区进行的鼓动很受欢迎，这可从

向议会提出的大量的要求实行大宪章的请愿书和地方资产阶级报

刊对他的攻击中看出。）这时正在德勒穆。哈里法克斯（琼斯在这里

曾两度被选为下院议员候选人，并两次在举手表决１８４中当选）的宪

章派打电报叫他回来，刚好在大会开始前他赶回来了。曼彻斯特派

的先生们这时完全相信他们的决议将被通过，他们向自己善良的

阿伯丁表示了工业区对他的支持后，准备回家了，正在这时，厄内

斯特·琼斯突然登上了讲台，并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它号召人民进

行战争，并且宣布，在自由没有确立以前，和平就是犯罪。于是引起

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琼斯的修正案仍然被多数通过。

印度法案的条文正在逐条通过，除了所谓“印度改革派”的根

本站不住脚的论据外，辩论中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例

如，乔斯林阁下，这是一个依靠定期地揭露印度现有的弊端和东印

度公司对印度的罪恶统治来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之类的议员。诸

君以为他的修正案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把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

效期再延长１０年。幸好他的主张只是以自己的难堪而告终。此外，

还有一个职业“改革家”约瑟夫·休谟先生，他在自己的长期议会

生活中甚至能够把反对内阁变成一种支持内阁的特殊方法。他提

议不要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数目由２４人减少到１８人。唯一明智

的、现在已被通过的修正案是由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他提议，关于

政府任命的董事必须是东印度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持有者这个要

求应该取消，这个要求本来是股东会选出的董事必须具备的条件。

３２２俄土纠纷。——东印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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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看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
１８５
出版的那些小册子，诸君就会感

到好像是在读正统主义者、奥尔良派、蓝色和红色共和派，甚至还

有最失望的波拿巴主义者所共同起草的反波拿巴的长篇檄文。这

些小册子的唯一功劳在目前来说只是在于，它们一般地引起了公

众对印度问题的注意，此外再也不能期待什么，因为在这些小册子

所反映的反对派观点中现在有着折衷主义的性质。例如，它们一方

面批评英国贵族在即度的所作所为，但同时又反对消灭印度的贵

族，即印度的王公。

自从英国掠夺者一到印度，并坚决决定要抓住印度不放之后，

他们除了用武力或阴谋来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以外，就没有别的

办法。既然他们在对待当地王公方面处在古罗马人对待自己的同

盟者那样的地位，于是他们就用了罗马政治家的办法。一个英国作

者说：“这是一种喂肥同盟者的制度，正如同我们在吃牛的肉之前，

要把牛喂肥一样。”东印度公司用古罗马的方法把自己的同盟者诱

入自己的罗网之后，就像在交易所街１８６所做的那样，用现代的方法

来惩治他们了。当地的王公为了履行自己对东印度公司所承担的

义务，曾经不得不向英国人借贷大笔重利贷款。当他们到了最困难

的时候，债权人就板起面孔，“拧紧螺丝”，这时王公只好或者签订

“友好的协约”把自己的领土让给东印度公司，或者开战。在前一种

情况下，他们都变成了靠自己的篡夺者的赡养费过活的人，而在后

一种情况下，他们就要被当作叛逆削去王位。现在，各土邦所占的

面积为６９９９６１平方哩，人口为５２９４１２６３人，但是，现在它们已经

不是英国政府的同盟者了，而是被各种奴役条件、一整套军费补助

条约和形式繁多的保护制度束缚起来的英国政府的藩臣了。这些

条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土邦放弃自卫的权利，放弃外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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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放弃不受总督干涉而解决它们相互之间的争端的权利。它

们全都必须纳贡，或者是现金，或者是供养英国军官指挥下的武装

部队。关于彻底并吞或兼并这些土邦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争论

最激烈的问题，改革派声称实行兼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商人则认

为兼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完全是错误的。各土邦作为国

家，自从它们同东印度公司签订军费补助条约，或者受它保护时

起，实际上就不再存在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在两个政府中间进

行分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损于其中一国的资源和两国的管理

制度。在现行制度之下，各土邦被双重负担即自己原有的行政机构

和东印度公司对它们所课的赋税以及军需特捐压得喘不过气来。

允许他们在表面上保持独立的条件，同时也就是使他们不断衰落

和根本不可能改善处境的条件。机体虚弱，——这是各土邦存在的

基本规律，正像任何一种仅仅在被容许的范围内存在的有机体一

样。因此，这里指的不是保存作为国家的土邦，而是保存当地的王

公和他们的宫廷。那些厉声指责“英国王室和贵族穷奢极侈”的人，

今天却因印度的纳瓦布、拉甲和札吉达尔１８７（它们大多数甚至还没

有资格夸说自己世系远古，因为它们是靠英国的阴谋而飞黄腾达

的根底很浅的篡夺者）的破产而痛哭流涕，这岂不怪哉！世界上再

没有比这些“一千零一夜”中的沙宰曼和山鲁亚尔的专制更可笑、

更荒谬和更幼稚的专制了。威灵顿公爵、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亨

利·罗素爵士、埃伦伯勒勋爵、布里格斯将军和其他的权威人士都

赞成保存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但是，他们的见解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是：必须驯养英国人指挥下的印度军队去同他们自己的同胞

进行小型战争，以便阻止他们调转枪口反对他们的欧洲老爷们；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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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的存在可以使英国军队有时得到一些事做；世袭的王公是

英国专制制度最驯服的工具，他们是阻止勇敢的军事冒险家（这种

冒险家无论过去或将来在印度是很多的）露头高升的障碍；独立地

区是庇护印度居民中一切不满足的和有雄心的分子的安全地带。

所有这些理由都太 嗦，它们的实质是：当地的王公是当前丑恶的

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现在撇开这些理由

不谈，让我来谈谈托马斯·曼罗和埃耳芬斯顿勋爵，这两个人有一

副至少是不平凡的头脑，并且满心同情印度人民。他们认为，没有

当地的贵族阶级，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将没有充分的生命力，消灭

这个贵族阶级并不会抬高全体人民，相反地，只会压低全体人民。

如果注意到在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地区本地人一向不许担任任何要

职（军事的和民政的）这一情况，那末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正确

的。凡是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成为大人物的地方，就应当有

一类依靠出身而成为大人物的人，以便使被征服的人民保持哪怕

是一点点的伟大。但是这种不让本地人在英国地区担任要职的做

法，只有由于在所谓独立地区保存了世袭王公才有可能。于是这两

种恩典中的一种不得不给了印度军队，这支军队的军事实力是英

国在印度的整个统治的支柱。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坎伯尔先生说

的话：印度的本地贵族最没有能力担任要职，为了满足新的需要，

必须造成新的阶级，“由于下层阶级具有机灵和易于接受知识的特

点，这在印度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容易做到”１８８。

当地的王公由于他们的王朝人丁衰微，几乎已经退出了舞台。

但是从本世纪起，英国政府开始允许他们用收养子的办法来任命

自己的继承者，或者用英国人的亲信作为傀儡来填补他们的空位。

著名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第一个公开反对这种制度。如果不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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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办法抑制了事态的自然进程，那末消灭当地的王公既无须

用战争，也无须花钱。

至于靠赡养费过活的王公，英国政府从来自印度的收入中拨

给他们当作薪俸的２４６８９６９英镑，对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

负担，人民的全部食物只是大米，没有别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说这

些王公还有些用处的话，那末他们的用处仅仅是展示已经完全腐

烂和十分可笑的君主政权。例如，拿帖木儿的后裔１８９大莫卧儿①来

说，他的年薪是１２万英镑，他的权力超不出宫墙的范围，成了白痴

的王族子孙在宫里像家兔一样听其自然地繁殖着。甚至德里的警

察也被英国人从他的监督下弄走了。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色焦

黄，老态龙钟，穿着一身绣金的同印度舞女的服饰一样的戏剧服

装。在国家庆典的日子里，这个镀金的傀儡便走出来使忠心的臣子

高兴一下。外国人要想见他，必须付出几个基尼，就像是看某个

ｓａｌｔｉｍｂａｎｑｕｅ〔丑角〕的公演要买门票一样，而他也回敬客人们头

巾、钻石等。皇家的这些钻石就近一看就看出原来是一些胡乱涂了

些油漆的、仿造宝石仿造得非常粗糙的小块玻璃，做的是这样粗

劣，放在手里就像是块姜汁饼干一样碎裂了。

英国的高利贷者和英国的贵族对于剥夺王权这一套艺术是很

内行的，他们在国内使王朝变成立宪制下的废物，在外国则使王朝

变成一套空洞的礼仪。现在，激进派看到这种情景正在大为不平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２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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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编者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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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战争。——俄国问题。

——外交官的有趣信件１９０

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５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来自印度的一批陆邮传来消息说，缅甸的全权代表拒绝

了葛德文将军提出的和约，葛德文将军给他们２４小时的时间让他

们再考虑一下，但１０小时以后，这些缅甸人却开路了。没有尽头的

缅甸战争的第三次爆发，看来有不可避免之势１９１。

英国在东方进行的历次征伐，哪一次也比不上征伐缅甸这样

师出无名。这里的情况和印度西北边界的情况不同。在孟加拉和

缅甸之间，隔着一条军队不能越过的山脉，缅甸根本不可能入侵印

度。为了向缅甸开战，印度统治者不得不从海路到缅甸去。认为缅

甸人会从海上进攻印度的设想，和那种认为缅甸的浅水帆船能够

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军舰的荒谬说法一样可笑。也没有任何事实能

说明，美国佬有并吞勃固省的强烈意图。因此，除了要给破落贵族

找些营生，像一个英国作家所说的那样，要“在东方修建一座固定

的贵族收容所或东方的汉普敦宫１９２”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

在安赫斯特勋爵的唐·吉诃德式统治年代发动的第一次缅甸战争

（１８２４—１８２６），虽然只有两年多一点，但却使印度国债增加１３００

万英镑。英国在东方的租借地上——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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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花的费用，不算兵饷，每年支出还超出收入１０万多英镑。１８２６

年从缅甸夺来的领土的代价则大得多。勃固这块领土的开支更是

负担不起了。英国究竟为什么在欧洲要避免最必要的战争，即对俄

国的战争，而在亚洲却年复一年地投入最没有道理的战争呢？英国

在欧洲所以在采取胆怯的立场，是因为有国债逼着，而它在亚洲的

战费却可以让印度居民来负担。但是我们会看到，孟加拉的鸦片带

来的收入即将停止，再加上又一次的缅甸战争的花费，必然会使印

度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结果导致印度帝国的激烈的改革，其激烈程

度，将超过英国议会里的改革家在演说里、在文章里所高唱的一切

改革。

昨天，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质询大臣们，问他们在收到俄国当

局最近的周知照会之后，是否认为现在正是累亚德先生提出自己

提案的合适时机。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在他看来，现在最好是

不听取累亚德先生的发言，因为在照会公布以后，谈判比任何时候

都重要。“这位可敬的议员认为现在谈判已陷入僵局的意见是错误

的”。约翰勋爵实际信奉的是阿伯丁的ｃｒｅｄｏ〔信条〕，同时他又想用

下面一段话来挽救ｃｉｖｉ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 ｓｕｍ〔我是罗马公民〕派１９３

的面子：

“我当然不会料到，像涅谢尔罗迭伯爵这样有经验有远见的人会签署这

样一个公然声称俄国政府要在联合舰队撤走的条件下才撤离多瑙河各公国

的文件。”

接着就进行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布莱特先生提议修改一下

第九条，把“６名非国王任命的公司董事应由以王国职员或公司职

员的身分在印度居满１０年的人来担任”里的“以王国职员或公司

职员的身分”这些字删去。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这里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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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历次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中，没有一个修正案曾经得到内阁

的支持从而被议会通过，只有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例外。和平

内阁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同和平派即曼彻斯特学派保持，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这个和平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它只赞成

用棉花包和行情表进行的战争。

法国外交大臣、基佐时期在外交部做高级办事员、被上司认为

办外交条件不够的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如今正在尽量和涅

谢尔罗迭伯爵互换照会和周知照会来过瘾。昨天的“通报”刊登了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对俄国大臣的最近一次（第二次）周知照

会性的函件的复信１９４，复信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法国的温和态度，使它卸掉了一切责任，并且使它有权利希望：法国为

保持东方的安宁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将不徒劳，俄国政府终将找到办法把自己

的企求同苏丹的主权所产生的最高权利调和起来，对于那么多人都想得到解

决的争端将定出不使用武力而得到解决的原则。”

我在前面有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维莱尔先生当年曾向俄国

建议，由各强国签订保障条约来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①。当时

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对这项建议的答复是这样的：

“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

权利赖以产生的原则，更不必用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

虽然如此，在１８４１年，俄国却同意参加这种不平常的条约
１９５
，

而且涅谢尔罗迭本人还曾经在６月２０日（７月２日）的照会中引

用过这个条约。为什么俄国会一反自己的传统政策而同意这样做

呢？因为这个条约并不是“对奥斯曼帝国的一种保障”，可以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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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付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穆罕默德－阿利

统治的埃及——的工具；这个条约至少从俄国的最初意图来看相

当于一个反法同盟。

我刚才收到今天的巴黎“新闻报”，上面刊登了已故的法国驻

伦敦大使塞巴斯提昂尼将军和路易－菲力浦之妹阿黛拉伊德女士

两人未曾公布的信件。这些信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外交关系。它

们确凿地证明，１８４１年的条约最初绝对不是由俄国设计的，像涅

谢尔罗迭在他的照会中所说的那样，而恰好相反，它是法国和英

国针对俄国而设计的，只是到后来它才被俄国变成了对付法国

的工具。我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从这些重要信件中译出了下面

几段：

Ⅰ

  “今天我和帕麦斯顿勋爵会谈了两小时。这次谈话使我非常满意。我曾

向您保证这位勋爵是列奥波特国王的朋友，而且首先是英法结盟的有力的拥

护者，在这方面我总算没有弄错。帕麦斯顿勋爵关于东方问题和我谈了许多

事情。他推测埃及帕沙已经决定要采取一定的行动。他希望英法两国以出动

海军为凭借，提出新的条件来威胁穆罕默德－阿利，希望我们两国驻君士坦

丁堡的大使同时通知苏丹，说他们已收到本国宫廷的命令，让他们向苏丹保

证：在苏丹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下，英法将援助苏丹来抵御埃及帕沙。

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方针，英法两国都应当按这个方针办事。我们必须

支持土耳其政府，不让埃及、叙利亚和克列西利亚这些省份脱离土耳其。俄

国现在一心等待有利时机来向苏丹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却是奥斯曼帝国的

末日。”

１８３５年６月１２日于伦敦

Ⅱ
  “现在英国各党派一致认为必须好好注意俄国的行动。我觉得托利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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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比辉格党坚决一些，至少是看起来比较坚决，它迫于形势，不能抱比

较克制的态度。”

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１日于伦敦

Ⅲ
  “英国人相信关于东方问题能够达成一个全欧协议。他们正渴望巴黎的

答复。我不认为，我在某一问题上会违背国王同我数次谈话当中所指出的那

种行动方针。只要在原则上一达成协议，就可以根据情况来解决每个强国的

行动方式和阵地问题。俄国如果参加，它的行动自然应在海上，同法英两国

一样；同时，为了防止由于舰队在黑海行动而可能产生的任何危险，必须使

俄国同意从波罗的海调来分舰队加入联合舰队。”

１８３８年７月６日于伦敦

Ⅳ
  “英国并没有采纳俄国的建议１９６，而且帕麦斯顿勋爵以政府的名义通知

我，说英国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英国要忠于英法同盟。由于同样的感情，英国

还同意让穆罕默德－阿利世袭埃及和部分叙利亚的领地，叙利亚这部分领土

定出明确的边界，即从圣让得阿克到提韦里阿德湖。我们取得英国对这些建

议的同意不是很容易的。我想法国和穆罕默德－阿利不会拒绝这样的协议。

东方问题简单化了，它将在列强的协助下，在保障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基

础上得到解决。所有原则都被遵守了。欧洲的国际法规会推广到土耳其政府。

俄国的唯一保护权要取消。我不明白法国的共和派为什么对穆罕默德－阿利

那样有好感，为什么那样热烈地维护他的利益。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那就

是革命原则，——支持和鼓励一切能够导致推翻各国现存政府的行动。我认

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上这种圈套。”

１８３９年１０月３日于伦敦

Ⅴ

  “我从可靠处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关于东方情

况和英法政策分歧的报告，使用的语气非常温和，对两国同盟非常爱护，值

得我们感谢。他甚至还建议他的所有同僚注意一种与我所指出的体系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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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在报告最后，他在形式问题上作了让步，并且对于采取坚决行动和

必然引起纠纷的政策表示反对。”

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Ⅵ

  “我拜会了帕麦斯顿勋爵，因为我想要从他那里听到一点不久前他告诉

我的那个问题的消息。他把涅谢尔罗迭先生给俄国代办的信念给我听了，信

的内容和他告诉我的话完全相符。布隆诺夫先生的到来将向我们揭开圣彼得

堡当局的阴谋。帕麦斯顿勋爵在外表上和实质上都做得极出色。他对法英两

国内阁恢复友好关系和继续结盟非常高兴。请您相信，我丝毫没有夸大。我

十分信任地告诉他，新情况完全符合法国一贯的希望。他自己也应该承认这

点。埃斯特哈济公爵给他的代办写信说，他对元帅①非常满意，又说，他现

在正试图使法国内阁回到与奥地利和解的道路上来，但他发现国王不肯让

步。我认为这一点完全可能。这些不现实的、有害无利的方案是不会使国王

着迷的。这一点我只是对您一个人谈。我完全同意殿下您的看法，俄国正陷

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Ⅶ

  “今天早晨，我接到元帅发来的一封异乎寻常的急电。这是对我的信的

答复，在那封信中，我向他报告了我已经把布隆诺夫先生的新使团及其使命

的消息在巴黎引起的印象告诉了帕麦斯顿勋爵。我把元帅急电的有关章节念

给帕麦斯顿勋爵听时，是ｔｅｘｔｕｅｌｌｅｍｅｎｔ〔逐字逐句〕念的。但是，我在向帕

麦斯顿勋爵就这个问题作声明时，用了几个表达同样的思想但和元帅的原话

不一样的词句。现在，元帅一方面相当客气地向我保证我的话和他的原话并

没有任何分歧，同时又劝告我要加倍小心，努力在会谈时复述他的电文的原

话。从我这方面来看，我只能认为这件事不过是ｑｕｅｒｅｌｌｅ ａｌｌｅｍａｎｅｄｅ〔字面

的意义是：德国人的口角；转义是：鸡毛蒜皮之争〕，不过是ｇｒｅｃ ｄｕ Ｂａｓ

３３２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管的有趣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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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ｅ〔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拜占庭人〕的精细，否则我就错了……

 在外交上，元帅还是一位新手，因此我很担心他是否认为外交艺术放在于

灵巧。事实上外交艺术仅在于真诚和直爽，他可能会相信这一点的。”

１８３９年１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Ⅷ

  “昨天帕麦斯顿勋爵和整个Ｃｏｒｐ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外交使团〕出席了我

的午宴…… 他对我说，英国政府打算请求议会增加海军拨款，但他补充说：

他将建议自己的同僚，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用法国已加强海军作为理由，因

为即使用一点点暗示牵涉到盟邦都不是我们的目的。霍兰德勋爵和约翰·罗

素勋爵为维持同盟所尽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１８４０年１月３日于伦敦

Ⅸ

  “帕麦斯顿勋爵把预定提交各强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协定草案通知了我

…… 这不是五强国彼此之间的协定，而是这些国家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协

定…… 布隆诺夫先生反对这种形式〈请看一下涅谢尔罗迭７月２日的照会

中关于俄国倡议的那段话吧！〉…… 这个协定包括一个序言和八项条文。序

言说得十分明确，原文大致是这样：奥斯曼帝国的不受侵犯为维持欧洲和平

所必需，因此五强国准备向它提供所要求的援助，并把它包括到欧洲国际合

作的范围中。在条文中安排了援助问题……

附言：我刚才获知，布隆诺夫和奈依曼对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协定极为

不满。”

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０日于伦敦

Ⅹ

  “我想，帕麦斯顿勋爵所拟的协定草案，将被俄奥两国代表拒绝。奈依

曼先生的妄求特别激烈，我敢说，也是特别愚蠢。他泄漏了本国宫廷政策的

机密。力图掌握住均势的梅特涅公爵公开地承认他痛恨俄国。他主观上希望

布隆诺夫的建议将被无保留地接受，但他和布隆诺夫都失望了，因为他们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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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帕麦斯顿勋爵这样的真诚希望同法国结盟并努力同法国一致行动的大

臣。”

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１日于伦敦

Ⅺ

  “今天我和一位坚决主张同我国国王结盟的墨尔本勋爵会谈很久。他再

三请求我给他指出一种能使英法两国的建议配合起来的办法。

他对俄国意图的看法和我们一样，而在一个会议上他还对我说，对维也

纳当局是不能相信的，因为它到最后总是成为俄国的忠诚的拥护者。”

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Ⅻ

  “东方情况最近出现的转折使我很担心…… 毫无疑问，俄国正使局势

演变为战争，奥地利用尽一切办法支持俄国…… 它们用‘法国在地中海上

的计划’把英国吓住了。阿尔及尔和穆罕默德－阿利——这是它们现在使用

的两个工具…… 我尽一切努力使布隆诺夫的建议遭到拒绝，但刚要达到目

的，却被它们发觉了，现在奥地利把布隆诺夫的建议当作自己的建议拿了出

来。这显然是一个骗局。虽然如此，这里仍然召开了内阁会议来讨论奥地利

建议。会上的主张有分歧。一方面是墨尔本勋爵，霍兰德勋爵和拉布谢尔先

生；另一方面是帕麦斯顿勋爵，约翰·罗素勋爵和敏托勋爵。其余的内阁成

员在这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

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ⅩⅢ

  “内阁暂时只讨论了帕麦斯顿勋爵草案的一项。它决定，本协定应该是

六强协定，而不应该是五〈强〉协定，像布隆诺夫先生所建议的那样，这位

先生对于保证本国的私利可以说不遗余力〈这是所谓关心奥斯曼帝国〉。土耳

其政府不会同意它没有参加拟定的协定。如果它同五强签订了条约，它就置

身于欧洲国际法的保护之下了。”

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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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Ⅳ

  “难道国王的政策和利益都做了梯也尔先生和他的报纸的任性妄为的牺

牲品了吗？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冒一切困难持续十余年的体系注定要

灭亡了。”

１８４０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３３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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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９日星期二于伦敦

沙皇不仅开始了战争，而且已经结束了第一个战局。作战线

不仅越过了普鲁特河，而且推到了多瑙河沿岸。可是西方列强采

取了什么对策呢？他们劝苏丹，就是说，他们强迫苏丹把战争看

做和平。他们不是用大炮而是用照会来回答专制君主的行动。他

们用来向俄皇进攻的不是两支舰队的力量，而是不少于四个的谈

判方案。一个是英国内阁提出的，第二个是法国提出的，第三个

是奥地利提出的，第四个是由波茨坦的那位“内弟”①匆忙间草拟

的。他们希望沙皇开恩，从这些ｅｍｂａｒｒａｓ ｄｅ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财宝多

得难以挑选的宝库〕中选择一个最符合他的目的的方案。德鲁安

·德·路易斯在对涅谢包罗迭伯爵的照会（第二个照会）的答复

（第二次答复）１９７中，极力证明“首先采取示威行动的不是英国也不

是法国”。像人们把骨头扔给狗一样，俄国向西方外交家发出了许

多照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作无害的消遣，而保证自己进一

步赢得时间。自然，英国和法国都踊跃上钩。他们受了屈辱还嫌

不够，因为接受这种照会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屈辱，而且还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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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照会加上最爱好和平的评语，例如，“帝国报”
１９８
上发表的一篇文

章就是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德·拉·格隆尼埃尔先生署名，然

而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写的，并且是经过他仔细校阅的。这篇文章

认为俄国有权提出“不在普鲁特河的东岸而在西岸进行谈判”的

不客气的要求。文章几乎把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第二个照会看做

“谋求和解的企图”。文章关于这一点的表述如下：

“涅谢尔罗迭伯爵现在谈的只是道义保证，并且宣布道义保证只应暂时

地由物质保证来代替；由此可见，他是直接要求举行谈判的。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认为外交途径已经无能为力了。”

“国民议会报”（这是巴黎的“俄国日报”）以开玩笑的口气祝

贺“帝国报”作了这种为时太晚的发现，它自己只不过对于这样

无故吵嚷表示遗憾。

英国报纸则完全失去了自制。

“沙皇根本不能理解西方列强对他表示的礼貌…… 他在同其他列强进

行谈判的时候在态度上做不到有礼貌。”

上面是“晨报”所说的话。“晨邮报”也因沙皇很少考虑对方

的内部ｅｍｂａｒｒａｓ〔困难〕而大发脾气。

“仅仅由于狂妄任性而提出没有什么迫切性的要求，并且在这样做时又

丝毫不考虑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的欧洲的状况，那就是犯了几乎难以置信

的轻率的毛病。”

“经济学家”杂志上论述金融市场问题的文章的作者认为：

“现在人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看到：由于世界的〈即交易所的〉最深处

的利益为一个人的古怪脾气所左右，结果产生了多么大的困难啊。”

但是，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俄皇的半身塑像同ｖｅａｕ ｄ’ｏｒ

〔金牛犊〕本身却是紧挨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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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丹①的处境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困难和更复杂了。它的

财政困难所以不断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承担了战争的全

部重担，而从战争中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民的热情没有被用

来反对沙皇，而是转过来反对苏丹自己。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使他

受到发生宫廷政变的威胁，而正教徒的宗教狂热则有引起人民起

义的危险。今天的报纸上登载了关于密谋杀害苏丹的消息，策划

这个密谋的是企图扶植阿卜杜－阿吉兹即位的老年土耳其党的穆

斯林大学生１９９。

昨天波门特勋爵和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上院要求克拉伦登勋爵

报告自己的意图，理由是法皇已经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

但是克拉伦登勋爵只是简短地报告说，英国赞同德鲁安·德·路

易斯先生的照会，他以在最短期间一定向议院报告全部消息的诺

言为掩护，回避作进一步的说明。当有人问到俄国人也攫取了处

在他们的军事占领制度下的多瑙河各公国的民政机关和邮政机关

一事是否属实时，克拉伦登勋爵当然也是“避不作答”。“由于他

是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２００为根据的，所以他不能相信这一

点”。对此，波门特勋爵宣称，他觉得克拉伦登的确是一个大乐观

主义者。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乔·华姆斯莱爵士在下院提出的关于

最近在士麦那发生的乱子②的问题时说，他确实听到过关于奥地

利领事③绑架一个匈牙利流亡者④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

９３２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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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奥地利要求引渡所有匈牙利流亡者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消息。约

翰勋爵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随自己的意来回答质问。到头来总是

他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也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诸君看来他可能或一

定读到的东西。

“科伦日报”２０１在一封７月１１日的维也纳来信中援引了下面

一段关于士麦那事件的报告。

“舍基布－埃芬蒂已被派往士麦那去调查这个乱子的祸首，在这个乱子

发生时哈克贝尔格先生遭到杀害。舍基布也得到了把奥地利籍或托斯卡纳籍

的流亡者引渡给奥地利的命令。美国代办布朗先生就这个问题同列施德－帕

沙进行了谈判，结果如何现在还不知道。我刚刚得知，杀死哈克贝尔格男爵

的凶手已从驻士麦那的美国领事那里获得了一张护照，使他可以不受土耳其

当局制裁。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打算干涉欧洲事务。另外还有一件不用怀疑

的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舰队中有三艘美国军舰，有一艘美国的

‘坎伯兰号’巡航舰为土耳其政府带来了８０００万披亚斯特。”

不管这一消息或其他类似的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它们

都证明了一点，这就是到处都估计美国会进行干涉，而一部分英

国的公众甚至还把这看成好事。美国舰长①和领事的行为在公众

集会上得到了大声的赞同，“一个英国人”②在昨天的“晨报”上还

要求在地中海上升起美国国旗，让“肮脏的旧的英国国旗”丢一

下丑，以促使英国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就东方问题的实质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沙皇的这样

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

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

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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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他正在把奥斯曼帝国的最边远的地区

一个一个地从奥斯曼帝国身上割下来，而且要一直这样做下去，直

到这个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停止跳动为止。每当他看

到土耳其政府似乎加强，或者看到一个更大的危险，即斯拉夫人

要用自己的力量谋求解放，从而威胁到他对土耳其的计划时，他

就会侵入这个国家。他利用西方列强的胆小怕事，吓唬欧洲，过

分地提高自己的要求，以便到后来得到了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就

止步，使人觉得他宽宏大量。

另一方面，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

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

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由于他们太软弱，太胆小，

不敢用建立希腊帝国或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的办法来改

造奥斯曼帝国，所以就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只放在保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现状〕上，即保持那种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而斯拉夫人又不能

摆脱苏丹的腐烂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革命政党只能为自己庆幸。西方各国反动政

府的卑躬屈膝，它们在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方面明

显地暴露出来的无能，不能不使１８４９年以来一直处在反革命统治

下的各族人民产生强烈的愤慨。这些半东方的纠纷也同在中国发

生的纯粹的东方纠纷一样，将使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更加尖锐化

和更快地到来。随着粮价的上涨和营业的普遍停滞，外汇行市正

在变得不利于英国，黄金开始流向大陆。从６月９日到７月１４日，

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已减少了２２０万英镑，这个数目超过最近

３个月的增长总和。

印度法案是否在议会全院委员会里通过，人们并不太关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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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联合内阁的代表们现在正在设法否决一切修正案，并

且同托利党人一起投票反对自己在曼彻斯特学派中的同盟者。

印度的现状可以用以下几个事实来说明。设在英国的管理印

度的机关要吞掉整个印度纯收入的３％，每年支付的内债利息和

支付给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的红利占１４％，这两项一共占１７％。除

了这些每年由印度转到英国的款项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约有２

３即它的收入的６６％作为军事费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不超过

总收入的２．７５％，或者说，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１％，在阿格

拉占７．７５％，在旁遮普占０．１２５％，在马德拉斯占０．５％，在

孟买占１％。这是东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

另一方面，整个纯收入中将近３ ５来自土地，
１
７左右来自鸦

片，１ ９多来自盐。这些收入来源一共占全部进项的８５％。

至于一些次要的收入和支出项目，只要谈谈在马德拉斯管区

还保留着的莫土尔法税就够了，这是一种向小店铺，织机、羊、牛、

各种行业等等征收的税，每年有５万英镑左右，即约等于东印度

大厦每年花在宴会上的费用。

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土地。由于近来关于印度土地占有制的

各种类型问题大家已经写得很多，并且也都通俗易懂，所以我在这

个问题上只就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谈几点一般的意见。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是英国人用命令实现的两个性

质相反的土地革命。一个是贵族性质的，另一个是民主性质的，一

个是对英国大地主占有制的拙劣摹仿，另一个是对法国的农民占

有制的拙劣摹仿。但是，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

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

是为了占有土地的掌管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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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由于实行柴明达尔制度，孟加拉管区的居民立即被剥夺了自

己对土地的世代相承的权利，让地方的包税人即所谓柴明达尔得

了这些权利。由于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行了莱特瓦尔制

度，本来有权利占有土地的地方贵族即米拉达尔和札吉达尔等等，

都同老百姓一起，下降到小块土地掌管人的地位，为东印度公司

的收税官２０２耕种小块土地。说这些柴明达尔同英国的大地主相似

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只能得到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

九都要交给政府。而印度的莱特又是一种多么笨拙可笑的对法国

农民的摹仿啊，他们被剥夺了任何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他们必

须根据收成情况每年缴纳不同数量的捐税。最初的柴明达尔阶级

尽管曾经残酷地和不受监督地掠夺过无权的、曾经是世代相承的

土地掌管人群众，但是现在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压迫下也很快地

退出了舞台，由商业投机者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现在，除了由政

府直接管理的土地以外，孟加拉的所有土地都由这些商业投机者

掌握。这些投机者造成了一种柴明达尔制度的变种，叫做帕特尼

［ｐａｔｎｅｅ］。他们充当英国政府的中介人的角色并不满足，他们还造

成了一种叫做帕特尼达尔的“世袭”中介人阶级，帕特尼达尔又

设立了副帕特尼达尔等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善的中介人的等

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不幸的农民身上。至于

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在他们中间实行的制度很快就变成了

强迫耕种制度，土地失去了任何价值。

坎伯尔先生说：“在这里，土地本来可以像在孟加拉一样，因欠租而由收

税官卖掉，但是他们通常都不这样做，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谁也不愿意

买地”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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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孟加拉我们看到的，就是英国的大地主占有制、爱

尔兰的中介人制度、奥地利的使地主变成包税人的制度和亚洲的

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的混合物。在马德拉斯和孟买

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式的农民私有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农奴

和国家的分成制佃农［ｍéｔａｙｅｒ］。印度农民的肩上压着所有这些各

式各样的制度的缺陷，但是却享受不到这些制度的任何一项好处。

莱特和法国农民一样，是私人高利贷者敲诈勒索的牺牲品，但是

他们不如法国农民，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世代相承的权利，没有

任何永久性权利。他们和农奴一样被强迫耕种土地，但是他们又

不如农奴，他们在极端困苦时得不到保证。他们和分成制农民一

样必须把自己的产品分给国家，但是国家对待他们却不像对待分

成制农民那样，担负供给资金和农具的责任。无论是在孟加拉的

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

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如果

说他们事实上还没有下降到爱尔兰的贫佃农 ［ｃｏｔｔｉｅｒｓ］那样低的

水平，那应该归功于印度的气候，因为南方国家的居民比北方国

家居民的需要少些，而空想多些。

除了田赋以外，还应当看到盐税。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掌

握了盐业垄断权，它的盐的售价高于市场价格两倍。而这种事情

却是发生在一个海洋、湖泊、山岳、甚至普通的土地都能大量提

供这种产品的国家里。请看看阿耳比马尔伯爵关于盐业垄断权实

际实行情况的描写：

“大批发商以每蒙特①不到４卢比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买进国内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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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食盐；然后从达卡河西南数哩的地方弄来一些沙子掺在盐里，再以５

至６卢比的价格把这种混合物卖给第二个（如果政府算第一个，那就是第三

个）专卖商。后者再在盐里掺上土或灰。经过许多道这样的手续，盐从大城

市运到乡村时，价格就提高到了８至１０卢比，而杂质增加到２５—４０％。结

果，居民买一蒙特食盐要支付２１英镑１７先令２辨士到２７英镑６先令２辨

士，换句话说，要比富裕一些的大不列颠居民付的价钱高２９—３５倍。”２０４

我要指出，坎伯尔先生以鸦片垄断权可以妨碍中国人过多地

服用这种药品为理由而维护鸦片垄断权，同时又以酒类垄断权可

以大大增加印度的酒类消费量为理由而维护酒类垄断权（印度的

酒精专卖证），这种行为是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典型。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

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

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

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３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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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２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

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２０５打倒，马拉提人

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

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

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

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

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即

使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这样的一个巨

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

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所以，印度

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

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

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

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

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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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

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

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

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

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

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

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

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

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

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

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

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

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

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

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

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

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

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

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

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

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

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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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新的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

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

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

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

算缩短成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

地联结在一起了。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

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一点兴趣。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

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现在情势改

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

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

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

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

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由于缺乏

交换的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

地方都要严重。１８４８年英国下院的委员会曾经证明：

“在坎迪什，每夸特小麦售价是６—８先令，而在普纳却高达６４—７０先

令，那里的居民正饿死在大街上，无法从坎迪什运粮食来，因为泥路根本不

能通行。”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筑路基需

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

东方农业的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必需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

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地方饥荒的现象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

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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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脉的山区，只要是灌溉的土地，就比面积相同而不灌溉的土地

多纳两倍的税，多用９—１１倍的人，多得１１—１４倍的利益。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人员和开支。威廉堡司令沃伦上校

曾在下院的特别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好些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国内遥远地区

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

和给养一同送到目的地，那末，这种重要情况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驻军也

可以驻扎在彼此的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合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

因病而死的损失。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

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

减少。”

大家都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的组织和它们的经济基础已

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

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农村公

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

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

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

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现在，既然不列颠人已经

把农村公社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铁路就会使互相交际和

交换的新要求得到满足。此外，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国家的各种改进办法和实际设

备的知识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使这些地方能够仿效，这样就将使印

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村社的手工业者既能够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又

能够弥补自己的缺陷。”（查普曼著“印度的棉花和贸易”２０６）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

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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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

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

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

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

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印度

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

印度人民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

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看管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

的本领和技巧，在哈尔德伐尔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劳

动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

了东印度公司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毅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

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确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

卓越的”２０７。

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

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

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

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

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

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

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

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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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

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

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萨尔梯柯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低阶

级里的人民《ｓｏｎｔ ｐｌｕｓ ｆｉｎｓ ｅｔ ｐｌｕｓ ａｄｒｏｉｔｓ ｑｕｅ ｌｅｓ ｉ

ｔａｌｉｅｎｓ》〔“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
２０８
〕；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

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抵消了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性；他们看来好像

天生疲沓，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的军官们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

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

代希腊人的原型２０９。

要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

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

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

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

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的

时候，难道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

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

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

股本的拉甲①所应得的股息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

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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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

钱财，难道不是把札格纳特庙２１０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

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

印度是一个大小和欧洲相仿、幅员１５０００万英亩的国家，对于

这样的一个国家，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

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

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

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

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

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

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

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

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

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

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

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

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

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

喝下甜美的酒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４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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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

马车夫。——爱尔兰。——

俄国问题
２１１

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９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昨天举行的下院会议上，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了一项决议案，

规定采取建立国家统一基金的措施，以支付未按格莱斯顿的财政

计划换回的南海公司证券。格莱斯顿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案，就承

认了自己的变更公债条款的计划完全破产。除了这个不大的失败

外，在印度法案方面，内阁也遭到了颇为惨重的失败。约翰·帕

金顿爵士提出一项补充案，规定取消盐业垄断权，盐的产销在印

度应该完全自由，只征收消费税或别的某种税即可。补充案以１１７

票对１０７票通过，尽管查理·伍德爵士、约翰·罗素勋爵、詹·

霍格爵士、赫·马多克爵士和娄先生（代表“泰晤士报”）拚命反

对。政治寡头在把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薪俸增加到５０００英镑的问题

上得胜以后，现在打算把东印度公司的完美无瑕的董事们的薪俸

从３００英镑增加到１０００英镑，而把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的新俸增

加到１５００英镑。显然，政治寡头以为，印度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同印度斯坦传说中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上的那棵神树上的树叶

一样，凡是碰到这树叶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差别只在于，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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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度人希望从树叶的浆液中取得黄金，而文明的英国人则希望

从印度居民的血液中榨取黄金。

在“一千零一夜”中，描写了一个中国皇帝，一天早晨起床

以后，他走到窗旁欣赏阿拉丁的宫殿，但是除了一块空场子以外

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大吃一惊，便把宰相叫来问他是不是看到了

宫殿。宰相举目四望，什么也看不出来，而且他比皇帝更吃惊。皇

帝于是大怒，便命令卫士把阿拉丁抓起来。伦敦的公众在星期三

早晨睡醒以后，也碰上了和传说中的中国皇帝的情况非常相似的

情况。伦敦仿佛不再是一个城市了。在我们已经习惯地看到有什

么东西的那些地方，竟然是而且继续是一块空场子。广场上的荒

凉景象使你的眼睛很不习惯，而死一般的沉寂使你的耳朵很不习

惯。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马车夫闹革命了！马车夫和他

的车辆好像奇迹一样，从街上、从自己的停车站上、从火车站的

广场上不见了。出租马车主和马车夫都起来反对关于马车夫的新

法律，反对“群贤内阁”的这项伟大的、差不多是“稀世之珍”的

法令。他们罢工了。

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不列颠公众的道德感有时容易

冲动，而且每隔六七年，他们的德性就由于想同坏事大干一场而变

得难以抑制。现在，这种道德心和爱国心冲动的对象是贫穷的马车

夫。据说，他们对西蒂的无人保护的太太们和大腹便便的商贾们的

勒索应该结束了，车费应该从一英里１先令降低到６辨士。６辨士

道德已经风靡一时。以菲茨罗伊先生为代表的内阁，制定了一个对

付马车夫的残酷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他们对公众应尽的义务，同

时把他们的车费、他们的“马车”、他们的马和他们的道德都置于议

会的立法控制之下。看来这是要强迫把马车夫变成不列颠高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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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标本。现在的一代人至少要造就一批品德高尚、舍己为群的公

民，否则就活不下去，为此就选中了马车夫。“群贤内阁”是如此热

烈地希望实现自己的立法杰作，以致马车夫管理法刚刚在议会一

通过，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连一部分都不具备的时候就生效了。

谁也不关心让伦敦的法官们的手头有一份距离和定价的新规定和

一览表的确切的副本；治安法官只是得到了解决马车夫和公众之

间发生的一切纠纷的最一般的指示。于是，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亲

眼看到了在法官面前不断发生的六辨士汉普敦派大军２１２和“凶恶

的”马车夫之间激烈斗争的种种大场面；前者是为德性而战，后者

是为金钱而战。马车夫们天天受到训诫，受到判决，被关进监牢。最

后，他们确信，按照新的价目表，他们是无法向自己的主人缴纳原

来的租金的。马车主和马车夫齐集于ｍｏｎｓｓａｃｅｒ
２１３
——霍耳博恩

的国民大厅，在这里作出了一项很厉害的决定，结果使伦敦大街上

３天不见马车夫的影子。他们已经得到了两个东西：第一，以菲茨

罗伊先生为代表的内阁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几乎等于废除；第二，

东方问题、丹麦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歉收和日益迫近的霍乱流

行病，——所有这一切都在坚持一英里６辨士的公德和坚持一英

里１２辨士的私利之间的大斗争面前消失了。

现在日程表上是“罢工”两个字。这个星期罢工的有：北部煤区

的５０００名采煤工人，４００—５００名伦敦的软木塞切削短工，约２０００

名为太晤士河上的各商业码头主扛活的工人；赫尔的警察也罢工

了，西蒂的警察和首都的全体警察也作过这样的尝试，最后，在议

会旁边，在圣斯蒂凡小教堂里做工的泥水工人也罢工了。

“泰晤士报”惊叹说：“世界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人值钱

了！”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和１８５２这些年份里，商业不断发展，工业

５５２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俄国问题



高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利润不断增加，但工资大体上没有变动，

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保持在１８４７年危机时规定的更低的水平

上。自从居民外流使人口减少，生活必需品涨价使人民的生活要求

更迫切之后，罢工就爆发了，工资因此才有所增加。于是在“泰晤士

报”看来，世界就成了工人的真正天堂。郎卡郡的工业大王们为了

把天堂的条件降低到尘世的条件，便成立了一个协会，以便互相支

持，共同反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用自己的联合来对

抗工人的联合还嫌不够，他们还要请法律干涉，而法律是他们自己

制定的。这一点将怎样实现，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讨人喜爱的帕麦

斯顿的机关报“晨邮报”的下面一段恶狠狠的话里得出结论。

“如果说在种种无道德的表现中有特别值得用铁腕加以严惩的东西，那

末这就是罢工的办法…… 必须迅速严惩这些联盟的领导人和首脑。即使使

这些人受到赤身抽打的惩罚，也不是破坏出卖劳动的自由……硬说这是侵犯

了出卖劳动的自由，那是胡说。只要供应劳动市场的人拒绝采取危害国家利

益的行动，那就可以允许他们自行与雇主谈判受雇的条件。”

在以环境为转移的一定范围内，可以让劳动者认为自己是生

产上的自由缔约人，认为自己与老板的合同是依照双方的协议签

订的。但是，只要他们一越出这些范围，那就要公开强迫他们在议

会这个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常设联合委员会所规定的条件下工

作。帕麦斯顿的机关报思想的深刻和它的智慧在它昨天的发现中

暴露得很有趣。根据它的这个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阶级中，生

活最困难的是上流社会中的穷人”，即那些乘雇佣马车而不是乘自

己的“轿式马车”出行的穷贵族。

有人要我们相信，整个世界，特别是爱尔兰，由于饥荒和居民

的大量出境，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如果说爱尔兰的工资真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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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高，为什么爱尔兰的劳动者成批地搬到英国，定居在“池塘”２１４

这一边呢？而他们从前在田间工作完了之后每次都是要回去的。既

然爱尔兰人民生活的社会条件已大大改善，那末从１８４７年起，特

别是从１８５１年起，在爱尔兰人民中间精神病发展得这样厉害又当

作何解释呢？请看下摘自“爱尔兰地方刑事犯疯人病院和私办疯人

病院第六次报告”的统计数字：

收容病人   其  中

总  数  男   女

１８５１年 ２５８４  １３０１  １２８３……………………………

１８５２年 ２６６２  １２７６  １３８６……………………………

１８５３年３月 ２８７０  １４４７  １４２３……………………

这就是有名的绥夫特在爱尔兰办第一所疯人院２１５时还怀疑过

能否找到９０个疯人的那个国家！

由厄内斯特·琼斯恢复起来的宪章派的宣传鼓动正在大力开

展；本月３０日将在肯宁顿广场露天举行伦敦宪章派的大规模集会，这

恰好就是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举行的那次著名的大会２１６的地方。

科贝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关于工厂工作日的法案，同时暗示

他打算在下届议会开始时再把它提出来。

至于英国财政和整个英国的前景，本月２７日“曼彻斯特卫报”

在社论中充分证实了我所作的预测，社论写道：

“我国商业界充满足以引起不安的丧失信心的因素，这可以说是历来少

有的现象。我们有意使用这个缓和的字眼。如果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和一般采

取贸易自由政策以前的任何时期，我们就会使用比较强烈的说法——严重的

惊慌失措。这些因素是：第一、预料中的歉收，第二、银行地下室中的黄金外

流，第三、战争很有可能发生。”

１８４８年宪法中的最后一个宪法，现在由于丹麦国王完成了

７５２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俄国问题



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而被废除了。国家得到的是一个具有俄国精

神的宪法，并且由于废除了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王位法〕，丹麦便沦为俄

国的一省２１７。我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述这个国家的现状
①。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４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

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５个月将是一个多事

的月份。”

这是１８２８年１１月２８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在给涅谢

尔罗迭伯爵的信中所说的话，而涅谢尔罗迭伯爵现在正是按照这

条规则办事。俄国继军事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以后进而攫取了这些

国家的民政管理机构，派遣一支又一支的军队到贝萨拉比亚和克

里木去，同时又向奥地利暗示，可能接受它的调停，而对波拿巴则

表示，他的建议可能得到沙皇良好的反应。对于巴黎和伦敦的大臣

们，则描绘了这样一幅可喜的前景：尼古拉终究会慈悲为怀地接受

他们的歉意。欧洲各国的宫廷正像苏丹王后一样，怀着急切的心情

期待着，不知那位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宽宏大量的主宰要把他的手

帕抛给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尼古拉就这样使他们如此紧张地期待

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以后突然声明，英国也好，法国也好，

奥地利也好，普鲁士也好，都不应该干涉他和土耳其的冲突，只有

他一个人才能够和土耳其进行谈判。显然，正是为了同土耳其顺利

进行这些谈判，他才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他的大使。但是在他声明

列强不应该干涉俄国事务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

的，法、英、奥、普的代表们却在维也纳会议上消磨时间，细细斟酌

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案，而且，在这种滑稽的会谈中，既没有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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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参加，也没有俄国大使参加。７月８日，苏丹指定主战派组织

政府，以便摆脱军事停战状态，但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却迫使他在

当天晚上让这个内阁辞职。这使苏丹发了慌，以致打算派一位奥地

利信使到圣彼得堡询问沙皇是否想恢复直接谈判。要等这位信使

回来以后，再根据他带回的答复决定列施德－帕沙本人是否作圣

彼得堡之行。列施德－帕沙应该把新照会草案从圣彼得堡寄到君

士坦丁堡；然后，这些新照会再寄回圣彼得堡，而且在最后的答复

从圣彼得堡转回君士坦丁堡以前，将不作任何决定。那时，就是第

５个月了，任何舰队都将不能进入黑海。沙皇就可以优游自在地在

多瑙河各公国过冬，在那里，他的开支可以用债券来支付，这些债

券从１８２０年他几度占领这些国家时起一直流通到今天。

大家知道，根据俄国的坚决要求，塞尔维亚大臣加腊沙宁被解

职。俄国由于这第一次的胜利而增加了勇气，现在又要求免除全体

反俄军官的职务。而且还打算用这个办法来对待在位的亚历山大

公爵，以便用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公爵这个俄国和俄国利益

的驯服工具来替换他。亚历山大公爵为了竭力避免这一灾难（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奥地利的影响），于是就反对苏丹，并且宣布他

愿意严守中立。巴黎的“新闻报”用下面的话描写了俄国在塞尔维

亚的阴谋：

“大家都知道，俄国领事馆所在地沃尔肖伐是一个衰败的村庄，这里没有

一个俄国的臣民，它位于塞尔维亚居民最稠密的地方，这里的俄国领事馆过

着非常可怜的生活，但仍然不失为目前俄国宣传的的中心。法院的侦察断定，

俄国既参与了１８４０年布来洛夫案件，也参与了１８５０年约安·卢特措案件以

及不久前逮捕１４名俄国军官的案件（这个案件成了加腊沙宁政府辞职的原

因）。大家也都知道，缅施科夫公爵在他任职君士坦丁堡期间，曾通过自己的

代理人在布鲁萨和士麦那进行了阴谋活动，在萨罗尼加、阿尔巴尼亚和希腊

９５２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俄国问题



也进行了这样的活动。”

俄国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

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在现在的东方问题上，没有

一次纠纷，没有一次谈判，没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带有重复历史上

某些事件的印记。

俄国目前向苏丹提出要求，只能以凯纳吉条约为依据，虽然这

项条约并没有规定沙皇对他的教友实行保护，而仅仅是给予他在

伊斯坦布尔建筑教堂和呼吁苏丹仁慈对待他的基督教臣民的权

利。列施德－帕沙在他１４日的照会中反驳沙皇的时候，完全正确

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早在１７７４年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俄国就

有心早晚要曲解这个条约，就像在１８５３年这个条约被它曲解的这

样。当时奥地利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使臣图古特男爵于１７７４年向

本国宫廷上书说：

“今后无论何时，俄国只要认为时机有利，事先不作特别准备就能从自己

的港口派出登陆队到黑海去对付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就会实行

同正教教会的首脑们事先共同策划的阴谋，而苏丹除了在一获悉俄国人逼近

的消息就离开自己的宫廷，逃到亚洲复地，把欧洲土耳其王位交给比较有经

验的统治者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首都一被占领，俄国的统治在恐怖手段和正

教徒的狂热支持下，无疑会很容易地扩展到整个阿希佩拉哥群岛、小亚细亚

和直到亚得利亚海岸的整个希腊的沿海地区。俄国占有这些举世无双的物产

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家将使俄国强大到这种程度，使历史上古代君主的丰功

伟业的一切奇迹都为之逊色。”

同现在一样，早在１７７４年俄国就企图以合并波斯尼亚、塞尔

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前景来刺激奥地利的贪欲。关于这一点，这位

图古特男爵写道：

“奥地利这种扩张疆界的行动是不会引起俄国方面的妒忌的。其原因在

０６２ 卡 · 马 克 思



于：只要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落入俄国之手，那末奥地利合并波斯尼亚、塞

尔维亚等地（这在其他的情况下对俄国来说非同小可），对俄国来说是无所谓

的。须知这些省份中的居民几乎都是穆斯林和正教徒：前者是不会被容许在

这里定居的，而后者考虑到邻近东方俄罗斯帝国，会毫不迟延地搬到那里去；

如果他们仍留在原处，那末他们对于奥地利的不信任将成为长时期混乱的原

因。因此，扩张领土而不加强内部，不仅不会巩固奥皇的权力，反而会使它削

弱下去。”

政治家们要揭示俄国的整个传统政策，特别是要揭示它对君

士坦丁堡的意图的时候，通常援引彼得一世遗嘱２１８。但是他们还可

以追溯更远的历史。远在八百多年以前，当时还是多神教的俄罗斯

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召集群臣宣布说，“由俄罗斯来统治的不仅应

该有保加利亚，而且还应该有欧洲的希腊帝国，以及波希米亚和匈

牙利”。斯维亚托斯拉夫于公元９６８年占领了锡利斯特里亚并且进

窥君士坦丁堡，像尼古拉在１８２８年所做的那样。在俄罗斯帝国建

立后不久，柳里克王朝便把自己的王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以

便更靠近拜占庭。在十一世纪，基辅在各方面都仿效君士坦丁堡，

因此，人们称它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堡；这个称呼反映了俄国几世纪

的愿望。俄国的宗教和文明是起源于拜占庭，因此，俄国那时想使

像现在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处于没落状态的拜占庭帝国从属于自

己，比起德皇想占领罗马和意大利要自然得多。所以，俄国的政策

在目的方面的单一性，是由它的历史的过去、它的地理位置决定

的，是由于它必需在阿希佩拉哥群岛（像在波罗的海一样）有四通

八达的港湾，以便在欧洲保持领导地位这种情况决定的。但是，俄

国用来追求自己的目的的那些传统手法，远远值不得欧洲的政治

家们那样赞扬。这一传统政策的成功证明了西方列强的软弱，而它

的单一性和公式化则证明了俄国本身的野蛮。如果法国想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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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建立在黎塞留遗教或查理大帝敕令
２１９
的基础上，那谁会不

觉得可笑呢？只要研究一下俄国外交的最著名的一些文件就会得

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俄国的外交善于细致地、巧妙地、熟练地和灵

活地找到欧洲的君主、大臣和宫廷的弱点，尽管它非常高明，但是，

由于它不了解西欧各国人民自己的历史运动，所以它总是走进死

胡同。利文公爵指望善良的阿伯丁对沙皇让步，显示出他对阿伯丁

性格的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在１８３１年展开的议会改革运动

的前夕预言托利党将继续执政，这样他对英国人民的判断就根本

错误了。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曾经对查理十世作出过完全正

确的判断，但是他怂恿自己的“神圣君王”同这位国王在他被赶出

法国的前夕举行瓜分欧洲的谈判，这样他对法国人民的估计就完

全错误了。俄国的政策以其传统的诡计、奸诈、狡猾可以把欧洲的

宫廷（它们自己也只不过是过去的传统罢了）捉进自己的圈套，但

是，它在对付革命人民的时候却是完全无力的。

在贝鲁特，美国人从奥地利的鹰爪里又抢走了一个匈牙利人。

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正是从东方问题开始，这是令人高兴的。除了君

士坦丁堡因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贸易和军事意义外，还存在着一

系列其他的历史原因，使占有这个城市的问题成了东西方之间经

常激烈争执的主题。而美国就是西方最年轻最有力的代表。

君士坦丁堡是永恒的城市，是东方的罗马。在古代希腊皇帝

统治时代，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野蛮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土耳

其人统治时代，东方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致

使这个神权帝国的中心成了欧洲进步的严重障碍。当希腊的皇帝

们被伊康尼苏丹２２０排挤出去的时候，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精神却

不管这种改朝换代的变化而继续存在，而苏丹如果被沙皇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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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ｍｐｉｒｅ〔东罗马帝国〕也将再生。到那个时候，它会产生比

在古代皇帝统治下更坏的影响，会成为比在苏丹时代更富有侵略

性的力量。沙皇将为拜占庭文明提供支持，正像组成东罗马帝国

皇帝们的武装力量的ｃｏｒｐｓ ｄｅ ｇａｒｄｅ〔近卫军〕的俄国冒险家们

在几世纪中为这些皇帝们提供了支持一样。西欧和俄国争夺君士

坦丁堡的斗争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是拜占庭主义在西方文明面

前衰落下去呢，还是它们之间的对抗将采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厉

害、更带有暴力性质的形式而再度尖锐化起来。君士坦丁堡是东

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西方文明好比太阳，不经过这道桥就不能

绕过世界；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也就不能通过这道桥。君士坦丁

堡在苏丹的手里只不过是暂时归他占有留待革命来取的抵押品，

而西欧现在的这些统治者们——他们认为自己的“秩序”的最后

一个支柱在涅瓦河畔——也只能使问题悬而不决，一直到俄国面

对着他的真正的敌人——革命为止。推翻西罗马的革命也将战胜

东罗马的邪恶势力。

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

命的文章２２１并且想对革命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的读者们，不妨看一

看现在陈列在纽约水晶宫的哈森克莱维尔先生的绘画；这幅画描

绘了１８４８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

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杰出的艺术家以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

现出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８８４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３６２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俄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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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

——沙皇宣言。——丹麦

１８５８年８月２日星期二于伦敦

伦敦街头又出现了马车夫。在上星期六，马车夫放弃了他们的

消极反抗方式。同时，议会正在继续设法废除本届会议的伟大法

令，逐步取消马车夫和下院之间的一切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

由〕①。

在内阁提出的关于提高董事会董事、主席和副主席薪金的提

案被否决以后，在把董事们的薪金减低到９００英镑、而把主席和

副主席的薪金减低到１０００英镑以后，在星期五，印度法案在最后

一读中通过了。上星期五举行的东印度公司股东会特别会议，气

氛非常低沉。无精打彩的叫喊和演说，明显地暴露了可敬的所有

主－股东们的忧虑心情，原来他们已经感觉到：印度帝国曾经是

他们的财产的那种美好时代，看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一位可

敬的绅士谈到他打算把一项决议案提交下院审查，该决议案否认

目前的法案，并以股东和董事们的名义宣布他们要拒绝充当内阁

的这一措施给他们指定的那种角色。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和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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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们罢工了！可不是吗，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场面呵！英国下

院在取消了公司盐业垄断权以后，就实现了对印度财政进行直接

管理的第一步。

昨天，在议会全院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执行岸防勤务的

海军志愿兵的法案。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有１万人的

兵团，他们每年要受４个星期防卫不列颠海岸的军事训练。正像在

民军里服役一样，这些志愿兵将领到为数６英镑的特别津贴。他们

的服役期限将有一定的限制，和平时期为５年，战争危险时期为６

年。在服役期间，他们将按一等水兵的待遇领取军饷，而在最后一

年当中，每天还能领到两个辨士的补助金。在和平时期，不得使他

们远离海岸５０里①，在战争危险时期，不得使他们远离１００里。

昨天晚上，关于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的法案也在三读中通过。

增加了一项有利于租佃者的重要修正条款，即禁止地主强占和出

卖租佃者的青苗。

科布顿先生发表了一个论缅甸战争的起因的小册子２２２。

在法国，害怕歉收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致路易·波拿巴政府同

巴黎面包店主公会已经商定：在８月上半月把面包价格稍微降低

一些，尽管Ｈａｌｌｅ ａｕｘ ｂｌéｅ，〔粮食市场（巴黎）〕上的面粉价格在

不断提高。面包店主以后必然会提高价格而得到补偿。

“经济学家”周刊写道：“这是法国政府的阴谋，其目的是想用欺骗手段使

人民相信，收成并不像实际情况那么坏。”

在报刊的各栏上，天天都有大量矛盾百出的关于东方问题的

消息，这些消息来自维也纳和柏林，其中一部分是俄国的代理人制

５６２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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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来的，其目的是迷惑法国和英国的公众，使他们对俄国的行动

发生错觉；还有一部分是按照巴黎的特别定单制造出来的，其目的

是有利于交易所的投机。可是，“晨邮报”上发表的一段话却值得注

意——这里要假设这家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并不是常常滥用这类威

胁，并不是今天采取，第二天就收回。

“不是８月１０日以前通过和平方式完全解决问题，就是联合舰队奉命开

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也可能开往黑海。有力的行动将代替耐心的谈判，对危险

的恐惧将不再有碍于采取可能成为维护安全所必需的有效手段。如果沙皇接

受现在向他提出的建议，那末从多瑙河各公国立即撤兵将成为首要的条件。”

接着，“晨邮报”断言：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①已

在７月２４日就最后通牒的各点达成协议，并且已经立即送往圣彼

得堡２２３。可是，这种说法是同克拉伦登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最近

发表的声明相矛盾的，他们所提到的只是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照会；

同时，这种说法根本不为法国报刊所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

法至少意味着：在内阁中，帕麦斯顿派已向善良的阿伯丁提出了最

后通谍，他必须在８月１０日提出答复。

看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会议已被认为是不够了，因为我

们从“国民报”２２４获悉，现在又要在柏林举行会议，为了保证这一会

议有必要的讨论“材料”，俄皇就开恩作了一项声明：他虽然非常愿

意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占倾——这种占领是确保他的教友们的

利益的物质保障，但是，他现在仍然不得不把这些公国把持在手里

——这是补偿目前占领这些公国的支出所需的保障。哥尔查科夫

公爵在他的告示中曾宣布，俄国决不干涉各公国的合法当局的特

６６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威斯特摩兰、布尔克奈、布奥尔－绍恩施坦和阿尔宁。——编者注



权，但沙皇却颁布命令禁止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向土耳

其政府缴纳任何贡品或同它保持任何关系。瓦拉几亚的国君接到

这一指令后，就告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说，他已给苏丹送去

了贡款，领事回答说：ｃ’ｅｓｔ ｄｅ ｌ’ａｒｇｅｎｔ ｐｅｒｄｕ〔这是丢掉了的

钱〕；这就是说：国君需要再给俄国送去这一笔钱。

昨天的“祖国报”报道：莫尔达维亚大臣中间最有权势的三个

大臣，已由国君特别许可，从雅西启程到彼得堡，向沙皇报告俄国

士兵的行为，诉说他们违背对土耳其政府许下的庄严诺言，在多瑙

河流域各个省份里胡作非为，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家中一样，并且在

那里干出了一系列敲诈勒索的勾当。当然，对俄国人来说，说他们

要通过在各公国赢得声誉的办法而在那里追求某种宣传目的，这

样的罪名是加不上的。

俄国在继续武装自己，同时像过去一样公开地宣传这一点。

“汉堡消息报”２２５登载了俄皇于７月２３日在彼得堡颁布的下列宣

言。

“受命于天尼古拉一世，兹根据我在１８３４年８月１日（１３日）颁布的规定

每年在国家部分地区招募新兵的宣言，命令如下：

１．为了补充陆军和海军，应在帝国东部地区各个省份实行第十次招募，

招募人数应与１８５２年在西部地区各个省份里曾经招募的人数相等，即从每

１０００人中间招募７名新兵。

２．除此以外，还应在东部地区各个省份从每１０００人中间招募３名新兵，

补入这一地区在过去的招募中比西部地区少招募的６个名额中。

３．根据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３１日和１８４６年９月２６日发表的宣言，普斯可夫

省、维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寥夫省曾经因为歉收而免于提供新兵，而１８５３年，

应在这三个省份从每１０００人中间招募３名新兵。从维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廖

夫省的犹太人中间，同其他各个省份的犹太人一样，应从每１０００人中招募

１０名新兵。

７６２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



４．新兵的招募工作，从１１月１日开始，到１２月１日结束。

尼古拉一世公布于圣彼得堡”

除宣言外，还发布两项命令，规定了进行这一新的非常的新兵

招募工作的细则。根据第二项命令的规定，除了在上述各个省份里

招募新兵以外，也将在基辅省、波多尔斯克省、沃伦省、明斯克省、

格罗德诺省、维尔纳省和柯夫诺省的独户农２２６和城市居民中间进

行招募。

“汉堡消息报”的通讯员报道：

“帝国内部在继续不断地进行武装。第四步兵军的各个后备营集中在土

伦附近。我们从给一支部队的命令中获悉：近卫军和掷弹兵仍然驻扎在离加

契纳不远的红村一带和普多斯齐附近。这两个数达１０万人的军的野外演习

在继续进行。”

斯德哥尔摩的“邮报”在７月１６日的一号中报道：俄皇已颁布

了一项命令，要装备由２０艘战列舰和１５艘巡航舰舰组成的波罗

的海舰队并供给它储备物资。７月２９日的“科伦日报”写道：

“丹麦－瑞典舰队在结束演习以前就提前返航的原因是：司令官接到了

一项立即把军舰开到波罗的海修理的命令。”

今天，法国各家报纸和“纪事晨报”都登载了维也纳７月３日

的电讯，该电讯报道：美国表示愿意给土耳其政府以金钱帮助和有

效支持。

俄国的威胁性立场再加上由于预计到歉收而引起的不安在大

陆公众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影响，在“经济学家”周刊的下面一段话

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沙皇又在欧洲惹起了革命的倾向和希望；我们读到在奥地利、意大利以

及法国发生密谋事件的消息。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害怕新的革命混乱更甚于

害怕政府的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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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霍乱病在哥本哈根闹得很厉害，已有４０００人传染上了，

至少有１５０００人要求发给离开丹麦首都的护照；一位消息灵通的

因害怕得霍乱病而刚刚到达伦敦的丹麦人士告诉我：关于王位继

承制度的国王诏书之所以被通过，主要是由于埃德尔党２２７的大部

分人在表决时弃权，因为这些人希望用自己的消极态度来防止发

生危机。可是，他们所害怕的危机还是以钦定宪法的形式搞到了他

们头上，该宪法的矛头首先是针对着“农民之友”２２８——一个过去

曾经支持丹麦国王而使他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取得成就的政党。因

为我打算另写专文①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就只指出一点：丹麦政

府已把同列强就它的建议而交换的照会提交联合议会（上院会同

下院）审查。

英国和俄国的照会是这些文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别在目

前更是如此。“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不仅赞同国王诏书，而且明显

地向丹麦政府暗示：如果保存原来的、有普选权而没有上院的民主

宪法，那末丹麦政府现在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了。因此，沉默寡言

的克拉伦登才积极主动地鼓励和煽动在丹麦——为了俄国的利益

——实行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涅谢尔罗迭伯爵致翁格恩－施特

恩堡男爵的俄国照会，在简述了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签订的伦敦条

约２２９的条文以后，用下面的话作了结束：

“５月８日的条约并没有正式规定废除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 〔王位法〕；这样的

条文在各个独立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恐怕是不可能有的。它将违反外交惯例，

尤其是不尊重丹麦国王应有的主权和尊严。可是，当客观情况要求各个强国

同意把领土归还丹麦国王而不拒绝王位法所提出的条件时，当它们答应予以

支持时，自然不得不让国王陛下选择最适当的手段来通过立法的办法实现这

９６２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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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陛下利用国王特权，表示打算为一切归他管辖的领土建立一种王位

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如果弗雷德里克三世的父系后裔断绝了，那末，从

王位法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中产生的要求将被认为一律无效，并应召克里

斯提安·格品克斯堡亲王即位。丹麦国王将由他和他同路易莎·黑森公主结

婚所生的男性后裔担任。这就是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的国王诏书中所阐明的条

件。这些条件所反映的观点，至少对帝国政府来说，已成了目前谈判中的基

础。从帝国当局的观点出发，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分割开来，因为像

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废除王位法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不仅是克里斯提安

·格吕克斯堡亲王及其继承者得以被召即位的那种规定的自然结果和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 〔必需条件〕，而且是条约的序言中所规定的原则的自然结果和

必需的条件，这项原则就是：保护丹麦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可靠的手

段，是在一切目前归丹麦管辖的领土上实行只有父系的代表才能继承王位的

规定……在条约的Ⅱ条中，各强国宣布：它们永远承认丹麦君主政体神圣不

可侵犯的原则……它们明确地宣布：它们打算用共同的努力阻止去年已不幸

发生过的那种纠纷的重演……停止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亲王的父系继

承王位，无疑就会恢复皇帝陛下在当时为了亲王而拒绝了的那种可能的权

利。可是，在这方面有意赋予丹麦国王的主动性，以及三大强国在上述情况下

的合作（如果这种合作可能实现），会保护丹麦爱国者，防止任何人实现目前

只是在他们的想像中存在的那种虚荣心和野心。”

由此可见，俄国是这样示意的：５月８日的条约所规定的对王

位法的暂时废除，应当解释为永久废除，而俄皇对自己权利的永久

放弃只不过是暂时放弃，但丹麦的爱国者今后可以指望欧洲列强来保

卫本国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难道没有看见过，在缔结了１８４１年的

条约以后，土耳其的神圣不可侵犯究竟是怎样受到保护的吗？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４７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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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税。——俄国的行动。——

丹麦。——合众国在欧洲
２３０

１８５３年８月５日星期五于伦敦

废除广告税的法令昨晚获国王批准，今日生效。许多晨报已

公布降低了的各类广告价目。

伦敦船坞的工人宣布罢工。公司正努力招收新工人。人们估

计老工人和新雇的工人之间会发生冲突。

俄皇找到了把持多瑙河各公国的新借口。他今后需要这两个

公国已经不是由于它们是他的精神要求的物质保障，也不是为了

补偿占领它们的费用，——不，他现在要把持它们是由于“内部

混乱”，是根据巴尔塔利曼尼条约２３１的条款。由于俄国人确实在各

公国闹得天翻地复，因此内部混乱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在８月

２日上院会议上，克拉伦登勋爵证实了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写的

事，即俄国人禁止公国的国君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他们应缴纳的贡

品，根本禁止他们与土耳其继续保持关系①。克拉伦登勋爵特别庄

严并且郑重其事地声明，他

“将通过今晚离开伦敦的信使，命令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要求俄国当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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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做出解释，英国是有权这样要求的。”

当克拉伦登派遣急使到圣彼得堡要求解释时，“祖国报”在今

天这一号上登载了上月２０日从雅西发出的消息：俄国人正在布加

勒斯特和雅西构筑工事；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已置于由

三人组成的俄国监督机关的监视之下；正向居民征收实物军税；某

些倔强的大臣被抓到俄国军队里去了。这就是哥尔查科夫公爵的

告示所作的“解释”，这项告示说，

“神圣君王无意改变该国的政权机构，他的军队的驻扎不会使居民承担

任何新的捐税和负担”。

在同一天举行的下院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达德利

·斯图亚特勋爵的问题时声称，四大强国已经在维也纳商定共同

向沙皇提出一项俄国和土耳其都“可以接受的”建议，这一建议

已送往圣彼得堡。约·罗素勋爵在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时说：

“虽然这个建议最初出自法国政府，但实际上是奥地利的。”

这个出身法国但又入了奥地利籍的建议看来是很成问题的，

“新普鲁士报”２３２在一封维也纳来信中对此作了如下说明：

“俄奥两国当局已暗中约定不允许英国影响在东方占优势。”

“一个英国人”①就联合内阁的解释指出：这个内阁是“在屈辱

中表示伟大，在无力中表示威武，在沉默中表示雄辩”。

一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国化，加里西亚、匈牙利和特兰西

瓦尼亚都会成为俄国的《ｅｎｃｌａｖｅｓ》〔“嵌入别国领土的属地”〕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谈过彼得堡银行的“秘密金库”，——

２７２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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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来保证为数３倍的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①。现在俄国陆军大

臣②申请将该储备的一部分拔归陆军部金库。由于财政大臣③反

对，皇帝便亲自出马，向正教行政总署——教会财产的维护者商

借６０００万卢布的贷款。沙皇遭到了钱财困难，而他的士兵的健康

也遭受着威胁。据可靠消息：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士兵在进军期

间饱受酷热之苦，病者极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许多民房都成

了病院。

昨天“泰晤士报”反对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计划，但同时又企

图掩盖俄国在丹麦的阴谋。“泰晤士报”甚至在假装同它的神圣君

王反目时，也为他效劳。

“泰晤士报”说：“我们不相信俄国当局已使哥本哈根宫廷屈服于自己的

影响的说法，我们认为，丹麦政府在俄国的影响下正采取废除或删削，１８４９

年宪法的步骤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诚然，丹麦政府公布了关于略事修改

现行宪法的法案或法案初稿，但这一法案将在两院重新开会时提交给它们讨

论和表决；它决不会通过国王的权力付诸实施。”

把立法会议分割为４个独立的封建的省议会，废除立法会议

的自行决定课税问题的权利，废除普选权，取消出版自由，恢复闭

塞的行会用以代替自由竞争，剥夺所有官员即丹麦唯一有教养阶

级不经国王特许而可以被选入代议机关的权利，——所有这一切

都叫做“对宪法的略事修改”！如此说来，也可以把奴役叫做对自由

的赂事修改了。不错，丹麦国王没有敢把这一新的“根本法”作为法

律颁布。他只是效法东方的苏丹，把丝绳和勒令自缢的命令交给两

３７２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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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这种建议已包含着这样的威胁：不自愿服从，就强行贯彻。“对

宪法的略事修改”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谈谈“俄国的影响”。

丹麦国王和丹麦两院之间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的呢？国王建议

取消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即丹麦的现行的王位继承法。谁促使他采取了

这一步骤？是俄国。这一点从我上一篇文章引用的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１

日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照会中就可看到。废除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对谁有好

处２３３？除俄国之外，没有别人。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允许王朝女系的代表

继承王位。随着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的废除，男系亲属就可以拒绝至今仍

然堵在他们道路上的所有女系亲属继承主位的要求。大家知道，丹

麦王国除丹麦本土即一些岛屿和日德兰之外，还包括两个公国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丹麦本土和什列斯维希的王位继承

按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的规定，而霍尔施坦公国是德国的封地，根据Ｌｅｘ

 Ｓａｌｉｃａ〔舍拉法〕２３４，它仅由男系继承。随着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的废除，

丹麦和什列斯维希的王位继承制度也和德国的公国霍尔施坦一样

了。俄国皇帝作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室的代表拥有对霍尔施

坦的直接权利２３５，于是，他作为男系的年龄最大的亲属也就有权

直接要求继承丹麦王位了。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在俄国照会和俄国舰

队的支持下，丹麦为维护不许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联合、不许公

国脱离丹麦的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而与德国进行了斗争。沙皇在维护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的借口下取得对德国革命的胜利之后，便用废除这一法

律的办法来并吞民主的丹麦。因此，斯堪的那维亚人和德国人根据

经验就知道了，他们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民族要求建立在封建的王

位继承法的基础上。经验更清楚地向他们表明，德国人和斯塔的那

维亚人——同一个伟大种族的代表——彼此争吵而不结成同盟，

这只会为自己的世世代代的敌人——斯拉夫人铺平道路。

４７２ 卡 · 马 克 思



目前最大事件是美国政策在欧洲地平线上的出现。对于这一

事实，虽然一部分人额手称庆，一部分人切齿痛恨，但它已为大家

公认了。

“奥地利会力求瓜分土耳其帝国，以弥补它可能遭到的丧失意大利属地

的损失，——这个前景，在它很愚蠢地与山姆大叔发生纠纷以后更有可能了。

美国的分舰队驻扎在亚得利亚海，在意大利起义时会使情况特别复杂化，而

我们将来完全可能看到这种意外事件，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在西方还没有

死去。”

这是英国贵族的老机关报“先驱晨报”的话。

巴黎的“新闻报”说：“科斯塔事件离结束还远得很。我们听说，维也纳当

局已向华盛顿当局要求雪耻，当然，这是不会得到的。目前科斯塔仍处于法国

领事的保护之下。”

维也纳的“新闻报”嘟哝说：

“我们应当避免跟美国佬接触，因为他们半是海上强盗，半是绿林英雄，

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绅士。”

德国的报纸怨声不绝，据说合众国和土耳其似乎在如下条件

下签订了秘密条约：土耳其获得金钱和海军援助，而合众国则取得

鲁美利亚的埃内兹港，这就会使北美共和国在地中海得到一个既

安全又方便的商业和军事基地。

布鲁塞尔的报纸“解放”说：“因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而引起的美奥两国

政府之间的士麦那冲突，将来会被看做１８５３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多瑙河

各公国的被占领，西方外交在君士坦丁堡的手腕和联合舰队的演习，与这件

事相比，只能算是次要的。士麦那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而君

士坦丁堡的事件只不过是解决已接近尾声的老问题而已。”

在意大利的报纸“议会报”２３６上刊载了一篇标题为“美国政策

５７２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



在欧洲”的社论。我从这篇文章中逐字逐句地摘译了下面一段：

“议会报”说：“大家清楚地知道，合众国早就想在地中海和意大利获得海

军基地，特别是当东方发生纠葛的时候。例如，在１８４０年，严重的埃及问题提

上日程，圣让得阿克遭到攻击，这时，合众国政府曾请求双西西里王国国王①

把巨大的塞拉库斯港暂时割让给它而来获结果。目前，美国政策干涉欧洲事

务的趋势必然会加强起来，而且会越来越顽强。毫无疑问：现在的合众国民主

政府正在大声地对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牺牲者表示同情，同奥地利外

交关系的决裂丝毫也不会使它惊慌，它已经在士麦那用大炮的威胁去支持自

己的政策。如果要对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国家的这些意图表示愤慨，或说它们

不合理和很可笑，这是不公正的。不言而喻，美国人并不想夺取东方和发动同

俄国的陆战。但是，既然英国和法国动用自己最强的海军力量，那末，美国人

为什么不照样行动呢，特别是当他们要在地中海获得海军基地——掩蔽和

‘补充储备品’的地点的时候？对于美国人来说，既然是共和分子与哥萨克分

子直接敌对的问题，所以就决定着一项重大的利益。商业和航运已经大大地

发展了世界各民族之间合法的交往和联系，以至目前在任何冲洗着旧大陆或

新大陆的海洋上没有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是异乡人，或者在任何类似关于奥

斯曼帝国的命运这样的大问题上认为自己是局外人。美国的商业和在我们海

岸上从事商业的侨民都要求美国旗的保护，而为了使这种保护经常化和常年

有效，他们就需要一个港口去停泊他们的已经在世界海军强国舰队中居第三

位的舰队。如果英国和法国直接干预有关巴拿马地峡的一切事务，如果这两

个强国中的第一个强国已经这样胡作非为，甚至捏造一个蚊子国王，以便拿

领土权来对付合众国的行动，如果这两个强国最终商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的孔道应该对所有各国开放并由一个中立国家掌管，——那末，显而易见，合

众国就要要求苏伊士地峡的自由和中立化得到同样周密的保护，而且力求实

现这种保护，同时它也要密切注视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因为这种瓦解会导

致埃及和叙利亚全部或部分地转归某个头等强国统治。苏伊士和巴拿马是通

向东方的两条大道；它们至今仍然封闭着，将来它们会相互竞争。保障自己在

横越大西洋问题上的优势的最好办法，就是参与解决地中海问题。我们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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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离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海面上行驶的美国军舰，将不会放弃在它方便的

时候驶入该处的要求，因为它们并不受１８４年公约签订国所同意了的限制性

条款的束缚，也就是说，它们有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即美国政府不是这一公

约的参加国。欧洲为这种大胆行为所震惊，因为它从１７８３年和约时起就已习

惯于把合众国看做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以后的瑞士各州，也就是把合众国看做

这样的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它的存在，但决不允许它进入老牌强国的贵族圈

子，决不让它在一般政策问题上有发言权。但是大洋彼岸的盎格鲁撒克逊种

族已经高度地富强起来，有了高度的文明，它不可能继续安于过去给它规定

的卑微地位。北美合众国对至今仍裁夺着地球命运的五强最高评议会的压

力，是一种新的力量，它必走要促使维也纳条约所建立的闭塞体系趋于崩溃。

只要合众国还没有取得在决定一般政治问题的会议上的现实权利和正式地

位，它就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特别的尊严实施天然权利和ｊ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

〔国际法〕的最人道的准则。它的旗帜不分党派地保护着各国内战的受害者，

并且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大火烛天的时候，美国舰队的好客态度从来也没有被

任何有伤尊严或耻辱的让步动摇过。”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５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５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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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

报告书。——议会动态
２３７

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２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今天的“通报”得知：波拿巴为水兵们降低烟价，作为法国舰

队在贝捷克湾陷入屈辱地位的赔偿。波拿巴用腊肠争得了王位２３８。

他为什么不能试用烟草来维持他的王位呢？不管怎样，东方的纠纷

都将导致路易·波拿巴的威信在军队和法国农民的心目中的

ｄéｍｏｎéｔｉｓａｔｉｏｎ〔下降〕。他们已经懂得，在国内丧失的自由是不能

用在国外获得的荣誉来补偿的。“常胜帝国”堕落得甚至不如“群贤

内阁”了。

我们从刚刚收到的君士坦丁堡的报纸获悉：苏丹告臣民书是

在８月１日发表的；俄国驻阿德里安堡领事从圣彼得堡接到了离

开土耳其的命令；其他俄国领事正等待类似的命令；君士坦丁堡的

报纸在多瑙河各公国被禁止。在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８月１日

登载了下面一则关于波斯的消息：

“波斯沙赫读了根据他的命令转交给他的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当局之间有

关当前冲突的来往信件之后正式声明，他认为土耳其政府完全有理，一旦发

生战争，他将公开站在土耳其政府这一边。这一消息给俄国驻德黑兰大使以

强烈的印象，现在人们都说，他正打算申请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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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整个报界都根据从彼得堡发来的密电纷纷猜测对俄国

提出并被沙皇接受的建议的内容。帕麦斯顿的“晨邮报”断言：

“７月２５日美延多尔夫先生转给本国皇帝的纵然不是正式的建议〈维也

纳会议通过的〉，无论如何也是关于２４日会议情况的报告。我们可以有把握

地说，问题会根据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这样的精神解决，这样说未

必会弄错。处理的方式将是这样的：列施德－帕沙给涅谢尔罗迭伯爵一份照

会，照会中附有给予苏丹的正教臣民以特权的敕令，这些特权甚至比俄国为

他们所要求的更为广泛。将对沙皇讲许多恭维话，并向他保证，苏丹将以最好

的感情对待他的臣民，并且——列举苏丹已经赐予他们的某些权利。这份照

会将由土耳其大使递交，于是问题就结束了……到９月１０日，最后的一个俄

国兵士将渡过普鲁特河！”

另一方面，来自维也纳的私人信件指出，俄国军舰出现在普鲁

特河和多瑙河汇合处上游，这证实了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发表的

意见：在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议中根本没有关于俄国军队撤出多瑙

河各公国的要求；这个建议来自奥地利当局，因为在沙皇拒绝法国

和英国的建议后，英国驻维也纳大使①这位“真正主张和解的人”

曾吁请奥地利当局进行调停；奥地利的这个建议正中俄国之意，让

它有可能使结束谈判ｉｎ ｉｎｆｉｎｉｔｕｍ〔遥遥无期〕。据半官方的法兰

克福“总邮报”２３９的消息，俄国允许奥地利只能向土耳其报道自己

本身的利害关系。

不久前公布的关于人口的官方材料证明，大不列颠的人口正

在缓慢地但却是不断地缩减。１８５３年第二季度

各调查区人口死亡数 １０７８６１人……………………………………

同期出生数 １５８７１８人………………………………………………

人口自然增长数 ５０８５７人…………………………………………

９７２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① 威斯特摩兰。——编者注



整个联合王国

出生数超过死亡数 ７９８００人………………………………………

同期迁往国外的人数 １１５９５９人……………………………………

迁往国外人数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数 ３６１５９人………………

最近的一个报告表明迁往国外的人数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数

３万人。

在人口外流而使人口缩减的同时，生产力和资本却空前增长。

马尔萨斯神甫曾否认人口外流会发生这种影响，并且以为自己已

通过精细的核算证明了：即使动用世界上所有的船只运送外流的

居民，也丝毫不能影响人口的极度增长。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

斯，那末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

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

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

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

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

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

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

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贸易部公布的关于１８５３年上半年到７月５日止的贸易和航

运的材料，与１８５２年同期的出口、进口和航运的材料相比，总的说

来有了很大的增长。犍牛、公牛、母牛、牛犊、绵羊和羊羔的进口额

大大增加。

１８５２年上半年（至１８５２年７月５日止）谷物

 总进口额 ２６０４２０１夸特…………………………………………

而１８５３年同期的总进口额 ３９８４３７４夸特…………………………

１８５２年上半年细磨面粉和粗磨面粉总进口额 １９３１３６８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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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１８５３年同期的总进口额 ２５７７３４０夸特…………………………

１８５２年咖啡总进口额 １９３９７１８５磅……………………………

１８５３年 ２１９０８９５４磅……………………………

１５２年酒类总进口额 ２８５０８６２加仑………………………………

１８５３年 ４５８１３００加仑………………………………

１８５２年蛋类总进口额 ６４４１８５９１个……………………………

１８５３年 ６７６３１３８０个……………………………

１８５２年马铃薯总进口额 １８９４１０公担……………………………

１８５３年 ７１３９４１公担……………………………

１８５２年亚麻总进口额 ４１０８７６公担………………………………

１８５３年 ６２７１７３公担………………………………

１８５２年生丝总进口额 ２３５４６９０磅………………………………

１８５３年 ２９０９７３３磅………………………………

１８５２年棉花总进口额 ４９３５３１７公担………………………………

１８５３年 ５１３４６８０公担………………………………

１８５２年毛类（羊毛和羊羔毛）总进口额 ２６９１６００２磅…………

１８５３年 ４０１８９３９８磅……………

１８５２年皮革（熟皮）总进口额 １０７５２０７磅………………………

１８５３年 ３６０４７６９磅……………………

  可可、海鸟粪、原糖、茶叶等的进口量减少了。至于出口，有下

述材料表明：

１８５２年上半年棉织品出口值 １１３８６４９１英镑……………………

１８５３年同期的出口值 １３１５５６７９英镑…………………………

至于棉纱——这里包括亚麻纱和毛纱——出口额在数量方面是减

少了，但根据公布的价值，出口额却大大增加，出口价值如下：

１８５２年上半年亚麻织品的出口值 ２００６９５１英镑…………………

１８５３年同期的出口值 ２２５１２６０英镑………………………………

１８５２年丝织品的出口值 ４６７８３８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８０６４１９英镑……………………………

１８２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１８５２年毛织品的出口值 ３８９４５０６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４９４１３５７英镑……………………………

１８５２年陶器的出口值 ５９０６６３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６２７２１８英镑………………………………

１８５２年玻璃品的出口值 １８７４７０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２３６７９７英镑……………………………

１８５２年服饰用品和女用头饰的出口值 ８８４３２４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１８０６００７英镑……………

１８５２年小五金和刀类商品的出口值 １２４６６３９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１６６３３０２英镑………………

１８５２年机器装备的出口值 ４７６０７８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７６０２８８英镑…………………………

１８５２年长方铁、螺钉和条铁的出口值 １４５５９５２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２７３０４７９英镑………………

１８５２年熟铁的出口值 ６９６０８９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１１８７０５９英镑……………………………

１８５２年金属线的出口值 ４２９７９英镑………………………………

１８５３年 １０６６１０英镑…………………………

在工厂制品的进口方面，鞋、靴和手套增加最多，玻璃商品、钟

表、毛织物和印度绸减少最多。在出口方面，亚麻织品、丝织品、毛

织品和金属制品增加最多。至于食品的进口，如果不算谷物和牲

畜，几乎所有增加了进口的项目都证明英国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

消费量增长的比例大大超过工人阶级的消费量增长的比例。例如，

酒类的消费量增加了一倍，而可可、原糖和茶叶的消费量则显著地

减少。

在关于联合王国小麦收成的２６０个报告书中，只有２５个报告

书提到收成很好，有３０个报告书估计是中等年成，有２００个以上

的报告书则直截了当地宣布收成很差或很坏。燕麦、大麦和大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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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看来不坏，因为水分足，有利于这些作物；但马铃薯是全国歉

收。约·斯特治先生和查·斯特治先生的公司在他们最近的一个

关于小麦收成的通报里指出：

“小麦总收成大概是从１８１６年起所有年份中最低的，如果１８５４年的收

获不早，我们就一定要输入甚至比１８４７年还要多的各种谷物和面粉，——可

能不少于１５００万夸特。但是，只要法国不在产粮国市场上和我们竞争，我们

现在的价格之高足以刺激如此规模的进口。”

指望１８５４年的收获很早，看来没有什么特殊根据，因为经验

表明：歉收年份正如丰年一样，通常都是连续的，而从１８４８年起，

好几个丰年已经连续得很久了。英国将向其他国家订购足够的粮

食，这一点没有丝毫疑问；但是自由贸易派所期望的英国工业品

的输出与谷物的输入相平却是没有指望的。此外，在输入可能超

过输出的同时，国内工业品消费量也将缩减。英格兰银行的

黄金储备现在已经在逐周减少，并且已降低到１７７３９１０７英

镑了。

上院在上星期五的会议上否决了下院通过的工人结社法案。

这一法案不过是１８２５年旧结社法２４０的新解释，其目的是通过取消

结社法中一些难懂的和意义含糊的词句的方法，使工人与企业主

在他们结社的合法性被承认方面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每当工人

这帮愚民要求权利而不是要求慰问时，多愁善感的贵族们就要大

发雷霆，因为他们喜欢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忠顺奴仆来看待。所谓

激进派报纸当然就拚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痛斥贵族是无产阶级的

“一贯仇敌”。我决不否认这一点。不过，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激进

派本身，看一看工人的这些“天然的朋友”吧。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

中曾向诸君报道，曼彻斯特的纺纱工场的场主和工厂主组织了一

３８２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个抵制工人要求的协会①。这个组织叫做“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

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建立这个协会是要追求以下的目的：

“１．根据其他棉纺织工业区的工资额，确定纺纱业和织布业各部门的工

资额；

２．在实施这些工资额时，如遇到某一会员企业内工人的反抗，全体会员

相互支持；

３．为了有利于工人，保证全城及郊区实行划一的工资额。”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其办法

是成立地方的纺纱工场场主和工厂主协会，由中央委员会领导。

“这些协会的会员将抵制工厂工人的有组织的集团的一切要求，因为对

它们的任何让步有损企业主、工人和一般工业的利益。”

他们不愿让他们的工人建立同类的组织与他们为了自己的目

的而建立的这种组织分庭抗礼。他们想用组织集团的垄断权来巩

固资本的垄断。他们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

的条件，而工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人与他们争论。他们想成群结队

地进攻，但希望别人单枪匹马地反抗。用曼彻斯特的激进派和典

型的自由贸易派的语言来说，这叫做“诚实的竞争”。

上院８月９日会议本来是要决定下院经过１０个月讨论后通

过的３个爱尔兰法案的命运。地主和租佃者法案废除了有关不动

产典契的法律。这在目前就给合法出卖小地产造成了不可克服的

障碍，因为在典地产法令不适用于小地产。租佃权法案修改并概

括了６０个以上的禁止签订为期２１年的租佃契约的议会法令，处

理了租佃者根据相应的合同作了改良设施的补偿费问题，并且不

４８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见本卷第２５６页。——编者注



许采用转租制。最后，租佃者改良设施补偿费法案规定，租佃者

在没有与地主签订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所作的改良设施应予补偿，

还有一条规定这一法律具有回溯效力。当然，上院是不可能反对

议会干涉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的，因为从爱德华四世时起到

现在，上院从未中止把处理这些关系的立法法令大量载入法律汇

编，而且上院本身的存在也是以有关地产的法律为基础的，继承

法就是一例。但是，在自己事务中一向以公断人身分出现的各位

上院议员，这一次却暴跳如雷，这在这个养老院中是很难遇到的。

克兰里卡德伯爵叫道：“据我所知，像租佃者补偿费法案这样的法律草

案，这样完全违反和轻视所有合同的事，还从来没有提交议会批准过；至于

这一法律有回溯效力，至今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政府敢于提出类似这条

规定的措施。”

贵族们竟然以拒绝封建的效忠誓２４１来威胁王室，并且暗示有

可能发生爱尔兰地主的叛乱。

上面这位勋爵阁下声称：“事情几乎牵涉到关于爱尔兰土地占有者对英

国政府保持忠诚和信任的全部问题。如果他们看到如此处理爱尔兰地产，那

末，我倒想知道，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们忠于王室和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

阁下，请平静一些，平静一些！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们服从王

室的最高权力呢？——一名治安法官，两名警察。大不列颠地主

叛乱！谁听说过比这更希奇的古董！不过，寒酸的贵族们早已只

靠古董生活了。他们为了反抗下院和舆论，当然要自我振作一番。

圣莱昂纳兹老勋爵煞有介事地说：“希望诸位勋爵阁下不要因为避免发

生与另一院的所谓‘冲突’，或是因为取得名声，或是由于外来压力，而通过

这样一些极不完善的措施。”

罗登伯爵叫道：

５８２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我极其关心爱尔兰的幸福。”

换言之，勋爵阁下是认为爱尔兰极其关心罗登伯爵的幸福。

“这不是党派的问题，而是所有贵族的问题”——这就是上院的一

致呼声，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两党之间，在辉格党贵族和托利

党贵族之间，在属于联合内阁的贵族和属于在野派的贵族之间，一

开始就暗中商妥不让上述法案通过，而整个激烈的争论不过是一

幕为报界采访员上演的闹剧而已。

如果回想起：成为激烈争论对象的这些法案的原作者不是联

合内阁，而是得比内阁中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纳皮尔先生；再回

想起：在爱尔兰最近一次选举时，托利党人曾引用他们所提出的

这些法案，那末，就会十分清楚这个内幕了。下院在托利党政府

草案中所作的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禁止因欠租而夺取租佃者的

青苗。马姆兹伯里伯爵大叫：“这不是那些法案”，并问纽卡斯尔

公爵能否在这方面相信他。公爵回答说：“当然，不。”“那您相信

谁的话呢？”——公爵的回答是：“相信纳皮尔先生的话”。伯爵说：

“这就是纳皮尔先生的信，它确证这不是那些法案。”公爵反驳道：

“这是纳皮尔先生的另一封信，它确证这就是那些法案。”

如果托利党人仍然执政，那末现在属于联合内阁的贵族们就

会投票反对爱尔兰法案。但是，既然是联合内阁执政，那末，反

对自己的提案的任务就落在托利党人肩上了。联合内阁从托利党

那里继承了这些法案，并使爱尔兰派的代表参加了自己的内阁，当

然不能在下院投票反对这些法案。但是，它相信上院不会让它们

通过。纽卡斯尔公爵的反抗本来就很怯弱，但阿伯丁勋爵声明，他

同意法案通过二读的正式程序，即事实上在本届会议仍然不予通

过。结果正是这样。前内阁的首脑得比勋爵，本届内阁的挂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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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兰斯唐勋爵以及爱尔兰的一个大土地占有者都很聪明地推说身

体不适而没有出席。

在同一天，下院在三读中通过了出租马车税法案，恢复了十

四世纪的马车官价，并通过了弗·斯卡利先生提出的出租马车主

组织罢工应予法办的条款。我们现在不能细述国家干涉私人事务

的问题。只想指出，这一切都是在自由贸易派的议院中实现的。不

错，议院断言，在运载业领域中存在着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奇

怪的逻辑！起先向私人行业课以所谓的特许税，并为它制定特别

的警察条例，然后又声明，这一行业正是由于税重，所以失去了

自由的性质，变成了国家垄断。

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也在全院委员会通过。除为数不多的已

被判服苦役的罪犯仍将流放西澳大利亚之外，流放到苦役移民区

的刑罚被这一法案取消。罪犯先服一定时期的监禁，然后可获得

假释（但可能取消）和在大不列颠的居住权；他们将被用于公共

工程并得到政府规定的工资。最后这一条的慈善目的，是通过强

迫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竞争，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为地造成剩余；同

时，这些慈善家们又禁止习艺所的贫民参加生产劳动，因为他们

害怕造成对私人资本的竞争。

迪斯累里先生所指导的最熟悉内阁的一切秘密的伦敦周报

“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可见是在彼得堡急电到达之前——刊

登了下面一则有趣的报道。

“我们得知，大臣们在得到他们信任的私人中声称，现在不仅没有任何战

争威胁，而且任何危险（如果说这种危险曾经一度存在过）也早就消除了。看

来，正式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议是预先征得俄皇同意的；英国政府在其公开言

论中唱着对国家经济生活极为有害的调子，而在私下里却把混乱状态说成是

７８２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疑神疑鬼的结果，嘲笑关于某某强国一度认真想要进行战争的任何想法，并

且要人相信一时的误会‘已在最近三周内彻底澄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整

个这种做法的秘密何在？……现在已在圣彼得堡的并在发出之前就得到俄皇

同意的建议的主旨就是要土耳其完完全全接受俄国的要求，因为现在两国之

间的战争是由于拒绝这些要求而引起的。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些要求是根据英

法的劝告和直接怂恿。它现在又要根据英法的劝告和直接怂恿按上述建议同

意这些要求。这里在形式上稍有更改，而在本质上一仍其旧。事实上已经对

欧洲土耳其基本居民群众确立了保护制度的俄皇，只要声明一下他这样做并

不是侵犯苏丹的最高权利就好了。多么宽宏大量的恩赐呵！”

君主权力在大不列颠被认为是徒有空名的，——正因如此，

所有党派才不和它计较。如果你们问英国的激进派，为什么他们

的党放弃反对王室特权的斗争，他们会回答你们：这种特权不过

是装装门面，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会告诉你们，维多利亚

女王只有一次大胆表现了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为御前

女官而起的冲突，这次冲突使她遭到戏剧性的失败。当时，她想

把辉格党的御前女官留在身边做ｅｎｔｏｕｒａｇｅ〔近臣〕但后来不得不

向罗伯特·皮尔爵士让步，辞退了她们。但是，与东方问题有关

的许多情况，——内阁的政策不可理解，外国报界提出责难，俄

国大公和大公夫人在英国似乎处于和俄国专制君主开战前夕的时

刻接踵访问，——证实了下述传闻：在整个东方危机继续期间，英

国宫廷都是同俄国串通的，所以它使善良的老阿伯丁留任首相，使

摆出来给人看的与法国的同盟瘫痪，并抵制正式采取的反对俄国

侵犯的措施。人们暗示说，英国舰队完全是为了科堡王室的利益

而支持葡萄牙的反革命２４２。盛传帕麦斯顿勋爵也是由于宫廷的阴

谋而被解除了外交部的职务。又说，维多利亚女王和奥尔良公爵

夫人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人们还记起，女王的丈夫是一位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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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的人①，她的叔父也是一位科堡王室的人②，后者作为比利时

国王和路易－菲力浦的女婿，非常希望波拿巴垮台，并且在他的

儿子和奥地利公主结婚后已被正式接纳入神圣同盟。最后，人们

还把英国对俄国客人的接待同俄国最近对英国旅行者的逮捕和挑

剔作比较。

几个星期之前，巴黎的“世纪报”写文章反对英国宫廷。一

家德国报纸也发表了一篇详细论述科堡－奥尔良派的密谋者的文

章，说这些密谋者为了王朝的利益，通过列奥波特国王和阿尔伯

特亲王，迫使英国内阁实行危害西方各国、鼓励俄国阴谋的方针。

布鲁塞尔的“民族报”２４３刊登关于在伦敦举行的内阁会议的长篇报

告，说女王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声明：妄图圣地的波拿巴是当前纠

纷的唯一罪人；俄国皇帝想加在土耳其身上的屈辱，要比他的法

国敌手所想的少；她决不为了某某波拿巴的利益而发出同意对俄

国进行任何战争的王令。

关于这些传闻，“晨报”说得非常委婉。这些传闻在公众中间

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在每周报刊上引起了相当审慎的评论。

“先驱”２４４写道：“我们不想作过于广泛的推测，只要看一看事实。奥里珈

女公爵携同她的丈夫和姐姐，俄皇的最善于外交的女儿之一洛伊希顿堡公爵

夫人来到英国。她受到布隆诺夫男爵的欢迎，并马上受到宫廷内的亲切接待，

她被英国上等社会的代表人物所包围，其中也有阿伯丁勋爵。”

甚至在第一流伦敦周报中首屈一指的“观察家”２４５，也用简洁

的标题“又是俄国人”发表了关于俄国客人光临的报道。在这家

报纸的一篇社论中有如下的话：

９８２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①

② 列奥波特一世。——编者注

阿尔伯特亲王。——编者注



“目前根本没有什么原因阻碍和平协会在阿尔伯特亲王殿下的庇护下以

最有威望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像“观察家”这样的报纸也不能提出更明显的暗示。我上面

引证的那篇文章在结束时把英吉利君主国同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

作了如下的比较：

“如果美国人力图在欧洲占有我们一度占有过的地位，那末，这与我们无

关。目前，他们巩固国际法并作为扶弱除强者而赢得尊敬，就让他们从中博

得荣誉，归根到底从中获得好处吧！英国将只关心统一公债按票面价值计算

和保护本国海岸以防外国军队直接进攻。”

关于本年度（截至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１日止）拨款，５８２０英镑用

来抵偿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建筑工程费、修理费、家具费等等

的问题，魏兹先生在表决时问道：最近３０年来按规定每年拔出的

１１００英镑的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维修费到哪里去了？威廉·摩

尔斯沃思爵士不得不承认，公款滥用掉了；还承认，根据政府派

往巴黎的建筑师阿耳巴诺的报告，英国大使的官邸破败不堪。房

子周围的游廊坍了；墙也倒了；房子好几年没有粉刷；楼梯不稳；

污水并发出恶臭；房间里满是寄生虫，并且在桌上乱爬；家具和

窗帘上幼虫密布，而地毯被狗屎猫屎弄得污七八糟。

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关于消除煤烟措施的法案通过了二读。

如果这一提案能实行，英国的首都将焕然一新，市内除上院和下

院外，将不再有一所肮脏房子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５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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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卡尔特。——贝姆。——

土耳其问题在上院

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６日星期二于伦敦

戴维·乌尔卡尔特就东方问题发表了四篇文章２４６，目的是消

除下述四种误解：第一，是认为东正教教会和俄国教会是一回事，

第二，是认为英俄之间存在着外交冲突，第三，是认为英俄可能

发生战争，第四，是认为英法之间似乎存在着同盟。这几篇文章，

我打算将来再比较详细地谈谈２４７，因此现在只向诸君报道一下贝

姆给列施德－帕沙的信。这封信最先是由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

“阁下！因为我倘未得到去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我认为有责任把一些意见

报告给阁下，我觉得这些意见是非常要紧的。我首先要说的是，我所看到的

土耳其军队——骑兵队、步兵和野战炮兵是非常优良的。军容、军训和士气

很再好没有了。骑兵要胜过欧洲任何一支骑兵。意义最大的是，全体官兵都

要求同俄国人作战。带着这样的军队，我敢去进攻数量一倍于我的俄国军队，

并且有十分把握取得胜利。奥斯曼帝国既然能够出动超过俄国所能抵挡的数

量的部队，那末很明显，苏丹会满意地看到，被莫斯科的沙皇们背信弃义地

从他的祖上手里夺走的所有省份将收复回来归他管辖……贝姆”

奥地利外交大臣①就美国巡航舰“圣路易号”在科斯塔事件中

１９２

① 布奥尔·绍恩斯坦。——编者注



的行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照会。在照会中，他谴责美国的整

个政策。奥地利坚持自己有权用武力逮捕在中立国居住的外国人，

否认美国有权采取军事性质的措施去保护他们。

马姆兹伯里伯爵星期五在上院提出质询，但他所关心的根本

不是维也纳会议的秘密和这个会议向沙皇提出的建议的内容，整

个目前谈判的情况他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大可以说是古董鉴赏

式的兴趣。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翻译一下”俄皇在５月和６月

给本国外交使节的两个通知（公布在“圣彼得堡消息报”２４８上）；他

还想鉴赏一下“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应已作出的”答

复。马姆兹伯里伯爵不是古罗马人，当着ｐａｔｒｅｓ ｃ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ｉ〔元

老，古罗马议员的尊号〕的面公开听外国使节陈词的罗马风俗是

最使他反感的。同时，他自己也指出：

“俄国的两个通知已由俄皇用本国文字向全欧公开发表，在英法文的报

刊上也已披露。”

把这两个文件从新闻记者的语言译成外交部官员的语言究竟

会有什么好处呢？

“法国政府对这两个通告立即十分巧妙地作了答复…… 据报道，继法

国之后英国随即也作了答复。”

马姆兹伯里伯爵显然是急于知道，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

的平淡文字译成克拉伦登伯爵的优雅文字是个什么样子。

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向“坐在对面的高贵朋友”指出，约翰牛

经过了３０年的和平、经商、工业活动以后，对战争已经“有点神

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从去年３月“由于政府长期一直对自己的

行动和谈判情况严守秘密而更加厉害了”。因此，马姆兹伯里伯爵

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提出质询，但政府同样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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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沉默。

俄国对欧洲土耳其实行侵略的最初迹象使伯爵阁下比谁都伤

心。他从来没有猜疑过俄国对土耳其有什么阴谋。他不愿意相信

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俄皇的荣誉”。但是，难道

俄皇的荣誉曾经因扩大帝国版图而受损吗？其次，在他的心目中，

“沙皇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曾经坚决奉行保守政策”。的确，专制君主

同这些败坏人心的革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是在１８５２年，当

伯爵阁下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

“没有一个国君这样一再保证遵守约束着欧洲的各项条约和维护这么多

年来为欧洲造福的各项领土协定，没有一个国君对此表示过更多的诚意。”

毫无疑问，布隆诺夫男爵在怂恿马姆兹伯里伯爵签订１８５２年

５月８日丹麦王位继承条约的时候，是用再三保证他的神圣君王

非常喜欢现有一切条约的说法把伯爵诱进了圈套的。而在布隆诺

夫劝说刚刚热烈祝贺了波拿巴篡夺王位成功的伯爵同俄国、普鲁

士和奥地利建立一个反对同一个波拿巴的秘密同盟的时候，就是

最好不过地证明自己维护现行领土协定的诚意。

为了解释俄皇的突如其来的转变，马姆兹伯里伯爵于是就进

行心理分析，来研究“影响了俄皇思想方式的情绪”。他肯定地说，

“法国政府在圣地问题上的行为伤害了俄皇的感情”。诚然，波拿

巴为了安慰俄皇被伤害的感情，曾经派了一个“性格非常温顺的

人”戴拉库尔先生到君士坦丁堡去。“但是”，伯爵接着说，“已经

发生的事情，看来并没有从俄皇的脑海中消除”，所以俄皇对法国

犹有余怒。应该承认，戴拉库尔先生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

丁堡以前就非常彻底地和令人满意地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尽管

这样，俄皇的想法并没有改变”。这些情绪和由此产生的错误想法

３９２乌尔卡尔特。——贝姆。——士耳其问题在上院



是这样强烈，以致“俄皇仍然怀疑土耳其政府想向俄国提出它根本

无权提出的条件”。马姆兹伯里伯爵承认，“无论是什么人”，甚至连

英国的勋爵也都包括在内，“都没有本事看见人的思想”，但是“他

不能不认为，自己能够解释这些影响了俄皇思想活动的惊人情

绪”。他说，俄国人世世代代习以为常地认为“注定要他们占领君士

坦丁堡并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一天现在已经到来了。他还认为，“现

在的俄皇”也有“这种感情”。明智的伯爵起初想用俄皇老是猜疑土

耳其政府企图侵犯他的权利的说法来解释问题，现在伯爵则说，俄

皇猜疑土耳其只是因为他认为吞并土耳其的适当时刻已经到来。

伯爵阁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改变他的逻辑议论的路线了。现在他

不说有什么新情绪影响了俄皇的思想活动，使原来的情况发生了

变化，而是援引某些情况，由于这些情况，沙皇野心勃勃的想法和

旧的传统感情曾经被抑制一个时期，并且压制了“使他受到诱惑的

事物的产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是这么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

马姆兹伯里伯爵当时“任职”，而后来“不任职”。

当他“任职”时，他不仅第一个承认了布斯特拉巴２４９，甚至第

一个为他的背誓、屠杀和暴政辩护。但在此以后，

“当时的报纸却开始不断攻击它们所说的对法皇采取的屈膝献媚的政

策”。

联合内阁上台了，詹·格莱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也跟着

出来了，

“这些人在公开的会议上抨击法皇的政策和法皇个人，同时也

抨击法国人民选出了这个王子做国君”。

随后就发生了门的内哥罗事件２５０，联合内阁

“允许奥地利坚决要求苏丹不要对起义的门的内哥罗人再采取武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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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甚至没有保障土耳其军队平平安安地撤退，结果使土耳其折兵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人。”

再后，就是罗斯上校从君士坦丁堡被召回，同时，英国政府

又表示不愿和法国同时把自己的舰队派往贝捷克湾或士麦那。所

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使俄皇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想法，肯定英

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敌视法皇，英法两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

马姆兹伯里伯爵细腻地（任何小说家如果这样细腻地描写自

己的女主人公变化无常的情感，一定会获得声誉）描写了影响着俄

皇敏感的头脑并使他离开正道的原因之后，就自吹自擂地说，由于

他同法国人民的暴君建立了密切的同盟，似乎就摧毁了数世纪来

使法国人民同英国人民隔绝的成见和反感的壁垒。他庆贺现政府

继承了他同西方沙皇建立的这个友好同盟，庆贺它收获了托利党

人播种所得的果实。他却忘记补充说，正是在这个友好同盟的庇护

下，法皇支持联合内阁的时候，苏丹才被献给俄国做牺牲品，因为

这个法国的苏路克急于希望能够踩着穆斯林的肩膀爬上什么维也

纳会议，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伯爵一方面祝贺内阁同波拿巴结成

紧密同盟，同时马上就开始斥责这个ｍé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①所产生的政策。

我们不打算继续把伯爵的所有宏论再介绍下去了，总之，他

大谈土耳其领土不受侵犯的重要性，否认土耳其的衰落，不承认

俄国的宗教保护权；他还责难政府不把侵犯多瑙河各国事件看做

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没有用出动舰队的行动来回答俄国人

渡过普鲁特河的事件，这些责难我们也不重复了。他所举出的新

东西，只是下面这一封缅施科夫公爵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写给

５９２乌尔卡尔特。——贝姆。——士耳其问题在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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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施德－帕沙的“闻所未闻的蛮横的”信。

“本大使即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得知，土耳其政府宣布打算保障东正教

教会的僧侣实现属于他们的宗教权利，这实际上是表示无意保障这个教会所

享有的其他特权。不管采取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本大使认为不得不通知外

交大臣阁下，任何宣言之类，即使保障了东正教教会的单纯宗教权利的不可

侵犯性，也是会被用来剥夺自古以来就公认属于这个教会及其僧侣并且现在

仍属于他们的其他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因此帝国当局将认为这种宣言是对

俄国及其宗教的敌对行为。

顺致敬意等等

缅施科夫

５月９日（２１日）于比尤克德列”

马姆兹伯里伯爵“很难相信俄皇赞同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或

做法”。涅谢尔罗迭在缅施科夫离开之后发出的照会，以及涅谢尔

罗迭照会发出后俄国军队的出动，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仍然不得不“总是作同样的答复”，

也就是说，不作任何答复，“虽然这使他感到十分惋惜”。他认为

“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是不说”早先没有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和宣

布“他不能提供任何消息和不能提出任何特别报告”。因此，这位

伯爵阁下除了说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外不能多说一个字。他的主要

目的就是要肯定，在奥俄两国当局奉行自己的进攻政策的整个时

期，他一直同它们保持着“经常接触”。例如，当奥地利政府把莱

宁根公爵派到君士坦丁堡２５１，并且陈兵边界，“以防边疆地区的本

国臣民骚动”时，他同奥地利政府保持着经常接触。至少这就是

“所援引的理由”，——清白无辜的克拉伦登这样告诉我们。苏丹

向奥地利作了让步并撤回自己的军队以后，精力饱满的克拉伦登

“重新同奥地利建立了接触，以便保证条约的认真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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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勋爵接着说道——条约是履行了的，因为奥地利政府负责

地告诉我们，情况就是这样。”

好极了，勋爵大人！至于同法国的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

商〕，那是从１８１５年就存在的。在英法政府决定“派遣舰队”方面，

也“没有丝毫分歧”。波拿巴已命令自己的舰队开往萨拉密斯岛，

“认为危险很大”，因此，“虽然他（克拉伦登）说危险不那么大，法国舰

队没有必要在那时离开法国码头”，波拿巴“仍然命令法国舰队开航；但这个

情况并没引起丝毫分歧，因为一个舰队在萨拉密斯，一个在马尔他，比一个

在马尔他，一个在土伦有利和方便得多”。

克拉伦登勋爵接着说，当缅施科夫对土耳其政府采取蛮横措

施施加压力时，

“应当满意地指出，舰队没有得到出海命令，这是为了让谁都不能说土耳

其政府的行动是受我们指使的”。

在发生了种种事件之后，实际上完全有可能估计：如果舰队

当时得到出海命令，苏丹一定会后退的。克拉伦登认为缅施科夫

的“告别信”是“适当的，不过他觉得，在同各国政府进行外交

谈判时，这样的措词幸而是少有的，并且，如他所希望的，今后

很长时期也会是少有的。”最后，关于入侵多瑙河各公国的事件，

据克拉伦登称，法国和英国政府

“曾劝苏丹暂时放弃自己的一项毫无疑义的权利，即不把这些公国被占

领看做是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

关于现在仍在进行的谈判，他只能说一点：

“今晨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那里得到正式报告说：圣彼得堡将接受

各国大使在维也纳协商好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稍加修改的话”。

不过克拉伦登宁死也不愿透露一点协议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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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门特勋爵、哈德威克伯爵、克兰里卡德侯爵和埃伦伯勒伯

爵回答了勋爵阁下。没有一个人表示庆贺女王陛下政府在这次谈

判中所采取的方针。人们纷纷表示极大的忧虑：内阁的政策是不

是错误的呢？内阁是不是做了帮助俄国而对土耳其不加保护的调

停人呢？如果法国和英国老早就采取强硬政策，内阁的处境是不

是会比现在好呢？顽固的老阿伯丁回答了他们：“如果事过之后再

来推测当时可能发生什么，如果只是议论不那么做又会怎样，那

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是他下面的声明：

“各位勋爵阁下应当记得，自己是没有受任何条约约束的；我否认英国受

什么条约约束而必须参与任何支持土耳其帝国的军事性行动”。

当英法第一次表示要干涉当前的土耳其问题时，俄皇曾断然

否认１８４１年条约对他同土耳其政府的关系的约束力和由这个条

约产生的西方列强进行干涉的权利。但同时他却依据同一个１８４１

年条约坚持其他强国的军舰不得驶入达达尼尔海峡。现在阿伯丁

勋爵在公开的隆重的议会会议上竟然同意了对这个条约的这种粗

暴的解释；而这个条约是俄国专制君主只有在把大不列颠赶出欧

克辛海①时才会同意承认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６２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交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９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黑海的称。——编者注



卡 · 马 克 思

土耳其问题在下院

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９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一再拖延他对土耳其问题的解释，终于很幸

运地拖到了议会会议的最后一周。上星期一，他突然宣布，他将

在星期二作出拖延已久的报告。原来是勋爵阁下确知迪斯累里先

生在星期一早晨已离开伦敦。查理·伍德爵士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他在获悉约翰·帕金顿及其支持者不出席议院的消息后，突然提

出了自己的印度法案和上院的修正案，利用出席的议员人数不多，

达到了一致同意恢复盐业垄断权的目的。这类卑劣的骗术，就是

辉格党的议会策略的枢纽。

下院对东方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罗素勋爵用

一种十分适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声调开始了演出。这个被看做

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党家族的最后代表人物的小矮子说得很枯

燥，他压低了嗓门，语调平淡呆滞，不像一个大臣说话，倒像一个刑

事新闻采访员，用一套陈辞滥调和官场用语，冲淡人们对他所描写

的惨象的印象。他所说的话不是“辩护词”，而像是忏悔。如果有什

么东西可以使这样的演说得到原谅，那就是它的直率了，好像小矮

子力图这样来平抑某种内心的痛苦似的。甚至“奥斯曼帝国的独立

和不可侵犯”这些不可避免的词句，听起来也好像是在这个帝国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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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致悼词时偶一不慎而夹杂进去的往事回忆。这篇以宣布东方纠

纷已经解决为目的的演说的影响如何，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来判

断：一当这个演说电报发到巴黎，巴黎的有价证券就下跌了。

约翰勋爵说得对，他说，政府不需要他来辩护，因为谁也没

有攻击它；相反，议院明白表示完全由执行机关去进行谈判。的

确，没有一个议员曾经提出要求大臣们参加辩论的提案，议院外

也没有举行过一次集会要求议员们提出这类提案。如果说内阁的

政策充满了神秘，那是得到了议会和公众默许的。至于在谈判结

束之前不公布文件，照约翰勋爵的说法，这是议会的传统所形成

的永久的法律。约翰勋爵列举了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件，这些事件

在他的叙述里并不是更有味道，因为他不是讲述什么，而是开清

单；如果把他所讲的话介绍下去，会令人厌倦的。但是，仍然有

几个重要之点，在约翰勋爵讲出之前还没有人正式讲过。

还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俄国大使就通知约

翰勋爵，说沙皇打算派一个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它的使命只

限于就圣十字架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问题提出

建议。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和英国政府并没有猜疑俄国方面还有任

何其他的意图。只是在３月初，土耳其大臣通知斯特腊特弗德勋

爵说，缅施科夫公爵提议签订一项同土耳其独立绝不相容的秘密

条约２５２（据累亚德先生说，罗斯上校和其他许多在君士坦丁堡的人

物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并且声称，如果让法国和英国知道了这

个建议，俄国将认为这是一种直接敌视俄国的行为。同时也知道

了（不仅根据传言，而且根据可靠的报告），俄国正在向土耳其边

界和敖德萨大量集结军队。

至于维也纳会议致沙皇并被沙皇接受的照会，这是德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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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路易斯先生在巴黎根据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最近一次照会的

复照２５３的内容写出的。过了一些时候，奥地利接受了这个照会，

修改了一下，在７月２４日作为它自己的建议提出，而照会的定本

是在７月３１日完成的。奥地利大臣在此之前就把照会转交俄国驻

维也纳大使，大使则在７月２４日，即照会还没有最后定稿之前就

寄到圣彼得堡了。只是在８月２日，即沙皇同意这个照会之后，照

会才发往君士坦丁堡。可见，这个照会实质上是俄国通过四大强

国给苏丹的照会，而不是四大强国给俄国和土耳其的照会。约翰

·罗素勋爵肯定说，这个照会“在形式上不是同缅施科夫公爵的

照会完全吻合的”，从而承认这个照会在内容上同它是完全吻合

的。为了使人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疑问，他又加了一句：

“俄皇认为，他的目的将要达到。”

照会草案对撤出多瑙河各公国问题连提也没有提。

约翰勋爵说：“即使土耳其和俄国终于在这个照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从

各公国撤兵这个重要问题仍是悬案。”

同时他补充说，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撤兵是非常重要的”，但

又请允许他不谈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他仍

然相当明白地示意，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许在哥萨克撤出多瑙河

各公国之前就离开贝捷克湾。

“我们不应当同意这样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舰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驶

近达达尼尔海峡，都可以被看做无异于实际入侵土耳其领土的行动。但是不

言而喻，当问题得到解决，和平得到保证时，贝捷克湾对英国和法国将不再

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基地了。”

任何一个明智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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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留在贝捷克湾，或者英国和法国应当签订一个正式条约，来

禁止自己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公海。因此，这些模棱

两可而费解的话的意思（如果确实有点意思的话）只能是：苏丹

一接受照会和哥萨克一答应撤出各公国，舰队即行撤离。

约翰勋爵说道：“当俄国政府占领了各公国时，奥地利声明，根据１８４１

年条约的精神，绝对有必要召集各强国代表举行会议，努力通过和平途径解

决已经形成的困难局面，否则，它将危及欧洲和平。”

阿伯丁勋爵则与此意见相反，他几天以前在上院说过，——

从其他方面获悉，他在６月间给君士坦丁堡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

的正式照会中也说过：

“１８４１年的条约根本没有规定各签字国有切实援助土耳其政府的义务

〈但是却有暂时拒绝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义务！〉，所以英国女王政府完全有

权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自行决定，是采取行动或者是放弃行动。”

阿伯丁勋爵否认对土耳其有任何义务，无非是不愿有反对俄

国的权利而已。

约翰·罗素勋爵最后指出了谈判接近完满成功的“美好前

景”。但是，在目前，在维也纳写成的俄国照会（应由土耳其转交

沙皇）还没得到苏丹赞同，西欧列强提出的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必

需条件〕，即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还根本没有向沙皇坚决提出的

时候，这种看法是太乐观了。

累亚德先生第一个发言回答约翰勋爵，他的讲演毫无疑问是

最好和最有力的，这篇讲演大胆，紧凑，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它

表明，这位著名学者十分熟悉尼古拉，正如他熟悉萨尔达尼拔一

样；十分了解东方现代的勾心斗角，正如他了解东方过去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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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一样。

累亚德先生对阿伯丁“无论何时何地都宣称他的政策的实质

是和平”表示遗憾。英国如果回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利益，

就是鼓励俄国这个肆无忌惮的国家的野心，它的这种野心迟早必

然导致战争。俄国现在的行为不应当看作偶然的一时的现象，而

应当看作广泛的政治计划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至于对法国的“让步”和拉瓦累特先生的“诡计”，俄国甚至

不能拿它们作借口，因为

“土耳其政府在颁布作出引起俄国不满的让步的敕令之前好些天，甚至

几星期，就将这个敕令草案递交提托夫先生了，当时敕令本文并没有引起任

何反对”。

要说猜不透俄国对塞尔维亚、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土

耳其基督教居民的存心，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缅施科夫公爵到

君士坦丁堡作正式访问，刚刚到达就要求免去加腊沙宁的塞尔维

亚大臣职务。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塞尔维亚正教最高会议

提出抗议。加腊沙宁先生是在１８４２年的起义中涌现出来的活动家

之一，这次反俄的民族运动赶走了当时在塞尔维亚执政的米哈伊

尔公爵（他和他的家族都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１８４３年，俄国要

求有干预塞尔维亚内政的权利。绝对没有任何条约使俄国有这样

的权利，但是，它从当时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那里得到了这种

全权，阿伯丁勋爵当时宣布，“俄国有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自己

的各项条约的权利”。

累亚德先生说道：“俄国在这方面的成功表明，它是塞尔维亚的主人，它

可以阻挠任何民族争取独立。”

至于多瑙河各公国，俄国首先利用了１８４８年这些省份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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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促使土耳其政府把一切有自由主义主张和独立主张的人从

这里驱逐出去。随后它又迫使苏丹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这

个条约确定了俄国干预各公国一切内政的权利，“各公国现在被占

领也证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是俄国的省份”。

现在剩下的还有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的

斯拉夫人。

“在希腊人当中流行起一种批判的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再加上他们

同欧洲自由国家的贸易联系，引起俄国政府极大的不安。俄国的不安还有另

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新教在东方基督教徒中的传播。在土耳其恐怕找不出一

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没有新教的核心，这应当说主要是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和传

教的结果〈这又是美国进行干涉的一个根据〉。得到俄国传教士撑腰的正教僧

侣竭尽全力阻挠这个运动，但一切迫害都无济于事，于是缅施科夫公爵来到

了君士坦丁堡。对于俄国来说，特别要紧的就是根除近年来在土耳其政府治

下的基督教臣民中开始表现出来的宗教独立和政治独立的精神。”

累亚德先生谈到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所谓希腊帝国的

计划，他指出，希腊人（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正教徒，而是指有别

于斯拉夫人的民族）总共不过１７５万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

多年来千方百计加紧抛掉同他们的任何联系，不许希腊族僧侣到

自己那里去担任神甫和主教；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自己的总主教教

堂，来代替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教堂；如果让希腊人盘踞在君士

坦丁堡，就是把整个土耳其出卖给俄国。

有些下院议员宣称，君士坦丁堡是否将落入俄国手中的问题

没有多大意义，累亚德先生反驳他们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领，

土耳其版图内的所有大省份，如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

亚都将陷于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掌握了这些省份的强国还会

建立对印度的统治。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的强国，东方通常视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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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霸主。

不过俄国深信，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让它占领君士坦丁

堡。但是，

“它力图使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民族存在，力图慢慢地，而又是实

实在在地剥蚀土耳其人的权力，并向所有反抗它的计划的人表明，这种反抗

不仅无用，而且会遭到它的报复。一句话，它要使土耳其不能有其他政府，而

只能有俄国的政府。这一次，它的这类阴谋已经完全成功了”。

累亚德先生声称，在缅施科夫公爵要求签订秘密条约之后，在

俄国在边界和敖德萨进行大规模备战活动之后，政府竟然还满足

于圣彼得堡对它的解释和保证，而错过了机会，没有声明英国和

法国将认为越过普鲁特河是 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没有声

明它决不许俄国在没有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同土耳其缔结任何条约

或协议。

“如果我们当时采取这个步骤，俄国绝对不敢越过普鲁特河。”

随后，累亚德先生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如果成为独立国，同

贝萨拉比亚联合起来，并以匈牙利为后盾，最终会成为捍卫君士

坦丁堡以免被俄国人侵占并把大斯拉夫种族分为两部分的唯一手

段。他认为俄国终将撤出各公国。

“俄国明白，为了实际上已经属于它的省份而同欧洲列强打仗是不值得

的。俄国本来就已经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只有用流血牺牲和高昂代价才能

取得的东西；它已经加强了自己在东方的实力；使土耳其受到屈辱；迫使土

耳其负担全部军费，耗尽了土耳其的资源；此外，也是重要得多的一点，它

已经贬低了英国和法国在它们本国臣民和东方各民族心目中的威信。”

累亚德认为，维也纳会议拟定的照会将有下列结果：

“如果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它，俄国就会把矛头转向我们，要我们当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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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一起反对土耳其，迫使它接受这个不公正的建议。如果土耳其政府接

受它，那就意味着英国直接批准俄国有干预土耳其政府１２００万基督教臣民

的事务的权利…… 我们对这个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点是清楚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占的是二等国的地位，而起头等国作用的只是俄国

…… 我们错过了适当解决这个东方大问题的也许是不可复得的机会……

 相反，却让俄国把土耳其打击得再也恢复不了元气…… 但这不是我国政

策唯一的结果。瑞典、丹麦以及迄今一直指望能够得到我国支持的一切欧洲

弱国会认为，从今以后，再反抗俄国侵犯是毫无用处的。”

累亚德讲完之后，约翰·帕金顿爵士提出几点重要的意见，其

所以重要，因为这些意见代表托利党反对派的观点。他对约翰·

罗素勋爵不能向议会和全国提供比较令人满意的消息表示遗憾。

他向政府保证说，如果政府决定把撤出各公国当作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必需条件〕，这“不仅会得到下院的支持，而且还会得到英

国人民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支持”。在文件没有公布之前，他对于劝

土耳其不要把占领各公国看作 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的政

策，对于在早期阶段上不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而使谈判长达６个

月之久，造成没有信心的气氛，从而使土耳其和大不列颠的利益

和贸易遭到损失的政策，将不作评论。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又发了一通他常发的、温情脉脉的民

主派宏论，这种宏论通常是讲的人比听的人更过瘾。如果把这些

轻气球似的虚夸词句抓在手里挤一下，那就会一无所有，甚至原

来使它们膨胀起来像个什么东西的空气也没有。达德利·斯图亚

特再一次重复他经常重复的论调，说土耳其正在实行改革，说苏

丹的统治不论在宗教方面或是在贸易方面都比俄国沙皇的统治有

多得多的自由主义特色。他公正地指出，当多瑙河各公国的不幸

居民实际上正遭受着战争灾难的时候，大谈其和平是没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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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欧洲保护这些省份的居民免受他们现在遭受到的残酷压

迫。他从议会史中引用一些事实，证明议员甚至在谈判尚未结束

时也有权发表言论。总之，“每日新闻”的每一位细心的长期读者

所熟知的事情他恐怕一件也没有忽略。在他的演说中有两点“精

华”：

“勋爵阁下〈约·罗素〉的解释虽然不很充分（因为他告诉议院的事情恐

怕只是议院以前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从他所闭口不谈的东西中

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勋爵阁下干出了他应引以为耻的事情。”

至于阿伯丁伯爵，

“他虽然也曾告诉我们，和平已有３０年的保证，这对欧洲的自由和繁荣

大有好处，但是我〈达德利·斯图亚特〉否认和平对欧洲的自由产生了什么

好处。我要问，波兰、意大利、匈牙利、还有德国现在处在什么状况？”

这位民主派勋爵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完（这是这种第三流演说

家的致命的喜好），从大陆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国臣民心目中至高

无上的”女王方才罢休。

蒙·米耳恩斯先生，内阁的信徒之一，在他的额头上写着：

  “他只是一件工具罢了。”①

他不敢完全按照政府的精神说话。他的话是用“一方面”和“另

一方面”凑成的。他一方面认为，大臣们没有把文件告诉议院是

“做得非常聪明谨慎”的；另一方面又向大臣们示意，如果他们采

取别的做法，他们的行动会更有力和坚定。他一方面认为政府屈

从俄国的要求是对的，另一方面又表示怀疑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等于英国政府叫土耳其采取某种政策而又不准备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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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后他说，“这个问题他越想越感到非常难

办”，而他越是不大明白，就越是觉得政府的观望政策有道理。

听了蒙克顿·米耳恩斯先生这番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思想

混乱的话以后，门茨先生的有点粗鲁的直率使我们有一种真正清

新的感觉。门茨先生是北明翰的议员，１８３１年实行议会改革的头

脑之一。

“有一次荷兰大使向查理二世提出一个不体面的建议，查理叫道：‘呵，上

帝！您从来没有向奥利弗·克伦威尔提出过这类建议’。大使答道：‘当然不

会向他提出的，但是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如果

我国现在有一个像克伦威尔的人，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些大臣和完全是另一个

样子的政府，俄国就绝不会侵入多瑙河各省了。俄皇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

促使英国进行战争，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就证明这一点。英国现在不过是收

获它对这些国家的行为的果实而已。既然谈到英国的对外政策，我认为，英

国的地位是极其薄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还认为，英国人民感觉到，国家

的威信降低了，政府丧失了一切荣誉感，只注意几个英镑，几个先令和几个

辨士。政府目前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开支多少，战争对本国各种商人是

否有利可图。”

北明翰是军火生产和枪炮贸易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的代

表对于曼彻斯特派的爱好和平的棉织业团体自然要抱讥笑态度了。

太恩河上的新堡的议员布莱克特先生不相信俄国人会撤出多

瑙河各公国。他警告政府，“不要陷在任何从王朝观点出发的爱和

憎中”。

大臣们受到各派代表四面围攻，神色阴沉，满脸颓丧，灰溜溜

地低头坐着。正在这个时候，突然，理查·科布顿走上了讲台，他像

狂信者一样异想天开而信仰坚定，像思想家那样矛盾百出，像小店

主那样胆怯而精明，用这种态度对大臣们大加赞扬，说他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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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和平学说，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加以运用。他宣扬内阁公开实施

的、议会默许的东西，宣扬统治阶级允许政府实行和议会通过的东

西。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可以说是有历史意味的

思想。他暴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的秘密，因此被当做叛徒抛弃。他使

英国资产阶级好像在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镜子里的容貌看

起来很不雅观，于是他便耻辱不堪地被人嘘了一阵。他反复无常，

但是他的这种反复无常本身则是有常的。从过去的贵族那里继承

下来的传统的好战词令，同现在的交易所经纪人的胆小怕事的事

实是不相和谐的，但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

他一开始就宣称，从这个问题的实质上看，各种意见是没有分

歧的。

“但是，很明显，土耳其问题仍然引起了极大的不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近２０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

洲土耳其人是侵入欧洲的外来民族，他们没有成为欧洲的土著居

民，他们的祖国是亚洲；在文明国家里不能有伊斯兰教；我们不能

捍卫不能自卫的任何国家的独立，此外，像现在人所周知的，在欧

洲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的人数是１对３。

“我们应当奉行的政策就是：只有在绝大多数居民都同我们一样希望阻

止任何其他国家占领土耳其的情况下，才能保障欧洲土耳其对俄国的独立地

位…… 毫无疑问，我们是可以派遣我们的舰队到贝捷克湾和迫使俄国人有

所节制的，因为俄国不想同一个海上强国冲突；但是我们这样做只会增加巨

大的军备，而仍然解决不了东方问题…… 问题在于，土耳其和它的基督教

居民前途如何？伊斯兰教不可能保存，而我国若是充当维护欧洲伊斯兰教的

斗士，我们是会感到十分遗憾的。”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说，为了贸易的利益，土耳其应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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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他（科布顿）则绝不会为了税率而进行战争。他太坚信贸易

自由的原则了，以致认为这些原则的实施无须用战争的方法。对土

耳其的出口额许多人都估计得过高。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各国所消

费的只不过是最小的一部分。

“我们在黑海进行的全部贸易，都要归功于俄国推进到了土耳其的沿海

地区。我们现在得到的粮食和亚麻，不是来自土耳其，而是来自俄国。即使俄

国将来还要继续进攻土耳其，难道俄国就不像以往一样，乐于给我们送来自

己的大麻，自己的粮食，自己的咸肉了吗？我们在波罗的海也在同俄国进行贸

易…… 而同土耳其的贸易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而

俄国人是经商条件好得多的人：不妨看看圣彼得堡，看看它的停泊码头、货物

码头和货栈…… 我们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能有什么国家联盟呢？…… 人

们也谈到力量的均势。这是问题的政治方面…… 关于俄国的实力，关于一

旦俄国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对英国产生的危险，人们谈得很多。但是认

为俄国会进攻英国是非常荒谬的！俄国不向西欧借债，就不能派遣自己的军

队走出国门一步…… 这个国家如此贫穷，同英国相比，老实说，只不过是个

大乡村而已。既缺资本，又无资源，永远不可能损害我国或美国、法国这样的

国家…… 英国现在比以往强１０倍，有多得多的力量来对抗像俄国这样的

国家的进攻。”

接着，科布顿证明，目前，战争对英国来说，危险比以往要大得

多。英国工业人口增加了很多。英国人对商品的输出和原料的输

入的依赖性大大增加。他们已不再拥有工业垄断权。自废除航运

法２５４以来，英国就不仅要在海运方面，而且要在其他一切部门，经

得起世界竞争。

“我恳请布莱克特先生想一想，受苦最大的恐怕是他现在在这里所代表

的港口。政府不理睬不明事理的人们的大声要求，是英明的…… 我不想谴

责政府维护土耳其帝国的完整的言行，因为这是政府继承下来的传统政策

…… 现政府应当受到信任，因为它在人民允许的范围以内表现了爱好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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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科布顿是一个真正的戏剧式的英雄，作为戏剧式的英

雄，他同一切真正的英雄一样，其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而接着走

上讲台的，是一个假英雄，一切骗局的庇护者，制造精美的谎言和

恭顺的诺言的大师，任何往往在溜之乎也的时候说出来的大话他

都能说。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这个老奸巨滑、饱经世故的辩士第

一眼就看出，被告如果背弃自己的辩护律师，就可以逃避判决。他

明白，现在四面受敌的内阁，如果激烈抨击敢于替自己辩护的唯一

的人，如果放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自己政策辩护的唯一的理由，

就能够根本扭转局面。再没有比在科布顿先生那里找出一系列矛

盾更容易的事情了。帕麦斯顿指出：科布顿先生开始时表示完全同

意上面发言者的意见，而结束时却每一点都同他们的意见背道而

驰；他主张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后来却竭力证明，土耳其不应受到

任何保护；他，和平的圣徒，替俄国的侵略行动辩护起来了；他肯定

说，俄国是弱国，但他认为同俄国打仗必然使英国破产。的确，俄国

只不过是个大乡村，但圣彼得堡既然是一个比君士坦丁堡美的城

市，因此俄国就应当有权利统治这两个城市。科布顿先生虽然是一

个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但他却不喜欢土耳其的自由贸易而喜欢俄

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不管土耳其自身是否消费运到它那里去的商

品，或者它只是一条把这些商品运往亚洲其他地方的过道，——难

道这些商品能否自由过境对英国是无所谓的吗？科布顿先生是不

干涉原则的热烈拥护者，现在却想用议会的决定来确定穆斯林、希

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民族的命运。说到这

里，帕麦斯顿勋爵大谈起土耳其取得的进步和它现在拥有的实力。

“的确，土耳其没有波兰和切尔克西亚”。但是土耳其相当强大，因

此，帕麦斯顿勋爵当然可以迫使土耳其同意俄国占领若干省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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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帝国能够经受得住一切。帕麦斯顿勋爵向理查·科布顿证明

了，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根据能适用于帕麦斯顿勋爵及其同僚所

奉行的政策。这位老喜剧演员的每一句话都被狂喜的掌声所打断，

当他最后要回到自己的席位坐下的时候，却说了这么几句厚颜无

耻的同全篇讲话相矛盾的话：

“土耳其本身存在着生命的和繁荣的因素，使我感到满意，因此我认为，

女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健全的政策，应当受到全国信任；遵循这一政策，在

今后也应当是每一届英国政府的职责。”（掌声）

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帕麦斯顿在“虚声夺人”①方面是伟大

的。用悉尼的话来说，他表现了“一种怯弱的勇气，只敢做明明知道

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的事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３８６２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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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和英国的情况
２５５

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３日星期二于伦敦

德国和比利时的报纸根据本月１３日君士坦丁堡电讯，断言土

耳其政府已同意维也纳会议的建议。法国报纸也收到了当天发自

君士坦丁堡的电报，可是它们只报道说，御前会议表现出接受这

些建议的倾向。维也纳收到最后答复大概不会早于８月２０日。所

以，土耳其政府在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以前或以后派专使

到圣彼得堡去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据黑海地区的最近报道，已经刮起的东北风开始破坏正常的

航行。停泊在平德列克利和沿海地区其他地点的有些船只，为了

不被刮到岸上搁浅，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停泊地。

诸君都已知道，由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发生的事件，苏

丹①已命令这两位国君②离开公国，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两位国

君拒绝执行他们的宗主国君主的要求。此后，苏丹便以瓦拉几亚

国君接待并支援了俄国军队为口实把他革职了。革职敕令于８月

９日在贵族会议上宣读，会议决定要求瓦拉几亚国君在现在这个

紧急关头不要放弃政权。公爵就这样做了。外交大臣曼努和内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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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司长伊万迪斯也被召赴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也托词说他们离

开可能引起混乱而拒绝执行命令。因此法国和不列颠的领事都立

即断绝了与叛乱政府的一切联系。

塞尔维亚的事态转趋复杂化。巴黎“立宪主义者报”在上星

期五登载了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消息说，奥地利利用苏丹的困难

处境向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不久前视察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奥地利总领事向塞尔维

亚公爵亚历山大声称，奥地利准备出兵占领塞尔维亚，镇压居民

中的一切危险活动。公爵拒绝了总领事的建议，并且立即派出专

门信使把关于奥地利这一建议的消息通知了君士坦丁堡。列施德

－帕沙请求德·布鲁克男爵解释这件事情。后者回答说，总领事

曾经与公爵预先商议过关于奥地利附近发生的令人不安的情况，

居住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境上的奥地利臣民有可能被诱参加将

在这个省爆发的暴乱。列施德－帕沙回答说，奥地利军队对塞尔

维亚的任何占领都将被土耳其政府认为是一种敌对行动，因为土

耳其政府自己负责保卫这个省的安宁；此外，列施德－帕沙答应

马上派专人赴塞尔维亚考察当地现状并提出报告。

一天以后，在几家伦敦报纸上发表了奥国军队进入塞尔维亚

的消息。可是这些消息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昨天，也是这些报纸

报道，塞尔维亚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可是这些消息也并不更可靠，

因为它们根据的是德文 Ａｕｆｌａｕｆ〔集会、暴乱、骚动〕一词的错

误译法；实际上只不过发生了小规模的骚动。德国报纸今天发表

了８月９日君士坦丁堡的报道，据称，御前会议召开了几次会议

讨论塞尔维亚局势。亚历山大公爵采取的行动获得了完全的赞同

并且通过了下述决定：如果奥地利军队企图占领塞尔维亚，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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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要时将用武力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一个师已被派往波斯尼亚

边境。从８月８日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私人来信中已经获悉，亚

历山大公爵由于与奥地利领事发生冲突，已要求法国和英国领事

表示意见，并暂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据说他是前往尼萨等待土

耳其政府的命令的。

乌尔卡尔特先生在他今天发表于“晨报”上的文章中谈到塞

尔维亚的复杂情况时写 道：

“俄国目前不想同土耳其作战，因为它如果与奥地利一致行动，便会失去

自己的正教盟友；可是它却正在把奥地利拖人一场正在爆发的冲突中去，冲

突的结果将使塞尔维亚陷入与多瑙河各公国相似的境地。这将是天主教徒与

正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的序幕…… 俄国可以利用背景的突然变化使它对

多瑙河各公国的占领为土耳其所接受，让土耳其把这看做是保卫土耳其人、

使塞尔维亚免遭奥地利占领的措施，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把奥地利或土耳其

都拖进瓜分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计划，并且在这方面支持它们。”

为了支付各公国被占后的特别费用，莫尔达维亚国君正打算

向俄国的银行家借债。

保加利亚各要塞粮食奇缺，因此正在厉行节约，各卫戍部队

的生活也极困苦。

“君士坦丁堡报”２５６援引了来自阿勒颇的下面一段报道：

“不久以前破获了一个由图谋不轨的土耳其人组成的匪帮，这个匪帮准

备像１８５０年那样，袭击城市的基督教居民。可是，由于省长帕沙和阿勒颇驻

军司令阿利·阿斯米－帕沙并未放松警惕，这一企图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秩

序也维持住了。因此希腊派总主教德美特里和阿尔明尼亚派总主教瓦西里代

表自己的教区联名写信给列施德－帕沙，感谢苏丹政府对基督徒的保护。”

德文的“圣彼得堡报”２５７在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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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和平之友在７月初只能抱着一种希望的话，那末近来他们已产

生了信心。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调停现在已完全转入奥地利手中。维也纳将

要拟定解决东方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最近引起了从黑海至大西洋整个地区

的不安，它也是妨碍欧洲外交家们欢度例假的唯一原因。”

应当注意，这里极力强调调停者不是四大强国而只是奥地利

一国，并且用真正的俄国风格把各国人民的不安同外交官们停止

休假相提并论。

柏林“国民报”发表了一封７月１５日的格鲁吉亚来信，信中

说俄国打算在月底对高加索人发动一次新战役，阿速夫海上的舰

队已进入备战状态，以便支援陆军的行动。

１８５３年的议会会议已于上星期六结束（议会休会到１０月２７

日）。委员会宣读了一篇极其平庸而且内容贫乏的演说词，这就是

女王的诏书。在回答米耳恩斯先生时，帕麦斯顿勋爵向议会担保

说，议会对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问题不用耽心，但是除了说

“他信任俄皇的诚实和个人品质”，据说个人品质会使俄国皇帝自

愿地把军队撤离各公国以外，在这方面他没有做任何别的保证。这

样一来，由于帕麦斯顿发表演说反对科布顿先生①，联合内阁便自

作自受，不得不迫使帕麦斯顿郑重声明他“信任”沙皇的“诚实

和个人品质”了。同一个帕麦斯顿在同一天接见了流亡巴黎的波

兰贵族团体及其伦敦分支的代表团２５８，代表团向勋爵阁下赠送了

贺信和有亚当·查尔托雷斯基肖像的金质、银质、铜质纪念章，大

概是为了表示感激１８４６年勋爵同意把克拉科夫没收２５９以及他在

其他场合对波兰的事业所表示的同情吧。这个巴黎团体的伦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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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保护人、无所不在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当然是扮演着典

礼官的角色。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晋见他的傻子们说，“他对波兰的

历史极表关切，这真正是充满苦难的历史”。同时，勋爵阁下也没

有忘记特意指出他不是以一个阁员的身分说话，而只是以一个关

心这个问题的私人的身分接见他们的。

现在的这次被拖得很长的议会会议的前半期，是被得比内阁

的最后挣扎、联合内阁的成立和取得最后胜利以及议会的复活节

假期占满了的。至于谈到会议的实际内容，那它最突出的特点便

是所有旧政党的腐化、议员们的行贿以及所有享有选举特权的人

们的完全麻木。这一切都暴露在政府的非常有趣的活动中，这个

政府收容了各种各样的派别，收容了官场的所有贤人；它把拖延

宣布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它企图用各种治标办法来回避困难；

它许下种种诺言；它宣称，“所谓执行，就等于某种遗嘱或遗言，

表明留遗言的人曾经十分经率”；它在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后又

马上把它收回、更改、推翻，它靠着曾经被它严加斥责过的前任

的遗产过日子；它把实行自己的各种措施的主动权交给应受它领

导的议院；不多的几个无疑是由它拟定的法案也遭到了必然的失

败。例如，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和法权方面的改革（不算个

别的细节）都拖延下去了。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航运法案等等，

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加拿大预备基金法案提出几天

以后便被政府自己改得面目全非。至于预算，那末，关于遗产税

的法律在财政大臣提出以前，他本人就曾经投票反对过这种税。广

告税法案也只是在议院两次推翻了财政大臣的提案以后才被财政

大臣设法通过的。许可证制度的新条例经过各种各样的修改以后

最后被束之高阁。格莱斯顿先生雄心勃勃地作为一个庞大计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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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与整个预算的气魄相适应的这个条例，被议院通过时已

成为一块可怜的补丁，成了各种不相干的、毫无联系的、彼此矛

盾的琐碎条款的简单混合物了。印度法案唯一重要的特征——不

更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只是在内阁预先宣布特许状延期

２０年以后才由内阁提出来的。两项的确完全是由“群贤内阁”一

手拟就的法律，即关于马车夫的法律和关于国债条款变更的法律，

还没有来得及出议院的门坎就被公众嗤之以鼻了，这证明两项法

律已经破产。“英国历史上最有力的政府”的对外政策，连这种政

策的拥护者都承认是 ｎｅｃ ｐｌｕｓ ｕｌｔｒａ〔极端〕没有办法、不稳

定和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国外的事件具有了威胁性、国内暴露

出更加可怕的人民不满征象的形势下（这种不满的表现就是空前

剧烈和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以及宪章派鼓动的复活），皮尔派官僚、

辉格党政治寡头以及假激进主义者在切舍姆街缔结的同盟２６０更加

巩固了。在估计统治阶级和内阁的对外政策时，我们不应该忽视

一点，即同俄国的战争会酿成大陆上普遍的革命大火，现时这大

火很容易会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得到避免不了的响应。

至于上院，它的活动可以很简单地加以总结。它否决了解放

犹太人法案，暴露了它的伪善；它埋葬了工人结社法案，暴露了

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把爱尔兰土地法案打入了冷宫，暴露了

它对爱尔兰人民的利己仇恨心；最后，它恢复了盐业垄断，暴露

了它袒护印度的贪赃枉法风气的顽固立场。上院始终同政府暗中

勾结，它们商量好如果有过什么进步措施要在下院通过，那末就

由开明的上院议员们把它否决掉。

在议会休会前提交议会的文件中，有一批英俄政府之间关于

多瑙河苏利纳支流航行遭到破坏问题的连篇界牍的来往函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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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函件是从１８４９年２月９日开始的，到１８５３年７月止，没有取

得任何实际的结果。事情曾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奥地利政府也

被迫宣布，多瑙河口已不能通航，它寄往君士坦丁堡的邮件今后

将取道的里雅斯特。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是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侵

略采取纵容姑息态度的结果。１８３６年英国政府默认了俄国无理强

占多瑙河口的行为，虽然在承认以前它还指示一个商行抵抗俄国

政府官员的干涉。

同缅甸签订的所谓和约（这个和约１８５３年６月３０日由印度

总督的文告宣布，女王还就这个和约向议会祝贺），实际上只是一

种休战。阿瓦国王①为饥饿所迫只好屈服，表示愿意停止军事行

动，他释放了英国俘虏，请求解除河道封锁，并且禁止他的军队

进攻英国政府卫戍部队占领的密卡岱和东吁这两个地区，正像土

耳其政府禁止它的军队进攻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国军队一样。可是

阿瓦国王拒绝承认英国想得到勃固或缅甸帝国的任何别的地区的

无理要求。英国在与缅甸作战中所获得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建立

了一条危机四伏并且存在着争论的边界，而不是可靠的和得到承

认的边界。英国极力冲破自己的印度领地的人种边界、地理边界

和政治边界，现在，天朝帝国也已经不是英国侵略力量的天然障

碍了。英国在亚洲失去了重心，它要进行无止境的侵略。它再也

无法控制自身的运动，只有到陆地尽头面临大海的地方它才会止

步。因此，英国大概要打开东方最远的国家使它们同西方交往，但

它是不能占有这些国家，把它们保持在掌握之中的。

南威尔士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不仅尚在继续进行，而且引起了

９１３大陆和英国的情况

① 门登。——编者注



铁矿工人们的新罢工。预料在商务航运法案生效之际不列颠的海

员也将实行总罢工，因为这一法案允许招收外国水手，正如海员

们所说，这纯粹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资。我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读

者诸君注意正在发生的罢工的意义，现在，连伦敦的资产阶级刊

物也开始了解这种意义了。例如，“泰晤士周报”２６１上星期六曾指

出：

“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尖锐起来了。劳动正在全国各地大胆地反

对资本，并且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由此引起的斗争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工

人阶级已坚决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目前运动暂时还只限于一系列分散的

小战斗，可是，从某些迹象来看，这些分散的战斗行动转变成有步骤地、普

遍地、联合一致地进攻资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６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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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巴枯宁

致“晨报”编辑

  阁下！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１８４８和１８４９年编辑的“新莱

茵报”卷入他们和“弗·马·”①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
２６２
。他们

向英国公众宣称，对巴枯宁的诬蔑发端于我们的报纸，说什么这

家报纸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诋

毁丝毫没有触动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助于解决有关米哈伊

尔·巴枯宁的争论，所以，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

１８４８年７月５日，“新莱茵报”收到了两封巴黎的来信：一封

是哈瓦斯通讯社的通讯原稿，另一封是与这个通讯社完全没有联

系的一位波兰流亡者的私人通讯。在这两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说，乔

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

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７月６日，“新莱茵报”发表了驻巴黎通讯员②的信。

巴枯宁本人则在“新奥得报”２６３（布勒斯劳出版的报纸）上声

明，早在“新莱茵报”发表这篇巴黎通讯之前，类似的谣传就在布勒

１２３

①

② 艾韦贝克。——编者注

弗兰西斯·马尔克斯。——编者注



斯劳秘密地散布；这些谣传来自俄国大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

桑，这是他对这些谣传的最好回答。巴枯宁给乔治·桑的信与他的

声明同时发表了。声明和信都马上在“新莱茵报”上转载了（见

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６日“新莱茵报”）。１８４８年８月８日，“新莱茵报”接

到巴枯宁通过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来的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

辑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

“本报第３６号曾报道巴黎谣传乔治·桑掌握有一些信件，信件把俄国流

亡者巴枯宁说成皇帝尼古拉的间谍。我们所以报道了这件事，是因为两位完

全没有联系的通讯员同时向我们送来了这个消息。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

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是应该表现出高度警觉的。

在这同时，我们也给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

的怀疑。我们甚至没有等到巴枯宁先生提出要求，就从‘新奥得报’转载了

他的声明和他给乔治·桑的信。现在我们发表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

的信的直接译文，这封信彻底澄清了这一偶发事件。”（见１８４８年８月３日

“新莱茵报”）

１８４８年８月末我路过柏林时，会见了巴枯宁，恢复了我们二

月革命以前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１３日，“新莱茵报”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

宁出境，谴责了它所发出的如果巴枯宁敢于回到普鲁士就把他交

给俄国的威胁。

１８４９年２月１５日，“新莱茵报”就巴枯宁的小册子“对斯拉

夫人的号召”发表了社论，开头两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

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小册子”２６４。

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

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

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顿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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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指责了德国报刊和德国人，指责他们极度怯懦，竟然对于

把巴枯宁交给他们共同敌人一事表示容忍。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

俄国的秘密阴谋，那末，如果他想立论严整的话，他就不仅应该

谴责巴枯宁，而且也应该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间谍

加以谴责。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

能不是呢？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０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日“晨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

３２３米哈伊尔·巴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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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上涨。——霍乱。——

罢工。——海员中的运动
２６６

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０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布勒斯劳报”２６７报道，瓦拉几亚的粮食出口已被完全

禁止。

现在，一个在一定意义上比东方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粮

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在科尼斯堡、施特庭、但泽、罗斯托克、

科伦、汉堡、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粮价都已上涨；不言而喻，在

所有较大的市场上情况都是这样。在英国内地的主要市场上，小

麦价格由每夸特４先令涨到６先令。比利时和法国小麦和黑麦价

格不断上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面包价格腾贵，已引起严重不安。法

国政府正在英国、敖德萨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购粮食。关于英

国收获量的最后材料最早要到下星期才能得到。在英国各地，马

铃薯所遭的病害比爱尔兰更加普遍。意大利各地政府，其中包括

伦巴第当局，都禁止粮食出口。

上星期在伦敦发现了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我们还听说，霍

乱已蔓延到柏林。

劳动与资本之间，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战斗尚在继续。在伦敦

的运煤工人、理发师、裁缝、女鞋鞋工、雨伞工、衬衣女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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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衬衣工人中间，另外，在服装商店和出口批发公司的工人中

间，都又发生罢工。昨天，许多砖瓦工人以及用驳船把停在太晤

士河的大船的货物搬运到码头上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南威尔士煤

矿工人和冶金工人的罢工尚在继续。除上述一系列的罢工之外，还

有雷佐温煤矿工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新罢工。

我每个星期都得到各种罢工的消息，如果我在每一篇文章中

都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那会令人感到厌烦。因此我今后只是不

时地报道其中一些具有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的罢工。从这方面来

看，值得提出的是警察和他们的长官理查·梅恩爵士之间持续已

久的冲突，虽然这还不是罢工。理查·梅恩爵士在给首都各警察

分局的指令中禁止警察举行大会和结社，同时宣布他准备亲自审

理每一项个人的申诉。警察回答他说，他们认为集会的权利是英

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梅恩爵士要他们注意他们的薪水是在食品

比现在贵得多的时候确定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提出要求的根据

不仅是食品价格，而且是他们确信现在的活人已不像先前那样不

值钱了”。

在这所有各次罢工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海员联谊会”印

发并被他们称为英国海员权利法案的宣言。宣言牵涉到商务航运

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废除了航运法中的一条关于不列颠船主必须

使本船海员至少有四分之三是不列颠臣民的规定。新法案使外国

海员甚至在那些不允许外国船只通行的地方都能参加近海航运。

宣言的作者们宣布，这不是海员权利法案，而是船主权利法案。在

通过这一法案时除了船主以外同任何人都没有商量过。关于招收

船员的那一条规定曾经对船主起了约束作用，使船主不得不对船

员好些，不得不关心他们的给养。新法律把船员交给任何一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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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全权支配。这个法律所根据的一个原则是：“１７０００个船主全

是品德高尚、宽宏大量、慈善为怀的人，而海员全是蛮不讲理、行

为乖戾、天生凶恶的人。”海员们又说，船主可以把他的船开往任

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而海员的劳动却只能在本国范围内使用，因

为政府废除了航运法，但是政府并没有事先设法也使他们取得受

雇于外国船只的权利。

“由于议会使海员作了船主的牺牲品，我们作为一个阶级，必须联合起来

并采取自卫的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海员们打算捍卫招收船员的条款中与他们有

关的那一部分。同时他们又宣布：

“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员应当被看做不列颠人，我们将吁请他们支持我们

的联盟。鉴于在１０月１日上述法律生效后以英国臣民的身分航行不再有任

何优待，而以外国人的身分于和平时期在不列颠船只上服务反而可以保证在

战争时期不应征到女王陛下的海军中服役，并且没有这种义务，又鉴于在和

平时期享有美国的自由有更多的保障，海员们将在到达这个共和国的任何港

口以后设法取得合众国的公民证书。”２６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７３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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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民报”编辑
２６９

  阁下！

本月３日“晨报”发表了附在本信之后的“应该怎样写历史

（一个外国通讯员作）”一文，同时却拒绝刊登我对这位“外国通

讯员”的答复。阁下如能把这两篇文章——俄国人的文章和我对

它的答复一并刊登在“人民报”上，我将不胜感激。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９月７日于伦敦

“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什吕谢尔堡要

塞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

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

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

消息。

在一切那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日，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

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事部门的津贴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道使人们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他们

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去影响俄国，

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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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

费气力的。

法国有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１８４８

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１８５３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

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

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

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切。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像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

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察局密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

薄的。为什么他不至少是像英国报纸通常所做的那样，不发表一位波兰流亡

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他的名字已与诬告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点，他不必

有什么遗憾了。”

关于在星期六“晨报”上发表文章的

一个外国通讯员

  “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

完全正确。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

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

现而表示大惊小怪。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认为在１８５３年有必要对１８４８年巴枯

宁本人已表示满意的解释吹毛求疵；正是“愚蠢的朋友”，才“重

新把俄国推向”它从未摆脱过的“专制制度的怀抱”，另外还把一

个日常惯用的拉丁谚语叫做法国谚语。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要别人相信，似乎一家报纸刊登了它

的外国通讯员写的一篇报道而编辑未作任何评价，就是“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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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把“保守派报纸”抬作“革命感情”

的典范，这种感情曾经在最紧张的关头发明了 ｌｏｉｓ ｄｅｓ ｓｕｓ

ｐｅｃｔｓ〔嫌疑犯处治法〕，甚至怀疑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阿那卡

雪斯·克罗茨这样的人生就一副卖国贼的“骨头”；正是“愚蠢的

朋友”，才敢用巴枯宁的名义去攻击第三者，而不敢用自己本人的

名义为巴枯宁辩护。

最后请让我对陈腐谚语的爱好者声明，我同他以及巴枯宁的

诸如此类的朋友的争论就到此为止。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３年９月４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０日

“人民报”第７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２３致“人民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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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

——苏姆拉来信。——

皮尔的银行法令

１８５３年９月９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８月３０日的文章中曾向诸君报道２７０，土耳其政府实质上

已拒绝了维也纳照会，因为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和立即先

行撤退的要求２７１无异是拒绝满足俄国的贪欲。当时我的这个看法

与所有的报刊都有分歧，它们都断言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

问题不大，根本不值一提，并且说总的说来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

决。没有过上几天，“纪事晨报”就使轻信的交易所经纪人大吃一

惊，它报道，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十分严重，要使问题解

决还很不简单。现在只有一种意见了，即认为整个东方问题又回

到了原来的地方，虽然昨天各报都全文发表了列施德－帕沙１８５３

年８月１９日致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和普鲁士代表的正式照会，

这种印象也丝毫没有减弱。

俄皇一定会拒绝土耳其的“修正意见”，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

的。俄皇在巴黎的《Ｍｏｎｉｔｅｕｒ》①“国民议会报”就已经向我们报道：

０３３

① 官方机关报。——编者注



“据今天巴黎收到的消息称，彼得堡当局的第一个印象是完全不利于土

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的。不管彼得堡当局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

应该准备以冷静态度对待之，并且不要表现出不安。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使

俄国当局不同意接受土耳其政府对维也纳照会提出的修正意见，那也还有一

条在君士坦丁堡重开谈判的出路。”

这里暗示俄国将企图再一次拖延解决争端，柏林报纸“石印

通讯”也证实了这一点：

“奥地利政府向尼古拉皇帝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对修正意见一事有新的

建议，它现在正采取步骤，试图用完全不同于前此一切尝试的办法来消除危

机。”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
２７２
刊登了一封８月２６日敖德萨的来信，

信中说，“东方问题的解决还不像某些人所料想的那样快”。喀琅施

塔得的“卫星报”则断然肯定，俄国军队在多瑙河各公国将驻扎到

冬季营地中去。

贵报编辑部关于英格拉哈姆舰长的评论２７３，甚至比华盛顿发

来的照会还要轰动欧洲。伦敦几乎每一家周报、法国的许多报纸、

布鲁塞尔的“民族报”、都灵的“议会报”、“巴塞尔日报”和德国所有

的自由主义报纸都加以转载，有的加了评论，有的未加评论。由于

一系列的德国报纸同时也转载了贵报关于瑞（士）美（国）同盟的文

章，所以诸位会看出，柏林“石印通讯”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下面一段

话部分地也是针对贵报而发的：

“曾经有一个时候，报界借各种理由表示了自己对美国的干涉论的看法。

最近，由于士麦那的科斯塔事件，争论又起。这一事件还没有了结，而外国报

纸和地方报纸已经在研究瑞士一旦遭到侵略威胁合众国站在瑞士方面进行

干涉的可能性了。今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某几个强国打算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抗议合众国提出的国际法理论；还说，这些国家的内阁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

１３３维也纳照会。——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见。美国的干涉论如果不最坚决地予以否定，在欧洲根绝革命精神就将遇到

不可克服的障碍。除这项报道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法国

是准备签署这一抗议声明的强国之一。”

星期二的“立宪主义者报”不辞辛苦地使最后这段话变得明明

白白：

“必须毫不含糊地把一切谈清楚。美利坚共和国的代表们不是把科斯塔

当作合众国的公民，而是把他当作革命者来保护，不许奥地利逮捕的。但是没

有一个欧洲强国会把合众国政府有权用武力保护欧洲革命的说法当作国际

法的一个原则来接受。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行使它的司法权的时候，无论如何

都不能容许用罪犯已改变国籍这个可笑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罪犯是

反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加以阻挠。美洲联邦的舰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如此

轻易地取得胜利的；像‘圣路易号’轮船船长那样的横蛮行为，在另一种情况

下可能造成极为可悲的后果。”

在我们今天收到的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上，有几封很有意

思的苏姆拉来信：

“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把军队配置得很好，一有必要他就能在２４小时内

把６５０００名步兵和骑兵及１８０门火炮集中到多瑙河的任何地点来。据我收到

的瓦拉几亚来信说，伤塞正在使俄国军队大量减员，战局开始以来已损失不

下１３０００人。死尸都尽量在夜间埋葬。马匹也大批倒毙。而我们的军队什么

病都没有。在多瑙河的对岸，时时出现穿着莫尔达维亚制服的俄国兵，３０人

至６０人一群。他们的一切行动我们的将军都知道。昨天来了１０００名阿尔巴

尼亚天主教徒。他们是一支１３０００人队伍的先头部队，这支队伍将在日内开

到。他们全是优秀射手。昨天还来了３０００名骑兵，全是久经战场的，武器和装

备都好得很。我们军队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加。阿罕默特－帕沙昨天动身到

瓦尔那去了，他将在那里等候埃及军队的到来，以便把他们派到预定的地点

去。

１８５３年８月８日寄自苏姆拉

８月９日，苏丹近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和一个轻炮兵连已开向腊兹格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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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８月１０日我们得到消息说，５６００名俄军已在多瑙河岸土特腊坎港附近扎

营，这样一来双方军队的前哨彼此相距仅在步枪射程之内。英勇的团长伊斯

甘德－贝伊已带军官数人去此处。奥美尔－帕沙已安排好电讯联系，多瑙河

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无论在白天和黑夜随时都能报告给司令部。

最近几个星期不停地下雨。虽然如此，筑城工程仍大力进行。每天两次在

黎明和黄昏鸣放礼炮。对岸完全没有这种声势。

埃及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经过防疫检查以后，就将乘船前往瓦尔那，从那

里再开拄巴巴达格山。准将伊塞特－帕沙在那里等着他们。在多布鲁甲－奥

瓦西地区已集结两万名鞑靼人，准备参加对俄战争。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在

俄国占领克里木时从克里木出走的流亡者。由于陆续开来新军（包括正规的

和非正规的），奥斯曼军队的人数正一天天增加，他们倦于无仗可打，渴望战

役开始。恐近日不待上级下令就会强渡多瑙河，现在这种可能性特别大，因为

俄军不时在对岸出现使我军更为激怒。几天前有一批医生，有穆斯林也有基

督教徒，前往普勒夫那、腊兹格腊特、维丁和锡利斯特里亚等地去建立欧式军

医院。１１日从瓦尔那来了两位英国高级军官。他们与奥美尔－帕沙作了长时

间的谈话。在几个土耳其军官的陪同下，他们参观了工事，并且认为构筑得很

好，有足够数量的火药库、面包房和清水库等等。所有防御工事修筑得极为牢

固。我军纪律执行得十分严格。

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２日星期五寄自苏姆拉

英国将军奥富奈尔于１３日从君士坦丁堡来此。他与奥美尔－帕沙作了

两小时的谈话，第二天在总司令副官陪同下参观了工事。昨天从瓦尔那开到

三个炮兵连，另外还有大量军需品。明天有一个炮兵连、两营步兵和１０００名

骑兵去增援拉索瓦港。在拉索瓦，工兵部队正大力修复１８２８年被俄军破坏的

工事。土耳其可以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了。

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５日星期一寄自苏姆拉”

上星期四，菲茨威廉伯爵曾写信给设菲尔德的钳工大会，他在

这封信中表示反对勇敢的帕麦斯顿在议会会议闭幕时所提出的

“应该依靠俄皇的诚实和个人品德”的荒诞主张。

迪斯累里先生决定在９月１４日会见他的艾尔斯贝里选民。昨

３３３维也纳照会。——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天的“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长而无味的文章，这篇文章企图驳斥

该报预测中的迪斯累里先生要向他的选民所说的话。我以为，“每

日新闻”如果能让它的老前辈伦敦“笨拙”杂志２７４去完成这桩大事

业，恐怕合适得多。

现在，英格兰银行第四次（从１月份算起）提高了贴现率。９月

４日规定贴现率为４％。伦敦的“太阳报”２７５对此大嚷：

“这是又一次缩减国家流通资金的尝试，又一个阻碍人民福利发展的设

施。”

另方面，这家报纸又用这样一种设想来安慰自己，即认为英格

兰银行在皮尔立下了１８４４年法令之后已丧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有害的实力。

“太阳报”害怕也怕错了，希望也寄托错了。英格兰银行像其他

任何银行一样，没有多大的能力表增加或减少国家的货币流通量。

１８４４年的皮尔法令不仅没有削弱这个银行所拥有的实际的有害

的实力，而且相反地加强了它的这种实力。

由于一般人对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令理解得不正确，同时这个法

令的影响在危机日益逼近的情况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商业

世界都将十分严重，所以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法令的实质。

１８４４年皮尔银行法令的出发点是这样几种假定：金属的货币

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能调节价格；在纯粹

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外汇行市有利，金块内流，货币量就

要扩大，如果外汇行市不利，金块外流，货币量就要减少；银行券的

流通应当与金属货币的流通完全一样；因此，英格兰银行地下室里

的黄金数量的变动和在居民中流通的它的银行券数量的变动一定

要相符合；在外汇行市有利时，银行券的发行量应该增加，外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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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利时则减少；最后，英格兰银行对流通中的它的银行券数量实

行监督。

所有这些前提，没有一个不是完全错误和违背事实的。即使

假定存在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也不能决定价格，

正像它不能决定纯粹商业交易和工业交易的数量一样；相反地，价

格将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外汇行市不利和黄金流失也不会造成

甚至纯粹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

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储备的，即作为银行存款或者以私人

储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外汇行市有利以及随之而

来的黄金内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银行里储存

的和私人储藏的货币量。因此，以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错误观念

为出发点的皮尔法令，很自然地就导致在纸币流通中也不正确地

套用这种法令。要发行银行对它所发行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的

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银行发行可兑成黄金的银行券，或者，

一般凭商业担保预付的银行券，但是它无法使自然流通额增加或

减少哪怕是一张银行券。当然，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

只要它的顾主接受，但是，如果流通不需要，这些银行券也只能

或者以存入银行的方式，或者以偿付债务及兑成金属货币等方式

回到银行里来。另一方面，如果银行要强制减少发行数量，那末

就将有为了填补流通中形成的真空所必需的数量的存款被提回

去。所以，不论银行有怎样的可能去滥用别人的资本，它对流通

中的货币量都没有任何支配权力。例如在苏格兰，虽然银行事业

的发展在１８４５年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受到限制，而且从１８２５年起

银行增设了很多，但那里的货币流通量却减少了，按人口平均计

算每人只有１英镑（纸币），而英格兰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是２英

５３３维也纳照会。——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镑，同时英格兰５英镑以下的货币单位基本上还是用金属货币流

通，而苏格兰则用纸币。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应该与黄金储备相符合，这种想法是十

分虚妄的。如果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储备增加，不言而喻，这个

银行就将竭尽全力扩大它的银行券的流通，但是，经验教导我们，

这是没有用处的。英格兰银行在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４３年这一时期内的

黄金储备从３９６５０００英镑增加到１１０５４０００英镑，可是它的流通券

总额却从３５６６万英镑减少到３４０９４０００英镑。法兰西银行截至

１８４５年３月２５日发行的银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２５６００万法郎，

黄金储备是２３４００万法郎，而到了１８４６年３月２５日，它的银行

券在流通中的共有２４９４０４０００法郎，但黄金储备只相当于

９５３５０００法郎。

认为在黄金外流时国内货币流通量就要减少的假定也同样是

错误的。例如现在黄金继续外流，但造币厂又到了３００万美元，加

入国家的货币流通。

但是，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

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

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

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衡量银行偿付能力的最好尺

度是市场贴现率，而确定实际由银行进行的业务量的最准确的指

标是贴现期票的周转额。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双重衡量方法。在

１８４５年３月至９月的时期中，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

高峰，各种各样的大宗成交的业务简直淹没了全国，那时，贴现率

约为２．５％，而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稍后在

１８４７年时期中，当贴现率达到了４．５％，股票价格极度下跌，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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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拒绝贷款的时候，银行券的流通量却达到了最大的数字。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量截至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７日共计

２１１５２８５３英镑，１８４７年５月１５日是１９９９８２２７英镑，１８４７年８月

２１日是１８９４３０７９英镑。但是，在流通量这样减少的同时，市场贴

现率却从７％和８％下降到５％。从１８４７年８月２１日起至１０月

２３日止，银行券的流通量从１８９４３０７９英镑增加到２１１２６５１８８英

镑，而在同一时期市场贴现率从５％提高到８％。１０月３０日，银

行券的流通量共计２１７６４０８５英镑，而在伦巴特街支付的利息却上

升到１０％。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

英 格 兰 银 行

贴现期票      流通中的银行券

１８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１２３２３８１６英镑   ２０９２２２３２英镑……

１８４７年４月５日 １８６２７１１６英镑   ２０８１５２３４英镑……

可见，１８４７年４月的银行贷款比１８４６年９月多６００万英镑，

但是这些借贷业务所用的流通中的银行券是极少的。

说明了皮尔的银行法令的基本原则以后，现在让我来谈谈它

实际方面的细节。这个法令预定，货币流通量的最低必要数字是

１４００万英镑银行券。英格兰银行所发行的超过这个数字的全部银

行券，都应该有相应的黄金储备作保证。罗伯特·皮尔爵士自以

为他发现了一个自动起作用的发行银行券的原则，能够以机械的

准确性确定流通中的货币量，使货币量的增减完全与黄金储备的

增减成比例。为了实际推行这个原则，银行就分成两个部门——

发行部和银行部。第一个部门纯粹是银行券制造厂，第二个部门

才是真正的银行，它接受国家和公众的存款，付股息，贴现期票，

发放贷款并根据共同的原则办理对其他任何银行机构的一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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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行部把它所发行的、总数等于１４００万英镑加银行地下室中

现有黄金储备总值的银行券移交给银行部。银行部便把这些银行

券向公众散发。为抵销已发行的超过１４００万英镑的银行券所必需

的黄金储备留在发行部，多余部分则归银行部。如果黄金储备减

少到不够抵销流通中的超过１４００万英镑的银行券的程度，那末作

为偿还贷款或作为存款回到银行部的银行券便不再发行和转换，

而是予以注销。假如流通中的银行券有２０００万英镑，而黄金储备

只有７００万英镑，那末，只要再外流１００万英镑的黄金，全部现

存的黄金储备就只够发行部用的，银行部就会连一个金币也没有。

从这里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整套算计，一方面带有虚妄的

性质，另一方面也带有极为有害的性质。

可以拿英格兰银行在上星期五的通报上发表的报告作一个例

子。在报告的“发行部”一栏中，你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统计数字：

流通中的银行券共计３０５３１６５０英镑，或者是１４００万英镑加

１６９６２９１８英镑——后一个数字是与上星期的黄金储备相符合的

数字。但是再看“银行部”一栏的数字，你们便可以在这一栏的

资产项下发现有７７５５３４５英镑的银行券。这是总数３０５３１６５０英镑

中没有被公众接受的部分。可见，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所管的

只限于发行部把３０５３１６５０英镑的银行券移交给银行部这一件

事。即使移交了，这些银行券也没有流动。而银行部只要一与公

众接触，那时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便不是皮尔法令，而是实业

生活的需求了。因此，自动起作用的原则的影响不能超出银行地

下室的范围。

另方面，英格兰银行由于它据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不仅对英国

贸易，而且往往对世界贸易也发生实际的影响。在普遍感到贷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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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时期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时期中，如果根据皮尔法

令，随着黄金外流相应地提高最低的贴现率并拒绝贷款，银行就会

使国家证券贬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并在极大程度上加重商

业危机的破坏性。为了阻止黄金外流并改变汇率，银行就会使任何

商业停滞变为对货币流通的威胁。英格兰银行在１８４７年就曾这样

做过，而这是被皮尔法令逼迫着做的。

可是这还不算完结。在任何银行机构中，最沉重的负担并不牵

涉到一定数量的流通中的银行券，而是牵涉到一定数量的作为存

款的银行券和金属货币。例如荷兰的银行，据安德森先生在下院委

员会上说，在１８４５年以前有存款３０００万英镑，而在流通中的只有

３００万英镑。

亚·贝林先生说：“在历次商业危机时期，例如在１８２５年危机时期，最可

怕的要求不是银行券持有者的要求，而是存款人的要求。”

现在，由于皮尔法令规定要把黄金储备储存起来作为保证银

行券兑成黄金的后备，银行经理们便有充分的可能随心所欲地处

置存款了。而且，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法令所立下的

制度，才会使银行部停止发给存款和股息，同时某种数量的黄金却

存放在发行部的地下室里。在１８４７年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当

时银行部危急万分，只是由于政府的参预，负责于１８４７年１０月

２５日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银行部才免遭破产，而在这样的时候，

发行部却拥有６１００万英镑的黄金储备。

所以，实行皮尔法令的一个后果，就是英格兰银行在１８４７年

危机期间改变了１３次贴现率，而在１８２５年危机时期却只改变了

两次；其次，就是这个法令在危机最深的时候引起了一系列的财政

混乱（在１８４７年４月和１０月）；最后就是：如果不是使法令本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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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生效，银行部就得被迫停业。因此，皮尔法令将加深日益逼近的

危机的恶变性和尖锐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８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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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３日星期二于伦敦

最近一号的“星期日时报”２７６公布了克拉伦登勋爵给汉·西摩

尔爵士的一封电报，作为对涅谢尔罗迭伯爵７月２日的照会的答

复。发电日期注明是７月１６日。这封电报只不过是德鲁安·德·

路易斯先生的答复的《ｄｏｕｂｌｉèｒｅ》〔“复制本”〕。在上星期六“先驱”

上有一篇通讯，作者以无所顾忌的方式对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两位

勋爵之间的“对抗性”发表了以下的言论。

“阿伯丁勋爵从来都不能理解帕麦斯顿勋爵的假惺惺姿态；他看不到，多

亏采取了这种假惺惺的姿态，帕麦斯顿勋爵才能够毫无痛苦地执行了亲俄政

策，甚至比阿伯丁勋爵本人执行得更好…… 帕麦斯顿勋爵用倾向于和解的

假面具掩盖着自己的厚颜无耻…… 阿伯丁勋爵则和帕麦斯顿勋爵相反，他

公开地表示自己的信念…… 帕麦斯顿勋爵懂得大谈干涉而实际上不干涉

的好处，而阿伯丁勋爵则不懂得这种好处…… 阿伯丁勋爵由于和统治阶级

极为亲近，所以知道如何谋取席位，如何买到选票，因此他才不把英国宪制看

做人类的种种法规中最完善的法规；阿伯丁勋爵认为，欧洲大陆的居民并不

比大不列颠的居民更和善、更正派，所以他在大陆各国政府面前不坚持废除

家长式专制制度以实行统治阶级的自治…… 阿伯丁勋爵知道，大不列颠的

实力是以征服其他民族为基础的，所以他鄙视那种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正在战

斗的民族的对外政策。阿伯丁勋爵看不出，曾经占领和掠夺印度、而且现在正

以印度本身的福利为名压迫着印度的英国，有什么理由应当痛恨沙皇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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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对俄国去说是一个善良的专制君主，而且正以波兰的福利为名压迫

着波兰。阿伯丁勋爵不了解，曾经扼杀了爱尔兰多次起义的英国有什么理由

应当极端痛恨奥地利镇压匈牙利；同时，由于他知道英国强迫爱尔兰接受异

教，所以他很能理解教皇想把红衣主教魏兹曼安置在韦斯明斯特的热烈愿

望。他知道我们同卡弗尔人打过仗，所以他不把那位不断和高加索人打仗而

断送自己军队的尼古拉看做一个恶棍；他知道我们经常把造反的密契尔和奥

勃莱恩这一类人发配到凡迪门岛去，所以他对于路易－拿破仑在凯恩建立了

苦役区并不感到震惊。当他迫于必要给那不勒斯政府写信谈到西西里岛事务

的时候，他也不会陷入起狂的自由主义，因为他没有忘记大不列颠在科尔富

岛上也有总督…… 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这一切都安排得极为妥贴，既有采

取亲俄行动的阿伯丁勋爵，又有以百蒙得锡政策的精神来讲话的帕麦斯顿勋

爵。”

为了证明我并没有过分低估瑞士的勇敢精神①，我可以引证

瑞士联邦委员会给德森州当局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写道：

“卡普勒教士的问题２７７纯粹是州的问题，因而德森州应当自己决定怎样

做对自己最好：是进行反抗并继续受奥地利的严厉措施的打击，还是向政府

提出重开谈判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瑞士联邦委员会企图把它和奥地利的争端归结

到单纯一州的范围中去。联邦委员会最近还颁布了一项把意大利

人克莱门蒂、卡索拉和格里伦佐尼驱逐出境的命令，虽然库尔的陪

审官们已经承认了他们无罪，承认他们并没有穿越德森州的边境

运送武器去帮助米兰起义２７８。

英国人给予札格纳特庙的援助，看来还没有完全停止。董事会

在１８５２年５月５日曾经给印度总督发出下面一封电报：

“我们仍然认为，应当使英国政府完全摆脱与神庙的任何关系，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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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全权委托您采取相应的措施，用不容许给神庙以任何定期的金钱援助的办

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另一方面，应当结算补偿费，凡是根据过去的约定或协定

在加以相当广泛的解释的情况下有此权利的人，都应得到补偿费。”

但是，直到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１日，印度当局在这方面还什么都没

有做，问题到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政府已经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来调查北明翰监狱中的犯人

遭到残酷虐待的事情——这种虐待已经达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自

杀而另一些人也企图自尽的程度。被发现的暴行不亚于在奥地利

或那不勒斯的任何一个 ｃａｒｃｅｒｅ ｄｕｒｏ〔刑讯室〕里所干出来的事

情，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另一方面，视察监狱的官员们对当事

方面的口供百说百信态度和对受害者极其冷淡的态度也不能不使

人大为惊异。他们对野蛮的狱吏的关怀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

在视察之前总是先通知狱吏。暴行的主犯奥斯丁中尉，就是卡莱尔

在他所写的“模范监狱”２７９一书中叫做流浪汉和罪犯的真正指挥官

的那号人。

关于铁路公司的道德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约克郡－

郎卡郡铁路管理局在它们的火车票上特别印着这样一个告白：

“本管理局对于它未能预防或因职员疏忽而发生的一切不幸事件或损失

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同时，北明翰－希鲁兹布里铁路管理局在星期六以欺骗股东

罪在副大法官法庭受审。西方大铁路和西北铁路都想并吞上述的

北明翰－希鲁兹布里铁路。这条铁路的大多数股东主张同西北铁

路合并，而管理局的委员们则主张加入西方大铁路，于是他们就决

定利用委托给他们结算的一部分股票来取得虚假的票数。为了这

个目的，他们把股票分发到许多名义上的股票持有者的名下（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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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的名字是被拿来顶替的；有一个竟然是９

岁的小孩），这些股票持有者既然不偿付股票价值，于是以后就把

股票还给管理局委员们，同时以名义股东的资格给这些委员们一

定数量的票来保证他们取得多数，好与西方大铁路合并。博学的法

官已经看出，“很难设想有比这更可恨更无耻的欺骗，而达到预定

目标的方法尤为可耻”。他做了这样一番说教以后，就释放了被告，

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如果罪犯是资产阶级就释放，而贫穷的无产者

如果偷了５英镑以上的钱而被拿获，那就非判处苦役不可。

看一看英国的公众怎样时而对工厂巨头、时而对煤矿主、时而

对贩卖假麻醉药的小商人、时而又对代替了已经吃不开的拦路大

盗的铁路主的道德，总之就是对资本家的道德表示愤慨，是很有意

思的事情。如果从整个阶级来说，资本显然有它自己的、如同根据

ｒａｉｓｏｎ ｄéｔａｔ〔国家利益〕而制定的最高法律那样的道德，至于普

通的道德，那仅仅适用于穷人而已。

曼彻斯特学派队伍中的议会改革者看来已经陷入很有意思的

境地。在最近一届议会会议期间揭发出来的选举舞弊行为所牵涉

的几乎都是城市选区，而且是赫尔、利物浦、剑桥和坎特布里这样

的大城市。自由派的选举事务经纪人柯波克先生一时坦率，竟承认

了“圣阿尔班怎样，其余所有的城市选区也就怎样”。现在，政治寡

头打算利用这些被揭发的事件来实行一种削弱城市选区而加强各

郡的改革。而曼彻斯特学派的改革者并不是要普遍扩大选举权利，

他们只不过要在城市选区中扩大选举权利，如今面对着这样一个

主张，他们当然有苦难言了。他们的机关报“每日新闻”正极力企图

摆脱这种困境，看样子怪可怜的。

１８４６年１月１４日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曾提高到３．５％，１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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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月２１日提高到４％，只是到１８４７年４月才达到５％。但是，大

家知道，在１８４７年４月的最后三周中，几乎一切信贷业务都停顿

了。１８５３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提高更快得多。贴现率从

１８５２年４月２４日２％到１８５３年１月８日就已提高到２．

５％，同月２２日达到了３％，到６月４日达到了３．５％，９月１日达

到了４％，而现在已经四处谣传很快就要到５％。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小

麦平均价格是每夸特５６先令９辨士；１８５３年８月后期已涨到

６５—６６先令。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黄金

储备是：

去年 ２１８５２０００英镑……………………………………………

而现在 １６５０００６８英镑…………………………………………

差额 ５３５１９３２英镑………………………………………

前个星期黄金储备又减少２０８８７５英镑，而上星期则减少４６２８５２

英镑。这种情况马上对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影响，有价证券的牌价一

直在下跌。在上星期三“泰晤士报”的金融评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尽管不景气，在有价证券的市场上国库期票仍然继续以２厘的贴现率

外加１厘附加利息兑现，但现在有一种印象是：财政大臣为了保持国库期票

的价格，已命令由政府出钱加以收购，同时抛售由储金局担负损失的三厘证

券，因为现在手边已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实现上述目的的其他有价证券。”

这真不愧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杰作！按低价抛售统一公债，按高

价收购国库期票，宁愿失掉三厘证券带来的一半收入，把它们换成

利息只略高于一厘五的期票。

外汇行市不利，黄金储备减少，但是不列颠的出口却空前增

加，到年底甚至要超过１８５２年的出口１６００万英镑，这两方面的情

况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５４３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既然我国在出口商品时是给全世界信贷，进口时支付现金，所以单纯扩

大我国的贸易有一天是必然给我国的国际收支差额造成相当不利的情况的，

但是，当偿付我国出口商品的信贷期满，货币汇给我们的时候，所有这些开支

都会回来的。”

这是“经济学家”杂志的话。按照这种理论，如果１８５４年的出

口再超过１８５３年，那末外汇行市一定要和过去一样对英国不利，

于是商业危机就将成为唯一的调节手段了。“经济学家”认为谈不

上会发生１８４７年那样的破产，因为目前很大一部分资本并没有像

那时候那样投入铁路等部门。它忘记资本正在投入制造厂、机器设

备、轮船等部门。另一方面，“观察家报”则埋怨“不该毫无意义地投

资于外国铁路和其他很成问题和不能令人相信的企业”。“经济学

家”认为，业已扩大的贸易活动，在欧洲范围内，由于粮价很高，会

出现有利的停滞，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是非常可靠的。与此同

时，“泰晤士报”则肯定地说，纽约货币市场上的紧张将导致美国贸

易活动的有利的停滞。“先驱”则大嚷：

“我们不应该指望能从美国得到以前那么多的订货。”

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了。“观察家报”写道：

“出口已经达到了违反常识的极限。关于目前已运到伦敦准备发往南方

殖民地的７４０００吨海运货物，我们从阿得雷德、墨尔本以及其他地方得到的

不利的消息正在不断证实。不能否认，现时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

至于中国市场，所有的报告书都一致指出，那里很急于出售，

不愿买进，因为金银都已被收藏起来；而且，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革

命运动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这种状况绝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末国内市场怎样呢？

“在曼彻斯特及其近郊，使用机床的大批织工仿效斯托克波尔特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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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１０％…… 工厂的头目们大概到冬末就会发现，

问题将不是同意和不同意增加１０％，而是工厂主是否同意在保持现在的工

资水平的条件下重新开工的问题。”

“纪事晨报”就这样毫不含糊地预告国内市场即将缩小。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报道过关于大规模扩建工厂和空前迅速地

兴建新工厂的情况。我也曾向诸君报道过某些新建成的企业，这些

企业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个工业城市了。我曾指出，以前从来

没有过这么多的、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游资直接投入了工业生

产２８０。现在，一方面，诸位可以把这些事实同国内外市场上货物过

剩的征兆对照一下看，另方面，请不要忘记，不利的外汇行市是使

国外市场上的出口商品余剩过多的可靠手段。

但是，推动巨大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这种危机的因素早就

在积累）爆发的力量首先将是歉收。对于其他各种产品来说，随涨

价而来的是需求下降；但是，粮价上涨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

并且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

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

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

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普遍歉收本身就会导致内外市场普遍

缩小。而欧洲南部、意大利、比利时、莱茵普鲁士今年的收成往好处

说也像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那样不好；在欧洲西北部和东北部也根本不

会有什么好收成。至于英国的情况，上星期的“粮食交易所快

报”２８１——伦敦粮食交易所的官方机关报有这么一段话：

“没有疑问，今年联合王国的小麦收获量将是许多年来最少的。王国几乎

所有地区的收成都将大大低于中等收成；此外还要看到，今年的播种面积由

于播种期间天气不好而比往年至少要少１ ４。”

７４３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对于这种情况，幻想无济于事。有人认为贸易自由就能一举而

消除商业衰落、工业生产过剩和歉收，这是一种幻想，实际情况恰

恰相反。

上述那家“粮食交易所快报”指出，“农场主仍然不能够接受在自由贸易

的制度下会缺粮食的看法。因此只有不多的人想到要大量储备。如果困难迫

使我们大量运进粮食，我们恐怕要付出很高的价钱”。

昨天的“粮食交易所快报”又补充说：

“国外还有这么多的庄稼尚未收割，所以下几周的天气情况会对贸易发

生巨大影响。没有收割的庄稼的质量已经受到近日雨水的损害，如果潮湿的

天气再继续一个时候，就可能带来大祸事…… 最后的收获量可能比一两周

前所能想像的还糟…… 我们最近几天得到的关于马铃薯情况的消息，比前

些日子更不好…… 尽管上星期从国外得到大量供应（８８８３３夸特），但粮食

价格受的影响很小，每夸特粮价与最高点相比降低不到１—２先令…… 波

罗的海各国的收成估计也普遍不好…… 根据最近的材料，小麦的船上交货

价格在但泽是６０先令，在科尼斯堡是５６先令９辨士，在施特廷是５４先令，

在罗斯托克是５８先令。”

物价腾贵的后果也像１８４７年那样，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治方

面。在那不勒斯，市当局没有经费雇用工人为公共工程做工，国库

里没有钱支付官吏的薪俸。在教皇国的托伦蒂诺、特尔尼、腊万纳

和特拉斯特韦尔，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抢粮风潮，这些风潮绝不是用

前此不久的逮捕办法，或利用奥地利人的入侵和棒打的威胁所能

平息的。在伦巴第，斯特拉索尔多伯爵虽然实行了加税办法，要所

有的直接税纳税人到今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１０日每一弗洛林金

币多缴６个半克劳泽铜币（包括所得税和薪俸税），但是他也防止

不了物价腾贵和工业停滞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奥地利，这次发行

新公债时照例说了一番仅仅是因为裁减军队花费多了国家之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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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老调，而现在却暂停发行，这种情况就说明了奥地利普遍贫

困。法国政府则伪造关于收成的报告，在巴黎实行人为的粮食定

价，在各个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从这里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焦急。

外省不满意波拿巴拿它们的粮食来养活巴黎；资产阶级不满意波

拿巴假借无产者的名义来干预实业；无产者不满意波拿巴在工农

行将断炊的时候给士兵白面包而不是黑面包吃；最后，士兵们也对

法国在东方问题采取卑躬屈膝的反民族立场表示不满。在比利时，

已经爆发了一系列抢粮风潮，来回答科堡王室为奥地利公主举行

的豪华而荒唐的庆祝会。在普鲁士，政府是那么恐慌，表面上不得

不逮捕了几个粮商，另一些粮商则被警察总监传去“要求”他们按

“公道”价格卖粮食。

最后，我还要重申一下我的看法：煽动家的词藻和权谋家的废

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

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从１８４９年起，商业和工业的繁荣曾经是反

革命高枕无忧的卧床。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８６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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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和土耳其。

——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印度的铁路建设２８２

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０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７月１９日的那篇文章中写过：

“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

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①

现在有人正打算利用联合舰队的力量来为俄国对付土耳其。

英法舰队即使开进达达尼尔海峡，那也不是为了要炮轰塞瓦斯托

波尔，而是为了要制服那些能够阻止苏丹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

的穆斯林。

戴·乌尔卡尔特说：“９月１３日，四位外交大臣②平心静气地在唐宁街开

了会，决定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要土耳其政府放弃欧洲会议在先前条件

下所通过的修改意见。这还不够，他们还命令舰队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准备

在苏丹不能抵抗本国人民的愤怒的时候支援苏丹对付本国的臣民。这仍然不

够，他们还向奥美尔－帕沙发出书面指示，不准他在本国国君的领地上从这

一个省份向另一个省份走动。因而他们也预料到，由于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将

０５３

①

②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以及以前担任过这个职务的阿伯丁、帕麦斯顿

和罗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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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爆发起义，所以他们就考虑到镇压起义所必需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联军

舰队。”２８３

英国公众是从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据这

家报纸报道，里夫先生于本月１３日带着一份给斯特腊特弗德·德

·雷德克利夫勋爵的急电从伦敦动身，１４日早晨到了巴黎，他把

所携带的指示的内容告诉法国政府之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

根据这项指示，英国大使应当要求土耳其政府完全同意维也纳建

议并且放弃８月１９日所提的修改意见。英国大使应当向土耳其政

府发出威胁，说如果由于它拒绝让步而发生战争，它就会得不到四

大强国的支持；此外，英国大使应当表示愿意用英法舰队来帮助土

耳其政府镇压君士坦丁堡因土耳其政府接受维也纳照会而可能爆

发的起义，以及用来对付奥美尔－帕沙，假若他敢于违背土耳其政

府的命令的话。在接到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

维也纳会议在得知俄皇的否定答复以后，便建议苏丹收回自己的

话，签署他从前拒绝签署的照会，并且满足于下面的保证：会议将

对照会作出苏丹本人所能接受的解释。“泰晤士报”避而不谈“辩论

日报”揭发出来的这些丢脸的事情。“纪事晨报”、“晨邮报”和所有

伦敦的政府报纸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晨邮报”却斥责君士坦丁

堡平民的狂热。“纪事晨报”用浪漫的笔调描绘在欧洲土耳其怎样

到处都是凶暴残忍和毫无纪律的亚洲土匪，奥美尔－帕沙的军队

怎样正在靠这些土匪大量补充，以此来煽动它的愚蠢的读者；英勇

的“地球报”逐日地从投和平之机的曼彻斯特学派的报纸上精心摘

录一些文章来发表。这样一来，到必要的时候，英国的各高尚阶级

就要下定决心“铲除异教”，并且同哥尔查科夫公爵一起高呼“沙皇

万岁！正教徒的神万岁！”了。

１５３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今天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发现：“土耳其问题已成为纯粹的词

句问题”。从这个前提中应得出的结论就是，为了一些空话而甘愿

冒打破普遍和平的危险的苏丹，应该由头脑比较健全的帕麦斯顿

之流利阿伯丁之流用暴力来开导开导。“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沙皇

向苏丹提出了不公正的要求，苏丹拒绝了；于是沙皇就侵占了多瑙

河各公国；英国和法国就把自己的舰队派到贝捷克湾去，这两大国

的代表在维也纳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他们在维也纳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土耳其的利

益，——“泰晤士报”回答说。

“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想要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而且也没有如此行事

的任何理由。”

可见，如果说四大强国现在有了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那仅

仅是由于“现在有了”理由“如此行事”。如果说维也纳会议以及帕

麦斯顿和阿伯丁的干涉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种理

由，好使他们对俄国仅仅虚张声势地反抗一下，以便有借口强迫土

耳其服从俄国的要求，这种假设想必不算是错误吧？

“泰晤士报”继续写道：“俄国的要求被其他的强国认为是不公

正的，是和苏丹的主权不相容的”，因此，四大强国才拟定了一个照

会，苏丹应当把这个照会送交沙皇，这个照会答应沙皇的一切要

求，甚至还有些超过。

“泰晤士报”写道：“这份文件的措词，可能使不正确的解释有所借口，但

有两点是写得十分清楚的：第一、四大国愿意支持土耳其政府的领土权和行

政权；第二、一旦发生冲突它们将认为自己是受这种愿望约束的。”

既然苏丹可以相信，他将得到四大强国的善良“愿望”的支持，

四大强国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认为自己受这种神秘的“善良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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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那末有什么理由不签署这份侵犯他的主权并把对他的

１２００万臣民的保护权送给俄国专制君主的照会呢？苏丹已经有可

能体会到，四大强国是不认为自己是受国际法约束的，它们也不受

那些明文规定一旦同俄国冲突它们就应当受各种保卫苏丹的条约

的约束；那末，在这个赋予俄国明确权利而赋予土耳其“神秘愿望”

的照会造成了冲突的时候，苏丹有什么理由不指靠四大强国的无

畏精神呢？

“泰晤士报”说：“我们就举个万一的情况来说吧。假定在ｐｕｒ ｅｔ ｓｉｍ

ｐｌｅ〔无条件地〕接受了最初的维也纳照会之后，沙皇利用了一般人所设想的

这份照会给他的那些机会。”

这时会怎样呢？

“苏丹就会提出抗议，于是冲突就是因执行１８５３年的协定而起的了。”

似乎因执行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协定和巴尔塔利曼尼条约２８４没有发

生过任何冲突似的！似乎那种被克拉伦登勋爵本人称为“海盗行

为”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未曾造成任何冲突似的！

“泰晤士报”说：“含糊只会使俄皇产生误解。”

完全像１８４１年的条约使他“产生误解”那样，他援引这项条

约，不许联合舰队开进达达尼尔海峡，同时自己却占领了多瑙河各

公国。

但是，苏丹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拒绝同意照会，因为照会的起

草人只是以出卖土耳其给俄国的行为来表达他们对土耳其的善良

愿望。苏丹建议对这项照会作某些修改，同时，用“泰晤士报”的话

来说，“四大强国接受土耳其提出的这些修改意见，这就表明它们

认为这些修改是和它们的建议一致的”。但是，由于俄皇坚持反对

３５３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的意见，由于“泰晤士报”已完全确定“沙皇在这次冲突中的行为不

可能有任何根据”，所以“泰晤士报”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俄

国不愿意同意土耳其提出的合理的条件，那末，土耳其就应该同意

俄国提出的不合理的条件，而且

“一个由于本身无力而每逢外侵或内乱就不得不寻求欧洲保护的国家，

就应当为自己的贫弱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至少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援助，要

在保护国负担最轻的条件下提供”。

因为土耳其显然需要四大强国帮助它来反对俄国，所以四大

强国自然要站在俄国一边反对土耳其；既然土耳其根据现有的各

项条约的规定向四大强国请求援助，那它就应当“为自己的贫弱付

出代价”。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惩办四个卖国贼〈阿

伯丁、克拉伦登、帕麦斯顿和罗素〉，或者是让俄国沙皇统治全世界。”

这是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论，这一类独白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应当由谁来审判四个卖国贼呢？议会。这个议

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是由交易所商人、工业巨头和贵族的代表

组成的。这些代表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是什么政策呢？是ｐａｉｘ

ｐａｒｔｏｕｔ ｅｔ ｔｏｕｊｏｕｒｓ〔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政策。而谁来贯彻

他们的对外政策的纲领呢？也就是天真的“晨报”认为必须当作卖

国贼来加以审讯的那四个人。不过至少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即

政治寡头在政府中所代表的交易所商人和投和平之机的资产阶级

正在把欧洲出卖给俄国，因此，为了击退沙皇的挑衅，首先必须推

翻这些卑鄙无耻、奴颜婢膝的ｖｅａｕ ｄ’ｏｒ〔金牛犊〕崇拜者的可耻

的统治。

土耳其政府在维也纳照会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上就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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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８万名列季弗
２８５
入伍。根据９月５日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电讯，

土耳其政府在总理大臣①官邸召开了会议之后，决定不顾战争危

险，坚持自己最近的照会。穆斯林居民的热情达到了极点。苏丹在

检阅埃及部队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而在检阅完毕以后，人群

把他扶下马来，隆重地举着他走过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他重新给

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发出了命令，要他们维持公国的安

定。列施德－帕沙就君士坦丁堡的几名俄侨被揭发进行反对土耳

其政府的阴谋活动一事，向俄国领事提出了警告。据君士坦丁堡的

一家报纸报道，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犹太人团体献给苏丹１００万披

亚斯特，以补帝国的备战开支。据报道，士麦那的犹太人也作了类

似的决定。从登载在维也纳“新闻报”的通讯中我们知道，在加拉兹

逮捕了几名俄国贵族，因为他们与奥美尔－帕沙秘密通信，极其群

尽地把俄国部队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情况告诉了奥美尔－帕沙。还

发现了奥美尔－帕沙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建议这些俄国贵族

尽量多招些外国人来担任军职。

９月１３日，缅施科夫公爵在他的秘书陪同下来到维也纳，向

欧洲列强递交尼古拉皇帝的一项新的声明，这项声明为他拒绝土

耳其的修改意见作了解释。俄皇本人也将在本月２１日由涅谢尔罗

迭伯爵和美延多尔夫男爵陪同到奥里缪茨来。他通过利文男爵邀

请普鲁士皇帝到奥里缪茨开会，但普鲁士皇帝拒绝了，理由是在目

前局势下他这样做会引起太多的 éｃｌａｔ〔喧嚷〕。俄国的一个约有３

万人的兵团目前已在保加利亚边境上的克拉约瓦驻扎下来。在此

以前，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８个军需站。现在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

５５３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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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常设的军需站，这个迹象说明，俄国人根本不打算撤出多瑙

河各公国。

９月１５日，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４．５％。“泰晤士报”刊

登的一篇同样写于９月１５日的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说，“这项措

施博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这篇文章又说：

“下午２时左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实际上几乎完全停止了，而不久就得

到了贴现率已提高到４．５％的消息，这时有价证券的行市兑成现金跌到

９５％，兑成１０月１３日还本付息的证券则跌到９５．１２５—９５．２５％。普遍的意见

是，如果贴现率不是提高到４．５％，而是提高到５％，那末，市场大概还不会受

到这样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时公众将认为类似的措施今后已不可能再有了

……铁路公司的股票买卖在银行董事会会议结束后跌得最厉害，而其他各种

股票的行市截至当天为止也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

“泰晤士报”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向银行的经理们祝贺，说他

们在自己的政策中遵循了皮尔法令。

“经理们根据黄金外流而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的情况，要求提高剩余

黄金的卖价，这样一来就保证了自由实行罗·皮尔爵士的关于英格兰银行特

许状的法令，只有通过自由实行，才能证明这项法令的正确性，而在１８４７年，

由于受到经理们不明智的行为的阻挠，这一点就没有能够做到。”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明，经理们在１８４７年的不明智

行为恰巧正是他们过分奉行了皮尔法令，以致政府为了挽救银行

部不致停止支付，不得不停止了这项法令的“自由实行”①。在“地

球报”上我们看到：

“造成我国现时繁荣局面的那些原因，很有可能不会继续这样起作用了。

消极的后果在曼彻斯特已经表现出来；那里的某些大公司不得不缩减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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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额…… 证券交易所的所有部门都陷于十分萧条的境地。在铁路股票

的交易中笼罩着惊惶不安气氛…… 黄金继续向大陆外流，最近一两天内差

不多有５０万的黄金将要从海上运往圣彼得堡…… 它（银行）节约自己的金

属货币储备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它想给财政大臣为数七八百万的援助，因为

财政大臣要同南海公司的债券持有者以及其他不满意的人进行结算，需要这

一笔钱。”

９月１３日“晨邮报”从曼彻斯特报道：

“布匹和棉纱的交易很不景气，各种工厂制品的价格都很难保持住先前

的水平。由于各个国外市场上差不多都没有需求，由于国内面临财政困难，由

于这两个主要原因，结果就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如果把它和到处传播的繁荣

消息对比一下，那末，应该承认它是极不正常的。”

同一家报纸在９月１５日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它的一篇论

述日益迫近的危机的因素越积越多的社论：

“我们要警告商界人士：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无论创建企业和经营企

业都一定要经常仔细小心的阶段。此外，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财政状况充满着

比我们的商业状况更为严重和更难于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举出的“地球报”和“晨邮报”的互为补充的言论中应该

得出一个结论：一方面，需求不断减少，另方面，供应却有剩余。工

厂主势必要通过加强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

退却。一位工商业问题采访员从曼彻斯特写来一篇通讯，发表在昨

天的“纪事晨报”上，通讯说：

“工厂主已开始对达成协议一事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因为他们确信，很

大一部分工厂，甚至所有的工厂，在工资问题可能得到调整以前，都将不得不

停工。最近几日来，在各个工厂区的不同地方，都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企业主会

议。很明显，工人们提出的过分要求以及他们激烈地硬要对方接受自己的强

制性条款的企图，正迫使工厂主想办法建立共同的团体，以求自卫。”

７５３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中我们看

到：

“企业主正在各个工厂区组织自卫同盟：仅仅在最近５天内，在埃士顿、

斯泰里布雷芝、海德和格洛索普，差不多就有１００个公司在建立这种同盟的

协定上签了字。在普雷斯顿，工厂主已经承担起一项很严重的义务：以关闭工

厂３个月的办法对工人进行反抗。”

根据从马赛发来的电讯，小麦价格每百升又提高到２法郎２５

生丁。在“通报”宣布了提高国库债券的利息以后，交易所的反应非

常不好；到处都把这项措施看做是政府正缺钱用的迹象。人们已开

始谈论政府将不得不借款的问题。财政大臣①已向许多土地占有

者发出了通知，建议他们提前半年缴税，以表示感谢现政府曾经施

与他们的大恩德，另外还感谢政府提高了他们的地产价格。“观察

家报”指出：“这说明完结已经开始。”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过铁路对于印度有极为重大的

意义②。现在我认为有必要报道一些各报发表的有关铁路网和建

设情况和发展前景的最新消息。印度第一条铁路是现在已经通车

的孟买—塔纳线。另一条铁路线将从加尔各答铺到恒河上的拉吉

马哈尔，全长１８０哩，然后沿着恒河右岸通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

阿拉哈巴德，再从阿拉哈巴德经过达普到阿格拉，从这里再通到德

里。这样一来，这条铁路线将穿过１１００哩长的空间。预定要在生

河和图诺拿河上设立轮渡，以便最后把加尔各答这条线从德里通

到拉合尔。最近几天就要开始建筑从马德拉斯向西直伸７０哩的铁

路线，然后再分两条支线，一条沿着高止山脉，以卡利摩特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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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另一条经过贝拉里和普纳到孟买。未来铁路网的这个骨架的最

后一个环节，是孟买—巴罗达—印度中部的铁路，为了建筑这条铁

路，现在已经由董事会批准进行初步的地质勘测。这条铁路将从孟

买经过巴罗达到阿格拉，在这里同加尔各答—德里铁路干线联接

起来，这样一来，印度西部的首府和全印度斯坦同欧洲交往的最好

港口孟买，一方面就同加尔各答联起来，另方面又同旁遮普和西北

各省联起来。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还想铺设一些支线通到内地的各

个大产棉区去。与此同时，还正在采取措施建立整个印度斯坦半岛

的电报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８９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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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和土耳其。——

经济危机的征兆

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３日星期五于伦敦

９月２０日的“地球报”否认“辩论日报”上关于里夫先生的使

命的报道，说它是不确实的，“泰晤士报”则在星期三以《Ｇｏｂｅｍｏｕ

－ｃｈｅｒｉｅ》〔“傻子才相信”〕为标题转载了“地球报”的文章，指责法

国报纸散布谣言。但是，我在上次写的那篇文章①里所分析的“泰

晤士报”社会不是完全证实了“辩论日报”的报道吗？难道巴黎的

“通报”上刊出了什么辟谣吗？在“地球报”说“辩论日报”造谣的同

一天，“国民议会报”不是又一次这样说过吗？——

“雷德克利夫勋爵应当告诉苏丹，如果他不收回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英

国舰队就要开进达达尼尔海峡，法国舰队也会紧跟着英国舰队开来。”

“泰晤士报”在转载“地球报”的辟谣文章的同一天，不是直截

了当地讲过这样的话吗？——

“英国和法国只能根据四大盟国提出的并且已经被俄国接受的条件来干

涉俄土冲突，不管这些条件高傲的土耳其是否接受得了。”

“晨邮报”不是在伦敦能看到“辩论日报”以前就向我们作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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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报道吗？——

“列强代表在接到俄皇对维也纳照会的修改意见的答复以后，立即举行

了会议，并在本月４日派信使去君士坦丁堡，给御前会议带去了某种通知，看

来，土耳其政府将不能不接受维也纳照会。”

最后，我们还从今天的一份晨报上看到：

“里夫先生已被派去君士坦丁堡了；他将把克拉伦登勋爵的几封急电送

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里夫与外交部关系最为密切，因为

他是唐宁街和印刷所广场之间的联络者。”

不过，自从法国报纸最近揭露了一些事情以来，东方问题又一

次来了一个完全新的转折，情况的变化可能违背英国内阁的一切

打算和愿望，推翻它的那些可耻的决定。

奥地利已经拒绝了和它的假同盟国共同行动。维也纳会议至

少在最近一个时候是开不起来了。俄国感到假面具已没有用处，因

此把它撕了下来，于是英国内阁就从它的最后一个防御工事里被

赶出来了。

“利物浦信使报”公正地指出：“阿伯丁勋爵的劝告是：苏丹采取露骨而无

耻的欺骗手段；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在照会里面做一个沉默的保留；苏丹歪

曲地理解这个照会（因为照会的条文是清楚而明确的）；列强要准备在俄皇坚

决拒绝同意苏丹提出的修改意见时，权当他已经同意那样去办事。”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建议维也纳会议给土耳其政府送去

一份同样虚伪的解释性照会，但是布奥尔伯爵拒绝了这个建议，他

说这个建议“对土耳其政府友好得过分了”；又说，“共同行动的时

机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强国可以各行其是”。这样一来，英国内阁

就失去利用欧洲最高裁判所的共同决定来作掩护的可能了——这

个最高裁判所是一个股份公司，它是由奥地利大臣一阵咒语念活

的，所以现在他说一句话就又不见了。当初，俄国军队越过普鲁

３６３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



特河以前，奥地利就根本不需要开什么会议。在俄国进入多瑙河

各公国以后，奥地利就更不需要开什么会议了，至少不需要在先

前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另一方面，涅谢尔罗迭伯爵也发表了两个

通知，由于这两个通知，再想用那种神秘的“善良愿望”为最初

的维也纳照会作辩护，或者不按照照会的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照会，

就根本不可能了。

所有的政府报纸都会大叫大嚷地说：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

意见使全部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词句问题”。

涅谢尔罗迭声明：说的完全不对。沙皇对最初的照会原文的

解释和苏丹是一样的；最初的照会并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想有别

的意思，它就是缅施科夫照会的再版，所以我们坚持原文，坚持

全文，而且仅仅是这个原文。政府机关报“地球报”当然感到吃

惊：原来沙皇和苏丹都同样认为最初的照会的意思就是“完全承

认俄国提出的、被土耳其拒绝的、而四大国也不打算（？）支持的

那些要求”；原来“俄国是坚持要无条件地满足它一开头就提出来

的要求”。为什么俄国不坚持呢？既然它在四个月以前就有勇气提

出这些要求，那末为什么要在现在，在已经赢了第一个战局以后，

放弃这些要求呢？

同一家“地球报”在几天以前还说土耳其提出的修改意见是

烦琐式的吹毛求疵和添加用不着的细节，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俄

国的解释证明这些修改是必要的”。

涅谢尔罗迭的第一份急电还没有公布，但是“晨邮报”就肯

定地告诉我们，在这份急电里宣布“维也纳照会和缅施科夫公爵

的照会有同等价值”。“地球报”（晚报）又补充说，这份急电的意

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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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皇认为，维也纳照会向他保证了承认他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承认他

对土耳其政府的影响，这是土耳其政府在四大国支持下一直都拒绝的，而且

是为了抗拒这些，它才去请求四大国仲裁；我们还获悉，俄皇从来不想放弃

他不要仲裁国而直接同土耳其打交道的权利，他只不过表面上承认仲裁国而

已。”

俄皇即使表面上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四大国是仲裁国。他只允

许其中的三个国家跟着奥地利跑，而让奥地利以一个温顺的求情

者的身分求上门来。

在第二份急电里（９月７日从圣彼得堡发出，９月１８日公布

在柏林的“时代报”上，是寄给维也纳的美延多尔夫男爵的），涅

谢尔罗迭完全正确地告诉俄国公使，最初的照会是由奥地利公使

作为“最后通牒”交给了他的，在土耳其政府不加任何修改地接

受照会这个必要条件下俄国不能不表示同意。“还有谁能够不把这

一点看做是皇帝体谅别人的表现呢？”诚然，他对多瑙河各公国有

过一点点“海盗行为”：他侵入了多瑙河各公国，占领了它们，在

那里抽税，统治、掠夺、霸占了它们，可以说，吞并了它们，不

管哥尔查科夫出了什么告示。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事。难道他另一方面不是“在刚刚接到照会的第一个草案的时候，

不等得到伦敦或巴黎是否予以批准的消息，马上就通电表示完全

同意了吗？”他已经通电表示，由俄国大臣在维也纳口授的照会决

不会被圣彼得堡的俄国大臣拒绝，难道还能要求他做得比这更多

吗？他甚至不等巴黎和伦敦批准就同意这项照会，难道还能要求

他为巴黎和伦敦做得比这更多吗？然而他仍然做了更多的事情。他

宽宏大量通电表示接受的照会草案，在巴黎和伦敦被“修改”了。

即使如此，“他收回了自己的同意吗？他制造过哪怕是一点点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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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不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项照会从它“最后的模样”看

来完全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有同等价值”；但是具有同等价值

的这一份照会毕竟与原本“有所不同”。难道他“没有提出过不作

任何修改地接受缅施科夫的照会这个条件”吗？难道他本来不是

可以“仅仅根据这一个理由就拒绝考虑新的照会”吗？但是他没

有这样做。“这不是表现了最大的爱好和平的精神吗”？维也纳会

议的最后通牒同他毫不相干，这是维也纳会议本身的事情。“他的

事情是考虑”由于苏丹拒绝接受最后通牒“而造成的拖延”。从他

自己这方面来说，他一点也不准备反对把多瑙河各公国再占上几

个月，他的军队在那里不花钱就得到军装和军粮。

敖德萨并没有因为多瑙河口被封锁而蒙受损失；如果由于多

瑙河各公国被占领而使伦敦马克街２８６的小麦涨价，那末这只会促

使不洁的帝俄金币更快地回到神圣的俄罗斯去。因此奥地利和其

他强国应当

“直截了当地并且强硬地向土耳其政府声明，它们已经尽力为土耳其政

府开辟了能够使它立即恢复和我们的关系的唯一通路，但是白费了气力，以

后他们就洗手不管这件事了”。

列强为苏丹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它们为沙皇开辟了进

入多瑙河的道路，挡住了联军舰队进入黑海的道路。涅谢尔罗迭

伯爵的“神圣君王”接着就痛斥“那些好战意图，这种意图看起

来目前正影响着苏丹和他的大多数大臣”。从他这方面来说，他当

然希望苏丹不要急躁，希望苏丹用和平建议来对付炮舰，用温文

有礼的谈话来对付哥萨克。“他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但是土

耳其政府还没有作一点让步。沙皇陛下不能再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了。”毫无疑问，如果不越过多瑙河，沙皇是不能往前走的。涅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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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罗迭把他的全部论据总括为以下的巧妙的二者择一的说法，无

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个范围，或者是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没有任

何意义，或者是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这些修改没有任何意义，为

什么土耳其政府还要坚持这些意见？如果这些修改具有某种意义，

那末“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

克拉伦登勋爵宣称：“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是订立任何协定的先

决的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需条件〕。”涅谢尔罗迭反驳道，恰恰相反。

“订立协定”，就是说，让土耳其大使前来递交没有作任何修改的

奥地利照会，“是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先决的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

总而言之，宽宏大量的沙皇不准备再和维也纳会议白费时间

了，因为维也纳会议对他结束第一个战局已经再没有用处；但是

他将更紧地把多瑙河各公国抓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他开始第二

个战局所必需的。

我们今天接到一个消息，说要恢复维也纳会议，如果这是确

实的话，那末列强将把下面一首巴黎庸众曾用来颂扬亚历山大的

歌送给尼古拉：

  Ｖｉｖ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Ｖｉｖｅ ｌｅ ｒｏｉ ｄｅｓ ｒｏｉｓ，

Ｓａｎｓ ｒｉｅｎ ｐｒéｔｅｎｄｒｅ

Ｉｌ ｎｏｕｓ ｄｏｎｎｅ ｄｅｓ ｌｏｉｓ．①

可是，沙皇对于东方纠纷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全权处理了。

苏丹已经被迫去唤起旧时的宗教狂热，鼓动粗野好战的亚洲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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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向欧洲进军，这些部落不是外交照会或老一套的谎言所能安

抚的；甚至俄国人在他们的蛮不讲理的照会中也透露出，他们对

于弥漫在伊斯坦布尔的“好战精神”也有点儿担心。苏丹已经向

他的穆斯林发布诏书，宣布对俄国将不再作任何让步。据报道，乌

列玛２８７代表团谒见苏丹，要求苏丹要末退位，要末毫不迟疑地

宣战。御前会议里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而希

望御前会议去讲和的列施德－帕沙和穆斯塔法－帕沙这派势力已

开始向陆军大臣穆罕默德－阿利这派势力让步。

伦敦的一家所谓激进派的报纸表现出简直难以相信的轻率。

“晨报”在几天以前还声称“应当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惩办

四个卖国贼”（阿伯丁、克拉伦登、帕麦斯顿和罗素），而在昨天

的一篇社论里最后却说了这么一段话：

“阿伯丁勋爵因此应当让位于他的继任者。谁是继任者还要提吗？现在全

国都认为在这个严重关头只有一个人配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帕麦斯顿勋

爵。”

如果“晨报”的编辑们没有能力观察事件和事实的话，那末

他们至少也应当注意他们自己的报上天天刊登的乌包卡尔特先生

的文章。

星期二晚上，根据设菲尔德居民向市长提出的请求，召开了

一个设菲尔德居民大会，“讨论目前得不到解决和令人不满的东方

问题的状况，并考虑就这个问题向政府递交请愿书的问题”。在斯

泰福也要举行这样的大会。此外，还在进行许多准备来组织反对

俄国和“群贤”内阁的公众示威。但是社会上的注意力目前基本

上还是集中在贴现率、粮价、罢工和商业前景不妙等问题上，而

更使人关心的是霍乱，这种疫病在新堡已经开始流行；现在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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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保健委员会出的解释性指示的帮助下对付霍乱。女王和枢密

院已发布命令，指示今后６个月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防疫法的各项

规定；伦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付即将

来临的灾难。如果我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看法的话，我就要说，

霍乱是被沙皇派到英国来执行一项消灭最后一点所谓盎格鲁撒克

逊精神的“秘密使命”的。

最近４个星期里，工业区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７月和８月

初，在地平线上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睛空——繁荣，只不过是远

远的有一小块乌云——东方问题，除此之外，恐怕更使人担心的

还是深恐缺少劳动力会妨碍我们的棉纺大王们充分挖掘他们所计

划的好生意的无穷财源。东方冲突似乎已经解决；收成当然可能

不够好，但是另一方面却有贸易自由，可以靠美国的、黑海的和

波罗的海的取之不尽的粮食储备来把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对工业品的需求一天天增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用大量黄金

滋养着不列颠的工业。这时“泰晤士报”就把马尔萨斯忘了，把

它自己前不久大谈人口过剩的话也忘了，很认真地讨论起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从大陆上不来工人移民，那末，劳动力不够以及由

此而来的工资提高是否会使英国工业家的生产费用按一定比例增

加，工商业的繁荣是否会因此而停顿。按照企业主的说法，工人

阶级的生活是好得太过分了，好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他们提要求

没有任何限度，他们的“厚脸皮”已经越来越令人厌恶。但是这

样的事本身就说明国家正经历着空前的大繁荣；而除了贸易自由

以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这种繁荣的原因呢？但是最可宝贵的还

是人们的信心，相信这种巨大的工商业活动整个都是建立在强有

力的基础上的，不容许有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肆行无忌的投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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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家都异口同声这样说，并且也根据这种看法办事：他们兴

建成百个工厂，定购成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定购成千架织布机和

几十万支纱锭。机器和机床制造生产部门在１８５３年比任何一年都

有利可图。那些由于１８５１年的大罢工２８８而在各方面都遭到重大损

失的企业，这时也恢复了起来，甚至情况更好了。如果没有这一

笔空前茂盛的生意，有些头等的、名声很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就永

远也恢复不了机器制造工人在上述大罢工期间使它们遭到的损

失，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不止一个。

但是，不能不指明，在繁荣的晴空中目前已出现了浓重的乌

云。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由东方冲突的转折造成的，但是这种

转折对国内的、美国的和殖民地的贸易的影响仍然是很小的。贴

税率的提高不是“丹麦王国里出了坏事”①的原因，而是它的征兆。

至于歉收和粮食涨价，那末毫无疑问，在受到歉收和粮食涨价影

响的市场上，首先是在作为不列颠工业支柱的国内市场上，是使

工业品需求量减少而且还将大大减少的原因。然而，食品价格的

提高目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多数地区暂时还由于工资增加而全

部得到补偿，或者几乎全部得到补偿，因此恐怕还不能说消费者

的购买力已经大为降低。工资的增加使那些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部

门的生产费用增加了；但是由于需求量很大，所以到８月份为止，

几乎所有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额都大大超过了生产费用的增长额。

上述种种原因对于生意的清淡当然起了作用，但是，光是这些原

因，毕竟还不足以解释各工业区实业界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惶惶不

安的心理。

事实是，自由贸易的幻想的魔力开始消失，勇敢的工业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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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震荡、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

现象，还不是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绝不可能在自由贸易占统治

地位的国家里发生。至于说生产过剩，那末这种现象过去有，现

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商品储备”——这是“曼彻斯特卫

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继续存在，而且有增无已。对商品的

需求量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应量却一天天增加。在新建的工业

企业中，规模最大和工人最多的企业只是现在才逐渐开工。由于

劳动力不足、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以及大量定购的机器设备没有可

能得到满足，所以这些企业的开工遭到了先前未能料到的耽搁，早

就应该出现的工业产品过剩的征兆因此而推迟了一个时期。例如，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布莱得弗德附近的泰·索耳特先生的工

厂一直到这个星期才能开工，还要过不少时候该厂的生产能力才

能在市场上充分显露出来。在郎卡群的新的大企业中，有许多到

冬季才能开工，而生产力的这种新的巨大增长的后果，只能在春

天，甚至更迟一些才能在市场上充分显示出来。据墨尔本和悉尼

的最近消息，进口贸易正在显著减少，许多货物的送货被无限期

推迟。至于不可遏止的投机〔ｏｖｅｒ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到发表决算报告

的时候我们一定还会常常听到。近来投机行为已经扩大到那么多

项目的商品，因此尽管十分猖獗，但是不如过去那样引人注意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８９２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７３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



卡 · 马 克 思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
２８９

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７日星期二于伦敦

联合舰队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同政府的人事变动和

商业遭到困难的传闻合在一起，星期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引起了

一场真正的恐慌。

“要描写英国有价证券现在的情况或刻划那些在证券交易所里照例演出

的场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紧张的情景是罕见的，所以这种情况

不常有是值得庆幸的…… 如果说压低行市的活动现在差不多达到了法国

革命时期发生过的那种规模，大概也不是过甚其词…… 本周有价证券的行

市是９１．５％；自从１８４９年以来，有价证券还不曾下降到这样低的水平……

铁路股票一直在下跌。”

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就是这样写的。最靠得住的所有铁

路股票的售价比上周便宜６８—８０先令。股票突然充斥市场，本身

并不说明任何了不起的问题，因为只是投机者可以按照目前行市

随时在交易所制造惊慌，恫吓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老实的〕股票持有人而

已。但是，有价证券行市的剧烈波动，即使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

可是却同商业危机的一般征兆同时发生，这就要造成非常有害的

后果了。至少，金融市场上的这种恐慌一定会使一切预定要发行

的国家公债失败，特别是使奥地利的国家公债失败。而且，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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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都还记得，１８１１年奥地利对每一英镑的债券仅仅付１先令

７１ ４辨士的股息；他们还记得，尽管奥地利在１８４９年以后，通过

大大加重匈牙利和伦巴第的税负的办法，人为地增加了收入，从

１２００万英镑增加到１８００万英镑，但是它每年的平均赤字仍然大

于它的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此外，从１８４６年起，奥地利的国债增

加了５０００万英镑，只是由于以色列子孙们从私利出发采取了宽大

态度，才使奥地利免于面临的破产，而他们现在仍然希望把自己

装满了大堆奥地利钞票的箱子腾出来。

“观察家报”写道：“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自己的可能性的范围；我

们的商业债务部分地超过了我们的资金。”

“晨邮报”惊呼：

“现在用不着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即使面临的危机将具有１８４７年所

不曾有过的某些有利特点，但是每个注意事件进程的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一定

会看到，现在问题至少是转向了极为不利的一面。”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又减少３３８９５４英镑，而它的银行券准

备金，即预定用于贴现业务的有价证券，总共才７００万英镑，换

句话说，只够财政大臣用来支付那些执拗的南海公司债券持有人。

关于粮食市场的状况，我们从“粮食交易所快报”最近一期了解

到下面的情况：

“多年来在中等收成的情况下，我们每年都消费几百万夸特的进口小麦。

那末我们在目前情况下要消费多少进口小麦呢？今年小麦的收获量至多也超

不过中等收成的四分之三，而且其他任何一种作物都提供不出余额。马铃薯

遭到了严重的病害；由于它不适于长期储藏，所以吃得很多，这样很快就会

感到这种食品不足。我们的小麦消费量是这样大，尽管截至９月５日为止的

８个月内已进口３３０４０２５夸特的小麦和３３３７２０６公担的面粉，但是小麦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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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很有限…… 当然，我们丝毫也不打算夸大我国可能遭到的困难，但是，否

认这些困难的存在，是愚蠢的…… 各地的报告都说明小麦收成非常不能令

人满意；许多已经打了场的地方收获量都不到估产的一半。”

在工商业繁荣的晴空中出现了预告暴风雨的阴霾了，而罢工

仍然是，而且将在一个相当久的时期中仍然是我们工业发展的重

要特点；固然，罢工的性质已开始随着国家现在总的局势的变化

而变化。

柏立的纺纱工人又要求每一千纱绽增加２辨士的工资。由于

老板们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他们便停工了；织布工人一俟织

完他们手上现有的棉纱，也会仿效他们的榜样。普雷斯顿的织布

工人，在临近地区的工人的支持下，继续要求增加１０％的工资，现

在有６家企业主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其余的大概也要仿效他

们的榜样。这样一来，２０００工人就失业了。在布莱克本，狄金逊

先生的铸铁厂的机械工人仍在罢工。在威根的一家工厂里，缫丝

工人罢工，要求每２０码增加１辨士的工资；在另外一家工厂里，

纺纱工人决定在工资增加以前拒绝上工。这两家工厂都关闭了。在

同一个地方，约有５０００名采煤工人举行罢工。星期三晚上，克罗

弗德伯爵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大矿主解雇了自己的全部工人。此后，

采煤工人在斯凯尔斯－奥尔查德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在

曼彻斯特，５０００台织布机仍然停着不动，染布工、染纱工、毡帽

制造工等等举行的一些小罢工就不用说了。波尔顿的棉纺纱工开

大会要求提高工资。在特林泰姆和布黎纪瓦特以及其他城市有制

鞋工人罢工，在格拉斯哥有马车工人罢工，在基耳马尔诺克有泥

水工人罢工，在奥尔丹警察声言要罢工等等。北明翰的制钉工人

要求增加１０％的工资；乌尔未汉普顿的木工要求每天增加６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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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伦敦的木工也同样要求增加这样多的工资，等等。同时，

郎卡郡、柴郡、得比郡和其他各郡的主要工业中心的工人们，都

纷纷公开集会，并且作出有关援助他们的饥饿兄弟的措施的决定。

老板们坚决要把自己的企业关闭一个时期，以便用饥饿迫使自己

的工人们屈服。

“星期日时报”写道：“我们看到，一般说来，工人要求的工资增加额，不

超过每天６辨士；如果算算现在的食品价格，那就很难说这种要求是不合理

的了。我们知道，有人认为，好像现在的罢工者所抱定的目的之一，是想从

企业主的实际利润或预期利润中取得某种共产主义份额，但是所要求的工资

提高和日用必需品的涨价，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完全驳倒了这种指责。”

当工人们的要求比“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多一点的时候，当

他们希望从他们用劳动创造出来的利润中得到“份额”的时候，他

们就被斥为有共产主义意图。食品的价格与“永恒的和至高无上

的供求规律”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在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２年，

即在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年份，工资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挨饿

的水平。当时那些工厂主们说：“工资不取决于食品的价格，而取

决于永恒的供求规律”。“星期日时报”说：

“工人们的要求只有用恭敬的方式提出的时候，方能得到满足。”

恭敬与“永恒的供求规律”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有谁听见过，

明辛街２９０的咖啡价格是由于“用恭敬的方式提出了”这类要求才上

涨的呢？买卖人的血和肉的方法，也同买卖其他任何商品的方法

一样，就是说，至少也要根据同样的条件来做这种买卖。

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已经持续６个月了。我们且来用企业主

们自己所承认的标准——“永恒的供求规律”衡量一下这个运动。

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规律大概不应当像俄国同土耳其签订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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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约那样解释吧？

６个月以前，工人们（即使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由于对他

们劳动的需求增长，由于人口向金矿和美洲不断外流，他们的地

位加强了）仅仅根据百般颂扬贸易自由的实惠的资产阶级报刊普

遍宣扬繁荣这种现象，就已经可以看到，工厂主们的利润是增加

了。很自然，工人们要求从这种被鼓吹得如此响亮的繁荣中得到

自己的份额，但是老板们给予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反击。于是工人

们便结成团体，声言罢工，用比较和气的口吻坚持自己的要求。凡

是发生罢工的地方，企业主和他们的走狗们，在教会的讲坛上、会

议讲台上和报刊上，一齐破口大骂那些“用这种方式企图迫使别

人接受条件”的人“厚颜无耻和无理取闹”。但是罢工证明了什么

呢？不是仅仅证明了工人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来检验供求关系，不

愿轻信雇主们的偏私的担保吗？在某种情况下，对工人说来，唯

一能验证他是否真正取得了他的劳动的市场价值２９１的方法，就是

举行罢工或声言要举行罢工。１８５２年原料价格与成品价格之间的

差额——例如，原棉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的差额，棉纱价格与棉

布价格之间的差额——平均大于１８５３年的差额，可见，纱厂主和

工业企业主的利润一般要高于１８５３年的利润，无论棉纱价格或成

品价格直到不久以前还没有赶上棉花价格的上涨。那末为什么企

业主在１８５２年不马上提高工资呢？他们硬说，供求关系没有证明

１８５２年有必要提高工资。是这样吗？一年前没有工作做的工人的

确比现在多，但是这个差距同企业主们从那时起由于供求规律

（它的意义已经由罢工向他们阐明了）发生作用而被迫进行的突然

的、不止一次的提高工资是完全不相当的。当然，现在开工的工

厂比去年的多，并且有许多有专门技能的工人在过去一年内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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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业蜂房”还从来没有像最近１２个

月来这样，由于早先在农业或其他部门就业的人纷至沓来而补上

了这样多的工厂工人。

问题在于，“干活的”像往常一样，迟至很久才发现他们的劳

动价值在好多月以前就已经增加了３０％，只是在那时——不早于

去年夏季——他们才开始罢工，先要求增加１０％的工资，后来又

要求增加１０％，一次又一次提出要求，当然，他们的要求是在他

们能够得到的范围以内。这些罢工总是成功的，这一方面促使罢

工遍及全国，另方面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罢工是符合规律的；而

在同一个工业部门里一再罢工，同一些“干活的”一次又一次要

求再增加工资充分说明，按照供求规律，工人们早已有权得到更

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企业主们

钻了工人们不熟悉劳动市场状况的空子罢了。一旦工人们终于弄

清了这种状况，一直宣扬着“永恒的供求规律”的企业主们就回

到了“开明专制”论，并且要求有随便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他

们用恶狠狠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宣称，工人们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对

他们是好，什么对他们是坏。

总的经济前景的改变，也要引起工人和雇主互相关系的改变。

这种变化的突然到来，正是许多罢工已经开始的时候，又是更多

的罢工正在酝酿的时候。即使是萧条时期，这些罢工无疑也将继

续下去，并且同样还要在提高工资的口号下进行，因为工人们将

以物价上涨为凭据来回答企业主不能增加工资的声明；而这两个

理由具有同样的效力。但是，如果像我所推测的那样，萧条持久

地拖延下去，那末工人们将因此而受到最大的痛苦，那时他们就

不得不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了，虽然斗争没有成功的希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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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时他们的活动将迅速转到政治领域，而在罢工过程中争得

的新的组织——工联，对他们将有重大的意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０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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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俄 军 在 土 耳 其

  因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自欧洲的每艘轮船都能带来一些

有关军队调动和交战结果的消息，所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仔细地了解敌对双方的态势、兵力对比以及决定战争进程的其他

各种情况。这种需要促使我们对双方的攻防能力以及可能影响交

战双方统帅部决心的主要战略问题，作一简略分析。

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最初有２个步兵军和通常数量的

预备队骑兵和炮兵。俄国步兵军有３个步兵师，即６个旅，几个轻

骑兵团和一个炮兵旅，一共约有５５０００人和将近１００门火炮。每２

个步兵军有“一个预备队骑兵军”和一定数量的预备队炮兵，包括

重攻城炮兵。因此，按编制定额，占领军最初约有１２５０００人。现在

第３个步兵军已开始渡越普鲁特河。所以，除去一切必要的削减，

可以确定，俄军集中在多瑙河上的兵力为１４—１５万人。至于其中

究竟有多少人在需要时能投入战斗，这决定于当地的卫生状况、俄

军军需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其他一些不在当地就无法估计的类

似情况。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在多瑙河上与俄军对峙的土军，

最多不超过１１—１２万人。在埃及部队未开到以前，土军的总数据

一般估计不超过９万人。因此，就我们所能判断的，土军在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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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弱于俄军。至于双方军队的真正的素质和战斗力，那末应当承

认，就是在这方面，优势也同样在俄军方面。诚然，由优秀的法国和

普鲁士军官建立的土耳其炮兵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俄国炮手则以

射击不大准确而闻名。但是，土耳其的步兵，尽管近来有了各种改

进，却仍不能与俄军的掷弹兵相比；同时，土耳其的骑兵还缺乏在

第一次冲锋受挫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锋所必须具备的那种

严守纪律和顽强战斗的精神。

双方的将领都是比较新的人物。关于俄军司令官哥尔查科夫

公爵的军事才能以及俄皇任命他担任这一要职的原因，我们已经

和读者谈过２９２。他为人忠实，热心维护俄国的“特殊使命”。然而，他

是否善于进行像现在所开始的这种规模的战争，还有待事实证明。

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是一位比较有名的人物。关于他的情况，

据我们所知，一般都是好的。他向库尔迪斯坦的出征，尽管条件困

难，仍然获得了胜利；而向门的内哥罗的出征，也计划得非常周密，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外交上的干涉，大可以不战而胜２９３。因此，土军

的主要王牌，可能在于军事指挥的优越。在其他一切方面，几乎都

是俄军占优势。

尽管战争是土耳其人宣布的，而且他们可能比俄军更加狂热

地渴望首先发起进攻，但是对较弱一方的土军来说，采取防御的行

动显然更为有利，而俄军则以进攻更为有利。当然，这里没有把由

于一方司令官犯严重错误而可能出现的获胜机会估计在内。假如

土军有力量采取进攻，那末他们的战术就会明显地看出来。土军在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多瑙河上游以佯动迷惑俄军，在锡利斯特里

亚和希尔索瓦之间迅速集中兵力，在多瑙河下游强渡，并在敌人阵

地最薄弱的地方，即在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交界的狭窄地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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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进攻；然后，把这两个公国的俄军分割成两部分，以集中的攻击

驱逐在莫尔达维亚的一个军，歼灭在瓦拉几亚陷于孤立和被分割

的另一个军。但是，由于土军在进攻中毫无获胜的希望，所以他们

只有在俄军司令官严重失策的情况下，才可采取这种行动。

如果俄军想要利用进攻的机会，那末在他们深入土耳其帝国

的心脏以前，必须克服两个天然的障碍：首先是多瑙河，尔后是巴

尔干山脉。强渡大河，甚至在敌前强渡，这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

仑战争时期常建的战功，以致现在任何一个尉官都能说出，应当如

何强渡大河。采取几次佯动，备有齐全的舟桥纵列，拥有几个掩护

桥梁的炮队，缜密计划保障退却的措施，并派出勇敢的前卫，——

大概这就是强渡大河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但是要越过高山，尤其是

要越过山口有限、能通行的道路也不多的巴尔干山脉，却是艰巨得

多的行动。而当山脉又与河流平行，其间隔不超过４０—６０英里

——这正是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的距离——时，情况就变得更为

复杂了，因为在山地遭到失败的军队，可能由于敌人的坚决追击而

被切断通往自己的桥梁的道路，并在援军开到以前就被赶下河去。

在大规模会战中遭到这样失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要全军复没。土

耳其的天然的军事力量，就在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相距这样近，

而且又是平行的。从马其顿－塞尔维亚边界到黑海的巴尔干山脉，

即巴尔干山主脉（《Ｖｅｌｉｋｉ Ｂａｌｋａｎ》），有五个山口，其中有两个位

于大路（在土耳其叫驿道）上。这就是伊赫吉曼山口和多勃拉尔山

口。伊赫吉曼山口位于由贝尔格莱德经索非亚、菲力浦堡、阿德里

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而多勃拉尔山口则位于锡利斯特里

亚到苏姆拉的道路上。至于其他的三个山口，有两个位于上述两个

山口之间，有一个靠近黑海。这三个山口，大的部队和辎重队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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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行，只有较小的部队，顶多还有轻野炮队可以通行，因而不能

作为入侵军主力的作战线相交通线。

俄军于１８２８和１８２９年曾在锡利斯特里亚—多勃拉尔山口—

阿德里安堡—艾纳德什克这一方向上作战。这是从俄国边境到土

耳其首都最近最直的一条道路，所以它实际上是来自北方、有绝对

控制黑海的舰队作支援并且是以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而迅速结束

战争为目的的任何一支俄国军队所必经的道路。要通过这条道路，

俄军强渡多瑙河后，应攻占有两个要塞（苏姆拉和瓦尔那）从翼侧

掩护的坚固阵地，封锁或攻占这两个要塞，尔后再越过巴尔干山

脉。土军于１８２８年曾以主力在这一阵地上冒险，结果在库列夫查

附近被击溃；瓦尔那和苏姆拉均告陷落，巴尔干山脉的防御力量薄

弱，因而俄军到达了阿德里安堡。尽管俄军已疲惫不堪，但并未遇

到更多的抵抗，因为土军已完全瓦解，他们甚至没有一个旅的兵力

来防守君士坦丁堡。土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犯了极大的错误。每

个军官都应当清楚地知道：防守山脉时，不应当把防御阵地设在山

脉的前面，也不应当分兵封锁所有的山口。恰恰相反，应当在山脉

的后面占住中央阵地，对各山口进行监视，等到看清敌人的意图

后，就在他们的先头纵队从隔断山脉的狭谷中走出时，向他们进行

集中攻击。土军本应集中更多的兵力，在敌人必然因疾病和某些部

队掉队而削弱的情况下，只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进行决定性的防御

战，而他们却由于在瓦尔那和苏姆拉之间的地区有一道横断俄军

作战线的坚固阵地，便决定在那个地区进行这一决战。

因此可以看出，在锡利斯特里亚—阿德里安堡方向进行防御

时，应防守多瑙河渡口，而不应冒险决战。在这以后，应在苏姆拉和

瓦尔那的后面进行抵抗，而不应在苏姆拉和瓦尔那之间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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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只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大时，才可进行决战。尔后，则应

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同时必须留下一些部队防守山口，留下的部

队必须尽可能只抵抗而不决战。这样，俄军将把自己的兵力消耗在

围攻要塞上，而且，如果他们还像以前那样行动的话，他们还要以

强攻夺取要塞，也就是说，将在那里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可以说

明俄军特点的，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军迄今从未在无外

援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过正规的围攻。缺乏有经验的工程师和炮

手，在野蛮的国家里不可能筹备大量军用物资和必需的围攻器材，

甚至现有的物资也因路途遥远而不可能运来，——所有这一切都

经常使俄军不得不在进行短时间的、猛烈的、但是很少充分产生效

果的炮击后，用强攻夺取据点。苏沃洛夫曾采用这种方法攻占伊兹

马伊尔和奥查科夫２９４，１８２８和１８２９年俄军又用同样方法强攻过

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要塞，１８３１年攻占华沙时也是用这种方

法。不管怎样，俄军到达巴尔干山口时兵力总要受到削弱，而土耳

其则有足够的时间从各方面调集自己的军队。如果土军用全力还

未能击退企图越过巴尔干山脉的入侵军队，那末就可能在阿德里

安堡城下进行决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仍遭失败，那末至少可

以肯定，他们已尽其所能了。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俄军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不可能具有

任何决定的意义。英国和法国的舰队正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在这

样的兵力面前，任何一个俄国的司令官都将无法向这个首都进军。

在阿德里安堡受阻并失去舰队（舰队本身也可能受到威胁）支援的

俄军，很快就会遭受重大牺牲，会因疾病而损失成千的人员，并被

迫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北。因此，俄军即使获胜，也不可能达到其战

争的主要目的。但是还有一条作战线可供俄军选择，而且可能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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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为有利。这条作战线就是从维丁和尼科波尔经索非亚到阿德

里安堡的道路。如果不考虑政治原因，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俄国将军

也不会想起走这条路。但是，只要俄国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奥地利

身上，只要俄军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的出现加上俄国在塞尔维亚

的阴谋活动能够在这个国家，在门的内哥罗，在占波斯尼亚、马其

顿和保加利亚人口大多数的希腊－斯拉夫人中激起暴动，只要由

于君士坦丁堡停泊有欧洲舰队，俄国还谈不上进行最后的单纯军

事行动，还谈不上夺取君士坦丁堡，那末这个计划就是俄军可能采

取的、有很大可能获得成功的唯一的计划；采取这一计划，他们就

可以避免英法因俄军过于公开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而采取坚决的军

事行动。

从俄军目前的部署的确可以看出，是有类似这样的计划的。俄

军的右翼一直延伸到瓦拉几亚西部边境附近的克拉约瓦，而且俄

军的战斗队形全都是沿多瑙河向上游地区展开的。因为这样的机

动使人完全不能设想作战线将通过锡利斯特里亚和苏姆拉，所以

这种机动的目的可能只是企图与塞尔维亚——土耳其的斯拉夫民

族和希腊正教的中心建立联系。如果奥地利给予支持，如果土耳

其的斯拉夫人能与此同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那末在多瑙河下游

扼守防御阵地，配合渡过多瑙河上游向索非亚进攻，就是完全有

把握的事；而俄军向土耳其斯拉夫地区的中心进军，是必然会引

起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沙皇采取这种方法，就

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温和地实现他在整个冲突中所企求的目的

——把土耳其所有的斯拉夫人都组成如现在莫尔达维亚、瓦拉几

亚和塞尔维亚那样的单独的公国。如果苏丹在保加利亚、门的内

哥罗和马其顿仅有名义上的主权，而实际上这些地方受沙皇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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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那末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就会局限于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而

且可能失去其兵源地——阿尔巴尼亚。这对俄国来说是最大的成

功，比在阿德里安堡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强得多，因为在那个胜利

之后它的军队就可能无法前进了。根据这一切情况来看，俄国就

是企图取得这种结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能都起来反对土耳其，

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是俄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否犯

错误，就很难说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９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９０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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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帕麦斯顿勋爵
２９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２月初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２和２９日，１１月

５、１２和１９日，１２月１０、１７和２４日

“人民报”第７７、７８、７９、８０、８１、８４、８５

和８６号，署名：马克思博士；一部分

作为社论发表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１１月４和２１日及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９０２、３９１６、

３９３０和３９７３号，并以单行本形式于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原文

曾与“纽约每日论坛报”

和单行本核对



载有卡·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

第一篇的“人民报”原版的一部分



第 一 篇
①

  鲁杰罗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的假风姿迷住，其实他也知

道在这种假风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②

这位游侠骑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过她的人都变

成了驴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

二个鲁杰罗，帕麦斯顿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顿虽已年近七

十，并且自１８０７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

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

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

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

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

９８３

①

② 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编者注

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有两段话是“人民报”

上没有的。这两段话是这样的：“东方的纠纷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即使

各党派的状况没有改变，至少各党派的首脑人物的处境有了很大的不同。帕

麦斯顿勋爵又变成了公众的红人。人人都谈论他，说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英国

的人；大家都默认，一旦内阁改组，无疑将由他出任首相，而托利党人、辉格党

人、自封的爱国人士、报界以及整个社会舆论，无不大声疾呼要求改组内阁。

帕麦斯顿狂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致时时有人推测这也许是一种纯

粹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用途不在国内，而是像出口货一样向国外销售的。然

而，这种推测毕竟是错误的。”——编者注



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

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

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

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

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ｐｒéｓｅｎｃｅｄ’

ｅｓｐｒｉｔ〔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

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

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

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

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

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说十分巧妙的俏皮

话，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

如雷的敌手。他即使没有本领搞通某个问题，但是知道怎样东拉西

扯；即使缺少总的看法，也随时都可以用一般的词句编出一套漂亮

话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闲，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

动，至少也是渴求造成轰动。当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会使他自然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事可干。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的本身，而只

是成功的假象。

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

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

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谋，没有任

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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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纠纷，因为纠纷使他可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如

果没有纠纷，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同虚假的敌

人进行虚假的战斗，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忙来忙去，直到在议

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

为止，这就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

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

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

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

发明的消遣品而已。①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

里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因此他一向

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

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

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ｂｅｔｅ ｎｏｉｒｅ〔可憎恶的东西〕②，自然在本

国也就毫不费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

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

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

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

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

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

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

话的本事。

１９３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

①

② 字面的意思是：“黑色动物”。——编者注

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还有下面一句话：“他就是托马

斯·卡莱尔笔下那种冒牌的世界领袖人物最好的标本”。——编者注



有人骂他拿俄国的津贴，但也有人疑心他是烧炭党。１８４８年，

他曾经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免因被控像是沙皇尼古拉的大臣而

遭法办；使他深感满意的是，１８５０年，他遭到了外国大使们的阴谋

反对，这个阴谋在上院获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失败２９６。他出卖

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受骗

的傻瓜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

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每当波兰人、

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德国人遭到镇压的时候，帕麦斯顿总是在执

政，但是屠杀他们的暴君却老是怀疑帕麦斯顿和受害者有秘密的

联系，其实暴君的屠杀还是经过帕麦斯顿首肯的。到现在为止情形

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做敌人，大概不会得到坏处，谁要是把

他当做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

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

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

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他的封号来源于爱尔兰

贵族），１８０７年波特兰公爵组阁时被任命为海军部部务委员。１８０９

年任军务大臣，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１８２８年５月。１８３０年他非

常机灵地转到辉格党人方面去，于是他们就让他做辉格党永久的

外交大臣。除１８３４年１１月到１８３５年４月和１８４１年到１８４６年这

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１８３０年革命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英国的

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在派西沃先生、利物浦伯爵、坎宁先生、葛德里奇勋爵、威灵顿

公爵等托利党人领导内阁的时期，曾经进行了反雅各宾战争，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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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颁布谷物法
２９７
，外国雇佣军队驻扎在英国的土地上

２９８
，人民

——用帕麦斯顿的同僚西德默思勋爵的话来说——常常“出血”，

新闻被封锁，集会被禁止，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反抗的武器，人身自

由和正常的诉讼程序被抛在一边，全国简直可以说处于戒严状

态，——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

而恰恰在这个长时期内，这位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唐·吉诃德，

这位歌颂“光荣宪制”的品得，却一直是这些托利党内阁的重要成

员，这乍看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１８０８年２月３日，他

作了发言。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替一国对另

一国的空前无耻的暴力行为辩护，这次暴力行为，就是英国正当它

宣称和丹麦非常和睦的时候炮轰哥本哈根并劫夺丹麦的船只２９９。

关于办外交要保密的问题，他说：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国王陛下的大臣们有责任〈谁给了他们责任？〉保守

秘密。”

他进一步又说：

“而且一般地说，我也反对把外交活动的情况公开，因为泄露这方面的秘

密就会断绝今后情报的来源。”

维多克也会使用同样的词句为这样的事辩护。至于对丹麦所

进行的海盗式的侵犯，帕麦斯顿承认丹麦对大不列颠并没有表现

任何敌意，可是他还是硬说英国炮轰丹麦首都并劫夺丹麦船只做

得对，因为英国要预防丹麦的中立可能在法国的压力下变为公开

的敌对。这就是帕麦斯顿阁下公布的新国际法。

在后来的一次宏论中，这位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道地的〕英国大

臣又极力替外国军队留驻英国这件事进行辩护。把这些外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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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弄到英国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以强力维护１６８８年威廉带

着他的荷兰军队从荷兰来到英国而建立的寡头统治。皇家德籍军

团的存在使人们完全有根据地“为国家的自由担心”，而帕麦斯顿

却以极不郑重的口吻告诉这些人：既然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雇

用的外国军队比１６０００人多得多”，那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内

雇用这１６０００人的外国革队呢？（下院，１８１２年３月１０日）

当人们由于１８１５年以后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同样为

宪制担心的时候，帕麦斯顿则认为“我们的军队的结构本身就是宪

制的足够的保障”，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大部分是“有财产和有良好

社会关系的人”。（下院，１８１６年３月８日）

当人们从财政的观点抨击保持庞大的常备军时，帕麦斯顿作

出了一个奇异的发现：“我们的许多财政困难都是由于过去我们的

军队平时编制太小造成的。”（下院，１８１６年４月２５日）

当有人向他指出“全国人民的赋税重担”、“人民大众的贫困”

同耗费无度的军事开支之间的尖锐对比时，他提醒议会：这种赋税

重担和贫困是“我们〈即英国的政治寡头〉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

甘愿付出的代价”。（下院，１８２０年５月１６日）

据他看来，军事专制的危险之存在只能归罪于

“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迷路者；从国家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来看，他们要

求的那种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下院，１８２０年６月１４日）

如果说他把庞大的常备军当作维持国内秩序的万应灵丹，那

末体罚就被他当作维持军队秩序的百宝仙方。在１８２４年３月５日

关于惩治叛乱法案３００的辩论中他为实行体罚进行辩护；１８２５年３

月１１日，他宣称体罚是“绝对必要的”；１８２８年３月１０日，他再度

建议采用体罚；在１８３３年４月的辩论中，他支持实行体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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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以后每一次他都表现了对这种惩罚制度的热烈爱好。

军队里的任何流弊，只要是对贵族寄生虫们有利，他就不会找

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关于出卖军官官衔证书的辩论

就是一个例子。（下院，１８２８年３月１２日）

帕麦斯顿勋爵喜欢装扮成一个为宗教信仰自由而奋斗不息的

战士；可是他却投票反对罗素勋爵所提出的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

关法３０１的议案。为什么他要反对呢？原来因为他“作为一个热诚的

支持信仰自由的人”，不能容许人们“在天主教徒遭受着真正苦难

的时候”却来替非国教徒３０２“解除莫须有的压迫”。（下院，１８２８年２

月２６日）

为了证明他对信仰自由的热忱，他告诉我们，他“为非国教徒

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忧虑，希望国教在英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

他还希望“国教由异教徒出钱维持”。这位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指

责有钱的非国教徒替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而

“英国国教方面独有穷人缺少做礼拜的地方…… 如果认为穷人应该从

自己的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是荒谬的”。（下院，１８２４年４

月９日）

当然，如果认为英国国教的有钱的教徒应该从自己的巨额收

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就更荒谬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３０３而奋

斗的，这是他认为爱尔兰人民特别“应该”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

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又参加

了公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

斯顿勋爵认为信仰自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管的一种权利吧？且听

他自己是怎样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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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容许这些要求

以权利为根据…… 如果我认为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我个人就

会拒绝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１８１３年３月１日）

可是为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因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剥夺社会任何一部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

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必须这样做的话…… 这是文明政治所依

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１８１３年３月１日）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

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在立法机关——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

——认为适当的限度内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截了

当地宣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１８２９年２

月１０日）

因此，他所以俯允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

权宜。而在这种权宜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所以他想使人保持一

种错觉，好像除了解放天主教徒就别无他法来消除爱尔兰的灾难，

好像解放天主教徒能医治爱尔兰不住在本地的大地主所造成的苦

难，并且能代替济贫法。（下院，１８２９年３月１８日）

这位后来把爱尔兰本地人从自己领地上“清扫”出去的大慈善

家，一刻也不能准许爱尔兰人贫困的乌云遮蔽大地主和金融巨头

们晴朗的天空①。

他说：“固然爱尔兰的农民没有享受到所有英国农民所享受到的全部幸

福。〈请想一想，每星期只有７个先令收入的家庭能享受什么幸福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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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接着说，——爱尔兰农民也有他们的幸福…… 他们有足够的燃

料，没有吃的也只是偶然的事〈６天中只有４天！〉。”

多么幸福啊！可是爱尔兰农民的幸福还不止这些。“他们有一

种比他们的英格兰患难弟兄更为乐天的性格。”（下院，１８２９年５

月７日）

像谈论爱尔兰农民所享受的幸福时一样，他在谈到爱尔兰地

主对农民的压榨勒索时，也是那样嘻皮笑脸：

“有人说，爱尔兰地主尽可能地向农民榨取最高的地租。可是阁下，我想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英国的地主无疑也是一模一样。”（下院，１８２９年３

月７日）

所以，一个这样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

制的好处”的人，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这还有什么奇

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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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当改革运动３０４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摆脱离了托

利党，投到辉格党方面去。虽然他认为军事专制的危险并不是由于

英国本土驻扎着皇家德籍军团，也不是由于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

而是完全来自“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但他在１８２８年仍然很大

方地赞成把选举权扩大到北明翰、里子、曼彻斯特等工业大城市，

这是什么缘故呢？

“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拥护改革，而是因为我坚决反对改革。”

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所做的某些让步，可以成

为防止“普遍改革”的最可靠的手段（下院，１８２８年６月２７日）。他

一成为辉格党的同盟者，便马上不再装模作样地让人觉得辉格党

提出的改革法案目的似乎在于打破威尼斯式宪法的狭小圈子了；

正相反，改革会使宪法有力和牢靠，使资产阶级背离人民的反对立

场。

“资产阶级将改变态度，他们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

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他安慰大贵族们，叫他们相信实现改革法案实际上并不会削

弱“上院的势力”及其“对选举的影响”。他对土地贵族们说，宪法并

不会失去它的封建性质，因为“土地占有制乃是社会结构及国家体

制所凭借的伟大基础”。他还用以下一些无意中道出的、带有讽刺

意味的暗示来解除他们的恐惧，他说道：“有人还责难我们，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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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诚意让人民有真正的代表权”；有时又说：“有人还断言我们不

过是想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贵族和地主的势力”。他甚至承认：在

势必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的同时，“改革法案的主要的、指导的

原则”就是“取消选举特权”，即取消托利党人旧有的“腐朽的市镇”

的选举特权，以利于辉格党人的新选区。（下院，１８３１年３月２４日

及１８３２年３月１４日）

现在我们还是来谈谈勋爵阁下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吧。

１８２３年，法国军队根据维罗那会议的决定进入西班牙，要取

消西班牙的宪法，把人民交给波旁昏君①及其周围的伪善僧侣进

行残酷报复，当时，帕麦斯顿勋爵坚决拒绝任何“为了抽象原则而

进行唐·吉诃德式的十字军征讨”的主张，拒绝采取任何“有利于

人民”的行动，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当年曾英勇抵抗拿破仑而拯救

了英国。他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当时的对手辉格党人所说的话，生动

而正确地反映了自从他当上了他当年的政敌的永久外交大臣之后

一直奉行的对外政策。他说道：

“有人想叫我们在谈判中就进行威胁，而不管谈判一旦失败我们并没有

进行战争的准备这一点。如果我们老谈战争而实际上想的却是中立，如果我

们拿军队来威胁一下就在某种官方文件后面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

时只是挑逗式地挥动宝剑，而到要打起来的时候却抓起笔来大写特写抗议

书，那我们就成了爱吹牛的胆小鬼，就会遭到整个欧洲的鄙视，成为他们嘲笑

的对象。”（下院，１８２３年４月３０日）

最后，我们来谈谈关于希土问题的辩论，因为这次辩论使帕麦

斯顿勋爵第一次有机会表现了他无论在内阁或下院都孜孜不倦坚

９９３帕麦斯顿勋爵。——第二篇

① 斐迪南七世。——编者注



定不移地维护俄国利益的无比才能。他像应声虫似的，一句接一句

地重复着俄国惯用的什么土耳其人的野蛮、希腊正教的文明、宗教

信仰自由、基督教等等词句。但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以外交大

臣的身分极力反对任何谴责“海军上将科德林顿的可嘉行动”的企

图（由于这种行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被击溃），同时他又承认：

“这是同一个与我们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进行的战役”，这是“令

人痛心的事件”。（下院，１８２８年１月３１日）

他后来退职后，便大肆攻击阿伯丁勋爵，说他执行俄国命令太

慢。

“在履行我们对希腊的义务时，我们的速度和毅力表现在哪里呢？已经快

要到１８２９年７月了，却还没有履行１８２７年７月签订的条约…… 不错，土

耳其人是被赶出了摩里亚…… 但是为什么法国人在科林斯海峡的军事行

动中止了呢？…… 由于英国及其狭隘政策的干预，他们的继续挺进被阻止

了…… 为什么联军没有对海峡北部地区采取像对南部地区一样的行动，没

有立即占领应归希腊所有的全部领土呢？我认为，联军同土耳其就希腊问题

谈判得太多了。”（下院，１８２９年６月１日）

大家知道，梅特涅公爵当时是反对俄国的侵略行为的，因此俄

国外交官受命——请回忆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急电

——把奥地利描绘成反对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的死敌，而俄国外

交的唯一目的据说就是解放希腊和拯救欧洲文明。勋爵阁下自然

也依此行事：

“奥地利由于目光短浅及倒霉的偏见支配着它的政策，所以快降到二流

国家的水平了。”

由于阿伯丁政策的摇摆不定，英国看来已成了

“米格尔、西班牙、奥地利和马茂德组成的那个链条上的主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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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认为，所以迟迟不履行七月条约，与其说是由于畏惧土耳其反抗，不如说

是由于刻骨敌视希腊的自由。”（下院，１８２９年６月１日）

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①：

“就自己来说，我对英国政府的某些急电是不满的；尽管这些急电，无疑

地，读起来很动听，措词很优美，大体上还具有同俄国保持和睦的精神；但

是另一方面仍不免过分强烈地表示了英国对土耳其的感情，使有关方面看起

来很容易觉得这些急电比原作者实际上想说的要意味深长得多…… 我希

望英国做出坚定不移的决定，也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方针，即在这一战争中

无论如何绝对不站到土耳其方面，并且要向土耳其开诚布公地声明达一点

……世上有３件最无情的东西，这就是：时间、火和苏丹。”（下院，１８３０年

２月１６日）

为了使读者对勋爵阁下的亲希腊感情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

疑，这里我应该提请读者回忆一下某些历史事实。

俄国占据了塞凡湖边的哥克查地带（这无疑是波斯的领土），

并且要波斯放弃它另一部分领土卡潘，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换条件。

波斯拒绝了，于是俄国便发动反波斯的战争，并获得胜利，迫使波

斯在１８２８年２月签订土库曼彻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波斯应付给

俄国２００万英镑的赔款，并割让包括埃里温及阿巴萨巴德的要塞

在内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照尼古拉的说法，签订这个条约的

唯一目的是划定双方沿阿腊克斯河的边界，硬说这是消除两国将

来任何纠纷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又拒绝把阿腊克斯河北岸的塔雷

１０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二篇

① 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

外交的反俄性质”作“半世纪以来，给俄国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设下的唯一障

碍，就是这样一句话：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为保持均势所必需。而帕麦斯顿

在１８３０年２月５日声称：‘有一种政策把保持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完整推崇为

维护基督教的和文明的欧洲的利益所绝对必需的原则，我反对这种政策。’他

一次又一次地抨击了阿伯丁”。——编者注



什和莫甘两地归还波斯。最后，波斯还不得在里海驻留舰队。这就

是俄波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至于希腊的宗教和自由，则俄国当时对这两件事关心之少，正

像正教徒的神现在对于“圣墓”或著名的“圆顶”所在的寺院的钥匙

由谁掌握的事情３０５很少关心一样。俄国的传统政策一向就是先煽

动希腊人起义，然后则弃之不顾，让苏丹去对他们实行报复。俄国

对爱拉多①的复兴实在太同情了，以致在维罗那会议上把希腊人

看做叛乱分子，并且承认苏丹有权拒绝任何外国来干涉他与他的

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沙皇还提出要“帮助土耳其致

府镇压叛乱分子”——这样的提议自然是被否决了。这一试图失败

之后，沙皇就向其他大国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出兵土耳其，在宫

墙之下迫使它接受和约”。为了拿“共同行动”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沙

皇的手脚，其他大国于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在伦敦同他缔结了条

约３０６，条约规定彼此承担在必要时用武力来调解苏丹同希腊人之

间的争端的义务。在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俄国曾同土耳其缔结一

个阿克尔曼条约３０７，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应放弃它对希腊问题的任

何干预。在阿克尔曼条约缔结前，俄国曾唆使波斯皇太子进犯奥斯

曼帝国，并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企图使它对俄国翻脸。在此种

种事件之后，英国大使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伦

敦条约的条款，他这一次的活动仍然是代表俄国及其他强国进行

的。俄国利用这种种谎言与欺骗给土耳其所造成的困难，终于找到

了发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以签订阿德里安堡条

约而结束，条约的内容在麦克尼耳的名著“俄国在东方的进展”中

２０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希腊。１８３３年后它是希腊国家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沙皇取得了阿纳帕、波提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

区，取得了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阿哈尔卡拉基和阿哈尔

齐赫的要塞，另外还取得了多瑙河口诸岛；条约中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毁掉土

耳其的茹尔日沃要塞并把多瑙河南岸数英里地区以内的土耳其人统统赶走

…… 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的家庭从土耳其亚洲各省迁往沙皇境内，部

分是强迫的，部分是受了僧侣的影响…… 沙皇为他在土耳其境内的臣民解

除了对当地政府应负的一切义务，并以偿还军事开支和赔偿商业损失为名把

巨额赔款加在土耳其政府身上，最后，还抓住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锡利斯

特里亚不放，作为支付达笔赔款的抵押…… 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使土耳其

承认了３月２２日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苏丹对希腊只有宗主权并从希腊

取得年贡），同时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来促使希腊独立。希腊成了独立国，被

任命为总统的是前俄国大臣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３０８

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描绘这

些事实的：

“俄土战争是由于土耳其侵犯了俄国的贸易及权利并违反了条约所致，

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院，１８３０年２月１６日）

帕麦斯顿成为辉格主义在外交部的体现者之后，又把这一观

点完善化了：

“可敬的、勇敢的议员〈伊文思上校〉认为俄国从１８１５年到现在的行为一

直是侵略别的国家。他着重指出俄国同波斯及土耳其的战争。但无论是对波

斯还是对土耳其，俄国都不是进攻的一方；如果说俄国的势力由于波斯战争

而增强，这并不是因为俄国本去就要这样…… 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

也不是进攻的一方。我不想一一列举土耳其对俄国的挑衅行为去使议院厌

倦；但是土耳其把俄国臣民驱逐出境，扣留俄国船只，违反阿克尔曼条约的全

部条款，并且在得到多次通知之后拒绝赔偿损失——这种种事实，我认为是

决不能否认的。因此，如果一般来说进行战争有它正当理由的话，那末俄国就

３０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二篇



有这样的理由对土耳其作战。尽管如此，俄国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的领土，——

至少是在欧洲。有几个地点曾在一个长时期被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只是地点，而多瑙河口根本不值一提！〉，亚洲黑海沿岸也有某些地方被占，但

俄国同其他欧洲列强订有协定，根据协定，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不得导

致它在欧洲的领土的任何扩张。”（下院，１８３２年８月７日）

读者现在该明白，为什么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的公开会

议上要对勋爵阁下说“他不知道帕麦斯顿是代表谁”了吧。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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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①

  远近皆知子爵阁下是仗义保护波兰人的。每年当“亲爱的、十

分乏味的”达德利·斯图亚特②引着代表团前来见他时，他从未放

过一次机会向他们表示他对波兰命运的哀伤，而斯图亚特也是一

位

“值得尊敬的人，他发表演说，执行决议，表决呼吁书，陪伴代表团，随

时随地都对相当的人抱着相当的信任，必要时还会三呼女王陛下‘万岁’”。

帕麦斯顿勋爵于１８３０年１１月开始到外交部视事的时候，波

兰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武装斗争。而到１８３１年８月８日，

汉特先生就代表韦斯明斯特联合会向下院提出为波兰人呼吁的请

愿书，要求“撤销帕麦斯顿勋爵在王国内阁中的官职”。休谟先生

５０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

①

② 俏皮话：《ｄｅａｒ，ｄｕｌｌｙ ｄｅａｄｌｙ》意思是“亲爱的、十分乏味的”，“乏味的”一

词与达德利（Ｄｕｄｌｅｙ）这个名字同音。——编者注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１８５３年伦敦出版的单行

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在伦敦最近举行的一次抗

议英国内阁在当前俄土冲突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会上，一位先生竟敢专门发

言批评帕麦斯顿勋爵，因而遭到极为愤怒的听众的呵叱，不得不默不作声。显

然，与会者认为，要说内阁里有俄国的朋友，则这个朋友决不是子爵阁下；这时

要是有人当众宣布勋爵阁下已就任首相，人们一定会热烈欢呼的。对这样一

个不老实的虚伪的人如此信赖，再一次说明公众多么容易为他的假相所迷惑，

同时再一次证明必须揭去这个极力阻挠人类自由事业的狡猾敌人的假面具。

为此我们打算以近２５年来的历史和一些议会辩论为依据，继续阐述这个老练

演员在欧洲时代剧中扮演的真实角色。”——编者注



在同一天也断定，勋爵阁下的沉默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

“根本不想为波兰人做什么事情，它想把波兰人的命运交给俄国处

理”。帕麦斯顿勋爵反对这种说法，他说，“现存条约赋予我们的

一切义务，政府永远不会忽略”。那末，在他看来，现存条约赋予

英国的义务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他本人回答说：

“俄国领有波兰的权利有维也纳条约作了规定”（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９

日）

但该条约规定领有波兰要以沙皇遵守波兰宪法为条件。可是，

“仅英国参加维也纳条约这一事实，并不说明我们必须保证俄国不违反

这个条约”。（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２５日）

总之，保证条约决不是说保证条约被遵守。米兰人正是这样

回答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我们确实向您宣过誓，但请

回忆一下，我们可并没有宣誓遵守誓言。”３１０

不过，维也纳条约有一点是很好的。它使缔约一方的不列颠

政府

“有权对任何违反条约的行为持有自己的意见并表示这种意见…… 维

也纳条约各缔约国有权要求波兰宪法不受侵犯，而我个人的意见也是这样，

这一点我并未向俄国政府隐瞒过。早在华沙被占领和军事行动的结果明朗

化以前，我就预先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俄国政府。华沙陷落后，我再次作了通

知。但是俄国政府在这方面仍然抱着另一种看法”。（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９

日）

总之，他事先就冷静地估计到波兰要被攻陷，并且等待这一

个适当时机来表示和发挥他对维也纳条约某些条款的意见，因为

他已经确信，宽宏大量的沙皇力图以武力剿灭波兰人民只不过是

为了给波兰的宪法作一个应有的安排，尽管这个宪法在波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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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拥有许多反抗手段的时候就被他践踏过。与此同时，勋爵阁下

还谴责了波兰人，说他们不该“采取不恰当的、在他看来无法为

之辩解的步骤，即推翻了皇帝”。（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９日）

“我甚至还可以说，波兰人是进攻的一方，因为斗争是他们先开始的。”

（下院，１８３２年８月７日）

当人们对波兰会被彻底消灭这件事由耽心变为惊恐时，他声

称：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要消灭波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

为对于这种试图的任何耽心都是多余的。”（下院，１８３２年６月２８日）

后来有人向他提起他用这种方式发表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设

想，但他却硬说人们误解了他，实际上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从政治

上说的，而是从人们的生活上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俄国皇帝

“无论名义上不是实际上都不可能消灭居住在被瓜分的波兰王国里的几

百万人”。（下院，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

当议院在援波运动期间打算进行干预时，帕麦斯顿就说他应

该负起他的大臣职责。可是当人们耽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时，他却

冷冷地说，

“议院的任何表决丝毫打动不了俄国，使之取消决定”。（下院，１８３３年

７月９日）

当华沙陷落后俄国人的残暴行为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帕麦斯

顿却建议议院要对俄国皇帝尽量温和。他说，

“他对辩论时使用的某些词句比任何人都感到遗憾”（下院，１８３２年６月

２８日），“当今俄国皇帝是一位思想高尚的人”，“如果说在某些场合，俄国政

府对波兰人曾经过于残暴，那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俄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遭

７０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



到忽视的证明，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那种场合，这位皇帝不过是经不起

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受自己自发情感的支配”。（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９日）

当波兰命运业已决定，而土耳其帝国由于穆罕默德－阿利的

叛乱而势将崩溃的时候，帕麦斯顿却要议院相信，“局势的发展一

般令人非常满意”。（下院，１８３２年１月２６日）

当有人提议接济波兰流亡者时，

“他极为不愉快地表示反对给这些人金钱补助；因为，尽管自然的、自发

的情感会使每个慷慨的人都同意这样做，但给这些不幸的人任何金钱补助都

是和他的职责不相容的”。（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２５日）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位如此心慈的人却让不列颠人民承担

了很大一部分镇压波兰的开支。

勋爵阁下竭力要向议会隐瞒有关波兰惨剧的全部官方文件。

但尽管如此，仍有人在下院作了声明，这些声明充分说明了他在

那严重关头所起的作用，而他对这些声明却从未试图加以反驳。

波兰革命爆发后，奥地利领事并没有离开华沙，而奥地利政

府甚至决定派波兰代理人瓦列夫斯基先生前往巴黎，授命他同英

法两国政府就波兰王国的复兴问题进行商谈。土伊勒里宫①宣称，

“如果英国同意这个计划，它愿同英国共同行动”。帕麦斯顿勋爵

拒绝了这项建议。１８３１年法国驻圣詹姆斯宫的大使达来朗先生正

式提出英法共同行动的计划，但遭到勋爵阁下十分明确的拒绝，并

接到勋爵阁下的照会，照会中说，

“在波兰问题上进行友好调停会遭到俄国拒绝。各大国不久以前就拒绝

了法国的这项建议。在调停遭到俄国拒绝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宫廷的干涉只

８０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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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有强制性质，但圣詹姆斯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之间的亲切友善关系不允

许大不列颠国王陛下进行这样的干涉。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对付一位有不容争

辩的权利的君主并指望获得成功，这样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这还不算。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３日，安斯提先生在下院作了如下声

明：

“瑞典动员了它的舰队，要想采取于波兰有利的牵制行动，并收回它在最

近一次战争中被夺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我驻斯德哥尔摩宫廷的大使接到

勋爵阁下反对这一计划的指示，于是瑞典停止了它的军事准备。波斯宫廷也

为着同样目的调派了军队，由波斯皇太子率领，已向俄国国境进军了三日。驻

德黑兰宫廷的大使馆秘书约翰·麦克尼耳爵士马上就去追赶皇太子，尽管他

同大本营有三天路程的距离，到底还是被他赶上了；他按照勋爵阁下的指示

并以英国名义威胁波斯说，只要皇太子再向俄国边界进一步，英国便立即参

战。在阻挠土耳其恢复战争一事上，勋爵阁下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

伊文思上校曾要求把有关普鲁士抛弃它那在俄波战争中中立

伪装的材料提供出来，帕麦斯顿勋爵在反驳这个要求时说，

“大不列颠大臣们对这一斗争不能不深感遗憾，这一斗争如能结束，他们

将极为满意。”（下院，１８３１年８月１６日）

当然，他想看到这一斗争尽快地结束，而普鲁士和他也有同

感。

后来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亨利·加利·奈特先生曾把勋爵阁

下对波兰起义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概述：

“只要问题一涉及俄国，勋爵阁下的行动就表现出奇异的不彻底性……

在波兰问题上，勋爵阁下总是让我们失望。不妨回忆一下：当人们坚决要求

他运用个人的影响做些于波兰有益的事情时，他满口承认波兰的事业和我们

的不平的正义性，但却对我们说：诸位现在千万要沉住气，我们马上就要派

一位以自由主义思想闻名的大使去，诸位可以相信我们会妥善安排一切；要

是诸位激怒了我国大使将与之办交涉的那个强国，只会妨碍进行谈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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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诸位听我劝告，现在要保持镇静；请诸位相信，这样做会大有好处的。我

们相信了这些保证；自由主义大使也去了；至于他是否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谈

判，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了。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勋爵阁下的漂亮话而已。”（下

院，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３日）

所谓的波兰王国从欧洲地图上消逝之后，波兰的民族独立性

还剩下一个幻影，这就是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在法兰西帝国崩溃

后的一片混乱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不仅是想征服华沙大公国，而

是干脆把它没收；自然，他当时是力图把它连同被波拿巴划归大

公国的克拉科夫一起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曾一度领有克拉科夫的

奥地利很想把它收回。沙皇一看，他不能把克拉科夫弄到手，但

他又不甘把它让与奥地利，所以就提议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自由

城市。为此维也纳条约第六款曾规定：

“克拉科夫市及其所属地区永远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

独立和完全中立的城市。”

维也纳条约第九款规定，

“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宫廷都应尊重，并要求别国永远尊重自由城

市克拉科夫及其所属地区的中立。任何军队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借口开进这

一地区”。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的波兰起义刚刚结束，俄国军队马上出乎意外

地开进克拉科夫，占倾该城达两月之久。然而这种行为当时被看

做因战争关系而采取的临时必要步骤，而且在那种动乱时期很快

就被人遗忘了。

１８３６年，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以所谓必须强迫克拉

科夫当局交出五年前波兰革命的参加者为借口再次占领克拉科

夫。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最高权力为三国驻当地的领事所

掌握，警察局被奥地利密探控制，参议会被封，法院被解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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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由于附近各省学生不许前来而陷于停顿，自由城市同周围各国

的贸易也中断了①。

１８３６年３月１８日有人就克拉科夫被占领一事向子爵阁下提

出质问，他说，这种占领不过是暂时的。他对他的北方三盟国的

行动的解释是这样宽容和偏袒，以致连他自己也感到必须适可而

止，必须截断自己流畅的讲话，来作如下庄重的声明：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袒护那些我应当予以批评和谴责的步骤。我所以要

提这些事实，只是因为这些事实即使不能证明强占克拉科夫是对的，那末也

许可以使之得到一些谅解……”

他承认维也纳条约规定上述三国事先未经英国同意不得采取

任何步骤。但是，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它们已经不然而然地对我国的公正与坦率作了应

有的估价，因为它们预计到我们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行为”。

但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认为，有一个比“不提抗

议”更好的办法使克拉科夫保全，于是他在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提

出一项建议，要求政府派一个代表到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去做领事，

因为那里已经有北方三强国的领事。英法两国领事同时到达克拉

科夫将是一件大事②。子爵阁下看到下院大多数都赞同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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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狂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１８５３年伦敦出版的单

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一件大事”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

“至少会使勋爵阁下不会到后来声称他根本没有想到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

会在克拉科夫进行的阴谋”。——编者注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１８５３年伦敦出版的单

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这几句话作

“勋爵阁下仍以他在１８３６年及１８４０年所断言的‘很难使我们的抗议具有实

效’为依据拒绝对此提出任何抗议。但是，当奥地利把克拉科夫完全侵吞时，

他却认为抗议是‘唯一有效的办法’”。——编者注



就向议院郑重担保说，政府有“想派一个领事级的代表去克拉科

夫的意图”，从而迫使帕特里克·斯图亚特收回自己的建议。１８３７

年３月２２日，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向他提起他的这个诺言，勋

爵阁下却回答说，他“改变了自己的意图，没有派领事级的代表

到克拉科夫去，现在也没有这种意图”。于是达德利·斯图亚特勋

爵声明，他要提出建议，要求对这种奇怪的声明作一个书面解释；

但是子爵阁下干脆就用下面的办法使这项提案无法通过：他不出

席议院会议，使会议不得不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①。

１８４０年，“暂时”占领状态仍然存在，因此克拉科夫的居民向

英法两国政府提出请愿书，就中提到：

“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居民的灾难深重，因此下面署名者和他们的同

市居民现在只有指望英法两国政府能给以强有力的、文明的保护。他们现在

的处境使他们有权呼吁维也纳条约的每个缔约国进行干涉。”

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３日有人就克拉科夫的这一请愿书向子爵阁下

提出质问，他声称：

“在奥地利和不列颠政府看来，克拉科夫的撤兵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谈到维也纳条约遭到破坏的问题，他的话是：

“即使英国打算动武，也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

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勋爵阁下说了这话以后的第三天就同俄、奥、

普三国签订了使英国军舰不能进入黑海的条约３１１，——大概是为

２１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１８５３年伦敦出版的单

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

面的话：“他就这样始终没有作出解释，说明他为什么或根据什么理由不履行

他的诺言，并且顺利地挡回了每一个想从他那里弄到有关的书面材料的尝

试”。——编者注



了使英国在这一地区也无法实现任何行动吧。这恰好是在勋爵阁

下恢复了英国同上述列强的反法神圣同盟的时候。谈到英国贸易

因克拉科夫被占领而受到的损失时，勋爵阁下推诿说“向德国输

出的总额并未减少”。这个论据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公正指出的

那样，同克拉科夫毫无关系。关于他在这一问题以及派领事级的

代表去克拉科夫一事上的真实意图，他说，

“可敬的反对派代表们利用了他打算派英国领事去克拉科夫这一个不成

功的声明〈声明是勋爵阁下为了避免对他抱敌对情绪的议院的斥责而于

１８３６年作的〉，这种手段使他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因而他有权坚决拒绝对这

类问题作任何回答，以免再次遭到这类不公正的抨击。”

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７日他说，

“欧洲各大国是否遵守并履行维也纳条约，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领

事级的代表驻在克拉科夫。”

１８４７年１月２８日人们再次要求他提出书面材料来说明他拒

不委派不列颠领事去克拉科夫的原因，他声称，

“这个问题同克拉科夫被吞并问题的辩论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他看不出

就这个只有暂时意义的事端重新展开激烈争论有什么好处。”

可见，他是一直坚持着他早在１８３７年３月１７日对于向议会提出官方文

件一事所发表的看法的：

“如果这些文件涉及的是目前尚在研究的问题，那末提供出来是危险的；

如果涉及的是过去的问题，那末显然不会有什么用处。”

克拉科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贸易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不

列颠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驻华沙的领事杜普拉上校曾向政府报告

说：

“克拉科夫升为独立国之后，一直是英国通过黑海、莫尔达维亚、加里西

亚以至的里雅斯特运来的大宗商品的贮藏所，这些商品是运到克拉科夫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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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运到周围各国去的。铁路线将逐渐把它同波希米亚、普鲁士、奥地利……

的重要铁路干线连接起来。它还是亚得利亚海和波罗的海之间重要铁路线的

中心点。它还要敷设一条直通华沙的铁路…… 可以有把握地预期，列万

特①以至印度和中国的每个重要地点都将同亚得利亚海连接起来，因此决不

能否认克拉科夫这个连接东西两大陆的大铁路网的中心对于英国贸易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不得不在下院承认１８４６年的克拉科夫

起义３１２是三强国故意挑拨起来的。

“我认为，奥地利军队起先是应克拉科夫政府的请求开进克拉科夫领土

的。但后来这些奥地利军队撤走了。撤离的原因至今尚未加以解释。克拉科

夫政府和权力机关随同他们一齐撤离；撤离所造成的直接的后果，至少是最

近的后果，就是克拉科夫临时政府的成立。”（下院，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７日）

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２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俄国和普鲁

士的军队也随之侵入。同月２６日泰尔诺夫的地方长官贴出告示，

号召农民打杀地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报酬”。

紧接着这个告示就发生了加里西亚人的大破坏，杀死了近２０００名

地主。３月１２日出现了奥地利的告示，号召“忠君的加里西亚人

起来维持秩序和保护法律，消灭秩序的敌人”。在４月２８日官方

的“日报”３１３上，弗里德里希·冯·施瓦尔岑堡公爵声明“所发生

的事件曾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批准”，而奥地利政府无疑是同俄国和

沙皇的候从普鲁士按照共同的计划行动的。在所有这些丑事做出

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该是在下院作如下声明的时候了：

“我过于相信奥、俄、普三国政府会根据公正的原则办事并尊重权利，实

在没有料到它们会有意对克拉科夫采取这种做法，这不是克拉科夫根据条约

载明的义务有权指望的做法。”（下院，１８４６年８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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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前西欧对地中海东岸各地的总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近东”。——译者注



勋爵阁下当时心中记挂的只是怎样才能把即将结束会议的议

会敷衍过去。他硬要下院相信“不列颠政府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保

证维也纳条约各项条款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当休谟先生对于

“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叫奥、俄军队撤离克拉科夫”这点表示怀

疑时，勋爵阁下要求议会不必重视休谟先生的意见，因为最可靠

的情报掌握在他手里，他相信克拉科夫被占领是“暂时的”。１８４６

年的议会就和后来１８５３年的议会一样，被他敷衍过去了，但奥地

利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的宣言很

快也就发表了出来。１８４７年１月１９日议会重新召集，这时议会从

国王敕语中知道，克拉科夫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英勇的帕

麦斯顿的抗议书。但为了使这种抗议不起任何作用，勋爵阁下这

时想出一条妙计，使英国在西班牙的婚姻问题３１４上卷入同法国争

执的旋涡，——这场争执几乎酿成两国的冲突。这一政策遭到斯

密斯·奥勃莱恩先生的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曾建议帕麦斯顿共同

抗议克拉科夫的被侵占。对此，诺曼比勋爵按照子爵阁下的指示

回答说，奥地利干的非法行为，即吞并克拉科夫，并不比法国为

蒙潘西埃公爵与西班牙公主联姻一事更为严重，因为前者违犯的

是维也纳条约，后者违犯的则是乌特烈赫特条约３１５。可是，乌特烈

赫特条约虽于１７８２年一度恢复，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被彻底废

除，从１７９２年起就完全失效。这一点在议会里谁也不比勋爵阁下

知道得更清楚，在辩论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封锁的问题时

他本人就曾向议会宣称３１６：

“乌特烈赫特条约的条款早就由于战争的动荡而失效，只是有关巴西和

法属圭亚那之间的境界一节例外，因为该节已直接列入维也纳条约。”

勋爵阁下为反对俄国侵犯波兰所做的努力，还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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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荷、俄三国订有一个奇妙的协定，即所谓俄荷贷款协定。

反雅各宾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曾向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借

过款。波拿巴失败以后，尼德兰国王①“想给同盟国以适当报酬，

答谢它们使他的国家获得了解放”和使他兼并了他对之没有任何

权利的比利时，于是建议同俄国——其他列强都照顾俄国而放弃

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俄国当时在财政上遭到严重困难——签订条

约；条约规定他分期代俄国偿还欠霍普公司的２５００万盾的债款。

英国为了补偿对荷兰的掠夺——侵占了荷兰在好望角附近的殖民

地、以及迭麦拉拉、埃塞基博及贝尔比斯等地，于是也加入这一

协定，并承担一部分对俄国的补助。这项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但

附有一个特定条件：“在所有债务未偿清以前，一旦荷兰和比利时

的联合遭到破坏，则贷款立即停止支付”。当比利时由于革命３１７而

脱离荷兰的时候，荷兰当然也就不再向俄国支付自己那一份②。另

一方面，正如赫里斯先生证实的那样，俄国也已不再有任何理由

“可以提出要英国方面继续代为偿还债务的任何要求”。（下院，

１８３２年１月２６日）

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很自然的：

“俄国那时由于支持比利时同荷兰的联合得到酬报，这时是由于支持这

两个国家的分裂而得到酬报。”（下院，１８３２年７月１６日）

他悲伤地呼叫要忠实于条约，首先是维也纳条约。他极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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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１８５３年伦敦出版的单

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自己那一份”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

“因为贷款协定规定比利时各省是荷兰不可分割的领土，但现在荷兰已经不

再享有这些省份的主权了”。——编者注

威廉一世。——编者注



法同俄国签订了１８３１年１１月１６日的新协定，在协定的序言中直

截了当地说，该协定是“根据维也纳会议通过的现在仍然完全有

效的一般性决议”签订的。

当俄荷贷款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时，威灵顿公爵曾大加赞扬：

“这是卡斯尔里勋爵在外交上的杰作，因为债务迫使俄国遵守维也

纳条约”。之后，当俄国拒绝遵守维也纳条约，占领了克拉科夫的

时候，休谟先生建议不再从不列颠国库中拨款给俄国。但是子爵

阁下认为，尽管俄国可以对波兰违反维也纳条约，而英国对俄国

仍旧应该继续遵守条约。

但这还不是勋爵阁下行为中最令人惊奇的事实。比利时革命

爆发以后和议会批准给俄国新的贷款以前，帕麦斯顿就已经以偿

还英国在１８１５年欠的旧债务为名，承担了俄国在对波战争中的开

支。尽管从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现在的圣莱昂纳兹勋爵爱·萨

格登爵士的权威声明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疑问，政府没

有任何权利支付哪怕一个先令”（下院，１８３２年１月２６日），但他

仍然这样做了。我们还可以援引权威人士罗伯特·皮尔爵士如下

的一句话：“勋爵阁下没有法定权力支付这笔款项。”（下院，１８３２

年７月１２日）

总之，我们我在明白了勋爵阁下为什么不论在什么场合总要

重复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波兰问题的辩论更使一个有正常思维

能力的人头疼了”①。

７１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

①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１８５３年伦敦出版的单

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是以下面这样的话结尾的：“他目前对于他

始终不渝地维护其利益的那个大国的侵略意图所要进行的反对究竟有几分真

实，诸位读者现在可以作一公正评价”。——编者注



第 四 篇
①

子爵阁下有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自我吹嘘的话题，那就是他对整个

大陆的立宪自由有贡献。的确，多亏了他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才

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３个“立宪”王国——３个只能同

“浮士德”中瓦格纳博士的何蒙古鲁士②相比的政治幻影。一位科

堡氏③操纵的胖女人唐娜·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压迫下的葡萄

牙

“应被看做是欧洲的独立国之一”。（下院，１８３７年３月１０日）

就在子爵阁下说这话的同时，有６艘英国战列舰在里斯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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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斐迪南－奥古斯特。——编者注

何蒙古鲁士是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用中世纪的炼金术制

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颈玻璃瓶里面的能发光的胎儿形，从

玻璃瓶里蜕化不出来，也不能发育。——译者注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

“许多人期待着英国政府在现已开始的俄土战争期间最终会放弃那种敷衍办

法和毫无结果的谈判，而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迫使俄国掠夺者放弃他们的

掠夺物以及他们幻想统治世界的野心。如果从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政策来

看，这种期待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但是，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下述的种种事

实，就会发现这种期望是很少有现实根据的，而这些事实，正是那位被看做

最坚决反对俄国专制政府对欧洲进攻的英国大臣过去干出来的。的确，英国

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满政府在俄土冲突中采取的政策，但他们却深信事

情一旦由帕麦斯顿勋爵去做，就会完全两样。希望这些人注意子爵阁下的生

平，让我们有可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１８３２—１８４７年这一充满事件的阶段，使

他们从中得到教训”。——编者注



港抛下了锚，奉命前来保卫唐·彼得鲁的“独立”女儿免受葡萄

牙人民的伤害，并帮助她废除她曾经宣誓要保护的宪法。被委托

给另一个玛丽亚①（她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永远也成不了抹大拉的

马利亚）所统治的西班牙，

“正以欧洲王国中一个美好的、繁荣的、甚至可畏的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我

们的面前。”（帕麦斯顿勋爵１８３７年３月１０日在下院的演说）

当然，对西班牙有价证券持有者来说是可畏的国家。甚至把

伯利克里和索福克勒斯的祖国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白痴小孩来挂

名统治，勋爵阁下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国王奥托系来自施行自由宪法的国家。”（下院，１８３２年８月８日）

巴伐利亚这个德国巴士底狱居然有自由宪法！这话甚至超出

其他一些铺张的修辞，例如西班牙使人产生“合理的期望”、葡萄

牙是个“独立国家”等等词句的 ｌｉｃｅｎｔｉａ ｐｏｅｔｉｃａ 〔诗的特

权〕。至于比利时，帕麦斯顿勋爵为它所做的事到头来无非就是让

它负担了一部分荷兰的债款，割走了它的卢森堡省并把科堡王朝

强加在它头上。谈到同法国的 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 〔诚意协商〕，

可以说，这种诚意协商从１８３４年帕麦斯顿想使它具有完备形式而

建立了四国同盟３１８的时候起就开始不起作用了。我们已经看到

勋爵阁下在波兰问题上曾经多么有成效地利用了这种协商关系，

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关系在他手中会变成什么东西。

有一些事实虽然不大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但却成为划分历

史时期的清晰标志，１８３３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就是

一个这样的事实。

９１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

① 玛丽亚－克里斯亭娜。——编者注



俄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来自冰冷的涅瓦河畔的野蛮人把繁

华的拜占庭和阳光煦丽的博斯普鲁斯海岸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

自封的希腊皇帝后裔——虽然是暂时地——占领了东罗马。

“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决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土耳其的命运。俄国

占领君士坦丁堡虽然是为了保卫它〈？〉，但这件事实本身却是对土耳其的独

立地位的决定性的一击，即使俄国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塞拉尔宫①的上空也不

过如此。”（罗伯特·皮尔爵士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在下院的演说）

土耳其政府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因而在它的

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正像东方的各个帝国中通常在

最高权力削弱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帕沙们就成功地造起反来。１８３１

年１０月，苏丹②和在希腊起义时曾支持过土耳其政府的埃及帕沙

穆罕默德－阿利之间就已开始冲突。１８３２年春，穆罕默德－阿利

的儿子伊布拉希姆－帕沙带领军队开进了叙利亚，经过霍姆斯会

战占领了该省，然后越过托罗斯山，在科尼亚会战中消灭了土耳

其最后一支军队后，就直扑伊斯坦布尔。１８３３年２月２日苏丹被

迫向圣彼得堡求援。２月１７日，法国海军上将鲁散到达君士坦丁

堡；两天之后，他致函土耳其政府，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中

包括土耳其政府拒绝俄国援助的条件，采取措施使帕沙撤兵。但

是因为鲁散没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就无力对付俄国了。“是你叫我

来，我就来了。”③２月２０日，俄国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运

送一大批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岸登陆，包围了首都。俄国对保卫

土耳其是这样热心，以致同时还派了一名俄国军官去通知特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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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莫札特的歌剧“唐璜”中骑士团长的雕像所说的话。——编者注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土耳其皇宫。——译者注



曾德和埃尔斯伦的帕沙说，一旦伊布拉希姆的军队要向埃尔斯伦

进发，这两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交由俄国军队保卫。１８３３年５月末，

奥尔洛夫伯爵由圣彼得堡来到，对苏丹说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纸片

请苏丹签署，苏丹不必同他的大臣们商议，也无需让任何一个驻

土耳其政府的外国使节知道。于是就产生了有效期为８年的有名

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同俄国建立

攻守同盟，未经俄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新的条约，并

确认以前的各项俄土条约，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附在条约中

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政府必须

“为了俄帝国朝廷的利益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即不让任何外国军舰以任

何借口开进海峡。”

沙皇得以用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由于安吉阿尔－斯凯

莱西条约的签订而把奥斯曼帝国的宝座从君士坦丁堡搬到圣彼得

堡来，他究竟应该感谢谁呢？不是别人，而是爱尔兰贵族、皇帝

陛下枢密院委员、巴尼大十字荣誉勋章荣膺者、议会议员、陛下

首席外交大臣、坦普尔男爵亨利·约翰·帕麦斯顿子爵阁下。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１８３３年７月８日签订的。１８３３

年７月１１日，亨利·利顿·布尔韦尔先生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向

议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叙利亚问题的文件。勋爵阁下对这一提案

表示反对，

“因为这类文件所涉及的问题尚未结束，而这一问题的性质如何完全要

看结局如何而定。既然结果还不知道，提案也就为时过早”。（下院，１８３３年

７月１１日）

布尔韦尔先生责备勋爵阁下不该不去保卫苏丹反对穆罕默德

－阿利，让俄国军队无阻拦地向前推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勋

１２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



爵阁下就第一次运用了他后来又有所发展的辩解与自供交织在一

起的独特体系。现在我要把这个体系的 ｍｅｍｂｒａ ｄｉｓｊｅｃｔａ 〔断

片〕收集到一块来。

“我不能否认，苏丹在去年下半年曾向英国请求过援助。”（下院，１８３３年

７月１１日）“８月间土耳其政府正式请求援助。”（下院，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４日）

不，不是８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给予海军援助是在１８３２年１０月间。”（下院，１８３３年

８月２８日）

不，不是１０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援助是在１８３２年１１月间。”（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

勋爵阁下如此轻易地更改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就好

像福斯泰夫把从他背后袭击他的忽而穿着漆布衣裳忽而穿着肯德

尔草缘衣裳的家伙们的人数改来改去①一样。是的，他不能否认土

耳其政府曾拒绝俄国的武装援助并来求助于他的事实。他拒绝了

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于是土耳其政府再度求助于勋爵阁下。土耳

其政府先是派马夫罗格尼先生去伦敦，后来又派纳梅克－帕沙请

求派一支海军分舰队援助，并且答应苏丹将负担这支分舰队的全

部费用，将来还要给予不列颠臣民以新的贸易特权和优先权来报

答这种援助。当时俄国对勋爵阁下会表示拒绝这一点拿得这样准，

竟至附和了向勋爵阁下求援的土耳其全权代表的请求。这是勋爵

阁下本人对我们说的，他说：

“公正心使我不能不说，俄国对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援助根本没有表现任

何嫉妒和猜疑；当请求书尚在审查的时候，俄国大使就正式来见我，说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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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知道了土耳其的这一请求，并且说，俄国也愿意看到土耳其帝国得到支持，保

存下来，因此诸位大臣如有意使这一请求得到实现，做出决定，俄国将深感满

意。”（下院，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８日）

但是，尽管土耳其找到俄国这样一个毫无私心代它求情的人，

勋爵阁下对土耳其政府三番五次的请求仍无动于衷。这时土耳其

政府当然也就恍然大悟要它走哪条路了。它知道，它已法定非要请

狼来看守羊不可。但它还是犹豫不决，一直过了３个月，它才决定

接受俄国的援助。勋爵阁下说道：

“大不列颠对于俄国给予这种援助从未表示过不满；相反，它对于土耳其

不管从哪里终于得到了实际援助而感到高兴。”（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

但是不管土耳其政府向帕麦斯顿勋爵求援是在哪一天，他都

不能不做如下的自供：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认为可以进行干涉，则入侵军队的前进就会被阻

止，而俄军也就不会应邀开进土耳其。”（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１１日）

他究竟为什么不“认为可以”进行干涉，挡住俄国人呢？

首先他借口时间不够。但是，据他本人的话，土耳其政府与穆

罕默德－阿利之间的冲突早在１８３１年１０月间就已经开始，而决

定性的科尼亚会战到１８３２年１２月２１日才打起来。难道他在整个

这一时期中就没有时间吗？伊布拉希姆－帕沙在１８３２年７月的大

会战３１９中赢得了胜利，从７月到１２月帕麦斯顿仍旧没有时间。他

在整个这一阶段一直是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正式请求，而正式请

求照他的最后一种说法是在１１月３日才提出来。我们要同罗伯特

·皮尔爵士一起来问：

“难道他对列万特发生的事件毫无所知，非要等正式请求来到不可吗？”

（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

３２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



而且，从提出正式请求的１１月起到２月底——俄国出兵最早

不过２月２０日——为止一共也有４个月之久。那末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这一时期毫无作为呢？

他还有更好的借口。

埃及帕沙不过是叛臣，而苏丹是享有主权的君主。

“因为这是臣子反对他的君主的战争，而且这个君主又是英国国王的同

盟者，所以同帕沙有任何来往都是不合体统的”（下院，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８日）

总之，是礼仪不让勋爵阁下去阻止伊布拉希姆的军队。也是礼

仪不许他指示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影响穆罕

默德－阿利。勋爵阁下像西班牙大贵族一样，宁愿让女王被烧成灰

烬，也不愿触犯礼仪碰一碰她的裙子。但是可惜得很，勋爵阁下在

１８３２年就曾未经苏丹同意向苏丹的“臣子”派去了领事和外交代

表，并且同穆罕默德－阿利签订条约，修改了现存的贸易和关税规

章及协定，并且做了新的规定。他做这些事情既没有考虑要预先征

得土耳其政府的同意，也没考虑事后土耳其政府是否批准。（下院，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３日）

关于这一点，子爵阁下当时的上司格雷伯爵告诉我们说，

“英国在这一时期同穆罕默德－阿利有广泛的商业来往，破坏这种关系

于英国不利”。（上院，１８３４年２月４日）

怎么，竟同“叛臣”有商业来往！

但是大家要知道，勋爵阁下的舰队当时正在杜罗河和塔霍河

上忙着，他的舰队要封锁些耳德河，要起催生婆的作用，来减轻葡

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立宪王国诞生时的痛苦。所以他当时连

一艘军舰也派不出去。（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１１日和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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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丹始终坚持的正是要求给予海军援助。我们姑且就承认

勋爵阁下的论据吧，假定他确实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但是一些很有

权威的人士都肯定地对我们说，勋爵阁下一艘军舰也不用派，只要

他说一句话①。这些权威人士中有那位曾经在纳瓦林消灭了土耳

其舰队的海军上将科德林顿。他证实：

“当年，在土耳其面对着撤出摩里亚半岛的问题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利

就曾体会到我们出面说话的分量。当时土耳其政府命令他抗拒一切撤出摩里

亚半岛的要求，并要他以人头来作担保。他虽然也作了适当的抗拒，但毕竟明

智地作了让步，撤出了摩里亚半岛。”（下院，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

其次，威灵顿公爵声言，

“如果在１８３２年１８３３年议会开会期间就明确地告诉穆罕默德－阿利，

不许他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斗争，战争就会结束，我们也不会冒险让俄

皇获得派海陆军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机会了。”（上院，１８３４年２月４日）

但是还有一位更可靠的权威人士，这就是勋爵阁下本人。他断

言：

“陛下的政府虽然没有满足苏丹关于给予海军援助的请求，但是英国毕

竟给了他以道义支持。不列颠政府向埃及帕沙和统率小亚细亚埃及军队的伊

布拉希姆－帕沙所作的声明，对于苏丹同埃及帕沙达成协议〈在居塔希亚〉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结束了战争。”（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

最后，得比勋爵——当时还被称为斯坦利勋爵，帕麦斯顿的内

阁同僚——声言他可以

５２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

①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只要他说一句话”这句话后面

是：“以便约束穆罕默德－阿利的野心，阻止伊布拉希姆－帕沙的军队的推进。

这是海军上将马洪说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他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

期间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编者注



“大胆断言，穆罕默德－阿利的继续推进所以停了下去，完全是由于英法

两国发表了明确的声明，不许他的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下院，１８３４年３

月１７日）

总之，照得比勋爵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说法，并不是俄国的

分舰队，也不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队，而是不列颠驻亚历山大

里亚的领事的明确声明，迫使伊布拉希姆停止他向君士坦丁堡的

胜利进军，促成了居塔希亚的协议，协议的结果是穆罕默德－阿利

除埃及外还获得了叙利亚帕沙辖区阿达纳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

勋爵阁下认为可以准许他的驻亚历山大里亚领事作这一明确声

明，只是在土耳其军队被消灭之后，当时君士坦丁堡已经到处都是

哥萨克，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为苏丹所签署并被沙皇放进

口袋里去了。

如果说时间不够和军舰缺乏使勋爵阁下不能给苏丹以援助，

而过分的拘礼又妨碍他去阻止帕沙的行动，那末他至少可以给他

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指示，要他反对俄国势力过分加强，并

竭力把俄国势力限制在更狭小的范围内。他是否这样做了呢？没

有！恰好相反，为了不妨碍俄国的行动自由，勋爵阁下竟然要在最

危急的时期根本不在君士坦丁堡留驻大使。

“在到７月８日为止的６个月过程中，驻土耳其大使的地位和权威比驻

任何一国的大使的地位和权威都更为重要，比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有效地

利用。”（马洪勋爵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在下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我们说，不列颠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

爵士离开君士坦丁堡是在１８３２年９月间，当时驻那不勒斯的公使

庞森比勋爵在１１月间受命接替他的职位；“在做赴任之前的必要

准备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困难”，然而接他赴任的军舰是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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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于天气恶劣，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没有能早于１８３３年５月

底”。（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

由于俄军还没有到，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７个月的时间

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①

况且，勋爵阁下又何必要阻碍俄国人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呢？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怀疑，在俄国政府的政策中一般说来会有任何

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１１日）

是啊，当然没有！俄国并不想瓜分帝国，它倒是想整个独占。帕

麦斯顿勋爵从这个怀疑中获得了信心，此外，由于他“怀疑俄国的

政策是否会在现时就要立刻达到这一目的”，就使他产生了第二个

信心，而第三个“信心”是他从第三个“怀疑”中得来的，即：

“俄罗斯民族〈试想一想吧！俄罗斯民族！〉把它的势力、居住中心及政府

机关移到南方各省，乃是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必然结果，但是俄罗斯民族

对这种迁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很值得怀疑。”（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１１日）

除这些反面论据外，勋爵阁下还有一个正面论据：

“陛下政府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平心静气地看着土耳其首都被俄国武装力

量占领，那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 俄国政府援助苏

丹的时候是以它的名誉作保证的，对于这种保证我是无限信任的。”②（下院，

７２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

①

②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段引文之后还有这样一段

话：“他怀着这种对俄国的信任，信赖俄国不会消灭波兰的宪法和民族生存。

但是沙皇颁布了１８３２年的组织法，把波兰宪法和民族生存都消灭了。虽然如

此，勋爵阁下所抱的无限信任仍然丝毫没有动摇”。——编者注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由于俄军还没有到……”这一

段话作“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被召回是在９月间，而庞森比勋爵接到委任

状是在１１月间。但是，既然伊布拉希姆－帕沙还没有越过托罗斯山，还没有揭

开科尼亚会战，俄国人还没有占领沙皇格勒，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７个月

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编者注



１８３３年７月１１日）

勋爵阁下所怀抱的信任是那样玄妙和坚定，是那样充分、固

定、牢不可破、难以名状、无与伦比和难以医治，是那样无限、无畏

和无先例，以致他在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已经成为 ｆａｉｔ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 〔既成事实〕时仍然确信无疑地说，

“大臣们并没有信任错”。的确，如果天性使他的信任之心大得反

常，那又怎么能怪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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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篇

  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１日，“先驱晨报”发表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

条约的内容。８月２４日，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下院询问帕麦

斯顿勋爵：

“俄土之间是否果真缔结了攻守同盟条约？我希望勋爵阁下能在议会本

届会议闭会前不仅把所缔结的条约的本文，而且把有关土俄之间缔结这些条

约的全部情报提交议院。”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不列颠政府一旦肯定所提到的条约确实存在，一旦获得这一条约的本

文，那时它就会决定它应当采取什么政治方针…… 新闻界有时先于政府获

得消息，决不能因此责难政府。”（下院，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４日）

过了７个月，他要议会相信，对他来说

“要在８月间获得９月间未能在君士坦丁堡最后批准的安吉阿尔－斯凯

莱西条约的正式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

诚然，条约他是知道的，但只不过是非正式而已。

“不列颠政府得知俄军是带着这项条约撤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之

后，感到很惊奇。”（帕麦斯顿勋爵１８４８年３月１日在下院的演说）

不仅如此，勋爵阁下早在条约签字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它。

“土耳其政府刚一收到它〈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草案〉，就把它交

到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馆，并请求英国保护它对付伊布拉希姆－帕沙和

尼古拉这两方面的逼迫。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这件事

还被极端背信弃义地通知了俄国大使。于是第二天俄国大使就把土耳其政府

交给英国大使馆的那一份条约副本递交土耳其政府，并且讽刺地建议下次要

９２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五篇



挑选一个比较可靠的受托人。”（下院，１８４８年２月８日）３２０

但是子爵阁下毕竟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部目的。他在下院

被质询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事是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４日，那

时他对这一条约是否存在还不能肯定。８月２９日，议会就宣布休

会，这时议会从国王敕语中得到这样一个令人快慰的担保：

“破坏土耳其和平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议员们可经相信，国王对于有可

能使土耳其帝国的现状或它将来的独立受到损害的任何事件，都是极密切地

注视着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解决俄国有名的七月条约之谜的钥匙。条

约是在７月间签订的，到８月间，公众通过报纸得知了有关条约的

某些消息。在下院有人就质询帕麦斯顿勋爵这件事情；当然，他是

一无所知的；议会也闭会了，等到议会复会时，条约已成往事，或者

像１８４１年那样已经不管舆论的反对而生效了。

议会于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９日闭会，１８３４年２月５日复会。在这闭

会和复会之间发生了两件互相有密切联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英

法联合舰队开到了达达尼尔海峡，在那里显示了一下三色旗和联

合王国的国旗之后就开到士麦那，然后又回到了马尔他。第二件事

是１８３４年１月２９日俄土两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一个新条约３２１。

这一条约刚一签字，联合舰队就返航了。

这一联合行动的用意在于愚弄英国人民和欧洲，要他们相信，

在土耳其领海及土耳其沿岸举行敌意示威是针对着土耳其政府

的，因为它缔结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而且由于这个行动，

俄国才被迫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上述的那项新条约。这个新条约显

然为土耳其政府解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强加给它的某些义务，因

为俄国在条约中答应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土耳其应付的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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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缩减为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一。其他各项条款无非是确认阿德里

安堡条约，根本没提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且一个字也没有

提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相反地，条约为土耳其减轻的负

担，还成了俄国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所规定的达达尼尔海

峡对欧洲封锁付出的代价。

“在〈不列颠舰队〉举行示威的当天，勋爵阁下向俄国驻英大使担保说，舰

队的这种联合行动对俄国决无任何敌意，不应当把这种行动看做是对俄国的

敌对示威，其实这种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用意。我这样说是根据勋爵阁下的同

僚、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的权威性证词。”（安斯提先生１８４８年２

月２３日在下院的演说）

圣彼得堡条约最后批准之后，勋爵阁下对于俄国所坚持的条

件的不过分表示满意。

议会复会之后，在外交部的机关报“地球报”上登出一则简讯，

断言圣彼得堡条约

“不是证明了俄国考虑问题时稳健和明智，就是证明了英法同盟以及两

强国使用的强硬而一致的言词对圣彼得堡最高当局产生了影响”。（１８３４年２

月２４日“地球报”）

这样一来，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

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①

但是这种诡计不管多么巧妙，却仍然没有成功。１８３４年３月

１７日希尔先生提议

１３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五篇

① 在１８５４年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这段话作

“这样一来，一方面，阿伯丁勋爵和威灵顿公爵抗议过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就从

英国方面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事后承认，因为勋爵阁下对圣彼得堡条约正

式表示满意，而圣彼得堡条约只不过是最后批准阿德里安堡条约；另一方面，

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

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编者注



“把俄土两国缔结的一切条约以及英、土、俄三国政府间有关这些条约的

一切往来文件的副本提交议院。”

勋爵阁下拚命地反对这一提案，硬要议院相信“只有议院完全

信任政府”并拒绝这项提案，“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结果这项提案

被否决了。但是他拒绝提交文件的理由是这样荒谬和笨拙，以致罗

伯特·皮尔爵士用自己的议会语言把他叫做“使用完全不合逻辑

的论据的演说家”，而他的崇拜者伊文思上校也止不住这样叫了起

来：

“勋爵阁下的这次演说是他曾经听到过的历次演说中最不能令他满意的

一次。”

帕麦斯顿勋爵竭力说服议院，要它根据俄国的保证把安吉阿

尔－斯凯莱西条约看做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条约”。据说这种

相互原则就表现在，一旦战争爆发，达达尼尔海峡不仅对英国封

锁，而且也对俄国封锁。这种断言本身就不对；即令是这样，那末这

种相互原则也无非是英国－爱尔兰式的，即一切好处都被一方独

占。因为达达尼尔海峡并不是俄国到黑海去的入口，相反地，而是

从黑海出来的出口。

希尔先生断言“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后果必定就像土

耳其政府把达达尼尔海峡让给了俄国一样”，帕麦斯顿勋爵无法驳

倒这种说法，他承认条约对不列颠军舰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并且

承认一旦英俄之间发生战争，则“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事实上很可

能甚至对商船也封锁进入黑海的入口”。但是，如果政府能保持“镇

静”，如果政府“不表示不必要的不信任”，即默默地赞同俄国今后

的一切掠夺行为，那末他

“可以认为，甚至这一条约生效的事情也有可能不发生，因此，条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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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等于一纸空文”。（下院，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

此外他还断言，不列颠政府从缔约双方得到的“保证和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政府拒绝反对这个条约。可见，在帕麦斯顿看

来，应当注意的不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条款，而是俄国在

条约这件事情上所作的保证，不是俄国的行动，而是它的言词。但

是就在当天，有人提起他注意法国代办拉格兰奈先生对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条约的抗议以及涅谢尔罗迭伯爵在“圣彼得堡报”３２２上

作答时所说的“俄皇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只当拉格兰奈先生的照

会中的声明不存在”这种傲慢无耻的话，这时勋爵阁下就否认了自

己说过的话，转而发挥相反的道理来了，他声称，

“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首先必须重视外国的行动，而不是它们在个别

场合下对某一件事情所使用的言词”。

这样，他忽而叫人注意俄国的言词，不管它的行动，忽而又叫

人注意它的行动，不管它的言词。

１８３７年他仍然对议院肯定地说，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条约”。（下院，１８３７

年１２月１４日）

而１０年以后，当条约早已不存在，勋爵阁下刚刚准备好要扮

演真正的英国大臣和《ｃｉｖｉ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 ｓｕｍ》〔“我是罗马公

民”〕３２３的角色的时候，他才老老实实对议会说，

“无疑，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俄国全权代表奥尔洛

夫伯爵在那种使土耳其难于拒绝的情况〈正是勋爵阁下所造成的〉下强加于

土耳其的…… 实际上，条约使得俄国政府可以干涉土耳其的事务并迫使它

接受条件，这是和这个国家的独立不相容的”。（下院，１８４８年３月１日）

在议会关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整个辩论过程中，勋

３３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五篇



爵阁下像喜剧里的小丑一样，有一个能够满足任何要求和回答任

何问题的无所不包的现成答话，随时可以使用。这就是：英法同盟。

当人们对他纵容俄国大加嘲笑的时候，他很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如果这些嘲笑针对的是目前英法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那末我要说，我

对于我能参与促成这种诚意协商感到非常自豪和满意。”（下院，１８３３年７月

１１日）

当有人要求他提交有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时，

他回答说：

“英法两国现在巩固了它们之间更加亲密的友好关系。”（下院，１８３４年３

月１７日）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发言时大声叫道：

“我只想指出一点：勋爵阁下只要由于我们欧洲政策的其一问题而陷入窘

境，马上便使用一个现成的脱身之法，即向议院祝贺英法之间的亲密同盟。”

但是同时勋爵阁下也使他的反对者托利党人越来越有理由猜

想，“英国是不得已才纵容对土耳其的侵犯行为的，这种侵犯行为

的直接鼓励者是法国”。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拿出同法国的同盟给人看是要掩盖暗

中听命于俄国的事实，与此相仿，１８４０年大嚷大叫同法国决裂是

要掩盖同俄国的正式同盟。

勋爵阁下大量提供已经发表的就比利时立宪王国问题谈判情

况的文件，大量提供关于“独立国”葡萄牙情况的许多口头上的

和文字上的解释，数量之多，已使人为之厌倦，可是到现在为止，

谁也不能使他拿出任何一份有关第一次叙土战争和安吉阿尔－斯

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来。１８３３年７月１１日人们第一次要求他把有

关这一问题的文件提交出来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提案提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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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事情尚未结束，结果还不知道”。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４日他说，“条

约尚未正式签字，他尚未弄到条约的全文”。１８３４年３月１７日他

断言，“谈判尚在进行……，争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尚

未结束”。甚至在１８４８年，当安斯提先生告诉他，要他提交文件

是因为确信这些文件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同沙皇进行秘密勾结的时

候，我们这位英勇的大臣却宁肯用５个小时的演说来消磨时间，也

不愿用那些一目了然的文件来消除怀疑。这些还不算，１８３７年１２

月１４日他还厚颜无耻地对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断言①，“安吉

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关文件早在３年前”，即１８３４年当他声

言只有不把这些文件转交议院“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就

已经提交议院了”。同一天他还对阿特伍德先生说，

“这个条约现在已经成了往事；条约的签订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已经满

了。可尊敬的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是完全不适当的”。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效期限按照原来的规定应该到

１８４１年７月８日满期。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帕麦斯顿勋爵就对阿特

伍德先生说，这个期限已经满了。

“现在你还能想出什么诡计，什么花招，什么藏身的窟窿，可以来掩盖你

这场公开的众目所见的耻辱吗？杰克，你现在还能想出什么诡计？”②

５３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五篇

①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对福斯泰夫说的话）。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的结尾不是莎士比

亚剧作的这段台词，而是下面这样一段话：“这就是那一位为俄军敞开君士坦

丁堡的大门、使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舰队封锁、帮助沙皇占领君士坦丁堡数

月、帮助他建立了对土耳其的多年控制的英国大臣用来给自己筑成最后一个

藏身之所的一套卑劣的骗术。如果设想他现在会来个１８０度的转变，挺身出

来反对他长久为之效忠的朋友，那就非常荒唐了”。——编者注

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句话是这样：“１８３７年１２

月１４日他在反驳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关于提交文件的决议案时，他的那一

套谎言、托词、矛盾、诡计和谬论已经达到了顶点，竟说……”。——编者注



第 六 篇

  在俄国辞汇里找不到“荣誉”这个词。这个概念被看做法国

人的幻想。俄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是 ｈｏｎｎｅｕｒ？这是法国人

的ｃｈｉｍèｒｅ①。俄国的荣誉这一发现完全应该归功于帕麦斯顿阁

下，因为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每到紧急关头总是最坚决地替

沙皇的“荣誉”作保。１８５３年的议会闭会时他这样做了，１８３３年

的会议闭会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勋爵阁下恰巧正在公开表示自己“无限信赖沙皇会知荣

誉和守信用”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曾经对西方保

密，看了它们之后，对于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是怎么回事就会没有

任何疑问，——如果这种疑问曾经有过的话。这时，勋爵阁下甚至

用不着把俄国人刮一下就可以发现鞑靼人的原形。一个奇丑而不

加任何掩盖的鞑靼人被他弄到了手②。他收到的是当权的俄国大

臣们和外交官的自供状，这些俄国的大臣和外交官撕去了自己的

假面具，暴露出自己的最不可告人的阴谋，十分坦白地商量实行侵

略的计划，轻蔑地嘲弄欧洲各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愚蠢的轻信，恣意

嘲笑所有这些维莱尔、梅特涅、阿伯丁、坎宁和威灵顿之流。他们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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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双关语：《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ａ Ｔａｒｔａｒ》（弄到一个鞑靼人）转义是“娶了一个泼妇”、

“弄到一个烫手的东西”。——编者注

《ｈｏｎｎｅｕｒ》—— “荣誉”，《ｃｈｉｍèｒｅ》—— “幻想”；“什么是”和“这是法国

人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用的是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编者注



着野蛮人的蛮横无耻态度，混杂着廷臣的尖酸刻薄，一同策划着怎

样使巴黎不信任英国，使伦敦不信任奥地利，使维也纳不信任伦

敦；怎样唆使他们互相倾轧，把他们全都变成单纯的俄国的工具。

原来，在华沙起义时期，总督的档案落到了得胜的波兰人手

里。这些档案是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邸中保存着的，其中有俄国

大臣们和大使们从本世纪初到１８３０年的密信。最初，波兰流亡者

把这些文件带到法国，后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外甥扎莫伊斯

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而他就按照基督教的精

神把它们忘记了。子爵阁下一方面口袋里装着这些文件，一方面

却对不列颠议会和全世界特别热狂地宣布他“无限信赖俄国皇帝

的知荣誉和守信用”。

这些轰动一时的文件于１８３５年末在有名的“文件集”上发表

了出来，这并不是勋爵阁下的过失。不管国王威廉在其他方面如

何，但他毕竟是俄国的死对头。他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

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很熟，他把这位先生推荐给国王。从此国王

陛下就同这两位朋友密谋反对“真正英国的”大臣的政策。

“威廉四世诏谕勋爵阁下交出上述文件；这些文件交出后，在温莎城堡立

即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最好是把这些文件印出发表。尽管勋爵阁下强

烈地反对，国王还是强迫他以外交部的名义批准了发表，因此，负责编印这些

文件的发行人所发表的东西，没有一句话不是经勋爵签署或简签的。我本人

就曾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上看到过勋爵阁下的简签，但勋爵阁下却否认这些事

实。帕麦斯顿勋爵是被迫把这些文件交给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后者正是

‘文件集’的实际发行人。”（安斯提先生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３日在下院的演说）

国王死后，帕麦斯顿勋爵拒绝向印刷所主人支付印刷“文件

集”的费用；他公开地、郑重地发表声明，否认外交部与发表文件这

件事有任何关系，而且，不晓得他用了什么方法，竟使他的副大臣

７３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六篇



巴克豪斯先生在这份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１８３９年１月２６

日的“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下面一段文字：

“昨天的‘泰晤士报’公布了被帕麦斯顿勋爵撤职的乌尔卡尔特先生同奉

子爵阁下之命来取代这个职务的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我们虽不知道帕麦斯

顿勋爵对此感觉如何，但我们对于被看做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其他任何人

会有怎样的感觉却是完全清楚的。可以肯定地说，公开出来的这种通信最有

力不过地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文件集’所发表的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得

到帕麦斯顿勋爵许可以后才印行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对国内外政界负责的国

家活动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对印刷者和发行者的负有债务的主顾，勋爵阁下

对于发表这些文件都是负责的。”

土耳其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的那次失败的战争中弄得财源涸竭，

阿德里安堡条约又使它对俄国负着债务，因此它曾不得不更加扩

大了那种令人厌恶的专卖制，只允许那些向政府购买了许可证的

人卖东西，几乎所有商品的发卖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国内的商业

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高利贷者的手里。乌尔卡尔特先生建

议国王威廉四世同苏丹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这项条约要能保证不

列颠贸易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能促进土耳其的生产力的发展，整顿

它的财政，从而使它摆脱俄国的羁绊。这个条约的有趣的经历，在

安斯提先生的下面一段话里讲得最清楚：

“帕麦斯顿勋爵和乌尔卡尔特先生之间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通商

条约进行的。１８３５年１０月３日乌尔卡尔特先生被委任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馆秘书；把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唯一目的是叫他在当地确保土耳其接受这个通

商条约。但是他一直拖到１８３６年６月，甚至到７月还不动身。帕麦斯顿勋爵

催促他快去。但他对多次要求他出发的建议总是这样回答：只有当这个通商

条约完全取得贸易部和外交部的同意时，我才动身，我将亲自把它带到土耳

其，设法使土耳其政府接受…… 最后，帕麦斯顿勋爵认可了这个条约，条约

随即送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同时帕麦斯顿勋爵指示他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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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叫乌尔卡尔特先生插手谈判，把谈判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这完全连背

了同乌尔卡尔特先生谈妥的协议〉。但是，一当乌尔卡尔特由于勋爵阁下的阴

谋而被调离君士坦丁堡，条约立即就被调置到一边去了。两年以后，勋爵阁下

又提起这个条约，这时他在议会里把乌尔卡尔特先生大大恭维了一番，称他

为条约的拟制者，并且否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功劳。但是勋爵阁下歪曲

了这个条约，各项条款都来了个伪造，把这个条约变成了一个毁灭我国贸易

的条约。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原条约是把住在土耳其的大不列颠的臣民置于同

最惠国的国民〈即俄国人〉平等的地位。被帕麦斯顿勋爵窜改了的条约却把大

不列颠的臣民和身负重重税捐、备受压迫的土耳其臣民放到了一起。乌尔卡

尔特先生的条约除条约本身规定的一切捐税外，废除了各种过境税、专卖制、

捐税及其他一切关税。帕麦斯顿勋爵所伪造的条约却专立一款，承认土耳其

政府有颁布它认为适当的任何贸易规章或限制法令的绝对权利。在乌尔卡尔

特先生的条约中，进口税率仍照旧为３％；在勋爵阁下的条约中，进口税率却

从３％提高到５％。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调整 ａｄ ｖａｌｏｒｅｍ〔从价税〕如

下：如果纯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按照通常在专卖制度下所规定的价格

很容易就能在外国港口销售的话，则土英两国的全权代表所规定的出口税率

可以充分提高，以便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增加国库收入；如果是非土耳其生

产的商品，而且在外国港口的售价不足以抵偿高额税率，则出口税率可以适

当降低。帕麦斯顿勋爵的条约却为各种商品定出了一个２０％的固定的从价

税，不管商品受得住这样的税率与否。原条约也赋予土耳其商船和商品以贸

易自由的特权，伪造的条约却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抗议勋爵阁下

的这种伪造，我抗议他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最后，我还要抗议他欺骗议院，硬

说什么这就是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拟的那个条约。”（安斯提先生１８４８年２月

２３日在下院的演说）

被勋爵阁下窜改了的条约对俄国是这样有利，而对大不列颠

却是这样有害，以致列万特各国的某些英国商人决定从此以后要

在俄国商号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而另一些商人，正如乌尔卡尔特先

生所报道的，只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才没有这样做。

关于勋爵阁下和国王威廉四世之间的秘密关系，安斯提先生

９３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六篇



向下院讲了下面一段话：

“国王要勋爵阁下重视俄国日益加紧进逼土耳其的问题…… 我可以证

明，勋爵阁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得已才接受已故国王的私人秘书的指示的，

当时他是否对君王的意志让步决定着他的去留问题…… 勋爵阁下有时也

斗胆找个机会试图进行反抗，但是事后总是要低声下气地表示悔悟，或者迎

合奉承一番。我且不来断定勋爵阁下是否果真被解除过一天或几天的职务，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阁下是有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的危

险的。我所指的就是已故国王发现了勋爵阁下在任命英国驻圣彼得堡宫廷的

大使时竟同俄国政府一个鼻孔出气，把原来被委任了这个职务的斯特腊特弗

德·坎宁爵士撤职了，而让已故的德勒穆伯爵这位更合沙皇口味的人去做这

个大使。”（下院，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３日）

最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实就是：正当国王对勋爵阁下的亲俄政

策作徒劳无功的斗争时，勋爵阁下却同他的辉格党的同僚一起，在

公众中煽起一种对国王的猜疑心理，使人们认为是国王——大家

都知道他是托利党的信徒——破坏了“真正英国的”大巨所作的反

俄努力。托利党人是倾向于俄国宫廷的专制原则的，现在把这种倾

向加在国王身上，帕麦斯顿的政策自然就可以得到唯一的一个解

释了。辉格党的寡头们有一次在议会里曾神秘地微笑，因为这时亨

利·利顿·布尔韦尔正对议院说，

“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在谈到东方问

题时说，英国宫廷惧怕法国的原则比惧怕俄国的野心还要厉害”。（下院，１８３３

年７月１１日）

他们又一次微笑了，这一次是在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向勋

爵阁下提出如下质问的时候：

“当奥尔洛夫伯爵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签订后来到英国时，朝廷

是怎样接待他的？”（下院，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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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临终之前，曾会同他的秘书——已故的赫伯特·泰勒爵

士，把一些文件托付给了乌尔卡尔特先生，“以便在适当的时刻为

威廉四世恢复名声”。这些文件一旦公布，就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

勋爵阁下和辉格党的一切当权人物的以往活动，——对于这些活

动，公众照例只能从这个寡头集团过去所作的夸口、空话以及它所

提出的所谓原则方面来了解，总之，只能从它的故意做作和虚假姿

势方面，从它的伪装方面来了解。

在这里应该对那位２０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反对帕麦斯顿勋

爵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给以应有的估价。他的表现说明了他

是帕麦斯顿的唯一的一个死对头，他从没有因恫吓而沉默，因收买

而让步，因利诱而屈膝。可是阿耳契娜－帕麦斯顿的其他敌人却都

被帕麦斯顿用时而恭维时而诱惑的手法愚弄了。我们在上面引用

了安斯提先生激烈谴责勋爵阁下的一段话，而乌尔卡尔特告诉我

们：

“很耐人寻味的是，被谴责的大臣正在设法同一位议员〈安斯提先生〉亲

近，表示要同他合作并建立私人的交情，根本不要他正式收回自己的话或道

歉。现政府不久前对安斯提先生的正式任命就足以说明一切。”（戴·乌尔卡

尔特“俄国的进展”３２４）

而１８４８年２月８日这位安斯提先生则把子爵阁下比喻了一

下，说他像

“沙皇彼得一世在访问英国宫廷期间用不列颠商人的黄金收买了的威廉

三世的大臣——无耻的卡马登侯爵”。（下院，１８４８年２月８日）

在这种情况下，起来保护帕麦斯顿勋爵而反对安斯提先生的

谴责的有谁呢？这里有希尔先生，也就是那位在１８３３年签订安吉

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时曾经像１８４８年安斯提先生那样谴责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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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的希尔先生。有罗巴克先生，他一度曾经是勋爵阁下的死对

头，而在１８５０年却出力为勋爵赢得了议院的信任投票。有斯特腊

特弗德·坎宁爵士，他曾经整整１０年一直在揭发勋爵阁下纵容沙

皇，而当给他调了一个工作，把他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做大使之后，

就心满意足了。甚至还有达德利·斯图亚特，他是勋爵阁下十分心

爱的人，只因他冒昧地站在勋爵阁下的反对派方面，曾经被勋爵略

施小计一连好几年进不到议会里来，而当他再度进入议会时，就成

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 ａｍｅ ｄａｍｎéｅ〔忠实的伙伴〕了。还有科

苏特，他本来是可以从蓝皮书上知道出卖匈牙利的是子爵阁下，然

而在到达南安普顿时却称勋爵为“亲爱的、知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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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篇
３２５

  只要打开欧洲地图约略看一下，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

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中心的河，才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

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在正对着河口的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

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７００英里，把欧亚两洲分开。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控制了多瑙河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同

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主

要是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这个强国再占有了高加

索，那末黑海就是它的了；而要想把这个海的入口封锁起来，只要

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

使它可以直接控制特拉比曾德；而在里海的统治地位则使它可以

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的贪婪的眼光注视到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山脉这两个地

方。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在高加索山脉是要保住

这种统治。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穆斯林那里夺得的格鲁

吉亚、明格列里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等最富饶的省份隔开。这

样，庞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只有一条可以称为军用的道

路，从莫兹多克蜿蜒通过达尔雅尔峡谷的关口，通往梯弗里斯；这

条道路上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布满了工事，但仍不断从两旁遭到高

加索各部族的袭击。这些高加索部族如果有个军事首领把它们联

合起来，甚至可能威胁邻近的哥萨克地区。“一想到含有敌意的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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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人由一个首领联合而可能给俄国南部带来的可怕后果，就不寒

而 ”，——德国人库普费尔先生于１８２９年率领一个学术考察团

随同艾曼努埃尔将军考察厄尔布鲁士山时曾这样感叹地说过３２６。

现在，多瑙河和高加索这两个地方都同样地吸引着我们的注

意，——在多瑙河岸，俄国占领了欧洲的两大谷仓；在高加索，它

面临着失掉格鲁吉亚的危险。俄国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

由阿德里安堡条约为它做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

这个条约中得到承认的。

该条约第四款规定：

“两个帝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沿格鲁吉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的军

事分界线以北和以东各地，以及从库班河口到圣尼古拉码头的黑海沿岸地

区，包括圣尼古拉码头在内，统属俄国。”

关于多瑙河，条约有如下的规定：

“沿多瑙河直到圣乔治支流河口划为国界，依此，多瑙河诸支流所形成的

各个岛屿统属俄国。南岸仍归土耳其政府。但南岸从圣乔居住区，不得修造

任何建筑物。仍属俄国宫廷所有的诸岛也依此规定。在这些岛屿上除设立检

疫所外，不得修造任何设施或工事。”

这两项条款确保了俄国“扩张领土和获得贸易特权”，因而公

开破坏了威灵顿公爵在圣彼得堡签订的１８２６年４月４日的议定

书，以及俄国同其他大国在伦敦缔结的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的条

约３２７。因此，英国政府当时拒绝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威灵顿公爵

曾发表声明对这个条约提出抗议。（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１８３７

年３月１７日在下院的演说）

据马洪勋爵说，阿伯丁勋爵也曾对这个条约提出过抗议。

“他在１８２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致海茨贝里勋爵的急电中，对阿德里安堡条约

４４４ 卡 · 马 克 思



的许多章节都大为不满，并且特别注意有关多瑙河诸岛屿的规定。他否认这

个和约〈阿德里安堡条约〉是在尊重土耳其政府的领土主权、尊重地中海的

海上各大国的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签订的。”（马洪勋爵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在

下院的演说）

格雷伯爵肯定阿伯丁勋爵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条约被批准，那末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

会受到威胁”。（格雷伯爵１８３４年２月４日在上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告诉我们说：

“俄国在多瑙河口、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扩张疆界，是同它在土

耳其战争开始前对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绝对不符合的。”（下院，１８３７年

３月１７日）

俄国对高加索西北各地区的统治暂时还是名义上的。它要想

实现这种统治，只有当它封锁住黑海东岸，并且切断向这些地区

运送武器弹药的道路时才有可能。但是，黑海沿岸以及多瑙河口

却决不是克拉科夫这样的被勋爵抱怨为“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

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究竟是用了什么诡计得以封锁了多

瑙河及黑海沿岸，并且迫使大不列颠不仅同意阿德里安堡条约，而

且同意俄国自己违反这个条约呢？

这些问题在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在下院里提到了勋爵阁下的面

前，这时下院已经收到伦敦、格拉斯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的

许许多多的请愿书，纷纷反对俄国在黑海上采取的财政措施，以

及它所实行的旨在阻挠英国在多瑙河上进行贸易的规章和限制。

俄国在１８３６年２月７日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下令在多瑙河口的

一个沙洲上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它借口在这里实行检疫条例，说

它有权对溯多瑙河而上的船只登船检查，强迫它们纳税，并且有

权扣留那些敢于违抗的船只，把它们解往敖德萨。早在检疫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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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以建立检疫所为名而设立海关和筑起

炮台以前，俄国政府就曾摸了一摸底，以便确定它对英国政府耀

武扬威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德勒穆勋爵按照从英国得到的指示

办事，就英国贸易受到阻挠一事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他奉命去见涅谢尔罗迭伯爵。涅谢尔罗迭伯爵叫他去见新俄罗斯的省

长；新俄罗斯的省长又让他去见驻加拉兹的领事；后者同不列颠驻布来洛夫

的领事作了接触，建议不列颠领事把那些被征税的船长叫到多瑙河口来，即

叫到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场去，以便进行调查；当然，当时是已经知道

那些船长都在英国，才这样做的。”（下院，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３２８

俄国１８３６年２月７日的法令引起了不列颠商界的普遍注意。

“当许多船只已经出海或正要启航时，船长们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许承认

俄国所强求的登船检查的权利。显而易见，如果议院不毅然明确表示自己的

意见，那末这些船只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议院如果不这样做，那末总排水量至

少有５０００吨的不列颠船只就会被扣留并解往敖德萨，不依从俄国的无理要

求就走不掉。”（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提出要求领有多瑙河

口附近多沼泽的沙洲，这个条款本身就是违反俄、英及其他列强于

１８２７年缔结的条约的。而在多瑙河入口处修筑工事和设置炮台，

则违反了明确规定不许在离河６英里以内的地区修筑任何工事的阿德

里安堡条约本身。征收税款和阻碍多瑙河上的通航，则违反了维也

纳条约，因为该条约曾宣布：从多瑙河可以航行的地点起到河口止

的各个河流，航行应完全自由；“税额无论如何不得超过现行的税

额”，即１８１５年的税额；“在未征得沿岸各国的普遍同意以前，不得

有丝毫增加”。这样，俄国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就是：违

反１８２７年的条约的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又被俄国

自己违反，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维也纳条约被人违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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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叫帕麦斯顿勋爵作一个他承认或不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

的声明，成了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事。至于维也纳条约是否被人

违反的问题，则勋爵阁下

“还不曾得到关于发生过任何违反这个条约的事情的正式情报。要是缔

约国肯定发生这一类事情了，那时就会采取皇家法律顾问根据英国臣民的权利所

认为必须采取的步骤”。（帕麦斯顿勋爵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款上规定由它来保证多瑙河各

公国的“繁荣”和充分的“贸易自由”。这时，斯图亚特先生证明，

俄国是十分嫉妒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因为它们

的贸易从１８３４年起就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

个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而加拉兹则成了多瑙河上进行谷物贸

易的最大的堆栈，在谷物贸易方面排挤着敖德萨。勋爵阁下对此

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极可尊敬的朋友能够证明，我们几年以前同土耳其进行过巨额

的、意义重大的贸易，而后来由于别国的侵略或我国政府的漠不关心而缩减

为很小的数额的话，那他的确有理由向议会申诉”。但是恰恰相反，“我极可

尊敬的朋友所证明的只是，我们近几年来同土耳其的贸易有很大发展，而以

前几乎没有什么贸易。”

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俄国阻挠了多瑙河上的航行，因为多

瑙河各公国的贸易日益扩大。帕麦斯顿勋爵反驳的是，俄国在几

乎没有这种贸易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阁

下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回击俄国最近在多瑙河上进行的侵犯。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的是，就是在俄国还没有实行这些侵犯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说实在的，哪里谈得上会有这样的

“情况”，“好像政府要不是议院的直接干预便不会对这些情况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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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呢？帕麦斯顿终于得以阻止下院通过决议，因为他向

下院保证

“王国政府丝毫不想容忍任何一国的侵略行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

也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强大”。

同时他还叫议院

“不要无事惊慌，以致使别的国家说我们是有意挑衅，或给它们这种说法

以口实”。

下院进行的这场辩论过去了一星期以后，有一个不列颠商人

写了一封信给外交部，控诉上面所说的那项俄国的法令。大臣助

理给了他以下的一个答复：

“帕麦斯顿子爵命我通知阁下，他已请皇家法律顾问就就俄国在１８３６年

２月７日的法令中所宣布的条例发表意见。同时帕麦斯顿勋爵还命我通知阁

下，关于阁下来信中的后一部分，王国政府认为，俄国当局没有权利在多瑙

河口征收任何税款；阁下吩咐自己的代理人拒绝缴纳任何这类税款，这样做

是对的。”

商人按照这样的指示去做了。但勋爵阁下却是把他完全出卖

给了俄国：据乌尔卡尔特先生说，驻伦敦和利物浦的俄国领事现

在对每艘开往多瑙河上的土耳其港口的英国船只都要抽税，而且

“在莱蒂岛上仍设有检疫所”。

俄国侵入多瑙河的行动并不以设立检疫所、修筑工事和征收

捐税为限。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多瑙河口的唯一的一条

尚可航行的苏利纳支流划归俄国所有。在这条支流过去属于土耳

其人的时候，河床的深度为１４—１６英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深

度；自从转属俄国以来，河床的深度降到了８英尺，即降到运粮

船只完全不能通航的程度。尽人皆知，俄国是维也纳条约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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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该条约第一一三款规定：

“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绛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

无阻。”

然而俄国却发现，维持苏利纳支流通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

一些破碎的船只堆积到河底，把水浅的地方变成沙泥滩，这样来

逐渐降低河水的深度。除了这种在长时期中一步步地违背维也纳

条约的行为以外，俄国还违背那个除检疫所和灯塔以外不许在苏

利纳支流修造任何建筑物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它竟然下令在那里

筑起了一个俄国小型炮台，靠着向商船强征捐税来维持；这些商

船，由于河床堵塞而不得不停下来花钱雇用平底船装卸，这就成

为俄国强征捐税的借口。

“Ｃｕ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 ｎｅｇａｎｔｅ ｎｏｎ ｅｓｔ ｄｉｓｐｕｔａｎｄｕｍ〔同否认原则的人

不必辩论〕。对于人所共知是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以正义来指导行

动的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帕麦斯顿勋爵１８３２年４

月３０日的演说）

于是，子爵阁下就完全依照他自己的主义，满足于对俄国专

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了。但他到这里还不停步。１８４０年７月６日，

他肯定地告诉议院，多瑙河的航行自由有“维也纳条约作保证”；

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３日，他向议院诉苦说，虽然俄国占领克拉科夫是违

背维也纳条约，但是“英国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

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然而，

在说了这些话两天以后，他就同俄国签订了“在同土耳其和平期

间”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①封锁的条约。这样一来，英国也就失去

９４４帕麦斯顿勋爵。——第七篇

① 在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英国”作“对英国军

舰”。——编者注



了“以强力维护”维也纳条约的唯一可能，欧克辛海①也就的的确

确变成了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了。

这件事办妥之后，勋爵阁下就假装出向舆论让步的样子，一

连串发射了许多纸上声明的空炮，用规劝的和多情的语调提醒那

个“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

政府”说，

“俄国既已迫使土耳其把作为许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道路的欧洲一条

大河的河口割让给它，那它也就对其他国家担负了责任和义务，它应该把遵

循这些责任和义务看做是有关自己名誉的事情。”

涅谢尔罗迭伯爵对这样顽强地强调抽象原则所作的答复是这

样一句老话：“问题将仔细加以研究”。此外，他还不时地表示

“帝国政府对于人们如此不信任它的意图感到遗憾”。

这样，由于勋爵阁下的关照，１８５３年多瑙河就宣布不能航行

了，粮食都烂在苏利纳支流上，而法国、英国和南欧则受着饥饿的

威胁。另一方面，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俄国“在得到其他一些重要

属地之后，又占有了多瑙河和欧克辛海之间的铁门”。俄国掌握了

多瑙河的钥匙，掌握了打开谷仓的百宝钥匙；西欧的政策什么时候

应当受到惩罚，它什么时候就会把这把钥匙运用起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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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是以下面两段话结尾的：

“然而，帕麦斯顿同俄国之间在俄国的多瑙河计划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秘密勾

结，仍然直到关于切尔克西亚的辩论时才被揭发出来。就在那时，１８４８年２

月２３日，安斯提先生才说明：‘子爵阁下就任〈外交大臣〉之后的第一个行

动就是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即承认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所抗议的那

个条约。

至于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尽其可能地做了这些事和怎样把切尔克西亚出

卖给俄国的，准备用专文来写”３２９。——编者注

黑海的古称。——编者注



第 八 篇

  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下院收到的请愿书，以及帕特里克·斯图

亚特先生根据这些请愿书而提出的议案，不仅有多瑙河问题，而

且有切尔克西亚问题，因为商业界盛传俄国政府借口切尔克西亚

沿岸被封锁有意不让英国船舶在黑海东岸的许多港口卸货。于是，

帕麦斯顿勋爵庄重声明说：

“如果议会信任我们，如果它把外交仍交给我们去办，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家

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同时还可以免动干戈。”（下院，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

数月以后，即１８３６年１０月２９日，乔治·贝尔先生的一艘运

盐商船“雌狐号”从伦敦开往切尔克西亚。１１月２５日该船在切尔

克西亚的苏茹克一卡列湾被俄国军舰截去，理由是“该船被用来

同被封锁的海岸联系”（俄国海军上将拉札列夫１８３６年１２月２４

日给英国船长却尔茨的信）。商船、它的货物和人员被押解到塞瓦

斯托波尔港，１８３７年１月２７日被俄国人判了罪。这时已经不谈什

么“封锁”了，而是干脆宣布商船“雌狐号”为依法捕获的贼船，

理由是“它犯了走私罪”，因为输入盐是被禁止的，同时在苏茹克

—卡列湾，即在俄国的港湾，又没有设立海关。判决被执行了，而

且执行得非常无礼和带有侮辱性。对截夺该船的俄国人都公开授

予奖赏。英国国旗先被升起而后降下，换上了俄国国旗。船长和

船上人员被当做俘虏押上了实行截夺的“哀杰克斯号”，然后从塞

瓦斯托波尔解到敖德萨，又从敖德萨解到君士坦丁堡，才允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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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那里返回英国。关于这艘船本身，一位在这件事发生数年以

后到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旅行家曾在“奥格斯堡报”上写道：

“在我所参观的俄国战列舰中，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苏茹克－卡列

号’，即以前的‘雌狐号’，现在插着俄国国旗。该船的外貌完全变了。这只

小小的舰艇现在是所有俄国船只中最好的一只帆船，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在塞

瓦斯托波尔和切尔克西亚沿岸之间进行运输”。

“雌狐号”被劫夺，毫无疑问是帕麦斯顿勋爵履行他“维护国

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这种诺言的最好机会。但是，除了英

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的贸易利益以外，这里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

切尔克西亚的独立问题。俄国在扣留“雌狐号”时说它违犯了俄

国宣布的封锁令，但是在给它判罪时却用了完全另一种借口，说

它违犯了俄国的关税规章。俄国既然宣布封锁，也就是宣布了切

尔克西亚为敌对的外国，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这

种封锁。反之，俄国既然在切尔克西亚施行关税规章，也就是把

切尔克西亚看做是它的藩属，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

认过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权利？

在继续往下说以前，这里不妨提一下：俄国在当时还远远没

有完成它在塞瓦斯托波尔修筑要塞的工程。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谈过的那样，俄国占据切尔克西亚的任何

权利，只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但是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的条

约已规定，俄国不得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做任何扩张领土的试图

和取得任何贸易特权。因此，俄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而扩

张领土的任何举动都是对１８２７年条约的公开违背，并且，正如威

灵顿和阿伯丁所抗议的那样，决不能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可见，

俄国并没有权利要土耳其把切尔克西西割让给它。另一方面，土

２５４ 卡 · 马 克 思



耳其也不能把不属于它的东西让给俄国。切尔克西亚对土耳其政

府始终是独立的，所以还在阿纳帕驻有土耳其帕沙的时候，俄国

就曾经同切尔克西亚的首领数次签订沿海贸易的协定，因为当时

正式规定土耳其的贸易只限于阿纳帕港口。既然切尔克西亚是个

独立国家，那末俄国人认为自己有权要它实施的地方管理法、卫

生条例和关税法令等等，它是否应当遵守，就像坦比哥是否应当

遵守俄国的法律一样了。

另一方面，如果切尔克西亚是一个同俄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外

国，那末俄国只能在它能够实际实行封锁，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时

候，即在俄国拥有能够强行封锁的海军舰队，并且真正控制了海

岸的时候，它才能向切尔克西亚宣布这种封锁。但是，在全长２００

英里的海岸线上，俄国只有３个孤立的炮台，其余的切尔克西亚

领土完全掌握在切尔克西亚人的手中。在苏茹克－卡列湾，连一

座俄国炮台也没有。封锁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并没有实行封锁的

海军力量。两艘英国船——“雌狐号”和另一艘于１８３４年曾到过

这个海湾的船的船只们曾经要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海岸根本没

有被俄国人占领，而且这一点也为两个于１８３７年和１８３８年到过

这个港湾的英国旅行家公开声明所证实。（“文件集”１８４４年３月

１日第８号）

当“雌狐号”开进苏茹克－卡列湾时，

“无论从船上还是从岸上都看不到有一艘俄国军舰…… ‘雌狐号’抛锚

以后又过了３６小时，正当船主和几个高级职员上岸同切尔克西亚当局就货

值税率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俄国军舰才驶进港湾…… 这艘军舰并不是沿

岸行驶的，而是从公海上开来的”。（安斯提先生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３日在下院的

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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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借口违犯封锁令而下令扣留“雌狐号”的圣彼得堡当局

又借口违犯关税规章而把“雌狐号”没收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举

出新的证明了。

这一事件对切尔克西亚人来说看来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他们

的独立问题同黑海航行自由问题、英国贸易的保护问题以及俄国

对英国商船的粗暴的海盗行为问题合到了一起。他们得到海上霸

主保护的机会看来也更加没有疑问，因为

“在此以前不久，经过成熟的考虑，并且同政府各部进行了许多个星期的

书信往来，在一个同外交部有关系的定期刊物〈“文件集”〉上发表了切尔克

西亚独立宣言，并且在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审查过的地图上标明切尔克西亚是

一个独立国”。（斯坦利勋爵１８３８年６月２１日在下院的演说）

谁能想到高尚而侠义的子爵竟如此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

把俄国的这种劫夺英国财产的海盗行为变成了正式承认阿德里安

堡条约和致命地打击切尔克西亚独立地位的良机呢？

１８３７年３月１７日，罗巴克先生根据“雌狐号”被没收的问题

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向议院提供

“英国政府同俄国及土耳其政府之间有关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全部往来文

件的副本，以及与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缔结后占领黑海沿岸诸港口及地方

有关的协商和谈判的报告书”。

罗巴克先生惟恐别人怀疑他有人道的心肠和从抽象原则出发

来保护切尔克西亚，所以就坦率地声明：

“俄国可以企图去霸占整个世界，这种企图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它侵

犯了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时刻，我要请求我国〈显然，这个国家是在“整个世

界”以外的某个地方！〉政府给侵略者以惩罚。”

因此他想知道“英国政府是否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

４５４ 卡 · 马 克 思



勋爵阁下虽然被逼到墙角了，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镇静发表

了长篇演说，并且，用休谟先生的话来说，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始终没有告诉议院：目前究竟是谁实际上占有

切尔克西亚沿岸，这个地方是否确实属于俄国，俄国劫夺了‘雌狐号’是由

于它违犯了财政当局所规定的关税规章，还是因为确实存在着封锁，以及他

是否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休谟先生１８３７年３月１７日在下院的演说）

罗巴克先生说，贝尔先生在许可“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

以前，曾经同勋爵阁下联系，以便弄清楚让货船去切尔克西亚的

一个地点会不会有危险或者有什么不妥之处，结果从外交部得到

了否定的回答。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就不得不向议院宣读他同贝尔

先生的往来书信。听着他宣读这些书信，就觉得他好像是在读西

班牙“斗篷和短剑”式的喜剧，而不是在读一位大臣和一个商人

之间的正式信件。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听完了勋爵阁下宣读的关

于“雌狐号”被劫夺一事的信件的内容之后，禁不住大喊：“我不

能不回想起达来朗的名言：言语是掩盖思想的！”

例如，贝尔先生问道：“在所提到的海上进行贸易，是否存在

着为王国政府所承认的某些限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他想

派一艘装盐的船到那里去”。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阁下问我做

盐的生意是否对阁下有利，”还告诉他，“商号自己应该知道做某

种生意是否值得”。贝尔先生说：“我根本不是问阁下这个问题；我

所要知道的只是王国政府是否承认俄国对库班河以南的黑海海岸

的封锁”。勋爵阁下说：“阁下应该去看一看‘伦敦官报’３３０，——

这方面的消息那里全有”。对于一个想得到这方面消息的英国商人

说来，根据“伦敦官报”自然要比根据俄皇的指令更为适当。贝

尔先生在“伦敦官报”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承认这种封锁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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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何贸易限制的报道，于是他就把他的船派了出去。结果是：他

自己很快就上了“伦敦官报”。

“我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帕麦斯顿勋爵说——“是想让他看

了报纸以后确信，关于封锁一事，俄国政府对我国没有发过任何通知和声明。

因此也就根本谈不到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帕麦斯顿勋爵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他这样做不仅否认

大不列颠承认俄国的封锁，而且同时还肯定了：在他看来，切尔

克西亚沿海地区并不是俄国的一部分领土，因为“官报”并不发

表关于外国为了例如平定国内叛乱而对本国的一部分领土实行封

锁的消息。既然切尔克西亚不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那末在切尔

克西亚就不可能实行俄国的关税规章。可见，按照帕麦斯顿勋爵

自己所说的来看，他在给贝尔先生的信中并不承认俄国有权封锁

切尔克西亚沿海或者使它受到任何贸易限制。诚然，从他的整个

演说里可以看出他是想叫议院做出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结论，

但另一方面，他也公开声称：

“俄国在多瑙河口地区、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进行疆界扩张，无疑是同它

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

当他在演说完毕坐下来之前，郑重地保证他要始终不渝地

“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保持它的荣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是已经不

堪负荷他过去的政策所招致的种种不幸，不像是又在策划未来的

叛卖性阴谋了。在这一天，他不得不恭听如下一段严厉的责备：

“勋爵阁下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表现不够积极和热情，应该受到最严厉

的谴责。过去还不曾有一个大臣在不列颠臣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像他这样前后

不一、顾虑重重、迟疑不决、畏首畏尾。勋爵阁下还要让俄国欺侮大不列颠

和损害英国贸易多久呢？勋爵阁下侮辱了英国，使英国扮演了一个好吹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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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小事争吵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情，对强者卑躬屈膝。”

是谁把“真正的英国”大臣这样狠狠地直骂了一顿呢？不是

别人，而是达德利·斯图亚特。

“雌狐号”是在１８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被劫走的。我们刚才所引

的下院的激烈辩论是在１８３７年３月１７日进行的。但是１８３７年４

月１９日勋爵阁下才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要它

“指明它根据什么理由在和平时期扣留不列颠臣民的商船”。

１８３７年５月１７日勋爵阁下收到驻圣彼得堡的不列颠大使德

勒穆伯爵的如下的一封急电：

“阁下！关于对苏茹克－卡列是否ｄｅ ｆａｃｔｏ〔事实上〕存在着军事占领

的问题，我应该向阁下禀报：海湾有一座以女皇之名命名的炮台（亚历山得

拉），并且由俄国的常备军驻防。

永远忠实于您的

德勒穆”

亚历山得拉炮台的实在性，连波将金在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克

里木去巡游时请她参观的纸扎的村落都不如，这一点看来是用不

着再说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急电的５天以后回电圣彼得

堡如下：

“王国政府考虑到，苏茹克－卡列虽经俄国根据１７８３年的条约承认属于

土耳其，而现在，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肯定的那样，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

而属于俄国，所以王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充分根据对俄国扣留和没收‘雌狐

号’的权利提出异议。”

关于这次交涉，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帕麦斯顿勋爵用了

整整６个月的时间去为交涉做准备，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把

交涉结束了。他上面那一封１８３７年５月２３日的急电把交涉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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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断了。这封急电在提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签订日期时不是

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

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指出的：

“在４月１９日到５月２３日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以正式

抗议开始，但却以表示满意告终。看去，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断言已经说服了

政府，使它相信土耳其已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我们所说的那个海岸割让给

俄国了。为什么政府对这种诏令没有提出抗议呢？”（下院，１８３８年６月２１

日）

发生上述这一切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啊？原因很简单。国王威

廉四世背地里指使贝尔先生把“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当

勋爵阁下迟迟不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谈判的时候，国王还健康如

常。而他突然打断谈判，却正是国王快死的时候，勋爵阁下对外交

部已经独断独行，好像已成了大不列颠的专制君主了。本来国王把

这艘莽撞的“雌狐号”派去是有他一定的打算的，即想刺一下沙皇，

表示对阿德里安堡条约不屑一顾并确认切尔克西亚的独立，而勋

爵阁下则在国王快死的时候，大笔轻轻地一挥就以国王的名义正

式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承认了俄国领有切尔克西亚和没收“雌

狐号”的权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这一着玩得真够俏皮！

贝尔先生我们已经说过是上了“官报”了，而当时任驻君士

坦丁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乌尔卡尔特先生也被召回，因为“他曾

劝诱贝尔先生让‘雌狐号’作这次冒险”。

在国王威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是不敢公开反

对这次冒险的。因此在“文件集”上才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

言，随后才出现了经勋爵阁下审查过的那幅切尔克西亚的地图，接

着才有他给贝尔先生写的模棱两可的回信以及他在议院所作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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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其词的声明，最后，在“雌狐号”上经管货物的贝尔先生的弟

弟在启航时才接到外交部委托转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紧急公

文，而驻土耳其政府的不列颠大使庞森比勋爵也才直接鼓动他去

做他的这趟生意。

到女王维多利亚即位之初，辉格党的优势看来比任何时候都

更有保证了，所以豪侠仗义的子爵的调子也就突然改变。恭顺奉

承一变而为傲慢不逊。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托·阿特伍德先生就

“雌狐号”和切尔克西亚问题质询勋爵阁下，他回答说：

“说到‘雌狐号’，俄国对自己的行动已作了解释，英国政府对这些解释

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船被扣留并不是由于违犯了封锁令。该船所以被捉走是

因为它的主人违犯了俄国的地方管理法和关税规章。”

勋爵阁下针对阿特伍德先生担心俄国侵略这点说道：

“我认为俄国也像英国一样地向人类提供了维护和平的保证。”（帕麦斯

顿勋爵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议会会议快要结束时，勋爵阁下就向下院提交了他同俄国

政府的往来公函，其中两封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１８３８年，各党派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托利党人又得势了。６

月２１日他们对帕麦斯顿勋爵发动了突然的攻击。现任驻君士坦丁

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当时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

调查乔治·贝尔先生对勋爵阁下提起的控诉，并且处理贝尔先生

的赔偿损失的要求。最初勋爵阁下表示极为惊异，说他没有想到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的提议是“这样的琐事”。

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大声喊道：“阁下是第一名敢把保护不列颠的财

产和贸易说成是琐事的英国大臣。”

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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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是否有权统辖切尔克西亚或者是否有权实行它以武力强迫别

国遵守的关税规章和卫生条例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商人都没有权利要求

王国政府表示意见。”

休谟先生问道：

“如果外交部不办这类事情，那末要外交部做什么？”

勋爵阁下继续说道：

“据说，贝尔先生，这位无辜的贝尔先生，是由于我所给他的回答而上了

我所设下的圈套。谈到圈套，则这个圈套不是别人给贝尔先生设下的，而是

贝尔先生给别人设下的。”

这里指的是贝尔先生向“无辜的”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些

问题。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１８３８年６月２１日），一个很大的秘密

终于暴露了。即使勋爵阁下在１８３６年有心要去反对俄国的野心，

他也不能去做，道理很简单：早在１８３１年他刚一上台就首先承认

了俄国侵占高加索，这样也就偷偷地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正

如斯坦利勋爵（现在的得比勋爵）所指出的，俄国当局于１８３１年

８月８日曾通知它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说俄国想要

“对高加索和相邻的土耳其各省的居民之间的自由交往规定卫生检查条

例”，还说，大使必须“把上述条例通知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外国使团以及奥斯

曼政府。”

允许俄国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实行除在上述文件中提到以外其

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所谓卫生条例及关税规章，就等于承认俄

国对高加索的权利，这样也就等于认可这种权利所依据的阿德里

安堡条约。

斯坦利勋爵说道：“这些通知通过最正式的手续交给了驻君士坦丁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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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维尔先生〈大使馆秘书〉，特意要他通知英国商人，而且这些通知也送给

了帕麦斯顿勋爵阁下。”

而帕麦斯顿勋爵则“一反历届政府的常规”，没有让也不敢让

“劳埃德委员会３３１知道已经发出这种通知的事实”。罗伯特·皮尔

爵士惊呼：勋爵阁下犯下了“隐匿六年”之罪。

当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仅以１６票的多数——１８４票反

对，２００票赞成——而幸免于罪。但是这１６票压不住历史的声音，

也不能使高加索的山民们静默下去；他们的枪声正在向世界证明：

高加索决不“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断言”而帕麦斯顿勋爵加以

附和的那样“属于俄国”！

１６４帕麦斯顿勋爵。——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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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金融状况。

——罢工
３３２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７日星期五于伦敦

“纪事晨报”在上星期五的第四号上刊登了一则电讯，报道苏

丹①已对俄国宣战。而巴黎“祖国报”在昨晚的一则半官方消息中

报道，根据来自东方的消息，“纪事晨报”的这个报道尚不能证实。

另一家政府报纸“立宪主义者报”报道，由于奥地利使臣德·布

鲁克先生屡次提出通知，御前会议于９月２５日开会讨论了维也纳

照会，会后声明土耳其将坚持列施德－帕沙最近照会３３３中的意见。

第二天又召开了参政会。这个由各大臣、顾问、帕沙和最上层僧

侣等１２０名显贵组成的参政会决定：

“如果签署这份没有包括御前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的维也纳照会，对苏

丹的主权来说，就是一种耻辱，而且极为有害。既然沙皇声称完全不能接受

这些修改意见，并且拒绝撤回他要奥斯曼帝国承担有损帝国独立的义务的要

求，参政会只有建议苏丹立即采取保全帝国的必要措施，并从侵略者手里解

放自己的属地。”

至于是否已经正式宣战，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消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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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至少是土耳其政府害苦了西方的外交官。本来，英法两国政府

不敢撤回它们的舰队，但同时又觉得再在贝捷克湾保持自己那种

可笑的立场已不可能，又不愿以公开向沙皇挑战的姿态通过海峡，

所以它们就要土耳其政府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在拜兰节时有危

险为理由请求把贝捷克湾的舰队派来。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个建

议，指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即使有这种危险，它不靠外国援助

也能保护基督徒；土耳其政府声明，在节日结束以前它绝不请求

来军舰。可是当联合舰队的前卫刚刚驶过海峡，土耳其政府看到

它这时已经把动摇不定和不守信义的盟国置于窘境，于是就表示

要战。谈到战的问题，实际上３个月以前俄军越过普鲁特河时就

已经开始了。俄军到达多瑙河岸实际上是第一个战局结束。现在

可能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战争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

尽管俄国进行了阴谋活动，但突尼斯的贝伊①以及波斯的沙

赫②仍从他们的优秀部队中抽出６万人给苏丹。因此，可以肯定，

土耳其军队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徒现有的全部军

事力量。两个早就在争夺东方霸权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

的军队现在对峙着，一个是受个人专制意志的支配，另一个则受

环境的宿命力量的支配，这与他们各自的信仰相符，因为正教教

会排斥先定论的教义，而伊斯兰教的核心正是宿命论。

今天在伦敦要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在唐宁街，另一个是在

“伦敦饭店”；一个是大臣们举行的会议，另一个则是反对他们的

会议；一个替沙皇说话，另一个则替苏丹说话。

如果有谁对于联合内阁的意图仍然有些认识不清，那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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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社论就会很清楚：联合内阁将用尽

最后一分力量来防止战争，恢复谈判，消磨时间，拖垮苏丹的军

队，使沙皇继续占据多瑙河各公国。

“泰晤士报”根据可靠的材料兴高采烈地报道：“沙皇主张和

平”。沙皇在奥里缪茨３３４“亲口表示了爱好和平的心愿”。不错，沙

皇不会接受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见，他要坚持维也纳照会的

最初条文，但他会允许维也纳会议用照会中完全没有的意思来解

释这个照会，尽管这个意思与他的大臣涅谢尔罗迭所解释的正好

相反。他会允许西方列强专心举行会议，如果西方列强同时允许

他续续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话。

“泰晤士报”在爱和平的感情冲动之下，竟把俄皇和奥皇同非

洲内地野蛮人的首领相提并论，以便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俄皇由于自己政治上失策而要发动战争，这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都灵、巴黎、柏林和华沙的银行，都提高了自己的贴现率。根

据上周发表的银行报告，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又减少１８９６１５英

镑，目前总共只有１５６８０７８３英镑。有效流通的银行券总额约减少

５０万英镑，而期票贴现却增多４０万英镑，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证实了我在一篇谈皮尔法令的文章中所申述的意见，即流通中的

银行券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业务做成多少成正比①。

多恩贝克先生在他的商业月报最后说了这么一段话：

“上周发生的政治事件，大大地助长了由于小麦歉收、马铃薯病害流行、

轮船吨位不足的消息频传而引起的粮食投机活动。在贴现率的提高已经接近

５％的情况下，城市的面粉价格每２８０磅上涨为７０先令，新小麦的价格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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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到８０先令。现在粮食买卖极为紧张。东方可能爆发战争，埃及禁止谷物出

口，英国小麦连年歉收，马铃薯病害流行，从国外（特别是从南欧）来的输

入量减少，法、比、荷等国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所有这些，是使小麦价格

再度上涨、使几个主要省份市场的小麦价格于上周每夸特从１先令涨到６先

令的主要原因…… 往年从收割后直到圣诞节，价格总是看跌的，今年的情

况却正好相反…… 最近几个月以来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我国任何地方

都还不是粮食真正不够。许多谷仓、仓库和干燥房都已经装不下了，某些海

港的堆栈也不够用。所以，近来粮价上涨并不是由于现在粮食不够，而是由

于人们怕歉收造成将来的粮食不够，人们都认为时候一到，歉收的后果就要

开始显示出来。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是一个最难熬最困苦的冬天…… 大

多数意见仍认为粮价还要继续上涨，而且因为大多数投机商继续搞‘收购和

囤积’，所以粮价看样子在明春以前仍然要保持上涨的趋势…… 预料中的

高价看来将延续今年一冬。这种高价在明春大概会大大地吸引那些往常由于

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而和英国不相接触的远方国家加紧向英国输出粮食。可

以预料，明春世界各地，只要通行无阻，都会增加对英国的粮食出口，所以，

同一个原因会引起两种结果，现在是人们存粮不售，以致粮价上涨，而一旦

粮价开始回跌，粮商就要极力抛出存粮，粮食的身价就要随之下降。现在的

守则是买进，将来的口号就是要卖出。来年会像１８４７年那样，是一个危险的

灾难年。”

曼彻斯特市场上的普遍萧条仍在继续。来自奥地利和中国的

消息以及关于东方纠纷的消息越来越坏，棉纺厂主、工厂主和商

人也越来越心慌。同两个月以前的最高价格相比，普通棉纱的价

格每磅下跌７ ８—１辨士，比同等皮棉的跌价多出约一倍，后者的跌

价并未超过１ ２或
５
８辨士。但是，即使是打一个最大的折扣，减价

１辨士，仍然感到很难卖出去。存货——我们敏感的经济学家用来

吓人的东西——正继续增多。自然，不能认为存货的增加会非常

迅速。现在，尽管许多市场都已过分膨胀，但商人和厂主仍然有

可能以托卖的方式，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其他市场上推销掉，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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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恰好是现在正在最广泛地利用着这种可能性。但适合出口的

不列颠工业品数量很大，经过几段时间就能充斥全世界，如果把

这些产品全都抛到几个容量有一定限制的市场上去，必然会使那

些目前尚称健全的市场发生同样的过分膨胀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

市场动荡。例如，那些报道印度情况有某些好转的消息，仍旧没

有说向印度输入可以获利，只不过使人可以指望向印度出口亏蚀

要少些，——即使这样的消息，就已经使向印度的出口业务增加

得相当多。这些业务，有些是那些素日与印度有贸易来往的公司

做的，有些是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主和工厂主直接做的，这些厂主

连一点点向印度做投机性出口生意而得到比较有利的推销机会都

不放过，怎么也不愿意承担在日益缩小的市场上销售货物而招致

的损失。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句：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主和工厂主

从１８４７年起就经常把大宗商品自家运到印度和其他国家，用卖来

的钱在那里购买各种殖民地货物，然后再自家出卖，或者在北美

洲的不列颠属地上出卖，或者在欧洲各港口出卖。当然，这一类

投机生意不属于厂主的合法经营范围，从事这种投机的厂主对市

场情况的了解自然还不及港口商人的一半；但这种投机生意却很

受不列颠棉纺厂主们的欢迎，他们在远方的国家里做这些生意，认

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自己主宰世界工商业命运的宿愿。假如这种

投机活动不把相当大的一笔工业游资抽走一年到一年半，那末近

五年来英国工厂的数目的增加无疑会快得多。

本国产品在纺织品市场上最不景气。虽然大量织布机已停止

转动，但存货仍然继续增加。当然，也不能说其他商品的处境就

好一些。

在里子和布莱得弗德，在莱斯特和诺定昂，也都出现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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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局面。在诺定昂，花边生产的劳动时间已减为１０小时，甚至

８小时。针织品的生产早在去年６月间就已发生萧条，那时，诺定

昂的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看起来还在不断繁荣的唯一

部门是北明翰及其郊区的金属制品的生产。

伦敦小店主破产的事情开始越来越多。

我在８月１２日那篇文章中曾指出，纺纱场场主和工厂主们成

立了“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该协会由各

地方的协会组成，统一由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它要“抵制工厂

工人的有组织的集团的一切要求，用组织集团的垄断权来巩固资

本的垄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①

这个计划，大约在两个月以前我就向诸位作了报道，而且在

这个时期内已经悄悄地实现，在普雷斯顿、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现

在正在实施，但是直到现在，伦敦的报纸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个

计划，这不是很稀奇吗？显然，伦敦报界是在竭力向大家隐瞒这

样的事实，即工厂巨头们正在有步骤地组织本阶级进行反对工人

阶级的战争，他们系统采取的那些措施并不是偶然情况自发产生

的后果，而是事先周密策划的，是有组织的反工人联盟暗地里阴

谋追求的目的。法国的天主教联盟曾经碰到他们的历史学家——

十六世纪末“麦尼普的讽刺”３３５的作者，十九世纪英国的资本家联

盟也会碰到自己的历史学家的。

工人们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自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当一

部分工人罢工的时候，另一部分工人工作，直到罢工工人取得胜

利。在工人采取这种行动方式的地方，厂主们便共同约定关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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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所有企业，用这种办法使工人陷于极端贫困。正如大家都知

道的，首先这样做的是普雷斯顿的厂主们①。现在有１３个工厂已

经关闭，到下周末所有工厂都将停工，因此就要有２４０００多工人

会被抛到街头。织工向老板们递交了请愿书，请求举行谈判，或

者把这种争执交由仲裁法庭解决，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普

雷斯顿的织工得到了周围各区——斯泰里布雷芝、奥尔丹、斯托

克波尔特、柏立、惠特奈尔、布莱克本、切尔奇一帕里什、阿克

顿、艾尔威尔－魏尔、恩菲耳德、贝恩利、柯恩、贝凯普等地——

工人每人捐一辨士的援助，所以工人们确信，抵抗资本专权的唯

一手段就是联合他们自己的队伍。普雷斯顿的工厂巨头们于是就

对外派出密使，其任务是去破坏对罢工者的援助并鼓动贝恩利、柯

恩、贝凯普等地的工厂主关闭他们的企业，用这种办法造成总停

工。在某些地方，例如在恩菲耳德，已经命令监工们向老板报告

谁是互助运动的发起人，结果有许多从事募捐的工人被解雇了。一

方面，普雷斯顿周围各区的工人们号召普雷斯顿的工人保持坚定

和团结，另方面，其他地方的厂主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大鼓其掌，称

赞他们是时代的真正英雄。

柏立的情况和普雷斯顿一样。波尔顿的绗被工人用抽签的办

法来决定谁先罢工。该行业的老板们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关闭

了他们的企业。

厂主们除了同时关闭工厂以外，还采取其他一些协同的步骤。

例如在基特利，伦德先生厂子里的织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促

使他们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厂主付给他们的工资少于宾格利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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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顿先生厂子里的织工所得的工资。织工代表团请求伦德先生接

见，可是当代表们到他家见他的时候，却吃了一个有礼貌的闭门

羹。过了一个星期，安德顿先生厂子里就贴出布告，通知工人要

降低他们的工资——织工每匹布工资降低３辨士，羊毛刷梳工每

磅工资降低１法寻。伦德先生和安德顿先生这时签订了一个攻守

同盟，其目的是用降低那一家织工工资的办法来对付这一家织工。

因此，或者是伦德先生的厂子里的织工被迫屈服，或者是安德顿

先生的厂子里的织工被迫也举行罢工，而后者罢工之后，负担更

重，这样就使罢工者得不到任何支援，于是两家工人都将不得不

接受工资的普遍降低。

还有些厂主竭力拉拢小店主来对付工人。例如，得比的主要

煤矿的矿主，燃炭大王霍斯福耳先生，当他的工人由于工资降低

而罢工的时候，便去找附近各个矿工常去买东西的肉铺、面包铺

和食品杂货铺的店主，劝他们不要赊给工人们任何东西。

在设有“制止工人骚动”协会的地方，加入了组织的厂主们议

定，这个组织的成员如违犯了他们的联盟章程，或向“干活的人”的

要求让步，就课以高额罚金。例如，在曼彻斯特这种罚金高达５０００

英镑，在普雷斯顿达３０００英镑，在波尔顿达２０００英镑，等等。

目前的冲突具有一个和过去历次冲突不同的最大特点。在以

前各个时期，例如在１８３２、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和１８４２年，所谓全体过

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ｌｉｄａｙ］即在整个王国普遍同时停工的主张，是很

受工人欢迎的主张，也是他们力求达到的一个伟大目标。而现在

却是资本家用全体解雇来威胁工人。目前是厂主们企图普遍关闭

工厂。大家是否认为达到这种目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试验呢？他

们是不是想叫英国人民来一个六月起义３３６，以便把人民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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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愤慨镇压下去，使人民在多年内无力行动呢？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可能去更细密地观察英国日益显著的内

战征兆，特别是因为，伦敦报界有意装作看不见这些重大的事实，

用一些琐碎事情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例如，报道约克郡的一个

工业大王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在他的工厂宫开幕的时候举行宴

会，像皇家那样招待了当地的贵族，同时还招待了他的工人。首

都的报纸向读者报道，这位工业大王曾举杯祝“工人阶级的兴旺、

健康和幸福”。但报纸却没有报道几天之后他厂子里的织半毛织品

的工人们就接到再度降低工资的通知，工资从２先令３辨士减为

２先令１辨士。他的一个受害者在“人民报”上说：“如果这就意

味着织工们的健康或兴旺，那末至少我个人是不要的。”

大概诸位都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有一位麦克唐奈太太由

诺依达尔特去格连加里，她仿效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做法，着手

“清扫”自己的领地，用绵羊来代替那里的人。“人民报”根据当

地的一位采访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对这种马尔萨斯式的办法作

了如下一段鲜明的描写：

“在这位太太的领地上住着一些贫苦的佃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交不

起地租；有人告诉我们，某些人还欠下了很多地租账。因此，这位太太便命

令他们统统滚蛋，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到山洞和树林里去安身，从那时起他们

就住在那里，或者确切点说，一批批死在那里，而麦克唐奈太太的马却在温

暖舒适的房屋里享福。同时，她要给被赶走的佃农们去加拿大的路费，——

路费比救济穷人的乐捐还少，并且允许他们卖掉他们‘不大的家当’，但是他

们除了随身穿的衣服、破旧的桌子和患风湿症的猫以外，就没有什么家当可

卖。最后，她慷慨免除了他们所欠的地租账——这笔账她反正是不能收到手

了。这就是所谓‘高尚的慷慨’。”

看来，这种赶走居民的事情又在苏格兰山区开始干起来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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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苏格兰的一个土地占有者查理·福尔布斯爵士就曾在“泰晤

士报”上写文章这样告诉我们：

“现在养羊是这样有利，以致我们英国饲羊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现，繁殖

羊群，出钱把那些妨碍他们这样做的人赶走，是很合算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７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０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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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
３３７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８日星期二于伦敦

１０月１日交给四大国的土耳其宣言，是一个为苏丹对沙皇宣

战作辩护的文件，从各个方面来看，它的价值要高于１８５３年５月

以来充斥欧洲的大堆大堆的官方文件。

宣言说：苏丹并没有造成引起纠纷的任何口实。在圣地问题解

决以后，就不再有纠纷的借口了。俄国方面破坏了一切条约，而土

耳其方面则用尽了一切和解手段。各强国自己都认为，苏丹不应当

同意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那末，怎么能够期望苏丹会赞同内容大

致同缅施科夫的照会没有什么差别的维也纳照会呢？维也纳会议

的解释信根本不可能改变形势。既然俄国甚至对凯纳吉条约的明

确条文都作了曲解，难道还可以去冒风险，“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

的条文交到它的手里，让它有要求宗教保护权的严重借口吗？”此

外，苏丹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已完全被后来公布的涅谢尔罗迭的解

释证明是合理的。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本身就构成了 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

ｌｉ。〔宣战的理由〕，所以土耳其政府现在决定承认这是 ｃａｓｕｓ 

ｂｅｌｌｉ。因此，要求哥尔查科夫公爵撤出多瑙河各省。如果哥尔查科

夫公爵在接到上述警告后的１５天内给以否定的答复，那末奥美尔

－帕沙就应开始军事行动，俄国代表就应离开奥斯曼帝国国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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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应停止。但是，对俄国商船将不扣留，而只是

命令它们离开土耳其港口。海峡将对各友邦的商船开放。

苏丹宣言的要点就是如此。

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是本月９日通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所以，

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期限是到本月２５日为止。不过，对于开始军

事行动的威胁，仍然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因为奥美尔－帕沙

决不会离开他的强大阵地去进攻俄军。

昨天的“先驱晨报”证实了我对俄军向西运动和这种运动所

证明的它同奥地利有秘密协定①的说法。

忠于一套旧的亚洲式的欺骗和小阴谋的俄国，又利用西方世

界的轻信散布诺言，说什么沙皇“已经火急地向维也纳派出信使

送去声明，表示愿意完全接受调停国提出的一切条件了”，可是很

遗憾，他忽然“获悉土耳其政府宣战的消息”。于是，俄国人的圣

主自然就收回了他以前曾经做过的一切让步，并且叫嚷说：“现在

除作殊死战 ［ｇｕｅｒｒｅ ａ ｌｏｕｔｒａｎｃｅ］而外已别无他法”。这样一

来，结果就是苏丹迫使沙皇进行战争。

奥地利使臣冯·布鲁克先生似乎质问过土耳其政府，它是否

想建议政治流亡者组织一个外籍军团。列施德－帕沙回答说，尽管

有人不断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建议，他还没有采取任何决定；不过，

如果土耳其被它的同盟国抛弃，它将认为自己完全有权为了自卫

而采取一切手段，并且吸收分散在欧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服役。

我们在“立宪主义者报”上读到：

“我们有理由认为，目前巴黎和伦敦已经接到土耳其政府请求英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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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援助的正式呼吁。”

报纸上有消息说，奥皇①将自己的军队缩减了将近１０万人。

然而，只有这个数目的人放了假这一点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

随时都可以应召重新入伍。维也纳当局采取这个步骤，一方面是

由于财政困难，另一方面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争取借债的人。

下面是一份伦敦商业通报关于法国粮食贸易的文章摘录，在

我们看来，读者会感到兴趣：

“根据各地的广泛通讯所报告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法国小麦的平均收

成将减少三分之一，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将有所不同，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将是

法国南部。诚然，受政府影响的各家报纸，企图使公众相信事情并不是这样，

但是，政府本身所采取的措施，同报界的这种保证却是相当矛盾的。政府先

减轻了航海法令的效力以有利于英国，后来就把这些法令彻底取消了；其次，

政府规定了减低关税（税额由调节制调整）；现在它规定了最低税率（不顾法

国划分地区实行不同税率的作法），而且为外国轮船开放了港口，免交吨税。

这以后，政府又允许载运粮食的外国轮船在一切内河和运河自由航行，并且

建议各铁路公司按照降低了的税率托运粮食。它开放了自由进入阿尔及利亚

的通路，并且允许任何吨位的阿尔及利亚轮船驶入法国境内；政府禁止了马

铃薯和蔬菜的出口，而且不惜对许多市场上的买卖双方的关系任意干涉。所

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不是收成不佳，就是这些预防措施完全多余。法国贸

易最近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问题不在于整个帝国的商人对收成有所怀疑，

而在于政府规定了固定的粮价，这种错误的措施在商人中间引起恐惧，使他

们害怕签订合同。大家知道，相应的法令刚一公布，取消粮食合同的电报就

如雪片飞去。不可能预测政府的这一措施最终会对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据

初步估计，法国小麦的平均总收获量将是８０００万百升（约２８００万夸特）。最

近２５年中产量最高的一年是１８４７年，总量是９７００万百升，而最低的一年是

１８３０年，总量是５２００万百升。小麦的产量特别在最近几年增长了，它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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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小麦储备目前仍然完全用光，这证明，居民

的饭食大有改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

下面是最近２５年内人口增长和小麦产量增加的统计表：

年份     人 口     小麦在５年期间的平均年产量 
（单位：百升）

１８３１     ３２５６９２２３    从１８２７年到１８３１年  ５７８２１３３６

１８３６     ３３５４０９１０    从１８３２年到１８３６年  ６８６８４９１９

１８４１     ３４２４００７８    从１８３７年到１８４１年  ７１５１２２５８

１８４６     ３５４００４８６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４６年  ７２０１５５６４

１８５１     ３５７８１８２１    从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５１年  ８６１２４１２３

  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消费增加，将使歉收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本来可

以动用的那部分旧的小麦储备没有了，不言而喻，进口小麦的储备也没有

了。”

从布莱特先生和科布顿先生在爱丁堡的鼓吹中，从格莱斯顿

在曼彻斯特的演说中，以及从若干报纸所做的一旦俄土开战阿伯

丁勋爵将由帕麦斯顿勋爵这位豪侠仗义的俄国对头来代替的暗示

中，可以看出英国统治阶级对土耳其心怀叵测。

关于监狱情况的调查报告在报刊上一直不停地刊登着。已经

揭发出来的材料表明，北明翰的现行监狱制度规定使用颈枷和锁

在墙上拷打，莱斯特郡规定使用铁镣，而汉普郡则规定使用饥饿

这种比较不那么狠的折磨办法，“这就叫自由的国度！”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过，同缅甸签订的所谓和约只是一种休

战；不列颠侵略者这次所取得的将是一个新的纠纷的无尽的泉

源①。果然，最近一批陆上邮件带来消息说：缅甸的主战派加强了；

新领土上简直到处都有为数众多的土匪队伍，它们受阿瓦政府的

５７４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

① 见本卷第２２８—２２９页。——编者注



唆使，要求大大加强卑谬的武装力量；“在不列颠军队中，疾病流

行，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兵营找不到一处合乎卫生的地方”。

印度的不列颠统治者对有关水利工程的一切事情抱着可耻的

漠不关心态度，这就在巴特那地区又引起了该区常见的霍乱和饥

荒（这是长期干旱的后果）。

我从报刊上刚刚披露的报告里摘录一份关于不列颠和外国的

输船在联合王国海岸附近遇险的统计资料如下：

年  份 遇险船舶
因漏水或
互撞而沉
没的船舶

触岸搁浅

船  舶
人员死亡

遇险船舶

总  数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

２７７

３５８

—

８４

—

—

３０４

３４３

—

７８４

７５０

约９００

６８１

７０１

１１００

 ３年间遇险船舶总数 ………………………

 人员死亡 …………………………………… ２４３４
２４８２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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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

——奥地利。—— “泰晤士报”谈

对俄战争的前景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１日星期五于伦敦

赖德律－洛兰先生的私人秘书德勒克吕兹先生被捕，是最近

在巴黎的逮捕声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是被派到巴黎来执行秘

密使命的，据报道，在他身上发现了于他不利的文件。不能理解

的是，赖德律－洛兰先生怎么能够信任一个直到现在还没有洗清

在１８４８年轰动一时的里斯康土事件３３８中出卖过比利时军团的嫌

疑的人。

看来，哥本哈根的 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不可避免要做出最

后一步了，因为内阁不肯让步，而议会又反对在政府向它提交整

个丹麦王国的宪法草案以前取消现行宪法。出现了为什列斯维希

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制定的两个单独草案。这两个草案是对旧普

鲁士省议会组织法的拙劣模仿：代表名额在几个“等级”之间分

配，选举权以占有土地多少而定，选举权的运用受相应选举区的

“固定住所”的条件限制。这些宪法草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条：

一条规定，废除法院旧有的取消行政决定的权利；另一条规定，凡

是由于参加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革命斗争而破坏了自己名誉的人，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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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是否被赦免，一律剥夺其投票权。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奥地利的裁军法令只是为了引

诱借债的人而编造的；现在，当取得贷款的任何希望已消失的时

候，当政府宣称它本来就不打算举借任何贷款并且采取了再次发

行纸币的办法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奥皇关于裁军的法令，相反，指挥驻伦巴第、

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部队的所有将军们，由于这些国家里存在的某种情绪，

都毫无例外地要求增加兵员。”

“晨邮报”驻巴黎通讯员就俄皇最近访问奥里缪茨和柏林期间

的行动报道如下：

“沙皇的主要目的是在北方列强之间缔结一个新的联盟…… 俄皇为了

克服普鲁士的抗拒，采取了种种论据，我要说的是提出了种种贿赂，因为他

曾经表示，一旦他被允许进入土耳其领土并且把它保持在自己掌握之中，他

愿意给普鲁士一些好处，即放弃占领华沙和对波兰的军事统治。”

至于俄军战胜沙米尔的消息，据巴黎得到的报道，这些消息

不过是臆造的产物，因为从５月份起，在高加索并没有发生什么

严重的战斗，那时，沙米尔在门多赫附近告捷，企图在马尔卡河

进攻的俄军被击退。

“我们完全理解，为了波兰人或匈牙利人的利益对俄作战将多么受人欢

迎，——即使我们的干涉除了政治同情以外没有别的原因…… 但是，我们

不理解为了土耳其人的利益去进行战争。”

１０月１２日的“泰晤士报”就是这样写的。过了一个星期，我

们又在这家报纸上读到：

“英俄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锋就会成为整个大陆革命的信号。我国的贵

族的、财阀的、专制的（随便怎么说，绝不是民主的）领袖们有时是能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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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这一点的，我们决不认为他们考虑到这一点是不可能，而且也不认为这

样的考虑有什么不体面…… 在为了维护土耳其对某些实际上独立的省份

的有名无实的主权而对俄作战以前，我们应当作周密的通盘考虑，因为我们

那样做会引起奥地利帝国中的起义。”

总之，它一会儿说，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是因为，这样做就

是去保护土耳其人，而不是保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一会儿又说，

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是因为，为了土耳其而进行任何战争同时也

都是有利于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战争！

维也纳“新闻报”说，苏丹建议阿布德－艾尔－喀德在一旦

发生对俄战争时出任土军司令之职。谈判是通过伊斯兰教总教长

进行的；这位艾米尔声明，如果事先对此能得到波拿巴的批准，他

同意赴土耳其就职。预定给他的职位是亚洲的土军司令。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５日“纽约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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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近来在土耳其战场上有几次重要的军队调动，因而有可能更

清楚地判断双方的阵地和计划。俄军——我们首先谈谈他们的情

况，因为他们是进攻的一方，所以必须认为主动权是属于他们

的，——继续向西延伸作战线。整旅整旅的部队相继派往多瑙河

上游的维丁方向；现在可以说，俄军的战线是从维丁对面的卡拉

法特延伸到希尔索瓦对面的奥腊什，它不仅威胁着通往君士坦丁

堡的道路，而且也同样威胁着通往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俄

军第一次向卡拉法特运动后就已非常明显：他们无疑地要侵入土

耳其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居住地区的中心。同时这种调动还使我

们可以预测，俄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直达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采

取防御和单纯的佯攻，而在通往索非亚以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

道路上采取坚决的进攻。然而，当俄军这样调动时，土耳其人还

没有宣战。宣战是在以后；看来沙皇对宣战一举极为愤怒，所以

很可能促使军队采取比原来所预期的远为坚决的行动。不仅帕斯

凯维奇公爵被任命为俄军统帅，而且据说还从驻波兰的俄军即从

俄国仅次于近卫军和掷弹兵的精锐部队中抽调４万人由他率领。

这些援军可以保证俄军取得优势，使他们能够在多瑙河上游和下

游都采取攻势。同时，这些援军也可以看做是用来对抗据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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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援助土耳其的英法军队的。但是俄国的这些援军无论如何不

可能迅速开到多瑙河，在今年就参加作战。从华沙经杜布诺、霍

亭和雅西到布加勒斯特，约有８００英里，而部队的每日行程却不

能超过８—１０英里。因此，这些生力军最早也要过３个月后，即在

明年１月初才能占领自己的阵地；如果考虑到季节的影响，这些

部队行军的时间很可能还要长。因而，在明年春季的战局开始以

前，这些部队将完全位于作战地区以外。

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现在约有１３—１５万人。俄军即使由于疾

病和逃跑减少２—３万人，总数仍将超过与它对抗的土军。关于俄

军兵力的真实数字，我们只能根据它派往土耳其的师和旅的数量

以及这些部队的编制定额进行判断，而关于多瑙河土军的数字却

可以从英、法和皮蒙特三国政府派往该地的军官的报道中知道得

非常清楚。所有这些报道都一致认为，甚至在埃及部队到达后，奥

美尔－帕沙指挥的土耳其作战部队也不会超过１１万人，其中只有

８万人是正规军。在土耳其军队的后方，阿德里安堡有一支由８万

列季弗（重新应召服役的老兵）组成的预备队，不过我们还没有

得到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情况的可靠情报。因此，情况仍将是：在

打响第一枪时，奥美尔－帕沙指挥的部队在数量上仍将少于自己

的敌人，除非敌人严重失策，或者他自己在军事指挥上无懈可击，

否则奥美尔－帕沙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于失败。

关于土耳其军队的配置和防御准备的情况，我们也得到了同

样确凿的情报。土军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多瑙河，用

以阻止敌人强渡；第二道防线从瓦尔那到苏姆拉；第三道防线在

第二道防线的后方，相距约数英里的卡姆契克河畔，那里有一个

要塞，可防守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据外国军官的记述，这些工事

１８４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非常坚固，敌人攻占它们的任何企图几乎注定都要遭到失败。虽

然我们非常尊重有重要意义的野战筑城法和这些军官的见解，但

是我们认为，接受这一类意见时必须非常谨慎。曾有多少被认为

是攻不破的野战工事，结果经过几次霰弹的齐射后，就在第一次

强攻时被夺取了！谁不知道，过去最有名的野战工事——托列斯

－维德拉斯防线３３９之所以坚固，并不是因为它可供消极抵抗，而是

因为它有威灵顿的１０万人防守，可是进攻它的马森纳却只有３万

人！各个孤立的野战工事，例如山口的野战工事，往往是很有效

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还不曾有过依靠野战工事的消极抵抗

在决战中击溃有才能的统帅所指挥的优势敌军的事例。此外，几

乎一切都决定于防守野战工事的方法；如果军队缺乏训练或者完

全没有训练，那末当敌人以霰弹进行猛烈的射击时，即使有工事

的胸墙可以掩蔽，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土军所设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沿多

瑙河建立的。沿多瑙河构筑这道防线的全部意图，就是阻止俄军

强渡。从希尔索瓦到黑海的一段多瑙河约长６００英里。要在这样

宽阔的正面构筑有效的工事并保证这些工事都有守军，就需要有

一支超过土军司令官现有兵力５倍的军队；即使土军司令官拥有

这样的兵力，如果这样使用，他也会犯极大的错误。由此可以得

出结论：第一道防线——这只不过是从鲁舒克到希尔索瓦之间的

几处防御工事，顶多只能增加强渡多瑙河的困难，但是不能真正

阻止强渡。

第二道防线是从苏姆拉到瓦尔那，也就是土军１８２９年在那里

被击溃过的一道防线。如果土军在这里进行决战，无疑又要被歼

灭。看来，这道防线在防御方面有很大的优点，并且容易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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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大加强。在瓦尔那和苏姆拉后方的卡姆契克河防线可能更为

坚固，同时还具有迫使敌人必须留下部分兵力封锁上述要塞的优

点。但是这两道防线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在后方只有一个狭窄的

山口，这是唯一的退路。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这个缺

点就压倒了所有的优点。所以，兵力较弱的军队，如果不能像英

军在滑铁卢会战时那样坚信友军会在决定关头对攻击之敌的翼侧

进行突击３４０，而决定在这里会战，那就会是不可容许的错误。

我们不能断定，奥美尔－帕沙究竟想怎样利用这些工事。毫无

疑问，他很明白他在这次战争中所担任的角色基本上是取守势的

一方，所以他用尽筑城学中所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来加强防线，这是

完全正确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企图用这些工事使俄军望而生畏，

从而迫使他们不敢在最能直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地点渡过多瑙河

呢，还是打算就在这里进行决战。据说，他的部队是这样配置的：不

论俄军在苏姆拉方向的任何一点渡河，都能随时痛击其主要一路

的先头部队，并在其援军到达前将它击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斗

失利，第二道防线就可保证土军安全退却。但是，老实说，在这三道

防线的任何一道防线上进行大规模的防御战都是错误的，因为当

俄军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时，奥美尔－帕沙就很少有机会获得胜利，

俄军如果分兵数路进攻，他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防线以攻击其中

的一路。对他来说，利用这些工事的最好方法——符合现代战术的

唯一方法，就是趁俄军横渡多瑙河的时候利用这些工事作为攻其

一路的临时基地，利用每道防线的比较顽强的防御阻滞俄军前进，

以及凭借第三道防线尽一切可能扼守巴尔干山脉最主要的出口，

而不进行决战。同时也不能否认，任何军队，尤其是土耳其军队，如

果不战而放弃这些工事，必然会士气沮丧。因为，他们有要塞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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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护城壕还不能据守，那在平地战中怎么能击溃俄军呢？普通兵

士，尤其是当他还未经过严格训练时，往往正是这样推论的。所以，

如果这些工事果真是起土军要它们起的作用，那我们就不能不认

为，这些工事对土军本身的威胁要比对俄军更大。

但是，俄军在瓦拉几亚不是也设防了吗？当然是设防了，不过

这里所谈的是另一回事。俄军是进攻的一方；他们的工事只是用于

失利时掩护军队退却和阻滞追击的敌军；而且他们的退路连续被

形成四道防线的四条河流所横断。这四道防线是多瑙河、阿尔哲什

河、布泽乌河和塞勒特河。这里有构筑中间防线的良好条件。这几

条天然防线对欧洲军队来说并不是退却时的障碍，而且，只要稍加

修筑就可成为追击部队的严重障碍。而主要的是，俄军由于在后方

只有一条退却路线，所以无意于在这里进行决战。就我们所能判断

的，俄军的工事无疑是符合欧洲战术的，土耳其的工事则大多具有

亚洲的特点。这种考虑不周之处，也是土军总的部署的主要特点。

土军为了防守君士坦丁堡，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通往该城的最近

的道路附近，看来俄军并不打算将首次攻击指向该城，而是指向巴

尔干半岛的中部，因为土耳其在那里的统治最弱，而且归根到底在

那里有一条俄军通往土耳其首都最近的道路。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不应当忘记。俄军的调动不论现在和过去

向来是缓慢的、谨慎的，在冬季他们大概不会采取行动。由于一方

企图夺取对方在多瑙河上的某个沙洲而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战斗，

是可能的。但是只要沙皇不下令采取特别积极的行动，——这种命

令很可能因将军们的消极和谨小慎微而不能执行，——就很少有

可能在春季以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诚然，强渡多瑙河是可能的，

但翻越巴尔干山脉却不会成功，这样，俄军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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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阵地可能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同时土耳其已向瓦尔那派造了自己的舰队。指挥该舰队的斯

雷德将军（英国人）看来是非常乐观的。但这也是非常冒险的步骤。

的确，俄国舰队除数量而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不如土耳其舰队，

但是，当俄军的火炮和战列舰还比土军多一倍的时候，土军就不敢

在自己岸防炮台的射程以外进行会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舰

队就应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较好较安全的阵地，俄国舰队大

概不会在那里进行封锁。在瓦尔那，土耳其舰队要冒完全丧失活动

能力的危险，但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保持行动的自由，就可

以用于向特拉比曾德和高加索沿岸出征，就可以用于进攻个别的

俄国海军基地。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俄军在各方面都比土军占优势。

至于奥美尔－帕沙这位公认的能干的土军统帅能不能靠他个人的

才能来改变兵力对比，还有待于证实。然而帕斯凯维奇这位老将

军，虽然动作迟缓，但是经验丰富，要捉弄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费·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１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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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神 圣 的 战 争

  战争终于在多瑙河上开始了，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宗教狂信的

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

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果然不出所料，奥美尔－帕沙首先

开始了真正的军事行动。按职责来说，他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以表

明自己决心用武力把入侵的敌人驱逐出奥斯曼帝国。但是，像维也

纳的谣传那样，他已把３—５万人派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无论如何

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那就有理由担心他犯了

不可挽救的错误。他所放弃的这个河岸能保证他有一道很好的防

线和多种多样的防御手段；而在他所要占领的那个河岸上，他所拥

有的进攻的兵力将少于敌人，而且战败时没有退路。因此，关于他

率领这样的兵力渡过多瑙河的报道，在没有接到更确实的消息以

前，是值得怀疑的。

在欧洲，战争是在对土耳其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在亚洲情况

就不同了。在亚洲，从军事观点来看，土耳其和俄国的交界地区分

成了两个完全隔离的战区。山脊，更确切些说，山脉把高加索同中

央阿尔明尼亚高原连接起来，并且在流入黑海的各条河流和流入

里海的阿腊克斯河以及流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之间形成一道分

水岭。这条以前把阿尔明尼亚同欧克辛海隔开的山脉，现在成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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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进行战争的两个独立地区的分界线。山脉到处是悬崖绝壁，

几乎寸草不生，只有很少几条道路可以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特

拉比曾德和巴士姆到埃尔斯伦的两条道路。因此，这些高山差不多

是任何军事行动所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使敌对双方都不得不在

山脉的两面各有一支比较能够独立行动的独立部队。

黑海沿岸地区横贯着许多河流和山溪，形成一道一道的防线。

俄军和土军在最重要的地点都设有据点。在这个主要是起伏地的

地形上（只有里昂河流域近乎平原）进行防御战，只要敌军没有相

应的舰队协同作战，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战果，挡住数量上占优势的

敌军（因为是山地，只有很少几道防线可以从陆地上迂回）。如果舰

队开近沿海地区，必要时运送部队在敌人翼侧登陆，而陆军则进行

正面攻击，那末舰队就可以逐个迂回所有这些坚固的阵地，孤立或

摧毁国境线任何一面的威力不大的要塞。因此，谁掌握制海权，谁

便占有黑海沿岸；换句话说，如果联军舰队不积极协同土军作战，

黑海沿岸便很可能为俄军占领。

山脉背面的远离海岸的地区，是幼发拉底河、阿腊克斯河和库

拉河的发源地。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省位于国境线的这一面，俄国

的格鲁吉亚省位于那一面。这个地区也是山岭交错，一般说来，军

队是通不过的。土耳其方面的埃尔斯伦和俄国方面的梯弗里斯可

以算做两个直接的作战基地，基地丧失就不可避免地使整个邻近

区域丧失。因此，俄军曾由于强攻埃尔斯伦获胜，决定了１８２９年的

亚洲战局３４１。

但是，某一地点，对于一方是直接的作战基地，对于他方便是

直接的作战目标。因此，连结梯弗里斯和埃尔斯伦的道路将成为敌

对双方的作战线。道路有三条：一条沿库拉河上游通过阿哈尔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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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一条沿阿腊克斯河上游通过埃里温，一条在前两者之间翻山到

卡尔斯。这三条道路双方都有设防城市和据点防卫，因而很难断定

哪一条对土军最有利，哪一条对俄军最有利。只要指出这个情况就

够了：通过阿哈尔齐赫的道路，是土耳其军队直趋高加索起义地区

的捷径，而俄军如果从巴土姆经过乔罗赫流域由沃耳特向埃尔斯

伦前进，就可能迂回向前推进了的土军。来自巴土姆的道路与来自

梯弗里斯的道路在距埃尔斯伦仅１５英里的地方会合，因此在上述

方向前进的俄军，就有可能截断土军的交通线，如果兵力充足，甚

至可以占领埃尔斯伦，因为这个城市的工事是纯粹亚洲式的，不可

能成为严重的障碍。

因此，巴土姆是控制山脉两侧的亚洲战区的锁钥阵地。如果注

意到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巴土姆在通商方面的意义，那就不必奇怪，

沙皇为什么总想侵占它了。不仅如此，巴土姆还是土耳其整个亚洲

部分的战区的锁钥，因为它控制着沿海地区通往内地的唯一孔道，

这条路可以迂回土军在埃尔斯偷前面的一切阵地。黑海的两国舰

队，谁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回海港，谁就能控制巴土姆。

俄军十分明了这个据点的重要性。他们分水陆两路增援南高

加索沿海地区。不久前我们就已相信，土军在欧洲虽然比较弱小，

但在亚洲却占很大优势。据报道，亚洲土军司令官阿勃迪－帕沙拥

有６—８万人，有的甚至说有１２万人，并且每天还有数以千计的贝

都英人、库尔得人和其他好战的非正规部队投到他的麾下。据说，

已为高加索起义者储备了武器装备，一旦宣战，土军就将向这个反

俄基地的中心突进。在这方面，必须指出，阿勃迪－帕沙未必能有

３万以上的正规部队；他在到达高加索之前，必须用这支兵力——

也只能用这支兵力——同顽抗的俄军部队作战。骑马的贝都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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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库尔得人可以出色地用于山地作战，以迫使俄军大大地分散兵

力，从而削弱其主力；他们还可以使俄国境内的格鲁吉亚人的村落

和俄罗斯族移民的村落遭受许多损害，甚至可以和高加索的山民

建立某种秘密联系。但是，如果阿勃迪－帕沙的正规部队不能封锁

住从巴土姆到埃尔斯伦的道路并击溃俄国人可以集中的作战部队

的主力，那末非正规部队的战果仍然是保不住的。在我们今天，要

胜利地进行任何起义或非正规的军事行动以对抗强大的正规军，

就必须有正规军的支援。土军在这个边境上所处的地位颇似威灵

顿在西班牙所处的地位；我们将看到，阿勃迪－帕沙是否善于用

兵，就像英国将军一样，善于对付在正规作战和必需物资方面都大

占优势的敌人。１８２９年集结在埃尔斯伦前面的俄军共１８０００人；

考虑到自那时起土军已进行了改革（虽然在亚洲的那部分土军改

革最少），我们认为，如果俄军现在能在这个地点集中３万人成为

一支突击力量，他们便有很大把握获胜。

现在，有关亚洲俄军的可靠材料比欧洲俄军的少，而谣传却比

较多，在这种时候，谁能预言他们是否做得到这一点呢？高加索俄

军按满额数字名义上是２０万人；２１０００名黑海哥萨克已派往土耳

其边境；据说，有几个师已由敖德萨乘船前往高加索南部海岸的列

杜特－卡列。但是大家知道，高加索俄军尚不及正式编制人数的一

半，派往高加索山脉以南的援军显然不可能达到俄国报纸所报道

的那个数字。根据我们收到的一些互有出入的消息，根本不能够哪

怕是大概估计出亚洲边境上俄军的兵力。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双方

的兵力很可能大致相等（高加索人立即普遍起义的情况不算在

内），也可能土军稍多于俄军，因此，完全有理由在这个战区采取攻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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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军在亚洲成功的希望的确要比在欧洲大。他们在亚洲只需

守住一个重要的据点——巴土姆。向高加索山脉北面的进军，无论

从巴土姆出发或是从埃尔斯伦出发，如果成功，便可以和他们的同

盟者——山民取得直接的联系，还可以至少由陆上一举截断南高

加索俄军与俄国的联络，这样就可以全歼这一支军队。另一方面，

土军如果失败，顶多只会失去巴土姆、特拉比曾德和埃尔斯伦，即

使是这样，俄军仍然没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前进。土军的得将大大超

过失败时可能的失，因此，根据这些明智的和正确的看法，土军看

来已经决定在这个地区打进攻战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７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２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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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战争。——罢工。——

生活费用上涨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日星期二于伦敦

伊萨克查炮战３４２的消息刚传到伦敦，就有一则电讯从维也纳

传到巴黎和伦敦，这则电讯说，土耳其政府按照四个强国的代表的

要求，已经下了命令：如果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就推迟到１１月１

日。双方在伊萨克查打炮是否应看做是军事行动的开始呢？这就

是证券交易所和报界极为关切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没有任

何意义，因为不管情况怎样，休战期到今天就满了。

据传土耳其军队已在维丁和曼成，即在保加利亚东南和西北

边境，越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是非常靠不住的。据今天巴黎的“新

闻报”报道，塞拉斯基拉特３４３在１０月１５日１６日举行的军事会议

上作了决定，一旦得知哥尔查科夫公爵正式拒绝从多瑙河各公国

撤兵的消息，就在亚洲的两个不同地点开始军事行动：从黑海和格

鲁吉亚边境攻打波提要塞。这家报纸还报道，刚被任命为法国驻君

士坦丁堡大使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经带了一个由工程部队和

炮兵部队的军官组成的参谋部动身到土耳其去了。巴拉盖先生是

以蹩脚的将军和高明的阴谋家而出名的。诸君可以回想一下他在

著名的普瓦提埃街俱乐部３４４中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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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对欧洲的战争响起第一阵炮声的同时，目前在工业区

中猛烈展开的资本对劳动的战争也发生了第一次流血。星期五晚

上，威根发生了风潮，风潮是由煤矿工人和煤炭大王之间的冲突引

起的。据报道，星期六城里完全平静，但是，今天电报给我们带来的

消息是：在克罗弗德勋爵或巴卡勒斯伯爵的矿上，煤矿工人进行了

袭击，结果招来了军队，士兵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工人。由于我要从

出事地点的私人那里得到情报，所以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我要迟

发一些，只希望读者对于“每日新闻”和“泰晤士报”的报道多加检

点，因为这两家报纸头一家直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津贴，而后一家正

如“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的，是“工人阶级的疯狂的、不可调和的

和无情的敌人”。

在１８４２年，曼彻斯特学派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帜把工业无产阶

级吸引到武装反抗运动中来，并且在危险的时刻出卖了它３４５，关于

这一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也曾向科布顿派的先生们公开

地谈过。在这个时期，曼彻斯特派的口号是：“廉价食品和高额工

资。”但是谷物法刚一废除，曼彻斯特派所理解的那种贸易自由刚

一实现，他们的战斗号召就变了：“低额工资和高价食品。”由于政

府采取了曼彻斯特派的贸易制度，工业巨头就在自己的肩上担起

了一项在他们统治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即保证工业不停的

发展和商业不停的繁荣。这样一来，曼彻斯特派就把自己遇到灾难

时的一切退路都截断了。现在已经不能像在１８３１年时那样用议会

改革来愚弄群众了；议会改革运动为资产阶级赢得的对立法的影

响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同时，工人阶级也造

成了自己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现在已经不能把工业制度中

发生的一切反常现象和这个制度内部产生的那些可怕冲突都归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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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贵族保护关税派了，因为贸易自由几乎已经存在了８年，实行贸

易自由的条件非常有利，而且还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两个

仿佛是被现代造物主的灵感突然创造出来的藏着金子的世界。工

业资产阶级就这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亲手毁灭了它精心培育出

来的一切幻想，而在过去，它却可以在危急的时候利用这些幻想把

激愤的工人阶级诱开，使他们不去反对自己的真正的敌人，并且把

工人阶级的激愤情绪转移到工业巨头自己的敌人身上，即转移到

土地贵族身上。在１８５３年，厂主所采取的虚伪的欺骗办法行不通

了，工人所抱有的天真幻想被打消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具有

了尖锐的形式，它成为公开的、官方承认的和所有人都很清楚的事

了。厂主们在自己最近的一个宣言中大叫：“现在已经不是工资问

题，而是应当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了。”曼彻斯特自由派终于从自己

身上剥下了狮皮。他们现在只力求做到：让资本来统治，让劳动受

奴役。

同盟歇业对罢工——这就是目前在工业区进行的大诉讼，这

场诉讼大概要由刺刀来作判决了。一整批工业大军，７万多名工人

被解雇，流落街头。除了普雷斯顿和威根的歇业的工厂以外，在贝

凯普区，其中包括贝凯普、纽切尔奇、罗坦斯塔尔、沙恩弗德、斯坦

福等地的工厂也都歇业了。贝恩利的工厂已在上星期五停工，帕迪

罕的工厂在上星期六停工；在阿克林顿，厂主们正在计划宣布同盟

歇业；在柏立，已有１０００人不去做工，厂主们对工人们提出了警

告：“如果不停止为本城和普雷斯顿的罢工者募捐，就要宣布同盟

歇业”；在金德利，星期六下午已经歇业了３个大工厂，这样一来又

有１０００多人失去了工作。

伪善的、巧言粉饰的、凶恶的曼彻斯特派骗子集团一方面在爱

３９４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



丁堡大谈和沙皇讲和
３４６
，另方面却在曼彻斯特对自己的同胞进行

战争。它一方面鼓吹在俄国和欧洲之间进行仲裁，另方面却高傲地

拒绝自己同胞提出的一切举行仲裁的建议。普雷斯顿的工人曾在

一次露天群众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工厂工人的代表建议市长

召集厂主和工人的公开会议来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但是厂主们

不要仲裁。他们只要独裁。正当欧洲的战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些

亲俄的宣传家大叫裁减军队，同时则为内战扩充军队，——在郎卡

郡和约克郡扩充警察力量。如果我们要对工人说话，那我们只能赞

同“人民报”的意见：

“如果他们要使郎卡郡的工厂全都歇业，那末就派代表到约克郡去，去向

西莱丁的英勇工人求援。如果西莱丁的工厂也要歇业，那末就到诺定昂和得

比去，到北明翰和莱斯特去，到布利斯托尔和诺里奇去，到格拉斯哥和基台尔

明斯特去，到爱丁堡和伊普斯维奇去！让你们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广泛

地传播出去吧！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劳动部门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如果企业

主存心拿出他们这个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你们，那末就号召你们的整个阶

级组成战斗队伍去对付他们。如果他们想要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那末就

让他们如愿以偿，且看这场大搏斗会有怎样的结局吧。３４７

一方面，厂主和工人之间正在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贸易正在

同市场商品过剩的现象进行斗争，而人的爱好劳动的要求也正在

同自然带来的灾难进行斗争。

在中国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读者注意中国革命

对大不列颠的社会状况所可能发生的那种破坏性的影响①。

现在“观察家”报道：“中国发生的起义正在产茶地区不可抑制地扩展；结

果，伦敦市场上茶叶的价格上涨，而上海市场上的细竹布的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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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物浦巴什比股份公司的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海的茶叶市场的开市价格比前季要高４０—５０％。存货不多，而新货

到得很慢。”

根据广州最近的消息，

“起义运动渐渐蔓延全国，贸易有完全被破坏的危险；工业产品几乎全都

跌价，有时跌得很厉害。存货数量很大，而且越积越多，所以我们担心将来情

况也未必能够好转。在厦门，除了几箱鸦片以外，进口贸易目前显然已经停顿

下来”。

关于上海市场的情况，是这样报道的：

“红茶和生丝都是自由售卖的，但是物主提出的条件却大大地限制了业

务；没有人愿意换取工业品，因此，成交主要是靠价格很低的鸦片和从广州带

来的银锭。从广州已运出大量金银，储存很快就会用光，所以我们不得不到别

处设法筹借银锭和银币，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很快就无法采购产品，除非在进

口贸易中情况发生显著的好转。进口贸易的业务极受限制，现在主要是用拍

卖的方式销售次品。”

１０月２１日曼彻斯特基卜生公司的贸易通报指出，当前萧条

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不仅在目前从我们巨大的中国市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而且今后还会

继续得到这类消息，因为人们对钱财交易抱着不信任心理，这种情况在长时

期内那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在这个大帝国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看来将要实行的

普遍的和根本的变革的结果。”

关于澳洲市场，“墨尔本商业通报”作了如下的报道：

“一个月以前采购的并且当时就如约到手的货物，卖出后获利至少有

１００—１５０％，而现在卖货的款项连开支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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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接到从菲力浦港来的私人信件，也带来了关于市场状

况十分不好的消息。大批商品继续从世界各地运来，但是这些商品

的售价极低，以致弄了大批船舶充当仓库，免得当时就亏本。

因此，各家贸易通报继续报道工业区市场停滞和价格下跌的

情况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例如，从１０月２１日曼彻斯特弗烈伊

捷尔父子公司的通报上，我们看到：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业务范围都大受限制，价格或多或少地普遍下

跌。目下可以肯定，以下几种货物价格已继续下跌：７号印花布每匹下跌８辨

士，印度白棉布每匹下跌１１ ２—３辨士；长５０—６６里德①宽３４—３６英寸的衬

衫料子每匹下跌４１ ２—６辨士；３６—７２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３辨士；

５１ ４—６磅的３９英寸的低级衬衫料子每匹下跌约４
１
２辨士；宽３９英寸和长

６０—６４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３辨士；４５—５４英寸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

４１ ２—７
１
２辨士；５—８号的低级薄棉布每匹下跌１

１
２辨士，而１４—１６号的方

格薄棉布每匹则下跌３辨士；《Ｔ》字布每匹下跌１
１
２辨士，长布每匹下跌３

辨士，而各种家庭手工织的料子每码则下跌约１—１６辨士。纱线落价的有波

纹纱，主要是低级和中级的波纹纱，看来比上个月的单价要低１ ４—
１
２辨士。

４０号细纱价格跌得特别多，售价比今年最高价格每磅足足减价１辨士。其他

各种纱，价值在２０先令到６０先令以内的，也都落了价。”

关于粮食市场的情况，伦敦“每周快讯”３４８作了如下的报道：

“至于小麦，据已经打场和计算产量的农场主说，收成将比他们预计的更

低。他们甚至把它称为半个收成。”

此外，一连约有两星期，天气阴冷潮湿，这对于小麦的播种和

已经播种了的小麦极为不利，使人们极为担心１８５４年的收成。

来自牛津郡的消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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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小麦收成特别差；往常每英亩产４０—４４蒲式耳的农场，今年

只产１５—２０蒲式耳，而某些耕种得很好的小麦田和豆田每英亩总共只产

８—１０蒲式耳。马铃薯由于遭受严重的马铃薯病害而收成很低。”

来自约克郡的消息说：

“由于阴雨连绵，一切农活都完全停止了，而目前还未收割的庄稼——真

可惜，其中包括全部豆子、大部分春麦和一部分燕麦——由于对坏天气没有

很好防备，受潮很厉害，即使经过干燥的春风吹过以后，能不能打谷还成问

题。同时，这些谷子有很多都发了芽，无疑的，这些最后的物资将损失很大一

部分。至于这里所说的损失究竟多大，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从提斯一直

到卡帖里克，到斯托克斯利，然后到克利夫兰的整个低地，再到从条尔斯克起

到沿海的东部，到从哈罗格塔、哈姆贝尔起到沿海的西部，大量禾谷受到雨

淋，并由于潮湿而腐坏了；至少有５０％的马铃薯得了病，收成无望；不仅如

此，还需要增补种子，可是旧种子储存不多。十分明显，国内所有产麦区遭到

了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未有过的灾荒和歉收。”

来自哈特福郡的消息说：

“今年我们这地方到这个时候庄稼还没有收割完，这种情况是完全反常

的。然而这是事实；许多田里的燕麦还没有运走。相当大一部分春播豆子也没

有运走，而有的地方甚至连大麦也还没有运走；还有一些田甚至连早春麦也

还没有收割。”

上星期六，在“经济学家”上刊登了下面一张表格，表明在

１８５３年１月５日—１０月１０日期间联合王国输入的小麦和其他各

种谷物以及各种粗磨粉和精磨粉的数量。

７９４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



输   出   国
小   麦

小麦面粉或
上 等 面 粉各 种 杂 粮

各种粗磨粉
和精磨粉的
总   数

（单位：夸特）（单位：公担）（单位：夸特）（单位：公担）

俄国经过北方的港口……… ６９１０１ ６４ ３０７９７６ ６５

俄国经过黑海港口………… ７０４４０６ — １０２９１６８ — 

瑞典………………………… ３３８６ １３ ８８０９ １３

挪威………………………… — １ ５６１ １

丹麦………………………… ２２０７２８ ５２９１ ７３３８０１ ５２９１

普鲁士……………………… ８７２１７０ ３５２１ ８９９９００ ３５２１

梅克伦堡－息维林………… １１４２００ — １２３０２２ — 

汉诺威……………………… １９１８７ — １４６６０１ — 

奥登堡……………………… ２０５６ — １９４６１ — 

汉撒城市…………………… １７６６１４ ５３０３７ ２３１２８７ ５３０６６

荷兰………………………… ５８０３４ ３０６ １３２２５５ ３０８

比利时……………………… １５１５５ ３５３ ２０８２９ ３５３

诺曼底群岛（外国产品）…… ５２６ ４０３４ ６２９ ４０３４

法国………………………… ９６６５２ ８５７９１６ ４７０２８１ ８５８０５３

葡萄牙……………………… ４２１７ ４ ２１６５７ ４

亚速尔群岛………………… ６３０ — １４０５３ １

西班牙……………………… １３９３９ １７７９６３ ４８７６３ １７７９８５

直布罗陀…………………… — ９ ４３６８ ９

意大利：  

 撒丁领地………………… ７１５５ ２２６３ ８３５５ ２２６３

 托斯卡纳………………… ４８１７４ ６７５９８ ４５５９７ ６７５９８

 教皇国…………………… ３９９８８ — ４１４８８ —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８６１８ ２ １１９７７ ２

 奥地利领地……………… ４４１６４ ３７０ １０６７９６ ３７０

马尔他……………………… ２８５６９ — ５６２８１ — 

伊奥尼亚群岛……………… ８２ — １６２２０ — 

希腊………………………… １４１７ — １０２２１ —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２０９０４８ — ６０１４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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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出   国 小   麦
小麦面粉或
上 等 面 粉各 种 杂 粮

各种粗磨粉
和精磨粉的
总   数

（单位：夸特）（单位：公担）（单位：夸特）（单位：公担）

叙利亚……………………… ２１０４３ — ２４６８６ — 

埃及………………………… ２９７９８０ — ５４３９３６ — 

其他的土耳其领地………… ２１８４０７ ７３７０ ６８９７０３ ７３７０

阿尔及利亚………………… — — ２１６６１ — 

摩洛哥……………………… ３ ３ １３４５１ — 

英属东印度………………… — ２０５ — ２０５

英属北美…………………… ４５５８７ ２３２２１６ ６２６２６ ２３２４９３

美利坚合众国……………… ４３４６８４ ２３８８０５６ ６３０３２４ ２３８９２８３

巴西………………………… — ３ ２３７ ３２０

其他国家…………………… １ １４８ ８ １４８

 总计……………………… ３７７０９２１ ３８００７４６ ７０９３４５８ ３８０２７４３

３８００７４６公担小麦面粉 

 的等价物………………… １０８５９２７

全部小麦（麦子和面粉）… ４８５６８４８

３８０２７４３公担的粗磨粉 

 精磨粉的等价物………… １０８６５２２

麦子和精磨粉和粗磨粉 

 的总额…………………… ８１７９９８０

“规济学家”为了消除西蒂的商人的忧虑，就从上面的表格作

出以下的结论：

“在１８４７年，尽管实行高价输入这种特殊的刺激办法，我们在全年内输

入的小麦（麦子和面粉）只有４４６４０００夸特。在今年的９个月内，我们没有用

这种刺激办法，而且不把上两个月计算在内，就已输入了４８５６８４８夸特。因

此，关于这样大量的输入对我们国内供应的影响，完全可以从下面两点中肯

定一点：或者是把大部分输入的小麦用于消费，从而在相等程度上把我们本

国的产品保存下来，或者是把它存在仓库里，以备后用。”

９９４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



然而，这种二者择一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由于大陆各国已经实

行或即将实行禁止输出粮食的措施，粮商认为，目前在英国把自己

的储备粮放在仓库里是恰当的，以备英国的粮价上涨到比大陆粮

价更高的时候再用。此外，与１８４７年的情况相反，在那些可能受到

俄土战争影响的国家中的储备粮达２４３８１３９夸特谷物和４３７２７公

担面粉。１１月３０日以后埃及也将禁止输出。最后，英国在今年只

能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通常的每年余粮，而在谷物法快要废除的

时候，它可以在缺粮时期手里有外国在丰收时期积存的粮食。

“泰晤士周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情况作了以下的估计：

“４磅重的大圆面包的价钱是１先令，天气一直是这么坏，像目前这样坏

的天气是５０年内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都卷入了罢工的热潮，亚洲霍乱又在

我国流行起来，战争狂热又支配着我们。我们只是欠缺军事税和饥饿这两项，

不然的话，英国的灾难就算齐备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２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０５ 卡 · 马 克 思



卡 · 马 克 思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

——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

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
３４９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星期五于伦敦

波斯驻圣詹姆斯宫廷大使沙菲汗突然被沙赫从英国召回。这

次召回同波斯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３５０巧合在一起（据说，波斯在阿

富汗占领了赫拉特），而且也同俄国进军希瓦汗国的首都希瓦这事

件３５１巧合在一起。波斯和俄国的进军可以看成是一路从西一路从

北向旁遮普（英国东方领地的北部前哨）的两路进军。俄国的进军

由彼罗夫斯基将军指挥，他就是那位在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进军希瓦时

曾遭到失败的将军。近几年来，俄国在咸海建立了一支区舰队，现

在能够溯阿姆河而上了。

俄国的一支很大的分舰队正在波罗的海巡逻，不久以前，它在

这里曾经有机会侦察过瑞典哥特兰岛的斯利特工事和港口；俄国

渴望像占领阿兰群岛（阿兰群岛位于瑞典沿海，１８３６年俄国在此

构筑了强大的工事）那样占领哥特兰岛。俄国舰队离开哥特兰以后

接着就开赴卡特加特和松德，目的是支持丹麦国王策划的 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因为哥本哈根的议会很有可能会拒绝驯服地接受

宽大的沙皇钦定的所谓全国宪法（Ｇｅｓａｍｍｔ－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ｆａｓ

１０５



ｓｕｎｇ）。哥本哈根的局势是这样的：丹麦政府由于得到农民联盟的

成员的支持，废除了 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王位法〕，实行了新的王位继

承法。农民联盟是以切尔宁上校为首的政党，它主要是力求变 

Ｆｅｓｔｅ Ｇｕｔ（一种封建性的农民掌管的地产）为自由财产，力求颁

布有利于农民和改善他们状况的市政法。民族－自由派的政党（丹

麦的叫法是埃德尔丹麦人党，它在１８４８年曾组成“卡集诺”内阁

３５２，迫使国王接受了１８４９年的宪法，并且进行了反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战争）主要由一些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的人组成，它同

大陆上其他一切自由派政党一样，忽视考虑基本人民群众利益的

必要性，而丹麦的基本人民群众就是农民。因此，它失去了自己对

人民的影响，政府几乎完全不让它参加本届下院的事也做成了，现

在该党在下院里的代表不过寥寥十来个人。然而，统治集团借农民

联盟的成员的帮助摆脱了它所仇视的埃德尔丹麦人党这个反对派

以后，便撕下了假面具，任命了厄斯特德先生这位两党都不欢迎的

人物当首相；他们不仅不再巴结农民政党，而且还利用国王的否决

权禁止公布政府自己当年提出来诱骗农民的新市政法。受政府欺

骗和侮辱的农民联盟的成员，便同埃德尔丹麦人党组成了联盟，并

且任命蒙腊德（牧师、埃德尔丹麦人党的领袖之一）为宪法委员会

副主席。随着这个联盟的成立，一切想用宪法废除宪法的希望都没

有了，于是——既然整个计划都是俄国人制定的，并且是为了他们

的利益——在危急关头，俄国的分舰队就出现在丹麦的领水上。

维也纳和柏林的所有报纸都证实了关于土军用大量兵力强渡

了多瑙河的消息。据“奥地利通讯”报道，俄军在小瓦拉几亚击退了

土军。电讯中有一条消息说，１０月２１日两军在亚洲进行了一场重

大的会战。在得到比较详细可靠的消息以前，我们对于是什么情况

２０５ 卡 · 马 克 思



促使土军统帅在维丁附近渡过多瑙河暂不发表意见；乍看起来，这

种机动似乎是一个大错误。“科伦日报”说，哥尔查科夫公爵在瓦拉

几亚查封了所有的金库（没有指明哪些金库，官家的还是其他的）；

另一家德文报纸说，这位将军命令把集中在多瑙河准备出口的全

部粮食储备运往腹地。

今天的各家法文报纸证实了沙米尔在同沃龙佐夫公爵部队的

战斗中获得胜利的消息。据“阿格拉姆报”报道，丹尼洛公爵接到俄

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他读了信以后，就命令把集中在门的内哥罗

境内的全部粮食都运到扎勃利亚克。在门的内哥罗，正在准备弹筒

和铸造弹头。据说，俄国通知了门的内哥罗统治者，俄土两军的冲

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将是爱国的圣战，门的内哥罗人有责任警觉

地保卫自己的疆界，使邻省不可能帮助土耳其政府。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在１０月２７日说：据圣彼得堡来信，俄皇

尼古拉颁布了建立后备军的命令，其司令部将设于沃伦。

上星期二在布莱克本，由于圣彼得区教会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选举发生了骚动；并且调来士兵进行干预。

普雷斯顿的工人领袖考威尔先生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就威根发

生的骚动宣称：

“他对威根发生的事件深表遗憾。他很惋惜，威根的工人觉悟不到不应当

到平均主义体系里找出路。工人们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制造的财产加以毁坏，

这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财产本身根本不会给他们带来损害；占有这种财产

的人才是僣夺者。希望工人们尊重财产和人的生命。行动温和，遵守秩序和保

持安宁，才能有把握取得有利于他们的斗争结局。”

我决不认为威根矿工付出了七个人的鲜血的代价的盲目暴力

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明白，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

３０５波斯进军阿富汗。——丹麦。——威根的矿工



下层（矿工无疑是工人阶级的下层）来说，当极端的贫困和老板的

无以复加的横蛮逼得他们作绝望的挣扎的时候，要行动“温和”，

“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宁”该是多么困难呵。老板们常常特意挑起骚

动，以便有可能调来武装力量，并且根据地方当局的指令驱散一切

工人集会，像他们在威根所做的那样。星期五白天在威根城发生的

骚动，就是煤炭大王们制造的，他们大批人集合在怀特塞德皇家旅

馆开全区大会，讨论矿工的要求，并且通过了拒绝同工人作任何妥

协的决定。星期一在威根附近的海格发生捣毁锯木厂事件，其目的

在于反对外来的矿工，他们是拜尔凯利斯伯爵的代理人皮斯先生

从威尔士运来代替正在罢工的煤矿工人的。

矿工对自己的工人兄弟使用暴力来阻止他们干矿工已放下不

干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老板们互相约定彼

此大量罚款迫使所有的人都参加同盟歇业的时候，再看到工人们

以更加赤裸裸但是并不虚伪的方式使用强力来进行自己的罢工就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约瑟夫·休谟先生本人在他写给普雷斯顿

工人的一封信中说：

“在那些主张用仲裁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人当中，我

看到有许多是现在同自己的工人开战的工厂主。”

普雷斯顿企业主协会公布了一个为普遍同盟歇业作辩护的宣

言。写这个宣言的人是不是真诚，可以根据下面的事实来判断，这

就是：宣言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工厂主的秘密联盟（联盟的纲领我在

两个月以前已经向读者诸君介绍过了①），因此，蓄意造成的密谋，

结果就被涂上了一层老板们似乎不能逃避的必然性的色彩。他们

４０５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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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难工人硬要增加１０％的工资，少一点儿都不干。但是他们却不

告诉公众，老板们在１８４７年缩减工资１０％时曾答应一旦复苏时

期到来就恢复原来的工资；他们也不谈工人们从布莱特先生、科布

顿先生之流所描绘的五彩缤纷的图景中，从整个资产阶级报界的

一片颂扬声中，从议会开幕式上的国王敕语中，已经不止一次地了

解到，实业是复苏了。老板们也不提从那时起粮食上涨了４０％以

上，煤炭上涨了１５—２０％，肉类、蜡烛、马铃薯以及工人阶级的一

切其他日用品约上涨了２０％左右，也不提工厂主们在“廉价粮食

和高额工资”的口号下已经取得了对自己的敌人的胜利！企业主们

非难工人们，说他们继续坚持同一个城市的同类企业的工资要平

等。难道他们的老板们的全部学说，即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学说，

不就是从全国存在着这种平等的假设出发的吗？企业主们硬说，工

人们是按照某某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工人们好像在受“异乡人”、

“自封的领袖”、“以鼓动为职业的人”的煽动。在反谷物法同盟３５３

时期，保护关税派也是这样说的，那时他们责难这些工厂主服从布

莱特先生和科布顿先生“这两个以鼓动为职业的人”的领导，责难

他们按照曼彻斯特革命委员会的指令盲目行事，这个委员会征收

会费，指挥讲演人和传教士大军，使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在全国泛

滥，形成一个国中之国。最有趣的是，老板们自己在责备工人们“按

照某某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时候，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厂主联合

会”的名字，以委员会的名义公布自己的宣言，同曼彻斯特、波尔

顿、柏立等等地方的“异乡人”暗中勾结。其实，老板们的宣言中谈

到的“异乡人”，只不过是邻近工业区的工人罢了。

同时我也不认为工人们会达到他们罢工的直接目的。相反，我

在前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过，不久的将来，工人们罢工将不是为了

５０５波斯进军阿富汗。——丹麦。——威根的矿工



提高工资，而是反对降低工资①。现在降低工资的事件日益频繁，

正在引起同样多的罢工。正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这整个运动的真

正结果将是“工人阶级的活动将迅速转入政治领域，而在罢工过程

中争得的新的组织——工联，对他们将有重大的意义”。厄内斯特

·琼斯以及宪章派的其他领袖重新展开了斗争；上星期日在曼彻

斯特举行的群众大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企业主阶级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采取联合进攻，抗拒合理的劳

动日付给合理的工资的原则，大会认为，只有企业主阶级的垄断消灭了，劳动

者阶级通过人民宪章的实行在议会下院的代表名额争得了，工人现在的斗争

方能以胜利告终。只有那时，这个阶级才能颁布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只有那

时，它才能废除不公正的法律，掌握劳动资料，获得高额的工资、廉价的食品、

稳定的商业，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２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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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多瑙河上业已开始军事行动，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丝毫疑问

了。奥美尔－帕沙在维丁附近渡过了多瑙河，占领了卡拉法特（对

岸的一个市镇），并向克拉约瓦派出了前卫；在另一个地方，土军正

在从鲁舒克向对岸的茹尔日沃城进攻。据说，土军还在第三和第四

个方向上，向布来络夫和都诺进攻。同时，在沃耳特尼察附近也发

生了会战，不过俄军是进攻的一方。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报道之一来

看，这次会战持续了３小时之久，结果俄军被击退；但是１１月８日

晚上收到的维也纳的另一个报道又说，会战持续了２８小时之久，

还是不分胜负。看来，前一个报道比较属实。

关于其他战斗的结果，也是传说纷纭。从各个报道来看，茹尔

日沃的战斗是没有结果的。布来洛夫和都诺战斗的结果，我们毫无

所知。至于从卡拉法特发动的进攻，有的电讯说，土军取得了某些

成功，并迫使俄军退却了；有的电讯却说，土军在进攻之初即受阻，

并被击退到卡拉法特。前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实际上只有一点是可靠的：根据下面我们分析的原因，奥美尔

－帕沙放弃了原来我们认为土耳其在这一边境上理当采取的战术

即防御战术①。他采取了进攻行动，并且趁俄军自小瓦拉几亚退却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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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机，于１０月２８日在自己防线最左翼的维丁附近渡过了多瑙

河，但是兵力有多少，我们完全不能断定。然而，在此以后，据我们

所知，土军在其他地点只进行佯攻或局部攻击，同时，在强大的敌

人面前以少量兵力渡过多瑙河这样的大河又极不明智，所以我们

可以认为，奥美尔－帕沙率领的部队按道理自然是作战兵力的大

部分。除非绝对可靠的情报才能使我们相信：他像某些报道所说

的，只带７０００人冒险渡过了多瑙河，除远在１５０英里以外的索非

亚有８０００人外，再也没有援军和预备队。但是，由于不久前土军主

力还集结在瓦尔那、苏姆拉和鲁舒克，所以我们也很难说明，奥美

尔－帕沙是用什么方法把军队的基本兵力这样突然地集结到远离

上述三地平均为２５０英里的维丁地区的。

这个问题最可能的答案是：奥美尔－帕沙考虑到俄军向维丁

方向推进，因而改变自己军队的防线，把它稍向左移。他责成鲁舒

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那和苏姆拉等地的守军防守直通君士坦丁

堡的道路后，就选择鲁舒克作为右翼的据点，选择维丁作为支援左

翼的据点，以尼科波尔为中路军队的集结地点。这道从鲁舒克到维

丁的防线长约２００英里。他在这道防线的左翼集结了所能集结的

全部军队，并率领他们渡过了多瑙河，这样显然是迂回俄军的右

翼。他企图袭击俄军的先头部队，并把他们击退到席尔河对岸；这

一道河，他可以从正面强渡，也可以派遣另一支部队在拉素瓦附近

渡过多瑙河来绕过去。至于横断维丁到布加勒斯特通路的多瑙河

第二支流阿留塔河，土军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渡过，即以中路军队

的另一部分在阿留塔河口下方的尼科波尔和都诺附近渡过多瑙

河。最后，沿多瑙河而下，在茹尔日沃和布来洛夫附近进行佯攻，迷

惑俄军，使它无法判断土军实际进攻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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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暂时撇开政治原因不谈，几乎可以不必怀疑，奥美尔－帕

沙的计划就是这样。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土军在茹尔日沃附近

“渡过了河”，这显然是一个假消息。在已集中兵力的强敌面前，分

兵两路在相距２５０英里的两个地点强渡欧洲最大的河流，而且是

在最宽最难渡的地方强渡，这样的错误是任何一支稍经训练的军

队中的准尉也不会犯的。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奥美尔－帕沙所采取的机动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他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并从翼侧和正面同时攻击，打

乱敌人的整个战斗队形。如果能以主力突然攻击敌人翼侧，如果

不受到敌人正面攻击的威胁，如果在失利的情况下能够退却，如

果在整个正面的所有阵地上击溃敌人后能够切断这些阵地与作战

基地的交通线，那末，这样的机动是完全正确的。目前，这些都

是不能实现的。奥美尔－帕沙一旦退却，在瓦拉几亚的右翼军队

就有被敌人迂回的危险，他同卡拉法特的联系也就有可能被切断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向奥地利退却）；而土军自卡拉法特向布

加勒斯特的进攻，相反地，却无论如何威胁不到俄军退却的道路。

读者可能还记得，不久前我们曾据此断言：对土军说来，唯一适

当的进攻方向，是沿着贝萨拉比亚和奥地利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带

从多瑙河到塞勒特河的这一方向①。土军本应采取一种使俄军的

交通线马上受到威胁甚至会被切断的机动，但是他们却在战线的

另一端发动了进攻，在这里他们即使获胜，也不能指望取得决定

性的胜利。土军不致遭到正面攻击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主要的战

斗行动是在维丁和克拉约瓦或斯拉廷纳之间进行的，而俄军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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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未必会在多瑙河下游渡河，——除非他们的战略比我们想像的

更要大胆。但是同时在维丁到鲁舒克正面的地段上，土军的行动

也因有一条大河与敌相隔而受到限制，所以在这个地区行动一定

是比较消极的。

在目前情况下，土军这次行动的主要条件无论如何是不

具备的。

耶拿会战３５４可以作为这种机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卓越范例。

拿破仑以其主力突然猛扑普军左翼，８小时内就打乱了普军的队

伍，切断了它退却的道路，并消灭了它，从此这支普军就不再存

在了。但是这次会战是在２０平方英里的地区内进行的，会战持续

的时间为２０小时。而现在作战的地区却长达２００英里，宽达５０英

里，又没有道路，所以军队每次移动就相应地需要更多的时间。拿

破仑在耶拿会战中，由于出敌不意，兵力强大，行动迅速，所以

大获全胜。现在土军的进攻，即使经过一些努力，也不可避免地

要遭到挫败。所有这些情况看看地图就更清楚了。土军必须从卡

拉法特前往克拉约瓦。在这里阻碍土军前进的是从特兰西瓦尼亚

的阿尔卑斯出流向多瑙河的数条河流中的第一条河流，这些河流

由北而南穿过瓦拉几亚，形成好几道进攻军队必须通过的防线。在

这方面地形很像伦巴第，这里所说的席尔河和阿留塔河也与明乔

河和阿迪杰河相似。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军事意义一向是受到重

视的。

假定土军强渡席尔河，并且可能已经成功，那末他们在斯拉

廷纳附近的阿留塔河上将遇到首次严重的抵抗。阿留塔河又宽又

深，是一个严重得多的障碍；此外，俄军只要稍微发挥运动性，就

可以在那里集中一支军队，不仅能够击退土军的一切攻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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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立即扩大战果。实际上，俄军在克拉约瓦取得胜利——只要

不是很大的胜利——并不会有很大意义，因为土军强行军３天就

可以到达卡拉法特和多瑙河，从而摆脱追击。如果土军在斯拉廷

纳失败，则不仅是比较惨重的失败（因为俄军调集到那里的兵力

较多），而且在失败后还会遭到俄军５—６天的追击。谁都知道，战

果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追击时获得的，追击能使战败的军队全

军复没。因此，只要哥尔查科夫愿意在阿留塔河上进行抵抗，奥

美尔－帕沙恐怕什么时候也渡不过这条河，因为甚至在对土军最

有利的时机，奥美尔－帕沙也无法向河岸调集２５０００人以上的兵

力，而哥尔查科夫毫不费力就可在那里及时集中３５０００人。至于

土军自多瑙河南岸进行翼侧攻击，如果没有大量的舟桥和其他器

材（在土军中这些器材很少见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土军

强渡了阿留塔河，甚至渡过了阿尔哲什河（更东面的一条大河），

谁又能设想，奥美尔－帕沙能够夺取俄军在布加勒斯特的防御工

事，并在决战后击溃兵力无疑将比土军约大三分之一的俄军呢？

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俄军只要稍能遵循军事原则，奥美尔

－帕沙就输定了。然而，如果战争不是按照军事原则进行，而是

按照外交原则进行，结局就可能两样。

俄军在向卡拉法特附近的军事重地派出足以威胁塞尔维亚的

部队之后，又主动撤离了这一军事重地；奥美尔－帕沙没有阻碍

地渡过了多瑙河；他的部队在小瓦拉几亚（阿留塔河以西地区）比

较自由而且非常缓慢地移动；土军在其他各地的攻击，就我们所

能判断的，都无关紧要；最后，从维丁进攻在战略上是个破绽，大

家确认奥美尔－帕沙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这些事实似乎给某

些权威人士所作的结论提供了某种根据，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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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真相是相距很远的。他们的结论是：敌对双方的司令官之

间似乎有一个秘密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俄军应该把小瓦拉几亚

让给土军。支持这种说法的人说，阿留塔河是一道非常合式的天

然屏障，在外交家们重新寻求出路以摆脱现状之前，双方军队在

整个漫长的冬季可以隔河相望。俄国人采取这种让步，据他们说，

不仅可以显示一下他们宽宏大量和爱好和平，而且还可以为占领

所掠夺的地区获得某种法律根据，因为俄国和土耳其共同占领多

瑙河各公国是完全符合各项现行条约的精神的。俄国人如果在欧

洲作出这种宽宏大量的样子，就可以摆脱在亚洲的真正危险，看

来，他们现在在亚洲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坏，而主要的是，这

样一来，他们就有足够力量随时把土耳其人从多瑙河北岸地带赶

走，夺回这块让给了土耳其人的地盘。得到宫廷信任的维也纳各

报公开阐述这种论调，这一事实可以看做这种论调的论据，这个

论据很能引人注意，但决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过不几天就可以看

出，是这种论调正确，还是应当预期有一场真正的大战。如果情

况有另一种变化，那末我们就预期不到什么了。

现在已开始明显地看出，双方在亚洲的兵力比原来推断的少

得多。据“君士坦丁堡报”报道，１０月９日，土军在埃尔斯伦有１万

人的预备队；在巴土姆有４０００人的正规部队和２万人的非正规部

队，看来这是用来组成作战军队的；在靠近波斯边境的巴雅泽特有

３０００人；在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个靠近俄国边境的仅次于巴

土姆的重要据点——有总数约１６０００人的前卫部队。这些部队几

天之内应得到叙利亚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生力军的补充。这些数字比原

来我们听说的要小得多：总共不是１０万人，而是６５０００人！但是另

一方面，如果相信通过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报道，那末，把梯弗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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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同俄国连结起来的高加索山脉的主要出口，现在正被山

民控制着；俄军在沙米尔的猛攻下退却了，现距梯弗里斯差不多有

９英里，而驻格鲁吉亚的俄军司令官沃龙佐夫将军宣称，一旦与土

耳其交战，如果得不到５万人的援军，他是不能守住这个地区的。

这些报道是否可靠，我们无法判断，但是俄军从海上向杰尔库姆－

卡列、列杜特－卡列和南高加索黑海沿岸的其他地点的仓促增援

表明，俄军在这里的处境并不很妙。关于这些援军的数量传说不

一。开始有人说，俄军已经派出了２４０００人，但是他们哪里有船运

这样多的军队呢？现在已经弄清楚，俄军派去的是第十三师——利

迭尔斯将军第五军的第一师；该师共有１４０００人，这是非常可能

的。另外又有人说，似乎有２４０００名（这大概是俄国人爱用的数

字）黑海哥萨克从陆路绕过了高加索西部边境，在这个又陡又仄的

海岸地带没有遇到抵抗就顺利地到达了列杜特－卡列。对于这种

说法，我们越想越觉得不真实。黑海哥萨克防守库班河到捷列克河

一线已够繁忙，而要派出这样多的骑兵，既无任何支援，也不遭到

任何袭击，就在敌对的居民区内通过了长达１５０英里的隘路（在这

里，很少的人就可以阻止一个纵队前进，或者将它截成两段），——

这样的事只有在俄国才可以听到，直到今天，俄国还有人硬说马森

纳在苏黎世会战中曾被苏沃洛夫击败３５５。

由此可见，这就是土军行动最有利的地区。假使土耳其能集

中正规部队的兵力向通往梯弗里斯的唯一交通干线进行猛烈迅速

的攻击（如果能打海战，可沿海岸进攻，如果不能，可在卡尔斯

或阿尔达汉的内陆地区进攻），同时非正规部队按照自己特有的战

法采取顽强、坚决、突然的行动，那就可能很快使沃龙佐夫陷入

绝境，就可能与沙米尔建立联系，并使整个高加索普遍起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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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里，比在多瑙河更需要大胆、迅速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

个地区的土军司令官是否具备所有这些素质，有待将来证明。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８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５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３９３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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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俄 军 的 失 败
３５６

  为了尽可能搜集有关俄军和土军在瓦拉几亚的军事行动的消

息，我们仔细研究了由“加拿大号”轮船带来的各种欧洲报纸。现在

可以对上星期五我们评论过的由“华盛顿号”轮船带来的消息①补

充若干重要事实。据我们所知，会战已经进行几次，但是会战的详

情，我们现在知道得很少。我们掌握的材料仍然是片片段段、互有

出入、极不充分的。在没有得到土耳其将军们的官方报告以前，这

种情况可能继续存在。然而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土军的作战指挥相

当巧妙，士气一直旺盛，没有辜负热烈推崇他们的人的赞扬——大

多数比较冷静而客观的观察家们曾经认为这种赞扬是夸大的结

果。因此大家普遍感到惊奇。人们对奥美尔－帕沙这位统帅的才

能都相信会得到有力的证实，但是，对于他的军队的长处，西方的

新闻界人士和国家活动家们却估计不足。他的军队固然都是土耳

其人，但是这些人已经完全不是１８２９年为吉比奇击溃的那些兵士

了。尽管土军条件不利，俄军在数量上又大占优势，土军还是打败了俄

军。可以认为，这只是土军获得更有决定性的胜利的预兆和开端。

现在我们第一次听说，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会议曾经在索非亚

集中了约２５０００人的部队，以备必要时在塞尔维亚作战。不论这有

５１５

① 见本卷第５０７—５１４页。——编者注



多么奇怪，但是关于这支部队及其任务的任何消息以前似乎都没

有传到西欧，只知道奥美尔－帕沙正在十分妥善地使用着他们。在

索非亚集中这些部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塞尔维亚人不发动起义

（在现在的公爵①执政时期，他们未必会起义），不倒向俄国，那就

没有任何理由把军队留在这个地区；如果塞尔维亚人起义，土军要

么开进这个国家镇压起义，为此，在瓦拉几亚驻有俄军的情况下，

２５０００人将不够用；要么占领边境出口，不让塞尔维亚人出国门一

步，为此，有上述四分之一的兵力即绰绰有余。在这个问题上，奥美

尔－帕沙所持的显然正是这种观点，因为他把这支部队直接调到

了维丁地区，并与那里原有的部队合并。这些援军对奥美尔－帕沙

不久前战胜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的俄军右翼无疑做出了重大贡

献。这次胜利，除了俄军被击毙和被俘的军官数目而外，详情我们

一无所知。但是，这次胜利想来一定是很全面的，它在精神上给土

军带来的好处，甚至将比在物质上带来的好处还要大。

现在我们还知道，在土尔图凯（位于鲁舒克和锡利斯特里亚之

间）渡河并占领了沃耳特尼察的这支土耳其部队，是由伊斯马伊耳

－帕沙指挥的。伊斯马伊耳－帕沙就是盖昂将军（他虽在苏丹军队

中担任要职，但并未脱离基督教），由于在匈牙利战争中勇敢善战，

博得了大胆、坚决和机智的指挥官的声誉。他没有卓越的战略才

能，但是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次以白刃格斗击退了进攻的敌人那样

成功地执行命令。巴甫洛夫将军在沃耳特尼察的失败，会大大有利

于土军进入阿留塔河东岸地区，并且为土军开辟向布加勒斯特推

进的道路，因为有消息说，哥尔查科夫公爵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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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廷纳进军，他很谨慎地不顾分散兵力，因此现在仍然呆在多瑙

河各公国的首都①。这一情况又一次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

十分保险。大概不久便在该地区发生了决战。如果哥尔查科夫不

是光说大话的人，如果他能在这里集中７—８万人（从官方宣布的

俄军数字中作了有理由的各种扣除之后，他仍然拥有这么多兵

力），那末优势无疑在他这方面。但是，考虑到俄军报告中的数字材

料往往有些虚假和夸大，考虑到奥美尔－帕沙的军队的实力和战斗

力比原来想像的要强得多和善战得多，应该承认，双方的作战条件比原

来想像的就更加相近了，哥尔查科夫也就完全有失败的可能。当

然，如果土军总司令能集中受到胜利的鼓舞的５—６万人来进行决

战（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会妨碍他这样做），那末他成功的机会无疑

很大。我们在评论中肯定这一点时力求慎重，因为虽然我们同情土

耳其人，但是也没有理由把土耳其的处境说得比实际情况更好。

在研究瓦拉几亚的地理形势，特别是从军事观点进行研究时，

不能不想到伦巴第。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及其支流和伦巴第的波河

及其支流，各自形成南面和西面的边界。土军采取的作战计划也颇

似１８４９年在诺瓦拉会战３５７中遭到毁灭的皮蒙特军队采取的计划。

如果土军取得胜利，他们就更有理由博得我们的称赞，而俄国人的

完全无能也就更加明显。无论如何，哥尔查科夫并不是拉德茨基，

而奥美尔－帕沙也不是拉莫里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９３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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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加勒斯特。——译者注



卡 · 马 克 思

工 人 问 题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１日星期五于伦敦

内容丰富而思想深邃的“经济学家”杂志在“黄金般的机会与

这些机会是怎样被利用的”这个标题下发挥了它的最令人啼笑皆

非的言论之一３５８。不言而喻，“黄金般的机会”是贸易自由造成的，

而“利用”这个机会，或者确切些说，“滥用”这个机会，当然就和工

人阶级有关系了。

“工人阶级破天荒第一次把自己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联合王国

的人口的确是减少了，人口外流超过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额。而工人们是怎样

利用了他们的机会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往常在每一

次生活状况得到暂时改善时所做的事情：他们纷纷结婚并尽可能快地生育。

如果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人口外流很快就会完全被抵销，而黄金般的机

会就会错过。”

黄金般的不结婚和不生育的机会——这完全符合马尔萨斯和

他的门徒们所规定的正统标准！这就是黄金道德！但是，直到目前

为止，据“经济学家”承认，人口还是在减少，人口外流却仍然没有

被抵销。可见，现在种种不幸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剩。

“劳动阶级应该从为它们提供的难得机会中取得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

以多事积蓄，成为资本家。可是，他们中间有谁上升到或者开始上升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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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行列中呢？这种情况大概连一个也没有。他们错过了提供给他们的机

会。”

成为资本家的机会！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又向工人们指出，

即使他们最终争取到使他们原先的工资增加１０％，每星期他们也

只不过得到１６先令６辨士以代替１５先令罢了。这里它把每星期

的平均工资算作１５先令，已经偏高很多了。然而问题还不在这里。

每星期拿１５先令怎样就能成为资本家呢？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

题。据说，工人们的想法不正确，认为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当

设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经济学家”写道，“他们罢工了，想用这

种办法争到比从事任何工作都要多的收入”。他们每星期挣１５先

令时，有成为资本家的现实机会，而挣１６先令６辨士时，这种机

会倒会消失！一方面，工人们应当力求使干活的人少，而使资本

尽可能增多，以便有可能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但是，如果资本

过多，而干活的人少，那末工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利用这种机

会，因为为了这种机会他们就应该不结婚、不生育！“他们过起更

奢侈的生活来了”。在实行谷物法的时期，正像同一个“经济学

家”向我们报道的，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差不多没有死掉。只

要他们想活下去，那末他们怎么能敢过比那时更不“奢侈”的生

活呢？“经济学家”常常登载有关进口的资料统计表，以证明人民

的福利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状况的日趋繁荣。当时称之为贸易自由

带来的空前福利的标志，现在却斥之为工人阶级不合理的浪费的

表现。可是，我们照样无法理解：如果人口减少和消费缩减，进

口怎么能够继续增加；进口减少，出口怎么能够继续增加；进口

和出口都缩减，工业和商业又怎么能够扩大？

“第三，工人们必须利用这个黄金般的机会以便使他们自己及其子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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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他们可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从而使自己变得与他们物质生活状况的改

善更为相称，并且学会从这种改善中取得最大的好处。不幸，我们不得不确

认，入学的情况非常糟糕，缴学费的情况也非常糟糕。”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随着商业复苏而来的是企业扩大，机

器采用增加，成年工人日益为妇女和儿童所代替，以及工作日延

长。在工厂里做工的母亲和儿童愈多，入学人数就愈少。而且，你

们到底给父母及其子女提供了受哪一种教育的机会呢？“经济学

家”回答说，是受这样一种教育的机会：学会把人口增长保持在

马尔萨斯所规定的水平上。科布顿先生说，教育会向工人们表明，

又挤又脏，空气又不流通的住宅不是保护健康和精力的最好手段。

同样，只要你们向人说清楚，自然规律要求人的机体经常依靠营

养来维持，大概你们也就能够使人不致饿死了。“每日新闻”宣称，

教育能使我们的工人阶级学会怎样从干骨头中提取营养物，怎样

用淀粉烤制点心，怎样用扔掉的菜根熬汤。

总之，归纳起来，被工人阶级错过的黄金般的机会就是黄金

般的不结婚的机会，就是更少奢侈，不要求提高工资，每星期挣

１５先令就成为资本家，学会以更加粗糙的食物为生并以马尔萨斯

的害人理论摧残心灵的机会。

上星期五，厄内斯特·琼斯来到普雷斯顿城，向遭到同盟歇

业的工厂工人发表有关工人问题的演说。在预定的时间内举行了

不下１５０００人（“普雷斯顿舵手”３５９报道的数字是１２０００人）的露

天集会，前来参加大会的琼斯先生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我从

他的演说中摘引几段如下：

“为什么过去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现在仍在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将来

还要重新出现这种斗争呢？因为你们生命的源泉被资本一手堵住了，资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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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金杯吸干，给你们剩下的只是一些渣滓。为什么工厂向你们宣布了同盟

歇业就等于威胁你们的生命呢？因为再没有别的工厂可以让你们去做工了，

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挣钱糊口了。是什么东西给资本家这样大的力量呢？

是因为他掌握了雇用劳动的一切手段…… 可见，劳动手段是人民的未来赖

以建立的基石…… 只有各行各业的工人的群众运动，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的

全国性运动，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如果你们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在各行各

业，分散到单个地区去进行斗争，你们就可能遭到失败；如果你们进行全国

规模的斗争，你们就一定取得胜利。”３６０

接着，乔治·考威尔先生以十分赞许的措词拟出了一个受到

约翰·马修斯先生支持的建议，建议对厄内斯特·琼斯来访普雷

斯顿以及他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工厂主们花了很大力气阻挠厄内斯特·琼斯访问普雷斯顿；

有他参加的群众大会找不到会场，因此不得不在曼彻斯特登广告，

通知群众大会在露天举行。一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拚命散布谣

言，说琼斯先生反对罢工并在工人中间制造不和；此外，还四处

寄恐吓信，说琼斯的普雷斯顿之行对他本人可能不大安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３６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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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工人问题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星期二于伦敦

“经济学家”以“商业报告和金融市场”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

力求证明存在着普遍繁荣和商业发展的有利前景３６１，虽然同一期

还报道，“粮食储备量大，而粮价仍然上涨”，“小麦每夸特的价格

快达到８０先令”，“棉花贸易的情况并不能激起工厂主们任何复工

之意”。至于进口资料统计表，“经济学家”写道：

“在这一大串数字中有许多有教益的东西，有许多能证实作为激烈政治

斗争的对象的伟大原则的东西，有许多能解释不久前金融市场发生的事件并

阐明未来前景的东西；有许多对国家活动家、金融家、银行家和商人极有教

益的东西，他们从这些数字中将有可能准确地认清目前形势并正确地判断自

己的未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帮助就是让大家注意这些

报告列举出来的某些基本事实和探讨它们同当前其他最重要的特点的联

系。”

让我们坐到这位预言家跟前来领教领教他那噜哩噜嗦的预言

吧。这次引用进口资料统计表要证明的不是工人阶级的浪费行为，

而是这个阶级由于贸易自由而得到的空前福利。我们就来看看这

些统计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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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一

１月５日至１０月１０日的消费量

１８５２年    １８５３年

可可 ２６６８８２２磅   ３１６２２３３磅……………………………

咖啡 ２５１２３９４６磅   ２８６０７６１３磅…………………………

茶叶 ４２７４６１９８磅   ４５４９６９５７磅…………………………

糖 ５３５８９６７公担  ５６８３２２８公担………………………………

烟草 ２１３１２４５９磅   ２２２９６３９８磅…………………………

酒 ４９８６２４２加仑   ５５６９５６０加仑………………………

只要浏览一下这个统计表，马上就可以看出，“经济学家”的

论断是虚假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上列商品的全部情况并不是像

统计表所指出的，它们已被消费掉，而是说这些商品已经上市供

应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大概不会有这样无知的店主，连

运进他店里的商品储备量与那些已经真正卖给了居民并被居民消

费掉的商品量之间的差别都不了解吧。

“经济学家”写道，“这份一览表可以看做工人阶级消费的主要奢侈品的

清单。”

下面“经济学家”还把这些奢侈品进口的增长也算在工人阶

级的帐上。其实，像咖啡这种东西，在英国工人中的消费量小到

了极点，而酒他们根本就不消费。也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

工人阶级的老板们１８５３年比１８５２年消费了更多的酒和咖啡，工

人阶级的状况就得到改善了吧？至于茶叶，大家都知道，由于中

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混乱，出现了投机性的需求。这种需

求的产生，是由于对未来感到忧虑，而不是由于现在的日常需要。

至于糖，截至１８５２年１０月的进口量与截至１８５３年１０月的进口

量之间的总差额只不过是３２４２６１公担；这里我不打算和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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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学家”杂志较量知识的渊博，这家杂志当然晓得，这

３２４２６１公担中没有１公担滞留在店主的地下室中或用于上等阶

级的糖果点心，这些糖一定全部都叫工人沏茶了。既然面包贵，工

人们当然让他们的孩子多吃了一些糖，——玛丽－安东尼达在

１７８８年饥荒时期还曾建议法国人民吃杏仁点心哩。至于烟草的进

口增加，那末，随着工人们的失业和他们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他

们对烟草的需求量确实是在不断增长着。

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决定了１８５３年１０月进口的商品量

的，并不是这个月的实际需求量，而是根据国内市场上完全不同

的情况估算出来的需求量。第一个统计表及其“同当前其他最重

要的特点的联系”，情况就是这样。

统计表二

１月５日至１０月１０日输入

１８５２年     １８５３年

熏 肉   ６２５０６公担   １７３７２９公担………………………

腌牛肉   １０１５３１公担   １６０３７１公担……………………

咸猪肉   ７７７８８公担   １３０１４２公担………………………

火 腿   ６７６６公担   １４１２３公担………………………

脂 油   １４５１１公担   １０２６１２公担………………………

       共 计   ２６３１０２公担   ５８０９７７公担…

大 米    ６３３８１４公担  １０２７９１０公担…………………

马铃薯    ２３８７３９公担   ８２０５２４公担…………………

谷物和面粉   ５５８３０８２夸特  ８１７９９５６夸特……………

干 酪    ２１８８４６公担   ２９４０５３公担…………………

奶 油    ２０５２０９公担   ２９６３４２公担…………………

蛋 类   ８９４３３７２８个   １０３０７４１２９个 ……………

无疑是“经济学家”杂志才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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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旱灾和必不可免的饥荒年份食品输入比常年有相对的增长，与

其说是证明这些产品特别减产，倒不如说是证明消费量突然增加。

某些物品出乎意料的涨价，无疑是进口奖励金。但是，难道谁曾

断言过，消费品愈贵，就愈能找到热心的消费者吗？现在我们看

看第三类进口商品——工厂原料：

统计表三

１月５日至１０月１０日输入

１８５２年    １８５３年

亚麻   ９７１７３８公担   １２４５３８４公担…………………………

大麻   ７９８０５７公担   ７８８９１１公担…………………………

生丝  ３７９７７５７磅    ４３５５８６５磅……………………………

拈丝  ２６７８８４磅    ５７７８８４磅……………………………

棉花  ６４８６８７３公担   ７０９１９９９公担……………………………

羊毛 ６３３９０９５６磅   ８３８６３４７５磅 ………………………

既然１８５３年的生产大大超过了１８５２年的生产，所以需要的

原料也就更多，输入和加工的原料也就更多。

可是，“经济学家”没有断言，１８５３年剩余的工业产品都供国

内消费了。它把这些剩余产品归之于出口：

“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出口有巨大增长。截至１０月１０日止，只不过一

个月，出口价值增长额就不下１４４６７０８英镑；在９个月中这一价值的增长额

总共达１２５９６２９１英镑；今年的出口总值是６６９８７７２９英镑，而在１８５２年相应

的月份中是５４３９１４３８英镑…… 单以不列颠生产的商品出口计算，我们这

一年的增长不少于２３％。”

但是，这些价值１２５９６２９１英镑的增多的出口商品究竟是怎样

的情况呢？“这些出口商品中相当大一部分尚在运往市场的途中”，

而这些商品到达那里，正好使这些市场彻底混乱。“这些增多的出

口商品的相当大一部分正在运往澳大利亚”，那里本来就已商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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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了；“运往合众国”，那里现在就已商品过剩了；“运往印度”，那

里正处于萧条状态；“运往南美洲”，那里根本就吞不下什么在别

的市场上找不到销路的增多的进口商品。

“经济学家”写道，“大量输入并消费掉的增多的商品，英国已经付过了

款，或者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按购买这些商品的到期期票付款…… 但究竟什

么时候把出口商品的钱付给我们呢？过６个月，过９个月，过１２个月，某些

商品要过一年半或两年。”

“经济学家”声称，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多么荒谬！

如果你们把这一大堆剩余工业品投入已经为你们的出口商品

所充斥的市场，那末你们所期待的时刻就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你们

统计表上列举的一大串假想财富的清单，可能成为一大串实际损

失的清单，成为世界范围的破产的清单。统计表三和成为这种吹牛

对象的出口统计资料究竟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每个人早就意识

到的情况，即大不列颠的工业产值在１８５３年大大增长，它的增长

超过了常规，它的扩大的趋势正是在市场紧缩的时候日益加强。

当然，“经济学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

它对我们说：“金融市场的困难和利率的提高，只不过是大宗进口商品要

马上付款、而大量剩余出口商品赊销所产生的暂时性的后果。”

在“经济学家”看来，金融市场的紧张状态只不过是增多的

商品出口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可以同样有权利说，最近这几个月

来出口的增加只不过是金融市场困难的必然结果。这些困难发生

的同时，还出现黄金流入和外汇行市不利的情况；但是，难道不

利的外汇行市不是国外期票奖励金吗，换句话说，不是出口奖励

金吗？正是由于这个规律，英国在它的金融市场发生困难的时期

就使世界所有别的市场混乱起来，并且周期性地破坏别国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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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价出售的英国工业品去轰击别的国家。

“经济学家”好容易找到了工人们根本不对、根本应该受到指

责和根本愚蠢的“两点”。

“第一，他们投身于争论的起因在绝大多数场合只不过是由于可怜的几

文钱。”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让“经济学家”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争论的性质改变了：争论由关于合同的问题变成了争取政权的斗

争……

第二，工人们不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而是根据那些不负责任的，甚

至可能完全是自封的领袖们的指示行动…… 他们利用组织起来的蛮不讲

理的俱乐部统一行动…… 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信念不会引起我们的不安，

但是，有些人，工人阶级让他们把自己诱入圈套并让他们代表自己讲话，这

些人的信念的确引起我们的不安和抗议。”

工人们建立他们自己的阶级组织，用以回敬他们的老板们的

阶级组织的建立。而“经济学家”却向工人们说，如果他们要自

己的将领和军官们辞职并采取匹马单枪进行斗争的决定，它就不

再“感到不安”了。在法国革命最初几次搏斗时期，北方的联合

起来的专制君主的喉舌有时就与此一模一样，也想使全世界相信

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不是法国人民本身，而是残暴的 Ｃｏｍｉｔé

ｄｕ Ｓａｌｕｔ Ｐｕｂｌｉｃ 〔社会拯救委员会３６２〕、蛮横无理的俱乐部和

不守本分的将领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

在我的前一篇文章中，我曾对“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工人

阶级不利用繁荣时期来受教育并使他们的子女受教育是毫不足怪

的。现在我可以告诉诸君下面的事实（在我所得到的消息中这些

事实的人名和细节都有，并且这些事实很快就将提交议会）。在

１８５２年９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离……４英里的……城，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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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的为……先生所有的布匹漂白和最后加工的企业中，我

们提到的这些人一连干了６０个小时，而休息一共只有３小时！

姑娘和女孩 年龄

姆·斯· ２２岁……………………………………
阿·布· ２０岁……………………………………

姆·布· ２０岁……………………………………

阿·赫· １８岁……………………………………
克·恩· １８岁……………………………………

布·斯· １６岁……………………………………
特·特· １６岁……………………………………

阿·特· １５岁……………………………………

姆·赫· １５岁……………………………………
赫·欧· １５岁……………………………………

姆·耳· １３岁……………………………………

布·布· １３岁……………………………………

姆·欧· １３岁……………………………………
阿·特· １２岁……………………………………

克·欧· １２岁……………………………………
斯·布· １０岁！……………………………………………

安·布· ９岁！………………………………………………

男 孩

伍·赫· ９岁………………………………………………

季·克· １０岁………………………………………

９岁和１０岁的小孩一连工作６０个小时，一共只休息３小时！

让老板们再不要提工人轻视教育吧！上面提到的安·布·，是一

个只有９岁的女孩，在６０个小时的工作中由于疲劳过度摔倒在地

上就睡着了；当别人把她叫醒的时候，她哭了，但还是强迫她继

续干活！

看来，工厂的工人们决定要从曼彻斯特骗子手们的手中把争

取教育的运动夺过来。据称，在市公园举行的普雷斯顿失业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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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大会上发生了下面的情况：

“玛格丽特·弗列特切尔太太提醒与会者注意：已婚妇女们丢下自己的

子女和不管家务而到工厂做工是不正常的。每个工人都有权利得到合理工作

日的合理工资，而这一点，她以为，就意味着工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劳动报酬，

这种报酬使他有可能很好地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让妻子留在家中履行家

庭主妇的责任并教育子女（鼓掌）。发言人结束了她的讲话，并提议通过下列

决议：

会议决定：城内所有已婚妇女打算不上工，直到她们的丈夫得到合理的、

全部的劳动报酬为止。

艾恩·弗列特切尔太太（前一个发言人的姐妹）赞成这一决议，于是决

议被一致通过。

大会主席宣布，在工资增加１０％的问题解决以后，关于工厂使用已婚妇

女的劳动问题将展开我国工厂主们未必意料得到的鼓动工作。”

现在在各工业区访问的厄内斯特·琼斯正进行争取成立“工

人议会”的鼓动工作３６３。他提出一个建议，希望

“各行各业的工人代表都到运动的中心郎卡郡的曼彻斯特去开会，直到

取得胜利为止。工人阶级的观点十分有权威和通俗易懂的表达，全世界都会

听见，而在圣斯蒂凡召开的会议３６４也将不得不与这个议会共同占有报纸的篇

幅…… 在现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全世界都将比倾听最高傲的议会中尊贵议

员的话更加注意地倾听这些代表中最谦逊的代表的话”。

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晨邮报”叫嚷：“说句私下的话，被人大吹大擂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

了发展，并且在４月１０日惨败以后，再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尝试来使工人们

成为立法者或使裁缝们成为护民官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３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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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洪堡号”轮船带来的战场消息证实了早些时候从“欧罗巴

号”轮船得到的报道：在沃耳特尼察附近长时间扼守阵地、艰苦

奋战、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土军，终于在１１月１４日左右

退过了多瑙河，占领了自己在土尔图凯附近原先的筑垒阵地。这

一事件，等报纸和信件到来之后就会明朗化，目前我们对这一机

动的意图还不十分清楚。官方消息说，这次机动没有遇到阻碍，因

而，如果俄军司令官已集结比第一次多一倍的兵力再次攻击这个

据点的说法得不到证实，那末土军进行这次机动似乎是由于哥尔

查科夫公爵获得了什么决定性胜利的假设就不能成立。只要仔细

分析一下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就可以看出，哥尔查科夫实际上

没有４５０００人的兵力来实现这个目的。还有人说，土军重新退回

土尔图凯，是为了避免冬季在沃耳特尼察受到突然袭击的危险，因

为冬季要退过河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这种说法与土军一直采

取攻势，未遭失败，而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事实有矛盾。此

外，土军的左翼仍在维丁附近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甚至还不断

得到援军，这种情况证明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证明土军实行总

退却。即使考虑到土军可能企图以强大兵力在布来洛夫或加拉兹

渡过多瑙河（这一假设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仍然不明白，

奥美尔－帕沙仅仅由于准备采取坚决的机动以另一支部队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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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左翼，是否需要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沃耳特尼察附近的坚固阵

地。不过，只要我们把这次战局开始以来的各种事件加以剖析，这

些扑朔迷离的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首先大家都知道，土军得以在维丁和土尔图凯两地渡河，而

且未遇到严重抵抗。这毫不足怪，因为战争经验证明：要阻止积

极行动的敌人过河，甚至很宽的河，是不可能的；此外，趁敌军

部分兵力已经过河时对它攻击，即当敌军只有一条拥挤不堪的退

却道路时以优势兵力对它袭击，总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土军在多

瑙河北岸巩固下来了，他们在各次小规模战斗中都占上风，他们

守住了离布加勒斯特不到４０英里的沃耳特尼察达１０天之久，而

俄军不能把他们逐出这一重要阵地，最后土军毫无阻碍地主动放

弃了这一阵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对俄土两军在该地区对

峙的兵力对比的判断有重大的差误。

土军拥有多少兵力，我们知道得相当准确，而俄军的人数一

直是凭猜测。消息说，俄军有两个军渡过了普鲁特河，紧接着又

有一个军的部分兵力渡河。如果是这样，俄军在多瑙河各公国的

兵力大概不下１５万人。然而，现在，当事实也表明俄军在瓦拉几

亚没有这样多军队的时候，我们终于从维也纳得到了有关俄军在

瓦拉几亚的实有兵力的可靠情报。俄军的兵力如下：

１．由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的第四军包括以下３个步兵师：

（１）第十师（由索伊蒙诺夫将军指挥） １６０００人…………

（２）第十一师（由巴甫洛夫将军指挥） １６０００人…………

（３）第十二师（由利普兰迪将军指挥） １６０００人…………

（４）１个猎兵营 １０００人………………………………………

２．第五军第十四师由恩格尔加尔特将军

指挥的１个旅 ８０００人…………………………………………

  步兵共计 ５７０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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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由尼罗德将军和费希巴赫将军

分别指挥的２个轻骑兵师 ８０００人……………………………

１０个哥萨克团 ６０００人…………………………………………

共 计 １４０００人…………………………

４．１个炮兵师（大致按１个步兵团有１个

炮兵连，每连有炮１２门）共计 １７０—１８０门炮。…………

还弄清楚了：利迭尔斯将军指挥的第五军甚至还没有在敖德

萨集中，而是一部分在塞瓦斯托波尔，一部分在高加索；奥斯坦

－萨肯将军指挥的第三军还在沃伦，至多也不过刚刚渡过普鲁特

河，最早要在三四个星期后才能到达战区；而俄军的预备队骑兵

（大部分是重骑兵）还在德涅泊河以东，要五六个星期才能把他们

调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消息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在６个星期

以前得到这些消息，我们就会断言，奥美尔－帕沙应当渡过多瑙

河，在哪儿渡和怎样渡无关紧要，只是越快越好。

可是对俄军的轻率冒险行为，的确不可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

约８万人的军队带到瓦拉几亚这样的 ｃｕｌ ｄｅ ｓａｃ 〔死胡同〕，

并留在那里好几个月，同时，正如俄国人自己承认的，还有１５０００

个病员在医院里，又由于得不到补充，只有靠碰运气，——这样

的行动方法是史无前例的，以前谁也没有理由料想到一向谨慎、从

不冒险的俄军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要知道，在瓦拉几亚的俄军除

了独立行动的一些部队以外，适于作战的部队总共不过４６０００人，

何况许多不同的地点都需要他们呢！

但是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只能解释，这是由于俄国人绝对相

信他们在英国政府内的朋友们的外交阴谋得逞，由于他们毫无根

据地轻视自己的敌人，由于他们企图在距离帝国中心这样远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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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中重兵和储备大量物资时显然遇到了种种困难。

另一方面，土军在小瓦拉几亚的卡拉法特现有２５０００人，而

且还在继续向那里增援。关于这些部队最近调动的情况，我们知

道得很少。看来，他们甚至还没有推进到克拉约瓦，直到现在，全

部行动仍限于占领附近村庄。什么原因，也不清楚。我们只能假

设，奥美尔－帕沙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

会议的限制，该会议起初曾把这２５０００人集中在索非亚。不管那

里的情况如何，根据我们在这样远的地方所能作的判断，这些部

队只要还在卡拉法特，就完全无用，而且在那里驻守就是个错误，

因为，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即使打算用他们对付塞尔维亚（很

少可能），他们驻在那里的人数不是太多，就是太少①。我们认为，

把他们调往多瑙河下游会合适得多，因为他们于１０月２８日渡河，

到１１月１５日还很少前进，根本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本来这１５

天的时间可以更好地利用：可以把这些部队向多瑙河下游调

１５０英里到西斯托夫，在那里与土军主力的左翼建立直接联

系，再由此经过几日行程到达土军左翼司令部的所在地鲁舒克。如

果能使这２４０００人与主力会合，他们的作用要比在卡拉法特大一

倍，这是无疑的。事件本身就证实了这一意见的正确性，正如前

述，我们不知道这些部队在渡过多瑙河后的１９天内对奥美尔－帕

沙有什么积极的支援。

土军在尼科波尔和鲁舒克附近进行的攻击只不过是佯动。看

来，这些攻击进行得不坏，不仅使用了为这一目的所绝对必需的

兵力，而且有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明进攻者的真正意图的坚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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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主要的攻击是在沃耳特尼察进行的。调往该地的兵力究竟有

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有消息说，早在１１日那天，土军在沃耳特

尼察就有２４０００人，而与其对抗的俄军则有３５０００人。但是，这

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俄军真比土军多三分之一，他们就会

立刻迫使土军退过多瑙河，事实上１１日是俄军失败的日子。

看来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以设想，只有异常拙劣的军

事指挥才会妨碍土军把哥尔查科夫逐出瓦拉几亚。但是双方都显

示了极为独特的军事指挥。土军于１１月２日在沃耳特尼察这个显

然是主要的渡河地点渡过了多瑙河，并于３日、４日、５日顺利地

击退了俄军的攻击，从而巩固了在多瑙河北岸的优势。在这三天

中，他们的援军应当开到，以便使他们有可能立即向布加勒斯特

进军。拿破仑就这样做过，而且此后每个军事长官都知道，行动

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

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袭击。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

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但是在瓦拉几亚，这个

道理却被忽视了。土军平静地扼守沃耳特尼察达９天之久（从６日

到１５日），除小规模战斗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而俄军有足够

的时间来集中兵力，进行部署，尽可能周密地考虑一切问题，而

且在退路受到威胁时采取消除威胁和保障这些退路的措施。不过，

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来推测：奥美尔－帕沙只是想把俄军拖在沃耳

特尼察，一直到他的主力在多瑙河下游渡河，并且完全切断俄军

的退路。这样做是可能的，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除在卡拉法特

的２４０００人和在沃耳特尼察的２４０００人外，还需要在多瑙河下游

希尔索瓦地区有５万人左右的兵力。但是，如果奥美尔－帕沙在

那里有这么多军队（这完全可能），这支军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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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不把时间消耗在所有这些故作巧妙的机动上。为什么在这

种情况下不使７—８万人马上在布来洛夫附近渡过多瑙河，并一举

截断俄军在瓦拉几亚的交通线呢？如前所述，看来他现在打算实

现这一机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机动拖延这样久，而且

还要在事先进行这样复杂的准备？在拥有了已在作战线上作好充

分准备的这样的优势兵力以后，迷惑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行动就未

必有什么意义了。应当马上切断他的退路，消灭他的军队。

至于土耳其兵士，他们在到目前为止所参加的几次小规模战

斗中都表现得很好。炮兵处处表明，沙皇尼古拉把他们列为欧洲

劲旅之一并非过誉。一个在军事行动开始前１０个星期才组成、并

以刚从法国得到的米涅式步枪装备起来的猎兵营，在这一短时间

内已能十分熟练地在散开队形中进行射击，并培养出善于掌握这

种威力很大的武器的第一流射手；他们在沃耳特尼察得到了以实

际行动显示本领的机会，几乎击毙了俄军的全部高级军官。土耳

其步兵看来大体上都很好地掌握了成横队和成纵队运动的一般方

法，此外，在沃耳特尼察的多次攻击中都表现了高度坚定和勇敢

的精神；要知道，在沃耳特尼察的３天战斗中，至少有两天是由

土耳其步兵的攻击来决定战斗结局的，而且是以白刃格斗来决定

的；而当一用上刺刀时，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俄国步兵就是不可

轻视的对手。

根据最近的报道来看，亚洲的情况对土耳其人来说比在欧洲

更见好转。有消息说，切尔克斯各部族发动了反对俄国人的普遍

起义，他们联合行动，不仅控制了高加索的大门，而且切断了沃

龙佐夫伯爵后方的交通线，而此时土军则从正面向沃龙佐夫进逼。

于是，沙皇从战争一开始就处处失败。我们期望这种情况就这样

５３５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继续下去，让战争教会俄国人和他们的政府收敛一下自己的野心

和骄横，并促使他们从今以后只管自己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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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

第一版的扉页



  小型战争（见德克尔“小型战争论”
３６６
）的英雄可能没有高尚

身分，但他倒是有高尚意识。按黑格尔的说法，高尚意识不可避

免地要转化为卑鄙意识３６７。为了说明这个转化，我举一身兼扮隐士

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的维利希先生的吐露为例。我只谈谈

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ｅｄｅｌｌａｖｅｎｔｕｒａ〔冒险骑士，雇佣军首领〕；至于拥戴他的

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ｉｄｅｌｄｅｎｔｅ〔寄食骑士〕，我就让他们听自己的命运摆布了。

为了从刚一开始就使人感觉到高尚意识的特色是用“普通

的”谎言表达“高超的”真理，维利希先生对我的“揭露”３６８的答

复是用下面的话开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在‘新英格兰报’和‘刑法报’上刊载了关于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的报告。”

我从来没有在“刑法报”上刊载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

告。大家知道，我在“新英格兰报”３６９上刊载过“揭露”，而维利希

先生在“刑法报”上刊载过希尔施的自供①。

在“揭露”第１１页上谈到：“从在维利希—法佩尔派那里偷

走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上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

派对罗伊特的破门行窃的行径虽然有所防备，但后来还是让别人

偷走了文件，并让文件落到普鲁士警察当局手里。”这一段在第６４

页也简要地重复过３７０。

１４５

① 此处可参看本卷第４４—４８页。——编者注



维利希先生回答说：“马克思先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文件大部分是伪

造的，而部分是凭空虚构的。”

大部分是伪造的，就是说，不完全是伪造的。部分是凭空虚

构的，就是说，不全部是凭空虚构的。可见，维利希先生承认，在

罗伊特行窃之后，以及在此之前，属于他的集团的文件，已通过

某种途径落入警察当局之手。我要肯定的正是这一点。

总之，维利希先生之所以高尚，就是因为能在可靠事实后面

嗅出虚假意识。“马克思先生知道”。维利希先生从哪里知道马克

思先生所知道的事情呢？上述文件中有一些我知道是真的。但是，

我却不知道其中哪一个文件在庭审时被认为是伪造的或是凭空虚

构的。我照理应该知道得“较多”，因为，据说“维利希近旁的友

人中有一个勃鲁姆”是“马克思的情报员”。总之，勃鲁姆①是在

维利希近旁开放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同我更远了。我与勃鲁姆

从未谈过话，甚至这方面的暗示都没有②。我只知道勃鲁姆的出身

是俄国人，职业是皮鞋匠；他还以莫里逊的身分出现，大力推销

维利希的莫里逊氏丸，现在大概在澳大利亚３７１。关于维利希－金克

尔派传教士的活动，我是从马格德堡得知的，而不是在伦敦。因

此，高尚意识本来是可以免除一次非常疼痛的手术，不必仅仅根

据有嫌疑这一点而当众侮辱自己的一个忏悔者的。

高尚意识先是自欺欺人地硬说我有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情报

员；然后它又同样自欺欺人地否认我所引用的一封真信。它引用

了“‘揭露’第６９页注Ａ
３７２
，贝克尔的一封假信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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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希先生太高尚了，竟然不能设想像贝克尔这种“具有如

此高超精神和性格的人”会认不清像维利希这种人身上的高超精

神和性格。因此，他把贝克尔的信变成假信，而把我变成伪造者。

不言而喻，这是出于高尚。但是，假信总还在律师施奈德尔第二

手中。在审判时我把它寄给了科伦的辩护人，因为它驳斥了贝克

尔参予维利希的蠢举的说法。除了信是贝克尔亲手所写之外，科

伦邮局和伦敦邮局的邮戳表明了发信和收信的日期。

“但是，在此之前金克尔夫人写给我〈维利希〉一封详细的、订正了所有

事实的信；贝克尔在科伦担任了转寄工作。他告诉她信已转寄，但是我从来

没有看见。谁隐藏了这封信：马克思先生，贝克尔，还是邮局？”

维利希证明这与邮局无关。可能是贝克尔？但是当贝克尔处

于自由状态时，维利希却不想去向他质问。因此，剩下的就是

“马克思先生”。维利希先生又玩弄他所固有的背后搞鬼的伎俩，把

事情说成这样：我公开了贝克尔不是写给我的信件，隐藏了他托

我转寄的信件。但是，遗憾得很，贝克尔是最客气的，从来不麻

烦我转寄信件，无论是转寄约翰娜太太的信还是转寄约翰·哥特

弗利德先生①的信。不管是狱官，或是暗检室
３７３
，都无碍于就这个

无足轻重的问题去问贝克尔。维利希先生说谎说糊涂了：他捏造

这种卑鄙的诽谤，竟是出于一种纯洁动机，即鼓励美德，表明善

人之间、金克尔派和维利希派之间的同心同德胜过了恶人散布敌

意的任何方术。

“……无产阶级内部各党派之间，马克思派和维利希—沙佩尔派——根

据马克思先生而不是我所给予的名称——之间的关系。”

３４５高尚意识的骑士

① 戏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他的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高尚意识要用别人的倨傲来证明自己的谦虚。所以，它把

“科伦起诉书所给予的名称”（见“揭露”第６页３７４）变为“马克思

先生所给予的名称”。由于同样的谦虚，它把我谈过的（见ｌ．

ｃ．①）某一个秘密的德国团体
３７５
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变为“无产阶

级本身内部各党派之间的关系”。

“当１８５０年秋天泰霍夫来到伦敦时，马克思委托德朗克写信给他自己，

即马克思，说什么泰霍夫对我做了极端鄙视的评论，这封信宣读了。泰霍夫

来到了；我们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彼此开诚布公地谈了一下；原来信中的传

言是臆造的！！”

当泰霍夫来到伦敦时，我委托德朗克写信给我，我收到信，宣

读了它，然后泰霍夫来到了。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ｕｍ〔时间顺序〕

的不对头反映了高尚意识的张皇失措，因为他企图在我、德朗克

的信和泰霍夫来到之间建立虚假的因果联系。在德朗克的信中

——顺便提一下，这信是寄给恩格斯而不是寄给我的——被指控

的地方原话是这样的：

“今天我使泰霍夫有点折服，尽管这一次我还是头一遭和他以及和席利

——席利当时在伦敦——发生激烈的争论；后来，泰霍夫不止一次地声

明，对济格尔的攻击是维利希个人的花招，此外，他否认维利特有任何

军事才能。”

可见，德朗克所说的不是泰霍夫做了一般的极端鄙视的评论，

而是他对维利希先生的军事才能做了极端鄙视的评论。因此，泰

霍夫即使说某某东西是臆造的，这也决不是指德朗克信中的传言，

而是高尚意识关于德朗克传言的传言。泰霍夫在伦敦并没有改变

他在瑞士所发表的关于维利希先生的军事才能的意见，虽然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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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变了他对这位伪修道者的其他看法。由此可见，德朗克的信

和泰霍夫的到来同我的关系仅限于我宣读了德朗克的信；我是中

央委员会主席，我应该宣读所有信件。例如，宣读过卡尔·布龙

的信，他在信中也嘲笑了维利希的军事才能。那时维利希先生已

经深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布龙写的。但由于布龙与泰霍夫不同，他

还没有到澳大利亚去，所以，维利希先生就很有预见地不提“我

的策略的这一范例”。再例如，我曾经不得不宣读罗特哈克尔的信，

信中写道：

“我愿意属于其他任何支部，但是我决不愿属于这个支部〈即维利希的支

部〉。”

他讲到：仅仅是由于反对维利希关于“引人注意的普鲁士武

装”的观点，就给他带来了多么不幸的后果。维利希的一个帮手

“要求立即把他开除出盟，而另一个帮手则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

这个罗特哈克尔是怎样入盟的，说这事很可疑”。

维利希先生已经深信：这封信是我委托罗特哈克尔写的。但

由于罗特哈克尔不是在墨尔本附近寻找黄金，而是在辛辛那提办

报纸，所以维利希先生又认为这另一个“我的策略范例”也是不

宜公诸于世的。

高尚意识的本性是一向自我陶醉，并且到处认为自己已得到

公认。因此，如果它碰到有人对它的自我欣赏不表同意，如果泰

霍夫否认它的军事才能，罗特哈克尔否认他的政治才能，或贝克

尔称它简直是“蠢材”，那末，它就要武断地说诸如此类的反自然

的事实是由于阿利曼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奥尔穆兹德即维利希之

间存在着策略矛盾，据此，高尚意识就醉心于最卑鄙的勾当，企

图苦思出，引伸出，臆想出这种虚构的策略的秘密。我们看到了，

５４５高尚意识的骑士



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意识是如何不在崇高的东西上下工夫，而

在最卑鄙的东西，即自己身上下工夫。

维利希先生胜利地高呼：“这就是马克思先生的策略的几个范

例。”

“当居于伦敦的、当年曾起过相当显著作用的革命活动家送来请贴邀请

我们参加会议时，马克思、恩格斯与我之间的第一个矛盾便暴露出来了。我

想赴会；我要求：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组织，但是，关于流亡者中

间的内部争执的 éｃｌａｔ〔消息〕不应超出这些人的范围。我居于少数派；邀请

被拒绝了，于是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伦敦流亡者内部的令人讨厌的内讧，内

讧的后果至今还存在，尽管这些内讧在公论中已经显然地失去任何意义。”

维利希先生作为一个战时的“游击队员”，认为他在和平时期

的使命也是从一个党派转到另一个党派①。他怀抱着高尚的联合

愿望而居于少数派，这完全符合真情。但是这种招认听起来令人

感到特别幼稚，因为维利希先生后来竭力散布流言，似乎流亡者

从自己的帮会中把我们开除了。而在这里，他就承认了我们从我

们中间开除了这帮流亡者。这就是事实。而事实还有自己的变容

哩。高尚意识需要证明，只是阿利曼妨碍了他去完成高尚的事业，

妨碍了他去预防流亡者遭到的种种不幸事件。因此，它又得造谣，

纯粹像福音书编者那样地去歪曲世俗的编年史（见布鲁诺·鲍威

尔“复类福音作者”３７６）。阿利曼——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

大磨坊衔工人协会，并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声

明与维利希决裂３７７。从这一天起，他们就避免参加任何公开组织、

游行和示威。总之，是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起的。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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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各派有名望的活动家”被邀请到菲克勒尔公民那里去开会，

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０日建立“鼓动者协会”，而在１８５１年７月２７日成

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正是从这一天起，即从高尚意识的秘密

愿望得到满足时起，才开始了“伦敦流亡者”内部的令人讨厌的内讧，

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３７８。

  谁使这架小小的坚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

词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剑相斗。

（博雅多，Ｏｒｌａｎｄｏ ｉｎｎａｍｏｒａｔｏ，ｃａｎｔｏ ２７

〔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

这些“令人讨厌的内哄在公论中”从来没有“意义”，它们只是

在老鼠与青蛙的私见中才有意义。但是，“内讧的后果至今还存

在”。维利希先生之居留美国，就是这些后果之一。从美国汇到欧

洲的贷款３７９变成维利希，从欧洲又回到了美国。他在那里初建的功

勋之一就是在……成立了某秘密委员会，以便为布尔昂的哥特弗

利德和隐士彼得①保障圣杯
３８０
，保障民主黄金，保存它，不让阿尔

诺德·文克里特－卢格３８１和梅兰希通－隆格夺去。

尽管“高尚人物们”已经各得其所，而且用爱德华·梅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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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所有的人，“直到布赫尔”，已构成一个统一联盟，但是，不仅

在主力军中，而且在每一个兵营内部，瓦解过程进行得如此迅速，

以致鼓动者协会不久便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北斗星，而流亡者俱

乐部虽有高尚意识的联合力量，但也变成了维利希、金克尔和饭馆

老板谢特奈尔的三位一体了。甚至三位一体对贷款的统辖权——

高尚意识具有如此的吸引力——也归属了某种甚至不能称之为二

元论的东西，即归属了金克尔—维利希。赖辛巴赫先生是一个过分

受到尊敬的人，以致不能继续作为第三者呆在这个同盟内。他曾有

可能在实践中领教高尚意识的“个人性格”。

高尚意识的与恩格斯有关的一些经历，也是它所引用的“马克

思的策略”的范例。我在这里引用恩格斯本人的一封信。

“曼彻斯特，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奥古斯特·维利希先生为

了自我辩护而发表于‘纽约刑法报’（１０月２８日和１１月４日）的

小说中，我很荣幸地被提到。因此，我不得不就这个与我有关的问

题正式地讲几句。

朋友维利希把纯粹的自扰与纯粹的活动混为一谈，因而忙来

忙去只是为了朋友维利希。他对于有关他个人的一切具有极好的

记忆，他简直有一套卡片，把别人谈论他的话，甚至别人在把酒闲

谈时说过的话全都编了进去，——这一事实对于任何有缘和他认

识的人来说，早就不是秘密了。但是，朋友维利希一向都是善于使

自己的记忆和自己的一套卡片得到最充分的应用的。随便什么细

小的曲解，随便什么看起来属于无意的遗漏，每次——当人们重新

提起这类小事的时候——都把他变为一场戏剧的主人公，变为某

一幅人物图、某一幅生动图画的中心人物。在维利希的小说中，无

论是就细节或就整个而言，斗争每时每地都是围绕着白璧无瑕的

８４５ 卡 · 马 克 思



并因此遭到迫害的维利希。在每一个单独插曲中，我们在收场时都

可看到：威武的维利希发表演说，而他的有罪的敌人则由于感到自

己渺小而垂头丧气，痛不欲生。Ｅｔ ｃｅｐｅｎｄａｎｔ ｏｎ ｖｏｕｓ ｃｏｎ

ｎａｌｔ，ｏ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ｓ ｓａｎｓ ｐｅｕｒ ｅｔ ｓａｎｓ ｒｅｐｒｏｃｈｅ！〔但是我们

仍然看透了你们，无畏又无瑕的骑士们！〕

因此，在维利希的小说中，高尚人物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其

他不信上帝的人的过失而受难的时期，同时也是凯旋时期，因为每

一次他都胜利地惩治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每一次新的凯旋都胜过

一切以往的凯旋。朋友维利希一方面把自己描绘为受苦受难的基

督，以身承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伴的罪孽，另一方面又把自

己描绘为到此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朋友维利希能够同时一人

充当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谁能同时演出这两个阶段，谁当然就该

被人信仰。

这些自我陶醉的幻想充塞了这个上年纪的单身汉的不眠之

夜，对于这些幻想我们早就熟知了；但我们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些

特异反应现在仍然通过１８５０年那样的形式流露出来，没有变化。

但是，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细节吧。

朋友维利希除了把施梯伯先生及其一伙变为从很久以前迫害

蛊惑者３８２时代起就已不存在的某个德国‘中央联邦警察局’的爪

牙，并且叙述了一大堆同样神奇的‘事实’之外，还以他惯有的准确

性硬说我写著作的一部分，即其中谈到他的那一部分，因此，他清

楚地知道，我从未出版过这种‘小册子’。实际上，我只是在‘新莱茵

报。１８５０年汉堡和纽约版’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述维护帝国宪法

的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谈到从我在普法尔茨－巴登运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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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经验中得出的观感
３８３
。在这篇文章中当然也提到朋友维利

希，并且正如他所说的，给予他‘非常赞许的评价’，但是，这马上使

他与他通常所固有的谦虚发生了冲突，因为这篇文章好像把他变

成了‘为数如此之多的其他伟大的国家活动家、独裁者和统帅的匹

敌者’。

从我这方面说，现在使维利希的高尚心灵乐不可支的这种很

高的‘评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的‘评价’是：维利希先生在

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很不坏的营长，因为他曾任普鲁士尉官２０

年，掌握了这方面必要的知识，他不是没有能力领导小型的战争，

特别是游击战争，最后，他还有一个优点，即担任一个６００—７００人

的志愿队队长完全能够胜任，而在那个时期，大多数的高级军官都

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任何一般的军事素养，即使有一些军事素

养，也与他们所居的职位完全不相称。说维利希先生比不管什么大

学生、军士、学校教师或皮鞋匠能够较好地指挥７００人，这对于一

个在这方面有２０年素养的普鲁士尉官来说，当然是‘非常赞许的

评价’！ Ｄａｎｓ ｌｅ ｒｏｙａｕｍｅ ｄｅｓ ａｖｅｕｇｌｅｓ ｌｅ ｂｏｒｇｎｅ ｅｓｔ

ｒｏｉ〔盲人国里独眼称王〕。不言而喻，他担任从属的职位，负责较

少，因而就能比指挥几个师的或担任高级将领之职的‘他的匹敌

者’少犯错误。谁敢否认，当了‘总司令’而完全没有能够胜任的济

格尔，要当起营长来不也是一个不坏的营长吗？

而谦虚的维利希——大概是由于我的过失，某些美国报纸因

他服役多年而称之为‘将军’——伤心地埋怨，似乎是我的‘评价’

使他也有成为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ｂｕｓ①的将军的危险，不仅成为将军，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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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为统帅、国家活动家、甚至独裁者的危险！朋友维利希想必有

非常独特的想法，认为共产党对他这个靠拢它的大致过得去的营

长和志愿队队长是 ｉｎ ｐｅｔｔｏ〔暗地〕给予这样出色的嘉奖的。

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我只是把维利希当作一个军人来谈的，

因为他只有作为军人才能使公众感兴趣，而在此之后他就成为‘国

家活动家’了。如果我对他有仇恨，——在他看来，我和我的朋友们

对他充满仇恨，——如果我有兴趣给他作个人鉴定，那末讲出的插

曲就无奇不有了！如果我只谈可笑的方面，难道我能放过苹果树事

件吗？在苹果树下，他和他的伯桑松人３８４曾宁愿高歌而死，不愿重

离德国国土，并且在那里庄严宣誓。难道我能不谈边界上所演的滑

稽剧吗？当时，朋友维利希装腔作势地想真个准备实现这一意图；

当时，有一些好心人到我这里来，十分认真地要我去劝说威武的维

利希放弃他的决定；最后，维利希集合了队伍向大家提出问题，他

们是不是愿意死在德国土地上而不愿出去流亡，在长久的共同沉

默之后，一个唯一的视死如归的伯桑松人高呼：‘留在这里！’在此

之后，令大家心满意足的是，大伙儿归根到底还是携带着全部武器

和辎重转移到瑞士境内。最后在辎重上发生的事又是多么引人入

胜的插曲。这件事到目前还是饶有兴味的，因为维利希本人正号召

半个世界就他的‘性格’发表意见。顺便提一下，谁愿意知道这方面

的详情细节和其他趣事，只消问问他的３００名在当时没有能为自

己找到温泉关的斯巴达人３８５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随时都愿意

背着有性格的那个人叙述极其丢丑的事。在这方面我有很多的见

证人。

关于我的‘勇敢’的事，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令我惊讶的是，那

时我在巴登发现，勇敢是一种不值得一谈的最普通的品质，仅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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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单纯的勇敢并不比单纯的善良意志有价值。因此，常有这样的

事，每个单独的人是英雄和勇士，而整整的一营却像一个人一样，

逃之夭夭。维利希的队伍向卡尔斯多尔夫的进军就是一例，这次进

军在我论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时已作了详细的说明３８６。

维利希硬说，他似乎因此向我宣读过不可违抗的道德训条，并

且正是在１８５０年的新年之夜。我没有这样写日记的习惯，即标上

几句我如何从这一年跨到那一年，所以我不能担保这个日期。无论

如何，维利希决没有宣读像他在报刊上所阐述的那种副条。

维利希想使人相信，在流亡者委员会３８７，我和其他的一些人对

伟大的人物行为‘不恭’。Ｓｈｏｃｋｉｎｇ〔真可怕呀〕！但是，当维利希这

位惩罚罪人的雷公突然对普通的‘不恭行为’束手无策时，这些不

可违抗的道德训条到哪里去了呢？让我认真地去谈这些蠢事，大概

是没有必要了。

在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闹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

议３８８上，我似乎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

一齐‘离开房间’，因而这就是通盘策划了这件事。

以前，似乎是马克思‘唆使’施拉姆，而现在为了多样化，我又

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用手枪有经验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

可能从来没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一个把尉官‘扫

掉’的顶好办法。朋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

和书面上——似乎我们想枪杀他。

我和施拉姆同时离开房间，这十分可能（某种需要使我离开房

间，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写入日记）；但是也未必如此，因为我从我所

保存的当时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看到，那天晚上施拉姆和我是

轮流做记录的。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蛮横行为所激怒。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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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

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难想像有比这更不由自主

的行动。维利希在这里又说，似乎他曾经声称：‘施拉姆，给我出

去！’事实上是维利希要求中央委员会赶走施拉姆。中央委员会则

认为没有必要满足他的要求。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

离开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继续胡闹。在我这一边有记录，在

维利希先生一边有他的个人性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维利希先生又说，他在工人教育协会上叙述了流亡者委员会

的“不恭行为”并为此而提出建议。

高尚意识叙述说：“当反对马克思及其一伙的怒潮达到最高峰时，我投票

赞成中央委员会对问题进行审查。这件事就做了。”

做了什么事？是维利希投票呢？还是中央委员会对问题进行

审查？多么淳厚啊！他的命令式的一票把他的敌人从达到最高峰

的人民怒潮中挽救了出来。维利希先生只是忘了：中央委员会是秘

密团体的秘密委员会，而工人协会却是公开的大众的团体。他忘

了，中央委员会对事件进行审查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是不可能在

工人协会中提付表决的，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慈悲人排难解纷的场

景，由他充当这个场景中的英雄。朋友沙佩尔会帮助他恢复自己的

记忆。

维利希先生把我们从公开的工人协会引到秘密的中央委员

会，又从中央委员会引到安特卫普的一场决斗，即他和施拉姆的决

斗：

“施拉姆在一个前俄国军官陪同下来到奥斯坦德，这位军官，据他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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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革命期间转到匈牙利人这边的，在决斗结束后，他消失得无影无

踪。”

这位“前俄国军官”不是别人，而是亨利克·路德维希·米斯

科夫斯基。

我们在发给这位前俄国军官的证件中看到：《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ｏ ｔｅｓｔｉｆｙ，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ｅｒ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ｗｉｓ Ｍｉｓｋｏｗｓｋｙ，ａ Ｐｏｌｉｓｈ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ｈａｓ 

ｓｅｒｖ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ｗａｒ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ａｓ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４６ｔｈ．ｂａｔａｉｌｌ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Ｈｏｎｖｅｄｓ，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ｂｅｈａｖｅｄ ａ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ａｉｓｅｗｏ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ａｎｔｌｙ．

Ｌｏｎｄｏｎ，Ｎｏｖ．１２，１８５３．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ｏｆ Ｈｕｎ－

ｇａｒｙ》①．

说谎成性的高尚意识！但目的是高尚的。善与恶之间的对立

要用鲜明对照的手法来描绘，让它像一幅生动的图画。多么艺术的

一幅人物画呵！一边是这位高尚人物，身旁围绕着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泰霍夫，那时在流亡中而现在坐在阿尔及尔监狱中

的法国骠骑兵上尉维迪尔，以及法国报纸所宣扬的一位最坚决的革命者巴特

尔米。”

简言之，一边是维利希本人，身旁围绕着两个革命的精华；另

一边是施拉姆，他是罪恶的化身，为一切人所不齿；和他在一起

的只有一个“前俄国军官”，这位军官不是真正参加过而是“据他

说”参加过匈牙利革命，并且在决斗之后马上“消失得无影无

踪”，即归根到底原来是一个魔鬼。接着是艺术性的描绘：美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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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前执政者拉·科苏特，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于伦敦”。——编者注



榻在奥斯坦德的一个“头等旅馆”内，那里曾住过一位“普鲁士

亲王”，而罪恶和俄国军官则“住在私人房子里”。不过，俄国军

官看起来又不完全是“在决斗结束后消失”的，因为根据维利希

先生的继续叙述，“施拉姆和俄国军官留在小河边”。但是，俄国

军官并没有像我们高尚的骑士所希望的那样在大地上消失。这从

下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来：

“在１２月２８日‘刑法报’上刊载着维利希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还专门

记述了他于１８５０年在安特卫普与施拉姆的决斗。遗憾的是，这篇记述并没有

在所有各点上都真实地向公众报道。那里谈到：‘决斗已经约定，云云，施拉

姆在一个前俄国军官陪同下来到，云云，他如何如何消失。’这是不真实的。

我从来没有为俄国效过力；如果用同样的理由，就可以像叫我一样，把参加

匈牙利解放战争的所有波兰军官都叫做俄国人。从１８４８年战争开始到１８４９

年战争在维拉戈什全部结束，我一直在匈牙利任职。我也没有消失得无影无

踪。施拉姆从发射地点只挪了半步，就向维利希射击，但没有命中，于是维

利希从自己的位置向施拉姆射击，他的子弹擦伤了施拉姆的头部。在此之后，

我就留在施拉姆身边，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医生〈决斗是维利希先生组织的〉；

我洗净了施拉姆的伤口并把它包扎起来，因而我也不去注意到有７个人在离

我们不远的地方一面收割干草，一面注视着决斗，而他们对我来说可能是危

险的。维利希和他的同伴们急急忙忙跑了，施拉姆则和我从容地留在原地看

着他们离去。他们不久就在我们的眼帘中消失。我还应该指出，当我们到达

决斗地点时，维利希和他的同伴早就在那里了，他们为决斗量好了距离，而

且维利希还为自己选择了一块背光的地方。我叫施拉姆注意这一点，但是他

说：‘就让他这样吧！’施拉姆表现得勇敢无畏，十分冷静。我被迫留在比利

时的事实，对于参加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的。关于形式如此独特的这

次决斗的更细情节，我不想谈了。

亨利克·路德维希·米斯科夫斯基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高尚意识的机器开动了。他发明了某个俄国军官，马上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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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我又一定要代替这个军官，像萨米尔那

样在战场上出现了，尽管不是以实体出现。

“次日清晨〈在维利希先生到奥斯坦德之后〉，他〈一个平日非常熟的法

国公民〉把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给我们看，上面登载着一篇私人通讯，其

中有如下这一段：‘有许多德国流亡者来到布莱顿。从那个城市给我们来信：

赖德律－洛兰和来自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准备于日内在奥斯坦德与比利时的

民主派举行代表会议。’谁能追求称这个思想为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荣誉呢？它

不是出自法国人，不然，它就太 ａ ｐｒｏｐｏｓ〔凑巧〕了。这个荣誉完全属于

马克思先生，因为如果他的一个朋友有可能把那个东西执行，那末，思想总

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的。”

“一个平日非常熟的法国公民”把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给

维利希先生及其一伙看。他给他们看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

只有安特卫普的“先驱者报”３８９。在地形学和年代学领域内系统地

歪曲和捏造，是高尚意识的重要职能。只有这样的背景，即理想

的时间和理想的空间，才适合于他的理想的作品。

为了证明这个思想，即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中的文章

“出自”马克思，维利希先生想使人相信：“它不是出自法国人”。

这个思想本来就不会出自某某！“不然，它就太 ａ ｐｒｏｐｏｓ〔凑

巧〕了”。Ｍｏｎ ｄｉｅｕ〔我的上帝〕，为什么维利希先生本人用法语

才能够表达的思想就不可能出自法国人呢，我的高尚意识？这里

又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法国人呢？维利希、施拉姆、前俄国军官

和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跟法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高尚意识的思想的传播器开始高叫得很不是时候，泄露了高

尚意识曾 ａ ｐｒｏｐｏｓ〔凑巧〕认为必须抛弃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

让我们把这个环节再安装上来吧。

还在施拉姆惹起维利希先生的决斗之前，法国人巴特尔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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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与法国人桑让决斗；而后者应该在比利时进行。巴特尔米选

择了维利希和维迪尔作助手。桑让启程赴比利时。这时候发生了

与施拉姆的冲突。于是，两个决斗定在同一天进行。桑让没有到

决斗地点。巴特尔米在回到伦敦后公开断定，安特卫普的“先驱

者报”上的文章出于桑让之手。

在高尚意识把巴特尔米的思想转移给自己，而把桑让的思想

转移给我之前，它是长久地犹豫了一阵的。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

伦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说的，最初，它坚决地肯定，我意欲假施

拉姆之手打发高尚人物回阴曹地府，并且它还用书面向全世界披

露了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三思之后，它确定了，惯于运用鬼一

般滑的策略的我，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维利希先

生。因此，它便抓住了“不是出自法国人的”思想。

命题：“这个荣誉完全属于马克思先生”。证明：“因为如果他的

一个朋友有可能把那个东西〈不言而喻，“思想”在我们的无瑕的骑

士那里是中性而不是阴性①〉执行〈执行思想！〉那末，思想总还是

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好一个因

为如果！维利希先生为了证明马克思臆造出“那个东西”，便假定马

克思的一个朋友执行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有可能执行“那个东

西”。Ｑｕｏｄｅｒａ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ｄｕｍ〔如此就得到所需要的证明〕。

高尚意识说：“如果确走，马克思的朋友瑟美列把匈牙利王国出卖给了奥

地利政府，那末，这就是可靠的证明，云云。”

假定说，确定的适得其反。但是这与本题无关。假如瑟美列

有了出卖行为，那末，这对维利希先生来说就是“可靠的”证明，

７５５高尚意识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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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证明马克思是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上一文的作者。但是如

果连前提也不确定，那还是得坚决确定结论，换言之，就是坚决

确定：如果瑟美列出卖了圣者斯蒂凡的王国，那末，马克思就出

卖了圣者斯蒂凡本人。

在俄国军官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维利希先生又出现在伦敦

的“工人协会”上，在那里，

“工人们一致谴责马克思先生”，这位先生“在他退出协会后第二天，伦

敦区部全体会议就一致把他开除出盟”。

但是，还在此之前

“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一起做出了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的决

定”，

并且不顾沙佩尔的善意警告，成立了自己的特别区部。根据秘密

团体的章程，多数人是有权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并暂时开除整

个维利希区部的，而这个区部则无权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惹人注目的是：高尚意识一向偏爱小小的戏剧场面，在这样的场

面里，维利希先生担任大雄辩家角色，而这次却连惨剧、爆发的

场面都没有利用。诱惑力是很大的，但可惜，白纸黑字的记录摆

在那里，它表明：一贯得胜的基督一连好几个小时如坐针毡，哑

然无声地听取恶鬼的指控，然后，突然溜走，让朋友沙佩尔去听

天由命，只是在正统的“区部”中才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Ｅｎ

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提一下〕，当维利希先生在美国一本正经地谈论“由

于尊重和信任而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工人协会”是如何美妙时，甚

至连沙佩尔先生也认为有必要暂时退出维利希先生的协会。

高尚意识从如此娴熟的“策略”行为的领域向理论领域上升

了一小会儿。但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他是继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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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先生的策略范例”。我们在“揭露”第８页上看到：“沙佩

尔—维利希派〈维利希先生引证的是：维利希—沙佩尔派〉从来

不追求具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荣誉。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

人的思想的本领”３９０。维利希先生为了在公众面前摆出他自己的思

想储备，于是便述说小资产阶级如果掌握政权就会“创立”“哪些

机构”，并把它当作自己的最新发现以及对恩格斯和我的观点的反

驳。恩格斯和我所写的、被萨克森警察局从毕尔格尔斯那里查获

的通告３９１——它曾刊载于最流行的德国报纸，并构成科伦起诉书

的根据——非常群尽地叙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善良愿望。维利

希的布道词就是从那里弄来的。让读者去比较原稿和抄本吧！美

德做事是多么淳厚啊！竟在罪恶那里从事抄写工作，尽管也有

“别出心裁的曲解”。恶化的风格被从善的愿望弥补了。

在“揭露”第６４页上谈到，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

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

目的”３９２。维利希先生由于高尚而抛掉了句子的前一段：“不是未来

的执政党”，而抓住后一段：“未来的反对党”。他在如此巧妙地把

这个句子劈开之后，就证明说，真正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追逐地

位的人的政党。

维利希先生出产的另一个“自己的”思想是：高尚意识和它

的敌人之间的实际矛盾也可以从理论上表达为“人类之分为两

类”，即分为维利希派和反维利希派，分为高尚的一类和不高尚的

一类。关于高尚的一类，他使我们知道，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他

们彼此器重”。当高尚意识不再用它的策略范例来使我们开心时，

令人感到乏味就是它的特权。

我们看到：高尚意识是如何歪曲或颠倒事实，或用滑稽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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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冒充严肃的命题——这一切都是为了实际上宣布与他相矛盾的

一切都是不高尚的，卑鄙的。因此，我们看到，他的整个活动完

全可归结为发明卑鄙的东西。这一活动的另一面是，高尚意识把

他和世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实际误会——不管它们如何有损名誉

——变为确证自己高尚的实际证明。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

纯洁的，而敌人如果用高尚意识的所作所为来评价高尚意识，恰

好证明了自己是不纯洁的。因此，高尚意识用不着自我辩白，它

要做的只是对迫使它自我辩白的敌人表示道义上的愤怒和惊讶。

因此，维利希先生的似乎是自我辩白的插曲本来就可以不做，不

做也是一样，每一个把我的“揭露”、希尔施的自供和维利希先生

的答复比较一下的人，都会深信这一点。因此我只举几个例子来

表明高尚意识的人物们是些什么货色。

尽管希尔施的自供的最初目的是歌颂维利希先生，把他捧作

从自己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救星，但是，这个自供比我的“揭

露”更甚地有损他的名誉。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触希尔施

的自供。如所周知，希尔施是普鲁士警察当局反对我所属的党的

工具。维利希先生不顾这一事实，却假设希尔施本来是我为了

“毁掉”维利希的党而委派的。

“很快他〈希尔施〉就和马克思的某些拥护者，特别是和某某罗赫纳一起，

开始阴谋活动，企图毁掉协会。因此大家开始注意他。他被揭发了，云云。根

据我的建议，把他开除了；罗赫纳袒护他，也被开除了…… 希尔施现在又

开始了反对奥·迪茨的阴谋活动…… 阴谋又被迅速地揭穿。”

根据维利希先生建议把被当做密探的希尔施逐出大磨坊街工

人协会一事，是我在“揭露”第６３页３９３上谈的。这种驱逐在我心目

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知道，驱逐的原因并不是确凿的事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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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猜疑希尔施和我搞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阴谋活动。现在这一

点连维利希先生本人也已承认。我知道希尔施是没有犯这个罪的。

至于谈到罗赫纳，他曾要求拿出希尔施的罪证。维利希先生回答

说，不知道希尔施是靠什么生活的。罗赫纳问道，维利希先生是靠

什么生活的呢？由于这个“不恭的”责问，罗赫纳受到了公意审判，

并且因为他不听所有的告诫，不想低头认罪，所以被“开除”。在希

尔施被开除以及罗赫纳接着他被开除后，希尔施的阴谋活动

“现在主要是反对奥·迪茨，并且串通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前萨克森警探，

后者对迪茨提出了指责。”

施泰翰逃出汉诺威的一个监狱到达伦敦后，参加了维利希的

工人协会并对奥·迪茨提出指责。施泰翰既非“可疑的”，也非“前

萨克森警探”。促使施泰翰对奥·迪茨提出指责的原因是，法院侦

查员在汉诺威曾经向他出示了许多他私人的信件，而这些信件是

他寄给伦敦的维利希委员会３９４书记迪茨的。与施泰翰几乎同时出

现的有：罗赫纳，刚从汉诺威监狱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的埃卡留斯第

二，根据参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一案的逮捕令被到处搜

捕的吉姆佩尔，以及１８４８年由于一首革命小诗而曾在汉堡被拘并

假装又受到警察当局迫害的希尔施。他们和施泰翰一起组成了某

种反对派，并由于在协会的公开辩论会上反对维利希先生的教义

而犯了亵渎圣灵罪。使他们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对施泰翰指责迪茨

的答复是维利希开除希尔施。不久他们都退出工人协会并和施泰

翰组成一个单独的协会，这个协会也存在了一些时候。他们和我建

立联系只是在他们退出维利希先生的协会之后。高尚意识颠倒了

年代顺序，完全无视施泰翰，抛弃这个必要的、但不怎么令人舒服

的中间环节，从而暴露了自己说谎的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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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揭露”第６６页上谈到：“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前不久，维

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缝的帮工①充当特派员前往德国”，
３９５

云云。

高尚意识愤怒地叫道：“为什么马克思先生强调这是裁缝的帮工呢？”

我决没有“强调”这是裁缝的帮工，没有像高尚人物所做的那

样，例如，他强调皮佩尔是“路特希尔德家里的家庭教师”，虽然皮

佩尔已由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失掉在路特希尔德那里的工作去

做英国宪章派机关报②的编委。我只不过是把裁缝的帮工叫做裁

缝的帮工。为什么？因为我应该不提他的名字，同时应该向金克尔

先生和维利希先生表明，我完全了解他们的特使的人格。因此，高

尚意识指责我对所有裁缝的帮工犯了叛国大罪，并对裁缝的帮工

高唱品得式的颂歌，以此来争取他们的选票。高尚意识为了顾全裁

缝的帮工的善良名声，宽宏大量地不提埃卡留斯——他谈到埃卡

留斯时就像谈到一只被驱逐的大山羊——是裁缝的帮工，其实，这

个职业至今丝毫也没有妨碍埃卡留斯是一位德国无产阶级的大思

想家，丝毫也没有妨碍他用自己载在“红色共和党人”、“寄语人

民”３９６和“人民报”上的论文博得甚至在宪章派中的威望。维利希先

生反驳我对他和金克尔派往德国的裁缝的帮工的活动的揭露，就

是用的这种方法。

现在我谈谈亨策的事情。高尚意识企图对我冲刺一下来掩护

自己的阵地。

“顺便提一下，他〈亨策〉曾借给马克思３００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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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９年５月，我告诉雷姆佩尔先生，“新莱茵报”的财政困难

随着订户的增加而增加了，因为开支一定要用现金支付，而订费

总是迟迟来到；除此之外，由于发表了维护巴黎六月武装起义者

的文章以及抨击法兰克福议员、柏林妥协派和三月同盟的文章３９７，

几乎所有股东都逃开了报纸，因而造成了巨大赤字。雷姆佩尔先

生让我去找亨策，他以我的借条为据借给了“新莱茵报”３００塔勒。

那时亨策本人正被警察当局追捕，所以他认为有必要离开哈姆，于

是他就和我一同到科伦去；到了科伦，我就得到关于我被驱逐出

普鲁士国境的消息。我向亨策借来的３００塔勒，我通过普鲁士邮

局收到的订户寄来的１５００塔勒，我的一部高速平板印刷机，等等

——这一切都用来抵偿了“新莱茵报”对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纸

商、办事员、通讯员、编辑部人员等等所欠的债务。没有谁比亨

策先生更清楚地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本人曾借给我的妻子旅行包，

用来装她的银器，送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以便我们能够弄到私人

所需的费用。“新莱茵报”的账册保存在科伦的商人斯蒂凡·瑙特

那里，我可以授权给高尚意识到那里取得这些账册的经过正式核

对的抄本。

在谈了一些离题的话之后，现在言归正题。

“揭露”丝毫也不认为维利希先生是亨策的朋友以及从亨策那

里得到资助是不可解的。它认为不可解的是（第６５页３９８），在科伦

案件接近尾声时，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警惕性达到顶点并对德国

和英国每个稍有可疑的德国人严密注视时，亨策竟得到当局的许

可，前往伦敦，并在那里毫无阻碍地同维利希会晤，然后又回到科

伦来提供反对贝克尔的“假证词”，要知道，亨策家里曾被搜查并有

文件被查获，他曾被查出在柏林窝藏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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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普芬尼希，并且“自认”曾参与同盟的活动。一定的时期使亨策

先生和维利希先生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性质；上述的情况理应

使维利希先生本人也感到奇怪，尽管他不知道亨策从伦敦用电报

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联络。这里谈的是一定的时期。维利希先生正

确地感到这一点，因此他用自己的高尚方式声明：

“他〈亨策〉在审判之前来到伦敦〈这一点我也肯定〉，他不是到我这里来，

而是来参观工业博览会的。”

高尚意识像有自己私人的布鲁塞尔“先驱者报”一样，也有自

己私人的工业博览会。真正的伦敦工业博览会是在１８５１年１０月

闭幕的，而维利希先生说亨策在１８５２年８月来“参观它”。席利、海

泽和金克尔－维利希贷款的其他担保人都可证实这一情况，亨策

先生曾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同意把美国的款项从

伦敦转移到柏林。

还在亨策先生住到维利希先生那里之前很久，他就接到了出

庭科伦案件的传票，但他不是作辩护人一方，而是作为起诉人一方

的见证人被传的。一当我们知道维利希先生指示亨策如何在科伦

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贝克尔（“揭露”第６８页３９９）——“具有如此高

超精神和性格的人”，我们立即就把相应的情报寄给贝克尔的辩护

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信恰好在讯问见证人亨策这一天到达。他

的证词的性质不出我们所料。因此，贝克尔和施奈德尔就公开质问

他与维利希先生的关系。信保存在科伦的辩护人的文件中，讯问亨

策的报告发表于“科伦日报”。

我不作这样的推论：假如确定亨策先生如何如何，那末这就是

维利希先生的活动的可靠证明；因为如果朋友亨策有可能执行那

个东西，那末，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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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辩证法我情愿让给高尚意识。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维利希先生的本题上来吧：

“为了充分评价这个〈马克思所采取的〉策略，这里还有几个范例。”

在黑森消极抵抗、普鲁士招募后备军以及普鲁士与奥地利之

间表面上冲突４００时，高尚意识恰好准备在德国掀起军事暴动，方法

就是寄送“成立后备军委员会的简要方案给在普鲁士的某些人”和

维利希先生准备“亲赴普鲁士”。

“正是马克思先生从自己人那里得知此事后，把我意图前往的消息告知

了别人，并且后来夸耀说，他用来自德国的假信件戏弄了我。”

Ｉｎｄｅｅｄ！〔确实如此！〕贝克尔寄给我一些维利希的狂妄信件以

及他对这些信件的有趣评论，这些信件贝克尔已在科伦公开了。如

果我剥夺自己的朋友阅读这些信件的乐趣，那我就太残忍了。施拉

姆和皮佩尔为了逗趣，曾回信戏弄维利希先生，但回信不是“来自

德国”，而是通过伦敦市邮局寄的。我们的高尚人物加意小心，不把

邮戳给人看。他硬说“收到一封用伪造的笔迹写的信，并认出它是

假的”。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信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维利希

先生“夸耀说”，他发现了据说是伪造的笔迹，并从封封皆真的信件

中认出有一封是假的，同时他过分高尚了，竟认不出用亚洲式的夸

张手法对他个人的颂扬、对他固执思想的非常滑稽的称赞、对他个

人奢望的小说式的夸张，都是戏弄。即使维利希先生的出行是经过

认真考虑而决定的，那末，阻碍他成行的也不是我“把消息告知了

第三者”，而是别人告知了维利希先生本人一个消息。原来，他所收

到的最后一封信揭掉了本来就是透明的外皮。他为自己的虚荣心

所驱使，至今还认为那封使他陷于失望的信是假的，而那些愚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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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是真的。高尚意识不是认为，由于自己是有美德的，所以世界

上尚能存在的大概是 ｓ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ａｋｅｓ〔爱情和吃喝〕，但不应当

有幽默呢？我们高尚的骑士不让公众享受阅读这些信件的愉快是

不高尚的。

“至于谈到马克思所提到的和贝克尔的通信，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至于谈到这种捏造的通信、维利希先生大驾亲赴普鲁士的意

图和我把这消息告知第三者，那末，我认为寄一份“刑法报”给前尉

官施特芬是适宜的。施特芬是为贝克尔辩护方面的见证人，贝克尔

曾把自己的所有文件交他保管。警察当局迫使施特芬离开科伦，他

现在住在切斯特，在那里教书，因为他属于不高尚一类的人，甚至

在流亡中还挣钱谋生。高尚意识是超凡的人，他不靠资本生活，因

为它没有资本，也不靠工作生活，因为它不工作，它是靠社会舆论

这种天降食物生活的，靠别人对他的尊敬生活的。因此它才像为自

己唯一的资本而搏斗一样为此而搏斗。

施特芬写给我这样一封信：

“维利希非常恼恨您引用了贝克尔信中的片断。他把这封信从而也把那

段引文叫做捏造。我现在用事实来驳斥这种荒谬的论断，以便用确凿的证据

证实贝克尔对维利希的看法。有一天晚上，贝克尔笑逐颜开地递给我两封信，

并且建议我在情绪不佳的时候阅读；他说它们的内容定会使我解闷，说我由

于以往的地位可以从军事观点予以评判。我反复阅读了奥古斯特·维利希写

给贝克尔的这些信，果然找到了非常滑稽可笑的庄严命令（用相称的普鲁士

王国的术语来说），在这些命令中大元帅和社会的救世主从英国发出指示：占

领科伦，没收私有财产，建立巧妙地组织起来的军事独裁，实施军事社会法

典，除一种每日公布应当怎样思想和怎样做事的命令的报纸之外，其他报纸

一律禁止，还有许多其他的细节。维利希非常体谅下情，竟答应，如果在科

伦和普鲁士莱茵省完成了这部分工作，他一定亲自莅监，以便区分母羊和公

羊，审判活人和死人。维利希断言，他的‘简要方案容易实现，只要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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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主动精神’，并且说‘它具有极其严重的后果’〈对谁？〉。为了扩大视

野，我很想知道有哪些深谋远虑的‘后备军军官’‘后来’向维利希先生‘表

示了’这样的态度，也很想知道，在普鲁士后备军集中期间，这些据说是相

信‘简要方案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先生们都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英国，还

是在预定的婴儿出世的地方即普鲁士。维利希非常亲切地把婴儿诞生的喜报

寄给了‘某些’人，并且做了描述；但是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贝克尔、‘具有

高超智慧和性格的人’之外，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成为教父。有一

次维利希派来一位名叫……①的副官。这位副官给我很大荣誉，邀我到他那

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够一眼看去就对整个形势作出估计，

比任何其他天天直接注视事实的人估计得更好。因此，当我告诉他，普鲁士

军队的军官们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维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们根本

无意于ｃｉｔｉｓｓｉｍｅ〔匆忙地〕宣布成立维利希式的共和国的时候，他对我就很

看不起了。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没有物色到一个那么没有头脑的人同意翻印

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告军官书号召军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

主制的‘那个东西’。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伦’〈他对我

这样写的〉，但是，他在其他某处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

‘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童

贞般的秘密。

维利希声称，他决不相信，具有‘贝克尔式的高超性格和精神’的人们会

嘲笑他的方案。因此，他把说出了这一事实的话叫做荒谬的捏造。如果他读过

关于科伦案件的报告，——当然，他是理当一读的，——那末，他就会发现，贝

克尔就像我一样，已经公开地对他的方案表示了您所发表的那封信中的意

见。如果维利希愿意得到一个从军事观点对那时情况的正确的描写，而不是

根据幻想的灵感对那时情况的描写，那末，我能够在这方面为他效劳。

应该遗憾地指出，在维利希的以往的伙伴中，拒绝按照他的需要对他的

军事天才和他对事物的实际了解五体投地的人，还不仅是魏德迈和泰霍夫。

维·施特芬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于切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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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马克思的策略的范例”。

维利希先生离奇地记述了１８５１年２月路易·勃朗举行的一

次宴会，这个宴会是赖德律－洛兰的宴会的对台戏，同时又是为了

抵御布朗基的影响而举行的反示威。

“不言而喻，马克思先生没有被邀请。”

不言而喻，没有。每个人花两先令就可拿到“请帖”，并且过了

没有几天，路易·勃朗就不厌其烦地问马克思为什么不到。

“随后〈随在什么之后，随在宴会之后吗？〉就有传单在德国工人中间散发

了，传单上刊印了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献词，还附有嘲笑纪念会的按语，把沙佩

尔和维利希叫做瞒哄人民的骗子。”

“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献词”
４０１
构成了高尚意识的历史的重要部

分，而高尚意识充分相信他的话具有最高意义，通常都是断然声

明：“我从来也不说谎！”

在宴会后过了没有几天，巴黎的“祖国报”就刊登了布朗基应

纪念会组织者的请求从贝耳岛监狱寄来的献词全文。在献词中，布

朗基用他所固有的清晰的形式痛斥了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的所有成

员，特别是宴会的组织者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惊讶地问

道，为什么这篇献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勃朗立刻在伦敦的

“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会

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献词。路易·勃朗、朗道夫、巴特尔米、维迪

尔、沙佩尔等先生和维利希本人，以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给

“祖国报”送去一项声明：他们从来没有收到上述的献词。但是，“祖

国报”在公布这个声明之前，曾问过把献词全文转寄给它发表的布

朗基的妹夫安都昂先生。它把安都昂的回信发表在上述先生们的

声明全文下面，安都昂在回信中说，他确实把献词寄给了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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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并且收到了他的关于献词已收到的通知。随后，巴特尔米先生

就声明，虽然他收到献词，但是，他认为这篇献词不妥，所以把它压

了下来，没有把这件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还在此之前，声明签

署人之一，前上尉维迪尔在“祖国报”上写道，军人的荣誉感和对追

求真理的心情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维利希以及其他在委

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的人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

是上述６个而是１３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献词，大家讨论了

这个献词，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以７票对６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

这个献词。他，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６个委员之一。

“祖国报”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特尔米先生的声

明，它的得意可想而知。它发表了这一声明，并且给它写了下面的

“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蛊

惑民心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

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

是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

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轻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

‘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将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

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由于对

写作的同情心，我们刊载了公民巴特尔米的下面这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

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从今以后出了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

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认这个献词的

存在，而互相辱骂以至厮打起来了。”

这就是布朗基献词的历史。Ｓｏｃｉéｔé  ｄｅｓ 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ｓ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ｓ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由于

“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献词”而撕毁了与维利希先生的组织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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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同时，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ｓ 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ｓ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ｓ 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也分了家。它的一部分表现了可疑的向往资

产阶级民主即赖德律－洛兰主义的趋向的会员们声明退出，并且

事后被开除。或许高尚意识告诉了这个协会，像它现在告诉资产阶

级民主派那样，是恩格斯和马克思阻挠这个协会的会员投入资产

阶级民主的怀抱，阻挠他们和“所有由同情的纽带联结起来的革命

参加者”留在一起吧？或许高尚意识对他们说，“革命发展观的不同

在分裂时没有任何作用吧”？不，高尚意识所说的恰好相反，它说两

个协会中发生分裂是由于同样的原则性的分歧，恩格斯、马克思和

其他一些人代表上述德国协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就像马迪耶及

其一伙代表法国协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一样。我们高尚的人物甚

至害怕，只要同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稍一接触，就可能损害“真正的

教义”，因此，他以肃穆伟大的气概提出建议禁止资产阶级分子“甚

至作为访问者”出现在 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ｓ〔流亡者〕协会中。

捏造！撒谎！——高尚意识发出了它充满伟大道义的短促喊

声。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策略的范例”！Ｖｏｙｏｎｓ！〔让我们看一

看吧！〕

《Ｐｒéｓｉｄｅｎｃｅ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 Ａｄａｍ．Ｓéａｎｃｅ ｄｅ ３０ ｓｅｐｔ．１８５０．

Ｔｒｏｉｓ ｄéｌéｇｕéｓ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 ｄｅ 

Ｗｉｎｄｍｉｌｌ－Ｓｔｒｅｅｔ ｓｏ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ｉｔｓ．Ｉｌｓ ｄｏｎｎｅｎｔ 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ｅｕ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ｑｕｉ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 ｄａｎｓ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ｎｅ ｌｅｔｔｒｅｄｏｎｔ

ｉｌ ｅｓｔ ｆａｉｔ ｌｅｃｔｕｒｅ．〈大概，在这封信中叙述的是分裂的原因。〉Ｌｅ 

ｃｉｔｏｙｅｎ Ａｄａｍ ｆａｉｔ 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ｒ ｌ’ａｎａｌｏｇｉｅ ｑｕｉ ｅｘｉｓｔｅ ｅｎｔｒｅ ｌｅｓ 

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ｉ ｖｉｅｎｎｅｎｔ ｄｅ 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ｒ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ｄｅｕｘ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ｄｅ ｃｈａｑｕｅ ｃｏｔé ｌ’éｌéｍｅｎｔ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ｒｔｉ ｐｒｏｌéｔａｉｒｅ ｏ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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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ｉｔ 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ｃｉ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ｃ ｅｔｃ Ｌｅｃｉｔｏｙｅｎ

Ｗｉｌｌｉｃｈｄｅｍａｎｄｅ ｑｕｅ ｌｅｓ ｍｅｍｂｒｅｓ，ｄé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ｅ（正如记录所指出的，他后来改正说：《ｅｘｐｕｌｓéｓ》ｎｅ ｐｕｉｓｓｅｎｔ ｅｔｒｅ

 ｒｅ ｕｓ ｍｅｍｅ ｃｏｍｍｅ ｖｉｓｉｔｅｕｒ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ｆｒａｎ ａｉｓｅ》．

（Ｅｘｔｒａｉｔ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ｓ ａｕ ｔｅｘｔ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 ｐｒｏｃèｓ ｖｅｒｂａｕｘ．）

Ｌ’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ｄｅｓ 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ｓ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ｓ ｅｔ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

Ｊ．Ｃｌéｄａｔ》①

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前所未闻的、真正的和充满冒险情节

的关于举世闻名的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故事就此结束。

 Ａｎ ｈｏｎｅｓｔ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ｉｎ，—ｈｅ ｍｕｓｔ ｓｐｅａｋ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ｉｔ，ｓｏ；ｉｆ ｎｏｔ，ｈｅ’ｓ ｐｌａｎ．

Ｔｈｅｓ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ｋｎａｖｅｓ Ｉ ｋｎｏｗ．②

卡尔·马克思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１７５高尚意识的骑士

①

② 坦率而正派的人说话句句是真，

  相信了，他兼有二者；不相信，  他总还坦率。

我知道这样的无赖。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

“公民亚当任主席。１８５０年９月３０日开会。

    会上介绍磨坊街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三个代表。他们声称，受委托递交一

封信，信宣读了。〈大概，在这封信中叙述的是分裂的原因。〉公民亚当指出两

个协会中刚刚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共同点：两个协会在同样的情况下发生了资

产阶级成分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裂，云云。公民维利希要求，退出德国协

会的会员〈正如记录所指出的，他后来改正说：“被开除的会员”〉不准甚至作为

访问者进入法国协会。〈摘录与原记录相符〉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档案室保管员

约·克列达”。——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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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

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

——伦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

——工人议会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星期二于伦敦

昨天早晨普鲁士议会会议开幕，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发表了

演说。根据电讯判断，演说中谈到东方纠纷那部分所用的措词，显

然是有意要消除人们对圣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各宫廷之间存在

密谋的怀疑。这一点特别突出，还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曾根据各种理由，通过同一个曼托伊费尔向他忠

实的人民郑重宣布，议会并不负有干预对外政策问题的使命，因为

国家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像国王的私人领地一样，是专门由王室管

理的。演说中的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对人民的呼吁，

这表明普鲁士政府的处境极端困难；一方面俄国和法国威胁着它，

另一方面它自己的臣民也威胁着它，而且恰好是在它被昂贵的粮

价、极度的商业停滞所困扰，并且回想起可怕的背誓行为４０２将遭到

报复而无法安宁的时候。但是，普鲁士政府自己使自己失去了通过

议会诉诸舆论来寻求避难所的可能性，议会是国王有意作为一个

２７５



简单的虚设机构建立起来的，大臣们自觉地把它们当作一个简单

的虚设机构，人民也非常肯定地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虚设机

构。时至今日，已不能使人民相信这些虚有其表的机关应该毫无来

由地被看做是“祖国”的支柱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决不能说，普鲁士人表现了头脑清醒和卓有见

识的品质（这些品质一度曾经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因为他们以不应该的

鄙视态度对待议会，让根据现行宪法选举出来的议会垮台。”

相反，普鲁士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是头脑清醒的，因为他

们甚至拒绝承认那些背叛了革命、希图篡夺革命果实的人们表面

上的权势，他们叫政府知道，他们是不会受政府的骗术愚弄的，他

们认为，如果议会还算个什么东西的话，那也无非是加在国家的旧

官僚机构上面的新官僚机构。

在其他方面平静无事的德国社会生活面上，一再被宗教争论

掀起风波，这种情况会使任何一个不太熟悉德国过去历史的人大

惑不解。时而是所谓德国教会４０３的残余分子遭到现政府疯狂的、像

１８４７年那样的迫害。时而是天主教派和新教派通婚的问题使天主

教教士像１８４７年那样同普鲁士政府争吵起来。时而是夫赖堡大主

教同巴登大公之间爆发激烈的斗争，成为最重要的事件，前者把

巴登政府开除出教，并且下令在传道坛上宣读把巴登政府驱逐出

教的信件，后者则下令封闭不听话的教堂，逮捕教区牧师，结果

使农民纷纷集合，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牧师，赶走宪兵，像比硕

夫斯海姆、科尼斯霍芬、格律恩斯菲尔德、格尔拉赫斯海姆（这

些地方村长则不得不逃跑）以及其他许多村庄发生的事情那样。如

果把巴登的宗教冲突看做纯粹是地方性的冲突，那就错了。巴登

只不过是天主教会特意选来进攻新教徒君主的斗争舞台。在这个

３７５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志尼的宣言。——工人议会



冲突中，夫赖堡大主教代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教士，巴登大公则

代表所有大大小小的新教徒君主。但是，一个一方面以它对一切

宗教传统抱彻底、大胆和无比的批判精神而著名的国家，另一方

面又不时重新爆发十七世纪的宗教纠纷而使整个欧洲吃惊，这样

的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的秘密不过是，政府使任何一个刚

刚产生但暂时还在暗中活动的人民反对派起初都不得不采取一种

神秘的、几乎不受任何监督的宗教运动形式。而僧侣们也甘心用

这种幌子来欺骗自己，他们还以为自己利用人民的热情去反对政

府只对自己的团体有利，然而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不自觉地起

着革命工具的作用。

伦敦的日报对马志尼起草的宣言用尽平生之力摆出一副惊恐

万状和义愤填膺的样子。这个宣言是在被派到路易吉安那——这

个地区包括了摩地那、帕尔马和皮蒙特王国一部分领土——去发

动起义的第二民族支队的领导人费利切·奥尔西尼那里查获的。

宣言号召人民“采取突然行动，就像米兰人过去做过并且现在还要

再做的那样”。宣言又说：“短剑如果用来作突然的狙击，它就能够

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并代替枪杆。”伦敦报刊把这一点说成是公开号

召“进行卑怯的暗杀”。我只希望知道，在意大利这个不存在任何公

开反抗手段和到处都是密探的国家里，革命运动不利用突然性怎

能指望得到什么成就呢？我希望知道，如果真的战斗起来，意大利

人民除了使用还没有被奥地利夺走的唯一武器——短剑以外，还

能用什么武器去同奥地利军队战斗呢？马志尼远不是想建议意大

利人用短剑去对手无寸铁的敌人进行卑怯的刺杀活动，——他是

号召他们用短剑行动起来，诚然，是“突然”行动，但却是公开地行

动，是效法米兰的榜样，在米兰，手里只有刀子的一小群爱国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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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袭击了全副武装的奥地利卫戍部队的守卫所。

“泰晤士报”写道：“但是，立宪制的皮蒙特将遭到罗马、那不勒斯、伦

巴第的命运！”

为什么不呢？难道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意大利革命不是撒丁

国王①出卖的吗？难道皮蒙特国王阻碍意大利成为共和国比不上

普鲁士国王阻碍德国成为共和国吗？马志尼宣言从道义方面来看，

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它的政治价值，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我看来，马志尼无论在他对皮蒙特人民的看法上，还是在他对

意大利革命的理想上都犯了错误。他认为，意大利革命的实现无

须凭借欧洲的纠纷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只要依靠突然行动的意大

利密谋家们的单独发动就可实现革命。

诸君从各家伦敦报纸上已经知道，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个委员

会去调查最受尊敬的大名鼎鼎的伦敦市政厅这个机关的贪污事

件，同时也考察这个机关的全部组织。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结束。

下面就是委员会的报告所举出几个事实。

伦敦市政厅的收入，即使有几项除掉不算，总数共达４０万英

镑，官员的薪俸总额非常可观——共１０７０００英镑，即占总收入的

２５％以上。法官薪俸的支出规定为１４７００英镑，其中市首席法官

得３０００英镑，法庭顾问得１５００英镑，郡法院的法官得１２００

英镑。总务官得１８９２英镑，秘书得１２４９英磅，代表伦敦市

政厅出席各议会委员会的官员得１７６５英镑。市长官邸和市政

厅的高级官员每年各得１２５０英磅。执权杖侍从官得５５０英镑，执

剑侍从官得５５０英镑；典礼官得４５０或５００英镑，典礼次官得２００

５７５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志尼的宣言。——工人议会

① 查理·阿尔伯特。——编者注



或３００英镑。此外，这些要人们还领７０英镑的服装补助费，１４英

镑的靴子补助费，２０英镑的三角礼帽补助费。本诺克先生在他的

证词中说：

“伦敦市政厅所属各机关的支出总额大大超过合众国联邦政府的支出总

额；也许更惊人的事实是：伦敦市政厅本身的经费和它的财政管理费用超过

了它所得到的租金、赋税和经纪人缴纳的款项的收入总额。”

约翰·罗素打算开给英国人吃的改革药丸的伟大秘密终于揭

晓了。他建议：一、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种限制早就名

存实亡了）；二、重新划分选区，办法是废除城市若干小选区，另

成立较大的选区；三、在农村选区把财产资格限制由２０英镑降低

到１０英镑，即降低到城市选区现行限制的水平。但是他拒绝提出

第四条关于把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５英镑的建议，因为，用

“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这样做的结果，

“现在的选民们实际上就会被剥夺投票的权利，因为被准许参加投票的

那个阶级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所有其他阶级的总和，这个阶级只要团结一致就

足以占上风了”。

换句话说，甚至赋予小业主和商人阶级的大多数人以选举权

就会把少数人的选举权剥夺掉。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理由。可

是，目前只模糊地显出一些轮廓的新的改革法案，其最重要的特

征并不是这一条，甚至也不是他提出的所有各条的总和。最重要

的是，关于这个法案的消息传出以后所遇到的普遍的十分冷淡的

反应。警察局的每一个报告都比这个“伟大的措施”、这个新改革

法案、这个“群贤内阁”的集体创作更吸引公众的注意。

厄内斯特·琼斯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只要宣布建立

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宣布建立以工人议会为首的全国组织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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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一传开，就会在有产阶级中间引起惊慌，就会迫使伦敦的资

产阶级报纸把注意力投向这一句话。“泰晤士报”马上就懂得了这

个新运动的重要性，并且首先登载了有关宪章派群众大会在曼彻

斯特人民学院召开的报道。“泰晤士报”的所有同行也开始不断发

表社论，评述工人运动和早被认为已经没落的宪章派所提出的工

人议会。“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写了不下四篇文章。可是，报上

关于这个具有极大意义的曼彻斯特群众大会的报道，根本没有正

确说明它的性质和会上讨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提出自己的

报道是合适的。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１．大会深信，各个单独的工人团体分散地争取保持合理的工资水平和

争取劳动解放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大会认为，只有依靠一个全国组织并受

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领导的工人阶级联合的群众运动，才能保证给予那些现

在正遭到同盟解雇或正在举行罢工的工人们以应有的帮助，才会使工人们有

可能在将来把劳动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和全国组织的建立并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干预现存的工

联和工人团体的事务；这个组织的活动，目的应该是把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

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集中起来，集聚起来，联合起来。

２．为了实现上述决议，亟需尽快召开工人议会；这个议会应该由每个城

市的工人在专门召集的公开会议上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这个议会的义务应

该包括下面几点：组织一个机构，通过在全国最广泛地征求签名的方式，来

帮助现在正在举行罢工或遭到工厂主同盟解雇的工人；制定一个领导工人阶

级对企业主进行斗争的专门的行动计划；提出各种措施，使工人能够从资本

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不必非举行罢工

才能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３．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本着上述目的与各城市和各区进行联系，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以召开工人议会，起草并公布代表们开会所必需的各种文件，

同时拟定提交代表讨论的各项问题。”

在所有发言中最精彩的是琼斯先生的发言。现在我摘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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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段：

“企业主通过伦敦‘泰晤士报’的嘴声称，他的利润不干你们的事。说什

么你们应该只数一数你们的人头，而不是数他的利润。人头一多，即使想多

得也是少得。他把这称之为供求规律。他说，调节你们的工资的只是这个规

律。是这样吗？不！既然在他的利润很高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要求提高工资，那

末在他的利润下降的时候他们也不应该降低你们的工资。然而，即使工人的

数目一个也没有减少，他也会对你们说：‘生意不好，日子难过，我的利润减

少了，我不能照数给你们发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劳动并不是受供求

规律的调节，而是受高棉价和低利润规律的调节。供给的规律可能有道理，但

生活的规律更有道理。需求的规律很厉害，但饥饿的规律更厉害！我们说，如

果资本的一种形式——货币——有权获得利润，那末资本的另一种形式——

劳动——也有权获得它；而且劳动有更大的权利，因为劳动创造货币，而不

是相反。什么是利润呢？这就是扣除了全部生产费用以后剩下的资本。你们

到现在为止所领取的工资，只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这一份勉强维持活命的

工资根本不是劳动的报酬。它只不过是维持活人这架机器处在适于工作的状

态所必需的费用。可是除了维持这部由肉和血做成的机器的费用以外，你们

总该有一点剩余。你们需要有精神和脑子的食粮，就像你们需要有口和胃的

食粮一样。企业主害怕你们得到较高的工资；这倒不是因为他付不起工资，最

近７年来资本增加了１００％以上，而你们只不过要求从你们劳动所得的

１００％中拿出１０％来增加你们的工资。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

们开辟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们开辟走

向受教育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民不会再当奴隶；他害怕

这个是因为他知道，那时你们会不同意干这许多个小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

那时你们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到工厂地狱去挑那奴隶劳动的重担；他害怕

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会送自己的孩子上学校，而不是上工厂；他害怕这个是

因为他知道，要是你们的妻子都呆在家里，而孩子们又上学，只有很短的时

间在工厂，那末现在促使工资水平下降的那些过剩劳动力就会摆脱他的控

制，劳动就会成为镶嵌在人类自由的王冠上的无价之宝。可是现在问题不同

了。现在问题已经不只是要在企业主的利润中得到多少份额或者增加１０％

的工资，现在问题是不许把工资降低２０％。生意是好是坏，形势不会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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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变化，生意好，企业主们要掠夺外国人民，生意坏，他们就要掠夺本国

人民。对你们说来，问题很快就具有另一种意义：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

是饿死还是活下去的问题，是在工厂地狱里活还是在工厂大门口死的问题。

资本家们，这些西方的哥萨克，首先越过了工人权利的多瑙河疆界；他们实

施了受黄金支配的战时法律，他们从他们那些叫做垄断组织的炮垒里向我们

的队伍发射饿死的炮火。各城市相继宣布戒严。失业现象挖着战壕，而饥饿

把云梯架到劳动的城堡上去了，贫困的大炮猛烈地射击着劳动的战线。资本

家的大联合一天比一天扩大，他们的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具有全国的规模。

你们准备抵抗这个运动吗？你们的运动却是混乱不堪。既然同盟解雇工人的

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你们还在继续分散行动，那末很快就会发现，你们将开

始冲进彼此的禁区：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将在同一个地点碰上另一个地方的募

捐者；在本来应该作为同盟者握手言欢的地方，你们将像仇人相逢；在本来

应该彼此帮助克服各自的弱点的时候，你们将互相削弱预定为其一方而作的

帮助。威根的采煤工人们离普雷斯顿、斯托克波尔特、曼彻斯特、奥尔丹不

远，但是，他们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而遭到了失败。威根的工厂工人也罢

工了。他们对他们的兄弟，煤矿工人的失败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认为，那些

人很幸运地脱身了。如果互相挡道，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但是为什么会这

样呢？因为你们把自己的运动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种利益

的小圈子里了。你们的雇主们的运动正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你们的反抗也

应该成为这种全国性的反抗。在现在的情况下，等待着你们的是无政府状态

和死亡。你们不要以为我对工联的明智有异议，不要以为我在攻击它们的行

为和不可侵犯性。

但是，引着小孩学步的带子，对大人来说，会成为绊绳。在工人运动的

幼年期起过作用的各自单独行动的做法，到了工人运动的成年期便成为致命

伤了。让各行各业都来参加吧，我们需要它们的帮助。不要把工人阶级的事

业委托给某一个工厂，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地区，应该把它委托给工人

的议会。”４０４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４８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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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多 瑙 河 战 争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土军自沃耳特尼察的退却，看来标志

着俄土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４０５。这次退却，看来至少是从卡拉法特

附近渡河开始的、显然成为一个阶段的初期战斗行动的结束；此

后，双方不是平静地留在冬季营地，就是执行新的尚未定案的计

划。因此，评论到目前为止的战局的适当时机似乎已经来到了，尤

其是因为刚刚获得了关于多瑙河上唯一的一次大会战——俄军对

土军沃耳特尼察 ｔｅｔｅ－ｄｅ－ｐｏｎｔ〔桥头堡〕的攻击——的官方和

非官方的报告。

１０月２８日，部署在维丁的土军渡过多瑙河，攻占了卡拉法

特。土军在攻占这一地点时，除了与兵力不大的侦察队的小战斗

以外，大概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为正当俄军准备在克拉约瓦集

中大量兵力进攻卡拉法特时，传来了使他们不安的消息：土军在

另一方向作更有威胁性的推进，１１月２日在沃耳特尼察附近渡过

多瑙河，严重地威胁着俄军的交通线。同时，土军还在维丁至沃

耳特尼察沿多瑙河一线进行了一连串佯攻和次要攻击，不过这些

攻击有的因俄军预有防范而未能得手，有的则因兵力过少而未能

迷惑俄军，使其行动发生严重错误。

因此，卡拉法特的土军没有受到任何惊扰，他们陆续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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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军的补充，据报道兵力已增加到将近２４０００人。这些土军既没

有向前推进，也没有受到袭击，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去注意他们。

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土军在沃耳特尼察渡河的情况如

下。沃耳特尼察是阿尔哲什河与多瑙河汇合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

多瑙河上与阿尔哲什河口相对的地方有一个沙洲，在高达６００—

７００英尺的陡峭的多瑙河南岸，是土尔图凯村和要塞，这个要塞就

建筑在这个高耸的河岸的顶端。因此设在土尔图凯的火炮可以最

有效地支援在该外渡河的任何部队。１１月１日，土军渡到多瑙河

中的那个沙洲上，并于一夜之间修起了坚固的战壕。１１月２日，土

军又从沙洲渡到阿尔哲什河以东，登上了瓦拉几亚的河岸。乘船

渡到瓦拉几亚的有２个营，配有１００名骑兵和２门火炮。土军在

土尔图凯的火炮进行了几次齐射，迫使俄军前哨放弃了离河岸不

远的医院建筑物，于是土军马上攻占了这个以后给他们带来很大

益处的建筑物。这个有拱形墙的厚实的建筑物几乎不要什么加修

就具备了内堡（最常用的野战筑城工事）的一切优点。土军立即

开始在阿尔哲什河和多瑙河之间挖掘战壕。经常约有４００人参加

这一作业，束柴和篮筐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根据我们得到的全部

报道，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这些战壕已形成一道绵亘的防

线，完全切断了俄军从阵地通往土军登陆地点的所有通路。虽然

形成绵亘的战壕线的工事早被人们否定，被认为没有用处，但是，

由于这些战壕具有桥头堡那样的特殊作用，由于土军找到了现成

的坚固的内堡，由于土军工兵不足以及与土军特点有关的其他情

况，所以采用这种过时的工事体系可能仍然是适当的。土军在阿

尔哲什河找到了一些船只，马上用来同原有的船只一起在多瑙河

上架桥。这些作业于１１月４日拂晓几乎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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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土军在沃耳特尼察就只有多瑙河北岸的一个桥头堡。土

军没有过河，而且直到目前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在多瑙河

北岸已有了一个可靠的登陆场，一俟在土尔图凯集中了足够的兵

力就马上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土军有可能占领阿尔哲什河的西

岸或东岸，而且他们在该河附近的一切行动，都可得到配置在土

尔图凯高地的１０门重要塞炮的掩护。由于火炮阵地很高，这里的

河面又狭窄，所以它们的射击范围至少可达到桥头堡半英里之外

的地方。

桥头堡内的兵力为３个基干营（２４００人）、２个近卫连（１６０

人）、２个猎兵连（２００人）、１００名骑兵和配置在医院建筑物内的

１２门重炮的炮手。战壕线的右翼可得到土尔图凯的火炮纵射和侧

射火力的掩护，此外，土尔图凯的火炮还可对桥头堡正前方的整

个平地射击。与阿尔哲什河相接的左翼由设在沙洲上的一个炮队

从翼侧掩护。不过这里有些地方灌木林密布，可以作俄军向前移

动时的绝好掩蔽物。

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俄军于１１月４日向土军战壕线攻

击时，有２０个步兵营、４个骑兵团和３２门火炮，共计约有２４０００

人。俄军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１２个步兵营和１４门火炮对付桥头

堡的中央部分；２个步兵营和２门火炮配置在阿尔哲什河左边（从

俄军方面看是右边）的森林里；ｅｎ éｃｈéｌｏｎ〔梯次配置的〕６个步

兵营连同４门火炮对付土军右翼；俄军战线向多瑙河方向延伸并

由骑兵从翼侧支援。俄军在火炮进行了一定时间的射击后，先在

中央组成了强攻纵队，而两翼则随后跟进；然后，原来在距土军

工事的胸墙几乎达１２００码的阵地上射击的炮兵转移到霰弹的有

效射程（６００—７００码）内，而强攻纵队则急速前进。正如可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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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一样，距多瑙河最近的俄军左翼纵队，被土军在土尔图凯的

火炮打散了；中路纵队也马上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靠阿尔哲什河

的右翼纵队被沙洲上的火力消灭了，而且，看来，这个纵队的兵

力本来就太弱，无法取得什么战果。攻击重复了两三次，但已经

不像第一次那样奋勇齐心了，这以后，俄军停止了进攻。他们曾

经勇敢地冲到土军战壕的最边缘（当然不应过于按字面理解这一

点），但是土军火力猛烈，致使俄军无法转入白刃格斗。

在战斗中，奥美尔－帕沙将正规军１个营派过了河，作为预

备队。这就可以算出，土军投入战斗的共有３６００名步兵和４４门

重炮。

俄军的兵力比较难以肯定。奥美尔－帕沙说俄军参加战斗的

兵力为２０个营，而在奥美尔－帕沙军队中的两个英国军官则一致

认为真正参加战斗的只有８０００人。然而这两种说法并不是完全矛

盾的。俄军可能在战场上有２０个营的兵力，但是由于地形关系或

轻敌的缘故，每次攻击时，强攻纵队的实有兵力可能都不超过８个

营。有一个情况两位英国军官没有提到，但奥美尔－帕沙谈到了，

这一情况是，俄军拥有庞大的预备队。所以俄军每次攻击时都有

从预备队调来的１营生力军走在前面。此外，在两位“女王陛下

近卫军军官”的报道里，字里行间都表现出愚昧无知和盲目自信，

这正是一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的下级军官所固有的特色。

所以，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奥美尔－帕沙的报道是可信的。在

整个作战期间俄军在该地的兵力可能有１８—２０个营，其中可能有

１０—１２个营相继投入了战斗，因而，在每次攻击时向土军战壕同

时推进而未获得成功的部队可能是６０００—８０００人。俄军的损失至

少应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人，这也说明俄军可能投入战斗的兵力。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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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被击退了，５００支枪、大量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落入土军之

手，伤亡８００人，而且有些部队退却时秩序紊乱。

如果研究一下双方在这次战斗中的战术，我们可以看出，令人

惊讶的是俄军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不得不罪有应得地付出惨败

的代价。他们轻敌的程度是罕见的。他们所要攻击的是设有巨大

内堡的相当坚固的阵地，这个内堡不仅可以得到沙洲上１０门重炮

从翼侧的支援，而且处在土尔图凯的２２门火炮的射程以内（这些

火炮还可控制阵地前面的地段）。土军共有４４门（至少３８门）火

炮，而且全部或者几乎全部都是重炮。现代的每个军官都知道，当

向敌人野战工事进攻时，首先，必须以自己的炮兵压制敌人可能用

来支援野战工事的火炮和炮队；然后，应当根据可能，破坏敌人的

土堤、围栅和其他障碍物；再后，应当将自己的炮队调到离所要攻

击的工事更近的地点，以霰弹猛击敌人胸墙；最后，只有这时，才能

决定派出强攻纵队向半遭破坏的野战工事和士气沮丧的守军进

攻。为了做到这一点，火炮的数量和口径必须占决定性的优势。但

是，我们看到，俄军企图怎样做呢？他们用１２门１２磅炮和２０门６

磅炮进行了短时间的射击以后，就向在数量上和口径上占优势、技

术上更占优势的炮兵掩护的桥头堡进行强攻了！俄军的这次射击

可以说简直是形式，好像是对土军表示的一种礼节，因为这次射击

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目的。此外，如果像所有报告一致所说的，俄

军的炮队果真曾接近到距桥头堡６５０码的地方，那就不能不令人

感到奇怪，为什么被击毁的火炮的数字一点也没有提到。不过我们

必须承认俄军的勇敢精神，他们在被敌人优势火力的猛烈射击击

溃以前，虽然是在敌人火力下，而且可能还是第一次处在这样不利

的条件下，却仍然能够接近到距土军战壕线５０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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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土军，我们也不能特别称赞他们的战术。当俄军强攻时，

奥美尔－帕沙在桥头堡集中了不超过防守所需的兵力，这是很好

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在土尔图凯所在的桥这头和沙洲上配置任

何预备队，特别是骑兵预备队呢？为什么当俄军的败局已定，他没

有立刻用骑兵攻击被击溃的敌人呢？最后，为什么他满足于精神上

的战果，而忽视夺取全部战果从而决定整个战局的可能性呢？我们

只能找出两个原因：第一、野战筑城中的绵亘防线体系使防御者在

击退敌人的攻击后不容易实现坚决的进攻，因为绵亘的防线没有

留下比较大的余地供大批军队突然猛烈出击之用；第二、奥美尔－

帕沙不是不相信自己军队在平地作战的能力，就是没有掌握足以

扩大战果的兵力。

这使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与这一行动有关的战略问题。如果

奥美尔－帕沙把在卡拉法特无所事事的那些部队调到沃耳特尼

察，那末他的行动不是会更坚决些吗？为什么要把一支１２０００人的

部队连同人数与此相等的预备队派往卡拉法特，去威胁从俄军观

点看来正是他们阵线中迎击敌人攻击的最合适的地方呢？为什么

这２４０００人没有被调到土军能够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地方呢？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现在丝毫不必怀疑，俄军在１０

月底以前不可能在瓦拉几亚集中５００００—５５０００人以上的兵力。如

果考虑到道路缺少和地形起伏的情况（这种情况必然使兵力分

散），再考虑到每支作战部队通常可能遭受的损失，那末俄军在任

何一个地点都绝对不可能一下子集中３万人以上的兵力。毫无疑

问，土军如果能在瓦拉几亚任何一地集中４万人的兵力，都可能击

溃俄军。可以肯定地说，土军如果想取得这样的结果，并且能够适

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那末就可能比较容易地集中这样多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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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比这多一倍的兵力。但是，欧洲外交的干涉，土耳其御前会议

的犹豫不决，土耳其对塞尔维亚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其他类似的

各种情况，看来使土耳其采取了一系列不彻底的措施，把奥美尔－

帕沙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置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境地。他知道俄军的

弱点，他自己掌握有在数量上大占优势的军队，而且他们求战心

切。但是他的军队被分散在长３５０英里、宽５０—１００英里的地区

内。他在１１月初的行动所受到的约束，是这种情况产生的必然后

果。因此，在卡拉法特渡河，虽然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个错误，但

这时却有特殊必要了，因为维丁必然是集中了将近２万人的地点，

如果不在卡拉法特渡河，这将近２万人的部队便可能因距主力太

远而毫无作用。土军的这次渡河，至少可箝制俄军的部分兵力，而

且还可鼓舞土军的士气。

在沃耳特尼察附近的渡河，显然是打算作为一次主要突击，通

过这次突击攻占布加勒斯特，并切断被卡拉法特战斗引向西面的

俄军的退路，但是这次渡河毫无成果，看来，这是因为没有能够调

集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所必需的兵力。沃耳特尼察会战对士气的鼓

舞作用，自然是一个大收获，但是土军获胜后９天之久毫无行动，

又因雨季开始而主动退过多瑙河，这就起了另一种作用。这种毫无

行动的表现和这一退却，虽然可能不会削弱胜利对土军士气的鼓

舞作用，但是会损害土耳其统帅的威望，而且可能远远超过其应受

损害的程度。不过，即令造成这种情况的祸首是土耳其御前会议，

奥美尔－帕沙也仍然不能辞其咎。在多瑙河北岸呆了１２天，占有

桥梁和足以抗击俄军集中的兵力的桥头堡，拥有大批求战心切的

部队，但是没有找出调动３—４万人的办法，——的确，如果统帅没

有一定的过失，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俄军可以庆幸自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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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救。俄军还从来没有只遭受这样少的物质损失就摆脱了严重程

度甚至比这轻一半的窘境。俄军本来可能全军复没，但是他们却安

然无恙。俄军是否还会让这种对他们不利的情况重演就很成问题

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９５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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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我写上一篇文章以来，在土耳其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的军

事行动，但是俄国的外交——比它的军事学术还要危险的外交，又

开始活动了起来；拉芒什海峡两岸的政府报纸已相当明确地透露，

著名的１８４０年和１８４１年的伦敦会议即将复活，而当年的这种会

议的结果就是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稍加修改而加以批准。

“泰晤士报”甚至暗示，会采取“坚决的绥靖措施”，换句话说，即自

命保护土耳其的国家要采取某种武力的绥靖手段来反对土耳其。

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重大的、其含意不可能曲解的外交行动，即英

国内阁最近把一项照会送往君士坦丁堡由英国大使送交土耳其政

府，但被１１月１４日的土耳其御前会议认为不能接受而拒绝。这项

照会，干脆就是列施德－帕沙对５月间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

的答复的翻版。帕麦斯顿之流和阿伯丁之流就是用这种方式向苏

丹示意：在他们看来，局势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土俄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变化都没有的；在西方外交界看来，从５月以来土耳其什么

都没有赢到，而俄国也什么都没有输掉。

由于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不许土耳其军队通过他的领土，

要求俄国总领事回到塞尔维亚，而且在他致苏丹的声明中把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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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和俄国说成是两个对塞尔维亚公国具有同等权利的保护国，所

以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之间很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如果放

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很可能对土耳其有致命的危险，但现在却可能

成为土耳其使自己免遭西方外交毒手的唯一手段。无论发生什么

事件，只要能够加剧目前的纠纷，迫使破产的奥地利放弃它那危险

的中立，增大欧洲战争的可能性并迫使土耳其去同革命派结盟，那

末这种事件必然会有利于土耳其，至少有利于它同俄国的冲突。当

然，如果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不加根本改变，以抵销那些使土耳其

衰落的内部因素，那末这些因素还是要继续起作用的。

现在让我们放下在多瑙河各公国内进行的土俄战争，来谈谈

在英国各工业区厂主和工人之间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争。诸位还记

得，厂主曾经疯狂地反对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运动，百般诽谤

这种运动。而现在情况却改变了。正如我当时曾经预言的那样，厂

主自己正在把劳动时间缩短的制度强加在工人身上①。同盟歇业

的真正意义已暴露出来，它是厂主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医治“价

格史”４０６上从未有过的工业生产过剩病症的办法。罗契得尔区（贝

恩利、贝凯普、纽切尔奇），柏立区和埃士顿区（埃士顿、斯泰里布雷

芝、格洛索普、海德、牛顿）的工厂从上星期一起都已恢复工作，但

是每周只开工４天。波尔顿很快也会走上这条道路。曼彻斯特正

在讨论什么时候这样做，而不是要不要这样做。再过两三个星期，

除了少数拥有有利条件的工业部门以外，就将普遍实行这种劳动

时间缩短的制度了。当然，对继续反抗的普雷斯顿工人的援助此后

就会停止。但即使在这种每周４个工作日的情况下，商品的产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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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超过需求量。不妨回忆一下：３个星期以前普雷斯顿的企业主

们就已经有了相当于２０个星期的产量的存货，而且这批存货几乎

无法销售。其实，工业危机已经谈不到是否开始的问题——事实上

已经是工业危机了。

“泰晤士报”写道：“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工人的工资已降低到最近工资

增加以前的水平。”

“经济学家”杂志一时过于坦率，竟声称：

“叫化子是不能提出条件的，他应该接受人家向他提出来的要求。”

正如我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工人的罢工开始得过迟了；在空

前繁荣所造成的有利条件消逝之后，从经济方面或者从达到罢工

的直接目的方面来看，罢工都已不能成功。但是，罢工仍然起了自

己的作用。它使工业无产阶级革命化；它同粮价高昂和劳动报酬低

微这些刺激因素一起，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些政治后果到适

当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来。即使现在，关于工人议会的主张（这一主

张实际上是意味着号召所有的工人在宪章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

来）就已经引起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恐惧。

“经济学家”杂志说：“‘人民报’的编辑厄内斯特·琼斯先生被看做菲格

斯·奥康瑙尔先生的后继者，正像奥康瑙尔先生曾是汉特先生的后继者一样

…… 工人们追随汉特和奥康瑙尔的结果，除了严重的失败和巨大的损失外

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对这些大王的后继者仍然同样信任，他们现在把琼斯看

做自己的救星。”

诸位可以从以下两段引文中看出，受党派动机驱使的英国统

治阶级报纸，如“先驱晨报”，以及受帕麦斯顿这个厚颜无耻但颇

有眼力的观察家指导的报纸，如“晨邮报”，都能正确判断目前的

实际情况，并能适当地对待繁荣的罗宾逊４０７所说的那些粗鄙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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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如果现在听一听厂主们的话，就会觉得，他们简直被赋予了上帝一般的

权威，帝国的安危全看是否让他们享有比法皇逊色不多的权力…… 郎卡郡

６万名左右的工人现在饮食之差几乎不能活命，不过他们没有抢劫或使用暴

力的念头，尽管他们是生活在节俭的厂主不设警察保护的城市中。不管他们

对不对，这些人们总都是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忠于他们的领袖的；像这样和

平而又成效的运动，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

这是“先驱晨报”的话。

“我们的经济学家曾一再吹嘘什么贸易自由将带来巨大的、我们梦想不

到的福利；但是冬季已经来了，来年一回春瘟疫就要流行，现在正是我们的贫

民迫切需要比平常好一点的食物和暖一点的衣服的时候，这样才能维持健

康，更能抵御疾病；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异乎寻常地高

昂，简直是在要他们的命。那种要使全国人幸福的人间天堂根本谈不到，而那

种种预言物价永远低廉和产品永远丰富的说法看来也应当同那些在人民中

散布的无数幻想归在一起，某些人正是用这些幻想，才使我们的社会走入迷

途…… 英国社会是一个腐化的、害人的、不道德的、无知的、残酷的、充满错

觉的、愤愤不平而生活非常困苦的社会。”

帕麦斯顿阁下的沙龙报纸，他的官方机关报“晨邮报”就是这

样说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５２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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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９日星期五于伦敦

贵报读者对于联合内阁所耍的各种外交手腕一直是密切注视

的，因此帕麦斯顿之流和阿伯丁之流借口保护土耳其和保障欧洲

和平而支持沙皇的任何新尝试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甚至维也

纳会议或伦敦会议复活也完全不会使他们感到突然的。上星期五，

首都的证券交易所首先从“纪事晨报”上获悉，英国已成功地说服

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西方列强调停交战双方的新尝试。随后，

“晨邮报”发表了关于“这一尝试”的消息，并且宽慰人心地宣

称：

“这次尝试是力求取得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合作，这种合作已经取得了，四

国签订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四国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

划分，对交战国则通过召开欧洲会议的办法邀请它们来友好地解决他们的争

端。按照这个四国协定将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判明土耳其的观点，弄清楚

它在哪些基本条件下同意进行解决东方冲突的谈判。在弄清楚土耳其的立场

以后，四国将请俄国表示它对于所建议的进行解决的基本条件的意见，然后

就建议这两国派全权代表出席大国会议，会议的期限和地点待以后另行确定

…… 沙皇的尊严将予以保全，土耳其的利益也将得到完全的保障，办法是：

第一，土耳其和俄国签订友好、和平和通商条约，规定两国在对方领土上的臣

民应当受到的保护；第二，苏丹和五大国签订一项条约——类似１８４１年关于

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这项条约规定苏丹必须遵重多瑙河各公国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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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亚的现行宪法和特权，而且还承担保护属地上的基督教的特殊义务，就

像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那样，不过这次是对欧洲承担义务，而不

是对俄国。”

最后，印刷所广场的雷神①说话了，他在第一期上宣布，四大

国已经最后缔结了联盟，并且已经拟定了在必要时“强迫”俄国

和土耳其政府“接受”的条件。有价证券马上上涨。但是，交易

所投机商的好景不常，因为，同一家“泰晤士报”在第二期上却

报道，虽然四大国起草了议定书，制定了联合照会草案，但是，它

们丝毫没有承担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个照会的义务。有价证券又下

跌了。“惊人的消息”最后变成了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死尸——谈它

的精神是荒谬的——复活的老话，同时，有一封电报也证实了下

面的消息：

“１２月６日维也纳四国会议已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了以新草案为基础的

另一个关于解决争端的建议；即使军事行动不停止，关于议和的谈判也要继

续进行。”

在战争就要爆发的前夕，维也纳会议——这位事后做预言的

皮蒂娅４０８——恰好是建议土耳其接受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

在俄国第一战失败以后，英国和法国回到了列施德－帕沙给缅施

科夫公爵最后通牒的答复中的立场上。现在他们的倒退运动将达

到先前交涉中的什么阶段——无法预言。“奥格斯堡报”宣称，会

议的新建议反映了四大国“防止战争”的愿望。这确实是惊人的

消息！

不管这一切外交清谈在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现状〕已经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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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ｕｓｂｅｌｌｉ〔战争状态〕的时刻显得多么空洞，都不应该忘记，这

些召开各种会议的幻想的草案，透露了英国政府的心思；与内阁

有联系的报纸正在试探内阁能够走出多远；今天甚嚣尘上的无根

据的谣传已经不止一次地预料到明天发生的事件。有一点是无疑

的：英国曾经提出四国联盟，目的是要强迫土耳其接受四大国行

将做出的决定，即使奥地利拒绝参加联盟也要这样做。如果说联

盟没有缔结，那末，四大国至少也签订了“议定书”，规定了进行

谈判的原则。同样明显的是，曾经阻碍土耳其行动，让俄国军队

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并开到保加利亚边境的维也纳会议复会了，

并且已给苏丹发出了新的照会。从维也纳会议到伦敦的欧洲会议

仅有一步之隔，这一点在１８３９年穆罕默德－阿利起义时期就已经

证明了。如果在俄国继续进行反土战争时却召开从事“绥靖”的

会议，那末这种会议只能是１８２７—１８２９年伦敦会议的重复，而那

次会议的结果是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附近被消灭以及由于签订了

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使土耳其丧失独立。与内阁有联系的报纸已明

白地指出了英国内阁提出、其他大国同意的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

么。它们建议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如果把这个建议看做

是简单地回到维也纳和约的条款上去，那就大错了。波兰王国消

失，多瑙河河口落入俄国之手，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匈牙

利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所有这些“领土调整”从来没有经一

个欧洲会议批准过。因此，批准“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并不单

纯是让土耳其参加维也纳条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而更主要的

是批准俄国和奥地利从１８３０年起对这个条约所做的种种破坏。

“俄国和土耳其友好、和平和通商条约”——我们在库楚克－凯纳

吉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序言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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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与此完全相同的词句。帕麦斯顿的报纸①宣布，“这是一个类

似１８４１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的确如此。这是一

个类似曾经对欧洲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把黑海变成一个俄国内湖

的协定的条约。然而，“泰晤士报”说，为什么我们不把军舰自由

出入达达尼尔海峡和多瑙河航行自由作为条件提出来呢？但是读

一读帕麦斯顿勋爵１８３９年９月间给当时的驻巴黎大使布尔韦尔

先生的信吧，你们就会看出，他们那时也抱有类似的希望。

“苏丹必须遵重各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但是，要知

道，根据现行宪法，这些省份的最高权力是由沙皇和苏丹分掌的，

而这些宪法直到现在从来未被一个欧洲会议承认。所以，这次新

的会议会使欧洲批准俄国对土耳其各省的实际保护权。在这种情

况下，苏丹将不是对沙皇，而是对欧洲承担保护“自己属地上的

基督教”的义务。这就是说，外国列强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

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权利将成为欧洲国际法的一部分，并且，一

旦发生任何新的冲突，根据条约欧洲就必须支持俄国的无理要求，

因为俄国作为这个条约的参加国，将获得权利，可以随意解释苏

丹属地上的基督徒关于要求保护的申请。由此可见，联合内阁拟

定并经它的各机关报加以阐述的新条约，乃是欧洲对俄国的一个

最广泛的投降计划，乃是一举而批准１８３０年以后历次反革命所造

成的一切变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奥地利政策上的改变，即

“晨邮报”装腔作势地呼之为“最近１０天来出人意料地发生的”改

变而欣喜若狂和表示惊讶。至于波拿巴，那末，不管他的心思是

什么，反正能利用土耳其作阶梯爬到老的正统王朝的行列中，对

５９５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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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暴发户皇帝就是一件很如意的事情。

联合内阁的观点在内阁的机关报之一，周报“卫报”４０９上清楚

地表述出来了：

“以为俄军在沃耳特尼察战壕附近被击退，在黑海又有几个堡垒被拿下，

就把俄国当作一个被打败了的对手来看待，就认为我们卡住了它的脖

子，——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些不大的损失本身只能触伤俄国的自傲心，只

能使它不争到更好的条件就不进行谈判而已。然而，君主们也同其他的人们

一样，也受各种不同的意念支配。沙皇是个骄傲、激烈的人，但是他也很谨

慎。他卷进了一场他只能输，不能赢的争端中。他的政策就是他的先辈们的

政策，而他的先辈们到处用战争威胁的办法，获得了比进行战争更多的好处，

同时，他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侵略体系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这

使他们能够避免大的失败，甚至能够从小的挫折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四大国

预先决定欧洲的领土分配不应该作出或不应该容许任何改变，看来，就是以

对沙皇的立场及其政策的特点的这一明智的看法为根据的。认为沙皇已经被

踩在英国脚下的人，或者使自己受了保护关税派的报纸的胡说八道的骗而走

入迷途的人，将会因此而大失所望。但是，问题不在于使俄国屈辱，而在于

绥靖欧洲〈当然是根据俄国所说的意思〉，在于尽可能确立法国士兵大使①以

他主子的名誉向苏丹担保法国十分关心的持久和平。即将签订的条约——这

是可以确信不疑的——将不是简单地恢复现状，而是退一步试图在某种固定

的基础上来调整土耳其同欧洲的关系和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关

系。这将只是一种尝试，因为任何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的协定，不管它如

何牢靠，从基础上来说，总是暂时的。可是，这种暂时的协定现在是可以实

现的，而且是必要的。”

可见，各大国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沙皇“从小的挫折

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和不容许“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不言而

喻，既然暂时的协定一般说来“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它就将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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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这个最终目的。

可是，某些情况出人意料地打乱了联合内阁的政治家们的算

盘。土耳其在黑海沿岸和格鲁吉亚边境获得了新胜利的消息传来

了。另一方面，有人又言之凿凿地说，波兰境内的全部军队都接到

了开往普鲁特河的命令，而发自波兰边境的消息只说是：“上月２３

日深夜宣布了‘布朗卡’（即征兵），那些以前只征一两名的地方，现

在征了八——十名。”这至少证明沙皇不太相信四大国和事佬的天

才。奥地利正式声明，“四国宫廷之间没有缔结任何联盟”，这证明，

奥地利方面虽然很想把条件强加于土耳其，但是甚至做一做样子，

表示要强迫沙皇服从为他的利益着想而拟定出来的条件都不敢。

最后，苏丹给法国大使的复照宣称，“如果俄国不完全放弃它所提

出的无理要求，如果不立即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签订友好协定

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使那些靠会议为生的政治

家们大吃一惊，而老奸巨滑、饱经世故的帕麦斯顿的机关报现在就

毫不掩饰地向其他的同伙报道了下面一点儿真相：

“俄国不可能同意立即撤出各公国和完全放弃一切要求而又无损于自己

的尊严和威望，所以，如果认为如此堂堂大国不经决死之争就同意这样做，是

愚蠢的。因此，很遗憾，我们只能预言目前这种举行谈判的试图会归于失败。”

败了一仗的俄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谈判的建议的，因而就要

使战争的天平垂向俄国这一方面。但是不让俄国赢得时间又怎样

实现这一点呢？俄国唯一的需要是拖延，是时间，它需要有足够的

时间来募集新的军队，在全国部署好，集中军队，在止住土耳其的

军事行动以后先来收拾高加索的山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成功的

希望就能增加，于是举行谈判的试图就“能得到成功的结局，因为

俄国成了胜利者，而不是战败者”。因此，据维也纳“东德意志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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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４１０
和内阁机关报“纪事晨报”报道，英国才一再向土耳其指出应

当同意停战３个月。雷德克利夫勋爵同苏丹进行了５小时的会谈，

目的是取得苏丹陛下对停战的同意（苏丹的大臣们曾反对

停战），结果是召开紧急的大臣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土耳其

政府最终拒绝了同意停战，要同意也不可能，除非它公开背叛了土

耳其人民。

今天的“泰晤士报”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下，要使土耳其政府的要求适可

而止是不容易的。”

据说土耳其政府太过分了，不懂得沙皇吃败仗是同他的尊严

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土耳其政府应该让沙皇有３个月的停战，以

便将自己的胜利化为乌有，帮助沙皇重新成为胜利者和“宽宏大量

的人”。然而签订３个月停战的希望还没有完全被放弃。

“泰晤士报”写道：“假如停战的建议是由四大国提出的，结果可能比较顺

利些。”

好心肠的“晨报”断言：

“很难设想关于这些建议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即使是最大胆设想的

人，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试图把土耳其的事业出卖给沙皇的事

情，或者说，会有这样合乎这个目的的尝试。”

激进派的“晨报”对帕麦斯顿“知荣誉和守信用”的信任心和它

对英国外交史的无知，看来都达于极点。既然这家报纸为有权出售

酒类的小酒店主的联合会所有，我怀疑这些小酒店主本人是不是

常常为它写社论。

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就这样扮演着俄国前卫的角色，

我们且来看一看俄国方面是怎样在英国安排自己的事情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正当联合政府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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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在黑海威胁着俄国的样子的时候，俄国军舰的两艘巡航舰

——“曙光号”和“纳瓦林号”却在朴次茅斯皇家造船厂得到一切必

需品的供应。上星期六我们从“先驱晨报”和“每日新闻”上获悉：有

６名水兵从俄国“曙光号”巡航舰上逃跑了，他们好容易到达了吉

耳弗德，但是被俄国巡航舰“曙光号”的一名军官和英国警局督察

员扣住，送回朴次茅斯，交到了“胜利号”船上，这是一艘英国船，

“曙光号”的全体船员在该舰进行装备期间就是被安置在这艘船上

的。他们在这里遭到残酷的体罚，并且戴上了镣铐。当这件事在伦

敦传开时，某些先生们通过律师查·罗诺兹先生的帮助得到了一

份发给海军少将马丁和其他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以及俄国舰长即

“曙光号”巡航舰舰长的关于引渡被捕者的指令。按照这个指令，他

们应该将６名水兵送交英国的大法官。英国港口当局拒绝执行这

个指令，而且英国舰长找海军中将，海军中将找海军上将，而海军

上将认为有必要请示一下海军部部务委员，有名的詹姆斯·格莱

安爵士（此人１０年前由于邦迪埃拉事件使邮政主管部门为梅特涅

效努４１１）。至于俄国船长，尽管女王署名的指令在“胜利号”英国船

上递交给了他，指令内容也由翻译准确告诉了他，他却轻蔑地把这

张纸扔到船外，而当这张纸又从舷孔塞进来时，又被扔掉了。俄国

船长声明：“假使指令的确是女王陛下发的，那就应该送交我国大

使或领事。”由于领事不在，副领事拒绝过问此事。１２月６日，又将

一份女王署名的新指令下达朴次茅斯海军当局，新指令命令朴次

茅斯海军当局向大法官不仅要交出上述６名水兵，而且也要交出

俄国船长。海军部不但没有执行指令，反而尽一切努力使军舰出

港，第二天“曙光号”在众目共睹之下不顾引渡被捕者的命令，由伊

斯拉马托夫船长指挥驶往太平洋去了。与此同时，我们从昨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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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闻”获悉：

“俄国‘纳瓦林号’轻巡航舰仍然停在船坞上仔细检修。许多港口工人都

在干这件事情。”

现在，请注意内阁的一些机关报是怎样报道这件“令人发指

的”事情的。

皮尔派的机关报“纪事晨报”完全保持缄默，因为皮尔派的首

领格莱安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是最丢脸的一个人物。第一个打破缄

默的是帕麦斯顿的“晨邮报”，因为勋爵阁下是不会错过机会来显

示自己把最伤脑筋的事情形容成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技能的。该报

说：整个这件事情夸大得太厉害，吹得太厉害了。它根据曾命令无

情鞭打逃兵并给他们戴上镣铐的俄国船长的说法指出：“据６名逃

兵本人的口供，他们开小差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了在大街上结议

他们的人的引诱。”这些居然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不顾俄国船长的命

令在朴次茅斯离船上岸的水兵们“被灌得酩酊大醉，并被一辆轿式

马车送到内地去了”；在那里，这些人“告诉逃兵们怎样到伦敦，并

且给他们留下了几个人的地址，好让他们到后去找”，然后就离开

了逃兵们①。帕麦斯顿的报纸捏造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目的是要

使公众相信，“逃兵们是自己投到警察当局手里来的”，然而这个故

事假得太粗暴了，连“泰晤士报”也没有加以重复。最后，“邮报”散

布了如下的诽谤，同时大大地表示了一番义愤，它说，整个事件是

一些波兰流亡者暗地里搞出来的，他们大概是想刺伤一下他们的

慷慨的东道主帕麦斯顿勋爵的感情。

内阁另一家机关报“地球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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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只应执行本国代表发出的指示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

英国港口的任何外国人都可以违反我们的法律，而且没有大使过问就不能追

究他们的责任了。”

因此“地球报”在它的结论中就要持重一些了，它指出：俄国船

长向转去引渡逃兵的指令的官员所作的答复，“决不能认为是完全

令人满意的”。但是，在人类事务中寻找尽善尽美的东西是枉然的。

“泰晤士报”大叫：“假如俄国船长第二天早晨把他们〈既被抓住的水兵〉

统统在自己巡航舰的桠端上吊死，他对英国的法律也完全没有责任。”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１８４０年俄国和（在帕麦斯顿领导下的）大

不列颠签订的航海条约里面有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缔约双方的领事、副领事和商务代办在驻在国捉拿本国军舰或商船上

的逃犯时，应得到地方当局的法律许可的帮助。”

然而，可爱的“泰晤士报”，问题正是在于，英国当局按照法律

应当给予俄国船长什么样的帮助。谈到“在政治危机时期把自己的

船开到英国修理”的俄国当局本身，“泰晤士报”认为它这样做是

“最不客气和最无风度的表现”，因此，“这些船上的军官在这里都

被列在间谍一类”。但是，“泰晤士报”声称，“不列颠政府不能对这

种政策表示更厉害的鄙视”，它只能像它所做的那样，就是：“尽管

公众有些看不顺眼”，它还是让俄国间谍上皇家船坞，把英国军舰

交给他们支配，用英国人民的钱为他们雇码头工人，并且，在他们

践踏了英国法律后溜走的时候，给他们鸣礼炮欢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９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６０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０６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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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胜利。——英国和

法国的地位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星期二于伦敦

“使土耳其苏丹吃惊的是，尽管黑海驻有法国和英国舰队，一艘土耳其军

舰还是被俄国军舰劫走而未受惩罚。春天将给苏丹带来更甚的意外。”

这是“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写的。但是，预料只有明年春天才会

带来的“更甚的意外”在这个星期一就已经来了。１２月５日俄国发

自敖德萨的消息说，俄国舰队在黑海的西诺普附近击毁了土耳其

的分舰队４１２。这个消息随即为法国的“通报”所证实。虽然我们还不

了解这一事件的详情细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俄国的报道把

事情极端地夸大了；只不过是一批土耳其的巡航舰和载有军队、粮

秣、弹药和武器到巴土姆去的若干运输船只遭到了突然袭击；俄国

的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土耳其的兵力；虽然如此，土耳其人也只

是在持续了一个钟头的殊死战斗以后才屈服的。

“一个英国人”①写道，“我们的舰队驻在那里无论如何不是为了阻碍俄

国人去袭击土耳其。舰队驻在那里不是为了妨碍俄军和他们的武器运往高加

索。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防止使黑海变成一个俄国的内湖。舰队在那里不是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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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我们的盟国或是把它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预防

著名的纳瓦林事件的重演…… 我们认为，俄国的海军将官们可以在君士坦

丁堡大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演习，而英国的各种压力手段将像阿伯丁勋爵本

人的第一个压力手段一样，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人民会长久地让这种代价

高昂的滑稽剧演下去吗？”

联合内阁感到恼火的是，沙皇在海面上而不是在 ｔｅｒｒａ ｆｉｒ

ｍａ〔陆地〕上打败了土耳其人。内阁希望俄国人在陆上取胜。俄国

在海上的胜利则使内阁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而且这恰好是发生

在布奥尔伯爵要苏丹相信沙皇只要防御以及雷德克利夫勋爵竭力

强迫苏丹休战３个月的时候。看一看联合内阁的各种出版物怎样

分担安定愤激的舆论的义务，是十分有趣的。

“泰晤士报”作为整个内阁的代表，表达了内阁对于沙皇的忘

恩负义行为的一致愤慨，甚至敢于提出某些威协来。

不言而喻，“晨邮报”更是气势汹汹；它还向读者暗示，要是帕

麦斯顿勋爵当首相，或者哪怕是当外交大臣，那末西诺普的“不利”

事件是任何时候也不会发生的。

“邮报”宣称：“无论如何很明显，派往土耳其海岸作战的俄国海军是能

够给土耳其政府的本钱以突然的沉重打击的，而且恰恰是在御前会议有一切

理由期待盟国曾公开答应（如果的确意味着某种实际的东西，而不是吹牛）给

它提供的帮助将被证明有价值有效力的地方。在多瑙河各公国已经演出了被

称为‘物质保证’４１３的外交喜剧，如果以为黑海是演出新的一幕的合适舞台，

那末我们觉得，这样说恐怕没有根据。总之，可以认为，俄国人已经不再把他

们的立场虚伪地描绘成防御性的了。使人不得不深以为憾的是，我们〈应读作

阿伯丁〉在绥靖政策上做得太过分了，使我们的盟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因而

引起了对我们的理所当然的责难。如果由于我们那些专门派去进行援助的军

事裁判力量没有及时进行援助而再次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我们便会成为经常

被谴责的对象，就会耻辱不堪。”

３０６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



喜欢高谈阔论的“纪事晨报”，皮尔派的主要机关报，并不排斥

“一个破坏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大国现在有可能表现出同意停战的

意愿。”

尼古拉皇帝借口“他不愿意违抗”吉卡和施梯尔贝两位国君要

放弃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管理权这种“自动表示出来的愿

望”，１１月８日下诏把他们的职权转交给冯·布德贝尔格将军，可

是布德贝尔格将军要受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最高监督。

英国竭力强迫土耳其停火，是在停火只会有助于沙皇赢得时

间来集结军队和试图瓦解英法之间的正式同盟的时候进行的；与

此同时，尼古拉又正在进行反对波拿巴的阴谋，想把他推翻，代之

以亨利五世；最后，列奥波特国王、阿尔伯特亲王和舆尔良亲王们

正在一起谈判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关于这种“合并”，吹得十分

厉害——这些情况迫使公众又把自己的视线投向温莎城堡①，并

且怀疑它暗中同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宫廷有勾结。

贵族报纸“先驱晨报”写道：“现在这一代英国人应当注意使他们国家的

政策不为奥尔良派的复辟幻想、比利时对于被兼并的恐惧和德国的微小利益

所左右。”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写道：“有一些内务部不加以监视的密谋家，这些密

谋家的姓名在‘泰晤士报’的‘宫廷新闻’栏上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他

们不是住在圣约翰伍德，也不是住在切尔西。不，他们是在克勒蒙特４１４的大厅

里过着不知道要舒服多少的生活。在这些密谋家中，有一位被尊为奈穆尔公

爵的女王陛下的常客，刚刚从他的英国私邸动身到弗罗斯多夫去修建一座桥

——一座深渊上的桥，好让波旁王朝能够从这座桥上回到法国去。毫无疑问，

他回来以后又会到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去吃鹿肉的”。

４０６ 卡 · 马 克 思

① 英王的夏宫。——译者注



“先驱”周刊驻巴黎通讯员写道：“你们的大臣们是根据维多利亚的命令

行事的。维多利亚女王所要的只是列奥波特国王所要的东西。列奥波特国王

所想的又只是尼古拉皇帝所想的东西。所以，尼古拉 ｄｅ ｆａｃｔｏ 〔实际上〕

是英国现在的国王。”

波拿巴现在所处的地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危险，虽然乍看

起来他成功的机会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好。他已经钻进欧洲国王

的圈子里去了。尼古拉丧失了多少威望，他也就赢得了多少威望。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可敬的”人物。曾经和俄国一起把他的叔

父从宏伟的宝座上推倒了的大国——英国——也不得不去和他公

开结成反俄联盟。环境使他差一点没有成为欧洲的仲裁人。欧洲

大战的前景，会造成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而这些国家的

人民几乎只关心他们民族独立的恢复，他们不会计较他们得到的

援助从何而来。看来，所有这些可能性将使十二月二日的英雄能够

随意指挥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他扮演国王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

遭到失败的话。他的前辈们犯了大错误，因此他的政策在表面上看

来甚至表现了民族力量，因为，他至少还能使一些大国害怕，而他

的前辈们——从临时政府起到立法会议的城官们４１５止——却只会

在一切事情和一切人面前发抖。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情的反面吧。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不管

这种合并实质上有多少价值，它还是在伦敦和维也纳宫廷的庇护

下，根据尼古拉皇帝的指示完成了。因此，这应当看做是神圣同盟

反对波拿巴的第一个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合并使法国资产阶级各

个政党暂时和解了，而正是这些政党的内讧妨碍了它们在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年去反对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英雄４１６所完成的篡位阴谋。在

卡诺先生家中开会的蓝色共和党人几乎一致决定，他们将支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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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主义者推翻波拿巴的任何尝试。看来，这些先生们断然决定了再

走一下传统式的循环路线，即由复辟经过资产阶级君主政体再到

共和国。对他们说来，共和国从来就只不过是意味着ｏｔｅ－ｔｏｉ ｄｅ

 ｌà，ｑｕｅ ｊｅ ｍ’ｙ ｍｅｔｔｅ 〔滚开吧，好让我占据你的位置〕；所

以，如果他们不能占据自己对手的位置，那末至少他们也要使对手

遭到在他们看来是最严厉的惩罚——失去位置。谁将扮演什么角

色，都已排定。将军、大臣、一切高级官吏都已任命。从这方面看，

波拿巴面临着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武装暴乱即使不会导致波旁

王朝的复辟，也可能成为总爆发的导火线。但是，总的说来，这个依

靠着哥萨克支持的马莱密谋４１７并不比依靠着土耳其人支持的赖德

律－洛兰密谋更危险。Ｅｎ ｐａｓｓａｎｔ 〔顺便〕我要指出，如果伦敦

和泽稷岛的所有法国流亡者举行集会的话，赖德律未必敢露面。属

于社会主义政党各个不同派别的绝大多数法国流亡者已团结在

Ｓｏｃｉéｔé ｄｅｓ ｐｒｏｓｃｒｉｔｓ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ｓ 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 〔民主主

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中，这是一个毫不掩饰地同赖德律的野

心敌对的组织。据说，赖德律在法国农民中间还有一些威望，但是，

政权只能在巴黎夺取，不能在各个省里夺取，而在巴黎，他将遇到

他无法战胜的反抗。

波拿巴应该害怕的严重危险，是从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威胁

着他的，那就是食品价格昂贵，商业停滞，皇帝的国库极度混乱和

枯竭。盲目地相信“拿破仑”这个名字的魔力和斯特拉斯堡的英雄

的诱人诺言的农民，正是首先把波拿巴强加给法国的势力。由于复

辟王朝粗暴地蹂躏了农民的权利，七月王朝使他们成了投机的对

象，而第二共和国又强迫他们交付二月革命的花销，所以在农民心

目中，恢复波拿巴王朝就等于恢复农民自己的最高权力。现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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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讨伐特别是饥饿使农民恍然大悟了。纵火的行动此刻正以空

前的速度在法国蔓延。至于资产阶级，它曾经十分愚蠢地猜疑国民

议会，认为国民议会由于各种派别倾轧和争吵，由于这些派别对执

行机关一致采取反对立场，因而引起了１８５１年暂时的商业停滞。

资产阶级不仅抛弃了它自己的代表，而且有意促成了 ｃｏｕｐ ｄ’

éｔａｔ〔政变〕，以恢复它所说的“强化的政府”，首先是“正常的实业

生活”。现在它才发现，工业危机既不能用军事专制制度来防止，也

不能因军事专制制度过分挥霍而使社会信贷极度紧张而缓和下

来，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并且使金融危机成为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

而得到缓和。因此，资产阶级渴望着重新换一个能给它以“强化的

政府”和“正常的实业生活”的政权。至于无产者，他们从一开始就

只把波拿巴看做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看做是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ｃｏｓａｑｕｅ〔哥萨克式的共和国〕的破坏者和一种替他们向秩序党
４１８

报了仇的报复工具。由于他们在１２月２日以前被一系列的失败所

削弱，而在１８５２年利１８５３年又整个地忙于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

就需要时间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到来，那时，共同性质的原因和其他

一切阶级的普遍不满将使他们有可能重新从事他们的革命事业。

下面这个来自巴黎的商业报告透露了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某

些真相：

“最近一个星期巴黎的商业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不算商店老板

们定购的新年礼物的生产，另外再加上成衣的缝制，商业的完全停滞似乎已

经到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省的粮价昂贵，使基本居民群

众无法像往常一样购买东西。小麦、栗子和葡萄在法国中部各省都歉收，所以

为了得到粮食已经不得不作了许多牺牲的农民，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都不

愿买别的东西。外省的来信证实，运到近日的市集上售卖的绝大部分棉纺织

品都找不到主顾，卢昂的商业停滞从这里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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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出口货物都只运往南美各国。有消息说，在纽约和新奥尔良市场上法国

货物也过剩。因此预计那些地方将不再定货。往常以产品供应比利时和德国

的商行几乎已全部歇业，因为它们的外国主顾完全不向它们定货了。无论什

么时候，只要法兰西银行一发现前来贴现的商业期票的数量大为缩减，那就

是意味着巴黎生意萧条，而现在正好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粮食市场上，１０

天以来交易情况一直不好，粮价下跌，现在又显得活跃起来了，拥有小麦的人

对自己的存货有了更大的信心。面包店主们表现了买进面粉的极大兴趣，而

东部几个省份的一些买主的出现。就最终制止了价格的下跌。由于巴黎的粮

食经纪人无法完成他们在上星期三接到的定货，所以买主都到哈佛尔去了，

因为那里早先曾经宣布每巴勒降价２法郎。在买主们到了那里以后，面粉价

格马上从每巴勒４４法郎上涨到４７法郎，而每２００公斤小麦由８３法郎上涨

到８６法郎。类似的价格上涨情形在诺尔省的所有市场都发生了。在斯特拉斯

堡粮食市场上有大量的粮食，小麦每百升的降低１法郎；在里昂，市场不活

跃，但价格没有下跌。巴黎黑麦又涨价了，曾有１２０００公石的燕麦按每１００公

斤２２法郎９苏的价格售出。１２月２日马赛的一封来信称，１１月１日至３０日

期间有３４１艘轮船载着８０４２７０百升小麦到达马赛港。连这些船在内，在近４

个月中一共有７１４艘船向马赛运来了２１０２４７６百升的小麦。”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３９６１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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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帕 麦 斯 顿 辞 职

  “阿非利加号”轮船带来的最有趣而重要的新闻，就是关于

参加阿伯丁勋爵联合内阁的帕麦斯顿勋爵辞职的消息４１９。这位不

拘礼数、圆滑灵巧的策略专家使出了最巧妙的一招。那些作为内

阁喉舌的伦敦报纸拚命设法使公众相信，这件事不是由东方问题

上的困难引起的，而是因为做事一丝不苟的勋爵阁下作为不列颠

宪制的忠实捍卫者不能同意实行议会改革，哪怕是在极其细小的

程度上（细小是约翰·罗素勋爵之类的辉格党人的特点）实行议

会改革他都不能同意，所以只好辞去自己的职务。这正是帕麦斯

顿向他的联合内阁同僚们所讲的正式的辞职理由。但是同时他又

用尽一切办法，使公众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所以不管官方报纸

发表多少声明，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议会改革法案只不过是一种借

口，真正的原因是内阁对俄国的政策。从某一个时候起，特别是

最近这次议会会议闭幕以来，所有亲帕麦斯顿的报纸就都这样讲。

它们以各种各样的调门和形形色色的变奏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把

帕麦斯顿勋爵描绘成一个反对首相的影响、反对硬要他在东方悲

剧中担任不体面角色而不得结果的好汉。关于内阁分裂为两大营

垒的传说没有断过；什么办法都使了出来，想叫英国公众做好准

备，等着看仗义的子爵显示他那独特毅力的好戏。总之，戏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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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排练好的，一切场面都设计好了，于是在后台等候的勋爵阁下

就以他那惊人的敏感选择了最适当的时机，以便一出台就能产生

轰动全场的效果。

帕麦斯顿勋爵与他的联合内阁的朋友决裂恰好是在这样的时

候：奥地利热切地抓住了关于举行新谈判的建议；沙皇把他那阴谋

的罗网撒得愈来愈广，同时，他正在挑起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

之间的武装冲突，并且威胁塞尔维亚的执政的公爵：如果在这场冲

突中仍然坚守中立，他就要把他推下王座，用这种办法来把新的力

量拖入战争；土耳其人白白等了一场英法舰队，结果是自己的一支

区舰队被力量３倍于它的俄国舰队消灭了，而且还损失了５０００名

水兵；俄国船长们被允许在英国港湾和英国船舶上践踏英国法律；

“无可指摘的女王”和她的“德国亲王丈夫”所策划的王室阴谋已经

尽人皆知；最后，素来懒得动的英国人民由于在国外民族自尊心遭

到伤害，在国内经受了罢工、饥饿和商业停滞的残酷考验而变得愤

恨异常，他们的行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而他们仇恨的第一个对象

恐怕就是本国可怜的政府。帕麦斯顿勋爵在这样的时候辞去自己

的职务，就可以把全部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给他以前的同僚们去

承担。这一步骤成了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帕麦斯顿马上就变成了

代表着人民反对政府——他已同政府决裂——的人物了。他不仅

挽救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使他的同僚们声名扫地以尽。既然现内阁

不可避免的垮台看来是他一手造成的，那末他必然要成为任何一

个新内阁的成员。他不仅把命运已定的内阁抛开不管，而且还使这

一内阁的继承者非接受自己不可。

帕麦斯顿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辞职，除了挽救自己的名声并

且在新政府中稳占一个突出的地位以外，还是直接为俄国效劳。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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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界早就在嘲笑联合内阁笨拙，波拿巴一直猜忌联合内阁对

科堡家族和奥尔良王室所表示的同情，甚至君士坦丁堡方面也开

始认识到联合政府叛卖盟友、懦怯怕事的弱点了；而现在，就连它

在国际领导集团中暂时可能还有的一些不大的影响也要消失了。

一个丧失了统一和名誉，不被朋友信任，不被敌人尊重的政府，一

个被人看做处于瓦解前夜的纯粹暂时性的东西，甚至存在本身也

开始被人怀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根本无力使大不列颠在欧洲

列强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将使联合政府的

作用以及英国本身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于零；而对那位专制君

主来说，英国的退出政治舞台哪怕是一两个星期所带来的好处，是

比任何时候都大的。在大不列颠的统治集团中爱好和平的分子对

主战分子占了上风。柏林的、巴黎的和维也纳的宫廷都必然会这样

来解释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而土耳其御前会议也将不得不接受

这种解释，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本来就已经因俄国最近的胜利而

动摇了，它现在是在联合舰队的大炮保护下开会哩。

不要忘记，自从帕麦斯顿勋爵成了联合内阁的成员以来，他的

国务活动与国际政治的联系只限于以下几点：他插手制造轰动一

时的火药阴谋案件①，插手于公开利用英国警察跟踪监视政治流

亡者的勾当；他发表演说，开玩笑似地把俄国给多瑙河的航行设下

的障碍描绘成不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他在议会会议闭幕时所作

的庄重的演说里要下院相信，政府在东方危机中的活动是无可指

摘的，议员们可以安心地散会，因为大臣们仍然各守职位；同时他

还担保“俄国皇帝知荣誉和守信用”。

１１６帕 麦 斯 顿 辞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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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列举的一般原因以外，帕麦斯顿勋爵所以要用这种

爱国的自我牺牲行为使世人震惊，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已经开

始被人识破了。他身上的光彩已开始黯淡下去，他以前所做的事情

已被公众知道。如果说，在帕麦斯顿公开参预推翻法兰西共和国的

１２月２日阴谋的时候，在他表演火药阴谋剧的时候，英国人民的

错误认识都仍然没有动摇的话，那末，对勋爵阁下作过认真的研究

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所进行的揭露就成了一付清醒剂。这位

先生不久以前发表的著作“俄国的进展”，他在英国刊物上登载的

许多文章，特别是他在反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传遍整个王国的演

说，都打击了帕麦斯顿的政治威信，这种打击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

将显示出更大的力量。我们对恢复历史真实的事业所作的贡献，对

于英国人重新评价这位诡诈狡猾的国家活动家也起了一定的作

用，这是我们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我们完全出乎意料地从伦敦得到

消息说，塔克尔先生把两个月以前我们揭露了勋爵阁下的真面目

并撕下了他那国务活动的假面具的那篇详尽的文章４２０翻印了５万

份并且免费地散发了。社会舆论已经变得对勋爵阁下不利，所以他

显然是想用现在这个 ｃｏｕｐ〔手腕〕来躲开即将落到他头上的种种

谴责，或者挡开这些谴责。我们可以预言，他将遭到失败，他那拖延

不止的国家活动家的生涯不久就要得到一个可耻的、倒霉的结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９６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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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４２１

  耽搁很久之后，我们终于收到了关于俄国正在大肆吹嘘并且

已经得到慷慨奖赏的两次胜利的官方文件。当然，我们指的是俄军

在亚洲的西诺普消灭土军舰队的海战和在阿哈尔齐赫的战斗４２２。

这些文件都是俄国的官方报告，但是土耳其的官方报纸对此保持

缄默（如果有报道的话，那就应当比圣彼得堡的报道早到我们这

里），这一情况使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土耳其政府没有任何好消

息可以报道。因此，我们想根据我们现有的情报来分析一下上述事

件，使读者了解真实情况。

西诺普会战是土耳其犯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的结

果，所以会这样，只能说完全是由西方外交的恶意干涉或君士坦丁

堡某些同法英大使馆有联系的集团暗中勾结俄国而造成的。１１

月，土耳其和埃及的全部舰队都开到了黑海，想借此转移俄国海军

将领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开往高加索沿岸给起义的山民

转送武器弹药的远征队。但是，舰队在大海里呆了１８天连一艘俄

国军舰也没有遇到。有一种说法是，俄国军舰在这期间一直没有离

开塞瓦斯托波尔，因而土耳其派往高加索的远征队得以完成自己

的任务。另一种说法是，俄军摸清了土军的计划，向东派出了一支

舰队，对土军的运输船只进行一般的监视，结果土军的这些船只没

３１６



有到达高加索沿岸便折回西诺普，同时海军主力则回到博斯普鲁

斯海峡去了。西诺普舰队的军舰上装有大量火药，其中有几艘在战

斗开始阶段就因火药爆炸而被焚，看来，这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正确

的。

土耳其的７艘巡航舰、２艘蒸汽舰、３艘轻巡航舰、１—２只小

型舰船和几只运输船就这样留在西诺普港湾听天由命了。西诺普

港湾仅比普通的暴露的停泊场稍微多一点掩护，它是一个敞开的

港口，有几个管理不善和修得不好的炮台。最好的炮台位于早在希

腊皇帝时代欧洲可能还没有炮兵的时候修建的城堡内。我们现在

还不清楚，怎么会让装备有约３００门大部分是小口径炮的分舰队

听凭兵力和火炮比它多两倍的舰队摆布，并且是在距塞瓦斯托波

尔很近而最易遭受俄军攻击的土耳其沿岸的这样一个地点听其摆

布。而土耳其舰队的主力却安静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荡。但是

我们知道，土耳其大本营对这一分舰队的危险处境非常了解并就

这一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也知道，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的海

军将领们曾在军事会议上大喊大叫地发表过各种互不相同的意

见，到处奔忙的大使们也曾干预这一问题的讨论；然而却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

同时有消息说，一艘奥地利轮船曾向塞瓦斯托波尔报告了土

军这一分舰队的位置。相反地，俄国的官方消息却说，是纳希莫夫

在亚洲沿岸巡航时发现了这支分舰队，并且立即做好了攻击的准

备。但是，如果俄军发现了西诺普的土军，那末土军必然会从城塔

和清真寺高塔上更早地发现俄军。为什么土耳其的炮台把本来用

几天工夫便可以大致部署就绪的战斗准备工作搞得这样糟呢？为

什么土耳其的船只恰恰停泊在妨碍炮台射击的地方，而不把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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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改在更安全的地方呢？当时要这样做的话，时间是足够的，因为

正如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所说，他在决定攻击前曾向塞瓦斯托波尔

要过３艘三层甲板舰。显然，土军决不会从１１月２４日到３０日不

采取任何措施而白白错过６天的时间。逃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

“塔伊夫号”蒸汽舰的报道相当肯定地指明，土军遭到了突袭。因

此，在这方面决不能认为俄国的报道是确实的。

在纳希莫夫指挥下有３艘战列舰（其中１艘是三层甲板舰）、６

艘巡航舰、几艘蒸汽舰和６—８只小型舰船。换句话说，这是一支在

火炮数量上至少比土耳其分舰队多一倍的舰队。但是，纳希莫夫只

是在得到３艘三层甲板舰的增援时才决定向土军发起攻击的，实

际上仅仅这３艘三层甲板舰就够用了。他只是在兵力上占这样无

比的优势后才发动攻击。他利用浓雾，有的还说，他用了英国旗子

才无阻地接近到距土军舰队５００码的地方。于是战斗开始了。俄

军舰船为避免一扬帆就被风吹到岸边，便抛下了锚。接着在双方停

泊下来的舰队中间进行了４小时的炮战，没有进行任何海上机动，

很像一场陆上炮战。由于俄军黑海舰队的水兵几乎都是“陆地水

兵”［《ｌａｎｄ ｌｕｂｂｅｒｓ》］，特别是其中波兰犹太人占绝大多数，在大

海上与拥有优秀水兵的土耳其舰队作战很少有可能获胜，所以这

次能够不采取海上战术，不进行任何机动，对俄军是非常有利的。

然而，俄军仍然用了４个小时才压制住占劣势的敌军舰队。此外，

俄军还占有一种优势，就是他们每发未命中目标的炮弹都可能使

岸防炮台或城市受到损失。城市在敌人的舰队被完全压制住前差

不多全部受到破坏，这个事实就说明未命中的炮弹比命中的炮弹

多得多。根据俄国的报道，只是土耳其人的住区受到破坏，而希腊

人的住区则像奇迹似的没有受到破坏。但是与这个报道相反，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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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比较可靠的消息证明，全城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战斗进程中，土军有３艘巡航舰被烧毁，有４艘搁浅后也与

１艘蒸汽舰和几只小型舰船一起被烧毁；而“塔伊夫号”蒸汽舰则

割断了锚链，大胆地突破俄军封锁线，不顾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指

挥的３艘蒸汽舰的追击，逃到了君士坦丁堡。考虑到俄军舰队的海

上机动不够灵活，土军舰船停泊在自己炮台前面的火线圈内而位

置不利，特别是考虑到失败绝对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风向许可，土

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

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舰船。当然，是

否能进行这样的机动，决定的条件是风向；但是奥斯曼－帕沙是否

考虑到了这一步骤，这还是疑问。

西诺普的胜利没有使俄军得到荣誉。而土军作战则空前饶勇，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没有一艘军舰投降。土耳其海军损失很大，俄军

暂时控制了黑海，这种事件使土耳其人民和陆海军在精神上受到

打击，——这一切，土耳其应当完全归功于西方外交的“善意帮

助”，因为西方外交阻止了土耳其舰队出海保卫或护送西诺普分舰

队返航。而俄国的攻击之所以能够这样准和这样稳，应当完全归功

于秘密的情报。

俄国人所吹嘘的第二个胜利，是在阿尔明尼亚的阿哈尔齐赫

战斗中获得的。不久前土军在格鲁吉亚边境的进攻受阻。土军自

占领舍夫卡捷尔即圣尼古拉码头之后，就没有攻占过任何一个有

什么意义的地点，也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胜利。

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这样的地区里：在这里，俄军不得不在难以想

像的最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在这里，通往俄国的陆上交通线只有陷

于起义的切尔克斯人的包围圈中的两条，而海上变通线则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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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切断或受到威胁；俄军所占领的以梯弗里斯为中心的整个南高

加索边区，与其说是强大的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如说是一个独

立的国家。那末土军停止进攻又当作何解释呢？土耳其人把这一

情况归罪于被召回的阿勃迪－帕沙的叛变。可是非常奇怪的是，阿

勃庙－帕沙是土耳其在亚洲唯一对俄军取得过几次地方性的局部

胜利的将领。但是可以指出土军的两个错误，来说明土军在战局开

始时为什么战果不大和随后便遭到事实上的失败。土军把兵力分

散展开在从巴土姆到巴雅泽特这条长长的战线上。没有一个地方

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用来集中进攻梯弗里斯，尽管部分土军当时占

领了埃里温城，但它是一座谁也不要并且要了也没有什么好处的

城市。在一个贫瘠的多山的地区，要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困难

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不让军队挨饿，这就是迅速转移和

尽快集中全部物资。本来两个军就足够了：一个军掩护巴土姆和向

沿岸地区攻击；另一个军通过库拉河谷直取梯弗里斯。但是土军一

直在分散兵力，而且分散得毫无必要，以致每个独立的部队几乎完

全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舰队由于外交的干涉而没有采取行动，以致

使俄国的两个步兵师（属第五军）得以在明格列里亚登陆，从而使

沃龙佐夫公爵的高加索军队几乎增加了２万人。沃龙佐夫由于得

到了这些援军，不仅能在沿岸地区挡住土军，而且还能愉快地以安

德朗尼科夫将军的部队解救被围困的阿哈尔齐赫要塞。安德朗尼

科夫将军的部队是在该城附近的平地战斗中击败土军的。俄国人

报道说，他们在那里只用了约１万人，就把１８０００人的土耳其军队

击溃了。这样的消息当然不能作为凭据，但是应当承认，在安那托

利亚的土军中大部分是非正规部队，而且差不多都没有欧洲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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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官，特别是担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所以就使得土军在双

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仍弱于俄军。俄国人说，他们缴获了１０—１２

门火炮。这大概符合真实情况，因为在这一难以通行的地带，战败

者不可避免地要丢掉大部分火炮。但是俄国人又承认，他们一共抓

到了１２０名俘虏。这等于承认，他们在战场上几乎杀害了土军被迫

丢下的全部伤员。此外，俄国的报道还证明，俄军对追击措施，即便

是局部拦截退却的敌人的措施，都考虑得很差。俄军当时骑兵很

多，如果大胆攻击逃敌，就可能截断整营整营的敌人的退路。然而

至少根据现有的报告可以看出，这次会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

有重大的意义。

俄军在多瑙河上除了重复战局开始时的那些行动，即在曼成

要塞（确切些说，是布来洛夫对面的一个突出的峭壁）的行动外，没

有采取任何行动。看来，他们在那里收获很少。现在我们根据可靠

的材料，还可对土耳其集中在维丁的兵力进行更精确的计算，土军

有３４０００名步兵，４０００名骑兵，２０００名炮兵和６６门野炮，这里不

包括维丁工事中的和卡拉法特多面堡中的重炮。因此，土军的４万

兵力被用于占领由布加勒斯特直达塞尔维亚的道路。被箝制在他

们所要防守的这样长的战线上的４万军队，如果用来抵抗大部队

的进攻则嫌太少，而用来对付小部队的袭击却又过多。如果这４万

人和已集结在苏姆拉的部队一起用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起双倍的作用。由于在需要的地方没有这些部队，再加上外交的干

涉，土军在沃耳特尼察的行动便遭到了失败。不能设想奥美尔－帕

沙会不知道，如果他能带１０万人驻守在锡利斯特里亚和鲁舒克之

间，俄国人决不会试图派出足以重创土军的兵力在他面前通过和

向塞尔维亚山区挺进。现在奥美尔－帕沙军队的部署不可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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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法，因此他一定对那些迫使他这样部署的有害势力感到非

常愤怒和恼火。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４年１月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９７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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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１ 从本文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联系着１８５３年俄国和西欧列强在近东和巴

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尖锐化和后来爆发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在“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对东方问题作系统的阐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

论坛报”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和通讯一样，本文在作者生前没有翻印过。

“土耳其”这一节曾同其他一些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一起，收入由马克思

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编

辑的文集——卡尔·马克思“东方问题。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关于克里木战争

事件的论文翻印本”１８９７年伦敦版（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 Ｒｅ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ｎ 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９７）。由于在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有时署名马克思，有时没有署名，

所以这本文集以马克思为所有文章的作者。只是到１９１３年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通信发表后才知道，马克思寄到“论坛报”去的文章有相当一部

分是恩格斯写的，有的是整篇，有的是部分。

  本文中“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

伦敦”几节是马克思写的，“土耳其”这一节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不全，缺第一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

报纸，１８４１—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

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

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

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

之一。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月，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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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１０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

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

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

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

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

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

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

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１８５７年秋

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

不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

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

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

离开了进步立场。——第３页。

２ １８５３年３月，自１８４８年起担任托利党下院领袖的迪斯累里去职，帕金

顿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个变化是主张在财政和贸易政策上对自由贸易派

的工业资产阶级作一定让步的迪斯累里和保护关税派的托利党人之间

长期的党内摩擦的结果。尽管后者暂时获胜，可是迪斯累里的路线后来

仍然占了上风，这个路线反映着把旧的贵族托利党变成英国资产阶级保

守派政党的趋势。——第３页。

３ １８５３年３月１日帕麦斯顿在下院会议上诡称，如果大陆上的强国要求

把政治流亡者逐出不列颠群岛，英国是不答应的。但是，不久阿伯丁却

在上院的演讲中允诺在流亡者问题上可以向大陆上各强国政府作让步。

马克思在以前一些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里曾谈到这个问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２１、６２７页）。——第４页。

４ “奥地利通讯”（《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是奥地利政府石

印的半官方机关报；１８５０—１８６３年在维也纳出版。——第４页。

５ “总汇通报”（《Ｌｅ 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是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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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机关报；１７８９年起在巴黎出版。——第５页。

６ 提尔西持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

鲁士在１８０７年７月７日和９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

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

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

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

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

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

（即所谓大陆封锁）。在提尔西特，亚历山大一世答应在法国的调停下开

始同自１８０８年起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１８０７年

８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和约没有谈成；１８０９年军事行动

恢复，１８１２年土耳其战败。——第５页。

７ 指神圣同盟（１８１５年由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的欧洲君主的反

动联盟）的反革命势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对那不勒斯、皮蒙特和西

班牙的武装干涉。１８２０年１０月在特劳波（奥帕瓦）开幕，１８２１年５月

在来巴赫（柳布梁纳）闭幕的一次神圣同盟会议，公开宣布了神圣同盟

强国为了支持其他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可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的原

则。据此，来巴赫会议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去的决定，而

维罗那会议（１８２２年）则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结

果，这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便被镇压下去。——第

５页。

８ 四十年代初，由于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年土埃战争和因土埃战争各大国间的矛盾

加剧，东方问题尖锐化了。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于１８３９年开进了埃及统治

者穆罕默德－阿利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各强

国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坚决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１８３９年

７月２７日），声称所有各大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间在近

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问题上有争执，结果只有英、俄、奥、普

四国签署了关于各强国对苏丹军事援助办法的伦敦公约（１８４０年７月

１５日），法国没有参加。法国虽然已打定主意利用穆罕默德－阿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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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不得不让步，抛开穆罕默德－阿利不管了。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

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弃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服从

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第６页。

９ 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ｌｅｇｉｔｉｍｕｓ》，即“合法的”）是达

来朗所代表的法国外交界在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上提出来的。这

个原则的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

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度。所有维也纳

条约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同时，战胜拿破仑法国的各国统治者违

反各国人民的意志，重新划定欧洲的政治地图，他们所根据的与其说是

复辟的“正统”君主的要求，倒不如说是他们本身的、往往互相冲突的

利益。——第６页。

１０ 贝朗热在“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Ｌｅｓ ｍｉｒｍｉｄｏｎｓ ｏｕ ｌｅｓ

 ｆｕｎéｒａｉｌｌｅｓ ｄ’Ａｃｈｉｌｌｅ》）这首歌曲中，以隐喻的方式描绘了猥琐低能

的复辟时期的法国君主和欧洲的其他一些正统主义的拥护者。这首歌曲

的名字是个双关语：ｌｅｓ ｍｉｒｍｉｄｏｎｓ——米尔米东人，是传说中在南特

萨利亚的一个部落，该部落的战士曾在特洛伊战争中在阿基里斯统率下

作战；ｍｉｒｍｉｄｏｎ 也有矮胖、侏儒之意，借用指猥琐、无能的人。——

第６页。

１１ 土耳其军队曾两次围攻维也纳，一次在１５２９年，一次在１６８３年，这两

次都没有成功。１６８３年波兰国王杨·萨比斯基的军队打退了入侵的土

耳其军队，解救了奥地利的京城。

  库列夫查会战（保加利亚）发生于１８２９年５月３０日，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年俄土战争进行的时候。结果是土耳其军队被击溃。—— 第７

页。

１２ “种族”（《ｒａｃｅ》）一词在这里是根据当时一般人对这个词的理解而

用的，当时一般人都把“第二级种族”（基本种族内的集团）同人类的各

个语言上和人种上的分支混为一谈。——第７页。

１３ 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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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加利埃哥人是加利西亚的山民，自古以来就住在比利牛斯半岛的这个地

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许多城市中，加利埃哥人形成了自己的居民

点。——第９页。

１５ 指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利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

亚人的运动反对革命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在革命前夕属于哈布斯堡

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王国的版图。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匈牙利革

命政府拒绝承认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民族独立权。奥地利的反

革命利用了这种情况，把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起义军拉过来同

匈牙利人的革命军作战。但是，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却使特兰西

瓦尼亚居民受害无穷，因为在那里又恢复了匈牙利大地主的统治。——

第１０页。

１６ 卢西人是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

柯维纳的乌克兰人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这些地方的居民那时被强

迫同乌克兰人民的基本部分分割开来。

  １８４６年２月，当波兰试图举行起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克拉科夫的起

义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的时候，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

当局利用了被压迫的乌克兰农民仇视波兰贵族的心理，往往很成功地唆

使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部队。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

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第１０页。

１７ 指１８４８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这

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运动，力争完全脱离土耳其帝国，消

灭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这次革命被国内

反动派勾结苏丹土耳其和沙皇俄国进行武装干涉镇压了下去。——第

１０页。

１８ 指克罗地亚和捷克民族运动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这些人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反对用革命民主的方法解决民族问题，主张被

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联合在反动的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在１８４８年于

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召开的克罗地亚沙布尔的决议中，在１８４８年６月

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温和自由派（帕拉茨基、沙法里克）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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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立场中，都反映出这样的态度。与此相反，这个代

表大会的民主左派（萨宾纳、弗利契、李别尔特等等）则力争与德国和

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共同行动。——第１２页。

１９ 指１８０６—１８１２年的俄土战争，土耳其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于１８１２年签

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和约规定贝萨拉比亚割给俄国。和约还规定给予

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为塞尔维亚后来的独立尊定了基础。——第

１２页。

２０ 加腊沙宁所领导的塞尔维亚反俄的党派的立场，是指望西方各强国的援

助。１８５３年初，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根据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特使缅施

科夫公爵的要求，革去了加腊沙宁政府首脑和外交大臣的职务。立场不

同的各党派的斗争，导致了１８５３年塞尔维亚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

化。——第１３页。

２１ 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是英国人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

奴役而发动的，这次战争以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计划破产而告终。

  １８４３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

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统

治者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于１８４３年要

求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并在摧残了起义的俾路支各部

落（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

  英国和锡克教徒战争（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结果占领

了旁遮普（北印度）。锡克教是十六世纪旁遮普的一个教派，它的平等教

义成了十七世纪未起来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者的农民的指导

思想。以后锡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层分子，其代表人物领导了十九

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邻近一些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１８４５年英国

殖民者利用锡克教显贵中的叛变分子，挑起了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

１８４６年使锡克教徒国家变成了一个藩属。１８４８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可

是于１８４９年被完全征服。旁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就变成了英国的殖

民地。——第１５页。

２２ “经济学家”（《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１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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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于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１６页。

２３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在米兰发动并得到匈

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

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建立在密谋策略的基础

上，又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所以很快就失败了。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

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９—６０３、６２４—

６２５页）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第１８页。

２４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不全，缺头两段。——第２０

页。

２５ “先驱晨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ｅｒａｌｄ》）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８０—

１８６９年于伦敦出版。——第２０页。

２６ 指铸有埃及“圣”牛（阿皮斯）的钱币；在古希腊，类似的铸有动物的

钱币主要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流通。——第２１页。

２７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１７８５年于伦

敦创办。——第２１页。

２８ “晨邮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７２—１９３７

年于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

机关报。——第２２页。

２９ “每日新闻”（《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

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４６—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２２页。

３０ “纪事晨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１７７０—１８６２年于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

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第２２页。

３１ “晨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４年

于伦敦创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２２

页。

３２ “诚意协商”（《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是表于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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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之间的和好的一种用语。尽管是《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但是在三十

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法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的

矛盾却一再尖锐化。——第２２页。

３３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１５

到１８７０年于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在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核心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２２页。

３４ “国家报”（《ＬｅＰａｙｓ》）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９年于巴黎创办；在

第二帝国时期（１８５２—１８７０年）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

该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１’Ｅｍｐｉｒｅ》）。——第２３页。

３５ 指１８２１年春天开始的希腊起义。起义是由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

赫特里准备的。１８２１年３月，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在俄国服务的希

腊军官，在敖德萨领导一个赫特里）的部队过普鲁特河到达多瑙河各公

国，以便打进希腊，是这次起义的信号。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军以失败

而告终，但是它推动了很快就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１８２２年１月，在

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

由于无力对付起义的希腊人，便召令自己的藩臣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

阿利相助，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

里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残害希腊居民。在起义之初，神圣同

盟各国，特别是沙皇俄国，对起义抱根本否定的态度。但是，由于希腊

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主要的是，由于有可能利用这种斗争

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就使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

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军事援助。俄国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的

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

腊为独立国。按照欧洲列强统治集团的决定，反动的君主制度被强加到

了希腊人民身上。——第２４页。

３６ 法纳尔人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法纳尔区有钱有势的希腊

人，他们大部分是拜占庭贵族世系的后裔，他们依仗钱财和政治联系，在

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行政机关中高居要职。——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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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１８０４年的塞尔维亚起义，是塞尔维亚人民世世代代反对土耳其封建主

统治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起义的直接原因

是土耳其的近卫军对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１８０４年２月，塞尔维亚人民

在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做过海杜克的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格奥尔

基·车尔尼）的领导下群起投入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在１８０６—

１８１２年的俄土战争时期，俄国军队在巴尔干的顺利挺进给塞尔维亚人

的运动以重大支持。在这次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

之后，于１８１１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按照１８１２年的布加勒斯

特和约，土耳其应该让塞尔维亚享有内政自治权，但是，苏丹乘拿破仑

军队入侵俄国之隙撕毁和约，于１８１３年征讨塞尔维亚，并在那里暂时恢

复了自己的统治。由于１８１５年塞尔维亚人又一次实行了胜利的起义，以

及俄国在外交上的援助，土耳其的枷锁终被打碎。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的俄

土战争后，土耳其在１８３０年苏丹的特别赖令中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的自

治（事实上的独立）。——第２５页。

３８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１８２７年１０

月２０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

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

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

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加速了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纳瓦

林会战中起了突出的作用的是俄国分舰队，特别是在米·彼·拉扎列夫

指挥下的“阿速夫号”旗舰。——第２６页。

３９ Ｍａｇｎａ Ｃｈａｒｔａ——自由大宪章（Ｍａｇｎａ Ｃｈａｒｔ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ｕｍ）——是

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

文件。这个大宪章于１２１５年６月１５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的

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利，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作了某些让步，但宪

章没有给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以任何权利。——第２７页。

４０ 指西方列强对俄国和奥地利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引渡匈牙利流亡者（匈

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的要求所持的立场。土耳其政府急于利用流亡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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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和巩固军队，拒绝了这一要求。西方列强担心俄国的影响在近东和

中欧扩大，决定对俄国加以反击，它们的干涉使冲突尖锐起来。英国政

府向达达尼尔海峡派出了自己的舰队。尼古拉一世不得不让步，放弃关

于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让土耳其政府将流亡者驱逐出境了事。——第

２７页。

４１ “彼得大帝遗嘱”——是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

一个假文件。有此“遗嘱”的说法，早在１７９７年就在西方传开了；１８１２

年，法国人列久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

展”一书叙述了这份假遗嘱的内容；１８３６年，盖亚尔德的“勋章获得者

德奥的回忆录”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马克思

和恩格斯时代，在西欧普遍都相信真有这份文件。——第２７页。

４２ 指奥地利警察当局由于１８５３年２月米兰起义和亚诺什·李伯尼行刺奥

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事件所采取的行动。奥地利当局以这两个事件

为借口，对有参加反政府密谋和参加匈牙利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嫌疑

的人进行了多次逮捕和疯狂的司法迫害。——第３１页。

４３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月１２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

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的１１

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

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

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警察局

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７名被告３年至６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

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

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９—

４５６、４５７—５３６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

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３２页。

４４ 马克思指路易·波拿巴对莱茵河东岸的要求。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从十

七世纪起就把莱茵河东岸划为法国在东方的“天然边界”。——第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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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阿德里安堡条约 是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１８２９

年９月缔结的和约。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

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莫尔

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

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

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

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把这种自治

法定下来。——第３６页。

４６ 指１８０６—１８１２年和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的两次俄土战争，这两次战争的结果

一次是布加勒斯特和约（１８１２年），一次是阿德里安堡和约（１８２９年）。

关于这两次战争和这两个条约对确立塞尔维亚的独立的意义见注３７和

４５。——第３６页。

４７ 亚尼纳帕沙德佩林的阿利，是巴尔干半岛西南广大地区事实上的独立的

统治者（他的属地包括伊皮罗斯、阿尔巴尼亚、南马其顿等及其他地区，

以亚尼纳城为中心），从１８２０年起，他同苏丹处于公开交战状态。他对

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希腊起义的胜利，但他

的斗争与希腊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带有封建分立主义的性质，终于

于１８２２年失败。

  纳瓦林会战，见注３８。

  由于１８２８年春俄土之间开始了军事行动，同年８月法国军队在梅

桑将军率领下开到希腊南方，开进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几乎没有遇到

土耳其埃及军队的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半岛。这次以援助希腊人为名的出

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加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地

位。

  英、俄、法三国代表的伦敦会议于１８２７—１８２９年举行。这次谈判的

内容是希腊问题。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三大强国在伦敦缔结了一个公约，

确认英俄１８２６年４月４日（３月２３日）在彼得堡签订的议定书，并承

认希腊的自治权。像议定书一样，在公约中三强协议在外交上承认希腊

和武力调停希土冲突。根据这个协议，三强向希腊领海派去了联合舰队，

参加了纳瓦林会战。在伦敦会议上还签署了其他许多有关希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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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包括１８２９年３月２２日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确定了希

腊的国界，并规定在希腊建立君主政体。但是，这些协议以及英

法两国的外交行动（英法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免土耳其在

俄土战争中被击溃），并没有动摇土耳其政府在希腊问题上的不妥协的

立场，只是俄军在１８２９年战局中的胜利才迫使土耳其政府让步。——

第３６页。

４８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原文中，编辑部曾在文章的最后加了如

下一段话：“现在，想对欧洲的人民事业有所帮助的人的责任就是：尽一

切力量促进土耳其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尊重法律，发

扬向往自由和独立的本能。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前途都有赖于此。要想丰

收，在耕耘和播种上所花费的任何劳力都不能认为是多余的。”——第

４０页。

４９ “普鲁士周刊”（《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德国保守派的周报，

１８５１—１８６１年在柏林出版。——第４１页。

５０ “时代报”（《Ｄｉｅ Ｚｅｉｔ》）是德国保守派报纸，从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５８年在

柏林出版。——第４１页。

５１ “新闻报”（《Ｄ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１８４８年

至１８９４年在维也纳出版；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当该报采取了反波拿巴立

场时，发表过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４２页。

５２ “解放”（《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是比利时日报，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机

关报；１８３０年在布鲁塞尔创刊。——第４２页。

５３ 见卡·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

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一文（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００页）。——第４３页。

５４ 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该文发表于“美文学

杂志和纽约刑法报”１８５３年４月第１、８、１５和２２期。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１８５２年在

４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纽约创办的周报。从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８日起到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０日用这个名

称出版。——第４４页。

５５ 维多克“回忆录”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巴黎版第Ｉ—ＩＶ卷（Ｖｉｄｏｃｑ．《Ｍéｍｏｉ－

ｒｅｓ》．Ｔ．Ｉ—ＩＶ，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８—１８２９）。该书是否即为维多克所作，尚属

疑问。

  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

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Ａ．Ｃｈｅｎｕ．Ｅｘ－

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ｅ ｄｅｓ Ｇａｒｄｅｓ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 Ｃａｕｓｓｉｄｉèｒｅ．《Ｌｅｓ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

ｔｅｕｒｓ．Ｌ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ｓｅｃｒèｔｅｓ．Ｌａ ｐｒéｆ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ｏｕｓ 

Ｃａｕｓｓｉｄｉèｒｅ；ｌｅｓ ｃｏｒｐｓ ｆｒａｎｃ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律·德拉奥德的“１８４８年２月共和国的诞生”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Ｌ．

Ｄｅ ｌａ Ｈｏｄｄｅ．《Ｌａ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ｅｎ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８４８》．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来分析批判谢努和德拉奥德写

的书，这篇书评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１８５０年第４期

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１３—３２９页）。——第４４

页。

５６ 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

国心的驱使而作了间谍工作。——第４４页。

５７ 即希尔施和其他警探根据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指示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这个伪造的会议记录在科伦案件中曾

被用来作为控告材料，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

对这个伪造材料作了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

卷第４８８—５１７页）。——第４５页。

５８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这一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

一直没有发表。１９３０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保存在马克思主义

奠基人的文学遗产中的手稿译成俄文第一次发表。——第４５页。

５９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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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是马克思在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１８５０

年１１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继续。该杂志从１８５０年３月到１１月底总共

出了６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５、６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

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

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

（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

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

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

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

这些著作总结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

第４５页。

６０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一文，是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

表的第一篇论述阿伯丁联合内阁的预算的文章，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在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

  “人民报”（《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是宪章派的周报，１８５２年

５月由革命的宪章派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

办。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１２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同时对

编辑工作也给予帮助。除了专为“人民报”写的文章外，“人民报”还转

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在

这个时期，该报是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由

于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

并暂时和琼斯断绝关系。１８５８年６月该报转到资产阶级投机商人手

里。——第４９页。

６１ 本表中的统计资料，马克思主要取自威·科贝特的著作“纸币对黄金”

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２１—２５页（Ｗ ．Ｃｏｂｂｅｔｔ．《Ｐａｐｅ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ｏｌ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８，ｐｐ．２１—２５）。

  科贝特根据英国１７５２年前通行的历法（按这种历法，新年是从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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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算起）确定女王安即王位的日期在１７０１年（按新历是１７０２年）。在

“人民报”发表的文章中，本表的第二部分即“国家支出”有误，即把１８０９

年的国家支出总额（８２０２７２８８英镑）误为１８０１年。本版根据科贝特订

正。——第４９页。

６２ 摘自１８５３年４月８日下院讨论格莱斯顿的预算时迪斯累里的发

言。——第５１页。

６３ 南海公司 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贸易的名义下于１７１２年前后在英

国成立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从事国家证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

获得一系列的特权和袭断权，其中包括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权利，展开

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这种活动在１７２０年以公司破产告终。该公司的活

动使英国国债进一步增加。——第５１页。

６４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不全。同马克思在“人民

报”上发表的文章“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原文相同的那一

部分被略去（见本卷第６０—６３页，从“１．每１００英镑……”起至“将

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机会”止）。——第５６页。

６５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某些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全

院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Ｈｏｕｓｅ）开会，由下院议长在

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ｓ）主持会议。——第５６页。

６６ 指１８５３年２—３月下院讨论梅努特（爱尔兰）神学院的教育制度问题。这

个学院于１８４８年创办，它的目的是把爱尔兰天主教僧侣吸引到英国统

治阶级方面来，以此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６３页。

６７ 马克思引自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６日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厄内斯特·琼斯的

文章“人民之友”。——第６６页。

６８ 爱尔兰旅 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翼和妥协派的代表，

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

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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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派一起，能够

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

命运。——第６６页。

６９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

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

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１８３８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

代自由贸易论者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

党。——第６６页。

７０ 英国的“知识税”（《Ｔａｘｅｓ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包括报纸广告税、报纸

印花税和纸张税。——第６６页。

７１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

顿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会谈，赞成路易·波拿巴的篡位（马克思称路易·

波拿巴为萨托里广场的英雄，是指１８５０年秋天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

广场的军事检阅，路易·波拿巴想把这次检阅变成拥戴波拿巴的游行）。

帕麦斯顿这样做没有商得辉格党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结果使他于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提出辞职，而在原则上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是没有

分歧的，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权。１８５２年１２月阿伯丁

联合内阁成立，帕麦斯顿任内务大臣，他对居住在英国的德国、匈牙利、

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发起了司法迫害和警察迫害，并

在报刊上进行反对他们的诽谤宣传。流亡者的往来信件遭到暗中检

查；英国内务部向奥地利及其他反动的大陆国家的警察当局提供有关流

亡者的活动和计划的情报，帮助外国警探追踪监视流亡者。帕麦斯顿用

忠于宪法原则和民主原则的伪善词句来掩饰这些反革命行为。——第

６７页。

７２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１５２５年在帕维亚同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查理

五世交战失败被俘后曾写信给母亲说：“除了名誉以外，一切都丢

了。”——第６７页

７３ 指１８１８年德国学者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在莱比锡开始出

８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版的“科艺全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ｄ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ｕｎｄ Ｋüｎｓｔｅ》）１８９０年完成，共１６７卷。——第６７页。

７４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于同号（１８５３年５月６日）

报纸上就该文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本报读者在今日早晨的一期‘论坛

报’上发表的本报伦敦通讯员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对格莱斯

顿先生预算的巧妙说明以及英国现有各党派对这个预算的态度。我们在

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更为一针见血的对这个预算及其编制者的批

评，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不全，缺少“君士坦丁

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两节。——第７７页。

７５ 指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

会同丹麦的代表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该条约是

以１８５０年７月４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的确定

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

的议定书为基础的。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

（作为以彼得三世的名义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

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

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继承人的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这

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造成

了先例。——第７７页。

７６ 指１８５０年罗马教皇试图为英国指派天主教主教，此事激起了英国国教

会和英国政府的反对。在１８５１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宣布教皇的指派无

效。——第７７页。

７７ “法兰克福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

十七世纪至１９０３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７７页。

７８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德国广泛迷信招魂术。——第７７页。

７９ 马克思稍加改动援引了１７８９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出版的艾·约·

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ｅ ｔｉ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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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ｔａｔ？》）里下面一段话中的第一句。这段话是：“什么是第三等级？——

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得

到什么？——一个地位。”——第８１页。

８０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编辑部所在地。——第８２

页。

８１ 梅费尔派或梅费尔激进派 是假激进派（摩耳斯沃思、贝尔纳·奥斯本等

人）集团的绰号，他们实际上代表向民主派献媚的那一部分英国贵族。

“梅费尔派”一词从伦敦豪华区之一的名称梅费尔而来，这个区是贵族的

私邸区。——第８５页。

８２ 指阿伯丁联合内阁，特别是这个内阁的内务大臣帕麦斯顿对侨居在英国

的政治流亡者所持的反动立场，以及这个政府为奥地利及其他各国的警

察当局效劳，帮助它们反对革命民主运动的行为（见注７１）。——第。８６

页

８３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有关弥补国家开支的许多重要问题

时，下院即宣布作为筹款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开会。这是下院作为全院委员会开全体会议的一种场合（见注

６５）。——第８８页。

８４ “瑞士的暴动”一节本来是恩格斯写的、由马克思寄往纽约的另一篇文

章的一部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马克思本文时，把这一部

分也加了上去，本版按当时在“论坛报”刊载的形式刊印。恩格斯写的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见本卷第１０１—１０８页），

由马克思署名发表在“论坛报”上。——第９６页。

８５ 指“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４４９—４５６页）。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当时正忙于写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抨击性著作），发表在“论坛报”上，由

马克思署名，因为恩格斯不是该报的正式通讯员。——第９６页。

８６ 马克思大概是指另一篇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这篇

文章没有下落。——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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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宗得崩德 是由瑞士７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为了抗拒瑞士

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而组成的分离派联

盟。瑞士联邦议会１８４７年７月通过的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是宗得崩德

在同年１１月初对其他州发起军事行动的导火线。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宗

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军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贵族上层当中领导

过宗得崩德的反动分离派分子，在宗得崩德被击溃后仍不止一次地利用

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

权。——第９９页。

８８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之后接

着又略加删节以“瑞士”为标题用德文刊载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日和４日的

纽约“改革报”。从此以后，“改革报”就常常刊登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

的文章的译文或摘要。在“改革报”上转载马克思载于“论坛报”的文章

的，主要是前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

  “改革报”（《Ｄｉｅ Ｒｅｆｏｒｍ》）是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

多数成员是德国的流亡工人。该报从１８５３年３月５日至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６

日在纽约用德文出版，起初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两次，从１８５３年１０

月１５日改为日刊。该报的编辑之一是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约瑟夫·魏

德迈，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保持着激进的性质。该报时

常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也约

请自己的同志（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为该报撰稿。这家报纸也

受到编辑部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末期占了上风。——第

１０１页。

８９ 指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年９月—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１５年３月２０日，几个

大国，即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签署了一项关于保证瑞士“永久中立”的

宣言。——第１０１页。

９０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８５２年１月间，这次冲突是由

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驱逐法国的共和主义流亡者、１８５１年十二月

二日政变的反对者而起的。在１８３６年，瑞士政府曾受到法国七月王朝的

带有军事行动的威胁，因为当时瑞士政府让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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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本人，在瑞士避难；这次，瑞士政府又像１８３６年一样，被迫作

了重大的让步。

  纽沙特尔（德文名是诺恩堡）是瑞士的一个州，这个州同时又是普

鲁士君主国的藩属。由于１８４８年２月资产阶级革命，纽沙特尔州宣布脱

离普鲁士，成立共和国。因此在普鲁士和瑞士共和国之间便发生了尖锐

的冲突。这次冲突一直继续到１８５７年，只是由于其他大国特别是法国进

行了外交干涉，普鲁士国王才被迫放弃了对纽沙特尔的要求。

  奥地利与瑞士在１８５３年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的参加者在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米兰起义失败后从奥地利统治下的那

些意大利州，特别是从伦巴第州，流亡到瑞士的德森州居住。——

第１０２页。

９１ 见恩格斯的“瑞士的内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１４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Ｂｒü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该报从

１８４７年秋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３８５—３９３页）。——第１０２

页。

９２ １８５１年在中国爆发了一个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

这个运动从南方的广西省开始，后来扩展到华中各省，几乎席卷了整个

长江中下游地区。起义者在战争过程中建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

国，于是整个运动就叫做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杀死统治中国的满族封

建主，取消捐税，消灭大封建主所有制。这个起义也带有农民运动特别

是东方的农民运动所常有的宗教色彩，打击支持满清王朝的佛教僧侣和

寺院。太平天国革命给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外国侵略者的广泛斗争

开了一个头，但它并没有消灭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太平天国内部形成

了一个封建上层，他们与统治阶级妥协，这就成了运动衰落的原因之一。

革命遭到的主要打击是英美法三国的公开干涉（最初这几个强国是打着

“中立”的幌子援助满清王朝），它们的武装力量协同中国封建主们的军

队，于１８６４年把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了。——第１０９页。

９３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年）。这是一次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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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争开始，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导火线是中国

当局在广州焚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封建落后的中

国战败的机会，强迫中国签订掠夺性的南京条约（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

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五个海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

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作“永久的属地”，给英国巨额赔款。１８４３年又补充

规定，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第１１１页。

９４ 指的是１８４８年在加利福尼亚和１８５１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

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第１１２页。

９５ 十七世纪初中国开始受到联合起来的满族各部落的威胁（它们同突厥－

蒙古部族一起又叫鞑靼人，这个名称来自成吉思汗帝国形成时期居住在

蒙古和满洲东北部的一个部落）。满族入关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满清

王朝（１６４４—１９１２年）。由于明朝末年封建的国家发生危机，以及一部

分中国封建主害怕农民起义而投到侵略者方面去，就使满族人得到有利

的条件征服了中国。但是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在１６８３

年以前一直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性质的。——第１１５页。

９６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不全，缺少“荷

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这一部分。——第１１７

页。

９７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天在科

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

格·维尔特，弗·沃尔弗，恩·德朗克，斐·莱里格拉特和格·毕尔格

尔斯。

  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

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

洲的革命的重要问题的立场的那些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执

笔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普

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它在创刊

３４６注   释



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

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普鲁士１８４８年１０—１２月的反革命政变之后，

这种攻击和迫害更加厉害了。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难，“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

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

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取得普鲁士国籍而下

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成

了报纸停刊的原因。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红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即第

３０１号“新莱茵报”，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

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１１８页。

９８ “观察家报”（《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１７９１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１１９页。

９９ 印度三管区 是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由东印度公司任命的省督管

辖的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个地区的名称。根据１７７３年的印度管理

法令，孟加拉省督升为印度境内所有英国领地的总督。

  唐宁街 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政府所在地。——第１２０页。

１００ 指自由贸易论者约翰·狄金逊于１８５３年３月创立的东印度改革促进

协会。——第１２０页。

１０１ 这是希腊正教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一个多年的纠纷，即关于所谓“圣

地”即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巴勒斯坦）的基督圣地的管辖权问题。这个

纠纷在１８５０年又被路易·波拿巴挑起，不久就扩大成为沙皇俄国和法

国之间的激烈的外交冲突，俄国保护正教教会的特权，法国支持天主教

徒。双方都利用这一纠纷争夺近东霸权。摇摆不定的土耳其政府起初对

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１８５３年５月４日，在缅施科夫到土耳其的时候，

土耳其政府又被迫同意特别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相应的苏丹敕

令是一个月以后颁布的）。与此同时，苏丹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拒

绝了尼古拉一世关于要求承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正教居民的保护者的要

求。——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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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日报“政治

和文学辩论日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１７８９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它是政府的

报纸，是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它反映着反

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１８５１年政变以后，它是温和奥尔

良反对派的机关报。马克思在本文中引用该报的一段话，对于缅施科夫

递交最后通牒的日期报道得不确实，确实日期应该是１８５３年５月５

日，而不是５月７日。——第１２１页。

１０３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 是在１７６８—１７７４年俄土战争俄国战胜后，两国

于１７７４年７月２１日（１０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

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

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和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

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合并克里木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

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应给

予希腊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关于在君士坦丁堡修

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规定。——第１２２页。

１０４ 指１８５３年奥地利同皮蒙特（撒丁）断绝外交关系一事，断绝外交关系

的原因，是由于皮蒙特当局给予从伦巴第（受奥地利管辖）流亡到撒丁

的那些参加过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民族解放运动和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米兰起

义的人以保护。——第１２５页。

１０５ “巴黎革命”（《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ａｒｉｓ》）是法国革命民主派的周报，

该报从１７８９年７月到１７９４年２月在巴黎出版。——第１２５页。

１０６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路易·波拿巴宣布自己是法国皇帝以后，尼古拉一世根

据同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的约定，对路易·波拿巴没有使用“正

统”君主间通常的称呼“国王陛下和亲爱的兄弟”，而使用了“国王陛

下和善良的朋友”这个称呼，并且没有称他为“皇帝拿破仑三世”，而

称之为“皇帝路易·拿破仑”。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则违反约定，对

法国皇帝使用了通常的称呼，但它们也都强调必须遵守维也纳会议的

决定，以此暗示路易·波拿巴政权不合法，因为维也纳会议决定不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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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王朝占据法国王位。——第１２６页。

１０７ “祖国报”（《Ｌａ Ｐａｔｒｉｅ》）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创办于１８４１年；该报

１８５０年代表着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１８５１年十二

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１２６页。

１０８ “新闻报”（《Ｌａ Ｐｒｅｓｓｅ》）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从１８３６年起在巴

黎出版；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它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纸，后来又成为

反波拿巴的报纸；该报的编辑是艾米尔·德·日拉丹。——第１２６页。

１０９ 比尤克德利 是位于君士坦丁堡附近博斯普鲁斯海岸的一个别墅区，俄

国驻土耳其使馆的避暑官邸就在那里。——第１２６页。

１１０ “世纪报”（《Ｌｅ Ｓｉèｃｌｅ》）是从１８３６—１８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反映一部分只限于要求温和宪制改革的小资

产阶级的观点；在五十年代，它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１２７页。

１１１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这篇文章的前两段缺。——第

１３２页。

１１２ 这里所说的那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发现。——第１３２

页。

１１３ 指“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它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

报，１７９８年创刊，从１８１０到１８８２年底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１３３页。

１１４ 指１８５３年出版的爱·斐·波蒙－瓦西著作的第６卷，这部著作的名称

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各国历史”，１８４３—１８５３年巴黎版，共６卷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Ｅ
′
ｔａｔｓ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ｓ ｄｅｐｕｉｓ ｌｅ Ｃｏｎｇｒèｓ ｄｅ Ｖｉｅｎ

－ｎｅ》，ｔ．１—６，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３—１８５３）。第６卷的标题是“俄罗斯帝

国”（《Ｅｍｐｉｒｅ－Ｒｕｓｓｅ》）。马克思在下面引用的是该卷第３４６—３４７

页。——第１３４页。

１１５ 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这本小册子中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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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篇第二部分（《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马克思要

写的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出现。——第１３５页。

１１６ 威斯利派或美以美教派，是约翰·威斯利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创立的一

个教派；十八世纪末脱离英国国教会，并作为新教的一个变种在美国和

加拿大得到广泛的传播。威斯利教派的特点是要求严格地、系统地履行

宗教仪式和教会的其他规定。——第１３７页。

１１７ 马克思在撰写本文时用了恩格斯１８５３年６月６日写给他的信中所叙

述的某些见解。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缺少前两

段。——第１４３页。

１１８ 林加崇拜 即对湿婆神的崇拜，盛行于南印度的林加崇奉者教派中

（“林加”是湿婆的象征）。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的划分，反对斋戒、

祭祀和朝圣。

  札格纳特 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

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

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

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１４４页。

１１９ 莫卧儿 是十六世纪初叶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１５２６

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大莫卧儿是这个帝国的王朝的

名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

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

扩张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

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

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便

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纪的上半世纪实际上已完全瓦解。

  七国争雄 是英国史编纂学中用以表示英国在中世纪初期的政治体

制的术语，当时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六至八世纪）。马克

思在这里借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侵入

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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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以１０９座佛教石窟而闻名。——第１４４

页。

１２１ “听之任之”（《ｌａｉｓｓｅｚ ｆａｉｒｅ，ｌａｉｓｓｅｚ ａｌｌｅｒ》）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

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

任何事务。——第１４６页。

１２２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１８１２年发表的下院委员会的报告。引文摘自乔·坎

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１８５２年伦敦版，第８４—８５页

（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８４—８５）。——第１４８页。

１２３ “地球报”（《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是英国的一家每天出版的晚报“地球和

旅行家”（《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３年起在伦敦

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１８６６年起是保守

党的机关报。——第１５２页。

１２４ 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是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英国议

会通过的。禁止以实物作工人的劳动报酬的法律是１８３１年通过的。但

在实际上许多工厂主都不遵守这些法律。——第１５２页。

１２５ 指１８２５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结社法或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议

会在１８２４年禁止工人团体（工联）的决定，但严格限制工人的活动。例

如，仅仅宣传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就被看做“强制”和“暴力”，给以

刑事惩罚。——第１５２页。

１２６ 指１８４６年８月２日在黑石山脊宪章派组织的群众大会。琼斯当时要去

参加的群众大会是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９日举行的。——第１５２页。

１２７ “新闻报”（《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１８５３

年至１８６６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５５页。

１２８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不全，缺少“预算。——报

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这几节。——第１６０页。

１２９ 指１８５３年５月４日“圣地”问题（见注１０１）解决以后缅施科夫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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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牒的形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俄土条约草案。草案规定，不仅要保

证土耳其帝国的正教居民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要实际承认俄国沙皇对

他们的保护权。这一草案被苏丹拒绝。——第１６１页。

１３０ １８１２年俄国和土耳其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两国过去关于承认

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权所达成的协议，确认早在１７７４年库楚

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俄国保护多瑙河各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

利。根据１８２９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内

政管理的一切事务中都有自治权，并且实际建立了俄国对这两个公国

的保护权，俄国还得到了占领这两个公国、干预它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君

人选的权利。——第１６２页。

１３１ 巴尔塔利曼尼条约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派军队进驻莫尔达维亚和瓦拉

几亚镇压革命运动以后，于１８４９年５月１日（４月１９日）签订的协议。

根据这一条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外国军

队直到１８５１年才撤出这些公国），并且暂时地实行了由苏丹征得沙皇

同意后任命国君的原则；条约还规定，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采

取包括再一次进行军事占领的许多措施。马克思在下文中引用的是条

约第四条的内容，文字是经过马克思通俗化的。——第１６２页。

１３２ １８４１年公约 是１８４１年７月１３日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

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

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期间对外国军舰封锁。公约

没有涉及战时的海峡制度，因而土耳其有理由在战时自行决定是否允

许外国军舰通过。——第１６３页。

１３３ “国民议会报”（《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

报，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７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６４页。

１３４ 指涅谢尔罗迭总理大臣１８５３年５月３１日（１９日）给土耳其外交大臣

列施德－帕沙的一封信。这封信把缅施科夫使团的失败归罪于土耳其

政府，并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接受缅施科夫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以

前所提出的关于保证苏丹的希腊正教臣民的特权的要求，既要求实际

建立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涅谢尔罗迭以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威胁，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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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通牒遭到拒绝时将出兵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列施德

－帕沙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６日（４日）的回信中，土耳其在英法两国的支持

下拒绝了沙皇政府的要求。——第１６５页。

１３５ “马赛信号报”（《Ｌｅ Ｓéｍａｐｈｏｒｅ ｄ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ｅ》）是法国资产阶级

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到１９４５起年在马赛出版。——第１６５页。

１３６ 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

另一方是法、俄、奥。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和

贸易方面的竞争。两国之间的军事行动，除海战外，首先是在这两国的

美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领土上进行的。在东方的主要战区是印度。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对法国人及其走卒—— 印度王公作战，

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利用战争侵占了许多印度领土。七年战

争的结果，法国丧失了几乎所有在印度的领地（只剩下五个沿海城市，

这些城市的工事都必须毁掉）；英国的殖民势力大大加强了。——第

１６８页。

１３７ 詹姆斯·穆勒“英属印度史”（Ｊ． Ｍｉｌｌ．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Ｂｒｉ

ｔｉｓｈ Ｉｎｄｉａ》），１８１２年出第１版。在１８５８年的版本中，马克思所引用

的地方见第５卷第６册第６０页和第６５页；上面关于督察委员会的权

限的引文，也是引自穆勒的这本书（１８５８年版第４卷第５册第３９５

页）。——第１７０页。

１３８ 指１８３２年６月英国议会进行的对选举权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

地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这次改革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

开辟了道路。这一斗争中的主力即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派资

产阶级所欺骗，没有得到选举权。——第１７０页。

１３９ 马克思列举的这几次侵略战争，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侵占印度领

土和实行殖民奴役而在印度进行的战争，这几次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打

倒主要的殖民地竞争者——法国东印度公司。

  卡尔纳梯克（印度东南部的一个王国）战争从１７４６年起，停停打

打，直到１７６３年。交战双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法国殖民主义者都

以支持在这个王国中争权夺势的地方人物为名，进行着征服卡尔纳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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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斗争。最后英国人取得了胜利，他们早在１７６１年１月就占领了法

国在印度南部的主要据点庞迪契里。

  １７５６年，孟加拉的纳瓦布为了防止英国人入侵他的领地，对英国人

开战，夺取了英国人在印度东北部的根据地加尔各答。但是，英国东印

度公司的军队，在克莱夫的指挥下，很快又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摧毁

了支持纳瓦布的法国人在孟加拉的工事设施，并于１７５７年６月２３日

在普拉西打败了纳瓦布的军队。１７６３年，在沦为公司附属领地的孟加

拉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下去。英国人在占领孟

加拉的同时又占领了属孟加拉纳瓦布管辖的恒河中游省份比哈尔，

１８０３年征服了孟加拉以南的奥里萨，这片领土上的几个封建王国都落

到了公司手中。

  在１７９０—１７９２和１７９９年，东印度公司同南印度的一个独立的封建

王国迈索尔进行战争。这个王国的首脑是提普·萨希布，他在过去就曾

参加过迈索尔同英国人的战争，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死敌。第一次战争

的结果，迈索尔的一半领土被公司和与公司结盟的封建王公侵占。第二

次战争迈索尔彻底失败，提普死，迈索尔沦为藩属王国。

  军费补助金制度，或称军费补助合同制度，是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各

王国的统治者变成它的藩臣的形式之一。有的合同规定王公必须供养

（补助）驻扎在他们领土上的公司的军队；还有些合同硬把一些附有盘

剥条件的贷款强贷给王公，不履行这些条件就没收领地。上述这些合同

是最常见的合同。——第１７１页。

１４０ 关于征服信德和旁遮普，见注２１。——第１７１页。

１４１ 托·曼·“英印贸易论：兼答通常反对贸易的各种异议”，１６２１年伦敦

版（Ｔ．Ｍ ［ｕｎ］．《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ｅｓ：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ｍａｄ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２１）。——第

１７２页。

１４２ ［Ｊ．Ｃｈｉｌｄ］．《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Ｗｈｅｒｅｉｎ 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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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８１．用φιπαρι（爱国者）笔名发

表。——第１７２页。

１４３ ［约翰·波累克斯芬］“英印工业生产不相容，兼答‘东印度贸易概

论’一书”。１６９７年伦敦版（［Ｊ．Ｐｏｌｌｅｘｆｅ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Ｂｅ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ｉｎｔｉｔｕｌｅｄ，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 

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７）。——第１７２页。

１４４ 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就着手征服缅甸，第一次缅甸战争

（１８２４—１８２６）的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萨

姆省和沿海的阿拉干、典那沙冷。第二次缅甸战争（１８５２）使英国人占

领了勃固省。由于第二次缅甸战争结束之后没有签订和约以及于１８５３

年２月即位的新的缅甸国王不承认勃固被占，所以在１８５３年人们估计

会对缅甸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第１７５页。

１４５ 约翰·狄金逊：“官僚当局对印度的管理”。１８５３年伦敦—曼彻斯特版，

第５０页（Ｊ．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ａ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３，ｐ．５０）。东印度改革促进

协会（Ｉｎｄｉａ Ｒｅｆｏｒｍ）出的第６册书。——第１７６页。

１４６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缺少有关“印度

问题”这一节即本文第一段。——第１７７页。

１４７ 马克思批评的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５日“泰晤士报”

上。——第１７８页。

１４８ Ｆ．Ｗ．Ｎｅｗｍａｎ．《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

ｐ１３７，１４１。——第１８２页。

１４９ 赫·斯宾塞“社会静力学，或论人类幸福的重要条件及对这些条件中的

第一个条件的详细分析”，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５

页（Ｈ．Ｓｐｅｎｃ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ｃｓ：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ｐｐ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５）。——第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３页。

１５０ 本文的第二个标题（“英国的工人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

加。——第１８４页。

１５１ “绥靖希腊”是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希腊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

放斗争时期干涉土希冲突时在外交文件中的用语。——第１８５页。

１５２ 引自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中

１８２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报告。这一套名为“文

件集。公文汇编”（《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ｏｒ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的丛刊于１８３５—１８３７年出版；另一套名为“文件集。外交评

论”（《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的丛刊于１８４３—１８４５

年出版。马克思援引的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信发表于“文件集”１８３６

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７、８、９期，第２卷第１３期及“文件集”１８４３年伦

敦版第２卷第２期。——第１８５页。

１５３ 关于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的伦敦条约（公约）见注４７。——第１８５页。

１５４ 涅谢尔罗迭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１日（５月３０日）的照会是发给俄国驻外使

节的一份周知照会，它表述了沙皇政府鉴于缅施科夫使团所得的结果

而采取的立场。涅谢尔罗迭在严厉抨击土耳其政府的行动的同时，申述

了俄国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沙皇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保护

者的理由。照会还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拒绝这一要求，俄国将采取“坚

决措施”。——第１８７页。

１５５ 指１８４０年７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

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达到４万人。协

会的活动表明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

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１８４８年宪章派失败后，革命宪章运动的先

进的、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厄·琼斯，试图在五十

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１８５１年的宪章派大

会通过的纲领中有所反映。在五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机会主义在英国工

人运动中暂时得势和宪章运动走向低潮，协会实际上停止了活

动。——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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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盖米季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９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

引自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５日的“人民报”。——第１９３页。

１５７ 琼斯于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９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引

自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５日的“人民报”。——第１９５页。

１５８ 见注１２６。——第１９５页。

１５９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不全，缺少“土

耳其战争问题”这一节。——第１９７页。

１６０ 引自“文件集”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４卷第２７号第１０—１２页。——第１９８

页。

１６１ “维也纳劳埃德氏报”（《Ｗｉｅｎｅｒ Ｌｌｏｙｄ》）是奥地利保守派报纸，１８４８

年９月起在维也纳刊行，一直出版到１８５４年。——第１９８页。

１６２ 布莱特指１８５３年５月６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及这一号上刊载的马

克思的文章“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见

本卷第７７—８６页）。——第１９９页。

１６３ 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１８５２年伦敦版第２６３—２６４

页（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２６３—２６４）。——第２０５页。

１６４ 撒提 是印度过去的一种风俗，即把寡妇同丈夫的遗体一起烧掉。——

第２０６页。

１６５ 印度大厦（或东印度大厦）是伦敦东印度公司管理机关的所在地，在莱

登霍尔街。——第２０７页。

１６６ 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３．——第２０７页。

１６７ 这里指参加英国内阁的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印度事务大臣一职

是东印度公司１８５８年撤销后设置的。——第２０８页。

１６８ Ｊ．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ａ ｂｕｒ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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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ａｃｙ》．Ｉｎｄｉ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ＶＩ，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３，ｐ．１５—

１６．——第２０８页。

１６９ 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２１５．——第２０８页。

１７０ 引自Ｊ．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ａ ｂｕ

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Ｉｎｄｉ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ＶＩ，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５３，ｐ．

１５。——第２０９页。

１７１ 指１８４５—１８５１年英国考古学家累亚德所进行的古亚述的首都——尼

尼微的发掘工作。——第２１０页。

１７２ 指马克思的“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

饿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０９—６１５

页）。——第２１３页。

１７３ 见马克思的“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６９—５７６页）。——第

２１４页。

１７４ 针线街 是伦敦的一条街道，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马克沃姆”（《ｍｕｃｋ

ｗｏｒｍ》）这个英国词的意思是粪蛆，这里讽刺性地用了它的转义——

“守财奴”、“吝啬鬼”。——第２１４页。

１７５ 济贫法 是１８３４年通过的法律，它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贫民，就是

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中的制度不

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２１４页。

１７６ １８５０年８月５日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为十小

时半，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时间。这项法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工

人们抗议高等控诉院所作的关于工厂主违反１８４７年的十小时工作日

法律一案的决定，这项决定事实上是准许了这种犯法行为。１８５０年的

法令禁止工厂主采用轮班工作制规避１８４７年法律，但同时却使延长工

作日半小时成为合法的东西。——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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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 见注８０。——第２１７页。

１７８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教派于１８１６上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

织。协会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

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

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第２１８页。

１７９ 暗示帕麦斯顿对１８４７年英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这次冲突是由于英籍

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以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

屋被焚毁为借口，把自己的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

后通牒。帕麦斯顿在议会上发表侵略性的演说，为英国的行动辩解，认

为必须维护英国臣民的声望并把英国的臣民同古罗马的公民相比。帕

麦斯顿所使用的“我是罗马公民”（《ｃｉｖｉ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 ｓｕｍ》）一语意

味着种种特权和罗马公民身分所给予的尊贵地位。——第２１９页。

１８０ 指所谓的“士麦那事件”，它是１８５３年夏季由于奥地利驻士麦那领事命

令逮捕美籍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而发生的。科斯塔被捕后，即被押往奥

地利的“骠骑兵号”军舰。因此，流亡者同某些奥地利的海军军官在士

麦那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美国的“圣路易号”军舰的舰长英格拉哈姆

干涉了这个事件，他依照美国驻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布朗的意见，用最

后通牒方式要求奥地利军舰的舰长释放科斯塔。由于其他强国的领事

进行干涉，武装冲突被及时制止。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科斯塔获释，回

到美国。——第２２０页。

１８１ 见注１０３。——第２２１页。

１８２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１８３３年７月８日（６月２６

日）缔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

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

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埃及起义军首领穆罕默德－阿利的

军队。１８３３年５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

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

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的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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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从法律上固定

这个同盟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

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这项条文一直生效

到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年新的埃及危机（见注８）发生的时候，这时尼古拉一

世同英国以及其他强国商讨对付穆罕默德－阿利的共同行动，由于列

强的坚持，尼古拉一世才承认在和平期间禁止一切国家的军舰通过海

峡的原则。——第２２２页。

１８３ 卡夫丁峡谷（Ｆｕｒｃａｅ Ｃａｕｄｉｎａｅ）在卡夫丁城（古罗马）附近。公元

前３２１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罗

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

“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

２２２页。

１８４ １８７２年以前在英国，在候选人提名日，表决是用举手方式进行的，没

有选举权的人也能参加表决。但是在选举日，被举手否决了的候选人还

能当选，参加表决的只有极少数符合巨额财产资格、居住时间资格等等

条件的“合法”选民。——第２２３页。

１８５ 见注１００。——第２２４页。

１８６ 交易所街 是伦敦的一条街道，南海公司管理机关所在地。它是各种金

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场所之一。——第２２４页。

１８７ 纳瓦布和拉甲是印度王公的称号。札吉达尔 是大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

教封建贵族的代表，他们曾得到暂时使用的巨大的领地（札吉），因此，

他们必须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额的军队。在大莫卧儿帝国瓦解时期，札

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第２２５页。

１８８ Ｇ．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６４．——第２２６页。

１８９ 大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巴卑尔（１４８３—１５３０）认为自己是帖木儿的后

裔，而后者则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命。在十八世纪帝国瓦解以后，莫卧

儿王朝的皇帝们是个别省督、阿富汗侵略者和印度大封建主的傀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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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３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他们就充当东印度公司的傀儡，领取该

公司的赡养费。１８５８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是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

后，莫卧儿王朝在名义上的一点权力便彻底消灭了。——第２２７页。

１９０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不全，缺少“缅甸战争”这

一节即本文前两段，另外还缺少从“接着就进行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

……”起这一段（见本卷第２２９—２３０页）。——第２２８页。

１９１ 见注１４４。——第２２８页。

１９２ 汉普敦宫是伦敦附近太晤士河畔的一座宫殿，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英

国国王的王宫。——第２２８页。

１９３ 见注１７９。——第２２９页。

１９４ 指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１日（５月３０日）涅谢尔罗迭的周知照会（见注１５４）

和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５日德鲁安·德·路易斯的周知照会，后者论述了法

国在东方问题上反对沙皇政府的做法的理由。——第２３０页。

１９５ 指１８４１年７月１３日以保证土耳其领地不受侵犯为名而缔结的关于在

和平期间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的伦敦公约（见注１３２）。公约废

除了对俄国有利的１８３３年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向

俄国军舰开放黑海海峡。然而沙皇政府由于从１８４０年起就承担义务参

加四大国（俄、英、奥、普）反对法国支持的穆罕默德－阿利的集体行

动，就不能不承认西方列强提出的黑海海峡“中立化”的原则，并在

１８４１年的公约上签字。法国深恐形成反法同盟，被迫放弃了对穆罕默

德－阿利的援助，也参加了公约。——第２３０页。

１９６ 在１８３９年土埃冲突（见注８）时，沙皇俄国政府想利用英法矛盾的尖

锐化，于１８３９年９月通过俄国外交官布隆诺夫建议帕麦斯顿签订一项

协议，名义上是共同援助苏丹，实际上是划分俄英两国在近东的势力范

围。而英国政府力图独占在土耳其的霸权，借口东方问题必须达成全欧

协议，拒绝了这个建议。——第２３２页。

１９７ 指法国外交大臣德鲁安·德·路易斯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５日对１８５３年７

月２日（６月２０日）涅谢尔罗迭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周知照会的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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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件中，俄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挑起冲突上相互指责。涅谢尔罗

迭在其照会中断言，英国和法国首先举行含有敌意的示威，它们还在俄

军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已把舰队派往海峡。德鲁安·德·路易斯

在复照中则认为，冲突的责任应由俄国承担。——第２３７页。

１９８ “帝国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ｌ’Ｅｍｐｉｒｅ》）是“国家报”（《Ｌｅ Ｐａｙｓ》，

见注３４）的小标题。——第２３８页。

１９９ 指改革政策的反对者所策划的反对阿卜杜－麦吉德苏丹的阴谋。改革

政策的基础是阿卜杜－麦吉德于１８３９年颁布的诏书。诏书中答应实行

某些改革，调整税收制度，保障臣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等。新政策的

目的是采取与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妥协的办法，巩固君主制度。虽然上

述的改革极为有限，但在试图实行这些改革时，却遭到以苏丹的弟弟阿

卜杜－阿吉兹为核心的反动派的拚命反抗。——第２３９页。

２００ 指驻多瑙河俄军司令哥尔查科夫对英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居民的告

示。告示是１８５３年夏占领公国时发表的。告示说：俄军进入多瑙河各

公国，其目的不是更改过去条约中已对公国作了保证的政治机构和制

度。——第２３９页。

２０１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１８０２年

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以及随之而来的反

动期间，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

第２４０页。

２０２ 收税官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员，他行使地方官、地方首席法官和主管收税

人的职权。——第２４３页。

２０３ 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３５９．——第２４３页。

２０４ 马克思引自阿耳比马尔１８５３年７月１日在上院就１８５３年７月２日

“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报告所作的发言。——第２４５页。

２０５ 马拉提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十七世纪

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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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

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

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

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

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

１７６１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

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１８０３—１８０５年英国－马

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第２４６页。

２０６ 约·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

管区的铁道交通”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９１页（Ｊ． Ｃｈａｐｍａｎ．《Ｔｈｅ Ｃｏｔ

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ｗｉｔｈ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ａ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ｐ．

９１）。——第２４９页。

２０７ 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５９—６０．——第２５０页。

２０８ 马克思引自阿·德·萨尔梯柯夫的著作“关于印度的通信集”１８４８年

巴黎版第６１页（《Ｌｅｔｔｒｅｓ ｓｕｒ ｌ’Ｉ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ｐ．６１）。俄

文本于１８５１年在莫斯科出版。——第２５１页。

２０９ 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

封建等级的代表。在十七世纪，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

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治。

  婆罗门 是印度四个古代种姓之一，最初基本上是享有特权的僧侣

等级；后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侣之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和有

社会地位的人，但不包括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第２５１页。

２１０ 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 是崇拜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札格

纳特（见注１１８）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

的朝山以及从举行豪华的祭祀中取得很大的收入。在群众朝山时，他们

鼓励靠庙生活的女人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宗教狂热者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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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摧残。——第２５２页。

２１１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第一段“政府在财政问题

上的失败”一节没有载入。——第２５３页。

２１２ 马克思讽刺地把那些支持将马车夫的报酬降低到１英里６辨士的人同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著名活动家约翰．汉普敦相比。约翰

·汉普敦于１６３６年革命开始前４年，拒绝向皇家收税官缴纳“船

钱”——没有经下院批准的赋税，他并且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缴皇

家的非法捐税的权利。——第２５５页。

２１３ Ｍｏｎｓ ｓａｃｅｒ——圣山，根据传说，公元前４９４年，在古罗马的贵族和

平民斗争的时候，平民为了表示反抗贵族的压迫，都上了圣山。——第

２５５页。

２１４ “池塘”（《Ｐｏｎｄ》）是对爱尔兰和不列颠其他各岛之间的爱尔兰海的

戏称。——第２５７页。

２１５ 卓纳森·绥夫特遗言嘱咐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在都柏林建立一所疯人

院。疯人院于１７５７年开业。——第２５７页。

２１６ 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宪章派决定在伦敦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递交要

求接受人民宪章的请愿书。示威者集合在肯宁顿广场之后，本来打算从

这里向议会大厦进发，但是，政府禁止示威游行，军警齐集伦敦，阻挠

游行。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动摇了）于是决定放弃示威游行，

并且劝说示威者解散。反动势力便利用这次游行的失败来进攻工人和

迫害宪章派。——第２５７页。

２１７ 指为了加强国王权力而于１８５３年准备修改１８４９年６月５日的丹麦宪

法。新宪法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日生效。

  Ｌｅｘ Ｒｅｇｉａ（“王位法”）是由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于１６６５年１１月

１４日颁布的丹麦王位继承法。这项法律确立了丹麦国王的绝对权力，

建立了容许按女系继承王位的制度。根据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的伦敦议定

书（见注７５）和１８５３年７月３１日的新王位继承法，取消了女系的继

承权。由于当时在位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没有直系继承人，便承

１６６注   释

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

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

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

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

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

１７６１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

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１８０３—１８０５年英国－马

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第２４６页。

２０６ 约·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

管区的铁道交通”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９１页（Ｊ． Ｃｈａｐｍａｎ．《Ｔｈｅ Ｃｏｔ

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ｗｉｔｈ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ａ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ｐ．

９１）。——第２４９页。

２０７ 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５９—６０．——第２５０页。

２０８ 马克思引自阿·德·萨尔梯柯夫的著作“关于印度的通信集”１８４８年

巴黎版第６１页（《Ｌｅｔｔｒｅｓ ｓｕｒ ｌ’Ｉ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ｐ．６１）。俄

文本于１８５１年在莫斯科出版。——第２５１页。

２０９ 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

封建等级的代表。在十七世纪，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

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治。

  婆罗门 是印度四个古代种姓之一，最初基本上是享有特权的僧侣

等级；后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侣之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和有

社会地位的人，但不包括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第２５１页。

２１０ 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 是崇拜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札格

纳特（见注１１８）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

的朝山以及从举行豪华的祭祀中取得很大的收入。在群众朝山时，他们

鼓励靠庙生活的女人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宗教狂热者自杀

０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认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提安公爵作继承人。新法律间接确认了沙

皇王朝的代表即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彼得三世）的男系后裔有继

承丹麦王位的权利。——第２５８页。

２１８ 见注４１。——第２６１页。

２１９ 黎塞留在自己的“政治遗教”（１６３３）中阐述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国

内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则，竭力为他扩张法国疆界和夺取欧洲霸权的

野心找根据。

  查理大帝敕令 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谕

旨。——第２６２页。

２２０ 十一世纪末，在小亚细亚的东部，由于土耳其奥古兹人占领了该地区，

出现了以伊康尼城（古称科尼亚城）为中心的土耳其封建国家。在塞尔

柱王朝领导下的伊康尼苏丹王国进行了反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斗争。

到十三世纪后半叶，由于蒙古的入侵使苏丹王国受到了打击，又由于封

建割据日益增长，它实际上已解体，分成了许多单个的独立公国。和拜

占庭接壤的诸公国中，有一个公国位于安那托里亚的西北区，由部落领

袖奥斯曼领导，成了后来新的土耳其国家——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

核心。在十四世纪，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不仅有伊康尼苏丹原来

的领地，而且还有被土耳其人夺取来的邻国的领土。在１４５３年，

即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土耳其奥斯曼人占领了拜占庭皇帝的

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京都。——

第２６２页。

２２１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论文，载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的“纽约每

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１１５页）。这

一组论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之约而写的，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

学的研究工作。这些文章在“论坛报”上发表时是用的马克思的署

名。——第２６３页。

２２２ 理·科布顿“印度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缅甸战争的起因”１８５３年伦敦

版（Ｒ．Ｃｏｂｄｅｎ．《Ｈｏｗ Ｗａｒｓ ａｒｅ Ｇｏｔ Ｕｐ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ｍｅｓｅ Ｗａ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第２６５页。

２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２３ 由于俄土关系的尖锐化，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４日由奥地利政府发起，在维也

纳召开了一个有奥地利代表和英、法、普三国大使参加的会议，以便在

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实行调停。会议制定了一个和解性的致俄国沙皇和

土耳其苏丹的照会（所谓的维也纳照会）。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

楚克－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

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

皇，然后在沙皇对照会表示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

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了自己可以随意解释照会的权利；但是阿布杜

－麦吉德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

件，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第２６６页。

２２４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４８—１９１５

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 第２６６

页。

２２５ “汉堡消息报”（《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１７９２年在汉堡创办。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它反映了争取帝国宪

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在十九

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２６７页。

２２６ 独立农 是俄罗斯帝国的一类特殊的国家农民，他们是过去保卫莫斯科

王国边疆的低级军职人员，在边疆分成单户定居，既是军人又是农

民。——第２６８页。

２２７ 埃德尔党或埃德尔丹麦人党 是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丹麦的自由

主义党派，它坚持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河以北）同丹麦完全合并。

同时这个党派又力图把主要为德国人居住的霍尔施坦公国与丹麦隔

绝，这反映了丹麦资产阶级害怕霍尔施坦工业的竞争。因此，这个自由

主义的党派便反对实行对丹麦王国各部分都适用的王位继承法。——

第２６９页。

２２８ 指“农民之友协会”，这是丹麦的一个党派，创建于１８４６年。协会的目

的是：把农民依据封建租佃权所使用的土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颁布

一些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市政法。——第２６９页。

３６６注   释



２２９ 关于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的伦敦条约（议定书）见注７５。——第２６９页。

２３０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本文缺前两段。——第２７１页。

２３１ 关于巴尔塔利曼尼条约（公约）见注１３１。——第２７１页。

２３２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日报，从１８４８

年６月起在柏林开始出版。它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

的机关报。这个报还叫“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因为在报头

上画有十字。——第２７２页。

２３３ 见注２１７。——第２７４页。

２３４ 指一些西欧君主国中所采用的仅由男系继承的王位继承制。这一制度

基于“舍拉法”（《Ｌｅｘ Ｓａｌｉｃａ》）——日耳曼的舍拉法兰克人部落的习

惯法的记录，编于六世纪初。“舍拉法”第五十九章取消了女系后裔的

土地继承权，只允许把土地交给男系的继承人。——第２７４页。

２３５ 见注７５。——第２７４页。

２３６ “议会报”（《Ｉｌ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ｏ》）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在都灵

出版。——第２７５页。

２３７ 本文经删节后转载于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７日在纽约出版的德文“改革报”

（《Ｒｅｆｏｒｍ》）。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缺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以及倒

数第二段。——第２７８页。

２３８ 马克思讽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在准备１８５１年十二月

二日政变时，用来在军官和士兵中招募拥护者的方法。在路易·波拿巴

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阅兵时，曾经请军官和士兵大吃腊

肠、冷盘禽肉和香槟酒等。——第２７８页。

２３９ 指“法兰克福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Ｐｏｓｔｚｅｉｔｕｎｇ》），它是从１６１９年到

１８６６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一家德国报纸，该报在五十年代是

联邦议会的机关报，从１８５２年起用本名出版。——第２７９页。

２４０ 见注１２５。——第２８３页。

４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２３ 由于俄土关系的尖锐化，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４日由奥地利政府发起，在维也

纳召开了一个有奥地利代表和英、法、普三国大使参加的会议，以便在

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实行调停。会议制定了一个和解性的致俄国沙皇和

土耳其苏丹的照会（所谓的维也纳照会）。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

楚克－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

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

皇，然后在沙皇对照会表示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

了照会的内容，同时保留了自己可以随意解释照会的权利；但是阿布杜

－麦吉德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

件，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第２６６页。

２２４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４８—１９１５

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 第２６６

页。

２２５ “汉堡消息报”（《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１７９２年在汉堡创办。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它反映了争取帝国宪

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在十九

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２６７页。

２２６ 独立农 是俄罗斯帝国的一类特殊的国家农民，他们是过去保卫莫斯科

王国边疆的低级军职人员，在边疆分成单户定居，既是军人又是农

民。——第２６８页。

２２７ 埃德尔党或埃德尔丹麦人党 是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丹麦的自由

主义党派，它坚持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河以北）同丹麦完全合并。

同时这个党派又力图把主要为德国人居住的霍尔施坦公国与丹麦隔

绝，这反映了丹麦资产阶级害怕霍尔施坦工业的竞争。因此，这个自由

主义的党派便反对实行对丹麦王国各部分都适用的王位继承法。——

第２６９页。

２２８ 指“农民之友协会”，这是丹麦的一个党派，创建于１８４６年。协会的目

的是：把农民依据封建租佃权所使用的土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颁布

一些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市政法。——第２６９页。

３６６注   释



２４１ 上院议员根据中世纪的传统必须向王室宣读庄严的誓言（效忠誓）。同

时，中世纪的１２１５年自由大宪章授权英国封建主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

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第２８５页。

２４２ 指英国于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葡萄牙人民起义反对国内反动制度期间，支持

在葡萄牙统治的科堡王朝的支系。这次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下

去。——第２８８页。

２４３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ｅ 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是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于１８４８—

１８５６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２８９页。

２４４ “先驱”（《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１８５０年创

办于伦敦。——第２８９页。

２４５ “观察家”（《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１８０８—

１８８１年在伦敦出版。——第２８９页。

２４６ 指戴·乌尔卡尔特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１、１２、１５和１６日在“晨报”上发表

的文章。——第２９１页。

２４７ 马克思答应写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看到。——第２９１

页。

２４８ “圣彼得堡消息报”（《 ｍｎｅｍｅｐｙιｕｅβ ｍｕ》）是俄国的日

报，政府的机关报；１７２８—１９１４年用这个名称出版；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改

称“彼得格勒消息报”。——第２９２页。

２４９ 布斯特拉巴 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三城

的名称的头几个字联合构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１８３６

年９月３０日）和布伦（１８４０年８月６日）曾试图举行叛乱以及在１８５１

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举行了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

政权。——第２９４页。

２５０ １８５２年土耳其和门的内哥罗发生武装冲突，门的内哥罗在名义上一直

是苏丹的藩属，它力求脱离苏丹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俄国要调停这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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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但被土耳其政府拒绝。１８５３年初，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率

领下侵入门的内哥罗境内。奥地利政府担心门的内哥罗的战事和俄国

保护门的内哥罗的举动会引起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地区的骚乱，急

忙派遣莱宁根伯爵率领一个特派使团到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军队

从门的内哥罗撤退并恢复冲突前的状态。当时奥地利军队集结在门的

内哥罗边境，于是土耳其政府就被迫让步，同意接受莱宁根提出的条

件，停止军事行动。——第２９４页。

２５１ 见注２５０。——第２９６页。

２５２ 除了俄土条约的草案（这项条约的条款使沙皇成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

保护者）以外，缅施科夫公爵还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单独签订一个共

同防御同盟的秘密条约。这一条约的草案规定：一旦某强国企图

用武力阻挠实现上述关于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特权的协定，俄皇

将给予苏丹武装援助。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德国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的支持下，拒绝了条约的草案，也拒绝了秘密防御条约的草案。——第

３００页。

２５３ 指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６日（４日）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总理

大臣涅谢尔罗迭１８５３年５月３１日（１９日）的信（参看注１３４）的答复。

列施德－帕沙在他的答复中拒绝了涅谢尔罗迭信中所提的最后通牒式

的要求和指责。同时他通知俄国，苏丹准备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彼得堡

解决冲突，商定一个不削弱苏丹主权而又确认土耳其的希腊正教教会

权利的办法。——第３０１页。

２５４ 航运法（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是１６５１年和以后几年中通过的禁止用外国

船只运输英国商品的法令；这些法令于１８４９年废除。——第３１０页。

２５５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只刊载了本文的后半部，即从

“１８５３年的议会会议已于上星期六结束……”起（见本卷第３１６页）的

一部分。——第３１３页。

２５６ “君士坦丁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是一家土耳其报纸

，从１８４６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给予津贴，是一个半官方报纸，

同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导者。每月出版６次。——第３１５页。

６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５７ “圣彼得堡报”（《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是１７２７—１９１４年用

德文出版的日报。——第３１５页。

２５８ 指波兰流亡者的右翼保皇派，其中心是亚当·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巴

黎的私邸——“拉姆倍尔寓所”。波兰的流亡贵族也居住在其他国家，尤

其是英国。——第３１６页。

２５９ 指帕麦斯顿在波兰爱国者１８４６年２月企图在波兰发动起义以实现波

兰的民族解放未能成功以后对克拉科夫的地位安排问题所采取的立

场。起义的主要发起者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

是由于小贵族分子的叛卖行为以及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了起义的领导

者，未能实现普遍起义，只是发生了零星的小的革命暴动。只有在克拉

科夫（根据维也纳条约，该城于１８１５年被宣布为受奥地利、俄国和普

鲁士保护的自由城市），起义者于２月２２日获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民

族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１８４６年３月初

被镇压了下去。１８４６年１１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

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从１８４６年７月起担任外交大臣的

帕麦斯顿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且在１８４６年

１１月２３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当局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

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野

心。——第３１６页。

２６０ 指皮尔派、辉格党人和所谓的梅费尔激进派（关于梅费尔激进派见注

８１）于１８５２年春在伦敦切舍姆街的约翰·罗素私邸达成的协议。协议

规定了对得比的托利党内阁实行共同的反对派的路线，并且规定了一

旦得比内阁垮台组织联合内阁的条件。１８５２年１２月成立阿伯丁联合

内阁时，在切舍姆街缔结的同盟仍然是有效的，因此辉格党和皮尔派的

首领占据了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而梅费尔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也分到

了一些职位。——第３１８页。

２６１ “泰晤士周报”（《Ｗｅｅｋｌｙ Ｔｉｍｅｓ》）是英国自由派的一家周报，１８４７

年至１８８５年在伦敦用这个名称出版。——第３２０页。

２６２ １８５３年８月２３日“晨报”发表了署名为“弗·马·”（反动政论家、乌

７６６注   释



尔卡尔特的拥护者弗兰西斯·马尔克斯）的短评“俄国间谍巴枯宁”，短

评给巴枯宁加上了与沙皇政府有联系的罪名。次日，８月２４日，该报

刊登了戈洛文（他曾在８月１４日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短评，这

篇短评成了“弗·马·”发动攻击的导火线）、赫尔岑和波兰流亡者沃

尔策耳反驳“弗·马·”的信。“弗·马·”在８月２７日发表声明作答，

他在声明中把欧洲发生革命同沙皇间谍的活动联系起来。８月２９日，

戈洛文和赫尔岑发表了另一封题为“弗·马·是什么人？”的信。后来

戈洛文继续进行有关巴枯宁的论战，赫尔岑没有参加。

  在上面所说的８月２４日的信中提到的“一家德国报纸”，暗指“新

莱茵报”，信中说对巴枯宁的指控发端于这家报纸。因此马克思才决定

把现在的这封信寄给“晨报”的编辑。——第３２１页。

２６３ “新奥得报”（《Ｎｅｕｅ 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

夫）出版的一家德文日报。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４９年３月该报叫做“奥得总

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

报。从１８４９年３月起该报改变了方针和名称，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

派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１８５５年底。马克思在１８５５年曾经做该报的驻

伦敦通讯员。——第３２１页。

２６４ 马克思引证的是恩格斯的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３２３页），这篇文章批判了巴枯宁的小册子

“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

哈伊尔·巴枯宁著”１８４８年，克顿版（《Ａｕｆｒｕｆ ａｎ ｄｉｅ Ｓｉａｖｅｎ．Ｖｏｎ

 ｅｉｎｅｍ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ｔｒｉｏｔｅ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ｋｕｎｉｎ．Ｍｉｔｇｌｉｅｄ ｄｅｓ 

Ｓｌａｖｅｎｋｏｎ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ａｇ》．Ｋｏｅｔｈｅｎ，１８４８）。——第３２２页。

２６５ 指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第ⅩⅤⅢ篇（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０５—１０９页），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

思的要求而写的，于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以马克思的

名字发表。——第３２２页。

２６６ 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７日纽约的德文报纸“改革报”曾加以删节后转载本

文。——第３２４页。

８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６７ “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是１８２０年在布勒斯劳（弗罗

茨拉夫）创办的一家德文日报，该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具有保守的倾

向。——第３２４页。

２６８ 马克思所引的“海员联谊会”宣言的全文后来在“人民报”上发表（见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２日第８０号）。——第３２６页。

２６９ 马克思给“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起因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３日“晨报”发

表了戈洛文的匿名短评“应该怎样写历史”，这篇短评是为回答１８５３年

８月３０日马克思给“晨报”编辑的信（见本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而写的，

文中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进行了新的攻击。在发表这篇短评以前，

８月３１日的“晨报”刊登了阿·卢格的信，公开把有意散布侮辱巴枯

宁的谣言的罪名加之于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回击了戈洛文，这

样也就揭穿了卢格的诽谤性捏造。同这篇声明有关的情况，马克思在

１８５３年９月３日（原信误写为９月２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作了叙述。

另外，这封信还附有为回答“应该怎样写历史”的作者而拟的初

稿。——第３２７页。

２７０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马克思１８５３年８月３０日所写的文章

（见本卷第３２４—３２６页）中，没有本文所提到的报道。可能是该报编辑

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删掉了这一部分。——第３３０页。

２７１ 指的是要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要求。——第３３０页。

２７２ “漫游者”（《Ｄｅｒ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是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０９至１８６６

年在维也纳出版。——第３３１页。

２７３ 指１８５３年８月６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文章“和平还是战

争”。这篇文章表示赞同美国“圣路易号”巡航舰舰长英格拉哈姆在士

麦那对于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一事（见注１８０）所采取的行

动。——第３３１页。

２７４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

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的简称；１８４１年

起在伦敦出版。——第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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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 “太阳报”（《Ｔｈｅ Ｓｕｎ》）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１７９８年起

至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３４页。

２７６ “星期日时报”（《Ｓｕｎｄａｙ Ｔｉｍｅｓ》）是英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２２年起在

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辉格党人的机关报。——第３４１页。

２７７ 指１８５２年秋瑞士德森州当局封闭设在洛迦诺的卡普勤教团的天主教

堂并把２２名意大利的卡普勤教士遣回伦巴第的事件。卡普勤教士是受

奥地利保护的，而瑞士和奥地利的关系由于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

者在瑞士居留的问题已经很紧张，所以瑞士当局反对卡普勤教团的这

些做法使瑞奥关系更加尖锐起来。——第３４２页。

２７８ 见注２３。——第３４２页。

２７９ 托马斯·卡莱尔“现代评论。（二）模范监狱”（Ｔｈ．Ｃａｒｌｙｌｅ．《Ｌａｔｔｅｒ

－Ｄａｙ 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ｓ．  ２．Ｍｏｄｅｌ Ｐｒｉｓ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１８５０年第４期上发表

的一篇书评，对该书作过分６析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７卷第３００—３４２页）。——第３４３页。

２８０ 马克思指他所写的“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１６—４２３、５５９—５６８页）。——第３４７页。

２８１ “粮食交易所快报”（《Ｍａｒｋ－Ｌａ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是“粮食交易所快报，

农业报”（《Ｍａｒｋ－Ｌａ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这个周刊

的简称；是商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１８３２年到１９２４年以此名称在伦

敦出版。——第３４７页。

２８２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缺少本文的第二部分——关于日

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和印度的铁路建设，从“９月１５日，英格兰银行把

贴现率提高到……”（见本卷第３５６页）起以下全缺。——第３５０页。

２８３ 马克思引用的是戴·乌尔卡尔特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９月２０日“晨报”上的

论文“政治罪人”。——第３５１页。

０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８４ 指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由英、俄、奥、普四国签订的关于帮助土耳其苏丹

对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条约，以及１８４１年的伦敦条约

（见注１３２）和１８４９年的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见注１３１）。１８４０年的伦

敦条约是在没有法国（它支持穆罕默德－阿利）参加的情况下签订的，

所以法国面临着一个反法同盟的威胁，结果不得不放弃了对埃及统治

者的支持，参加了１８４１年的伦敦条约。在１８４０年的条约中，除了关于

对土埃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条款和要求穆罕默德－阿利为了苏丹的利

益放弃埃及以外的全部领地的最后通牒外，还有关于集体保护达达尼

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条款。１８４１年的条约后来就根据这一条宣

布两个海峡对所有国家的军舰实行封锁。——第３５３页。

２８５ 列季弗是奥斯曼帝国的后备兵员。——第３５５页。

２８６ 马克街即粮食交易所。——第３６６页。

２８７ 乌列玛是近东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最高等级：神学家和法学家；乌列

玛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巨大的影响。——第３６８页。

２８８ 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底开始并席卷了英国东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的机器制

造厂工人的罢工。罢工是机械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其目的是取消加班加

点和改善劳动条件。企业主们对罢工的答复是宣布同盟歇业。持续３个

月之久的斗争，以企业主的胜利而结束。工人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条件下

复工。但是企业主也由于罢工和同盟歇业而遭到巨大的物质损

失。——第３７０页。

２８９ 这篇文章加加以删节转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的纽约德文报纸“改革

报”，标题为“英国的工人运动状况”。——第３７２页。

２９０ 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批发殖民地货物的中心。——第３７５页。

２９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后时期的著作中用更为确切的“劳动力价值”、“劳

动力价格”的概念代替了“劳动价值”、“劳动价格”的概念，因为马克

思确定，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并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

（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１８９１年版所写的序

言）。——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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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指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俄军在土耳其的

计划”。对这篇社论的援引，可能是该报编辑部插入本文的。——第

３８０页。

２９３ 指１８４６年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指挥下出征库尔迪斯坦，镇压那

里爆发起来的反苏丹的起义。关于奥美尔－帕沙出征门的内哥罗，见注

２５０。——第３８０页。

２９４ 亚·瓦·苏沃洛夫曾参加围攻奥查科夫的战斗，但是由于他在围攻要

塞时负伤，以及和俄军司令官波将金公爵在围攻方法上意见分歧，而没

有参加１７８８年１２月１７日（６日）占领奥查科夫的战斗。俄国军队在

苏沃洛夫指挥下用强攻占领土耳其的伊兹马伊尔要塞，是在１７９０年

１２月２２日（１１日），这对俄国在１７８７—１７９１年的的俄土战争中取得胜

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３８３页。

２９５ “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最著名代

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连续发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

意把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

思的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

表的，并且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

作，兼寄本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则从第一篇文章

就不署作者姓名把它作为社论刊登出来，于是接着刊登的文章也就成

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形式。“人民报”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２日—１２月２４

日这段时间内共刊载了８篇。最后一篇也和前几篇一样，结尾都附有

“待续”字样。从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

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谈帕麦斯顿在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伦敦公约

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这

种想法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往后拖

到１８５４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６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

约了。该报共发表了４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１８５３年

１０月１９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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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第一、二两篇；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

相当于第三篇；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

于第四、五两篇；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

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两家报纸所发表的

原文也不尽相同。显然，马克思在给“论坛报”和“人民报”寄原稿时，

估计到这两家报纸发表这篇抨击文的形式不同，对文章稍微作了些文

字上的修改。但除此以外，“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则带有报纸编辑改动

作者原文的痕迹。

  这组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传播很广。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６日“格拉斯哥

哨兵”（《Ｇｌａｓｇｏｗ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转载了“论坛报”的“帕麦斯顿与俄

国”一文（“人民报”上的第三篇）。１８５３年１２月伦敦的出版者塔克

尔以同一标题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１８５４年初，这个单行本再版，

这次再版有马克思参预，他根据“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这个单行本

作了修改和补充。不久，塔克尔又出版了另一个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

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

什么”）；这个单行本是翻印“人民报”发表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及第

五篇，改动不大。这两种单行本作为第一、二两号被编入塔克尔出版的

“政治评论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ｙ－Ｓｈｅｅｔｓ》），并于１８５５年和其他作者的

抨击文一起重版。塔克尔在这一版他自己写的序言中提到了抨击文第

一、二两号的作者——马克思的名字（在目录中，抨击文第一号“帕麦

斯顿与俄国”的标题改为“帕麦斯顿与波兰”）。其他几篇关于帕麦斯顿

的文章，马克思就不愿刊载在塔克尔的出版物中了，因为他不愿让他的

作品同“政治评论集”所收进的乌尔卡尔特的著作混杂在一起。关于这

一点马克思在１８５４年６月１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我不愿与这位

先生为伍，我们同他只是在一点上，即在评价帕麦斯顿上有共同处；其

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正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

经说得很清楚了。”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和１８５６年１月５日，与帕麦斯顿对立的乌尔卡

尔特派的报纸“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刊

载了“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中的两篇（即“人民报”发表的第三、

六两篇）。其中的前一篇还单独重印，编为设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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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小丛书”（《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ｒｉａｌｓ》）第４Ａ号。差不多就在同时，

所有８篇还刊载于乌尔卡尔特派的伦敦机关报“自由新闻”（《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的五号上（１８５５年１２月２９日、１８５６年１月５日和１２日、２

月９日和１６日），并由“‘自由新闻’小丛书”单独印行，标题“帕麦

斯顿勋爵传”，作为该丛书的第５号出版。单行本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早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日就在纽约的“改革报”

上用德文发表，译文是由阿·克路斯从“论坛报”上节译的。在编辑部

的前言中说道：“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

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译这些文字。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

况的了解非同一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１１月

２、３、４、８和９日刊载在“改革报”上的“帕麦斯顿”一文，相当于

“人民报”发表的第一、二两篇。１８５５年２月，马克思把题为“帕麦斯

顿勋爵”的两篇文章寄给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新奥得报”发表，

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人民报”和“论坛报”发表的文章的摘要。马克

思的抨击文的摘要（有作者的署名）还曾经由德国政论家爱·费舍在他

于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

编”第１、２两卷（《ＤａｓＮｅｕ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Ｅｉｎｅ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ｗｉｃｈｔｉｇｅｒＤｏｋｕ

ｍｅｎｔｅｕｎｄＡｋｔｅｎｓｔüｃｋｅｚｕｒ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中发表。

  １８９３年，马克思逝世后，第三篇曾用波兰文刊载在同恩格斯有联系

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伦敦出版的杂志“黎明”（《Ｐｒｚｅｄｓｗｉｔ》）第７期上。

第七篇曾在１８９７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根据“论坛报”原文并以同

一标题（“英国与俄国”）收进她和爱·艾威林共同出版的马克思论东

方问题的文集（Ｋ．Ｍａｒｘ．《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１８９９年在伦敦

又出版了由爱琳娜·马克思编的８篇文章的汇编：卡尔·马克思“帕麦

斯顿勋爵传记”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Ｌｏ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第一次用俄文刊行是在１９２４年。

  马克思在写这组抨击文时广泛地查考了史料，首先是查考了所谓的

“蓝皮书”（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ｓ）——定期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英国议会资料

及外交部文件。此外，他还利用了关于议会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汉萨德

出版的“议会辩论”（《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以及各种国际条约

和外交文件汇集、评论集和大量报刊材料。——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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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 英国议会于１８５０年６月讨论与所谓“帕西菲科事件”（见注１７９）有关

的英希冲突问题时，政府（帕麦斯顿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对外政策得到

下院的赞同；相反，上院却以３７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问题上

的立场。法国和俄国对这一立场也表示不同意，并通过它们驻伦敦的大

使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伦敦，俄国大使不出

席帕麦斯顿举行的宴会。——第３９２页。

２９７ １８１５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当谷物价格在英国本土低于８０先令１夸

特时进口谷物。１８２２年这项法律稍作改变，１８２８年实行调节制：国内

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入口税，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入口税。

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内阁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

由贸易口号下反对谷物法，１８４６年终于废除了它。——第３９３页。

２９８ 马克思指外国雇佣兵驻在英国一事。这些雇佣兵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

主要在德国各小邦，特别是在汉诺威——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国王的世

袭领地——募集到英国军队里来的。——第３９３页。

２９９ 指英国人于１８０７年９月炮轰哥本哈根，以防止丹麦加入拿破仑宣布的

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大陆封锁。——第３９３页。

３００ 惩治叛乱法案（Ｍｕｔｉｎｙ Ａｃｔ）是议会从１６８９年至１８８１年每年通过一

次的法律；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和海军，在陆海军

中实行各种军事条令和制度，实行军法审判，并制定惩治参加 变、违

抗命令、违犯纪律等等行为的制度。颁布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由于英国

的兵变。——第３９４页。

３０１ 市镇机关法（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是英国议会于１６６１年通过的，它要求

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

条。

  宣誓法（Ｔｅｓｔ Ａｃｔ）（１６７３年）同样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

教教会的信条。

  这些法令本来是用来对付天主教反动派的，但后来却变成了对付官

方的英国国教教会的任何反对派的武器和维护英国国教教会的特权的

工具。——第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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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 非国教徒 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

教派的教徒。——第３９５页。

３０３ 天主教徒的解放 是指１８２９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

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

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４倍。英国统

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

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３９５页。

３０４ 指争取议会改革的广泛运动（见注１３８），这次运动在１８３２年实行议会

改革之前曾广泛开展了好几年之久。——第３９８页。

３０５ 法国和沙皇俄国利用“圣地”之争（见注１０１）来争夺近东霸权，这次

争执的问题之一是耶路撒冷“圣墓”所在寺院的钥匙以及保护该寺院的

圆顶的权利应属于天主教徒还是正教徒的问题。——第４０２页。

３０６ 指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伦敦条约（公约），见注４７。——第４０２页。

３０７ 阿克尔曼条约 是俄国与土耳其于１８２６年１０月７日（９月２５日）签订

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土耳其政府应严格遵守以前同俄国缔结的各项

条约，给予俄国商船在土耳其领海航行的自由，并放弃领有１８０６—

１８１２年俄土战争后归俄国所有的黑海高加索沿岸地区的权利。这项条

约重申苏丹承认塞尔维亚自治，并规定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

要由当地大贵族中选出。阿克尔曼条约没有提希腊问题。土耳其统治集

团根据这一点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的前夕违反这个条约而说什

么俄国已根据这个条约放弃了对希腊事务的干预，俄国帮助希腊人就

是违背这个规定。但实际上“对希腊事务不感兴趣”的话沙皇政府并不

是在签订阿克尔曼条约时，而是在这以前几个月说的。——第４０２页。

３０８ 约·麦克尼耳“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１０５—１０７

页（Ｊ． ＭｃＮｅｉｌ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ｐｐ．１０５—１０７）。——第４０３页。

３０９ 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

尾，这段话看样子是报纸编辑部加的：“这句话使人清楚地看到，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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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顿勋爵决不代表自由、荣誉和英国所固有的一切优点。勋爵阁下在那

个时候以及在我们所描写的他的活动的最早期是怎样一个人，那末他

今天仍然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凡是知道他的人在今天这样严重的关头

除了看到他对正义和人权采取假热心的态度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从

他那里得到。我们尚未谈到的他那政治生涯部分留在下一次谈；遗憾的

是这一部分并不是最精彩的。”——第４０４页。

３１０ 米兰人由于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企图取消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市

政自由并使之受制于己而于１１５９年拒绝服从这个皇帝。随之而来的长

期斗争使米兰于１１６２年遭到破坏，但最终胜利的仍是这些城市。——

第４０６页。

３１１ 指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伦敦公约，见注２８４。——第４１２页。

３１２ 克拉科夫起义，见注２５９；以下提到的加里西亚事件，见注１６。——第

４１４页。

３１３ 看来是指“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 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ｅ 

Ｗｉｅ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７８０—１９３１年以同名出版的官方政府报纸。——

第４１４页。

３１４ １８４６年基佐政府为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小儿子蒙潘西埃公爵订下了

同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婚约，破坏了英国所策划的亲

王列奥波特·科堡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两国政府

之间为这些婚约而进行的斗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法国外交在这个

问题上获胜以后，帕麦斯顿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报复。——第４１５页。

３１５ １７１３年乌特烈赫特条约 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联盟的国

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

订的结束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长期战争（１７０１年开始）的一个和约。根

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皇太子——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

波旁，但法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

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

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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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帕麦斯顿于１８４６年谴责法国破坏乌特烈赫特条约指的是路易－菲

力浦又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

第４１５页。

３１６ 下面引的帕麦斯顿在下院就法国舰队于１８３６—１８３９年封锁墨西哥港

口一事的讲话是在１８３９年３月１９日发表的。

  英法舰队于１８４５年开始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封锁，目的是想迫

使阿根廷政府为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及其他河流。英法于１８５２年达

到了这一目的，迫使阿根廷签订了相应的条约。——第４１５页。

３１７ 指１８３０年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第４１６页。

３１８ 英法于七月革命后建立的名之为“诚意协商”（《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的

同盟关系，由于１８３４年４月间签订了所谓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

班牙和葡萄牙）而有了条约的形式。但是在签订这个条约时英法之间暴

露了利害矛盾，这些矛盾后来逐渐尖锐化。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专制的

“北方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实际上是使英国得以借口给予

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军事援助来反对觊觎王位的唐·米格尔（葡萄

牙）和唐·卡洛斯（西班牙）而加强它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第

４１９页。

３１９ 指１８３２年７月底贝兰（叙利亚）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埃及军队在伊布

拉希姆－帕沙的率领下击溃了苏丹的军队并迫使它完全撤出叙利亚。

随后埃及军队开进小亚细亚，并于１８３２年１２月在科尼亚打败了土耳

其军队，这就决定了埃及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的埃土战争中的胜利。１８３３

年４月，根据在居塔希亚签订的和约，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实际上

被承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独立的统治者。——第４２３页。

３２０ 马克思引的是激进派议员安斯提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８日在下院发表的演

说。——第４３０页。

３２１ 指１８３４年１月２９日（１７日）的俄土条约，这项条约订正了１８２９年阿

德里安堡条约的某些条款。条约减少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规定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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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所应交付赔款的数目，并把赔款总数减少２００万杜卡特。——第

４３０页。

３２２ “圣彼得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是每日出版的外

交部官方机关报；１８２５—１９１４年以同名用法文出版。——第４３３页。

３２３ 《Ｃｉｖｉｓｒｏｍａｎｕｓｓｕｍ》（“我是罗马公民”），见注１７９。——第４３３页。

３２４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

４０６页（Ｄ．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ｐ．４０６）。这一著作在１８５３年曾出过好

几版；此处页码根据第２版。——第４４１页。

３２５ 在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是以下这段话：

“看来，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已经在英国产生了他所能预期的全部奇迹

般的效果。公众对他所舍去的内阁越来越表示不满，但是这个内阁的政

策却是帕麦斯顿直到他在职的最后一分钟始终最坚决地予以支持的。

同时那些痛斥联合内阁的党派也竞相颂扬帕麦斯顿。它们一方面号召

给予俄国的侵犯以有力的和应有的回击，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似乎极其

渴塑它们所热爱的这位国家活动家回到领导者的职位上来。这样一来，

这个最灵巧而不知疲倦的演员就愚弄了全世界。如果这里不是涉及十

分重大的事，那末这就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场景。关于误解是如何根深

蒂固我们业已指出过了，现在我们只想在下面再提供一些证据，来说明

帕麦斯顿一贯出于某种原因来协助俄国进展并为此而利用英国的真

相。凡是想看一看时事的舞台的幕后情形，并给这些事件和人物作出与

它们的实际价值相符的评价的人，我们认为，都会从我们的叙述中获得

某种教益。”

  这些话不可能是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帕麦斯顿勋爵”这

组文章的后几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编辑部不迟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６

日，即至少是在帕麦斯顿短期辞职（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的前１０天。

报纸编辑部拖延很久，即到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１日才发表这篇文章，所以在

发表时作了补充。补充的东西可能是从马克思的另一篇后来写的文章

中借用来的。根据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上的记载，这篇文章于１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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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２０日寄往纽约，谈的是英国报刊对帕麦斯顿辞职的反应。１８５３

年１２月２０日的这篇文章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手稿至今

没有找到。——第４４３页。

３２６ 引的是库普费尔“１８２９年奉旨在高加索厄尔布鲁士山附近旅行记。在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一书１８３０年圣彼得堡版第４页

（Ｋｕｐｆｅｒ，《Ｖｏｙａｇｅｄａｎｓｌ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ｄｕＭｏｎｔＥｌｂｒｏｕｚｄａｎｓｌｅＣａｕｃａｓ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ｐａｒｏｒｄｒｅｄｅＳａＭａｊｅｓｔé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ｅｎ１８２９．Ｒａｐｐｏｒｔｆａｉｔ

àｌ’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Ｓ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Ｓ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ｔｇ，１８３０，ｐ．４）。——第４４４页。

３２７ 指１８２６年４月４日彼得堡议定书和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伦敦条约（公

约），见注４７。

  在１８２６年４月４日的议定书中，签订这个议定书的沙俄和英国力

图掩饰它们站在希腊方面干涉希土冲突的真正目的，声明它们既不是

要损害土耳其来扩大自己的领土，也不是追求无上的势力和在苏丹属

地上的贸易特权。英、俄、法在缔结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伦敦条约时又重

复了这样的声明。——第４４４页。

３２８ 马克思引的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于１８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在下院发表的

演说。——第４４６页。

３２９ 这里所答应的文章并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而在燕妮·马

克思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６日就已

经寄往纽约了。“人民报”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刊载了这篇文章，作为

“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第八篇。——第４５０页。

３３０ “伦敦官报”（《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是英国政府机关报；１６６６年

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４５５页。

３３１ 劳埃德委员会 是伦敦的一个办理海上保险及登记的团体。——第４６１

页。

３３２ 这篇文章曾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４日和２５日纽约的德文报纸“改革报”上

以“英国状况”为题加以删节转载。——第４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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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指列施德－帕沙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９日给奥、英、法、普四国使节的照会。

照会中说，土耳其政府只有在对维也纳照会作出一系列修改和保留条

件下才能接受这个照会（维也纳照会见注２２３）。列施德－帕沙特别坚

持要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第４６２页。

３３４ １８５３年９月，尼古拉一世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奥里缪茨（奥洛摩

茨）举行一次会谈，会谈后，奥地利政府试图促使西方列强采取新的步

骤，在苏丹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的基础上调解俄土冲突。尼古拉一世

在同弗兰茨－约瑟夫会谈的过程中企图使后者相信，在多瑙河各公国

的俄军，不会强渡多瑙河，俄军只在多瑙河北岸采取防御行动。——第

４６４页。

３３５ “麦尼普的讽刺”是１５９４年在法国发表的一篇匿名的政治性抨击文，抨

击的对象是天主教联盟（１５７６年在胡格诺教徒战争时期创立），这个联

盟的封建贵族首领力图削弱国王权力，确立天主教上层的无限特权。这

一作品的篇名是从罗马作家瓦龙（纪元前一世纪）那里借用的，瓦龙曾

摹仿古希腊哲学家麦尼普写成了他的“麦尼普的讽刺”。——第４６７

页。

３３６ 指被法国资产阶级非常残酷地镇压下去的１８４８年６月巴黎工人的英

勇起义。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国内战争。——第４６９页。

３３７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里发表的这篇文章，缺少关于法国

经济状况的部分（见本卷第４７４—４７５页）。——第４７２页。

３３８ 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９日比利时共和派军团从法国回国时在法国国境附近

的里斯康土村同比利时士兵发生的冲突。比皇列奥波特一世政府利用

这个事件制造了安特卫普案件（所谓里斯康土案件）来迫害民主派。德

勒克吕兹当时是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诺尔省的政府专员，比利时共和

派军团就是从该省通过的。——第４７７页。

３３９ 指托列斯－维德拉斯城（现在的托列治－维德拉什城，在葡萄牙）附近

的营垒，它是１８１０年根据威灵顿的命令为掩护里斯本防备法军侵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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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的。——第４８２页。

３４０ 拿破仑于１８１５年在比利时作战期间，于６月１６日在利尼附近击败普

军，企图把普军从威灵顿的英荷军队中分割出来并把盟军各个击溃。但

是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军

队并企图包围其翼侧的时候，布鲁赫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

及时赶到战场，并且决定了盟军获胜的会战结局。——第４８３页。

３４１ 攻占埃尔斯伦——埃尔斯伦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重要要塞，１８２９年６

月被帕斯凯维奇指挥的俄军攻占。这一事件对于俄军在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

的俄土战争中最后战胜起了巨大的作用。——第４８７页。

３４２ 在多瑙河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俄军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就命令把多瑙

河区舰队的一部分从伊兹马伊尔调到布来洛夫（布来拉）和加拉兹地

区。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日），两艘俄国蒸汽舰和八艘炮艇在土军占

据的伊萨克查要塞旁边通过时发生炮战。由于俄国舰炮和岸上火炮的

轰击，土耳其守卫部队遭到相当大的损失。——第４９１页。

３４３ 塞拉斯基拉特 即土耳其的陆军部。——第４９１页。

３４４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

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

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产生于１８４８年的保守派大资产阶级的政

党，从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

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该党反人民政策的

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在共和国存在的年代

里曾支持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而在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夕倒向

波拿巴派。——第４９１页。

３４５ １８４２年８月初，在英国的许多工业区特别是在郎卡郡，爆发了罢工和

工人骚动。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由于力图利用工人运动向政府施

加压力以便废除谷物法，在许多情况下曾经鼓动工人采取行动。但是，

资产阶级被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倒，又看到工人是在追求自己的目

的，于是便转而支持对工人的血腥镇压。在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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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状况”和“英国谷物法史”两文中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的描述（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１９—５２２页和第４卷第５６３—

５６８页）。——第４９２页。

３４６ 指布莱特和科布顿在自由贸易论者和平协会爱丁堡组织的代表会议上

的讲话，会议的总结报告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１４日的“泰晤士报”。——

第４９４页。

３４７ 马克思引自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９日“人民报”上发表的“什么贱和什么

贵”一文。——第４９４页。

３４８ “每周快讯”（《Ｗｅｅｋｌｙ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是英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０１—１９２８

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

向。——第４９６页。

３４９ 本文一部分曾以“波斯、俄国和丹麦”为标题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９日的

纽约德文报纸“改革报”上转载。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缺少有关

波斯和俄国的进军、丹麦事件以及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的部分（见

本卷第５０１—５０３页）。——第５０１页。

３５０ 指伊朗军队为并吞赫拉特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赫拉特是一个商路枢纽，

阿富汗和伊朗曾为它进行过多次争夺战。英国殖民者利用１８５６年１０

月伊朗军队攻占赫拉特一事对伊朗发动战争，战争的结果，沙赫应从赫

拉特撤兵。１８６３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艾米尔的领地。——第５０１

页。

３５１ １８５３年沙皇政府组织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征伐。这次征伐溯锡尔河而

上，由奥连堡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指挥，目的是反对侵占了哈萨克

土地的科坎德汗国（马克思本文中指希瓦不确），结果使俄军建立了锡

尔河战线，后来沙皇俄国进攻中亚的科坎德、布哈拉和希瓦等汗国时就

以此战线为前进基地之一。——第５０１页。

３５２ 指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２日在全国革命高潮中成立的丹麦政府，这个高潮的

表现，就是在哥本哈根“卡集诺”剧院举行的群众大会。新政府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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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保守党人以外，还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党“埃德尔党”（或“埃

德尔丹麦人党”）的代表。这个党主张丹麦和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

河以北）有一个共同的宪法而把霍尔施坦公国划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

区。丹麦三月资产阶级政府对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民族

解放运动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并且反对这些德语区和德国合

并。——第５０２页。

３５３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１８３８年创立的。同盟

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关于谷物法见注２９７），其目的是降

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

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

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１８４６年关

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５０５页。

３５４ 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和普军之间的 耶拿会 战发生在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

日。会战以普军被击溃而告终。普军战败后，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

国。——第５１０页。

３５５ １７９９年９月２５—２６日（１４—１５日）在苏黎世附近，马森纳指挥的法军

击败了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将军的俄国军团。这次失败使已从北意

大利出发与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军团会合的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军陷

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尽管敌军兵力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苏沃洛夫部

队却给法军一系列打击并冲到莱茵河上游地区。恩格斯于１８５９年在自

己的著作“波河和莱茵河”里对俄军的进军瑞士作了很高的评价，在文

章中称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是“现今各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当中最

卓越的一次”。——第５１３页。

３５６ 从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的文章“俄军的失败”是

和马克思的文章“工人问题”（见本卷第５１８—５２１页）作为一篇完整的

通讯，一同送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但是该报编辑部把这篇

通讯分成两部分发表在该报的同一号上（１１月２８日）。恩格斯的文章

是作为社论发表的，而马克思的文章是作为由他署名的单独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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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中有些不确切之处，其原因是他用了不正确的消

息。在上述的卡拉法特和沃耳特尼察战斗当中，对多瑙河交战双方兵力

的对比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在沃耳特尼察附近俄军总司令是丹年别尔

格，而不是巴甫洛夫；盖昂和伊斯马伊耳－帕沙是两个人，而不像文章

指出的是一个人。稍后，恩格斯根据比本文更确切的消息，不仅估计了

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而且估计了土军的指挥素质以及卡拉法特和沃

耳特尼察等战斗的结果（见本卷第５３０—５３６页和第５８０—５８７页“土耳

其战争的进程”和“多瑙河战争”两篇文章）。——第５１５页。

３５７ 在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北意大利 诺瓦拉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使

皮蒙特军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由于这次失败，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

治恢复起来。在这次战争进程中奥地利司令官巧妙地利用了皮蒙特将

军拉莫里诺分散兵力的弱点。——第５１７页。

３５８ 马克思所批判的文章刊登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５日“经济学家”上。——第

５１８页。

３５９ “普雷斯顿舵手”（《Ｐｒｅｓｔｏｎ Ｐｉｌｏｔ》）是一家英国周报，１８２５—１８８８

年在普雷斯顿出版。——第５２０页。

３６０ 马克思引的是琼斯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普雷斯顿工人群众大会上的演

说，其详细报道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人民报”上。

  马克思大概还在“人民报”的这一号出版以前就看到这篇演说了，因

为他在１１月１１日写的文章中引用了它。——第５２１页。

３６１ 马克思所批判的文章刊登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１２日“经济学家”上。——

第５２２页。

３６２ 社会拯救委员会是雅各宾党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１７９４年７月

２７日）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第５２７页。

３６３ 由于１８５３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

派集团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主张，这种组织应该

把各个工联与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联合起来，其目的首先是使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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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地区的罢工能统一行动。这一组织应该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

领导，而工人议会则由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参加了“群众运

动”的各工联大会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６日在曼

彻斯特召开，一直开到３月１８日。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

动”纲领，成立了由５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名誉代表的马克

思寄去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信中他指

出建立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的任务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马克思

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认为这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

联主义的狭隘圈子的尝试，是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步骤。

 可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

对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统一的工人群众性组织的主张。

１８５４年夏天罢工运动的低落对广大群众参加运动也起了不好的影响。

１８５４年３月以后，工人议会就再也没有召开了。——第５２９页。

３６４ 指英国议会；从１５４７年起下院会议是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明斯特

宫）举行的。——第５２９页。

３６５ 卡·马克思的“高尚意识的骑士”这篇抨击文章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并

在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的协助下于１８５４年１月在纽约以单行本

出版。这篇文章是对刊载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８日和１１月４日“美文学杂

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奥·维利希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

露’”一文的回击。马克思的这篇抨击文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工

人运动中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马克思在该文中驳斥了维

利希的诽谤（维利希力图使别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所作的批判的公正性）。马克

思在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时，揭露了这个集团的冒险

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为了写这篇抨击文，马克思从他和恩格斯于

１８５２年５—６月合写的一部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借用了个别章

句，这部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第５３７页。

３６６ 卡·冯·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

有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１８２２年柏林和波兹南版（Ｃ．ｖ．Ｄｅｃ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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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ｅ Ｋｒｉｅｇ，ｉｍ Ｇｅｉｓｔｅ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ｒｅｎ Ｋｒｉｅｇｆüｈｒｕｎｇ．

Ｏｄｅｒ：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ｗｅｎ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ｅｎ Ｇｅｂｒａ－

ｕｃｈ ａｌｌｅｒ ｄｒｅｉ Ｗａｆｆｅｎ ｉｍ ｋｉｅｉｎ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ｄ Ｐｏ－

ｓｅｎ，１８２２）。——第５４１页。

３６７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１８０７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Ｇ．Ｗ．

Ｆ． Ｈｅｇｅｌ．《Ｐｈａ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Ｂａｍｂｅｒｇ ｕｎｄ 

ｗüｒｚｂｕｒｇ，１８０７）。参看“教育及其现实性的王国”章第４３５—４７４页

（《Ｄｉｅ Ｂｉｌ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ｈｒ Ｒｅｉｃｈ ｄｅｒ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４３５—

４７４）。——第５４１页。

３６８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４５７—５３６页）一文，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１０月底—１２月初。这是一篇

战斗性的抨击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痛斥了普鲁士警察国家迫害共

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的卑鄙手段。这篇抨击文于１８５３年１月在瑞士巴

塞尔以单行本刊印。在美国，这部著作最初连载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

报”上，１８５３年４月底，该报出版社以单行本发表。马克思在抨击文

“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自“揭露”的各处引文，都是根据波士顿版的

小册子。——第５４１页。

３６９ “新英格兰报”（《Ｎｅｕ Ｅｎｇｌａ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顿

（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创办于１８５２年。约·魏德迈曾为

该报撰稿。——第５４１页。

３７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７０、５２５页。——第５４１页。

３７１ 在１８５４年纽约版中，出版者在该处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勃鲁姆先生

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费拉得尔菲亚，当美国工人同盟成立时，他是

同盟理事会中维利希的代理人。”——第５４２页。

３７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９页脚注。——第５４２页。

３７３ 暗检室 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

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

在。——第５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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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６４页。——第５４４页。

３７５ 指 共产主义者 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

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

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

１８４６年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顽

强斗争中，以及在反对对正义者同盟（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阴谋组织，德

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小资

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

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１８４７年１月

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

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１８４７年６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

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

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代替了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

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

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密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

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

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５７２—５７７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８日在伦敦

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

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

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底把

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

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３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

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下半月到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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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３月底所写成的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３—

５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１８４８年４月初返抵德国，他

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

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

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

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

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

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

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

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９７）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

导和指导中心。１８４８年年底，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中断

的联系，派约瑟夫·莫尔为特使，去德国整顿同盟组织。伦敦中央委员

会修改了１８４７年的盟章，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譬如，不提推

翻资产阶级，不提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

会，而宣布同盟的宗旨是建立社会共和国。莫尔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４９年冬

在德国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１８４９年４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

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

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上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

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

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

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

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上、在街垒里和在战场上坚守着最革

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许多盟员不是被关进监

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掉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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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巨大的损失。

  １８４９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在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１８５０年春天，以往的组

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中，总结了１８４８到１８４９

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

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１８５０年３月，宣

传共产主义的新的机关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了。

  １８５０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发生的

原则性分歧达到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的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派所提出的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

现实政治形势而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与此相反，马克

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

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

革命干部。１８５０年９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分裂活动终于引起

了与该派的分裂。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３５—６４１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

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

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在科伦的新

的中央委员会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

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６—６２９页）。１８５１年

５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

际上已经停顿。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后不久，同

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

第５４４页。

３７６ 布·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１８４１年莱比锡版第１—２

卷；１８４２年不伦瑞克版第３卷（Ｂ．Ｂａｕｅｒ．《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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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Ｓｙｎｏｐｔｉｋｅｒ》．Ｂｄ．１—２，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１；Ｂｄ．３，Ｂｒａｕｎ

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２）。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把前三篇福音的编者称为复类福

音作者。马克思指鲍威尔书中对福音书上的说法和真实历史事件之间

的明显矛盾所作的批判。——第５４６页。

３７７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同

盟内部发生分裂）记录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６３５—６４１页。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

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大磨坊街）的声明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８４页。

  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

的其他活动家在１８４０年２月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后，同盟

的地方支部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７年和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与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

（维利希—沙佩尔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的一边，马克思、

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退出协会。从五十年

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又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协会一直存在到

１９１８年，被英国政府查封。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

过协会。——第５４６页。

３７８ 暗指古希腊的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这是一部对荷马叙事诗

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５４７页。

３７９ 指金克尔和流亡者俱乐部的其他领导人筹办所谓“德美革命贷款”的试

图。为了在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间举借贷款，金克尔于１８５１年９月

到美国。贷款拟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与流亡者俱乐部相竞争的、

由卢格领导的鼓动者协会，也派代表到美国募集革命基金。举借“革命

贷款”的试图落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

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

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尝试。——第５４７页。

３８０ 圣杯，按照中世纪的传说，是一只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５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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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 马克思把阿尔诺德·卢格戏比为阿尔诺德·文克里特。文克里特是半

传说的瑞士战士，曾参加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相传在１３８６年

６月９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属琉

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文克里特以舍身的行动决定了瑞士人的胜

利。——第５４７页。

３８２ 指与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对参加反政府运动的知识分子的

迫害。早在与拿破仑斗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学生会的许多会员，在维也纳

会议后反对德国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示威，在示威中提出统一德

国的要求。１８１９年大学生桑得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

科采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蛊惑者”是１８１９年８月德国各

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决定中对参加这一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

呼。——第５４９页。

３８３ 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论述１８４９年莱茵普鲁士、

普法尔茨在巴登起义史的著作。这一著作在１８５０年分章载于“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１—３期。恩格斯所指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

章“为共和国捐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９０—

２３５页）。——第５５０页。

３８４ 指１８４８年１１月维利希从德国流亡者——在伯桑松（法国）做工的工人

和手工业者中组织起来的队伍。队伍的成员从法国政府领取津贴。１８４９

年初，津贴停发。稍后，队伍加入了志愿分队，这一分队在维利希的命

令下参加了１８４９年５—６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行动。——第

５５１页。

３８５ 马克思指的是：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波斯战争期间，由３００名斯巴达人

组成的队伍在国王勒奥尼达斯指挥下英勇保卫温泉关，抗击波斯的全

部军队。在温泉关会战中，勒奥尼达斯及其队伍全都战死。——第５５１

页。

３８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０７—２０８页。——第５５２页。

３８７ １８４９年９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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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下成立的。为了制止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流亡者想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影响下的企图，

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的建议改组为社会

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这一委员会的领导工

作。１８５０年９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

大多数委员都被维利希—沙佩尔派影响了。——第５５２页。

３８８ 正文中所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１８５０年８月的最

后几天内举行的。——第５５２页。

３８９ “先驱者报”（《Ｌｅ Ｐｒéｃｕｒｓｅｕｔ》）是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日报；从１８３６

年起在安特卫普出版。——第５５６页。

３９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６６页。——第５５９页。

３９１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５０年３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

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８８—２９９页）。——

第５５９页。

３９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２页。——第５５９页。

３９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８页。——第５６０页。

３９４ 马克思指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另成一个独

立组织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中央委员会。根据与十

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一些反动的天主教州的单独联盟的相似之点，马

克思和恩格斯戏称这个组织为宗得崩德（特别联盟）。——第５６１页。

３９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６页。——第５６２页。

３９６ “红色共和党人”（《Ｔｈｅ Ｒ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是１８５０年７—１１月由

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在这个周刊上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

一次英译文。

  “寄语人民”（《Ｎｏ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是英国的周刊，宪章派

的机关刊物；１８５１—１８５２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

格斯给该杂志以支持，并参加了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１８５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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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５２年４月底，他们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５６２页。

３９７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１８４８年６月巴黎工人英勇起义的文章，以及马

克思和恩格斯抨击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的懦怯政

策、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妥协政策和三月同盟的活动家的一些文章（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在第６卷）。

  三月同盟（以法兰克福中央三月同盟为首）是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底由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在德国各城市组织的。这些三月同盟宣布其

目的是捍卫１８４８年德国三月革命的成果。它们的领导者是一些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马克思和恩格

斯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起就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这些同盟的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是为革命敌人

帮了忙。——第５６３页。

３９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６页。——第５６３页。

３９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９页。——第５６４页。

４００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１８５０年秋由于争夺德国领导权而发生的冲突。冲

突的借口是黑森的革命发动。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预黑森内政

的权利，其目的是镇压骚动。普鲁士政府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之开入黑

森，便宣布动员，同时也把军队派往黑森。但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

压力下，普鲁士对奥地利作了让步，没有给以严重的反抗。——第５６５

页。

４０１ 指在监狱中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的献词。“平等者

宴会”是１８５１年２月２４日为纪念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一周年在伦敦举行

的国际会议。宴会的组织者是：路易·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

阶级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特尔米、亚当等人，还有

维利希—沙佩尔派。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获得情报，派自己的拥护者康

·施拉姆和威·皮佩尔去参加宴会，但是，他们被逐出会场，并遭到维

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的毒打。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与会者知道的

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

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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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３０—６３２页）。德译文曾大量印发，流传在德国和

英国。——第５６８页。

４０２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违背了他在普鲁士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时期对

人民的呼吁中所许下的关于建立宪制的庄严诺言。——第５７２页。

４０３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发生以前的时期，德国各宗教反对派——所谓

“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的“自由公理会”——的代表们企图建立全德国

的国教。１８４４年在德意志各邦建立的“德国天主教”，其宗旨是反对天

主教中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德国天主教徒”否认罗马教皇的领导，

反对天主教的许多教义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

要。“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它反对在天主教中占统治

地位的伪善的和神秘主义的派别——虔诚主义）的影响下，于１８４６年

从官方新教会中分离出来的。这两个宗教反对派的形式，反映了四十年

代的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它要求全国政治统一的愿望。

“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的公理会在１８５９年合并。——第

５７３页。

４０４ 马克思所引的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０日曼彻斯特宪章派群众大会的决议及

琼斯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全文都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人民报”

上。——第５７９页。

４０５ 恩格斯可能指他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土

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见本卷第５３０—５３６页），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所

提到的论点还没有作为定论提出。有同样见解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论

坛报”上没有出现过。——第５８０页。

４０６ 暗指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图克所写的一些关于工业、商业和财

政的历史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总称为“价格史”，它们是：“价格史和

货币流通状况，１７９３—１８３７年”１８３８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１７９３

 ｔｏ １８３７》．Ｖｏｌ．Ⅰ—Ⅱ，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

１８３８年、１８３９年”１８４０年伦敦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１８３８ ａｎｄ １８３９》．Ｌ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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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１８４０）以及“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１８４８年伦

敦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１８３９ ｔｏ １８４７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

第５８９页。

４０７ 繁荣的罗宾逊 是弗·约·罗宾逊，葛德里奇子爵的绰号。１８２５年经济

危机前夕他以英国财政大臣的身分预言英国经济会长期繁荣下

去。——第５９０页。

４０８ 皮蒂娅 是德尔斐城内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第５９３页。

４０９“卫报”（《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国教会的机关报，周报，１８４６年创

办于伦敦。——第５９６页。

４１０ “东德意志邮报”（《Ｏ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Ｐｏｓｔ》）是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

日报，１８４８至１８６６年在维也纳出版。——第５９８页。

４１１ 詹姆斯·格莱安任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为讨好奥地利政府，于１８４４

年命令英国邮政主管部门让警察局暗中检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

件。

  马克思所说的“邦迪埃拉事件”，是指以密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

弟为首的意大利爱国者的一个小支队于１８４４年６月在卡拉布利亚海

岸登陆一事。邦迪埃拉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举行起义，反对那不勒斯波

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支队中一个队员的背叛，当局俘获了远征

队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５９９页。

４１２ 西诺普会战发生在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３０日（１８日）。在巴·斯·纳希莫夫

海军中将的俄国黑海分舰队查明土耳其司令部准备派一个区舰队把军

队和装备运往高加索沿岸并在西诺普海湾发现这个区舰队以后，便对

这个区舰队发动攻击并把它消灭了。有６艘俄国战列舰和２艘巡航舰

参加会战；海岸炮垒炮火支援下的土军兵力共有１６艘军舰（其中有２

艘蒸汽舰）。可是，在大炮装备上俄国分舰队比土耳其强。会战进程中

土耳其舰队损失惨重：１５艘军舰被击毁，区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奥斯

曼·帕沙被俘。西诺普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地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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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使英法两国更快地参加反俄战争。——第６０２页。

４１３ 尼古拉一世１８５３年６月２６日（１４日）就沙皇政府决定把军队开进多

瑙河各公国所颁发的宣言，以及沙皇俄国的一系列外交文件都宣布，占

领各公国的目的，是建立“物质保证”来保障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

权利和特权并使苏丹履行其对俄国的义务。——第６０３页。

４１４ 圣约翰伍德 和 切尔西 是伦敦两个人口稠密区的名称；克勒蒙特 宫

（在伦敦市郊）供１８４８年２月流亡英国的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和他的全家居住。——第６０４页。

４１５ 指１８４９年参加立法议会的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１７个奥尔良分子和

正统主义者的首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人们把他们称

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生活而写的同名

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

第６０５页。

４１６ 斯特拉斯堡 和 布伦 的英雄，见注２４９。——第６０５页。

４１７ 嘲讽地暗指１８１２年１０月马莱将军反对拿破仑第一没有成功的密谋。

有右翼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参加的这一密谋的策划者指望拿破仑的军

队在俄国遭到失败，并企图利用他们所散布的拿破仑已在远征俄国时

阵亡的说法。——第６０６页。

４１８ 秩序党，见注３４４。——第６０７页。

４１９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帕麦斯顿宣布退出阿伯丁联合内阁。可是他的辞职

没有被接受，很快又回到他原来的内务大臣的职位上来。——第６０９

页。

４２０ 指伦敦出版人塔克尔把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

“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印成单行本出版，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的“帕麦

斯顿勋爵”那组文章中的第三篇（见注２９５）。——第６１２页。

４２１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１版中“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是用

“西诺普和阿哈尔齐赫”的标题刊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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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英国报刊的材料写成的。当时英国报

刊没有客观地阐述克里木战争时期军事行动的进程，而且别有用心地

解说了俄军的官方情报。这首先说明了，为什么文章中对１８５３年１１月

３０日（１８日）西诺普会战的评述、对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俄国黑海

舰队的战斗素质和行动的估计等方面有些不确切之处。例如，恩格斯从

英国报纸上袭用了关于黑海舰队有战略弱点、关于该舰队中大半是“陆

地水兵”和非俄罗斯民族人员等不正确的说法。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政

论性质（这篇文章是紧接着事件发生后写成的）和该文反对作为当时欧

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俄国沙皇政府的政治倾向，对于低估西诺普

会战的意义起了一定的作用。——第６１３页。

４２２ 恩格斯在下面描述的阿哈尔齐赫战斗发生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６日（１４

日）。——第６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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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５３年３月—１２月）

１８５３

３月—４月初 由于西方强国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

盾尖锐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问题交

换了意见。

  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东方问题的实质作了分

析，并主张以革命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在巴尔干建立

民主的斯拉夫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不列颠

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

伦敦。——土耳其”一文及恩格斯的“在土耳其的真

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和“欧洲土耳其前途如

何？”等文发表于４月７日、１２日、１９日和２１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后三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

约３月下半月—４月

 

马克思认为制定自己的经济学说是头等重要的事

情，所以他继续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英国

经济方面的书籍，并摘录斯宾塞、纽曼、奥普戴克、班

菲尔德和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及“经济学家”杂志。他

特别注意货币流通、土地和地租、人口以及国家在经

济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

  马克思把他在探讨经济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材

料广泛应用于他的政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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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 恩格斯重又着手研究军事科学，对匈牙利革命战争

史及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战争史极为注意，并制定

了革命军队在反沙俄战争中的策略。

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前途问题很重要，

他阅读了赫尔岑１８５１年法文版的“论俄国革命思想

的发展”一书。

  恩格斯继续学习俄语，同时研究南方斯拉夫的

各种语言。

４月—５月 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历史和发展

前途很有兴趣，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

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

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作了摘录。由于

英国议会要讨论印度的管理问题，马克思研究了议

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

４月—１２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

迈和阿·克路斯保持经常联系，并对他们在美国宣

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给以很大帮助。由于魏德迈和

克路斯给旅美德国工人的团体（美国工人同盟）的机

关报“改革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介绍埃卡留斯、

皮佩尔、德朗克及其他一些支持他们的人参加报社

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的某些文章为“改革报”所转载。

４月１日和８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揭露柏林警察当局捏造的、英

国政府用来加强对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警察监视

的所谓“革命密谋”。“柏林密谋”和“柏林密谋。——

伦敦警察局。——马志尼。——拉德茨基”两文发

表于４月１８日和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月９日左右—５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设法找出版者来出版他们合写

的、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的“流亡中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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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书的手稿，但未能成功。

４月９日 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知道希尔施的“间谍活动的受

害者。威·希尔施的辩护书”这本诽谤性文集即将在

美国发表，写了“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他在这篇文章

中揭露了希尔施同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派头目——维利希的狼狈为奸，同时也驳斥了希尔

施所散布的马克思将“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的手稿

交给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谎言。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载

于５月５日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４月１２日 恩格斯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在分析欧洲的经济和政

治情况的基础上表述了他对大陆上新的革命的前途

和无产阶给政党在德国未来的革命战斗中的策略等

问题的一系列看法。这封信的一部分由魏德迈以匿

名文章的形式发表于５月４日的“改革报”。

  为了继续给厄·琼斯出版和编辑的宪章派

报纸“人民报”的工作以经常不断的帮助，马克思为

该报写了“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一文。

马克思的一系列揭露联合内阁的预算的反人民性的

文章，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该文发表于４月１６

日的“人民报”。马克思把一篇内容与这篇文章相仿

的题为“内阁的成就”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

报”，于４月２７日发表。

４月中旬 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克路斯告诉他，他在

１８５３年２月９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萨

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于３月２８日为德国

民主派在美国办的报纸“警钟”（《Ｄｅｒ Ｗｅｃｋｅｒ》）所

摘要转载，其他许多美国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４月１９日—２５日左右 马克思继续写评论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他的“英

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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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

的预算”两文于４月２３日和３０日载于宪章派的“人

民报”。另外两篇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

阁的失败。——预算”和“君士坦丁堡的乱子。——

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载于５月３日和６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月２４日左右 在波士顿（美国）出版了马克思的抨击文“揭露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的单行本。

４月２６日—２９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

关于瑞士的政治地位的文章。马克思为这篇文章增添了关

于英国政府迫害流亡者一节，并于４月２９日将文章

寄出。报纸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为两篇，先后于５月

１４日和１７日发表，一篇题为“火箭案件。——瑞士

的暴动”，另一篇题为“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４月２６日 马克思接到一份关于柏林警察局头子施梯伯和普鲁

士警官戈德海姆到达伦敦以及威·希尔施继续同他

们保持联系的匿名通知。他审查了这份材料的可靠

性并把它寄给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工人报刊上发

表。这件事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火

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一文中也作了报道。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引用了许多说明英国

和法国工商业萎缩及表明资本主义繁荣的不稳定性

的材料。

４月底 由于马克思的著作难于推销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不

按时付给稿费，马克思一家陷于困境。恩格斯给马克

思及其家庭以物质援助。

４月３０日—５月１９日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５月—６月 为了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恩格斯学习波斯语，从原

文阅读诗人哈菲兹及历史学家米尔洪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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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０日 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他在这篇

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太平军起义的原因和性质，并指出中

国事变对欧洲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影响。该文于

６月１４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恩格斯把魏德迈寄来的钱转寄马克思，请他转

交弗莱里格拉特（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及其家属救济金收款人）。这些钱是应马克思和恩

格斯及他们的拥护者的呼吁而在美国捐募的。

５月２４日 马克思着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一些有关印度

的文章，因为这时议会即将讨论延长东印度公司特

许 状期限问题。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荷兰情

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印

度。——土耳其和俄国”于６月９日在报上刊登。

５月２５日左右 恩格斯阅读福斯特的“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一书。

５月２６日左右—６月

１４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各国的历史问题交

换了意见。在谈到东方的社会经济关系时，马克思指

出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

恩格斯依照马克思的建议阅读了贝尔尼埃论述

印度大莫卧儿国家的著作。

５月２７日—６月７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的根

本问题的文章，他特别注意俄土冲突的发展及西欧外交界

在这一冲突中所持的立场。马克思的“马志尼。——瑞士

和奥地利。——土耳其问题”、“土耳其问题。——‘泰晤

士报’。——俄国的扩张”、“俄国的欺骗。——格莱

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等文

于６月１０日、１４日和２２日在报上发表。

５月３１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在波士顿刊印的马克思的

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４４０份。他留下了

一些准备在曼彻斯特散发，其余的寄给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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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底—６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收到魏德迈和克路斯从美国寄去的

关于他们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刊上同维利希展开论

战的消息。由于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

发表，维利希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攻击。

６月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进行工作，为他写给“纽

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稿搜集资料。他特别注意查普

曼、狄金逊、穆勒、坎伯尔、默里及其他等人有关印度

的著作，并将其中有关英国的殖民制度、印度的经济

和政治制度等问题作了摘录。

马克思研究许多有关丹麦历史的著作，如德罗

森、札姆韦尔、奥尔斯豪森的作品，并作了摘录。他在

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稿中，在阐述丹麦的

事件时利用了这些研究成果。

６月—８月 马克思和拉萨尔通信商谈在德国秘密转送和散发小

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问题。恩格斯建议把

小册子夹在纱包里转送，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６月初—７月中旬 马克思得到许多报道，这些报道都证明美国读者对

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评价很高。

６月２日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编

辑部未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将马克思在恩格斯的某些

极为重要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表示不满。马克思表

示要给报社编辑德纳写信抗议这样对待他的文章。

６月２日—９日 为了继续给自己的战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以

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给威

·沃尔弗和威·皮佩尔安置工作。

６月１０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

统治”一文，揭露英国人在印度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

方法。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发挥了恩格斯６月６日

的信中所说的印度农业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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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衰落的思想。该文载于６月２５日的“纽约每日论

坛报”。

６月１４日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美国经济学家凯

里的“我国和外国的奴隶制”一书和他的其他一些鼓

吹阶级利益调和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著作。

６月中旬 马克思在给克路斯的信中建议魏德迈和克路斯继续

为“改革报”撰稿，尽管报社编辑部小资产阶级分子

的影响增加。马克思强调指出魏德迈和克路斯在无

产阶级革命者在美国尚未掌握其他刊物的情况下参

加该报工作的重要性。

马克思把他对凯里的经济观点的批评意见寄给

克路斯。克路斯在一篇于９月份发表在“改革报”上

的文章里采用了这些意见。

６月１７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一方面

评论了英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同时把在英国已经

展开罢工运动和宪章派试图在国内恢复他们的鼓动等

消息向读者作了报道。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在他

的通讯稿中系统地阐述英国工人运动的问题。“英国

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

一文载于７月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月２０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说，在美国工人同盟中央

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改革报”的方针问题多数人赞

成魏德迈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策略原则的

精神所采取的路线。

６月２４日 马克思写“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一文，阐述

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进行殖民主义奴役和掠夺的历

史。文章载于７月１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６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了论述爱尔兰的租佃权的文章，揭露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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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对爱尔兰农民进行剥削时所使用的凶恶的方

法。“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载于７

月１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不早于７月初 恩格斯阅读亚·伊·赫尔岑所写的、由伦敦自由俄

国印刷所出版的反农奴制宣言“尤利耶日！尤利耶

日！给俄国贵族”。

约７月—１１月 马克思研究１８０７—１８５０年这一时期的议会报告、外

交文献和资料，对英国外交史特别注意。

７月１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俄土冲突

和英国罢工运动的通讯稿，于７月１４日在报上发

表。

７月９日 德国流亡者、科伦案件中受审的共产党人之一雅科

比持马克思的介绍信来找恩格斯。恩格斯在曼彻斯

特为雅科比安排工作。

７月１２日 针对俄国侵占多瑙河各公国，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

坛报”写了一篇反对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及英国政

府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的文章。马克思的“俄土

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

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一文于７月２５

日在报上刊登。

７月１９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继续阐述俄土

冲突及西欧外交界的干涉尝试的文章。马克思在这

篇文章中论证了他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在巴尔干建

立斯拉夫民主国家的思想。他的“战争问题。——议

会动态。——印度”一文于８月５日在报上发表。

７月２２日 马克思写“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总

结了他关于印度的著述，得出了不列颠在这个国家

中的殖民统治必将崩溃的结论。该文载于８月８日

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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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９日—８月１２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系列综合评论，

阐述欧洲政治的基本问题。马克思的“政府在财政问

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

问 题”、“广 告 税。—— 俄 国 的 行 动。—— 丹

麦。——合众国在欧洲”、“战争问题。——英国的

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等文自８月１２

至２４日在报上刊登。

７月底—８月初 恩格斯去伦敦同从德国到此地逗留的母亲相会。

８月１６日和１９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谈英国议会关于土耳其问题的辩论

的文章，分析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这两篇文

章载于９月２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为“乌尔

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土

耳其问题在下院”。

８月１９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弗莱里格拉特转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卡·克莱因的来信，信中建议在前共产主义者同

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前佐林根、爱北斐特及杜

塞尔多夫等地同盟支部之间建立联系。马克思在给

克莱因的回信中建议保持工厂工人的独立组织，防

止小资产阶级分子钻入。考虑到要保守秘密，马克思

建议只通过个人接触同伦敦保持联系。

８月２３日 马克思写“大陆和英国的情况”一文。文中在阐述东

方问题的同时，对业已结束的英国议会会议作了总

结，揭露联合内阁和英国议会的反动政策。该文载于

９月５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月３０日 在“晨报”上围绕着巴枯宁展开了论战，在论战过程

中有人攻击“新莱茵报”，因此马克思给“晨报”编辑

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新莱茵报”对巴枯宁的态度。

马克思的信载于９月２日的“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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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０日—９月２７日 马克思写了一些谈欧洲经济状况的文章。他在这些

文章中指出主要欧洲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济中

有经济危机日益迫近的迹象。“粮价上涨。——霍

乱。—— 罢工。—— 海员中的运动”、“政治动

态。——欧洲缺粮”等文从９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１７日

刊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月３日—４日 “晨报”上又出现了攻击“新莱茵报”的论战短评，因

此马克思给该报编辑部写了第二封信。因为编辑部

拒绝刊登这封信，马克思于９月１０日把他的回信发

表在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上。

９月９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谈１８４４年皮

尔的银行法令的文章，于９月２４日作为社论在报上

发表。

９月２９日 恩格斯针对俄土的备战写了“俄军在土耳其”一文，

分析多瑙河上武装力量的对比。从这篇文章开始，恩格

斯在克里木战争过程中有系统地写了军事评论。该文于

１０月１７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把一些有关英国某

些经济部门状况的具体材料告知马克思。

１０月４日—１２月６日 马克思深入分析蓝皮书、议会报告、外交文献和报刊

材料，并在这一基础上写了一系列揭露帕麦斯顿的

文章，描述帕麦斯顿是当权的政治寡头的代表，并对

整个英国政府制度给予评价。这些文章以“帕麦斯顿

勋爵”为总标题自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２４日在“人民

报”上连载。其中大部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

社论发表。个别文章在“改革报”上用德文转载。

１０月７日 马克思继续系统阐述英国罢工运动的进程，写了“战

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一文。该文发表

于１０月２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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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２日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分析了法国的局势并建

议恩格斯写一篇关于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可能给波

拿巴政府带来的后果的文章。

１０月２１日—２７日

左右

恩格斯写了两篇文章谈土耳其政府对俄国宣战后巴

尔干和高加索的战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神圣的战争”两文先后于１１月８日和１５日在“纽

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约１１月 马克思询问德纳能否在美国刊印德国哲学史方面的

文章。

１１月５日 “人民报”编辑部继续发表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

一文，并在一篇专门短评中提起读者注意该文对揭

露英国统治阶级政策的重要性。

１１月８日左右 恩格斯写“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分析了俄土两

国军队之间在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该文于１１月

２５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刊登。

１１月１１日 马克思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一篇通讯稿寄给“纽约

每日论坛报”。该报编辑部于１１月２８日把其中恩格

斯所写部分作为社论发表，标题为“俄军的失败”。马

克思所写部分驳斥了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英国工

人状况改善的荒谬论断，于同日单独发表，标题为

“工人问题”。

１１月１５日 马克思写“繁荣。——工人问题”一文，驳斥英国资

产阶级杂志“经济学家“所说的英国经济繁荣具有稳

定性的说法。这篇文章还报道了宪章派的领袖厄内

斯特·琼斯鼓动召开工人议会的消息。马克思的这

篇文章发表于１１月３０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１月１８日左右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视俄土之间的战争动态，又写了

一篇谈土耳其战争进程的文章，于１２月７日在“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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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每日论坛报”作为社论刊登。

１１月２０日左右 在给阿·克路斯的信中，马克思对乌尔卡尔特的历

史观和他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

见。克路斯在他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中采用

了马克思的这些意见，该文发表于１２月１９日的“改

革报”。

１１月２１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几期载有维利希反对马克思

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文章的“美文学杂志

和纽约刑法报”。

１１月２１日—２８日左

右

马克思写了一篇抨击“高尚意识的骑士”反对维利

希，揭露了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宗派活

动和冒险主义策略。

１１月２２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马克思寄来的维利希反对马克思的文章

原文。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写了一篇驳斥维利希

的诽谤的声明，并寄给马克思，供他在写“高尚意识

的骑士”时使用。马克思把恩格斯的这份声明收进了

他的文章。

１１月２５日 魏德迈、克路斯和雅科比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

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维利希对马克思进行的诽谤性

攻击。在这一声明中他们使用了马克思寄给他们的

材料。

１１月２９日 马克思把他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寄给克路斯

在美国刊行。该文于１８５４年１月中在纽约发表。

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

中阐述了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领袖们所进行的争取

召开工人议会的鼓动。“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

鲁士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市

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一文于１２

月１２日在报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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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军事评论“多

瑙河战争”。该文于１２月１６日作为社论在报上发

表。

１２月２日—９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文章，分析西

欧列强在俄土战争中的立场。“土耳其战争。——工

业的灾难”和“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两文于

１２月１６日和２６日在报上刊登。

１２月１３日 马克思写“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一

文，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增

长表明了波拿巴政权的不稳固性。该文载于１２月

２７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２月１４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他的亲戚约·卡·尤塔要他给在开普敦

出版的日报“南非人报”（《Ｚｕｉｄ－Ａｆｒｉｋａａｎ》）撰稿的

来信。

１２月中旬 恩格斯力求辞掉“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员的工

作，想做伦敦一家报纸的军事记者，以便能有更多闲

暇时间写他已经构思好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

命战争史的著作，并能在伦敦与马克思生活在一起。

这个试图没有成功。

１２月下半月 古·勒维以前莱茵省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些支部的代

表的资格由杜塞尔多夫来见马克思。他试图向马克

思证明发动伊塞隆、佐林根和莱茵省其他城市的工

厂工人起义的必要性。马克思向他说明在德国当时

的条件下这样做是不适时的，也是徒劳无益的。

１２月１６日左右 “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克思的一篇谈帕麦斯顿

的文章“帕麦斯顿和俄国”由伦敦塔克尔出版社出单

行本。整个一版书在几星期内就脱销了。

１２月１６日 马克思写“帕麦斯顿辞职”一文。该文发表于１２月

３１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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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０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一篇谈报刊对帕麦

斯顿辞职的评论的文章。该文没有在报上发表。

１２月２３日左右 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军事评论“土

耳其战争的进程”。这篇文章以英国报刊的消息为根

据对西诺普会战和阿哈尔齐赫战役作了评述，于

１８５４年１月９日作为社论发表。

１２月底 马克思收到德纳对他愿意写德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

的答复。德纳要求这些文章不得对美国人的宗教情

感有任何损害，以此作为在美国一家杂志发表这些

文章的条件。马克思写这方面文章的打算始终未能

实现。

１８５３ 年 １２ 月 底—

１８５４年１月１日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家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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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５９—１８０６）—— 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

８４、１６９、１７０、２０３页。

四  画

巴特，伊萨克（Ｂｕｔｔ，Ｉｓａａｃ １８１３—１８７９）

 ——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

人，议会议员；在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

治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第６６页。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Ｂａｒａｇｕａｙ ｄ’

Ｈ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８）——法

国将军，１８５４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

者；曾任驻君土坦丁堡大使（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１８５４年为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

指挥官。——第４９１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Ｍ ａ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民主主义者，政

论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的参加

者；后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他在第

一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由

于他进行分裂活动，在１８７２年的海牙

会议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第

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８页。

巴甫洛夫，普罗科菲·雅科夫列维奇

（ ，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８）——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

为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

第５１６、５３１页。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ＢａｈａｄｕｒＳｈａｈⅡ 

１７６７—１８６２）——印度大莫卧儿王朝最

后一个 谛沙赫（１８３７—１８５８）。——

第２２７页。

巴特尔米，艾曼纽尔（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 约 １８２０—１８５５）——法国工

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和

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

体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

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

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

集 团；１８５５ 年 因 刑 事 罪 被 处 死

刑。——第５５６、５６８、５６９页。

巴克豪斯，约翰（Ｂａｃｋ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 １７７２

 —１８４５）——英国官员，１８２７—１８４２年

任外交副大臣。——第４３８页。

巴登公爵——见弗里德里希一世。

比彻－斯托，哈里埃特·伊丽莎白（Ｂｅｅ－

ｃｈｅｒ－Ｓｔｏｗｅ，Ｈａｒｒｉｅｔ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８１１—１８９６）——美国女作家，小说“汤

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第９３页。

比诺，让·马提阿尔（Ｂｉｎｅａｕ，Ｊｅａｎ Ｍａｒ

－ｔｉａｌ １８０５—１８５５）——法国工程师

和政治活动家，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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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第３５８页。

比顿，约翰·埃利奥特·德林瓦特（Ｂｅｔ－

ｈｕｎｅ，Ｊｏｈｎ Ｅｌｌｉｏｔ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 

１８０１—１８５１）——英国法学家和大官；

１８４８至１８５１年是印度总督所辖的参

事会参事。——第１４０页。

比埃特里，比埃尔·玛丽（Ｐｉｅｔｒｉ，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ｒｉｅ １８０９—１８６４）——法国政治活

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巴黎警察局

长（１８５２—１８５８）。——第３１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右翼领袖。——第３２９页。

丹麦国王——见弗雷德里克七世。

丹尼洛·涅哥什（  １８２６—

１８６０）——门的内哥罗的大公（１８５２—

１８６０）。——第５０３页。

丹年别尔格，彼得·安得列也维奇

（ ，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２）——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

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

第５１６、５３１页。

韦克，路易（Ｗｅｃｋ，Ｌｏｕｉｓ）——１８５３年反

动的弗里布尔（瑞士）暴动的参加

者。——第１００页。

韦克贝克尔（Ｗｅｃｋｂｅｃｋｅｒ）——１８５３年奥

地利驻土麦那总领事。—— 第２１９、

２３９页。

戈洛文，伊万·加甫利洛维奇（ ，

 １８１６—１８８６）——俄

国自由派地主，侨居英国，政论家，四十

至五十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很接

近。——第３２１、３２７、３２８页。

戈德海姆（Ｇｏｌｄｈｅｉｍ）——普鲁士警官，十

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谍报

机关的领导人之一。——第９６页。

牛顿，伊萨克（Ｍ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 １６４２—

１７２７）——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和数学家，力学科学的创始

人。——第１０９页。

尤尔，安得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庸俗的经济学

家，自由贸易论者。——第９６页。

切尔宁，安东·弗雷德里克（Ｔｓｃｈｅｒｎｉｎｇ，

Ａｎｔｏ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７９５—１８７４）——

丹麦军官，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为陆军大臣。——第５０２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 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

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

原则著称。——第１２６页。

邓达斯，詹姆斯·威特利·迪恩斯（Ｄｕｎ－

ｄａｓ，Ｊａｍｅｓ Ｗｈｉｔｌｅｙ Ｄｅａｎｓ １７８５—

１８６２）—— 英国海军上将，１８５２年至

１８５５年１月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英国

地中海舰队总司令。—— 第５、１２９、

１３５页。

无地约翰（约１１６７—１２１６）——英国国王

（１１９９—１２１６）。——第２７页。

厄斯特德，安德斯·桑戴（ ｒｓｔｅｄ，Ａｎ－

ｄｅｒｓ Ｓａｎｄψｅ １７７８——１８６０）——丹

麦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５３—１８５４

年任首相。——第５０２页。

扎莫伊斯基，弗拉基斯拉夫（Ｚａｍｏｊｓｋｉ，

Ｗｌａｄｉｓｌａｗ）——伯爵，波兰大地主，曾

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起义被镇压

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

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第４３７页。

夫赖堡大主教——见维卡里。

五  画

布 龙，卡 尔（Ｂｒｕｈｎ，Ｋａｒｌ生 于 １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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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德国记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１８５０年被开除出盟；后为拉萨尔的

拥护者。——第５４５页。

布赫尔，洛塔尔（Ｂｕｃｈｅｒ，Ｌｏｔｈａｒ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２）——普鲁士官员，政论家；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

派左翼；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

亡伦敦；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拥护俾

斯麦。——第５４８页。

布奥尔－绍恩施坦，卡尔·斐迪南（Ｂｕｏｌ

－ Ｓｃｈａｕｅｎｓｔｅｉｎ， Ｋａｒｌ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９７—１８６５）——伯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驻彼得堡公使（１８４８—

 １８５０），后为驻伦敦公使（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９）。

 ——第２１９、２６６、２９１、３０１、３６３、６０３页。

布鲁姆，亨利·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ｅｒ １７７８—１８６８）——男爵，英国法

学家和文学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

格党的著名活动家，大法官（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五十年代他在政治生活中不起

多大作用。——第２１１页。

在鲁克，卡尔·路德维希（Ｂｒｕｃｋ，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９８—１８６０）——男爵，奥地

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大企业家；曾

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１），

驻君士坦丁堡公使（１８５３—１８５５），财政

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第２１９、３１４、

４６２、４７３页。

布罗顿——见霍布豪斯，约翰·凯姆。

布 莱特，约 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创始人之一，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

左翼领袖之一；历任自由党内阁各部大

臣。—— 第 ６６、１４１、１５４、１９８、２０６、

２１８、２２３、２２９、４７５、５０５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

密谋活动的组织者；１８３０年革命的积

极参加者，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

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极左翼

的立场，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

５６８、５６９页。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阿道夫（Ｂｏｕｒｑｕｅ－

ｎｅｙ，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９—

１８６９）——法国外交家，驻君士坦丁堡

公使（１８４１—１８４４），后为大使（１８４４—

１８４８）；驻维也纳公使（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后

为大使（１８５６—１８５９）。——第２６６页。

布尔韦尔，威廉·亨利·利顿·厄尔

（Ｂｕｌｗ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Ｌｙｔｔｏｎ 

Ｅａｒｌ １８０１—１８７２）——英国外交家，

议会议员（１８３０—１８３７），辉格党人；

１８３９年和１８４０年是英国驻巴黎的代

办，后为驻马德里（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华盛

顿（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和佛罗伦萨（１８５２—

１８５５）公使；１８５８—１８６５年任驻君士坦

丁堡大使。——第４４０、４５９页。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 Ｊｕｎｉｕｓ Ｂｒｕｔｕｓ公元前约

８５—４２）——罗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

利乌斯·凯撒的贵族共和派阴谋的发

起人之一。——第３３页。

布萨诺夫，菲力浦·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９７—１８７５）—— 男

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１８４０—

１８５４、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后为大使（１８６０—

１８７４）。——第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９８、２９３

页。

布里格斯，约翰（Ｂｒｉｇｇｓ，Ｊｏｈｎ １７８５—

１８７５）——英国将军；１８０１—１８３５年在

东印度公司供职；１８５３年为东印度公

５１７人 名 索 引



司股东会成员。——第２２５页。

布莱克特，约翰·芬威克·伯戈因（Ｂｌａｃｋ

ｅｔｔ，Ｊｏｈｎ Ｆａｕｗｅｅｋ Ｂｕｒｇｏｙｎｅ 

１８２１—１８５６）——英国议会议员。——

第１４３、３０８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布德贝尔格，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  １７９８—

１８７６）——俄国将军；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为

驻多瑙河各公国的特派专员。——第

６０４页。

布 尔 昂 的 哥 特 弗 利 德（约 １０６０—

１１００）——下洛林公爵（１０８９—１１００），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１０９６—１０９９）的首

领之一。——第５４７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 Ⅰ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第１２６、４７４页。

弗略里，查理（Ｆｌｅｕ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真名为：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

译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Ｋｒａｕｓｅ

生于１８２４年）——伦敦商人，普鲁士的

间谍和警探。——第４４、９６页。

弗朗斯瓦一世（ＦｒａｎｃｏｉｓⅠ１４９４—１５４７）

 —— 法国国王（１５１５—１５４７）。—— 第

６７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Ⅰ １８２６—

１９０７）——１８５２年起是巴登的实际上

的 统 治 者，１８５６ 年 起 是 巴 登 大

公。——第５７３、５７４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Ⅰ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ｓａ约 １１２３—１１９０）——１１５２

年起是德国国王，后为所谓的神圣罗马

帝国的皇帝（１１５５—１１９０）。—— 第

１２１、４０６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Ⅳ 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

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３２、３３、１２５、

２３７、３５５、５７２、５７５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Ⅶ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３）。——第２５７、２７３、２７４、５０２页。

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Ｃａｒｎｏｔ，Ｌａ－

ｚａｒｅ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１８０１—１８８８）——法

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二

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

员，１８５１年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主义

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

第６０５页。

卡拉－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

·彼得罗维 奇  

１７５２—１８１７）——１８０４—１８１３年塞尔

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的领

导者，独立的塞尔维亚执政者（１８１１—

１８１３），卡拉格奥尔基王朝的奠基者；

１８１３年失败后逃出塞尔维亚，１８１７年

秘密回到祖国；按米洛什·奥布廉诺维

奇的命令被杀害。——第３９页。

卡索拉，卡洛（Ｃａｓｓｏｌａ，Ｃａｒｌｏ生于１８１４

年）——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马志尼

的拥护者。——第３４２页。

卡拉德，尼古拉（Ｃａｒｒａｒｄ，Ｎｉｃｏｌａｓ死于

１８５３年）——反对瑞士资产阶级政府

的教权反对派领袖之一，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和

１８５３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领导

人。——第９９页。

卡 莱 尔，托 马 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站在

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的资产

阶级，倾向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彻头

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

人。——第３４３页。

６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卡德威尔，爱德华（Ｃａｒｄｗｅｌｌ，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１３—１８８６）——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尔派领袖之一，后成为自由党人。曾任

贸易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爱尔兰事务大

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１），殖民大臣（１８６４—

１８６６）和陆军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第２１８页。

卡尔尼茨基，弗拉基斯拉夫（Ｋａｒｎｉｃｋｉ，

Ｗｌａｄｉｓｌａｗ）——伯爵，奥地利外交家，

１８５３年任驻伯尔尼代办。——第１２４

页。

皮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人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

袖，首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

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 第６９、８２、

２０５、２８８、３３０、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０、３５６、

４０４、４１３、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３、４３２、４３４、４５８、

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４、４９２页。

皮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议会议员；前者

的儿子。——第１５４页。

皮斯（Ｐｅａｃｅ）——英国煤矿企业家克罗弗

德伯爵的职员。——第５０４页。

皮佩尔，威廉（Ｐｉｅｐ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约生于

１８２６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记

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

１８５０—１８５４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

近。——第５６２、５６５页。

汉 特，亨 利（Ｈｕｎｔ，Ｈｅｎｒｙ  １７７３—

１８３５）——著名的英国演说家和政治活

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

员。——第４０５页。

汉普敦，约翰（Ｈａｍｐｄｅｎ，Ｊｏｈｎ １５９４—

１６４３）——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的卓越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化的贵族的利益。——第２５５页。

汉密尔顿——见西摩尔，乔治·汉密尔

顿。

圣马尔克－日拉丹（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ｃ－Ｇｉｒａｒｄｉｎ

 １８０１—１８７３）——法国新闻记者和文艺学

家，奥尔良党人。——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圣莱昂纳兹——见萨格登，爱德华。

“圣者”斯蒂凡一世（ＳｔｅｐｈａｎⅠ 约９７５—

１０３８）——匈牙利公爵（９９７年起），１００１

 —１０３８年为匈牙利国王。——第５５８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Ｆｒａｎｚ Ｌｅｏ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

导人之一；后为进步党人。——第３３

页。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

约瑟夫·科伦纳（Ｗａｌｅｗｓｋｉ，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Ｆｌｏｒｉａｎ－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ｌｏｎｎａ 

１８１０—１８６８）——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

动家，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

娅伯爵夫人的儿子；曾参加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

国；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主持

巴黎大会（１８５６）。——第４０８页。

尼罗德（ ）——俄国将军，１８５３年任

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５３２页。

尼古拉一世（ Ⅰ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第

５、１９、２３、４０、１２６、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

１５５、１６１、１６４、１８４—１８６、１９７、１９８、２１５、

２１９—２２２、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０、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２、

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４、２９２—２９６、２９８、

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６、３１６、３３０、３５０—３５５、

７１７人 名 索 引



３６５—３６９、３８４、３９２、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６—

４０８、４２１、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２、４５５、４５８、

４６３、４６４、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４、５０１、

５０３、５３５、５９２、５９５—５９７、６０３—６０５、

６１０、６１１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

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

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

者。——第５４７页。

本诺克，弗兰西斯（Ｂｅｎｎｏｃｈ，Ｆｒａｎｃｉｓ）——

美国商人，１８５３年伦敦市政厅委

员。——第５７６页。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

（Ｌａｎｓｄｏｗｎｅ，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ｔｅｙ－Ｆｉｔｚｍ－

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８０—１８６３）——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人；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任财政

大臣，后任枢密院院长（１８３０—１８４１），

不管部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６３）。—— 第

２８６页。

加腊沙宁，伊里亚（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４）—— 塞尔维亚国家活动

家，自由主义者；曾任内政大臣（１８４３—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内阁会议主席和外

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１８６１—１８６７）；五

十年代采取反俄方针，后来又促使塞尔

维亚同俄国亲近。——第１３、２５９、３０３

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Ⅱ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６）。——第３６、１３０、４５７页。

六  画

伊索（Ａｉｓｏｐｏｓ 公元前六世纪）——半传

说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６０页。

伊文思，乔治·德·雷希（Ｅｖ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ｅ

 ｄｅ Ｌａｃｙ １７８７—１８７０）——英国军

官，１８４６年起升为将军，克里木战争的

参加者；自由派的政治活动家，议会议

员。——第４０９、４３２页。

伊万迪斯（Ｙｖａｎｄｉｓ）——１８５３年瓦拉儿亚

内政部官员。——第３１４页。

伊斯马伊耳－ 帕沙（Ｉｓｍａｉｌ Ｐａｓｈａ 

１８０５—１８６１）——土耳其将军，切尔克

斯人；１８５３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

官。——第５１６页。

伊布拉希姆－ 帕沙（Ｉｂｒａｈｉｍ Ｐａｓｈａ 

１７８９—１８４８）——埃及的统帅，埃及执

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嗣子；１８２４—

１８２８年曾率领土军镇压希腊起义者；

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埃军总司

令（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和１８３９—１８４１）；１８４４

年起是埃及的共同摄政者。—— 第

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６页。

伊斯拉马托夫，伊万·尼古拉也维奇

（ ， ）——俄国

海军军官，“曙光号”巡航舰舰长。——

第５９９页。

伊丽莎白一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Ⅰ１５３３—１６０３）

 —— 英国女王（１５５８—１６０３）。——第

１６７、１７２页。

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苏格兰银行行

长。——第３３９页。

安德顿，威廉（Ａｎｄｅｒｔ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国约克郡的厂主。——第２１９、２３９

页。

安斯提，托马斯·契泽姆（Ａｎｓｔｅｙ，Ｔｈｏ－

ｍａｓ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１８１６—１８７３）—— 英国

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

义者；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

 ——第４０９、４３５、４３８—４４１、４５３页。

安都昂，古斯达夫（Ａｎｔｏｉｎｅ，Ｇｕｓｔａ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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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法国流

亡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之妹夫。——

第５６８页。

安赫斯特，威廉·皮特（Ａｍｈｅｒｓ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ｔｔ １７７３—１８５７）——伯爵，英国外

交家和国家活动家；印度总督（１８２３—

１８２８）。——第２２８页。

安德朗尼科夫，伊万·马耳哈左维奇

（ ，  

１７９８—１８６８）——公爵，俄国将军，克里

木战争期间在高加索作战；格鲁吉亚

人。——第６１７页。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Ｍｉｎｉé，Ｃｌａｕｄ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７９）—— 法国军官

和军事发明家。——第５３５页。

米尔纳·基卜生（Ｍｉｌｎｅｒ Ｇｉｂｓｏｎ）——见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

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

１７８０—１８６０）—— 塞尔维亚的大公

（１８１７—１８３９和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奥布廉

诺维奇王朝的奠基者。——第４０页。

米耳恩斯，理查·蒙克顿（Ｍｉｌｎｅｓ，Ｒｉ－

ｃｈａｒｄ Ｍｏｎｃｋｔｏｎ １８０９—１８８５）——

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

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人，议会

议员。——第３０７、３１６页。

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

１８２３—１８６８）——塞尔维亚的

大公（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和１８６０—１８６８）。

 ——第２５９、３０３页。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路德维希（Ｍｉｓ－

ｋｏｗｓｋｙ，Ｈｅｎｒｉｋ Ｌｕｄｖｉｃ死于 １８５４

年）——波兰军官，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

耳其，后迁伦敦。——第５５４页。

乔治·桑（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ｎｄ）（真名为：奥罗

拉·杜班Ａｕｒｏｒｅ Ｄｕｐｉｎ １８０４—

１８７６）——法国著名的女作家，著有长

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

表人物。——第３２１、３２２页。

乔斯林，罗伯特（Ｊｏｃｅｌｙ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６—

１８５４）——子爵，英国军官，议会议员，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在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

任职。——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乔治一世（ＧｅｏｒｇｅⅠ１６６０—１７２７）——

 英国国王（１７１４—１７２７）。 ——第１７３

页。

乔治二世（ＧｅｏｒｇｅⅡ１６８３—１７６０）——

 英国国王（１７２７—１７６０）。—— 第１７３

页。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Ⅲ１７３８—１８２０）——英

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 第１６９、

１７３页。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Ｓｅｙｍｏｕ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７９７—１８８０）——

英国外交家，１８５１—１８５４年任驻彼得

堡公使。——第３４１页。

西哀士，艾曼纽尔·约瑟夫（Ｓｉｅｙèｓ，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４８—１８３６）——法

国天主教神甫，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活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

物。——第８１页。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Ｓｉｄ 

ｍｏｕｔｈ，Ｈｅｎｒｙ 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１７５７—

１８４４）——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１８０１—１８０４）；任

内务大臣时（１８１２—１８２１）对工人运动

实施镇压措施。——第３９３页。

西尔莫伊（Ｓｚｉｒｍａｙ）——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初匈牙利流亡者，科苏特在巴黎的密

使。——第４７页。

西班牙公主——见玛丽－路易莎·费南

达。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 公元前３８４—

９１７人 名 索 引



３２２）——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

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在

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表现为奴隶占有

制国家的理论家。——第２０２页。

亚述巴尼拔（Ａｓｓｕｒｂａｎｉｐａｌ古代作家著作

中称萨尔达尼拔）——亚述国王（公元

前６６８—约６２６）。——第２７９页。

亚历山大一世（  Ⅰ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俄国皇帝（１８０１—１８２５）。

 ——第５、３６７、４１０、４１６页。

亚历山 大·卡拉格 奥尔基耶维 奇

（ １８０６—１８８５）

 ——塞尔维亚的大公（１８４２—１８５８）。

 ——第２５９、３１４、３１５、５１６、５８８、６１０页。

列施德－帕沙（Ｒｅｓｈｉｔ Ｐａｓｈａ １８０２—

１８５８）——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多次任

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１８５３年（５

月１３日起）为外交大臣。——第１２２、

１９７、２５９、２６０、２９１、２９５、３０１、３１４、３３０、

３５５、３６８、４６２、４７３、５８８、５９３页。

列奥波特一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Ⅰ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５）—— 比 利 时 国 王（１８３１—

１８６５）。——第１２５、２８９、６０５页。

吉卡，格里哥里·亚历山大（Ｇｈｉｋａ，Ｇｒｅ－

ｇｏ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０７—１８５７）——莫

尔达维亚的国君（１８４９—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第２６７、３１３、３５５、６０４页。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５—１８３１）—— 伯爵，俄

国元帅，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俄

军总司令；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

义的军队的总司令。——第７、３６、５１５

页。

吉姆佩尔（Ｇｉｍｐｅｌ）——德国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初曾流 亡 伦

敦。——第５１６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Ｔａｌ－

ｌｅｙｒａｎｄ－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外

交家，外交部长（１７９７—１７９９、１７９９—

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也纳会

议的代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其特点是在政

治上毫无原则和唯利是图；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年任驻伦敦大使。——第４０８、４５５页。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安得鲁·拉姆西

（Ｄａｌｈｏｕｓｉｅ，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ａｍｓａｙ

 １８１２—１８６０）——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尔派，曾任印度总督（１８４８—１８５６），执

行殖民地掠夺政策。——第１３８、１４０、

２２６页。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Ｅｗｅｒｂｅｃｋ，

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１６—１８６０）——

德国医生和文学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１８５０年脱盟。——第３２１页。

艾曼努埃尔，格奥尔基·阿尔先也维奇

（ ， １７７５—

１８３７）——俄国将军，匈牙利人，高加索

驻军司令（１８２６—１８３１）；１８２９年曾对

厄尔布鲁士山进行考察。——第４４４

页。

伍 德，查 理（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印度事务

督察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２—１８５５），海军首

席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６）。—— 第８９、１１９、１２０、

１３２、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７、２００、２０１、

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１、２５３、２９４、２９９页。

休谟，约瑟夫（Ｈｕｍ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７—

１８５５）——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领袖之一，议会议员。——第

５７、８０、８９、１４３、２２３、４０５、４１５、４１７、４５５、

４６０、５０４页。

考威尔，乔治（Ｃ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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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宪章运动活动家，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普雷斯顿罢工领导者之一。—— 第

５０３、５２１页。

多尔哥鲁科夫，瓦西里·安得列也维奇

（ ，  

 １８０３—１８６８）——公爵，７８俄国国家活

动家，陆军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宪兵头

子和第三厅厅长（１８５６—１８６６）。——

第２７３页。

华姆斯莱，乔舒阿（Ｗａｌｍｓｌｅｙ，Ｊｏｓｈｕａ 

１７９４—１８７１）——英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

２３９页。

毕尔格尔斯，亨利希（Ｂüｒｇｅｒｓ，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激进政论家，“莱

茵报”撰稿人（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８年是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新莱

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因科伦共产党

人案件（１８５２）被判处６年徒刑，后为进

步党人。——第５５９页。

七  画

克奥，威廉·尼古拉斯（Ｋｅｏｇｈ，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８１７—１８７８）—— 爱尔兰法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皮尔派，议会

中爱尔兰派的领袖之一；在英国的爱尔

兰管理机构中多次担任最高司法职

务。——第１３７页。

克罗茨，阿那卡雪斯（Ｃｌｏｏｔｓ，Ａｎａｃｈａｒ－

ｓｉｓ １７５５—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曾同左派雅

各宾党人接近；革命前是普鲁士男

爵。——第３２９页。

克莱夫，罗伯特（Ｃｌｉｖ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２５—

１７７４）——孟加拉省督（１７５７—１７６０和

１７６５—１７６７），不列颠在印度广泛采用

强盗手 段进行殖民 统治的肇 始

人。——第１７０、２５１页。

克莱门蒂，鲁伊治（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Ｌｕｉｇｉ）——

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马志尼的拥护

者。——第３４２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

· 韦利尔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１８００—

１８７０）——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首任爱尔兰总督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残酷地镇压１８４８年爱

尔兰起义；外交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８、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第

２２、３７、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８、

２３９、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２、２９２、２９６、２９７、

３４１、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７、３６８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

贵族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

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１６７页。

克罗弗德伯爵，詹姆斯·林齐·拜尔凯利

斯（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Ｊａｍｅｓ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Ｂａｌ－

ｃａｒｒｅｓ １７８３—１８６９）——英国大地主

和煤矿主。——第３７４、４９２、５０４页。

克罗弗德，爱德华·亨利·约翰（Ｃｒａｕ－

ｆｕｒｄ，Ｅｄｗ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 生于

１８１６年）——英国法官；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

为议会议员。——第２００页。

克列美尔，格奥尔基（ ， ）——

１８５３年俄国驻伦敦总领事。——第９６

页。

克罗斯利，弗兰西斯（Ｃｒｏｓｓｌｅｙ，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１７—１８７２）——英国厂主，资产阶级

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 第２２２

页。

克兰里卡德侯爵，乌利克·约翰·德·巴

１２７人 名 索 引



勒（Ｃｌａｎｒｉｃａｒｄｅ，Ｕｌｉｃｋ Ｊｏｈｎ ｄｅ 

Ｂｕｒｇｈ １８０２—１８７４）——英国外交家

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驻彼得

堡大使（１８３８—１８４１）。—— 第２１１、

２８５、２９８页。

贝尔，詹姆斯（Ｂｅｌｌ，Ｊａｍｅｓ死于 １８４２

年）——英国商人，三十年代是英国在

高加索的间谍。——第４５９页。

贝尔，乔治（Ｂ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英国商人，

詹姆斯·贝尔的哥哥和同伙。——第

４５１、４５５—４６０页。

贝坦，路易·玛丽·阿尔芒（Ｂｅｒｔｉｎ，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ｉｅ－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４）——

法国新闻记者，奥尔良党人，１８４１—

１８５４年是“辩论日报”的出版者。——

第１３５页。

贝 姆，约瑟 夫（Ｂｅｍ，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５—

１８５０）——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

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的参加者；

１８４８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

革命军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服

务。——第２９１页。

贝林，亚历山大（Ｂａｒｉｎ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７４—１８４８）——伦敦的一家银行经

理，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３３９

页。

贝朗热，比埃尔·让（Ｂｅ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 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杰出的

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

诗。——第６页。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８５）——德

国法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５０年起是共产

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报告之一，被判５年徒刑；后

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５４３、

５４５、５６３—５６６页。

贝伦兹，尤利乌斯（Ｂｅｒｅｎｄｓ，Ｊｕｌｉｕｓ生于

１８１７年）——柏林印刷厂主，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左翼。——第３３页。

贝克莱，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Ｆｉｔｚ－

ｈａｒｄｉｎｇｅ １７９４—１８７０）——英国自由

主义政治活动豪，议会议员。——第

１５４页。

贝特曼－霍尔威克，摩里茨·奥古斯特

（Ｂｅｔｈｍａｎｎ－Ｈｏｌｌｗｅｇ，Ｍｏｒｉｔｚ－Ａｕ－

ｇｕｓｔ １７９５—１８７７）——普鲁士法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之一，普鲁

士议会第一议院议员，后为第二议院议

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５）。——第３２、４１页。

利文，威 廉 · 卡 尔 洛 维 奇（ ，

 １８００—

１８８０）——男爵，俄国将军，曾多次完成

外交使命。——第３５５页。

利文，达丽娅（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

夫 娜 （ ， （ ）

Ｘ  １７８５—１８５７）——公爵

夫人，俄国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

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作为伦敦和巴黎

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

用。——第２３页。

利文，赫里斯托弗尔·安得列也维奇

（ ，Ｘ   １７７４

 —１８３９）——公爵，俄国外交家，驻柏林

公 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驻 伦 敦 大 使

（１８１２—１８３４）。 —— 第 １８６、１８８、

２６２、４００页。

利德耳，亨利·乔治（Ｌｉｄｄｅｌｌ，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２１—１９０３）——英国议会活

动家。——第２１２页。

利齐乌斯（Ｌｉｚｉｕｓ）——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的图书出版人。——第４７页。

２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利 普 兰 迪，巴 维 尔 · 彼 得 罗 维 奇

（ ，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４）——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期间

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

第５３１页。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７９０—１８７４）——俄国将军，曾任多瑙

河俄军军长（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南方军司令

（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

令。——第５１３、５３２页。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ｎｋｓ 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

 １７７０—１８２８）——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领袖之一，历任内阁各部大臣，曾

任首相（１８１２—１８２７）。——第３９２页。

狄金逊（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布莱克本（英国郎

卡郡）铸铁厂厂主。——第３７４页。

狄金逊，约翰（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Ｊｏｈｎ １８１５—

１８７６）——英国政论家，自由贸易论者；

他著有许多有关印度的著作，是东印度

改革促进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第

２０８页。

狄更斯，查理（Ｄｉｃｋｅ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 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

家。——第９２页。

狄摩西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ημσθιη〕公元

前３８４—３２２）——古希腊的大演说家

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党的领

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２２页。

沙尔，雅克·尤贝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ａｃｑｕｅｓ－

Ｈｕｂｅｒｔ １７９３—１８８２）——瑞士反动政

治活动家和作家；１８５３年反动的弗里

布尔暴动的参加者。——第９９页。

沙米尔（ 约１７９８—１８７１）——十九

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达格斯坦和彻岑

的山民反对沙皇殖民主义者斗争的领

导人，苏丹土耳其用来进行侵略的反动

狂信派的思想家之一。—— 第１６５、

４７８、５０３、５１３页。

沙菲汗——伊朗外交家，１８５３年任驻伦敦

公使。——第５０１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约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著名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

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０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的首领之一；１８５６年又重

新与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第５４１、５５３、５５８、５６８页。

麦克唐奈（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ｌ）——苏格兰女地

主。——第４７０页。

麦克尼耳，约翰（ＭｃＮｅｉ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５—

１８８３）——英国外交家，１８３６—１８４２年

任驻德黑兰公使。——第４０２页。

麦克格莱哥尔，詹姆斯（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

Ｊａｍｅｓ）——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英国议会议

员。——第６６页。

亨策，阿·（Ｈｅｎｔｚｅ，Ａ．）——德国军官，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

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

派集团，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原告

证人。——第５６２—５６４页。

亨利，托马斯（Ｈｅｎｒ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０７—

１８７６）—— 英国法官。—— 第９６、９８

页。

亨利五世（Ｈｅｎｒｉ Ⅴ）——见尚博尔，昂

利·沙尔。

沃伦，查理（Ｗａｒｒ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８—

１８６６）—— 英国军官，１８５８年起为将

军，１８１６—１８１９和１８３０—１８３８年在印

度任职；克里木战争参加者。——第

３２７人 名 索 引



２４９页。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

（ ，  １７８２—

１８５６）——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将

军，１８４４—１８５４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

令和高加索总督。—— 第５０３、５１３、

５３５、６１７页。

沃依诺维奇，马尔柯·伊万诺维奇

（ ，  死于１８０７

年）——伯爵，俄国海军军官，达尔马戚

亚人，１８０１年起为海军上将；１７８１年曾

率领一支远征队想在里海东岸一个岛

上修筑防御工事，但没有成功。——第

１３０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 最著名的代 表 之

一。——第１８１、５０５页。

李伯尼，亚诺什（Ｌｉｂéｎｙｉ，Ｊáｎｏｓ约１８３２—

１８５３）——匈牙利裁缝学徒，曾于１８５３

年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 约瑟

夫。——第３３页。

里 德，托 马斯 · 梅 恩（Ｒｅｉｄ，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ｙｎｅ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著名的英国

作家，惊险小说作者。——第９８页。

里夫，亨利（Ｒｅｅｖｅ，Ｈｅｎｒｙ １８１３—１８９５）

 ——英国新闻记者和国家官员，１８５３年

为枢密院秘书。——第３５１、３６０页。

里子公爵——见奥斯本，托马斯。

苏路克，法斯廷（Ｓｏｕｌｏｕｑｕｅ，Ｆａｕｓｔｉｎ约

１７８２—１８６７）——黑人的海地共和国总

统，１８４９年称帝，号法斯廷一世。——

第２９５页。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  

 １７３０—１８００）—— 伟 大 的 俄 国 统

帅。——第３８３、５１３页。

坎宁，乔治（Ｃａｎ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７０—

１８２７）——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内阁首相

（１８２７）。——第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５、４３６页。

坎伯尔，乔治（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２４—

１８９２）——１８４３—１８７４年任英国驻印

度的殖民官员（断续地），著有关于印度

的著作多种；后为议会议员（１８７５—

１８９２），自由党人。—— 第２０５—２０７、

２０８、２２６、２４３、２４５、２５０页。

伯克，艾德蒙（Ｂｕｒｋｅ，Ｅｄｍｕｎｄ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７）——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早期倾向自由主

义，后来成为反动派，十八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之一。——

第２０８页。

伯利克里（Ｐｅｒｉｋｌｅｓ 公元前约４９０—

４２９）——雅典国家活动家，曾促进奴隶

主民主制的巩固。——第４１９页。

希尔，理查·莱洛尔（Ｓｈｅｉｌ，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ａｌｏｒ １７９１—１８５１）——爱尔兰剧作

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

人。——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４１页。

希尔施，威廉（Ｈｉｒｓ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汉堡

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

的普鲁士警探。——第４４、４５、４７、９６、

５４１、５６０、５６１页。

肖雷，约瑟夫（Ｃｈｏｌｌｅ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５３

年反动 的弗里布尔 暴动的参 加

者。——第９９页。

杜普拉，古斯达乌斯·查理（ＤｕＰｌａｔ或Ｄｕ

Ｐｌａｔ，Ｇｕｓｔａｖｕ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外

交 家，１８４１—１８５４年 为 驻 华 沙 领

事。——第４１３页。

辛凯尔迪，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

（Ｈｉｎｃｋｅｌｄｅｙ，Ｋａｒｌ Ｌｕｄｗｉｇ Ｆｒ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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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 １８０５—１８５６）——普鲁士政府官

员，１８４８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１８５３年

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３１—

３３页。

穷汉瓦尔特（或穷汉高蒂耶）（Ｇａｕｔｉｅｒ，

Ｓａｎｓ Ａｖｏｉｒ死于１０９６年）——法国骑

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１０９６—１０９９）中

法国农民支队的统率者之一。——第

５４１页。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１８１０—１８４４）和

埃米利奥（１８１９—１８４４）（Ｂａｎｄｉｅｒａ，Ａｔ

ｔｉｌｉｏ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ｉｏ）——意大利民族解

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

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

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１８４４）。——第

５９９页。

却尔茨，托马斯（Ｃｈｉｌｄｓ，Ｔｈｏｍａｓ）——英

国商船“雌狐号”的船长。——第４５１

页。

八  画

阿利－ 帕 沙（Ａｌｉ Ｐａｓｈａ １７４１—

１８２２）——巴尔干半岛西南部一个国家

的奠基者和执政者，定都在亚尼纳城

（１７８８—１８２２）；他在跟土耳其苏丹军队

激战两年（１８２０—１８２２）之后投降，被背

信弃义地杀害。——第３６页。

阿加－穆罕默德（Ａｇｈ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１７４２—１７９７）——伊朗的沙赫（１７９４—

１７９７），卡查尔王朝的奠基者。——第

１３０页。

阿勃迪－ 帕沙（Ａｂｄｉ Ｐａｓｈａ生于１８０１

年）——土耳其将军，１８５３年任高加索

土军司令。——第４８８、４８９、６１７页。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ｏｒｄｏｎ １７８４—１８６０）——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５０年起

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和联合内阁首相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第４、２２、３５、３７、

９３、１１９、１３５、１３８、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５、１８８、

１９８、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８、２２３、２２９、２６２、２６６、

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２、３０３、３０７、３４１、３５２、

３５４、３６８、４００、４３６、４４４、４４５、４５２、４７５、

５８８、５９２、６０９页。

阿盖尔公爵，乔治·道格拉斯·坎伯尔

（Ａｒｇｙｌｌ，Ｇｅｏｒｇ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后为自由党人；掌玺大臣

（１８５３—１８５５、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印 度 事 务 大 臣（１８６８—

１８７４）。——第２１８页。

阿布德－艾尔－喀德（Ａｂｄ ｅｌ Ｋａｄｅｒ 

１８０８—１８８３）——１８３２—１８４７年阿尔

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

放斗争的领袖；１８４７年被法国人所俘，

１８５２年得到拿破仑第三的许可，移居

土耳其。——第４７９页。

阿卜杜－麦吉德（Ａｂｄｕｌ－Ｍｅｊｉｔ １８２３—

１８６１）——土耳其苏丹（１８３９—１８６１）。

 —— 第１２２、１８４、１８６、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７—

２４１、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７、２７８、２９５—２９７、

３０１—３０４、３０６、３１３、３１４、３５０—３５５、

３６４—３６８、４６２、４６３、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９、５１６、

５８８、５９４、５９５、５９７、６０３页。

阿卜杜－阿吉兹（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１８３０—

１８７６）——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麦吉德

的弟弟，１８６１—１８７６年为土耳其苏

丹。——第２３９页。

阿尔宁，亨利希·弗里德里希（Ａｒｎｉｍ，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１—１８５９）——伯

爵，普鲁士外交家，勃兰登堡反动内阁

外交大臣，驻维也纳公使（１８４５—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１８５８）。——第２６６页。

５２７人 名 索 引



阿罕默德（Ａｈｍｅｔ死于１８５５年）——突尼

斯的贝伊（１８３７—１８５５）。——第４６３

页。

阿尔伯特（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１９—１８６１）——萨克

森－科堡－哥达亲王，英国女王维多利

亚的丈夫。——第２８９页。

阿 耳 巴 诺（Ａｌｂａｎｏ）—— 英 国 建 筑

师。——第２９０页。

阿特伍憾，托马斯（Ａｔｔｗｏｏｄ，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３—１８５６）——英国银行家，经济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属于宪章运动改良主义右翼，于

１８３９年与之决裂。—— 第４３５、４４０、

４５９页。

阿耳比马尔伯爵，乔治·托马斯·克佩耳

（Ａｌｂｅｍａｒｌｅ，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ｐ

ｐｅｌ １７９９—１８９１）——英国政治活动

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

员；二十年代初历任英国驻印度殖民军

指挥官；后来成为将军。—— 第２４４

页。

阿黛拉伊德（Ａｄéｌａｉｄｅ，Ｅｎｇéｎｉｅ Ｌｏｕｉｓｅ 

１７７７—１８４７）——奥尔良女公爵，法王

路易－菲力浦的妹妹。——第２３１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Ａｒｉｏｓｔｏ，Ｌｏｄｏ－

ｖｉｃｏ １４７４—１５３３）——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

兰”的作者。——第３８９页。

罗斯，休·亨利（Ｒｏｓｅ，Ｈｕｇｈ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０１—１８８５）——英国军官，后为元帅；

驻君土坦丁堡代办（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克里

木战争时期任驻克里木法军司令部代

表，印度民族解放起义（１８５７—１８５９）的

镇压者之一。—— 第５、１６４、２９５、

３００页。

罗 素，约 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第５６—５８、６３、９１、

１１９、１３７、１３８、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１、２００、

２１１、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９、２３９、２５３、２６６、２７２、

２９９—３０２、３０６、３０７、３５４、３６８、３９５、５７６、

６０９页。

罗 素，亨 利（Ｒｕｓｓｅｌｌ，Ｈｅｎｒｙ １７５１—

１８３６）——英国法学家，１７９８—１８１３年

在印度当法官。——第２２５页。

罗登伯爵，罗伯特·乔斯林（Ｒｏｄｅ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ｃｅｌｙｎ １７８８—１８７０）——英

国贵族，保守党人。——第２８５页。

罗诺兹，查理（Ｒｏｎａｌｄｓ，Ｃｈａｒｉｅｓ）——英国

法学家。——第５９９页。

罗巴克，约翰·阿瑟（Ｒｏｅｂｕｃｋ，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０１—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

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４４２、４５４页。

罗伊特，麦克斯（Ｒｅｕｔｅｒ，Ｍａｘ）——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普鲁士警

探。——第５４１、５４２页。

罗赫纳，格奥尔格（Ｌｏｃｈｎｅｒ，Ｇｅｏｒｇ约生于

１８２４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职业是细木工；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拥护者。——第５６１页。

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

爵（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Ｊｏｈｎ 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 Ｇｏｄｅｒｉｃｈ １７８２—１８５９）——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２３—

１８２７年任财政大臣，首相（１８２７—

１８２８）。——第３９２、５９０页。

罗特哈克尔，威廉（Ｒｏｔｈａｃｋ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

亡美国。——第５４５页。

６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波蒙－瓦西子爵，爱德华·斐迪南·德·

拉·蓬尼尼埃尔（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Ｖａｓｓｙ，Ｅ
′

ｄｏｕａｒｄ－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ｌａ Ｂｏｎｎｉ－

ｎｉèｒｅ １８１６—１８７６）——法国作家和历

史学家，保皇派。——第１３４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特兰公爵，威廉·亨利·本廷克（Ｐｏｒｔ

－ｌ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Ｂｅｎｔｉｎｃｋ 

１７３８—１８０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内务大臣（１７９４—

１８０１），内 阁 首 相（１７８３和 １８０７—

１８０９）。——第３９２页。

波茨措－迪－博尔哥，卡尔·奥西波维奇

（ ， １７６４—

１８４２）——伯爵，俄国外交家，科西嘉

人，１８１４至１８２１年是驻巴黎公使，

１８２１—１８３５年为大使，后来是驻伦敦

大 使（１８３５—１８３９）。—— 第 １８５—

１８９、２３０、２５８、２６２、４００页。

波门特男爵，迈尔斯·托马斯·斯特普尔

顿（Ｂｅａｕｍｏｎｔ，Ｍｉｌ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ｅｙｐｅｌｔｏｎｅ １８０５—１８５４）——英国地

主，上院议员，自由党人。——第２３９、

２９８页。

波将金，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７３９—１７９１）——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元帅（１７８４年起）；曾领导俄罗斯南

方边区的垦殖。——第４５７页。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１５８９—１７９２、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 第

６０４页。

波 拿巴王朝—— 法国的皇朝（１８０４—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第

６０６页。

波累克斯芬，约翰（Ｐｏｌｌｅｘｆｅｎ，Ｊｏｈｎ约生于

１６３８年）——英国商人和经济问题的

作家，主张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

权。——第１７２页。

拉·格隆尼埃尔，路易·埃蒂耶纳·阿尔

图尔·杜布罗伊－埃尔昂（ＬａＧｕéｒｏｎ－

 ｎｉèｒｅ，Ｌｏｕｉｓ－Ｅ
′
ｔｉｅｎｎｅ－ＡｒｔｈｕｒＤｕｂ－

ｒｅｕｉｌ－Ｈéｌｉｏｎ１８１６—１８７５）——法国政

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五十年代是波拿

巴主义者。 ——第２３８页。

拉布谢尔，亨利（Ｌａｂｏｕｃｈｅｒｅ，Ｈｅｎｒｙ 

１７９８—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和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殖 民 大 臣（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第２１３页。

拉瓦累特，沙尔·让·玛丽·费里克斯

（Ｌａｖａｌｅｔｔｅ或Ｌａ Ｖａｌｅｔｔ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 Ｆéｌｉｘ  １８０６—

１８８１）——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为驻君士坦丁堡

大使；曾任内政大臣（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外

交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６９）。——第３０３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 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３１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指挥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地镇压意大利的革

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５０—１８５６

年为伦 巴第－ 威尼 斯王国的 总

督。——第４１、４３、５１７页。

拉莫里诺，吉罗拉莫（Ｒａｍｏｒｉｎｏ，Ｇｅｒｏ－

ｌａｍｏ １７９２—１８４９）——意大利将军，

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为皮蒙

特军队指挥官，由于采取叛变的策略，

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

利。——第５１７页。

拉格兰奈，德奥多斯·玛丽·美尔基奥·

约瑟夫（Ｌａｇｒｅｎé，Ｔｈéｏｄｏｓｅ－Ｍａｒｉｅ－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０—１８６２）——

７２７人 名 索 引



法国外交家；１８３１—１８３４年在彼得堡

时期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并做了一个时

期的代办。——第４３３页。

拉札列夫，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 ，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１）——俄国杰出的海军统帅，海军

上将，两极地带的考察家；１８３３年起为

黑海舰队总司令。——第４５１页。

彼得一世（  Ⅰ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

１６８２年起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

俄皇帝。——第２７、１３０、１３１、２６１页。

彼得鲁一世（ＰｅｄｒｏⅠ１７９８—１８３４）——

巴西皇帝（１８２２—１８３１），葡萄牙国王彼

得鲁四世（１８２６），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

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

亚。——第４１９页。

彼罗夫斯基，瓦西里·阿列克谢也维奇

（ ，  

 １７９５—１８５７）——俄国将军，奥连堡军

事总督（１８３３—１８４２），奥连堡及萨马拉

两省总督（１８５１—１８５７）；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年为希瓦远征军指挥官。——第５０１

页。

帕金顿，约翰·索美塞特（Ｐａｋｉｎｇｔｏｎ，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 １７９９—１８８０）——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

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海军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和陆军大

臣（１８６７—１８６８）。—— 第３、６６、８５、

２５３、２９９、３０６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 Ｔｅｍｐｌ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家，初

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领袖

之一，依靠该党的右翼分子；曾任外交

大 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 和

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和 首 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和 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 第３、２２、２９、３５、３７、６７、

７８、１６２、１６４、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８、２１９、２５６、

２６６、２７９、２８８、２９０、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６、３３３、

３４１、３５２、３５４、３６８、３８７、３８９—４３８、

４３９—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７—４５２、４５４—４６１、

４７５、５２９、５８８、５９０—５９２、５９５、５９７—

６００、６０３、６０９—６１２页。

帕 斯 凯 维 奇，伊 万 · 费 多 罗 维 奇

（ ， １７８２—

１８５６）——公爵，俄国元帅，１８３１年夏

天起为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

俄军总司令，１８３２年起为波兰王国的

总督，１８４９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

的俄军总司令；１８５４年为多瑙河俄军

总司令。——第４８０、４８５页。

佩里埃，斐迪南（Ｐｅｒｒｉｅｒ，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２—１８８２）——瑞士军官和文学家，

弗里布尔州国民自卫军司令（１８４９—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

领导人之一。——第９９页。

佩拉特，阿普斯利（Ｐｅｌｌａｔｔ，Ａｐｓｌｅｙ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３）——英国企业主，资产阶级激

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１９２页。

佩尔采尔，摩里茨（Ｐｅｒｃｚｅｌ，Ｍｏｒｉｔｚ 

１８１１—１８９９）——匈牙利将军，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

败后流亡土耳其，１８５１年迁居英

国。——第４７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Ｋｉｎｋｅｌ，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

法庭判处无期徒刑，逃出监狱后流亡英

国，是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

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４７、５４３、５４８、５６２、５６４页。

８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金克尔，约翰娜（Ｋｉｎｋ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ａ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８）（父姓为莫克尔Ｍｏｃｋｅｌ）——德

国女作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

妻。——第５４３页。

门登——缅甸国王（１８５３—１８７８）。——

第３１９页。

门茨，乔治·弗雷德里克（Ｍｕｎｔｚ，Ｇｅｏｒ－

ｇ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英国

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

员；１８３２年争取议会改革斗争时期，曾

组织一系列群众集会维护改革。——

第３０８页。

奈特，亨利·加利（Ｋｎｉｇｈｔ，Ｈｅｎｔｙ Ｇａｌｌｙ

 １７８６—１８４６）——英国旅行家和作家，

议会议员。——第４０９页。

居莱，费伦茨（Ｇｙｕｌａｙ，Ｆｅｒｅｎｃ １７９８—

１８６８）——伯爵，奥地利元帅，陆军大臣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

奥军总司令。——第１９７页。

刻卜勒，约翰（Ｋｅｐ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１５７１—

１６３０）——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

第１０９页。

尚博尔，昂利·沙尔（Ｃｈａｍｂｏｒｄ，Ｈｅｎｒｉ 

Ｃｈａｒｉｅｓ １８２０—１８８３）——伯爵，波旁

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的孙

子，法国亨利五世王位的追求者。——

第６０４页。

图古特男爵，约翰·亚马多·弗兰茨·德

·帕马拉（Ｔｈｕｇｕｔ，ＪｏｈａｎｎＡｍａ－ｄｅｕｓ

ＦｒａｎｚｄｅＰａｕｌａ１７３６—１８１８）

 ——奥地利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驻君

士坦丁堡公使（１７７１—１７７６），外交大臣

（１７９４—１８００）。——第２６０页。

帖木儿（塔梅尔兰）（１３３６—１４０５）——中

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东方幅员广大

的国家的奠基者。——第２２７页。

九  画

科堡——见阿尔伯特。

科里，阿默尔·劳里（Ｃｏｒｒｙ，Ａｒｍａｒ 

Ｌｏｗｒｙ １７９２—１８５５）——英国海军上

将。——第１２９页。

科斯塔，马丁（Ｋｏｓｚｔａ，Ｍａｒｔｉｎ死于１８５８

年）——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迁

美国，入美国国籍；所谓的“土麦那事

件”（１８５３）的参与者。—— 第２１９、

２３９、２９１、３３１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

的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６６、

１５４、２００、２６５、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６、４７５、４９２、

５０５、５２０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１６８、２１４、２１５页。

科贝特，约翰·摩尔根（Ｃｏｂｂｅｔｔ，Ｊｏｈｎ 

Ｍｏｒｇａｎ １８００—１８７７）——英国律师

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威廉·科贝

特的儿子。——第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５、２５７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

Ｌｏｕｉｓ 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民族

解放运动的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匈牙利革

命政府的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４７、６６、７８、９８、４４２页。

科堡家族（Ｃｏｂｕｒｇ）——德国的一个公爵

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

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或和这个家族

有关系。—— 第２８８、３４９、４１８、４１９、

９２７人 名 索 引



６１１页。

科德林顿，爱德华（Ｃｏｄｒｉｎｇｔｏｎ，Ｅｄ－

ｗａｒｄ１７７０—１８５１）——英国海军上将，

在纳瓦林会战中为俄、英、法联合舰队

指挥官。——第４００、４２５页。

科尔尼洛夫，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也维

奇（ ，  

１８０６—１８５４）——杰出的俄国海军活动

家，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参谋长（１８４９—

１８５３），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

鼓舞者和组织者之一。——第５、６１６

页。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Ｋｏｓｉｅｌｓｋｉ，

Ｗｌａｄｉｓｌａｗ生于１８２０年）——波兰民主

主义者，流亡者，后为土耳其军队的将

军。——第３２２页。

威廉斯，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

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１８５３年为议会议员。—— 第５７、７９

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１７６９—１８５２）

 ——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

人，曾任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 第

２２５、３９２、３９５、４１７、４２５、４３６、４４４、４５２、

４８２、４８９页。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

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

任财政部秘书长。——第１８２页。

威 廉 一 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Ⅰ  １７９７—

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普鲁士国王

（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 国 皇 帝（１８７１—

１８８８）。——第３２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Ⅰ１７７２—１８４３）——

荷兰国王（１８１３—１８４０）；１８１５—１８３０

年又是比利时国王。——第４１６页。

威 廉 四 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Ⅳ  １７６５—

１８３７）—— 英 国 国 王 （１８３０—

１８３７）。——第４３７—４４１、４５８页。

威斯特摩兰伯爵，约翰·范恩（Ｗｅｓｔｍｏｒ

－ｌａｎｄ，Ｊｏｈｎ，Ｆａｎｅ １７８４—１８５９）——

英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１８４１—１８５１）

和驻维也纳公使（１８５１—１８５５）。——

第２６６、２７９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７６）—— 普鲁

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０

 —１８５８），反动派，马克思夫人燕妮·马

克思的异母哥哥。——第３１、３２页。

施特芬，威·（Ｓｔｅｆｆｅｎ，Ｗ．）——前普鲁士

军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被告证

人，１８５３年流亡英国，后迁美国；在五

十年代 同马克思和恩 格斯很 接

近。——第５６６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反对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组织

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

的阴谋”一书；后为普鲁士政治警察局

局长。——第３１—３３、４１、９６、５４９页。

施拉姆，康拉德（Ｓｃｈｒａｍｍ，Ｃｏｎｒａｄ约

１８２２—１８５８）——德国工人运动著名的

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年

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的发行负责人，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

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５５２—

５５７、５６５页。

施泰翰，哥特利勃·路德维希（Ｓｔｅｃｈａ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Ｌｕｄｗｉｇ约生于１８１４年）——

汉诺威的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０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１８５１年

１２月起又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

者，１８５２年１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

会。——第５６１页。

施梯尔贝公爵，巴尔布·德米特利·比伯

斯库（Ｓｔｉｒｂｅｉ，Ｂａｒｂｏ Ｄｅｍｅｔｒｉｕｓ Ｂｉ－

ｂｅｓｃｏ１８０１—１８６９）——瓦拉几亚的国

君（１８４９—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４—１８５６）。——

第２６７、３１３、３５５、６０４页。

施瓦尔岑堡，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

ｂｅ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０—１８７０）—— 公

爵，奥地利军官，后为将军，镇压加里西

亚农民起又（１８４６年）的组织者之一，

１８４９年参加镇压匈牙利的革命。——

第４１４页。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Ⅱ，

Ｋａｒｌ）——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

人。——第５４３、５６４页。

查普曼，约翰（Ｃｈａｐｍａｎ，Ｊｏｈｎ １８０１—

１８５４）——英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拥护在印度实行改革。——第

２４９页。

查理－ 阿尔伯特（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ｌｂｅｒｔ 

１７９８—１８４９）—— 撒丁国王（１８３１—

１８４９）。——第５７５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Ⅰ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

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１６７

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Ⅹ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法

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 第１８７、

２６２页。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ｇｅ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ｅｒ 

ｌｅ Ｇｒａｎｄ约７４２—８１４）——法国国王

（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８００—８１４）。——

第２６２页。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埃日伊（Ｃｚａｒｔｏ－

ｒｙｓｋｉ，Ａｄａｍ  Ｊｅｒｚｙ  １７７０—

１８６１）——公爵，波兰大地主，十九世纪

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

交大臣（１８０４—１８０６）；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

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

压后流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

保皇派流亡集团。——第３１６、４３７页。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约瑟夫（Ｈａｍｍｅｒ－

Ｐｕｒｇｓｔａ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４—１８５６）——

奥地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

著有许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

１７９６—１８３５ 年 做 近 东 的 外 交 工

作。——第２４页。

哈利戴，弗雷德里克·詹姆斯（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６—１９０１）——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孟加拉省督

（１８５４—１８５９）。——第２０１页。

哈德威克伯爵，查理·菲力浦·约克

（Ｈａｒｄｗｉｃｋ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 Ｙｏｒｋｅ

 １７９９—１８７３）——英国海军军官和政

治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５４年起为海军

上将。——第２９８页。

哈布斯堡王朝（Ｈａｂａｂｕｒｇ）——自１２７３年

起至１８０６年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朝

（中有间断），奥地利帝国王朝（１８０４年

起）和 奥 匈 帝 国 王 朝（１８６７—

１９１８）。——第１８页。

哈森克莱维尔，约翰·彼得（Ｈａｓｅｎｃｌｅ－

ｖ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ｅｔｅｒ １８１０—１８５３）——

德国生活写实画家。——第２６４页。

柯尔曼（Ｋｏｌｌｍａｎｎ）——德国的书商和出

版者。——第４６页。

柯波克，詹姆斯（Ｃｏｐｐｏｃｋ，Ｊａｍｅｓ １７９８—

１８５７）——英国法学家，议会选举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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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第３４４页。

柯立尔，罗伯特·波雷特（Ｃｏｌｌｉｅｒ，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ｒｒｅｔｔ １８１７—１８８６）——英国法学家

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５７页。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Ｃｏｌｂｅｒ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６１９—１６８３）——法国国家

活动家，曾任总监（财政部长）（１６６５—

１６８３），实际上是法国外交和内政的领

导者；曾实行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政体

的重商主义政策。——第８０页。

勃 朗，路 易 （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１８４８年８

月流亡英国，是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

亡者领导人之一。——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勃鲁姆，汉斯（Ｂｌｕｍ，Ｈａｎｓ）——德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

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的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流亡美国，站在

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５４２页。

勃罗克，彼得· 费多 罗维 奇（ ，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俄国国

家活动家，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

——第２７３页。

胡桑，爱德华（Ｈｏｏｓｏｎ，Ｅｄｗａｒｄ）——英国

工人，宪章运动活动家。——第１９２、

１９５页。

胡尔施德－帕沙（Ｃｈｕｒｃｈｉｄ Ｐａｓｈａ）（理查

·德博弗尔·盖昂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ｅ－

ｂａｕｆｒｅ Ｇｕｙｏｎ １８０３—１８５６）—— 土

耳其将军，英国人，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

其；１８５３年为高加索土耳其军队指挥

官。——第５１６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１８７１年受封）（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

 ｏｆ Ｂｅａ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 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

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

一，后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内

阁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０）。——第

３、５３、５９、６２、６６、６８、６９、７２、８０—８２、８４、

８５、８７、８８、９３—９５、１５５、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１、

２２９、２７２、２８７、２９９、３３３页。

迪茨，奥斯渥特（Ｄｉｅｔｚ，Ｏｓｗａｌｄ １８２４—

１８６４）—— 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是该集团

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美国内

战。——第５６１页。

娄，罗 伯 特（Ｌｏｗ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内 务 大 臣（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第２５３页。

咸丰（１８３１—１９６１）——中国皇帝（１８５０—

１８６１）。——第１１１、１１５页。

品 得（Ｐｉｎｄａｒｏｓ 公 元 前 约 ５２２—约

４４２）——古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

庄严的颂诗。——第３９３、５６２页。

济格尔，弗兰茨（Ｓｉｇｅｌ，Ｆｒａｎｚ １８２４—

１９０２）——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

的参加者，曾任总司令，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副总

司令，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２年迁居

美国，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５５０页。

派西沃，斯宾塞（Ｐｅｒｃｅｖａｌ，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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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

人，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年任财政大臣，后任内

阁首相（１８０９—１８１２）。——第３９２页。

柳里克王朝（ ）——罗斯公爵，

后为俄国沙皇的王朝（９１２—１５９８），即

基辅大公伊戈尔的后裔的王朝；据编年

史的记述，伊戈尔是半传说的瓦利亚基

军队统率者柳里克的儿子。—— 第

２６１页。

英格利斯，罗伯特·哈利（Ｉｎｇｌｉｓ，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ｒｙ １７８６—１８５５）——英国政治活

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 第

２０１、４２９页。

英格拉哈姆，邓肯·纳萨涅尔（Ｉｎｇｒａｈａｍ，

Ｄｕｎｃａｎ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１８０２—１８９１）——美

国海军军官，１８５３年为“圣路易号”军

舰舰长；所谓的“土麦那事件”的参与

者。——第２０４、３３１页。

美延多尔夫，彼得·卡季米罗维奇

（ ，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３）—— 男爵，俄国外交家，１８５０—

１８５４年任驻维也纳公使。——第２１９、

３０１、３５５、３６５页。

拜尔凯利斯——见克罗弗德，詹姆斯。

十  画

马丁，威廉·范绍（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ｎ

ｓｈａｗ １８０１—１８９５）——英国海军将

军，１８５３年任朴次茅斯造船厂厂

长。——第５９９页。

马森纳，安得列（Ｍａｓｓéｎａ，Ａｎｄｒé １７５６—

１８１７）——法国元帅，拿破仑各次战争

参加者之一。——第４８２、５１３页。

马莱，克劳德·弗朗斯瓦（Ｍａｌｅｔ，Ｃｌａｕｄ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５４—１８１２）——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１８１２年反波

拿巴密谋的领导者，密谋失败后被枪

毙。——第６０６页。

马洪子爵，菲力浦·亨利·斯坦霍普（Ｍａ

ｈｏｎ，Ｐｈｉｌｉｐ Ｈｅｎｒｙ Ｓｔａｎｈｏ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

史学家，皮尔派，议会议员；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年为外交副大臣。—— 第４２６、４４４、

４４５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ｋ，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３、３１、３２、４１、４３、

４４—４７、９６、９８、１２６、１３２—１３５、１５８、

１６０、１７７、１９１、１９９、２０６、２１２、２３０、２５７、

２６３、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２、２８３、２９１、３２１—３２３、

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０、３４２、３４７、３５０、３５６、３５８、

４６７、４７５、４７８、４９２、４９４、５０４、５０５、５２７、

５４１—５４９、５５２、５５６—５７１、５８９、５９０、

５９８、６１２页。

马克思，燕妮（父姓是冯·威斯特华伦）

（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 １８１４—１８８１）——卡尔

·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

手。——第４６页。

马迪耶（Ｍａｄｉｅｒ）——法国机械工程师，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

英国工人，宪章主义者。—— 第５２１

页。

马考莱，托马斯（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８００—１８５９）——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

在任印度总督所辖的参事会参事期间

（１８３３—１８３８）曾编有印度刑法典，该刑

法典于１８６０年被批准为法律。——第

１４０、２０６页。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

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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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

３、４、４１、４３、１０７、１２４、５７４、５７５页。

马多克，托马斯·赫伯特（Ｍａｄｄｏｃｋ，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ｒｂｅｒｔ １７９２—１８７０）——

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

２５３页。

马尔科姆，约翰（Ｍａｌｃｏｌｍ，Ｊｏｈｎ １７６９—

１８３３）——英国外交家和东印发公司的

官员，著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种；曾任

驻德黑兰公使（１７９９—１８０１、１８０８—

１８０９和１８１０）；１８２６—１８３０年为孟买

省督。——第２２５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

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

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辨护

人，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２８０、３６９、５０５、５１８、５２０页。

马尔克斯，弗兰西斯·约瑟夫·彼得

（Ｍａｒｘ，Ｆｒａｎｃ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 Ｐｅｔｅｒ 

１８１６—１８７６）——英国保守派政论家，

地主；戴·乌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支持

者。——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马茂德二世（ＭａｈｍｏｕｄⅡ１７８５—１８３９）

 ——土耳其苏丹（１８０８—１８３９）。——第

１８５、１８６、４０２、４２０—４２６、４３８、５９５页。

马夫罗格尼（Ｍａｕｒｏｇｅｎｉ）——土耳其外交

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任驻维也纳代

办。——第４２２页。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

斯（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ＪａｍｅｓＨｏｗａｒｄＨａｒｒｉｓ

发１８０７—１８８９）——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著名活动家；曾

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掌玺

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７６）。——

第２１２、２３９、２８６、２９２—２９６页。

格 雷，查 理（Ｇｒ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４—

１８４５）——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

党 领 袖 之 一，曾 任 首 相（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第４２４、４４５页。

格 雷，乔 治（Ｇｒ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９—

１８８２）——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 和 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和 殖 民 大 臣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第２１３页。

格雷，亨利·乔治（Ｇｒｅｙ，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２—１８９４）——伯爵，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１８３５—

１８３９）和殖民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查理

·格雷的儿子。——第２１２页。

格莱夫（Ｇｒｅｉｆ）——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机

关领导人之一。——第４４页。

格鲁伯，约翰·哥特弗利德（Ｇｒｕｂ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７４—１８５１）——德

国学者，文学史家。——第６７页。

格里利，霍拉斯（Ｇｒｅｅｌｅｙ，Ｈｏｒａｃｅ １８１１—

１８７２）——美国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活

动家，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

办人和编辑之一；后来放弃了激进主

义。——第２００页。

格莱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Ｇｒａｈ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２—１８６１）

 ——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辉格党

人，后为皮尔派，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海军首席大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２９４、５９９、６００页。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ｄｅ 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新闻记者，无原

则的政客，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

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

是立法团的代表，站在极右翼立场；“立

宪主义者报”的撰稿人。——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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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拉赫，威廉（Ｇｅｒｌａ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在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伦敦郊区威·黑耳

火箭工厂的工人。——第９８页。

格伯克斯，沙尔（Ｇｅｒｂｅｘ，Ｃｈａｒｌｅｒ １８１６—

１８７９）——瑞士军官，１８５２年起为弗里

布尔州国民自卫军司令，镇压１８５３年

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组织者。——

第９９页。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鲁森－高尔（Ｇｒａｎ

－ｖｉｌｌｅ，Ｇｅｏｒｇｅ Ｌｅｖｅｓｏｎ－Ｇｏｗｅｒ 

１８１５—１８９１）——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

外交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７０—１８７４和

１８８０—１８８５），殖民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１８８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４年 任 枢 密 院 院

长。——第２１８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ｗａ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 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

４９—５５、５９—６３、６６、６７—７６、７８—８４、

８７—９４、１１８、１１９、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８、

１６５、１６６、１９８、２００、２１１、２５３、３１７、３４５、

３７３、４７５页。

格娄弗诺，罗伯特（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０１—１８９３）——英国政治活动家，辉

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第７０、７１

页。

格 贝 尔 特，奥 古 斯 特 （Ｇｅｂｅｒｔ，

Ａｕｇｕｓｔ）——梅克伦堡的工人，在瑞士

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迁居伦敦，

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

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

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５６２页。

格里伦佐尼，卓万尼（Ｇｒｉｌｌｅｎｚｏｎｉ，Ｇｉｏ－

ｖａｎｎｉ １７９６—１８６８）——意大利爱国

者，革命者，马志尼的拥护者。——第

３４２页。

格隆德威格，尼古拉·弗雷德里克·赛韦

林（Ｇｒｕｎｄｔｖｉｇ，Ｎｉｃｏｌａｉ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Ｓｅｖｅｒｉｎ １７８３—１８７２）—— 丹麦神学

家和诗人，下院议员，反对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复归德国。——第１１７页。

纳梅克－帕沙（Ｎａｍｙｋ Ｐａｓｈａ）——土耳

其政治活动家，１８３２年１０月被派往伦

敦执行外交使命。——第４２２页。

纳迪尔－沙赫（库利汗）（Ｎａｄｉｒ Ｓｈａｈ 

１６８８—１７４７）—— 伊朗沙赫（１７３６—

１７４７）；１７３８—１７３９年对印度进行了抢

劫性的远征。——第１４０、１４４页。

纳皮尔，约瑟夫（Ｎａｐｉ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４—

１８８２）——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

１８５２年以爱尔兰首席检察官身分进入

得比内阁，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任爱尔兰事

务大臣。——第２８６页。

纳斯尔－ 埃德－ 丁（Ｎａｓｒ ｅｄ－ｄｉｎ 

１８３１—１８９６）—— 伊朗沙赫（１８４８—

１８９６）。——第４６３页。

纳希莫夫，巴维尔·斯切潘诺维奇（Ｈａ－

，  １８０２—

１８５５）——卓越的俄国海军统帅，海军

上将，在西诺普会战中为俄国分舰队指

挥官；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

一。——第６１４、６１５页。

埃尔希，约翰·赛米尔（Ｅｒｓ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６８—１８２８）——德国图书学

家，哈雷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

第６７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德国

５３７人 名 索 引



裁缝工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

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第５６２页。

埃卡留斯，约翰·弗里德里希（Ｅｃｃａｒｉｕｓ，

Ｊｏｈ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德国裁缝工

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１年起流

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是前者的兄

弟。——第５６１页。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Ｅｌｌｅｎｂｏ－

ｒｏｕｇｈ，Ｅｄｗａｒｄ  Ｌａｗ  １７９０—

１８７１）——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印度总督（１８４２—１８４４），海军首席大臣

（１８４６），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１８５８）。——第２０５、２１２、２２５、２９８页。

埃耳芬斯顿，蒙特斯图亚特（Ｅｌｐｈｉｎｓｔｏｎｅ，

Ｍｏｕｎｔｓｔｕａｒｔ １７７９—１８５９）—— 孟买

省督（１８１９—１８２７），“印度史”一书的作

者。——第２２６页。

乌伊勒，路易（Ｗｕｉｌｌｅｒｅｔ，Ｌｏｕｉｓ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瑞士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弗里布尔州保守党的领导人之一，教权

派；曾因参加１８５３年反动的弗里布尔

暴动的嫌疑而被捕。——第９９页。

乌茨奈尔，奥古斯特（Ｕｚｎｅｒ，Ａｎｇｕｓｔ生于

１８１８年）——普鲁士军官，德国和匈牙

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

失败后流亡伦敦，在威·黑耳工厂工

作。——第９７、９８页。

乌尔卡尔特，戴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的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托利党人。——

第２８、２９、１３５、２９１、３１５、３５０、３５４、３６８、

３６９、４３７—４４１、４４８、４５８、６１２页。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

语文学教授和作家，著有许多有关宗

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作，资产阶级

激进主义者。——第１８２页。

纽尔纳（Ｎｏｒｎｅｒ）——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初普鲁士法官。——第９６页。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费恩斯·

佩勒姆·克林顿（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Ｈｅｎｒｙ 

Ｐｅｌｈａｍ Ｆｉｅｎｎｅｓ Ｐｅｌｈａｍ－Ｃｌｉｎｔｏｎ 

１８１１—１８６４）——英国国家活动家，皮

尔派，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８４６），陆

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陆军大臣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６４）。——第２８６页。

索耳特，泰特斯（Ｓａｌｔ，Ｔｉｔｕｓ １８０３—

１８７６）——英国厂主。——第３７１、４７０

页。

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公元前约４９７—约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的作者。——第４１９页。

索伊蒙诺夫，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Ｃｏ ，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４）——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为

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在因克尔

芒战斗中阵亡。——第５３１页。

库伯，菲尼 莫尔（Ｃｏｏｐｅｒ，Ｆｅｎｉｍｏｒｅ 

１７８９—１８５１）——美国著名的长篇小说

作家。——第４４页。

库利汗——见纳迪尔－沙赫。

库普费尔，阿多尔夫·雅柯夫列维奇

（ ， ，  １７９９—

１８６５）——俄国物理学家，矿物学家，结

晶学家和气象学家；１８２９年担任厄尔

布鲁士峰科学考察队队长。—— 第

４４４页。

６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总理大臣（１８１６—１８５６）。——第

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８、２１８、２２１、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１、

２３７、２３８、２５８、２６９、２７４、２９６、３４１、３５５、

３６４—３６７、４３３、４５０、４６１、４６４、４７２页。

涅谢尔罗迭，德米特利·卡尔洛维奇

（ ， ）——

伯爵，俄国外交家，卡尔·瓦西里也维

奇·涅谢尔罗迭的儿子。——第５页。

涅波科伊契茨基，阿尔土尔·阿达莫维奇

（ ，  

 １８１３—１８８１）——俄国将军，克里木战

争参加者。——第５页。

席利，维克多（Ｓｃｈｉｌｙ，Ｖｉｋｔｏｒ １８１０—

１８７５）——德国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

师，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

加者，第一国际的成员。——第５６４

页。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历山大（Ｓｃｈｉｍｍｅｌ－

ｐｆｅｎｎｉ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２４—１８６５）——

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

者；后为流亡者，加入维利希—沙佩尔

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站在北军方面参

加美国内战。——第５６４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第４５、

４６、９６、１０２、２６３、３２２、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５、

５３３、５４４—５５３、５５７、５５９、５７０、５８０页。

恩格尔加尔特（ ）—— 俄国将

军，１８５３年为多瑙河俄军指挥官。

 ——第５３１页。

泰勒，赫伯特（Ｔａｙｌｏｒ，Ｈｅｒｂｅｒｔ １７７５—

１８３９）——英国将军，１８３０—１８３７年任

国王威廉四世的私人秘书。—— 第

４３７、４４１页。

泰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Ｔｅｃｈｏｗ，

Ｇｕｓｔａｖ Ａｄｏｌｆ １８１３—１８９３）—— 普

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柏林革命事变的参加者，普法

尔茨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１８４９年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１８５２年转赴澳大利亚。—— 第５４４、

５４５、５５７页。

桑让（Ｓｏｎｇｅｏｎ）—— 法国民主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巴黎工人秘密革命团体

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后为巴黎市政

委员会主席。——第５５７页。

桑德斯，约翰（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Ｊｏｈｎ）——伦敦刑

事调查局的职员。——第９７页。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Ⅰ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

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５、

６、３９９、４１０、４１６、５１０、５３４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Ⅲ 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

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２０、２３、３１、

３２、６７、１０２、１２６、１６１、１８７、２２４、２３７、

２３９、２５９、２６５、２７８、２８９、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７、

３４９、４７９、５９５、６０４—６０７、６１１页。

海泽，海尔曼（Ｈｅｉｓｅ，Ｈｅｒｍａｎｎ 死于

１８６０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

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

亡英国。——第５６４页。

朗道夫（Ｌａｎｄｏｌｐｈｅ）——法国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者，侨居伦敦，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

５６８页。

班迪亚，亚诺什（Ｂａｎｇｙａ，Ｊａｎｏｓ １８１７—

１８６８）——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７３７人 名 索 引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

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

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

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 第

４４—４７页。

翁格恩－ 施特恩堡，恩斯特·威廉

（ ， ）

 ——男爵，俄国外交家，五十年代任驻

哥本哈根公使。——第２６９页。

热那亚公爵——见斐迪南多－阿尔伯托

－阿梅德奥。

爱德华四世（Ｅｄｗａｒｄ Ⅳ １４４２—１４８３）

 —— 英国国王（１４６１—１４８３）。—— 第

２８５页。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７９３

 —１８６１）——公爵，俄国将军，多瑙河俄

军司令（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克里木驻军总司

令（１８５５年２—１２月），波兰王国的总

督（１８５６—１８６１）。—— 第 １９７、２３９、

２６６、２７２、３５１、３６５、３８０、４７２、４７３、４９１、

５０３、５１１、５１７、５３０、５３４、５３５、６０４页。

伦 德（Ｌｕｎｄ）—— 英 国 约 克 郡 的 厂

主。——第４６８、４６９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 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商

人；重商主义者；１６８１—１６８３年 和

１６８６—１６８８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

长。——第１７２页。

十 一 画

曼，托 马 斯（Ｍｕ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１—

１６４１）——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

主义者，１６１５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

之一。——第１７２页。

曼努，扬库（Ｍａｎｕ，Ｊｏｈａｎｎ）——瓦拉几亚

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４）。——第３１３

页。

曼罗，托马斯（Ｍｕｎｒｏ，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６１—

１８２７）—— 英国将军，马德拉斯省督

（１８１９—１８２７）。——第２２６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 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０５—１８８２）——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

代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首

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

３２、３３、４１、５７２页。

曼托伊费尔，卡尔（Ｍａｎｔｅｕｆｆｅｌ，Ｋａｒｌ 

１８０６—１８７９）——男爵，普鲁士国家活

动家，内务副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农业

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８）；奥托·泰奥多尔·

曼托伊费尔的弟弟。——第３２、３３页。

梅恩·里德——见里德，托马斯·梅恩。

梅 恩，理查（Ｍａｙｎ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８）——伦敦警察局局长（１８５０年

起）。——第３２５页。

梅因，爱德华（Ｍｅｙｅ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成为

民族自由主义者。——第５４７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首相（１８２１—１８４８），神

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第３５、

１０２、１０５、４００、４３６、５９９页。

梅兰希通，菲力浦（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４９７—１５６０）——德国神学家，路德最

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

合诸侯的利益。——第５４７页。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倍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ｌ

ｆｒｅｄ Ｂａｔｅ １８２０—１８７６）——英国剧

作家和新闻记者，他反对科布顿和曼彻

８３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斯特派的和平主义。——第７８、２４０、

２７２页。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ＲｉｃｈａｒｄⅠＬｉｏｎ－

Ｈｅａｒｔｅｄ１１５７—１１９９）—— 英国国王

（１１８９—１１９９）。——第１２１页。

理查三世（ＲｉｃｈａｒｄⅢ１４５２—１４８５）——

英国国王（１４８３—１４８５）。——第１２０

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 ｏ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

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

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

益。——第２２、３５、１０２、１０５、２３０页。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Ｇｉｂｓｏｎ，Ｔｈｏ－

ｍａｓ Ｍｉｌｎｅｒ １８０６—１８８４）——英国

国家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后成为自

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５和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６６、７１、８０、１９８

页。

基谢廖夫，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８００—

１８６９）——俄国外交家，１８５１—１８５４年

任驻巴黎公使。——第１３２页。

盖昂——见胡尔施德－帕沙。

盖扎（较正确的译名是哥伊沙）（约９４９—

９９７）——匈牙利执政者（９７２—９９７），曾

促进基督教在匈牙利传播。——第６４

页。

盖米季，罗伯特·乔治（Ｇａｍｍａｇｅ，Ｒｏ－

ｂｅｒｔ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１５—１８８８）——宪章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鞍匠和皮鞋匠；“宪

章运动史”一书的作者。——第１９２、

１９３页。

悉尼——见赫伯特，悉尼。

悉尼，菲力浦（Ｓｉｄｎｅｙ，Ｐｈｉｌｉｐ １５５４—

１５８６）——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内

侍官和外交官。——第３１２页。

清朝——１６４４至１９１２年统治中国的皇

朝。——第１１０、１１４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的古希腊叙事

诗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１２７页。

密勒，约瑟夫（约）（Ｍｉｌ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Ｊｏ）

１６８４—１７３８）—— 英国驰名的喜剧演

员。——第７８页。

得比伯爵（１８５１年受封），爱德华·乔治·

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

ｗａ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ｅｏｆｆｅｒｙ Ｓｍｉｔｈ 

Ｓｔａｎｌｅｙ １７９９—１８６９）—— 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后成为保守党领

袖之一；曾任首相（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第３、２１２、２８６、

３１７、４２５、４６０页。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约１０５０—

１１１５）——法国修道士和传教士，第一

次十字军远征（１０９６—１０９９）中为农民

支队的统率者之一。——第５４１、５４７

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 第３０７、３１２、３７０、３８９、４２２、

４３５、５７１页。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

 １７７９—１８３１）—— 俄国大

公，１８１４年起任波兰军总司令，实际上

是波兰总督（１８１４—１８３１）。—— 第

１３０、１３１、４３７页。

累亚德，奥斯丁·亨利（Ｌａｙａｒｄ，Ａｕｓｔｉｎ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英国考古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

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８、２２９、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６页。

９３７人 名 索 引



十 二 画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

杰弗里·斯密斯。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１８６９年

受封）（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Ｅａｒｌ

 ｏｆ Ｄｅｒｂｙ １８２６—１８９３） ——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

十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

人；曾 任 印 度 事 务 大 臣（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外 交 大 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和

１８７４—１８７８），殖民大臣（１８８２—１８８５），

爱德华·得比的儿子。—— 第１５６、

１５８、１６７、１７７、１９６页。

斯宾 塞，赫 伯 特（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ｅｒｂｅｒｔ 

１８２０—１９０３）——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和社会学者，实证论者，资本主义辨护

者。——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斯雷德，阿道夫（Ｓｌａｄｅ，Ａｄｏｌｐｈｕｓ １８０４—

１８７７）——英国海军军官，后为海军上

将；１８４９—１８６６年在土耳其任职，克里

木战争前夕获土耳其舰队海军少将

衔。——第４８５页。

斯卡利，弗兰西斯（Ｓｃｕｌｌｙ，Ｆｒａｎｃｉｓ生于

１８２０年）——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

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７）。——第

２８７页。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Ｓｔｅｗａｒｔ，Ｄｕｄ－

ｌｅｙ Ｃｏｕｔｔｓ １８０３—１８５４）——英国政

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

兰保守的保皇 派流亡集团 有 联

系。—— 第 ９８、２７２、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７、

４０５、４１２、４４２、４４４、４５７页。

斯 图 亚 特，帕 特 里 克（Ｓｔｅｗａｒｔ，

ｐａｔｒｉｃｋ）——英国政治活动家，１８３５—

１８３６年为议会议员，资产阶级激进主

义者。——第４１１、４４６、４４７、４５１页。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

特腊特弗德·坎宁（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ｄｅ 

Ｒｅｄｃｌｉｆｆｅ，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Ｃａｎｎｉｎｇ １７８６—

１８８０）——英国外交家，驻君士坦丁堡

公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１８２５—１８２８、１８１４—

１８５８）。——第２３、１２６、２５９、３００、３５１、

４２６、４４２、４５９、５９８、６０３页。

斯特拉索尔多－ 格拉芬堡，米哈埃尔

（Ｓｔｒａｓｓｏｌｄｏ－Ｇｒａｆｅｎｂｅｒｇ，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８００—１８７３）——伯爵，奥地利政府官

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３ 年 米 兰 城 的 总

督。——第３４８页。

斯维亚托斯拉夫·伊哥列维奇（

 约９４２—９７２）——基辅大公

（约９４５—９７２）。——第２６１页。

菲茨罗伊，亨利（Ｆｉｔｚｒｏｙ，Ｈｅｎｒｙ １８０７—

１８５９）——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年是内务副大臣。——第

２５４、２５５页。

菲利莫尔，约翰·乔治（Ｐｈｉｌｌ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８—１８６５）——英国法学家

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

第１５４页。

菲茨威廉，查理·威廉（Ｆｉｔｚ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６—１８５７）——

伯 爵，英 国 议 会 活 动 家，辉 格 党

人。——第２１２、３３３页。

菲克勒尔，约瑟夫（Ｆｉｃｋｌ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８—１８６５）——德国新闻记者，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

登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

年巴登临时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

瑞士，后迁英国。——第５４７页。

莫帕，沙尔勒曼·艾米尔（Ｍａｕｐａｓ，Ｃｈａｒ－

ｌｅｍａｇｎｅ－Ｅｍｉｌｅ １８１８—１８８８）——法

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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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者 之 一，警 察 总 长（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第３１、３７页。

莫里逊，詹姆斯（Ｍｏｒｉ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１７７０—

１８４０）——英国商人，曾出售所谓“莫里

逊氏丸”而大发横财。——第５４２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５６—１７９１）——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４２０页。

斐迪南－奥古斯特－弗兰茨－安东（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Ｆｒａｎｚ－Ａｎｔｏｎ 

１８１６—１８８５）——萨克森－科堡－萨尔

菲耳德－科哈里亲王，葡萄牙女王玛丽

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的丈夫，葡萄牙

国王斐迪南二世（１８３７—１８５３），１８５３

至１８５５年为王国摄政者。——第４１８

页。

斐迪南多－阿尔伯托－阿梅德奥（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ｏ－Ａｌｂｅｒｔｏ－Ａｍｅｄｅｏ １８２２—

１８５５）——热那亚公爵，撒丁国王维克

多－ 艾曼努尔二世的兄弟。—— 第

１２５页。

斐迪南七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Ⅶ  １７８４—

１８３３）——西班牙国王（１８０８和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第３９９页。

博德金，威廉·亨利（Ｂｏｄｋ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１７９１—１８７４）—— 英国法学

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４１—１８４７），

１８５３年任检察长。——第９７页。

博伊林，詹姆斯（Ｂｏｙｌｉｎ，Ｊａｍｅｓ）——伦敦

郊区威·黑耳火箭工厂的职员。——

第９７页。

博雅多，马提奥·马利阿（Ｂｏｉａｒｄｏ，Ｍａｔ－

ｔｅｏ Ｍａｒｉａ １４３４—１４９４）——文艺复

兴时期意大利诗人，长诗“恋爱中的罗

兰”的作者。——第５４７页。

塔克尔（Ｔｕｃｋｅｒ）——伦敦出版商。——

第６１２页。

塔提舍夫，德米特利·巴甫洛维奇

（ ，  １７６７—

１８４５）——俄国外交家，１８２６—１８４１年

任驻维也纳大使。——第２２０页。

莱宁根－威斯特堡，克利斯提安·弗兰茨

（Ｌｅｉｎｉｇｅｎ－Ｗｅｓｔｅｒｂｕｒｇ，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ａｎｚ １８１２—１８５６）——伯爵，奥地利

将军，１８５３年率领特派使团赴君士坦

丁堡。——第２９６页。

莱佛尔斯，托马斯·斯坦弗德（Ｒａｆｆｌ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１７８１—１８２６）——

英国殖民地官员，１８１１—１８１６年任爪

哇的总督，“爪哇史”一书的作者。——

第１４４页。

提普·萨希布（Ｔｉｐｐｕ Ｓａｈｉｂ 约１７４９—

１７９９）—— 迈索尔的执政者（１７８２—

１７９９）；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多

次进行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扩张的战

争。——第１７１页。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

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星

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

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６５、１５２、１９１—１９５、２２３、２５７、５０６、５２０、

５２１、５２９、５７６、５７７页。

隆格，约翰奈斯（Ｒｏｎｇ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７）——德国神甫，“德国天主教徒”

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来为德

国资产阶级服务，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

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５４７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Ｈｏ－

ｒａｔｉｕｓ，Ｑｕｉｎｔｕｓ 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 元前

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１０１页。

１４７人 名 索 引



黑耳，威廉（Ｈａ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伦敦郊区

火箭工厂的厂主。——第９６—９８、１２４

页。

黑耳，罗伯特（Ｈａｌｅ，Ｒｏｂｅｒｔ）——威廉·

黑耳的儿子和同伙。——第９６—９８、

１２４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第１０９、５４１、５４５页。

腊斯顿，本杰明（Ｒｕｓｔｏ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死于

１８５３年）—— 英国工人，宪章主义

者。——第１９５页。

傅阿德－埃芬蒂（Ｆｕａｄ－Ｅｆｅｎｄｉ １８１４—

１８６９）——土耳其国家活动家，五十至

六十年代屡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

职。——第５６、１２２页。

费希巴赫（ ）—— 俄国将军，１８５３

年为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５３２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十 三 画

奥斯丁（Ａｕｓｔｉｎ）——１８５３年北明翰监狱

副狱长。——第３４３页。

奥斯曼－ 帕沙（Ｏｓｍａｎ Ｐａｓｈａ 约

１７８５—１８６０）——土耳其海军上将，西

诺普会战中为土耳其分舰队指挥

官。——第６１６页。

奥美尔－ 帕沙（米哈伊尔·拉塔斯）

（Ｏｍｅｒ Ｐａｓｈａ １８０６—１８７１）——土

耳其将军，克罗地亚人，克里木战争中

土军总司令。—— 第３５１、３５５、３８０、

４７２、４８１—４８３、４８５、４８６、５０７—５０９、

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７、５３０—５３４、５８１—５８３、

５８５、５８６、６１８页。

奥斯本，托马斯，１６８９年起受封为卡马登

侯爵，１６９４年起受封为里子公爵（Ｏｓ

ｂｏｒｎ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６３１—１７１２）—— 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首相（１６７４—

１６７９和１６９０—１６９５）；１６９５年议会控

告他有贪污罪行。——第１６８页。

奥斯坦－萨肯，德米特利·叶罗费也维奇

（ ，  

１７８９—１８８１）——俄国将军，克里木战

争时期为俄国南部军队军长（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司令（１８５４

年底—１８５５年）。——第５３２页。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Ⅲ ｏｆ 

Ｏｒａｎｇｅ １６５０—１７０２）——尼德兰总督

（１６７２—１７０２），英 国 国 王（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３、３９４页。

奥托一世（Ｏｔｔｏ Ⅰ １８１５—１８６７）——

巴伐利亚王子，后为希腊国王（１８３２—

１８６２）。——第４１９页。

奥朗则布（Ａｕｒａｎｇｚｉｂ，Ａｌａｍｇｉｒ，１６１８—

１７０７）——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 谛沙

赫（１６５８—１７０７）。——第１４４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Ｄａｎｉｅｌ

１７７５—１８４７）——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

级的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

由派的领袖。——第４５５页。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 宪章运动的领袖之

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８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６５—６６

员。

奥尔西尼，费利切（Ｏｒｓｉｎｉ，Ｆｅｌｉｃｅ １８１９—

１８５８）——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共和主义者，民族解放和意大利统

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因行刺拿破

仑第三未遂而被处死。——第５７４页。

奥勃莱恩，威廉·斯密斯（Ｏ’Ｂｒｉｅｎ，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Ｓｍｉｔｈ １８０３—１８６４）——爱尔

２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青年爱尔兰”

社右翼领袖，议会议员（１８２８—１８３１和

１８３５—１８４９）；１８４８年被英国当局逮

捕，并被判处死刑，而以终身放逐代替，

１８５６年被赦免。——第４１５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Ｏｐ－

，  １７８６—

１８６１）—— 伯爵，１８５６年后受封为公

爵；俄国军事及国家活动家，外交家；同

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１８２９）和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１８３３），曾率

领 俄 国 代 表 团 出 席 巴 黎 会 议

（１８５６）。——第４２１页。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的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６１１页。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父姓为梅克伦堡

－ 施维林）（Ｏｒｌéａｎｓ，Ｈéｌèｎｅ，ｄｕｃ－

ｈｅｓｓｅ ｄ’１８１４—１８５８）——法王路易

－菲力浦之长子斐迪南的孀妇，法国王位

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第２８９页。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４、１６７、１６８、

１８８、２３１、２８９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ⅪⅤ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８０页。

路斯达洛，埃利塞（Ｌｏｕｓｔａｌｏｔ，Ｅｌｙｓéｅ 

１７６２—１７９０）——法国政论家，革命民

主主义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活动家。——第１２５页。

雷姆佩尔，鲁道夫（Ｒｅｍｐｅｌ，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１５

 —１８６８）——德国企业家，在四十年代

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

５６３页。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德·

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

葛德文，亨利·托马斯（Ｇｏｄｗｉｎ，Ｈｅｎｒｙ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４—１８５３）——英国将军，

第二次英缅战争（１８５２）中的总司

令。——第２２８页。

葛德里奇——见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

翰。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 ｄｅ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 

１５４７—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

义作家。——第８９、３９３页。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Ｓéｂａｓｔｉａｎｉ，Ｈｏ－

ｒａｃｅ １７７２—１８５１）—— 伯爵，法国元

帅，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３０—

１８３２），驻 伦 敦 大 使 （１８３５—

１８４０）。——第２３１页。

绥夫特，卓纳森（Ｓｗｉｆ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１６６７—

１７４５）——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爱尔

兰人。——第２５７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ｌａ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和革命政

府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４７、５５７页。

狮子座——见鲁西扬，列汪。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Ｎａｕｔ，Ｓｔｅｐｈａｎ 

Ａｄｏｌｆ）——科伦商人，“新莱茵报”的发

行负责人。——第５６３页。

十 四 画

维莱尔，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

（Ｖｉｌｌèｌ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Ｓéｒａｐｈｉｎ－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３—１８５４）——伯爵，复辟

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

曾任首相（１８２２—１８２８）。——第１８５、

２３０、４３６页。

维迪尔，茹尔（Ｖｉｄｉｌ，Ｊｕｌｅｓ）——法国军官，

３４７人 名 索 引



社会主义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

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曾同维利希—沙

佩尔的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 有 联

系。——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维 卡 里，海 尔 曼（Ｖｉｃａｒｉ，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７７３—１８６８）——德国天主教高级僧

侣，１８４２年起为夫赖堡（巴登）大主

教。——第５７４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 

１８２２—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

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４６页。

维多克，弗朗斯瓦·欧仁（Ｖｉｄｏｃｑ，Ｆｒａｎ 

ｏｉｓ 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７５—１８５７）—— 法国

的刑事犯，秘密警探，一般认为“维多克

回忆录”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

为狡猾的密探 和骗子手的 代 名

词。——第４４、３９３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

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

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

年流亡美国，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

战。——第４４、４７、５４１—５７１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２０３、２２２、

２８８、２８９、３１６、３１９、４５９、５９９、６１０页。

玛丽－路易莎－费南达（Ｍａｒｉａ Ｌｏｕｓ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ａ １８３２—１８９７）——蒙潘西埃

公爵之妻，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

妹妹，公主。——第４１５页。

玛丽－安东尼达（Ｍａｒｉ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１７５５

 —１７９３）——法国王后（１７７４—１７９３），

路易十六之妻，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５２４页。

玛丽亚—克里斯亭娜（Ｍａｒ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１８０６—１８７８）——西班牙女王（１８２９—

１８３３），斐迪南七世的妻子，王国的摄政

女王（１８３３—１８４０）。——第４１９页。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Ｍａｒｉａ Ⅱ

 ｄａ Ｇｌｏｒｉｎ １８１９—１８５３）——葡萄牙

女 王 （１８２６—１８２８ 和 １８３４—

１８５３）。——第４１８页。

赫伯特，悉尼（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ｉｄｎｅｙ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

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军务大臣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和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陆军大

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６６、２１８页。

赫里斯，约翰·查理（Ｈｅｒｒｉｅｓ，Ｊｏｈ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８—１８５５）——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第２０１、４１６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

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

家。——第３２１页。

蒙塞耳，威廉（Ｍｏｎｓ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２—

１８９４）——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

人，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

１８５２—１８５７年为军械局秘书。——第

１３７、１３８页。

蒙潘西埃，安都昂·玛丽·菲力浦·路易

（Ｍｏｎｔｐｅｎｓｉｅｒ，Ａｎｔｏｉｎｅ  Ｍａｒｉ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４—１８９０）——公

爵，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儿子，西班牙

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丈夫，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为西班牙王位的追求

者。——第４１６页。

蒙腊德，迪特列夫·哥特哈德（Ｍｏｎｒａｄ，

Ｄｉｔｌｅｖ Ｇｏｔｈａｒｄ １８１１—１８８７）——丹

麦主教和政治活动家，曾任首相兼财政

４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大臣（１８６３—１８６４），教育和宗教大臣

（１８４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３）；在五十年代为

民族自由党领袖。——第５０２页。

福尔布斯，查理（Ｆｏｒｂ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苏

格兰地主。——第４７１页。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Ｆｏ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 １７４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领袖；１７８３年任波特兰联

合内阁（福克斯—诺思内阁）的外交大

臣。——第１３８、１６９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第

１５０、４１８页。

十 五 画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Ｄｒｏｕｙｎ 

ｄｅ  Ｌｈｕｙｓ，Ｅｄｏｕａｒｄ  １８０５—

１８８１）——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四十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

１８５１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外

交 部 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１８５５、１８６２—１８６６）。——第２３０、２３７、

２３９、２９２、３００、３４１、３６３页。

德律埃，昂利（Ｄｒｕｅｙ，Ｈｅｎｒｉ １７９９—

１８５５）——瑞士国家活动家，激进主义

者，联邦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５４），

１８５０年是瑞士联邦主席。——第１０７

页。

德 克尔，卡尔（Ｄｅｃｋｅｒ，Ｃａｒｌ １７８４—

１８４４）—— 德 国 将 军 和 军 事 著 作

家。——第５４１页。

德勒穆伯爵，约翰·乔治·兰顿（Ｄｕｒ－

ｈａｍ，Ｊｏｈｎ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ｍｂｔｏｎ１７９２—

１８４０）——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

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３５—１８３７）。——第

４４６、４５７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

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在１８５０年共

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期间，拥护马克思和

恩格斯；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

４５、４６、５４４页。

德穆兰，卡米尔（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７６０—１７９４）——法国政论家，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

雅各宾党人。——第３２９页。

德利乌斯（Ｄｅｌｉｕｓ）。——普鲁士官员，普

鲁士议会第二议院议 员（１８５２—

１８５３）。——第３３页。

德利乌斯，卡尔（Ｄｅｌｉｕｓ，Ｋａｒｌ）——马格德

堡的商人。——第３３页。

德拉修斯，阿伦·路易·弗雷德里克（Ｄｅ

ｌａｓｕｓｓｅ 或 ｄｅ ｌａ Ｓｕｓｓｅ，Ａｒｏｎ 

Ｌｏｕｉｓ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７８８—１８６０）——法

国海军上将。——第１２６页。

德拉奥德，律西安（Ｄｅｌａｈｏｄｄｅ 或ｄｅ ｌａ

 Ｈｏｄｄｅ，Ｌｕｃｉｅｎ １８０８—１８６５）——法

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及七月王朝时期秘

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第

４４页。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ｚｅ，

Ｌｏｕｉ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

国小资产阶级革命者，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参加者，由于遭受迫害而流亡

国外；１８７１年是巴黎公社著名的活动

家，属于布朗基－雅各宾多数派；在街

垒中牺牲。——第４７７页。

鲁西扬，列汪（ ， ）——阿尔

明尼亚大公，政治冒险主义者，流亡者；

１８５３年住在英国。——第１５６页。

鲁散男爵，阿尔卞·廉（Ｒｏｕｓｓｉｎ，Ａｌｂｉｎ－

５４７人 名 索 引



Ｒｅｉｎｅ １７８１—１８５４）——法国海军上

将，海军大臣（１８４０、１８４３）；１８３２—１８３４

年任驻君土坦丁堡大使。——第４２０

页。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Ａｒｍ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ｄｕ 

Ｐｌｅｓｓｉｓ 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国专制政

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

教。——第２６２页。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 ，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公爵，俄国军事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５３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

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

（１８５３—１８５５）。—— 第４、５、４３、１２１、

１２２、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３、１３４、１５５、１６１、

１６２、１６４、２１９、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７、３００、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４、３５５、３６４、３６６、４７２、５８８、５９３

页。

摩耳斯沃思，威廉（Ｍｏ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ｌ－

ｌｉａｍ １８１０—１８５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长

官（１８５３）和殖民大臣。—— 第５６、

２１９、２９０页。

十 六 画

穆勒，詹姆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１８３６）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英属印度史”

一书的作者。——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穆斯塔法－帕沙（Ｍｕｓｔａｆａ Ｐａｓｈａ约生于

１７９６年）——土耳其国家活动家，１８５３

年５月至 １８５４年 ５月任总理大

臣。——第３５５、３６８页。

穆罕默德－ 阿利（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ｉ 

１７６９—１８４９）——埃及执政者（１８０５—

１８４９），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１８３１—

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曾进行过反

土耳其苏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

成为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

家。—— 第２２２、２３１、４０８、４２０—４２４、

４２６、５９４页。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Ｍｅｃｈｍｅｄ Ａｌｉ

 Ｐａｓｈａ １８０７—１８６８）——土耳其军事

和国家活动家，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３年５月

１３日任总理大臣，后任陆军大臣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第３６８页。

霍格，詹姆斯·威尔（Ｈｏｇｇ，Ｊａｍｅｓ Ｗｅｉｒ

 １７９０—１８７６）——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议会议员；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和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

事长。——第１４１、１４３、２５３页。

霍布豪斯，约翰·凯姆，布罗顿男爵（Ｈｏｂ

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 Ｃａｍ，Ｂａｒｏｎ 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

 １７８６—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１８５２）。——第

１５７页。

霍斯福耳，托马斯·贝里（Ｈｏｒｓｆａｌｌ，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ｒｙ生于１８０５年）——英

国煤矿主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托

利党人。——第４６９页。

诺思，弗雷德里克（Ｎｏｒｔｈ，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７３３—１７９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财政大臣（１７６７），首相（１７７０—

１７８２）；１７８３年任波特兰联合内阁（福

克斯—诺思内阁）的内务大臣。——第

１３８、１６９页。

诺曼比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

（Ｎｏｒｍａｎｂｙ，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Ｈｅｎｒｙ 

Ｐｈｉｐｐｓ １７９７—１８６３）——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人，爱尔兰总督（１８３５—

１８３９），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３９），内务大

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年任驻

６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巴黎大使。——第４１５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

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

进主义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

义者。——第４６、５４６页。

赖辛巴赫，奥斯卡尔（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Ｏｓｋａｒ

 生于１８１５年）——伯爵，西里西亚的

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１８５０年起侨居英国，后迁美洲。——

第５４８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Ｌｅｄｒｕ－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成

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

中领导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

游行后流亡英国。—— 第４７７、５６８、

６０６页。

十 七 画

谢努，阿道夫（Ｃｈｅｎｕ，Ａｄｏｌｐｈｅ约生于

１８１７年）——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秘密

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奸细和暗探。——

第４４页。

谢 特 奈 尔，奥 古 斯 特（Ｓｃｈａｒｔｔｎ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海瑙的制桶匠，１８４８年革

命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

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饭馆，德国小

资产阶级流亡者常在那里聚集；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

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

团，为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第

５４８页。

缪尔纳，阿道夫（Ｍüｌｌｎｅｒ，Ａｄｏｌｆ １７７４—

１８２９）——德国作家和评论家。——第

４８页。

戴拉库拉，艾德门（Ｄｅｌａｃｏｕｒ或ｄｅ ｌａ 

Ｃｏｕｒ，Ｅｄｍｏｎ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３）——法国

外交家，１８５３年为驻君士坦丁堡大

使。——第２３、１２６、２９３页。

十 八 画

萨德勒，约翰（Ｓａｄｌｅｉｒ，Ｊｏｈｎ１８１４—１８５６）

 ——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

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任

财政副大臣。——第１３８员。

萨格登，爱德华，圣莱昂纳兹男爵（Ｓｕｇ－

ｄｅｎ，Ｅｄｗａｒｄ，Ｂａｒｏｎ Ｓｔ．Ｌｅｏｎａｒｄｓ 

１７８１—１８７５）——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

动 家，托 利 党 人，１８５２年 为 大 法

官。——第２８５、４１７页。

萨尔达尼拔——见亚述巴尼拔。

萨尔梯柯夫，阿列克塞·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８０６—１８５９）——公爵，俄国旅行家，作

家和艺术家，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和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年曾游历印度。——第２５１页。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伊丽莎白·鲁森－高

尔，斯泰福侯爵夫人（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Ｅｌｉｚａ

ｂｅｔｈ  Ｌｅｖｅｓｏｎ－ Ｇｏｗｅｒ １７６５—

１８３９）—— 苏格兰大地主。—— 第

２１３、４７０页。

魏兹，约翰·埃什弗德（Ｗｉｓｅ，Ｊｏｈｎ 

Ａｙｓｈｆｏｒｄ）——１８５３年英国议会议

员。——第２９０页。

魏德迈，约瑟夫（Ｗｅｙｄｅｍｅｙ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１８—１８６６）——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

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曾参加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并站

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他为马克思

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

７４７人 名 索 引



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５６７

页。

十 九 画

庞森比，约翰（Ｐｏｎｓｏｎｂｙ，Ｊｏｈｎ 约１７７０—

１８５５）——子爵，英国外交家，曾任驻那

不勒斯公使（１８３２），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１８３２—１８４１）和驻维也纳大使（１８４６—

１８５０）。——第４２６、４５９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三 画

山鲁亚尔——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

夜”中的人物，东方的君主。——第２２５

页。

四 画

比尔奇，哈尔威——菲·库伯小说“间谍”

中的主要人物。——第４４页。

文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说中的瑞士

战士，是为纪念１３８６年在森帕赫战斗

中瑞士人战胜奥地利哈布斯堡人而作

的 史诗“森 帕 赫 之 歌”中 的 主 人

公。——第５４７页。

五 画

瓦格纳——歌德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

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

型。——第４１８页。

札格纳特——古印度神话中毗湿奴神的

化身之一。——第１４４、３４２页。

七 画

沙宰曼——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

夜”中的人物，东方的君主。——第２２５

页。

八 画

阿拉丁——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

夜”中的人物，神灯的所有者。——第

２５４页。

阿利曼——体现世上万恶之源的古波斯

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字。安赫腊曼纽

同体现众善之源的阿胡腊玛士达（希腊

名字叫奥尔穆兹德）有着永世不可调和

的仇恨。——第５４５、５４６页。

阿耳契娜——阿里欧斯托长诗“疯狂的罗

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 第

３８９、４４１页。

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

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他同希腊人的

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

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

章的情节。——第１２８页。

抹大拉的马利亚——根据福音书传说，她

是基督的继承者，是一个悔过的罪

人。——第４１９页。

九 画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阿

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约翰牛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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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

２１４、２９２页。

柏克司尼弗——狄更斯小说“马丁·切斯

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

好人。——第９２页。

十 画

埃林杜尔——缪尔纳戏剧“罪”中的主要

人物之一。——第４８页。

埃披门尼底斯——据古希腊神话的说法，

是克里特岛上酣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祭

司。——第１８１页。

唐·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

中的主人公。——第８９、２２８、３９３、３９９

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小说“唐·吉诃

德”中的人物；按小说中有一个情节：他

被委任为一个虚构的岛屿巴拉塔利亚

（西班牙文是《ｂａｒａｔｏ》，即“便宜的”之

意，与俄文“便宜得来”之意接近）的总

督。——第８９页。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浮士德”中的

主要人物。——第４１８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大家喜爱的英雄；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

是 驯服 并抢 走 地 狱 之 犬 塞 卜 洛

士。——第８３页。

十 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５４９、５５８页。

十 二 画

汤姆——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

小屋”中的主要人物。——第９３页。

十 三 画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亡

灵在此受苦）大门的三头犬。——第８３

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特维城志中的

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主要人

物。据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

因而使特维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

手。——第２０２页。

奥尔穆兹德——体现世上众善之源的古

波斯 神阿 胡 腊 玛 士达 的 希 腊 名

字。——第５４５页。

十 四 画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一些著作（“温莎

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

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

第４２２、４３５页。

十 五 画

摩拏——传说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拏

法典”是婆罗门僧侣在一至五世纪内编

纂的。——第１２０、２０１页。

鲁杰罗——阿里欧斯托长诗“疯狂的罗

兰”中的人物。——第３８９页。

十 八 画

萨米尔（萨马伊尔）——据犹太神话说，是

众魔之王，也是死神的化身。—— 第

５５６页。

９４７人 名 索 引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

伦敦出版。—— 第４９、５５、６５、７６、９５、

３２７、３２９、３８７、４７０、４９４、５６２页。

三  画

“卫报”（《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伦敦出

版。——第５９６页。

“卫星报”（《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特兰西瓦尼亚

的喀琅施塔得出版。——第３３１页。

“土麦那公道报”（《Ｌ’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ｅ 

Ｓｍｙｒ－ｎｅ》）——第２７８、３３２页。

四  画

“巴塞尔日报”（《Ｂａｓｌ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３３１页。

“巴 黎 革 命”（《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ａｒｉｓ》）——第１２５页。

“日报”（《Ｇａｚｅｔｔｅ》）——见“奥地利帝国维

也纳日报”。

“太阳报”（《Ｔｈｅ Ｓｕｎ》）—— 伦敦出

版。——第３３４页。

“文件集”（《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伦敦出

版。——第１８５、４３７、４５３、４５８页。

五  画

“圣彼得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Ｓａｉｎｔ－

Ｐéｔｅｒ－ｂｏｕｒｇ》）——第４３３页。

“圣 彼 得 堡 报”（《Ｃ． ｍ ｙι

ιαｅｍα）——第３１５页。

“圣彼得堡消息报”（《Ｃα ｍ ｅｍｅｐ－

ιｕｅ ｍｕ》）——第２９２页。

“世纪报”（《Ｌｅ Ｓｉèｃｌｅ》）—— 巴黎出

版。——第１２７、２８９页。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Ｌａ Ｎａ－

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ｅ ｑｕｏｔｉｄｉｅ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布鲁塞尔出版。——

第２８９、３３１页。

“石印通讯”（《Ｌｉ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ｃｅ》）——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汉堡消息报”（《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

ｅｎ》）——第２６７页。

“布 勒 斯 劳 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３２４页。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

ｎｎｅｌ》）——巴黎出版。——第２２、２３、

１２８、３１４、３３２、４６２、４７３页。

“东德意志邮报”（《Ｏ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ｓｔ》）

 ——维也纳出版。——第５９７页。

六  画

“先驱”（《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伦敦 出

版。——第２８９、３４１、３４６页。

“先驱报”（《Ｈｅｒａｌｄ》）——见“先驱晨报”。

“先驱者报”（《Ｌｅ Ｐｒéｃｕｒｓｅｕｒ》）——安特

卫普出版。——第５５６页。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

０５７



 ——伦敦出版。——第２０、２２、９３、１２９、

１６１、１６６、２７５、４２９、４７３、４９２、５９０、５９８

页。

“观察家”（《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伦敦出

版。——第２８９页。

“观祭家报”（《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伦敦出

版。——第１１９、１６３、３４６、３５８、３７２页。

“刑法报”（《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

－ｌｅｒ》）—— 伦敦出版。—— 第１５２、

１６３、３５１、３５６、３６０、３６４、４３１、６００页。

七  画

“邮报”（《Ｐｏｓｔ Ｚｅｉｔｕｎｇ》）——斯德哥尔

摩出版。——第２６８页。

“邮报”（《Ｐｏｓｔ》）——见“晨邮报”。

“每日新闻”（《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伦敦出版。——第２２、２７—２９、９３、３０７、

３３４、３４４、４９２、５２０、５９９、６００页。

“每周快讯”（《Ｗｅｅｋｌｙ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伦

敦出版。——第４９６页。

“时代报”（《Ｄｉｅ Ｚｅｉｔ》）—— 柏林出

版。——第４１、３６５页。

“劳埃德氏报”（《Ｌｌｏｙｄ》）——见“维也纳

劳埃德氏报”。

“君士坦丁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

－ｔｉｎｏｐｌｅ》）——第３１５、５１２页。

“利物浦信使报”（《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Ｃｏｕ

－ｒｉｅｒ》）——第３６３页。

八  画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２６６、３１６页。

“国家报”（《Ｌｅ Ｐａｙｓ》）—— 巴黎出

版。——第２３、１２６、２３８页。

“国 民 议 会 报”（《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巴 黎 出 版。—— 第

１６４、２３８、３３０、３６０页。

“法 兰 克 福 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７７页。

“法兰克福邮报”（《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Ｐｏｓｔｚｅｉ

－ｔｕｎｇ》）——第２７９页。

“阿 格 拉 姆 报”（《Ａｇｒａｍ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阿格拉姆（今萨格勒布）

出版。——第５０３页。

“官报”（《Ｃａｚｅｔｔｅ》）——见“伦敦官报”。

“的 里 雅 斯 特 日 报”（《Ｔｒｉｅｓ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１２６页。

九  画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Ｚｅｉｔｕｎｇ》）——奥

格斯堡出版。——第１３３、４５２、５９３页。

“总 邮 报”（《Ｏｂｅｒ－ Ｐｏｓｔａｍｔｓ－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法兰克福邮报”。

“总 汇 通 报”（《Ｌｅ  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巴黎出版。—— 第５、

２３、１２５、２７８、３５８、３６０、６０２页。

“纪事报”（《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见“纪事晨

报”。

“纪 事 晨 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伦敦出版。——第２２、

５１、５９、９３、１５８、１６３、２６８、３３０、３４７、３５１、

３５７、４６２、４６４、５９２、５９８、６００、６０４页。

“帝国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Ｌ’Ｅｍｐｉｒｅ》）

 ——见“国家报”。

“科伦日报”（《Ｋｏｌ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２４０、２６８、５０３、５６４页。

“星期日时报”（《Ｓｕｎｄａｙ Ｔｉｍｅｓ》）——伦

敦出版。——第３４１、３７５页。

“红色共和党人”（《Ｔｈｅ Ｒ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ｎ》）——伦敦出版。——第５６２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巴

１５７期 刊 索 引



黎出版。——第１２１、１３４、３５１、３６０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

ｔｉｓｃｈ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ｒｉ－ ｍｉ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 第４８、

５４１、５４８、５６６页。

十  画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 第２１、２２、２７、７１、７８、８２、８３、

８７、９３、１２１、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３、１３５、

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８—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５、１７８—

１８１、１８３、２１０、２１５、２１６、２５３、２５５、２７３、

３４５、３４６、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９、

４３８、４５０、４６４、４７０、４７８、４９２、５０９、５７６、

５８８、５９３、５９５、６００、６０３页。

“泰晤士周报”（《Ｗｅｅｋｌｙ Ｔｉｍｅｓ》）——伦

敦出版。——第３２０、５００页。

“马赛信使报”（《Ｌｅ Ｃｏｕｒｒｉｅｒ ｄｅ Ｍａｒ

ｓｅｉｌ－ｌｅ》）——第２０页。

“马赛信号报”（《Ｌｅ Ｓéｍａｐｈｏｒｅ ｄ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ｅ》）——第１６５页。

“纽约刑法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

刑法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第３、１３、１９、２３、３０、

３４、４０、４３、６４、６６、７１、８６、１００、１０８、１１６、

１２３、１２８、１３１、１４２、１５０、１５９、１６６、１７６、

１８３、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９、２１７、２２７、２３６、２４５、

２５２、２６３、２７０、２７７、２９０、２９８、３１２、３２０、

３２２、３２６、３４０、３４９、３５９、３７１、３７８、３８５、

３８７、４７１、４７６、４７９、４８５、４９０、５００、５０６、

５１４、５１７、５２１、５２９、５３６、５７９、５８７、５９１、

６０１、６０８、６１２、６１９页。

“祖国报”（《Ｌａ Ｐａｔｒｉｅ》）—— 巴黎出

版。—— 第１２６、２１９、２６７、２７２、４６２、

５６８、５６９页。

“伦 敦 官 报”（《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第４５６、４５８页。

十 一 画

“ 晨 报”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 第

２２、４２、６７、８４、２３８、２４０、２８９、３１５、３２１、

３２３、３２７、３２８、３５４、３６８、５９８页。

“晨邮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伦敦出版。——第２２、６７、９３、１２６、１６３、

２２０、２３８、２５６、２６６、２７９、３５１、３５７、３６０、

３６４、３７３、４７８、５９０—５９２、５９５、６００、６０３

页。

“寄语人民”（《Ｎｏ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伦敦出版。——第５６２页。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第２５７、３７１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第３３４页。

十 二 画

“普鲁士周刊”（《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

ｂｌａｔｔ》）——柏林出版。——第４１页。

“普雷斯顿舵手”（《Ｐｒｅｓｔｏｎ Ｐｉｌｏｔ》）

 ——第５２０页。

“普鲁士石印通讯”（《Ｐｒｅ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Ｌｉｔｏｇｒａ

－ｐｈｉｓｃ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ｚ》）——柏林出

版。——第３３１页。

“联邦报”（《Ｄｅｒ Ｂｕｎｄ》）——伯尔尼出

版。——第１２４页。

十 三 画

“新闻报”（《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伦敦出

版。——第１５５、１６０、１９８、２８７、６０２页。

“新闻报”（《Ｄ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维也纳出

版。——第４２、２７５、３５５、４７９页。

“新闻报”（《Ｌａ Ｐｒｅｓｓｅ》）—— 巴黎出

２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版。——第１２６、２３１、２５９、４９１页。

“新 奥 得 报”（《Ｎｅｕｅ  Ｏｄ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奥得总汇报”。

“新 英 格 兰 报”（《Ｎｅｕ－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５４１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版。—— 第２７２

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伦敦，汉堡

出版。——第４５、５４９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科伦出版。——

第１１７、３２１、３２２、５６３页。

“奥 格 斯 堡 报”（《 ιｙｐι

ια ｍα》）——见“总汇报”。

“奥 格 斯 堡 报”（《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总汇报”。

“奥得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Ｏｄ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 布勒斯劳（今弗罗茨拉

夫）出版。——第３２１页。

“奥地利通讯”（《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

－ｐｏｎｄｅｎｚ》）——维也纳出版。——第

４、５０２页。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Ｏｅｓｔｅｒｒｅ

ｉｃｈｉｓｃｈ  Ｋａｉｓｅｒｌｉｃｈｅ  Ｗｉｅ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４１４页。

“瑞士”（《Ｌａ Ｓｕｉｓｓｅ》）—— 伯尔尼出

版。——第１２５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

敦出版。——第１６、２９、１１３、１１４、１８２、

２３８、２６８、３４６、４９７、４９９、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２—５２７、５７７、５９０页。

“粮食交易所快报，农业报”（《Ｍａｒｋ－

Ｌａ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伦敦出版。——第３４７、

３７３页。

“解放”（《Ｌ’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布鲁塞尔

出版。——第４２页。

十 四 画

“漫游者”（《Ｄｅｒ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维也纳

出版。——第３３１、５０３页。

“维 也 纳 劳 埃 德 氏 报”（《Ｗｉｅｎｅｒ 

Ｌｌｏｙｄ》）——第１９８页。

十 五 画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日

论坛报”。

“墨尔本商业通报”（《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澳大利亚出

版。——第４９５页。

二 十 画

“议会报”（《Ｉｌ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ｏ》）——都灵出

版。——第２７５、３３１页。

３５７期 刊 索 引



地 名 索 引

三 画

土伦——第５、２３页。

土尔图凯（土特腊坎）—— 第３３３、５１６、

５３０、５３１、５８１—５８５页。

土库曼彻——第４０１页。

土尔克斯坦——第１５页。

大西洋——第１０４、２１６页。

大诺夫哥罗德——第１４、２６１页。

小亚细亚——第７、３０４页。

小瓦拉几亚——第５０２、５０７、５１１、５３３页。

上海——第１１２、１１４页。

广州——第１６、１１５、４９５页。

也门——第１４６页。

士麦那（伊斯密尔）——第１６５、２１９、２３９、

２７６、２７８、２９５、３３１、３３２、４３０页。

凡迪门岛（塔斯马尼亚岛）——第３４２页。

四 画

巴黎——第５、４６、４７、１０６、１２１、１２５、１３２、

１３４、１６４、１８５、２３８、２５８、２６５、２８９、２９０、

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６、３２１、３４９、３５１、３６５、４０８、

４３７、４６４、４７７、４７８、４９１、５９５、６０６—６０８

页。

巴登——第５５１、５７３页。

巴特那——第３５８、４７６页。

巴土姆（巴土米）——第１２９、４８７—４９０、

５１２、６０２、６１７页。

巴罗达——第３５９页。

巴塞尔——第１０４页。

巴格达——第１５页。

巴 尔 米 拉—— 古 代 城 市 和 古 代 国

家。——第１４６页。

巴勒斯坦——第７页。

巴雅泽特（多古巴雅西特）——第５１２、６１７

页。

巴尔干山脉——第２５、２８、３６、３８１—３８３、

４８１、４８３、４８４页。

巴尔干半岛——第３６页。

巴尔塔利曼尼—— 第１６２、２７１、３０４、３５３

页。

比哈尔——印度的省。——第１７１页。

比斯开湾——第１２９页。

比硕夫斯海姆—— 德国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７３页。

太平洋——第５９９页。

太恩河——在英国。——第３０８页。

太晤士河——第２５５、３２５页。

切斯特——第５６６页。

切尔奇－帕里什（切尔奇）——英国的一

个居民点。——第４６８页。

切尔克西亚——第１６０、３１１、４５１—４５９页。

日内瓦——第１０４页。

日德兰半岛——第２７４页。

牛顿——第５８９页。

牛津郡——英国的郡。——第４９６页。

爪哇——岛屿。——第１４４页。

夫赖堡——第５７４页。

４５７



中亚细亚——第１７１页。

厄尔布鲁士山——第４４４页。

什列斯维希——第１１７、２７４、４７７、５６１页。

扎勃利亚克——第５０３页。

五 画

布伦——第６０５页。

布达——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的西岸

地区。——第１０４页。

布拉格——第１２页。

布哈拉——第１５页。

布鲁萨（布尔萨）——第２５９页。

布柯维纳——第９页。

布泽乌河——在多瑙河流域。——第４８４

页。

布鲁塞尔——第１２１、２８９、５５６、５５８、６０４

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３２１、３２２

页。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４４６、５０７、５０８、

５３０、５３５、６１８页。

布莱克本——第１８９、３７４、４６８、５０３页。

布加勒斯特——第２０、３８、１６２、２２０、２６７、

２７２、２７３、３５５、４８１、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６、

５３１、５３４、５８６、６１８页。

布利斯托尔——第１７３、１８９页。

布黎纪瓦特——第３７４页。

布莱得弗德——第３７１、４６６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４１５页。

卡潘——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４０１页。

卡尔斯——第１２９、４８８、５１２、５１３页。

卡利库特（柯日科德）——第３５８页。

卡拉法特——第４８０、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１、５３３、

５３４、５８０、５８５、５８６、６１８页。

卡尔纳梯克——印度的省。——第１７０页。

卡尔斯多尔夫——第５５２页。

卡姆契克河（卡姆契亚）——第４８１、４８３

页。

卡夫丁峡谷—— 卡夫丁城附近（古罗

马）。——第２２２页。

卡特加特海峡——第５０１页。

汉阳——中国湖北省的城市。——第１１１

页。

汉堡——第３９、３２４、５６１页。

汉诺威——第５６１页。

汉普郡——英国的郡。——第４７５页。

加拉兹——第１５、１３３、３５５、４４７、５３０页。

加尔各答——第１４０、１７０、２４７、２５０、３５８、

３５９页。

加里西亚——第１０、１８、２７２页。

加利福尼亚——第１１２、３６９、４９３页。

圣阿尔班——第３４４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１２、１６、３８、

１３２、１３３、１６２、１９７、２２１、２５９、２６６、２６７、

２７２、２７８、２７９、３００、３０５、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３、

３５７、３６５、４２０、４２１、４３０、４４４、４５７、５０３、

５７２、６０４、６１３页。

圣让得阿克（阿卡）——第２３２页。

圣尼古拉码头（舍夫卡捷尔）——第４４４、

６１６页。

尼萨——巴尔干的一个居民点。——第

３１５页。

尼尼徽——古代城市。——第２１０页。

尼科波尔——第３８４、５０８、５３３页。

北京——第１１１、１１５页。

北明翰——第３０８、３４３、３７４、３９８、４６７、４７５

页。

北明翰区——第１８９页。

古里亚——第４４３页。

古巴岛——第１７５页。

古扎拉特——印度的省。——第１７１页。

弗兰德斯——第１４５页。

弗里布尔——瑞士的州。——第９９、１００、

５５７地 名 索 引



１２４、１３２页。

瓦尔那——第３８２、４８１、４８３、４８５、５０８页。

瓦拉几亚——第８、９、１２、２７、３６、１６４、１８５、

２２０、２６７、２７２、３０３、３１３、３２４、３５５、３８０、

３８４、４４３、４４４、４４７、４８４、５０２、５０９、５１０、

５１５—５１７、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４、５８１、５８５、６０４

页。

印度河——第１５、１６、１４１页。

印度斯坦——第１１５、１４３—１４７、１４９、２４６、

２５３、３５９页。

东吁——在缅甸。——第３１９页。

生河——在印度。——第３５８页。

皮蒙特——第４８１、５７４、５７５页。

平德列克利（埃列格利）——第３１３页。

幼发拉底河——在近东。——第１５、４８６、

４８７页。

六 画

达卡——第１４７页。

达尔温——英国的盆地。——第１８９页。

达普—— 在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

域。——第３５８页。

达尔马戚亚——第１１页。

达尔雅尔峡谷——在高加索山脉。——

第４４３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５、１４、１６、１７、１２６、

１３５、１６２、１６３、２９８、３０２、３５０、３５３、３７２、

４３０—４３２、４４３、４４９、５９５页。

伊萨克查——第４９１页。

伊皮罗斯——第１０页。

伊斯坦布尔——见君士坦丁堡。

伊兹马伊尔——第３８３页。

伊赫吉曼山隘——第３８１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１８页。

安特卫普——第３２４、５５３、５５６页。

安提瓦利（巴尔）——第１８页。

安提奥克（安塔基雅）——第１２２页。

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 第２２１、４２１、

４２６—４３５、４４１、５８８、５９４页。

安那托里亚——第６１７页。

亚尼纳——第３６页。

亚得利亚海——第９、１８页。

亚平宁山脉——第１４３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１２２、４２４、４２６页。

亚历山得拉炮台——在高加索。——第

４５７页。

西莱丁——英国的郡。——第１９５页。

西诺普——第６０２、６０３、６１３、６１４、６１６页。

西西里岛——第１４３页。

西斯托夫（斯维施托夫）——第５３３页。

多瑙河—— 第７、９、１１、１４、１７、２１、１３３、

１６０、２１２、２３７、２７９、３１８、３６５、３６６、３７９—

３８４、４４３—４５１、４６３、４８０—４８６、４９１、

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７—５１４、５１７、５３０—５３４、

５８０—５８３、５８６、５９４、５９５、６１１、６１８页。

多尔尼－勒－格朗——瑞士的一个居民

点。——第９９页。

多勃拉尔—— 巴尔干山脉的一个山

隘。——第３８１页。

艾尔威尔－ 魏尔—— 英国的一个居民

点。——第４６８页。

艾纳德什克（伊涅杰克）——第３８２页。

艾 尔 斯 贝 里—— 英 国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３３３页。

托列斯－ 维德拉斯（托列治－ 维德拉

什）——第４８２页。

托 伦 蒂 诺—— 意 大 利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３４８页。

托罗斯山脉——在土耳其。—— 第４２０

页。

米德——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９９

页。

米兰——第１８、３２、１０６、５７４页。

匈牙利—— 第１１、１５、１８、２６１、２７２、３０５、

６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７３、４４２、４４３页。

华沙—— 第３８、３８３、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３、４６４、

４８１页。

华盛顿——第３３１页。

地中海—— 第１６、１８、２８、１２１、２４０、２７５

页。

色雷斯——第１２、３８页。

吉耳弗德——第５９９页。

朴次茅斯——第１２１、５９９、６００页。

乔罗赫河——在高加索。——第４８８页。

伏尔加河——第１４页。

百蒙得锡郊区—— 现为伦敦的一个

区。——第３４２页。

列 杜 特－ 卡 列—— 高 加 索 海 岸 要

塞。——第４８９、５１３页。

好望角——第４１６页。

七 画

贝恩利——第４６８、４９３、５８９页。

贝拉里——第３５９页。

贝耳岛——在比斯开湾。——第５６８页。

贝鲁特——第２６２页。

贝凯普——第４６８、４９３、５８９页。

贝凯普区——第４９３页。

贝拿勒斯——第３５８页。

贝捷克（贝希克）湾——在爱琴海。——

第２２１、２７８、２９５、３０２、３０９、３５２、４６３页。

贝尔比斯郡——英属圭亚那的郡。——

第４１６页。

贝尔格莱德——第１１、３９、３１５、３８１页。

贝萨拉比亚——第９、２５８、３０５、５０９页。

里子——第３９８、４６６页。

里海——第１４、１３２、４０２、４４３、４８６页。

里斯本——第４１８页。

里昂河（里奥尼）——在高加索。——第

４８７页。

里斯康土——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７７页。

苏格兰—— 第７０、７５、９２、３３６、３７０、４７０

页。

苏黎世——第１０４、５１３页。

苏姆拉（科拉罗夫格勒）——第３３２、３３３、

３８１—３８４、４８１、４８３、５０８、６１８页。

苏 茹 克—卡 列—— 高 加 索 海 岸 要

塞。——第４５１、４５３页。

苏 利 纳 支 流—— 在 多 瑙 河 三 角 洲

上。——第３１８、４４８—４５０页。

沃伦——第５０３、５３２页。

沃伦省——第２６８页。

沃耳特（沃耳土）——第４８８页。

沃耳特尼察—— 第５０７、５１６、５３０、５３１、

５３４—５３５、５８０—５８２、５８５、５８６、５９６、６１８

页。

克里木——第１３１、２５８、４５７页。

克拉约瓦——３５５、３８４、５０７、５０９、５３３、５８０

页。

克拉科夫——第３１６、４１０、４１４、４１７、４４５、

４４９、５９４页。

克罗地亚——第１１页。

杜布诺——第４８１页。

杜罗河——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第

４２４页。

杜塞尔多夫——第２６３页。

沙瓦河——多瑙河流域。——第７页。

沙恩弗德——第４９３页。

希瓦——第１５、５０１页。

希尔索瓦（希尔朔瓦）—— 第３８０、４８０、

４８２、５３４页。

希鲁兹布里——第３４３页。

运河——在中国。——第１１４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１８、３２４页。

利物浦——第１５１、１５２、１７３、１８９、３４４、４４８

页。

伯尔尼——第１２４、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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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巴赫（柳布梁纳）——第５、１２３页。

坎特布里——第３４４页。

那不勒斯——第１０３、１０６、３４８、４２６页。

辛辛那提——第５４５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５、９、１０、

１２、１４—１９、２７—３０、３５、３８、３９、４０、７７、

１２２、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１、１５５、１６１、１６２、

１６４、２１９—２２２、２４１、２５８—２６３、２６６、

２７１、２７８、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６、３００、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５、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９、３３１—

３３３、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４、３８２—３８５、４１９—

４２１、４２５—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８、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１、

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３、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４、４９１、５０８、

５１２、５１５、５３３、５８８、５９８、６１１、６１３、６１５、

６１６页。

八 画

阿瓦——在缅甸。——第３１９、４７５页。

阿尔塔——第１８页。

阿拉伯——第１４５页。

阿纳帕——第１６０、４５３页。

阿姆河——第５０１页。

阿留塔（奥尔特）河——第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１、

５１６页。

阿勒颇（哈勒布）——第３１５页。

阿克顿——第４６８页。

阿达纳——第４２６页。

阿格拉——第２４２、３５８、３５９页。

阿 尔 达 汉—— 高 加 索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５１２、５１３页。

阿克林顿——第４９３页。

阿克尔曼（德涅斯特尔河上的别尔哥罗

德）——第４０２、４０３页。

阿速夫海——第３１６页。

阿迪杰河——在意大利。——第５１０页。

阿迪斯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２０５页。

阿格拉姆（萨格勒布）——第１１页。

阿哈尔齐赫——第４８７、６１３、６１６、６１７页。

阿尔明尼亚——第７、８、２７、１２９、１５６、４８６、

４８７、６１６页。

阿尔哲什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４８４、５１１、５８１、５８３页。

阿腊克斯河——第４０１、４８６—４８８页。

阿姆斯特丹——第４１６页。

阿拉哈巴德——第３５８页。

阿尔巴尼亚——第１７、２６０、３８５页。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纳）——第３６、１２２、

１２９、１６０、１６２、２２１、２７８、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５、

４０２、４２１、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８、４４４—４４９、４５２、

４５４、４５７、４６０、４８１、５９４页。

阿巴萨巴德——第４０１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１４３页。

阿斯特拉巴德——第１３０、１３２页。

阿希佩拉哥群岛——在爱琴海。——第

５、２６０页。

波提——第１６０、４９１页。

波焦——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９９

页。

波河——第５１７页。

波茨坦——第２３７页。

波斯湾——第４８６页。

波士顿——第１８９页。

波尔顿—— 第１８９、３７４、４６７—４６９、５０５、

５８９页。

波斯尼亚——第８、１２、３８、２２０、２６０、３１４、

３１５、３８４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波罗的海——第１３５、２６１、５０１页。

波多尔斯克（赫梅里尼茨克）省——第２６８

页。

罗马——第２６１—２６３页。

罗蒙——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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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陀斯岛——在爱琴海。——第６０页。

罗瑟海特——伦敦郊区。——第９６、９７

页。

罗斯托克——第３２４页。

罗坦斯塔尔——第４９３页。

罗契得尔区——第５８９页。

拉合尔——第３５８页。

拉索瓦——第５０８页。

拉多加湖——第１７页。

拉吉马哈尔——第３５８页。

明乔河——在意大利。——第５１０页。

明斯克省——第２６８页。

明格列里亚——第１３１、４４３、６１７页。

金角——港湾。——第１２６页。

金德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４９３页。

图兰（土尔克斯坦）低地——第１４页。

图诺拿（朱木拿）河——在印度。——第

３５８页。

孟买—— 印度的城市和管区。—— 第

１７０、２４２、２４４、２５１、３５８、３５９页。

孟加拉—— 印度的管区。—— 第１４１、

１４３、１４８、１７０—１７１、２２８、２２９、２４２—

２４３、２５１页。

彼特拉——古代城市。——第１４６页。

彼得瓦尔登（彼得罗瓦拉丁）——第２２０

页。

帕迪罕——第４９３页。

帕尔马——第５７４页。

武昌——中国湖北省的城市。——第１１１

页。

卑谬——缅甸的一个居民点。——第４７６

页。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东岸地

区。——第３９页。

坦比哥——第４５３页。

直布罗陀——第１７页。

居塔希亚——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林格伍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１８９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１７、１３５、５０１

页。

杰尔库姆－ 卡列—— 高加索的海岸要

塞。——第５１３页。

法尔瓦尼区——在瑞士。——第９９页。

的里雅斯特——第１８、３１９页。

底格里斯河——在近东。——第１５页。

迭麦拉拉郡——英属圭亚那的郡。——

第４１６页。

依麦列梯亚——第４４３页。

拉芒什海峡——第１６３、５８８页。

些耳德河——第４２４页。

门的内哥罗——第１３、２１、３８０、３８４、５０３

页。

九 画

南京——第１１４页。

南威克——第１９２页。

南安普顿——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４２页。

南高加索——第４８８、６１７页。

南卡罗来纳——美国的一个州。——第

２１６页。

哈姆——第５６３页。

哈佛尔——第３９页。

哈特福郡——英国的郡。——第４９７页。

哈里法克斯——第１９５、２２２页。

哈尔德伐尔——第２５０页。

科伦——第３２、３３、４４、４５、３２４、５４５、５５８、

５６２—５６５页。

科尼亚——第４２０、４２３页。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３２４、３４８

页。

科尼斯霍芬——第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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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根——第３７４、４９２、４９３、５０３、５０４页。

威尼斯——第２０７页。

威尔土——第３１９、３２５、４６６页。

柯恩——第４６８页。

柯夫诺（考纳斯）省——第２６８页。

美索不达米亚——第１４５、３０４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４７、５６３页。

耶拿——第５１０页。

耶路撒冷——第１２２页。

柏立—— 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

３７４、４６８页。

柏林——第３１—３３、４５、４６、９６、１０６、１３１、

２６５、２６６、３２２、３２４、４６４、４７８、５０２、５６３、

５６４、５７２页。

洛桑——第９９页。

咸海——第５０１页。

恒河——在印度。——第３５８页。

勃固——缅甸的省。——第２２８、２２９、３１９

页。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１０４、１４８、

１５２、１９１、２５６、３４３、３７１、３７５、４９４页。

施特廷（兹杰辛）——第１８、３２４页。

约克郡——英国的郡。——第１５２、１９１、

３４３、４７０、４９４、４９７页。

叙利亚——第３０４、５１２页。

信德省——在巴基斯坦。——第１５、１７１、

２０４页。

保加利亚——第３８、２６１、３０４、３８４、４９１、

５９４页。

品都斯山脉——在巴尔干半岛。——第

２８页。

十 画

马赛——第３５８页。

马其顿——第１２、１７、３８、３８４、４８０页。

马六甲——第２２８页。

马德拉斯——印度的城市和管区。——

第１７０、２４２—２４４、２５１、３５８页。

马格德堡——第３３、５４２页。

马里乍河——第３６页。

马尔他岛——第５、１８、１２９、１６４、４３０页。

马尔卡河——在高加索。——第４７８页。

库尔——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３４２

页。

库尔兰（库尔泽姆）——第１３１页。

库楚克－ 凯纳吉（凯纳吉）—— 第１２２、

２２１、２６０、４５８、４７２、５９４页。

库班河——第４４３、４５５、５１３页。

库拉河——第４８７、６１７页。

库尔迪斯坦——第３８０页。

库列夫查（居列夫查）——巴尔干的一个

居民点。——第７、３８２页。

特尔尼——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３４８页。

特萨利亚——第１０、１７页。

特林泰姆——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３７４页。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１０、１５—

１７、１２９、４２０、４４３、４８５、４８７、４９０页。

特兰西瓦尼亚——第９、１０、２７２页。

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第５１０

页。

埃内兹——第２７５页。

埃里温（耶列温）——第４０１、４８８、６１７

页。

埃士顿——第５８９页。

埃士顿区——第５８９页。

埃塞基博——在荷属圭亚那。——第４１６

页。

埃尔斯伦（埃尔祖鲁姆）——第４２１、４８７—

４９０、５１２页。

海牙——第７７页。

海德——第５８９页。

海格——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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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海利贝里——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２０５页。

乌尔未汉普顿——第３７４页。

格拉斯哥——第３７４、４４５页。

格 连 加 里—— 苏 格 兰 的 一 个 居 民

点。——第４７０页。

格洛索普——第５８９页。

格尔拉赫斯海姆—— 德国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７３页。

格鲁吉亚——第１３１、３１６、４４３、４４４、４８７、

４９１、５１３、５９７、６１６页。

格罗德诺省——第２６８页。

格律恩斯菲尔德—— 德国的一个居民

点。——第５７３页。

纽约——第１６、２６３页。

纽切尔奇——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９３、５８９页。

纽沙特尔——瑞士的州。——第１０２、１２５

页。

纳瓦林（皮洛斯）——第２６、３６、２２１、４００、

４２５、５９４页。

纳希切万——第４０１页。

爱尔兰——第６９、７３、７５、８２、８４、９２、１３７、

１４３、１８０、１８２、２５３、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５、２８５、

２８６、３２４、３９７、４２１页。

爱丁堡——第４７５、４９３页。

高加索—— 第４４３—４４５、４６０、４６１、４７８、

４８５、４８６、５３２、４８８—４９０、５１３、５３５、６１３、

６１４页。

高止山脉——在印度。—— 第２４８、３５８

页。

伦敦—— 第４、５、２０、３２、４２、４３、４５、９６、

１１３、１２１、１５６、１６１、１７２、１７３、１８２、２３１、

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８、２６４、２６９、２８９、２９９、３１６、

３２４、３５１、３６０、３６５、３６９、３７２、４０２、４２２、

４３７、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１、４６３、４６７、４９１、

５４２、５４４、５５７、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４、５７５、５９４、

５９９、６００页。

伦巴第——第４３、１０８、１４３、３４８、３７３、５１０、

５１７页。

哥特兰岛——波罗的海的岛屿。——第

５０１页。

哥本哈根—— 第７７、２６９、３９３、４７７、５０１

页。

宾格利——第４６８页。

班斯里——第１８９页。

旁遮普——第１５、１７１、２４２、３５９、５０１页。

敖德萨—— 第１５、１２６、２１３、３００、３０５、

３２４、３３１、３６６、４４５、４４７、４８９、５３２、６０２

页。

索菲亚——第３８１、３８４、４８０、５０８、５１５、５３３

页。

席尔河（日伊岛河）—— 在多瑙河流

域。——第５０８、５１０页。

泰尔诺夫——第４１４页。

乌特烈赫特——第４１５页。

恩菲耳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６８页。

柴郡——英国的郡。——第３７５页。

茹尔日沃（朱尔朱）——第４０３、５０７—５０９

页。

十 一 画

基础——第２６１页。

基辅省——第２６８页。

基利亚——第５页。

基特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４６８页。

基尔梅赫姆—— 爱尔兰的一个居民

点。——第６６页。

基耳马尔诺克——第３７４页。

基台尔明斯特——第１８９页。

莫甘——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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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页。

莫斯科——第１１、１３３页。

莫兹多克——第４４３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８—１０、２７、

３６、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４、１８５、２２０、２６７、２７２、

３０３、３１３、３１５、３５５、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４、４４３、

４４４、４４７、６０４页。

设刺子——第１５页。

设菲尔德——第３３３、３６８页。

捷克——第１１８、２６１页。

捷列克河——第５１３页。

曼成——第４９１、５７４页。

曼彻斯特—— 第４６、７６、１４１、１５２、１８９、

２８４、３５６、３５７、３７４、３９８、４６５—４６７、４６９、

４７５、４９３、５０５、５２１、５４８、５７７、５８９页。

得比——第４６９页。

得比郡——英国的郡。——第３７５页。

悉尼——第１６、３７１页。

教皇国——第３４８页。

密卡岱——在缅甸。——第３１９页。

鹿特丹——第３２４页。

梅德斯顿——第９７页。

十 二 画

斯坦福——第４９３页。

斯泰福——第３６８页。

斯 利 特—— 哥 特 兰 岛 上 的 筑 垒 要

点。——第５０１页。

斯拉廷纳——第５０９、５１７页。

斯凯尔斯—奥尔查德（斯凯尔斯）——英

国的一个居民点。——第３７４页。

斯拉窝尼亚——第１１页。

斯德哥尔摩——第１３１、２６８页。

斯泰里布雷芝——第４６８、５８９页。

斯特拉斯堡——第６０５、６０６页。

斯托克波尔特——第１５１、１８９、１９０、４６８

页。

斯比脱菲尔兹——第１８９员。

斯比特海德海峡——第１２１页。

黑森——第５６５页。

黑海——第１１、１４—１６、２１、２８、２９、１２９、

１３５、１６０、１６５、２２１、２５９、２９８、３１３、３６６、

３８１、３８２、４３２、４４３、４４５、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４、

４５５、４８６—４８８、４９１、５９５、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２、

６１３、６１６页。

黑林山脉——第１４页。

黑石山脊——英国地名，为一小丘。——

第１９１、１９５页。

黑塞哥维那——第８页。

塔霍河——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第

４２４页。

塔纳——第３５８页。

塔雷什——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

第４０１页。

塔干罗格——第１５页。

普纳——第３５９页。

普雷兹——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９９页。

普勒夫那（普累文）——第３３３页。

普雷斯顿——第３７４、４６７—４６９、４９３、５０４、

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８、５９０页。

普鲁特河——第１９７、２３７、２３８、２７９、２９５、

３０５、３６３、３７９、４６３、５３１、５３２、５９７页。

莱蒂（莱佳）岛—— 位于多瑙河三角

洲。——第４４８页。

莱斯特——第４６６页。

莱斯特郡——英国的郡。——第４７５页。

菲力浦港——在澳大利亚。—— 第４９６

页。

菲力浦堡（普罗夫迪夫）——第３８１页。

都诺——第５０７、５０８页。

都拉索（都勒斯）——第１８页。

厦门——第４９５页。

雅西——第１３３、２６７、２７２、２７３、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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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万纳——第３４８页。

温泉关——希腊山隘。——第５５１页。

梯弗里斯（梯比里斯）—— 第４４３、４８７、

４８８、５１２、５１３、６１７页。

惠特奈尔——第４６８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５ 、１２３

页。

喀琅施塔得——在特兰西瓦尼亚。——

第３３１页。

喜马拉雅山脉——第１４３、２５３页。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１４、１６、１７、２６、２７、

３７、４２０、４８５、６１４页。

十 三 画

奥尔丹——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２１３、３７４、４６８页。

奥腊什——第４８０页。

奥里萨——印度的省。—— 第１７１、２５２

页。

奥查科夫——第３８３页。

奥提尼伊——瑞士的一个居民点。——

第９９页。

奥斯坦德——第３９、５５４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３５５、４６４、４７８

页。

塞凡湖——在高加索。——第４０１页。

塞尔维亚—— 第８、１２、２７、３８、３９、２５９、

２６０、３０３、３１４、３８４、４８０、５１１、５１５、５３３、

５８６、５８９、５９５、６１８页。

塞勒特河—— 在多瑙河流域。—— 第

４８４、５０９页。

塞瓦斯托波尔—— 第４、３５０、４２０、４５１、

４５２、５３２、６１４、６１５页。

新堡——第３０８、３６８页。

新加坡——第２２８页。

顿河——第１４页。

滑铁卢——第４８３页。

雷佐温——第３２５页。

路易吉安那——第５７４页。

十 四 画

维丁——第３８４、４８０、４９１、５０３、５０８—５１１、

５１６、５３０、５３１、５８０、５８６、６１８页。

维也纳—— 第４、６、７、１１、４２、１０６、１２４、

１２５、１３１、１３４、１４３、２４０、２５８、２６５、２６６、

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９、２９２、３０１、３０２、３１３、３５２、

３５５、３６４、３６５、４０６、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５—

４１７、４３７、４４６—４５０、４６２、４６４、４７２、４７３、

４８６、４９１、５０２、５０７、５３１、５７２、５９２、５９４、

５９８、６０４页。

维罗那——第５、１２３、３９９、４０２页。

维尔纳（维尔纽斯）省——第２６８页。

赫尔（哈尔）——第２５５、３４４页。

赫拉特——第５０１页。

赫尔辛格——第１７页。

十 五 画

德里——第１４０、２２７、３５８页。

德森（提契诺）州——在瑞士。——第３４２

页。

德黑兰——第１５、１３１页。

德勒穆——第２２３页。

德勒斯顿——第１３１页。

德布勒森——第３８页。

德干高原——在印度。——第１４３页。

德涅泊河——第１４、５３２页。

德涅斯特尔河——第９、１４页。

摩地那——第５７４页。

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第１１、３６

页。

摩拉瓦河——在多瑙河流域。——第１２

页。

撒丁岛——第１０６页。

撒哈拉——第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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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舒克（鲁塞）——第４８２、５０７、５０８、５１０、

５１６、５３３、６１８页。

鲁美利亚——第２７５页。

剑桥——第３４４页。

缅甸—— 第１７５、２０４、２２８、２２９、３１９、４７５

页。

黎巴嫩——第７页。

墨尔本——第３７１、５４５页。

十 六 画

霍亭——第４８１页。

霍姆斯——第４２０页。

霍尔施坦——第１１７、２７４、４７７、５６１页。

霍耳博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

第２５５页。

诺定昂——第６５、１８９、４６６、４６７页。

诺瓦拉——第５１７页。

诺依达尔特—— 苏格兰的一个居民

点。——第４７０页。

锡兰——第１４３页。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拉）——第２６１、

３３３、３８０—３８４、５０８、５１６、６１８页。

泽稷岛——海峡群岛之一。—— 第６０６

页。

泽姆林（泽蒙）——南斯拉夫城市。——

第１６５页。

十 八 画

萨尔赛达岛——第１４４页。

萨拉密斯岛——在爱琴海。—— 第１６１

页。

槟榔屿——在马六甲海峡。—— 第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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